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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５６

年４月至１８５９年１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本卷所收的绝大部分

文章和通讯曾发表在当时进步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少数文章曾刊载于英国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和伦敦的“自由

新闻”，并且其中有几篇曾同时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编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写作时期，标志着马克

思所说的“难忘的十年时代”开始临近结束，这个“十年时代”是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到来的，它的特征是一方面世界资本

主义经济蓬勃高涨，另一方面黑暗的政治反动横行欧洲。这个时

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世界经济危机，它席卷了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认为五十年代的欧洲反动时期只是一个

暂时的阶段，只是历史赐给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个“喘息时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反革命的胜利不是长久的；他们甚至在最

黑暗的反动时期也不曾放弃欧洲很快将掀起新的革命浪潮的信

念。他们曾指望迫近的经济危机将成为全欧革命的先声，将加强

民族解放斗争并加快欧洲几个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到

来。早在五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总结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被镇压以后的革命运动时，便得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

９



机之后才有可能”的结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

第５１４页）。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以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

发展的全面分析，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这一见解：

经济危机是引起革命危机的最强大因素之一。

到五十年代后半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基本

上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已经大致制定，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初步原理已经确定。从社会生产的

发展在社会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马克

思和恩格斯认为，对于无产阶级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揭示资

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和将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地改造为社会主义

社会的规律的严谨的经济理论。在两位无产阶级领袖看来，在经

济危机之后，欧洲必然要爆发新的革命，因此，经济危机的即将

到来便促使马克思从１８５６年１０月起更加紧从事他的经济研究工

作。

在１８５７年８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马克思利用他在以往年代

所收集的材料，集中精力着手写作他的经济巨著。马克思进一步

充实这些材料，并部分地进行加工，打算把他这部经济著作分六

册出版。这部著作开头部分的初步方案保留下来了，这就是篇幅

庞大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院 曾 于 １９３９年 以《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Ｒｏｈｅｎｔｗｕｒ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的标题用原文出版。这些

手稿反映出马克思经济学说形成中的重要阶段，他对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性进行研究的重

要阶段。手稿中已经制定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要原

理，它们后来由马克思在所有三卷“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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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的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他那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基本的要点。

本卷刊载了马克思在１８５７年８—９月为上面提到的那部他未

能按最初计划完成的经济著作所写的“导言”草稿。虽然这篇

“导言”不是最后完成的作品，但是它富有深刻的思想，并且具有

很大的独立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政治经济学对象的

本质，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

用问题，同时指出了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导

言”中特别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其中还包含有

一些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系列社会现象的学说加以发展和具体化

的卓越见解，例如，关于作为社会意识的形式之一的艺术在一定

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发展规律的重要原理。

从１８５８年８月起，马克思利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

有关章节，加紧写作他的经济著作的第一册第一分册。他在１８５９

年１月结束了这一分册的付排准备工作，并且用“政治经济学批

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的书名在柏林出版。

但是马克思未能出版以下各分册。后来他放弃了最初的经济研究

计划而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资本论”就是这个新计划的体现。

马克思在为发展他的经济学说而从事紧张理论工作的同时，

在这几年中还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对国际生活和欧洲各国国内

政治的一切重大问题做出反应。革命的政论作品是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整个反动时期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这几年中，两

位无产阶级领袖正是利用它作为主要手段来对无产阶级施以革命

影响，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阐明他们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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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他们在未来对旧社会进行革命改造中所

应完成的任务以及无产阶级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理。

本卷开头刊载了马克思于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４日在纪念宪章派报

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说记录。在这篇篇幅

不大但内容非常深刻的演说中，马克思用生动的、为英国广大工

人群众所能理解的语言扼要地阐述了他的革命学说的本质。马克

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只有用一种办法才能够解决，这就

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着重

指出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能够改造旧世界的唯一彻底革

命的阶级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他说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

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

的人就是工人。”（见本卷第４页）

编入本卷的马克思的很多文章和通讯都是专门分析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的。马克思从危机在信贷和货币流通

领域中只有最初的、甚至还不明显的征候时起就开始研究它，他

仔细地着重研究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各个经济部门的危机的表现

形式。马克思对这几个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发展情

况所以特别感到兴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期正是在这些国

家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关于危机的文章包含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概括和结

论，它们揭示了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资本主义在

五十年代这个时期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指出，大规模的投机企

业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在克

里木战争结束以后，投机活动得到特别蓬勃的发展，它相继侵入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部门：借贷资本、商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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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农业，很快便带有普遍的性质。投机活动首先在法国开始，很

快便蔓延到德国。所有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卷入了

这个漩涡。早在１８５６年秋天，在经济危机开始以前几个月，马克

思便正确地预见到，这种普遍的投机倒把现象将必然以普遍危机

告终（见“欧洲的经济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

机产生的原因”等文章）。在一系列探讨信贷货币关系的文章中，

马克思对世界金融市场的状况，特别是五十年代非常发达的期票

信贷领域，作了卓越的分析。

全面了解世界工业和贸易的状况，深入研究世界出口和进口

的比值，仔细考察作为世界金融市场中心的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

的变动，经常观察成为欧洲投机狂热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有

价证券行情的涨落，探究黄金比白银贬值以及白银在五十年代从

欧洲流往亚洲的原因，——这一切使马克思能够早在危机前的扩

张时期就完全准确地不仅预见到普遍危机的必然性，而且还预见

到它的发展的特殊性。在“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

贸易的震荡”、“英国的贸易危机”、“欧洲的危机”以及其他一些

文章中，马克思预先就确定了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性质，他指出，就

其强烈程度和涉及的范围来说，这一次危机必然要超过以往的一

切危机，并且最终要酿成世界的工业危机。

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经济危机在

个别国家中发展的特点。他在“英国的贸易”和其他几篇文章中，

强调指出了受危机侵袭最大的是英国，因为它当时是世界金融市

场的中心。英国危机的特点就在于它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即工

业，而带有工业危机的性质。在上述这些文章以及“一八四四年

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英国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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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融”等文章中，对于英国自由贸易派以自由贸易原则作为防

治危机的万应灵药的观点都有尖锐的批评。马克思阐明了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妄想找到防治危机的丹方只是白费气力，驳斥了他们

关于１８５７年危机以及一般危机的起因的简单化的庸俗说法，同时

做出了关于危机理论的重要结论。马克思指出，任何危机的真正

原因都不是像自由贸易派所说的那样在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

用，而是在于资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他指出，危

机“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

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见

本卷第６０７页）

在马克思有关经济和金融的文章中，关于当时著名的法国股

份银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几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该银行的投机

的交易所伎俩曾大大加剧了１８５７年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分析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活动，找出这个股份公司不同

于其他股份公司的特点，同时在“法国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第三篇

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在理论上很重要的关于股份公司的形式在

资本主义时期的意义和作用的原理。股份公司在五十年代还只是

处于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并且“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

结构”，但是它们在当时就已经是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

大杠杆”。马克思写道，它们对资本主义各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

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的”。（见“英国的贸易和金融”）

马克思把股份资本形式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往后的进化联系起

来。他写道：“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

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见本卷第３７页）一方面，

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把个体资本联合起来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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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创办单个资本家力所不及的那种规模的工业企业。另一方

面，股份公司在迫使小资产阶级破产的同时，加速生产的积聚和

资本的集中，造成工业资本家寡头集团日益加强的统治。同时，雇

佣工人的人数也在增长，对于剥削他们的资本来说，他们将“随

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而成为愈益可怕的革命力量。在

这些论断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天才地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垄断阶

段的若干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探讨殖民主义问题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一时期仍继续对资本主义国家

的殖民政策和到五十年代中期已具有广泛规模的被压迫民族的民

族解放斗争，给予最大的注意。

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事件的文章中，马克思发挥了他

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的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革命前

景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的思想。

马克思曾强调指出，成为欧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的白银在

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向亚洲的现象，跟太平军起义有部分的联系，并

且写道：“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

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见本

卷第７６页）印度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的民族解放起义牵制了英国的大

量武装力量。马克思曾将这一起义与别的决定性因素相提并论，认

为这些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促使英国被卷入即将到来的革

命。（见“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英国的政党。——欧

洲状况”）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

解放斗争这两种因素互相影响的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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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中国、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文章中所包含的关于无产阶

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方面的政策的基本思想，后来由创造性地深

入研究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弗·伊·列宁全面地

发展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各被压迫民族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

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欧洲的工人阶级，主张坚决

支持波斯、中国、印度、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关于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年的英国—波斯战争、１８３９—１８４２年和１８５６——１８５８年的

两次对华鸦片战争、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文章，

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鲜明的揭露性文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

些文章中愤怒地抨击英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揭露英国在印度和

中国推行殖民政策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英国这个当时最大的资本主义强盗早

在十九世纪中叶借以取得殖民垄断地位的方法和手段时，指出英

国资本主义用公开的抢劫和暴力或者用收买和欺骗来实现它在亚

洲大陆各国的侵略。

在“英国—波斯战争”、“英中冲突”、“对波斯的战争”、“英

国—波斯战争的前景”这些文章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强调指

出了英国在亚洲的外交活动的侵略性质，这种外交活动是英国殖

民扩张的主要手段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

所惯用的和典型的外交方法，是给地方当局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

它违背了条约的义务或者没有遵守某些外交礼节上的无关紧要的

规定。这些都被当做武装侵略、强占领土和缔结新的不平等条约

以使这种占领及其他对英国侵略者有利的条件合法化的借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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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本家为了在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独占势力，不仅自私地利用了

居住在这两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之间的部落的、民族的和宗教的

纠纷，而且还人为地煽起了这两个国家同相邻各国之间的仇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收的一系列文章（“鸦片贸易史”

等）中写到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英国侵略者践踏不发

达国家人民的生活利益的有力证明。英国侵略者在基督教伪善的

文化传播者的假面具下面，使他们所垄断的鸦片走私贸易成了他

们发财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英国政府口是心非地宣布自己反对

鸦片贸易，实际上却在印度推行了并且为自己取得了鸦片生产的

垄断权，使得向走私商人出售鸦片合法化，而且早在十九世纪初

便由这种贸易取得了大量收入。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英国政府在

印度的财政，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

贸易的走私性质。

马克思表明，鸦片贸易如何掏空了中国的国库，破坏了国家

的经济并且使人民遭到体力衰竭和道德堕落的威胁。英国殖民主

义者为了对付中国当局对这种贸易的反抗而挑起了两次所谓鸦片

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这两次战争的历史和说明它们的海

盗式掠夺性质的时候，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他们所占领的中国领

土上的和平居民横施的暴行。恩格斯在分析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

的原因和目的时，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次战争中自始至终是

极端残忍的。（见“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写道：“当时英国

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

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

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

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

７１第 十 二 卷 说 明



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见本卷第３０９页）在

就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写的“英中冲突”、“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

的辩论”、“英中条约”等文章中，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以残酷轰

击广州和平居民开始的第二次战争，也与第一次战争一样，具有

强盗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谈到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

者的顽强而积极的斗争。他们驳斥了那些对中国人采取的特殊斗

争方式极尽辱骂之能事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辩护人，认为中国人

民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殖民主义者，条件相差悬殊，这些方式是

必须采取的。恩格斯写道：“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

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

质。”（见本卷第２３２页）恩格斯认为中国人民群众在第二次鸦片

战争期间对英国侵略者的反抗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即“为了保存

中华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

的手段，——恩格斯解释道，——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

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

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见本卷第２３２页）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曾经以先知之明预言过旧中国的死亡

和新中国的诞生。他们深信这个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将会得到解放，

并且认为这一解放必然将对东方各国的进步发展具有最伟大的历

史意义。恩格斯写道：“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

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

光。”（见本卷第２３４页）

本卷中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印度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的伟大

民族解放起义所写的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揭示了起义产生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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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评述了起义的性质，并作出了对起义的历史评价，阐述

了战事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印度的起义看做是亚洲各国人民反对

殖民主义的整个解放斗争的一部分，论证了印度起义和英国在亚

洲的几次殖民战争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波斯和中国”、“与

波斯签订的条约”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英国—

波斯战争和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基本上是以英印军队进

行的，便给印度人民增加了更加不堪忍受的负担，从而在很大程

度上促成了印度起义的爆发。而这一起义又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

匆忙同波斯缔结和约，并且把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中断了好几年。

英国统治阶级力图掩饰印度起义的真正性质和规模，想把它

说成仅仅是西帕依（孟加拉英印军队中的土著部队）的军事叛乱。

英印当局费尽心机掩盖印度广大阶层居民参加起义的事实，企图

证明起义是伊斯兰教徒发动起来的，似乎并没有得到印度教徒的

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这些虚伪的论调，他们一开始就把印

度起义看做全民族的运动，看做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统治的革命。

（见“印度军队的起义”、“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起义”、“勒克

瑙的解救”）他们认为下面这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即在起义期

间，不仅是不同宗教的代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

不仅是不同种姓的代表——婆罗门、拉吉普特人，往往也包括锡

克人，——而且还有印度社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都团结在

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共同联盟中。马克思写道，“西帕依团杀死了

他们的欧洲军官；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忘却了他们相互间的仇

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统治者；‘骚动由印度教徒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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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其结果是在德里拥立一位伊斯兰教的皇帝’；起义已经不

仅限于少数地区；最后，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

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军内的起义无疑与波斯

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

过的事情。”（见本卷第２５２页）

马克思在“印度起义”这篇文章中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印度

人民是同情并且支援起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都广泛参加了起义。

马克思说，单是起义得到极大规模的发展，而英国人在给自己军

队保证运输和弹药方面到处遇到阻碍这一点，就已证明了印度农

民对英国侵略者的敌对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动印度起义的直接原因，与英国在

印度的统治条件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初期所起的变化，特别是土著

军队职能的改变，有紧密的联系。马克思指出，英国能够征服印

度并且在一百五十年来占有它而没有发生任何巨大的动荡，主要

是靠一个基本原则，即“分而治之”。在不同的种族、部落、宗教、

种姓和个别自主的公国之间煽起仇恨，是英国在印度巩固它的统

治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这一统治的条件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工具的东印度公司，这

时完成了领土占领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唯一的征服者。为了使印度

人民驯服顺从，它不得不依赖它所建立的土著军队，要这种军队

担当的主要已不是军事职能，而是镇压被奴役人民的警察职能。这

样，印度人民的驯服就由土著军队的忠诚来决定了。但是，印度

的英国当局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同时也就组织起了印度人民过去

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见本卷第２５１页）马克思

正是以此来说明，为什么发动起义的并不是饥饿的、被抢得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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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度农民，而是处于特权地位的、收入很好的西帕依。

但是，起义的动力决不限于土著军队的士兵。马克思指出，西

帕依在起义中只起着工具的作用（见“印度问题”）。起义具有无

比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都植根于印度人民对于长期的

殖民压迫、对于英国侵略者在印度的强盗行为以及实行殖民剥削

的残酷方法普遍感到不满。马克思在“印度刑罚的调查”、“印度

的捐税”这两篇文章中强制指出，极其繁重的捐税、敲诈勒索以

及在征收国税时到处采用的暴力行为和酷刑，在印度农民的生活

中是常见的现象。刑罚成了英国在印度的财政政策的官方认可的

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所征收的捐税没有拿出一丝一毫来以公

益设施的形式还用于人民，“这种公益设施对亚洲国家比对任何地

方都更加必不可少”（见本卷第５５２页）。

马克思指出，靠兼并仍然独立的国土和没收土著公国的土地

来强力扩大英国领地的政策，也是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见“奥

德的兼并”、“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这种政策引

起了印度大部分有产阶级，特别是封建地主对英国统治的不满。在

起义时期，在印度资产阶级中间也可以看到对英国统治的反对情

绪，关于这一点的证明是，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为印度战争的

需要而发行公债，没有获得成功。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他

们相信，只要所有一切能够与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印度各阶层人

民，特别是印度南部和中部的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起义是能取

得胜利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如印度的封建割据、印

度居民的民族复杂性、印度人民在宗教上和种姓上的隔离以及绝

大部分领导起义的地方封建主的背叛，并没有出现这种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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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起义者没

有统一的集中领导，没有总的军事指挥，以及他们内部发生分歧和

争执。对起义有致命影响的，是起义者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不及

敌人，他们没有作战经验。这一切就使得起义参加者的内部组织不

稳定，减少了他们在作战中获胜的机会，削弱了士气，使他们的队

伍陷于瓦解并且最终导致起义的失败。（见“德里的攻占”、“勒克瑙

的围攻和强攻”、“勒克瑙的解救”、“勒克瑙的攻占”）马克思和恩格

斯指出，尽管斗争的条件很困难，然而起义者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特别是在防守起义的主要中心——德里和勒克瑙的战斗中。他们

在防守德里遭到失败以后，明显地显示出民族起义的力量，这种力

量，恩格斯写道，不在于正规战，而在于游击战。

在“印度起义”和“攻占勒克瑙的详情”等文章中，马克思

和恩格斯对“文明的”英国殖民军残酷虐杀被战胜的起义参加者

和肆意抢劫从起义者手中夺得的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抨击。

马克思在评价印度起义的历史意义时指出，虽然起义并没有

使印度的殖民体制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它显示了印度人民对殖

民奴役制度的仇恨和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坚决斗争的能力。

起义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略微改变了殖民统治的形式和方法，例

如，完全撤销东印度公司，因为它的政策在印度引起了普遍的愤

怒。

马克思研究了印度起义对欧洲危机发展的影响，他在“欧洲

的金融危机”、“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英国的贸易状况”等文

章中着重指出，起义把印度市场封锁了几个月，从而瘫痪了英国

的出口，加剧了英国在１８５７年夏季发生的危机。但是，另一方面，

起义对英国工商业的活跃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印度对英国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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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大大增长了。

恩格斯在关于中国和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章中，以

及在他的“山地战的今昔”这篇文章中，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

研究了军事科学问题。恩格斯利用人民起义的各种历史事例，在

这里发展了关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原理，认为这种战争是旨在反对

外国奴役者的广泛全民运动所特有的战争形式。

在本卷所载的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几个主

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从他们认为即将

到来的新的欧洲革命的前景这个角度作了评价。为了对无产阶级

进行政治教育和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分析

了危机时期的国际事件的进程，确定了这个时候的阶级斗争的性

质、阶级力量的分布、各党和各政府的立场和各国工人阶级的状

况。同时，他们密切注意了国际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每一

个新的步骤。

１８５６年７月间，马克思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对西班牙资产阶

级革命的新高涨作了反应，这一革命早在１８５４年就已开始，它是

欧洲革命运动在漫长的反动时期之后复苏的最初征候之一。马克

思就西班牙的七月事件写了两篇文章，它们以“西班牙的革命”为

题收入本卷，这是马克思在１８５４年所写的一系列关于西班牙革命

事件的文章的直接继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

卷）

马克思在确定１８５６年西班牙革命的特点时，着重指出这次革

命的鲜明的政治倾向，指出它已完全失去西班牙以往一切资产阶

级革命所固有的王朝性质和军队性质。马克思指出，革命的一个

新的特点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加入了斗争，从而改变了革命中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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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力量的分布，使得一方面是宫廷和军队，另一方面是包括工人

阶级在内的人民。１８５６年革命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用马克

思的话来说，反映了西班牙“许多进步的征兆之一”的事实，是

西班牙农民热烈支持革命。马克思写道，在１８５６年的革命中，如

果运动的领袖们愿意并且善于利用西班牙农民的力量，西班牙农

民就可能成为“抵抗运动中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思想证明，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这几年进一步发展了他们关于工农联盟的

天才原理，认为农民群众在反对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应

起重要的作用。

在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中，马克思又一次揭露了大资产阶级背

叛人民群众的反革命作用。西班牙资产阶级在１８５６年革命中的行

为，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经验所确定

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性；西班牙资产阶级被工人的共和民主要

求、被可能摧毁君主制和发生内战的危险所吓倒，在最紧要关头

背叛了在反抗反动势力时支援过他们的工人。由于工人阶级的软

弱、农民运动的孤立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背叛，１８５６年的西班牙资

产阶级革命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可能爆发革命的前景出发，分析了主要欧

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国内状况，认为在危机时期这些国家

成熟了革命形势的征兆。并且，据他们看来，法国爆发革命的可能

性最大，因为在那里危机大大恶化了劳动群众的经济状况，动摇了

波拿巴政府的地位。危机所引起的工业停滞、农业困难、商业萧条

和威胁着国家的财政灾难，——马克思写道，——必定“会使法国

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

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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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见本卷第４２７页）

在“对波拿巴的谋杀”、“御用军人的统治”、“波拿巴的目前

状况”、“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马志尼和拿破仑”等文章以

及上面已经提到的几篇关于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文章中，马克思对

第二帝国的制度进行了毁灭性的批评，揭露了波拿巴主义的特点：

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军阀的把持、群众性的政治恐怖、普遍的

贪污腐化、盗窃国库、骇人听闻的投机勾当和拿破仑第三政府为

了转移劳动人民对国内政策问题的注意而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的

冒险行径。这些文章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就已提出的那个经典论点，即波拿巴专政是

靠在各个阶级之间随机应变，同时与法国资产阶级中最凶狠、贪

婪和无耻的成分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指出，投机成了第

二帝国的“根本原则”，而政府在政变以后不久建立的公司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波拿巴制度的支柱。（见《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法国的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和在法国盛极一时的滥设企业

和投机活动被波拿巴政府广泛利用来满足资产阶级想获得巨额利

润的企图，增加工人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他们离开政治斗争，最

后，保证波拿巴集团的个人需要。

马克思指出，法国社会所有各阶层对波拿巴制度的不满情绪

逐渐增长；他得出结论说，“延缓法国革命的唯一指望就是爆发一

场欧洲大战”（见本卷第７０３页），在这次战争中，受到沙皇俄国

支持的法国和撒丁必然联合起来反对奥地利。马克思的这一预言

在１８５９年完全得到了证实。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依然认为，欧洲的无

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英国无产阶级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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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本卷所收的一系列文章中仔细研究了英

国国内的状况。

在“法国财政状况”、“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

金融危机”、“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等文章中，马克思表

示深信危机的发展使英国有可能爆发革命。一方面，在英国，对

工人阶级的剥削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

尖锐化，人民群众的贫困状况迅速增长，旧的执政党趋于瓦解。另

一方面，英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后与拿破仑第三结成联盟，并且它

的军事力量和装备受到印度起义和中国战争的牵制。马克思得出

结论说，在欧洲大陆爆发重大革命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袖手旁

观，它不可能占据“它在１８１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所占据的那种傲慢的

地位”，也不可能“阻碍显然在日益临近的欧洲革命”。（见本卷第

２５５、５３９页）

马克思探讨了五十年代后半期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特点。

在“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

举”、“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等文章中，他一针见血

地评述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就在于

“在某些隆重庄严的时刻，要末是由辉格党把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职

责移交给托利党，要末是由托利党把它移交给辉格党。内阁大臣

的责任在这里就是追逐有利可图的职位，这种追逐已经成为议会

中各党派的主要操劳了”。（见本卷第６５９页）马克思还指出了英

国两个传统的执政党——托利党和辉格党——在继续着的瓦解过

程。马克思在着重指出这两个旧政党变成一个贵族政党的趋势时

指出，托利党和辉格党只有在使它们的共同利益服从资产阶级利

益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存在下去。他同时指出了英国资产阶级与贵

６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族妥协的趋向。马克思以此揭示了英国两党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

点，这一发展过程后来使托利和辉格这两个旧贵族政党变成了两

个轮流执政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马克思指

出，因取得贸易自由和政治权利而感到完全满意的英国资产阶级，

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为了避免对它的让步，在五十年代公开与贵

族结成联盟。在“选举的结果”和“英国工厂制度”这两篇文章

中，马克思谈到英国资产阶级放弃为争取对英国国家制度进行民

主改造的斗争。他写道，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在１８５７年的选

举中的失败，是英国资产阶级放弃它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篡

夺的对国内民主运动的领导的明证。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

到，曼彻斯特工业资产阶级的领袖的失败必然会促使争取英国选

举改革的宣传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这种宣传可能引

起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会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写道，旧贵族政党的瓦解和软弱无力以及资产阶级的

缺少革命力量，为以帕麦斯顿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执掌政权创造

了条件。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说明，这个执政的贵族寡头政治

集团的典型代表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实行任何改革的敌人，是殖民

扩张的鼓舞者和对外侵略政策的热忱捍卫者，英国资产阶级企图

用这种政策来转移无产阶级对国内问题的注意。马克思在揭示获

得“真正英国大臣”荣誉的帕麦斯顿具有广泛的声望和影响的原

因时，指明他的政策是渴望扩大销售市场和加强英国工业和殖民

垄断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典型表现。

在阐述普鲁士状况的文章中—— “普兽士国王的疯癫症”、

“普鲁士的摄政”、“普鲁士状况”、“新内阁”，马克思揭示了霍亨

索伦王朝统治的反动本质，极其严厉地批评了普鲁士君主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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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度的基础，把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变成僵死条文的反动的

普鲁士宪法。马克思揭露了官僚制度的专横，这种官僚制度浸透

到普鲁士国家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马克思指出，普鲁士的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保存，是由于普鲁士资产阶级采取

了怯懦的自由主义态度，他们一心所想的只限于拚命追求有利可

图的国家职位。

本卷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关于俄国的文章。如果

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继续把沙皇俄国看做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

柱，并且始终是沙皇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那末，他们对于另

外一个俄国，即非官方的俄国，对于在这个国家中与沙皇专制制

度相对抗的力量，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充分暴露了法皇

军事官僚机器的腐朽性的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俄国农民骚动急剧增长的影响下，对俄国革命发展的前景表现

了愈益浓厚的兴趣。如果说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

认为这种前景还相当遥远，那末这时他们得出了俄国革命正日趋

成熟的明确结论。

在“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

问题”、“一八五八年的欧洲”、“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等文章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把俄国看做孕育着反农奴制的人民革命的国

家，他们指出，俄国人民群众的运动在获得对专制制度很危险的

性质，农民起义可能成为“俄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见本卷第７２５

页）马克思在研究１８５８年下半年的欧洲国际形势时，认为俄国革

命是西方革命运动的潜在的同盟军。他写道，如果说这个强大的

国家在十年前还“极其有力地抑制了革命的浪潮”，那末“现在它

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阵大风，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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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燃烧起来”。（见本卷第５３９—５４０页）在“一八五八年的欧

洲”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在指出欧洲各国政治运动重新兴起的征

候时，特别注意到俄国的政治活跃，这就是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

位的准备。

马克思在评述１８５８年末欧洲的国际形势时，得出一个充满深

刻意义的结论：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中只可能有一种抉择，不是

革命就是战争。马克思强调指出，正是在目前，欧洲“正在这两

个路口上徘徊”。（见本卷第７０３页）

        

本卷收入了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二十六

篇文章。其中有几篇的俄译文曾在苏联不同杂志上发表过。其余

各篇都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这在文章后面的编辑说明中都注明

了。

除四篇文章以外，本卷所刊载的全部文章在发表时都没有署

名。但是，绝大多数文章的作者能够通过马克思在１８５７年和１８５８

年的笔记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以及其他文件来确定。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编辑部曾任意处理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没有署名而以社论形

式发表的文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文章中，编辑部曾经作

了许多增补和整段的补充。本版从正文中删除了这种明显的增补，

而把它们作为对该篇文章有关地方的注释。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纸在刊印专有名词、地名、数字、

日期和引文方面出现的明显错误，已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利用

过的资料作了修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和通讯的标题，是与报纸上发表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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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致的。当原文没有标题而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加上的时候，标题前加有一个星花。报纸上的文章标题和马克思

在笔记本中所加的标题方案如果不一致，在注释中有所说明。由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本加上的文章

标题，也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如果在马克思同时发表于两种不同

报刊上的文章中有重大的差别，或者刊印出来的原文与保存下来

的手稿有不一致的地方，凡是重要的异文都放在当页脚注中。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０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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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４日在伦敦发表１

  那些所谓的１８４８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

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

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

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

陆撞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

个十九世纪的秘密，十九世纪革命的秘密。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１８４８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

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

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

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

社会在１８４８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

的革命气氛。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十九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

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

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

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



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

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

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

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

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

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

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

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

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

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

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

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

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

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

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

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

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

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

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２，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

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

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

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

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

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

４ 卡 · 马 克 思



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

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

《Ｖｅｈｍｇｅｒｉｃｈｔ》〔“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

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Ｖｅｈｍ》

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

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载于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９日

“人民报”第２０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５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卡·马克思

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

  正当约翰·罗素勋爵这个

  “发育不全的三寸丁”①，

把他那些滑稽可笑的，对那名叫人民的巨人进行教育的矮子计划

之一，拿来给下院消遣解闷的时候，他的同僚们在上院显示了天

生的大不列颠统治者们所受教育的实例。他们讨论的题目是下院

委员会提出的一个报告，报告建议为了当地的原因、把约克公爵

的纪念像从滑铁卢广场撤走。克兰里卡德侯爵就这一点说道：

“约克公爵不仅由于自己高贵的出身而闻名，而且还在担任公职期间为

王室和祖国做了巨大的工作…… 哀悼他的逝世的，不仅仅是一些亲近的朋

友，这种哀悼是普遍的。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证明，约克公爵是多么热诚地履

行了托付给他的职责。”

兰斯唐侯爵认为：

“不应该那么轻率地撤除或搬走几年以前才为纪念我们大家所敬重的卓

越人物而建立的纪念像。”

阿伯丁这位走过不少地方的赛恩②说，这个纪念像是“相当神

６

①

② 苏格兰贵族。——编者注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三幕第二场。——编者注



圣的”。马姆兹伯里伯爵

“完全同意高贵的伯爵的意见，这些意见可以说是表达了我们在这方面

的感情”。

让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上院这样加以尊崇的皇家英雄的一生

吧。

约克公爵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他的诞生——发生在

１７６３年。二十六年后，他由于脱离单身汉的生活而结了婚，成了举

世瞩目的人物。反雅各宾战争给了皇家亲王一个成为皇家统帅的

方便机会。虽然在他的永远著名的弗兰德远征中，以及在他同样驰

名的赫耳德远征中３，英军经常吃败仗，然而英军总是由于自己的

皇家统帅每次都能安然无恙地归来而得到安慰。大家知道，他在冈

德斯霍特附近，是多么机智地从乌沙尔面前溜走，他对敦克尔克的

围攻比之对特罗亚的围攻，是如何地略胜一筹。他在弗兰德远征中

赢得了这样巨大的光荣，以致小皮特由于嫉妒公爵的荣誉而迫使

陆军大臣邓达斯向殿下发出急件，急切地通知他回国，要他为更危

险的时刻保存自己个人的勇敢，要他记住费边的一句古老名言：

ｆａｍａｅｅｔｉａｍｊａｃｔｕｒａｆａｃｉｅｎｔｄｅｓｔｐｒｏｐａｔｒｉａ〔为了祖国，甚至应当牺

牲荣誉〕。这些急件是派一个名叫科克伦·约翰斯顿的军官送去

的，关于这个军官，我们回头还要再谈。正如当时的一个作者写的：

“约翰斯顿十分迅速而坚决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因而博得了全军的

赞扬。”４公爵在财政方面的功绩比他在这次远征中的战绩还要伟

大，因为每座军需库发生的救急的火灾，一劳永逸地把他所有的军

需官、承包人和小供应商的账目都一笔勾销了。尽管有这些成就，

我们在１７９９年又发现殿下在领导赫耳德远征，这次远征，不列颠

的报纸在小皮特的公开庇护之下，把它描绘成一次纯粹的游逛，因

７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



为不可想像，有控制着须德海的舰队作后盾的、由不伦瑞克王朝后

裔领导的一支４５０００人的军队的来到，竟不能彻底粉碎

“利木赞的一个在法国革命时期的球场上受到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叫做

布律恩的印刷所学徒所指挥的”

两万法国人组成的一群乌合之众。

但是，带着这些雅各宾将军们所固有的粗野的厚颜无耻习性

的这位利木赞的印刷所学徒，每次碰上殿下，都竟敢这样蛮横无

礼地把他打得落花流水。而当殿下认为为祖国而生比为祖国而死

更值得赞许的时候，他就竭尽一切努力想回到赫耳德去。但是，在

公爵没有在规定释放当时被俘在英国的８０００个法国和荷兰水兵

的那个著名的阿尔克马降约５上签字以前，布律恩是那样地不知礼

节，竟不让公爵回到那里去。

当约克公爵对远征感到厌倦时，他就很明智地让自己的名字

没没无闻一段时期，这对英军总司令部里的总司令来说是很普通

的事。但是在这里，他也是领导一个每年花费人民２３００万英镑的

部门，这个部门给了他以只受国王监督的充分权力，可以决定共

约１２０００名的参谋和其他军官中不论多少人的升降。

殿下不放过机会去做这样一些事情来赢得社会的十二万分的

感激，比如发布一些规定所有士兵和军士都要剪除ｑｕｅｕｅｓ〔辫

子〕的文明通令；在他们的行装中增添一块海绵，用来保持头部

清洁；规定向右看齐、向左看齐；快步走、慢步走；横列靠拢、横

列流开；转弯和转向；英武地练枪；规定要剪发、穿黑色护腿套，

保持武器和装具的清洁；用紧身坎肩来束紧约翰牛的宽大胸部，用

奥地利式的头盔戴在他的愚蠢的脑袋瓜上，用难看的军大衣披在

他宽阔的脊背上，——以及诸如此类的作为司务长学问的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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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情。同时，他在对科克伦·约翰斯顿上校进行的那场国内

战争中，表现出了一个战略家和战术家的卓越才能。科克伦·约

翰斯顿就是小皮特当时派去制止约克公爵向弗兰德胜利进军的那

个军官。在１８０１年是西印度第八团（黑人）团长和多米尼加岛总

督的约翰斯顿，由于这个团发生哗变而被召回英国。他对自己团

队中在发生哗变时直接指挥团队的约翰·戈登少校提出控诉。这

位戈登少校和公爵的秘书戈登上校同样是属于著名的戈登家族。

这个家族出了许许多多伟人，如像搞出了一个阿德里安堡和约６的

戈登，走过不少地方的阿伯丁赛恩以及他的同样著名的、在克里

木表现得那么出色的儿子戈登上校。因此，约克公爵要报复的不

仅仅是那个诽谤戈登家族的人，而主要是那个递送伤脑筋的急件

的人。不管约翰斯顿上校怎样再三再四地要求，约翰·戈登直到

１８０４年１月才到军事法庭受审，虽然法庭认为约翰·戈登的行为

是非法的、轻率到了犯罪的地步，应当受到各种各样的谴责，然

而约克公爵还是保留了他的全部薪饷以及他原来的军衔；可是，约

克公爵在１８０３年１０月从晋升为陆军少将的名单中，把约翰斯顿

上校的名字勾掉了。约翰斯顿看到这个名单上的一些资格比他浅

的军官都被优先提升。约翰斯顿向公爵提出的申诉过了九个星期，

在１８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才得到殿下的答复，说他的名字没有被列入

应当晋升为将军的名单，是因为有人“对他提出了控诉，控诉的

理由还没有查明”。约翰斯顿再也未能得到任何答复，直到１８０４年

５月２８日他才知道控诉他的就是戈登少校。约翰斯顿的案件从一

个开庭期推延到另一个开庭期，因为审理他的案件的军事法庭一

会儿到坎特伯雷去了，一会儿又到切尔西去了，直到１８０５年３月

才开庭。法庭宣告约翰斯顿完全无罪，并恢复了他的名誉，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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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顿请求重新把他列入晋级的名单，但是在１８０５年５月１６

日遭到殿下拒绝。６月２８日，一个福克斯集团７的成员费兹帕特里

克将军在议会中宣称，对约翰斯顿的不公正态度“引起了全军极

为强烈的不安”，为了维护约翰斯顿的利益，他建议议会在下次会

议开始的时候，专门开一次会来处理这件事情。下次会议开始了，

但当时成了陆军大臣的费兹帕特里克在大臣席上宣称，他将不提

出他早先威胁说要提出来的那个建议。不久以后，这位陆军大臣，

这位一生从未闻过火药味，从未见过敌人的人，这位在二十年以

前就把自己连长职位卖了８、并且从此就没有服役过一天的人，被

约克公爵派去当团长。这样一来，费兹帕特里克陆军大臣就必须

听取费兹帕特里克团长的报告了。约克公爵就是用这样的军事巧

计战胜了约翰斯顿团长，从而证明了自己的战略天才。

公爵虽然有一些在光荣的不伦瑞克王朝里禀受下来的迟钝，

但他仍然是一个自有其机灵之处的人物。下面的事实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他是乔治三世的“家庭内阁”（密室家庭会议）的首脑，

也是那个名叫“国王之友”９的皇党的首脑。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还有

下面这件事：虽然他每年的收入有６１０００英镑，但他还是想方设

法以借款作幌子，从内阁榨取了５４０００英镑，而且尽管有了这笔

国家贷款，他还是设法不偿还他的私人债务。完成这样的功业，需

要有真正敏捷的心机。既然大家都知道“高官厚禄吸引着许多人

的眼光”①，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格伦维耳政府并不感到难为情地

建议殿下摆脱与其职务有关的某些次要职责，而这种摆脱，正如

公爵花钱出版的一本小册子１０伤心地指出的，会使总司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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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化为乌有。应当指出，那个叫做亨利·配第勋爵的兰斯唐也

就是这个政府的成员。这个政府威胁说要用一个军事会议来牵制

光荣的将领，伪称，如果不派一批军官来协助没有经验的总司令，

“国家”似乎就会灭亡。这个卑鄙的集团如此地逼迫公爵，甚至要

求调查公爵在英军总司令部的活动。幸亏乔治三世出来直接干预，

或者确切些说，下了命令，才制止了格伦维耳党的这个阴谋。乔

治三世虽然是个尽人皆知的蠢人，但毕竟还有足够的智慧来了解

自己儿子的才能。

在１８０８年，皇家统帅为勇敢精神和爱国心所驱使，硬要去担

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英军的指挥。但是这时，群众普遍担心英

国会在这样紧急的时刻失去这样一位将领在国内的效劳，这种担

心表现得异乎寻常地喧嚷、不客气和几乎是不成体统。有人提醒

公爵回忆他过去在国外的失败，劝他保存力量来对付国内的敌人，

劝他当心遭到社会的仇恨。宽宏大量的公爵毫不考虑地叫人出了

一本小册子，来证明自己仍然有权像在弗兰德和荷兰那样，在葡

萄牙和西班牙被人打败。但是，唉！当时的“纪事晨报”１１写道：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人民，执政党和在野党，在看法上是完

全一致的。”

一句话，关于公爵的任命的议论似乎要使英国发生一场真正

的吵闹。例如，我们在当年伦敦的一家周报１２上读到：

“不仅仅是在客栈里、咖啡馆里、集市上、大街上以及爱闲聊的人通常聚

集的地方，都在谈论这个题目。这种谈论渗透到所有私人的家里，成了饭桌

和茶几上必不可少的菜肴；人们在大街上互相招唤，停下来谈论约克公爵前

往西班牙的事情；性急的伦敦人甚至在去交易所的路上也停下来打听约克公

爵是否确实打算到西班牙去。何止于此！甚至在乡村教堂的走廊上，在平常

谈论社会问题很少超出直接税范围的那些穿粗麻布短衫的政治家中，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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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十来个人几乎紧紧靠近一个讲话的人，打听《ｚａｒｔｅｎｉｆｔｈｅＤｕｋｅｏｆ

ＹｏｒｋｂｅａｇｏｏｅｎｔｏｂｅｚｅｎｔｔｏＳｐａｉｎ》①。”

所以很明显，尽管嫉妒公爵的那些诽谤者做了许多努力，但

是不可能把公爵往昔的功绩隐瞒起来，使世界无法知道。每个人

在看到整个国家所考虑的只是如何能把公爵留在家里的时候，该

感到多么快意啊！而公爵当然就只好让自己高贵的头脑做一番巨

大的努力，来抑制自己的英武的热情，而安心地留在英军总司令

部里。

我们在谈到他的伟大的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以前，必须中断

一下我们的叙述而指出，早在１８０６年，公爵父亲的忠臣们就对公

爵做过充分的完全公开的评价。科贝特在自己的这一年的“政治

纪事报”上写道：

“他仅仅是由于监阵脱逃，使英军蒙受耻辱而闻名。这个半痴半呆的人同

时又是极端的卑鄙狡猾。他的同样著称的特点是，既有纯女性的软弱又有极

毒辣的残酷，既傲慢而又卑鄙，既挥霍而又贪婪。他取得军权以后，就把托

付给他的事业败坏了，并且利用自己的地位，无耻地掠夺用高薪托付他来保

护的人民。他预先收买和恫吓所有他认为可能会揭露他的人，于是放肆地干

出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恶行，使自己遭到虽然是暗中的但却是普遍的憎

恨。”

１８０９年１月２７日，沃德尔上校在下院提议“指派一个委员会

来调查总司令在军中有关晋级和调动的工作”。他在自己的一点也

不客气的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他可以用来说明自己的提议的种种

理由的所有事实，提出了他打算找来为自己提出的事实作证的所

有证人的姓名，控诉现在的上院所崇拜的英雄，说他的一个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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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夫人的情妇拥有提升一切军官的特权，军中的调动也归她

处理，她的影响扩展到军队司令部里的任命事项，她享有扩大国

家武装力量的权利，从所有这些源泉中，她获得了一定的金钱报

酬，总司令不仅是她的一切勾当的秘密参与者，不仅利用她的金

钱来使自己少掏一些腰包，甚至除了克拉克夫人弄到的以外，总

司令还企图亲自用她的方法来为自己个人谋取收入。简而言之，沃

德尔上校断定，皇家统帅不仅靠不列颠的军队来供养自己的情妇，

而且还让他的情妇来供养他自己。下院听取了这个提议后，决定

传讯证人。传讯一直延续到２月１７日，逐条逐条地对证了沃德尔

上校的无礼诬告。结果证明，英军总司令部实际上不在白厅１３，而

在格罗斯特大街的克拉克夫人公馆里，她在那里有一座豪华的房

子，有许许多多的马车，有整整一大批穿着仆役制服的侍从、乐

师、歌手、艺人、舞者、食客和拉皮条的。皇家统帅自己本人的

这个军事总司令部，是他在１８０３年建立的。虽然每年两万英镑也

不足维持这样的住所的花销（除了这个住所外，在怀布里奇还有

一座郊外公馆），但是，根据证人的证词确定，克拉克夫人每年从

公爵私人腰包里得到的钱从来没有超过１２０００英镑，这样一个数

目只勉强够付仆役的工资和购买仆役的制服。其余的钱，克拉克

夫人是靠做军官官衔证书的批发生意弄来的，这种证书现在要靠

裙带关系才能得到。有人把克拉克夫人的价目表写好了交给下院。

少校军衔通常的价格是２６００英镑，克拉克夫人只卖９００英镑。大

尉军衔她卖７００英镑，而规定是１５００英镑，如此等等。在西蒂，

甚至有一个按这样的低价出售军衔的特别事务所，这个事务所的

主要代理人声称，他们是有权势的宠姬的受托人。每当她抱怨经

济困难的时候，公爵就告诉她说，“她有比王后更大的特权，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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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利用”。有一次，有个人不愿同总司令的情妇签订一个可耻的

合同，火气很大的总司令就把这个人的薪饷减少一半，以示惩罚。

另一次，他攫取了一笔５０００英镑的款子。还有一次，由于克拉克

夫人的坚决要求，他授予几个还在学校学习的小娃娃以尉官军衔，

任命一些人当军医，但从不要求他们停止私人业务而到自己的连

队中去。有一个叫弗伦奇的上校从克拉克夫人那里得到一封“公

函”，即一张授权给他招募５０００士兵入伍的文件。有人在下院谈

到，公爵和他的情妇因为这件事进行了下面这段对话：

公爵：弗伦奇先生老是为这件招募的事来纠缠我。他总是来央求这样那

样。他对你怎样？亲爱的！

克拉克夫人：很平常，不大好。

公爵：那就叫这个弗伦奇当心点，不然的话，我要立即同他算账，停止

他的招募工作。

另外还提出了这位光荣的公爵的几封信，在信里，爱情的倾

吐同军火买卖的问题混杂在一起，其中１８０３年８月４日的一封信

开头是这样的：

“我找不到言词来向我最亲爱的，我的心肝表达你那宝贵而美好的信给

我带来的快乐，或者说，我是多么强烈地感受到了你在信中向我表达的温存

啊！我为此表示千万次千万次的感谢，我的天使。”

了解到公爵这种典型的风格以后，就不会奇怪为什么牛津圣

约翰学院的大学者们会授予殿下以法学博士的文凭了。这对情侣

并不满足于做军衔买卖，他们竟想到干起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教

职任命买卖来了。

另外还弄清了一些同样值得光荣的不伦瑞克王朝后裔引以为

荣的事情，例如一个姓道伯尔的军官是克拉克夫人多年的情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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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夫人同道伯尔在一起，是想忘掉她同公爵在一起所感受到的

忿恨、嫌弃和厌恶。

公爵的朋友们骂他的天使是“卑鄙无耻的女人”，为他们的五

十来岁的、已结婚二十年的温柔青年辩解说，因为他有一种占据

了整个身心的激情。但是，顺便说一句，这种激情并没有阻止住

公爵在同克拉克夫人分居七个月后，就停止把他们约定好的每年

的补助费付给她，并没有阻止住公爵在她纠缠不已地要求时，用

示众和下牢来威胁她。正是这种威胁成了克拉克夫人向沃德尔上

校揭露的直接原因。

要谈论下院各次会议及其种种肮脏的细节，或者评述英勇的

公爵２月２３日（１８０９年）的恳求信（他在信中“以亲王的荣誉”

郑重地向下院起誓说，连他的亲笔信所证明了的东西，他也一点

都不知道），那是枯燥无味的。只要引证弗格森将军在议院讲的话

就够了，他说，“如果公爵留在自己的职位上，那就会影响全军的

荣誉”。此外，还要补充一句，财政大臣派西沃先生在３月２０日

宣布公爵辞职，后来，议院就通过了奥尔梭普勋爵提出的决议案，

决议案说“既然约克公爵殿下已经不再担任军队指挥，议院并不

认为必须继续追究”，如此等等。奥尔梭普勋爵解释说，他提出这

样的建议，是希望

“把公爵的辞职声明载入议院的会议记录，以表明公爵永远失去了国家

的信任，因而他不应当希望在什么时候重新回到他原来的地位”。

为了嘉奖沃德尔上校大胆出来揭露公爵，人们纷纷向他表示

感谢。大不列颠所有的郡、市、城、镇，都向他致意。

威尔士亲王（后来的乔治四世）摄政期间的最初行动之一，是

在１８１１年恢复约克公爵的总司令职务。应当说，这个由于是人类

５１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



最渺小人物而被称做欧洲第一绅士的皇家的卡列班
１４
，就他的整

个统治来说，这第一个措施是极其典型的。

就是这个只配用粪堆来装饰其纪念像的约克公爵，被克兰里

卡德侯爵称之为“杰出的总司令”，被兰斯唐勋爵称之为“大家都

敬重的卓越人物”。这就是阿伯丁伯爵所谓的“用神圣的纪念像”

来使之永垂不朽的那个人物。总之，这就是上院的守护天使。的

确，信徒是无愧于自己的圣者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４月２５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６年４月２６日“人民报”

第２０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４０年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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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撒  丁
１５

  萨瓦王朝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它靠在教

皇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在意大利各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采

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发迹兴起并扩大版图；第二个时期，它靠在

法国和奥国之间的战争１６中时而投到这一边，时而投到那一边而

发展兴隆；最后一个时期，它竭力利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与反革

命的斗争，正如同它曾经利用各族人民与王朝之间的对立一样。在

这所有三个时期中，模棱两可的态度是这个王朝的政策围绕着旋

转的一个始终不变的轴心，自然，这种政策所得到的成果规模不

会大，并且其性质也是极其可疑的。我们看到，在第一个时期末，

与欧洲建立巨大的君主国的同时，萨瓦王朝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君

主国。在第二个时期末，维也纳会议赏给了它一个热那亚共和国，

而奥地利并吞了威尼斯和伦巴第，神圣同盟箝制了所有一切不管

叫什么名字的第二流国家。最后，在第三个时期当中，皮蒙特得

到许可出席了巴黎会议，起草了反对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备忘

录１７，向教皇提出了英明的忠告，受到了奥尔洛夫的嘉许，它的颁

布宪法的愿望得到了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的鼓励，而它的独霸意

大利的美梦获得了那位曾经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如此成功地出卖过

皮蒙特的帕麦斯顿１８的支持。

７１



对于撒丁的代表说来，以为立宪制度——而他们这时可以亲

眼看到这种制度在大不列颠受尽煎熬，并且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

已经暴露出它在欧洲大陆陷于破产的状况，证明了它既不能对付

国王的刺刀，也不能对付人民的街头堡垒，——以为这种立宪制

度现在不仅要庆祝它在皮蒙特舞台上的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ｉｎｉｎｔｅｇｒｕｍ〔完

全恢复〕，而且甚至还要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力量，这是极其荒唐

的想法。这种想法只有小国家里的伟大人物才能产生。任何一位

公平的观察家都会确信不疑：如果法国是一个大君主国，那末皮

蒙特就必须安于做一个小君主国；如果法国是皇帝专制，那末皮

蒙特的存在就至少要仰承这种专制的鼻息；如果法国成为一个真

正的共和国，那末皮蒙特的君主国就要消失并融化在意大利的共

和国之中。撒丁君主国所赖以存在的条件本身就使它不能实现自

己的抱负。它只有在欧洲停止革命、而法国到处是反革命横行的

时代，才能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的角色。在这种条件下，它可以

设想自己作为唯一具有进步倾向、拥有本民族王朝和本民族军队

的意大利国家，而把意大利的领导角色担当起来。但是这些条件

又使它受到帝制法国和帝制奥国的压力。如果这两个毗邻的帝国

之间发生激烈的摩擦，撒丁就必然会成为其中一方的附庸和双方

的战场。而如果它们之间建立了ｅ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ｒｄｉａｌｅ〔诚意协商〕的

关系，它就必须满足于苟延残喘，即满足于暂时延缓自己的毁灭。

依靠意大利的革命政党，对它说来简直就是自杀，因为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的事件已经打消了关于这个政党的革命使命的任何幻想。

这样，萨瓦王朝的希望是与欧洲的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休戚相关的，

但是欧洲的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却使皮蒙特不能在亚平宁半岛上扩大疆

界，使它只能对意大利扮演比利时式的微贱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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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皮蒙特的代表企图在巴黎会议上重新下１８４７年的那局

棋，只能显得相当可怜。他们在外交棋盘上所走的每一着，都是

将他们自己的军。他们在激烈抗议奥地利对意大利中部的占领时，

不得不只是很谨慎地涉及法国对罗马的占领１９；他们在抱怨罗马

教皇的神权政体时，不得不低头忍受教会长子①的虚伪态度。他们

不得不要求那位在１８４８年对爱尔兰那么亲切宽厚的克拉伦登给

那不勒斯国王②讲授人道课，不得不要求凯恩、拉姆别萨和贝耳岛

的狱卒２０开放米兰、那不勒斯和罗马的监狱。他们在宣称自己为意

大利的自由战士的同时，奴颜婢膝地屈服于瓦列夫斯基对比利时

出版自由的猛烈攻击，而且，还说这是由于自己深信，

“如果一个国家的报纸宣传极端的观点并且攻击邻国政府，那末这两个

国家很难保持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

奥地利根据皮蒙特的代表对波拿巴教义的这种愚蠢的信仰，

便立即坚决要求他们制止皮蒙特报纸所进行的反奥斗争和惩办这

些报纸。

皮蒙特的代表一面假装他们在以各国人民的国际政策与各个

国家③的国际政策相对抗，同时又欣然缔结了一个恢复萨瓦王朝

和罗曼诺夫王朝之间数百年友谊联系的条约。他们为了想在旧欧

洲的代表面前施展自己的口才，不得不忍受奥地利的冷遇，被它

看做不能讨论头等重要问题的第二流国家。当他们怀着极其满意

的心情草拟备忘录的时候，奥地利得到许可，不顾维也纳条约的

９１撒  丁

①

②

③ 在１８５６年５月３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里印的不是“国家”，而是

“王朝”。——编者注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规定，在撒丁从波河直到亚平宁山脉的整个边界上布置军队，占

领帕尔马，在皮阿琴察建筑防御工事，并且在亚得利亚海沿岸，从

费拉拉和博洛尼亚直到昂科纳，拉开它的军队。４月１５日，即向

巴黎会议提出这些控诉过了七天以后，法国和英国同奥地利签订

了一项特别条约，它清楚地证明了备忘录使奥地利蒙受了多大的

损失２１。

这就是那个在自己的父亲在诺瓦拉战役中一败涂地并禅位之

后２２当着义愤填膺的军队去同查理－阿尔伯特的死敌拉德茨基握

手言欢的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尊贵代表们在巴黎会议上所采取的

立场。如果皮蒙特不是故意视而不见，它现在就应该看到，正如

它以前受到战争的愚弄一样，现在它受到了和约的愚弄。波拿巴

准备利用它在意大利把水搅浑，并从浑水里钓上一顶王冠２３。俄国

准备拍拍小小撒丁的肩膀，用意是要在南方惊扰奥地利，从而在

北方削弱它。帕麦斯顿为了达到只有他自己了解的目的，准备重

演１８４７年的喜剧，甚至连唱腔也懒得改换。但是尽管如此，皮蒙

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外国列强手中的玩具。至于英国议会中的

演说，布罗费里奥先生已经在撒丁的下院（他是下院的议员）中

说过，“这些演说从来不是德尔斐的神谕，而是特罗芬尼的神谕”。

他的错误只是把回声当成了神谕２４。

皮蒙特演的这幕插曲，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任何意义；它

只表明，萨瓦王朝在执行祖传的随机应变的政策和再次企图使意

大利问题成为它进行王朝阴谋的支柱方面，又遭到了失败。但是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虽然英国和法国的报纸都故意避而不谈，

撒丁的代表却在他们的声名狼籍的备忘录中曾特别暗示过。奥地

利的敌对态度（它是由撒丁代表在巴黎所采取的态度引起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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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丁不得不继续保持武装，不得不采取对于那已因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的事件和它所参加的战争而陷于枯竭的财政说来负担极重的措

施”。但是，还不止于此。

撒丁的备忘录２５说道：“民众的骚动近来似已平息。意大利人看到他们本

民族的国君之一与西方大国结成联盟……于是抱着希望，以为他们所受的灾

难未得到安抚以前，不会签订和约。这个希望使他们变得平静和驯服；然而

一旦他们得悉巴黎会议的消极结果，一旦他们知道奥地利不顾法英两国的善

意斡旋和友好调停，甚至反对进行讨论……那末，毫无疑问，暂时平息的怒

火将会比过去更猛烈地燃烧起来。意大利人看到再不能对外交寄予任何期

望，就会带着南方人所固有的火气重新投身到富有破坏性的革命政党的队伍

中去，意大利又会成为阴谋和骚乱的中心，当然可以采取加倍严厉的手段把

这些阴谋和骚乱镇压下去，但是只要欧洲稍有骚动，它们又会异常猛烈地发

作起来。皮蒙特周围所有各国中革命热情的觉醒——这种革命热情由于它所

由产生的原因而能够博得民众的同情——将使撒丁政府遭遇到异常严重的

危险。”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在战争期间①，伦巴第的富裕资产阶级可

以说曾经屏住呼吸作过无谓的希望，以为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后，他

们能够通过外交活动和萨瓦王朝的庇护获得民族解放或公民自

由，而不必涉越红色的革命海洋，不必对农民和无产阶级作出让

步；他们根据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经验已经知道，对这种让步的要求

已经成为任何民众运动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这回他们的贪图

安乐的希望破灭了。这场战争唯一显著的结果，至少是意大利人

的眼睛唯一可以看到的结果，就是奥地利在物质方面和政治方面

得到了优势，也就是说，这个可恨的国家由于一个所谓独立的意

１２撒  丁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大利国家的合作而重新得到了巩固。皮蒙特的立宪派又摸到了好

牌，但是他们又把它输掉了；他们又确信自己不能扮演他们曾如

此大声要求的意大利领导者的角色。他们自己的军队将要求他们

作出交待。资产阶级又得求助于人民的支持，并且把民族解放和

社会复兴说成一回事情。皮蒙特的恶梦结束了，外交的魔力消散

了——革命的意大利的那颗火热的心又开始更有力地跳动起来

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５月１６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６年６月１７日“人民报”

第２１１号，署名：卡·马·

并载于１８５６年５月３１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４７１７号，没有署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据

“纽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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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国的ＣＲＥ
′

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第一篇论文）

  从伦敦“泰晤士报”２６５月３０日的社论中可以看出，该报因发

现社会主义在法国从未消失，而近几年来“确切些说是被遗忘

了”，感到非常惊讶。“泰晤士报”谈到这点时，趁机庆贺英国没

有这种祸患之忧和庆贺它没有供有毒植物生长的阶级对抗。这种

话竟出自这样一个国家的一家主要报纸，是够大胆的，因为该国

的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先生在他的一本论政治经济学原理

的名著２７中，一开始就谈到，社会（就是英国社会）的三个主要

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彼此处在你死我活的和

不可调和的对抗之中，因为地租的提高和降低同工业利润的提高

和降低成反比，而工资的提高和降低又同利润成反比。按英国法

学家的说法，三种敌对力量的均势构成英国宪法这个世界第八大

奇迹的基石，按李嘉图先生（大概他对这点比“泰晤士报”要懂

得稍微多一些）的说法就是，英国社会的整个制度充满着作为生

产的主要动力的三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

“泰晤士报”一面轻蔑地嘲笑法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面又

情不自禁向法国的皇帝的社会主义①投射出贪婪的目光，并且欣

① 见本卷第２７页。——编者注



然把它提供给约翰牛作为仿效的榜样，因为该报刚刚收到了这种

社会主义的主要先驱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２８
寄来的密密麻麻三栏的通

告，即“董事会在１８５６年４月２３日向贝列拉先生主持的定期股

东大会提出的报告书”。这个使“泰晤士报”的股东馋涎欲滴和使

它的编辑眼花缭乱的报告书如下：

负  债

１８５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法 郎  生 丁

公司资本 ……………………………………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

活期存款余额从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的

 ６４９２４３７９法郎增至 …………………… １０３１７９３０８  ６４

应付债权人期票金额和其他账目 ………… ８６４４１４  ８１

后备资本 ……………………………………  １６９６０８３  ５９

１８５５年收入的利润（拨作后备资本的

 除外） …………………………………… ２６８２７９０１  ３２

    总 计 …………………………… １９２５６７７０８  ３６

资  产

法 郎  生 丁

现有：１ 无期公债 ………………………… ４００６９２６４  ４０

   ２ 债券 ……………………………… ３２８４６００  ２０

   ３ 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 ５９４３１５９３  ６６

    总 计 …………………………… １３２３４５４５８  ２６

该数应当减去１２月３１日以前不能提取

 的数目 …………………………………… ３１１６６７１８  ６２

    资产余额 ………………………… １０１１７８７３９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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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郎  生 丁

定期国库债券、延期国库债券、以股票和

 债券等作抵押的贷款 ……………………  ８４３２５３９０  ０９

房屋和家具的价值 ………………………… １０８２２１９  ３７

现金库存和１２月３１日应收入的股息 …… ５９８１３５９  ２６

    资产总额 ………………………… １９２５６７７０８  ３６

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３１日无期公债、股票和债

 券的总额 ………………………………… ５７４６００９２  ９４

１８５５年上列项目认购和购买的数额……… ２６５８２０９０７  ０３

    总 计 …………………………… ３２３２８０９９９  ９７

已实现的２１７００２４３１法郎３４生丁

加上现有的有价证券１３２３４５４５８法郎

 ２６生丁……………………………………

３４９３４７８８９  ６０

 由此得到的利润 …………………………  ２６０６６８８９  ６３

  以６０００万的资本取得整２６００万的利润，就是说利润为４３

１
３
％，——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数字。还有什么事情是这个神奇

的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用自己的大约１２００万美元“巨额”资本所没有做过

的呢！手里有６０００万法郎，起先它认购了２５０００万法国公债，后

来又认购了３７５００万；它取得了法国主要铁路的股份；它根据同

奥地利国家铁路公司签订的合同发行了债券；它是瑞士西部铁路

和中部铁路的股东；它参与了建造从萨拉哥沙到地中海的埃布罗

河流域的运河大工程。它插手于合并巴黎公共马车企业的工作和

建立海事总公司的工作；在它的干预下巴黎所有老的瓦斯公司合

并成了一个企业；据它自己说，它给人民送了一份值５０万法郎的

５２法国的Ｃ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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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因为它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售给了人民一批粮食；它通过自

己的债券来决定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建立新的铁路和支持老的铁

路，为城市装设照明，刺激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投机，最后，把

自己的势力扩充到国外，把这类机关的能结丰硕果实的种子撒遍

整个欧洲大陆。

可见，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现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之一，应当

最认真地加以研究。没有这种研究就既不可能判明法兰西帝国的

前途，也不可能理解在整个欧洲出现的普遍的社会震荡的症状。首

先，我们要研究董事会称之为自己的理论原则的东西，然后再来

检验它们在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报告书中说，到目前为止，这

些原则只是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但是将来它们会得到无比宽广的

发展。

这个公司的原则在它的章程中和向股东提出的许多报告书

中，主要是在章程中，都已阐明。根据章程的引言，

“鉴于创办一个旨在鼓励发展公共事业和把一切企业的各种有价证券合

并成一个共同的基金，从而使这些有价证券的兑换也得以实现的这样的公司

可以提供重要的服务，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创办人决定实现一个非常有益的计

划，因此联合起来创立一个叫做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总公司的匿名公司。”

我们的读者应当注意到，法国人把“匿名公司”一词理解为

股东责任有限股份公司，并且这种公司的成立要看政府是否酌情

赏赐特许权。

可见，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第一宗旨是“鼓励发展公共事业”，这

就是说，公共事业的发展完全由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来裁夺，从而也

就是由波拿巴个人来裁夺，因为这个公司存在与否要以他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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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移。董事会没有忘记指出，它打算用什么方法来扩大它和它

的强大的创造者对法国整个工业的保护。属于各股份公司的各种

工业企业是由各种有价证券——股票、债票、本票、债券等代表

着的。当然，这些各种各样的证券都根据投在它们身上的资本，根

据它们带来的利润，根据它们的不同的供求关系以及其他的经济

条件，在金融市场上有不同的价格。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要求的究竟是什么呢？不过是以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自己发行的单一的股票来代替各种股份公司发行的所有各

种有价证券。但是它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办法就是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用发行自己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而得来的资金去收购各种工

业企业的有价证券。但是，收购一切本票、股票、债券等等，——

一句话，即某个企业的全部有价证券，这就等于购买了企业本身。

因此，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公开承认，它打算使自己变成法国各种工业

的所有者，使小拿破仑２９变成最高董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皇帝的

社会主义。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当然必须有金融业务；伊萨克·贝列拉

先生在拟定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活动计划的时候，自然感到基础不

牢靠而不得不向公司提出一定的限制，他把这些限制看成纯粹是

偶然的，打算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加以取消。公司资本定为６０００

万法郎，分为１２万股，每股５００法郎。公司所有的业务，正像章

程中规定的，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为支持工业所必需的业务；

第二类是发行公司的有价证券来代替或者转换各种工业企业

的有价证券；第三类是办理国家证券、商业期票等的一般银行

业务。

第一类业务目的是建立公司对工业的保护，这在章程第五条

７２法国的Ｃ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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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经载明，条文如下：

“认购或购买作为匿名公司的各种已经在发挥职能或将要建立的工业企

业或信用机关，特别是铁路、运河、矿场和其他公共事业企业的国家证券、股

票或债券。负责发行和派销各种公债，以及向一切同公共事业有关的企业拨

款。”

我们看到，这一条已经超出了章程引言中所阐明的要求，因

为这一条不仅想把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变成这类大的工业企业的所

有者，而且还想把它变成国库的仆役和商业信用的统治者。

第二类业务是以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发行的有价证券去代替其

他一切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其内容如下：

“发行公司自己的债券，发行量应同认购公债和购买工业有价证券的数

目相等。”

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了公司有全权发行的债券的限额和性

质。这些债券或本票

“可以达到超过资本９倍的数额。它们总是应当完全用公司现有的国家

证券、股票和债券来偿付。这种证券只有在４５天以前预先通知才能给以支

付。接受的活期存款和发行的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债券的总数不得超过已实现

的资本的一倍”。

最后，第三类业务是有关商业证券的流通的。“公司接受活期

存款”。它有权“出卖各种属于它的国家证券、信贷凭证、股票和

债券或者用它们偿付公债以及换取其他证券”。它发放以“国家证

券、股票和债券”为抵押的贷款“和开设存上述各种证券的往来

户”。它向匿名公司提供私人银行通常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接受

一切支付款记入这些公司的户头，代这些公司发股息、利息等等。

它接受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作为存款，至于同商业证券、期票、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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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等有关的业务，曾“特此声明，公司不得为赚取贴水而进行秘

密买卖”。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６月６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６年６月７日“人民报”

第２１４号，署名：卡·马·

并载于１８５６年６月２１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４７３５号，没有署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人民报”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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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国的ＣＲＥ
′

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第二篇论文）

  应该提醒一下，波拿巴发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时曾经凭借着

两种截然相反的口实：一方面，他宣布他的使命是使资产阶级和

“经济秩序”避免似乎在１８５２年５月一定会出现的红色无政府状

态，另一方面，是使劳动人民摆脱集中表现为国民议会的资产阶级

专制制度。此外，他必须偿清他本人所欠的债务以及十二月十日

会３０的那批威风凛凛的恶棍所欠的债务，并且使他自己和这批恶

棍靠牺牲资产阶级和工人两方面的利益大发横财。应当坦率地承

认，这个人的使命充满着互相矛盾的困难，因为他不得不同时既扮

演强盗，又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

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他要是不掠夺这两个阶

级，就不能满足他本身及其党羽的需要。在弗伦特运动３１时期，吉

兹公爵被称为法国的最该受感激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

变成了他的党徒所持有的债券。波拿巴也想成为法国的最该受感

激的人，办法就是把法国的全部财产和整个工业变成路易·波拿

巴自己所持有的私人债券。窃取法国，然后去购买法国，——这就

是这个人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而在这种先从法国攫取一些东西，然

后再把它归还给法国的过程中，对他说来，相当重要的还是他本人

和十二月十日会从中能够取得的利息。怎样才能使这些互相矛盾

０３



的要求协调一致呢？怎样才能解决这个微妙的经济问题呢？怎样

解开这个难解之结呢？波拿巴过去所积累的各方面的经验指出了

一个帮助他摆脱最严重的经济困难的妙法——信用。正巧在法国

出现了圣西门学派，这个学派在产生和衰落的时期都沉湎于一种

幻想，以为随着普遍的幸福生活的到来，一切阶级矛盾就必定会消

失，而这种幸福生活是可以靠某种新发明的社会信贷计划获得的。

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时期，这种类型的圣西门主义还没有彻底死亡。曾

经有个米歇尔·舍伐利埃，“辩论日报”３２的一位经济学家；有个蒲

鲁东，他企图用奇形怪状的假面具掩盖圣西门学说中最坏的部分；

还有实际上同证券投机和路特希尔德都有关系的两个葡萄牙的犹

太人，他们有一个时期是安凡丹天父的信徒，他们凭着自己的实际

经验敢于透过社会主义认出证券投机，透过圣西门认出罗。这两个

人——艾米尔·贝列拉和伊萨克·贝列拉都是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的创办人和波拿巴社会主义的倡始人。

有句俗话说：《Ｈａｂｅｎｔｓｕａｆａｔａｌｉｂｅｌｌｉ》〔“书有自己的命运”〕。

和书一样，学说也有自己的命运。圣西门成了巴黎交易所的庇护天

使，欺诈行为的先知，普遍营私舞弊的救世主！也许除了在 ｊｕｓｔｅ

ｍｉｌｉｅｕ〔中庸〕者——基佐身上体现出圣茹斯特，在路易·波拿巴

身上体现出拿破仑以外，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更为辛辣的讽刺了。

人的思想跟不上事变的进程。当我们研究了公司的原则和经

济情况，指出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结构本身预示破产不可避免的时

候，历史已经在实现我们的预言了。５月底，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董

事之一、拥有１０００万法郎产业的普拉斯先生破产了。只不过在这

件事发生的几天以前，他还作为ｄｉｅｕｘｄｅｌａｆｉｎａｎｃｅ〔财神〕之一，

“被莫尔尼先生介绍给皇帝”。Ｌｅｓｄｉｅｕｘｓ’ｅｎｖｏｎｔ！〔财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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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当天，“通报”３３公布了关于ｓｏｃｉéｔéｓ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ｔｅ

〔两合公司〕的新法令，这项法令似乎是为了抑制投机狂而让这些

公司听任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支配，使它们根据政府或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

ｅｒ的意志来建立。而英国报刊甚至不知道ｓｏｃｉéｔéｓ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ｔｅ

和ｓｏｃｉéｔéｓａｎｏｎｙｍｅｓ〔匿名公司〕之间存在着区别，不知道前者

就是后者的牺牲品，竟对这种波拿巴式贤明的伟大的“理智行

为”备加赞扬，并设想法国的投机家不久也会具有英国的萨德勒、

斯佩德尔和帕麦尔那样的稳健。与此同时，著名的Ｃｏｒｐｓ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立法团〕刚刚颁布的土壤改良法，就直接违反拿破仑

过去的一切法律和法典，准许剥夺以不动产作抵押的债务人以利

于波拿巴政府，后者就是想通过这种狡猾手段来霸占土地，正像

它通过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来霸占工业，通过法兰西银行来霸占法国

商业一样。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财产不受社会主义的威胁！

同时，我们认为，继续分析一下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这个机关并

不是多余的。我们想，这个机关必定还会显示出巨大的成绩，上

述一切同这些成绩相比，只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开端。

我们知道，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以资本供给

属于匿名公司的工业企业。让我们引用伊萨克·贝列拉先生报告

书中的一段话：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对于代表工业资本的有价证券所起的作用，类似贴现

银行对于代表商业资本的有价证券所发挥的职能。这个公司的第一个职责就

是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帮助那些靠自力而有很大困难的大企业建立起来。

它的使命之所以比较容易完成，是因为它拥有私人所得不到的各种通报和调

查材料，来正确估计向它求助的企业的实际情况或发展前途。在繁荣时期，我

们的公司将导致资本找到能够盈利的场所；在困难时期，它的任务是用大量

的资金来维持工人就业和缓和由于资本迅速缩减而引起的危机。我们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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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努力把自己的资本投入一切企业，只是投资额和限期要使公司能够不经受

风险而收回自己的资本，这种努力使公司有可能用增加ｐａｒｔｉａｌ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ｔéｓ

〈股票上的投资〉①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业务，在短期内使大量企业获得成

效，以及减少自己合作的风险。”

了解到伊萨克怎样发展波拿巴的思想以后，我们认为重要的

是再看一看波拿巴怎样评论伊萨克的思想。这一评论可以在内务

大臣②１８５４年６月２１日向波拿巴呈递的关于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

活动和管理原则的报告中找到：

“在世界上现有的一切信用机关中，法兰西银行被公正地认为是那种可

誉称为最稳固的组织。〈它是如此稳固，如果没有赖德律－洛兰之流的支持，

甚至连１８４８年小小的二月风暴在一天内就能把它刮倒。临时政府不仅规定

了法兰西银行可以暂不履行以硬币支付其银行券的义务，从而使挤满通往该

行各条街道的银行券和本票持有者向后转，而且还授权该行发行票面价值为

５０法郎的银行券，虽然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从来不准它发行票面价值在５００

法郎以下的银行券。这样一来，政府不仅以自己的信用弥补了这家银行的无

支付能力的现象，而且还把国家森林抵押给它以取得国家接受贷款的特权。〉

法兰西银行既是我国商业的支柱，同时又是它的向导，它的物质影响和道义

影响为我国市场创造了极为宝贵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就是，每当美国

和英国商业上只不过出现小小的破产的时候，法国人都会遇到周期性的工业

危机。〉由于在一切业务中以谨慎和明智作方针，这个卓越的机关也就起着调

节者的作用。但是商业天才首先需要鼓励，才能创造出他所孕育的一切奇迹。

正因为在法国投机活动受到极严格的限制，除了法兰西银行以外，再根据另

一种根本不同的思想建立一个在工商业范围内应当体现出主动精神的机关，

不但没有任何不便之处，相反地，倒有很大的优越性。

这种机关幸好已经有了榜样。做出这一榜样的是那个在一切商业业务上

以一丝不苟、明智和稳健著称的国家。尼德兰总公司用自己的资本、自己的

３３法国的Ｃ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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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培尔西尼。——编者注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 〉里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

的。——译者注



信用和自己的道义威望为一切健康的思想和一切有益的事业服务，它在荷兰

扩大了运河网，进行了土壤改良工作，采取了成千项其他改良措施，以便其

财产价值增加几百倍。为什么法国就不能同样借助这个已被了不起的经验证

实确为优越的机关来得到好处呢？这就是根据１８５２年１１月１８日的法令建

立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想法。

根据章程规定，除了其他业务以外，该公司还可以买卖国家机关和公法

机关的有价证券或工业股票，以它们作抵押品来贷款和借款，包销国家公债，

简单地说，就是发行本公司的长期债券，数量同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有价证券

相等。

可见，公司拥有在有利条件下用来吸收和随时集中大量财富的手段。这

一机关的活动的成效如何，就要看这些资本的使用是否得当。的确，公司可

以酌情对工业进行投资（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ｔｅｒ），取得不同企业的股份，参加长期业

务，也就是说，去做法兰西银行和贴现银行的章程禁止各该银行做的一切事

情。总之，公司的行动是自由的，并且可以根据商业信用的需要改变它的活

动方向。如果它善于从经常出现的企业中辨明哪些企业可以有效地发挥作

用，如果它能及时利用它所支配的巨额资金，来帮助完成那些本身极能生利

但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否则就会半途而废的工作，如果它的合作确

实表明思想是有益的或者计划是得当的，那末，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就应当受到

而且一定会受到普遍的称赞，游资将会大量流向那些靠公司保护而能得到最

可靠的使用的渠道。可见，这个公司之所以成为实现各种社会有益思想的参

加者，是因为实例和威信比任何物质帮助更会使公司的任何支持具有吸引

力。它将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推动工业的发展，并且处处刺激发明精神。”

我们一有机会就竭力设法指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怎样勉强

地遮掩着一个普普通通的计划：使法国的整个工业卷入巴黎交易

所的漩涡，并把它变成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先生们及其保护人波拿

巴手中的网球。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６月１２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６年６月２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７３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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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国的ＣＲＥ
′

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第三篇论文）

  日益逼近的波拿巴财政破产的迹象继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

现出来。５月３１日，蒙塔郎贝尔伯爵在反对提高一切印刷品、书

籍等的邮费的法案时，发表了下列听来惊慌不安的演说：

“任何政治生活都受到压抑，但代替它的是什么呢？投机之风。伟大的法

兰西民族不能让自己沉眠不醒，毫无作为。代替政治生活的是投机的狂热、追

求利润的欲望，对有价证券买卖的迷恋。每个地方，甚至在我们的小城市，甚

至在我们的乡村，人们都害了牟取暴利狂（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暴利是无需

忙碌奔波、不要花费力气并且往往是用卑鄙的手段取得的。除了你们刚才拿

到的反对ｓｏｃｌéｔéｓ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ｔｅ〔两合公司〕的法案以外，我用不着再找什

么其他证据了。这个法案刚刚发来，我还没有时间把它读完，但是我愿意支

持它，尽管在我看来里面有若干条例太严酷了。如果用药的确如此必要，并

且下药又得如此之重，那末，应当认为病情是不轻的。这种疾病的真正原因

就是，法国的一切政治思想都沉寂了…… 但是，我这里所指的疾病，并不

是由同一个原因产生的唯一恶果。当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这些老的政治阶级

醉心于投机活动时，另一种活动便在社会的下层阶级中间开展起来，他们的

运动产生了几乎是法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有价证券买卖把几乎整个法国变

成了一个大赌博场。当一部分受到社会主义者影响的人看到这种可怕的迷恋

于有价证券买卖的景象时，他们也空前地被牟取暴利的欲望腐蚀了。因此，秘

密公司显然增加了，那种自称为社会主义其实可以说是败坏社会主义的疯狂

的激情更加强烈和加深了。不久以前在巴黎、翁热和其他地方的审判案中，这

５３



种激情就曾强烈地表现出来。”

这就是波拿巴商行的最早的股东之一蒙塔郎贝尔为了维护秩

序、宗教、财产和家庭而说的话！

我们从伊萨克·贝列拉那里听说，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秘密之

一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办法

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但是，如果揭开

圣西门主义的华丽辞藻的外衣，这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

是，广泛地收买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

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就是说，工业发展的基础

应当是有价证券买卖，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

证券投机活动的借口。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用什么工具才能达到这个

目的呢？有什么方法能使它“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

风险”呢？那就是罗所用的方法。因为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得到政

府支持和拥有比较大量的资本和贷款的享受优待的公司，毫无疑

问，它所建立的每一个新企业的股票刚一发行，在市场上就能赚

到贴水。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从罗那里学会了在自己的股东中分配新

股票的办法，即其票面价格同这些股东在母亲公司中所拥有的股

票数量成一定比例。用这种办法保证这些股东得到的利润，首先

影响到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本身的股票价值，而这些股票的行市高，

就保证新发行的股票价值也高。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就是用这种办法

来监督用于工业企业投资的相当一部分借贷资本。

总之，除了获取利润是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活动围着转的真正

轴心以外，它的目的显然是用同商业银行的业务完全相反的方法

对资本发生作用。商业银行用贴现、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起

来的资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实际上是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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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但是这些股

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如果

厂主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那一部分资本和用于支付

工资和购买原料的那一部分资本不相适应，他就不得不马上关厂。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几乎现代每一次商业危机

都同游资和固定起来的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

这样说来，像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这样的机关，既然它的直接目的是

尽量把国内的借贷资本固定起来，投放到铁路、运河、矿山、船

坞、轮船、冶金工厂和其他工业企业，而不考虑国家的生产能力，

那末它的活动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章程规定，它只能保护那些由匿名公司或

股份公司经营的工业企业。结果必然会产生一种倾向，即尽量多

地建立这种公司并且使一切工业企业具有这种公司的形式。当然，

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

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

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

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

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

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

特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则成反比，因为

他们只对他们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

部资本。他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员，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地变

更。工业巨头依靠该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

人。在寡头董事会之下的，是由进行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

职员组成的官僚集团，而直接在他们之下的，是大量的、与日俱

７３法国的Ｃ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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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佣他们的资本数量的增加，他们的依

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

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傅立叶不朽的功绩在

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３４。毫无

疑问，伊萨克·贝列拉先生也罢，艾米尔·贝列拉先生也罢，莫

尔尼先生也罢，波拿巴先生也罢，都不能发明工业封建主义。在

他们以前的时代，也有向工业股份公司进行贷款的银行。至于他

们所发明的则是力图把私人高利贷者早先分散的和名目繁多的活

动垄断起来的股份银行，其指导原则应当是建立大量的工业企业，

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资，而只是想取得投机利润。他们所想

出来的新思想，就是把工业封建主义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

根据章程，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资本定为６０００万法郎。同一章

程准许公司接受活期存款的寄存代付金，总数可以大于资本的一

倍即１２０００万法郎。因此，受公司支配的款项共有１８０００万法郎。

同实现保护法国整个工业的大胆计划相比，这当然是很不大的一

个数字。但是这笔款项的三分之二——正因为它是一经提取就必

须归还的——未必可以用来购买工业股票或那些还不能保证能否

立即推销出去的债券。由于这个原因，章程为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开

辟了另一个门路。章程准许公司发行总数大于原始资本９倍即６

亿法郎的债券，换句话说，以贷款给全世界为己任的机关，有权

作为拥有大于它的资本９倍的债务人在市场上出现。

贝列拉先生说：“我们的债券共有两种。一种是短期的，它应当同我们各

种暂时的投资额相适应。”

我们在这里对这种债券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根据章程第八条，

发行这种债券的目的，只是要补足应当从活期存款得来的并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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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也完全是这样得来的１２０００万法郎所不足的数额。至于另一种

债券，

“它们的支付期限很长，应当用赎回的办法来清偿，并且应当同我们在国

家证券方面或工业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方面的投资额相适应。根据作为我们团

体的基础的资金制度，这些有价证券不仅要有在政府监督下得来的相应数额

的基金（由于采用互惠原则，这个数额将充分给予补偿和分担风险等优待）作

保证，此外，还要有为此目的我们已经增加了相当数目的资本作担保”。

可见，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这种债券纯粹是仿效铁路本票，即

在一定期限内和在一定条件下应当赎回并能带来固定利息的债

券。但是也有区别。铁路本票常常以铁路本身作抵押来担保，而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债券以什么来担保呢？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用自

己的债券买来无期公债、股票、债券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业公司的

证券作担保的。这样说来，发行债券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得

到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债券应付的利息同公司放款取得的股票和

其他有价证券的利息之间的差额。为了使这项业务十分有利可图，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应当把发行债券所得的资本投放在能够取得最多

收入的地方，即投放在价格波动和变化很大的股票上。因此，公

司的债券主要由该公司所创建的那些工业企业的股票来担保。

因此，铁路本票至少有比它大一倍的资本担保，而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的债券只有票面额同它相等的资本担保，但是每逢证券交易

所的行市下降时，这种资本也必定缩小。由此看来，这些债券的

持有者要分担股东的全部风险，却不能分享他们的利润。

上年度的报告书说： “但是，债券的持有者不仅有它〈即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以放款进行的投资作担保，而且有它的原始资本作担保。”

对１２０００万法郎存款负担保之责的６０００万法郎的原始资

９３法国的Ｃ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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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除了或许必须向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有权创建的无限量的企业提

供担保以外，它还应当作为６亿法郎的债券的担保。如果公司能

够把所有的工业公司的股票都换成它自己的债券，那末，它的确

会成为法国整个工业的最高指挥者和所有者，而许多过去的所有

者则像拿年金似的得到同债券利息相等的固定收入。但是，在实

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由于上述经济条件而随之发生的破产，会

使厚颜无耻的冒险家受到阻碍。其实，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真正创办

人并不是看不见这种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相反地，他们已经考

虑到这一点了。当破产发生的时候，当它涉及许许多多法国人的

利益的时候，波拿巴政府就像英国政府在１７９７年干涉英格兰银行

的事务３５一样，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去干涉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事务。

法国的摄政王①，路易－菲力浦的可尊敬的先辈，曾企图把国家债

券换成罗的银行的债券以摆脱国家的债务，路易·波拿巴这位皇

帝社会主义者则企图把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债券换成国家债券以

掌握法国工业。是不是他比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更有支付能力呢？问

题就在这里。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６月底

载于１８５６年７月１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７５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４ 卡 · 马 克 思

① 奥尔良的菲力浦。——编者注



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

  “亚细亚号”轮船昨天带来的消息，虽然比我们先前得到的

报道近了三天，但是其中并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西班牙的内战会很

快结束。奥当奈尔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虽然在马德里获得了胜

利３６，可是还不能说已经最后成功。法国的“通报”最初把巴塞罗

纳的起义描写成一场简单的骚动，现在不得不承认“那里的冲突

非常激烈，但是女王的军队的胜利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根据这

家官方报纸的说法，巴塞罗纳的战斗从７月１８日下午５时到７月

２１日下午５时，持续了整整三天，据说“暴动者们”在这以后被

赶出了他们所在的街区，逃往乡村，并受到骑兵的追击。然而人

们断言，起义者仍然掌握着卡塔卢尼亚的若干城市，包括赫罗纳、

拉忠克腊和一些较小的地方。同时据称，木尔西亚、瓦伦西亚和

塞维尔已经发动了反对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的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ｍｉｅｎｔｏｓ〔兵变〕；

潘普洛纳警备部队中被该城行政长官派去进攻索里亚的一个营，

已经在途中宣布反对政府，并前往参加萨拉哥沙的起义；最后，在

萨拉哥沙，在这个从一开始就为人所公认的抵抗中心，法尔孔将

军检阅了１６０００人的基干部队，他们受到１５０００人的国民军以及

郊区的农民的支援。

无论如何，法国政府认为西班牙的“暴动”还没有被镇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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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波拿巴决不以派出几营军队陈兵边境为满足，他已经命令一

个旅向比达索阿河前进，这个旅正由来自蒙彼利埃和土鲁斯的增

援部队补充成一个师。此外，根据７月２３日直接从普伦贝尔发出

的命令，大概还直接从里昂军团调派了另一个师，这个师现在正

向比利牛斯山前进；到现在，在比利牛斯山已经集结了２５０００人

的整整一个ｃｏｒｐｓ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观察兵团〕。如果反对奥当奈尔

政府的力量能保持住自己的阵地，如果他们能进行足够有力的抵

抗，以致使波拿巴陷入对比利牛斯半岛的武装侵略之中，那末马

德里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就可能成为巴黎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
３７
的崩溃的信号。

就一般的情节和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ｅ〔剧中人物〕而论，这次

１８５６年的西班牙阴谋，看来不过是１８４３年的类似的企图３８的重

演，自然有一些微小的改变。那时，和现在一样，伊萨伯拉在马德

里，而克里斯亭娜在巴黎；路易－菲力浦，和今天的路易－波拿巴

一样，从土伊勒里宫对运动进行指挥；一边是埃斯帕特罗及其ａｙ

ａｃｕｃｈｏｓ３９，另一边是奥当奈尔、塞拉诺、孔查以及那时是在前台而

现在则在幕后的纳尔瓦艾斯。１８４３年，路易－菲力浦由于同蒙尼

奥斯夫人解决了西班牙王室的婚姻问题４０，便由陆路送出了两百

万金币，由海路送出了纳尔瓦艾斯和他的伙伴们。而波拿巴——他

或许已经解决了他的堂弟拿破仑亲王和一位蒙尼奥斯小姐的婚

事，或者他无论如何都必须继续以模仿其伯父①作为自己的使

命，——则是这次西班牙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的同谋犯，可以表明这一点

的，不仅是“通报”在上两个月当中对于加斯梯里亚和纳瓦腊的共

产党人密谋发出的狂暴攻击；不仅是法国驻马德里大使杜尔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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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此人在波拿巴自己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时期曾担任他的外交部长）

在这次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前后和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期间的所作所为；不仅是

波拿巴的姻兄弟阿尔巴公爵在奥当奈尔获得胜利后立刻出来担任

马德里的新ａｙｕｎｔａｍｉｅｎｔｏ〔地方自治机关〕的主席；不仅是老亲法

派分子罗斯·德·奥兰诺第一个在奥当奈尔内阁中获得了一个位

置；而且不仅是波拿巴在这个事变的消息刚刚传到巴黎时就派遣

纳尔瓦艾斯前往贝云。这种同谋关系，其实在事先早就可以看出，

因为在马德里的危机实际发生之前两个星期，就有大量军火从波

尔多运往贝云。而尤其能从中看出这种关系的，是奥当奈尔在盗袭

马德里人民时的行动计划。在事变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宣布，即使

毁掉马德里也在所不惜，在战斗期间他也正是按照他自己的话去

做的。可是要知道，奥当奈尔虽然是一个胆大的家伙，但没有一条

安全的退路，他是从来不敢贸然前进一步的。正像他的臭名远扬的

伯父、那个在叛变方面出人头地的人物一样，他在渡过卢比康河的

时候是从来不把桥梁烧掉的。在这两个奥当奈尔身上，好战的特性

很奇特地受到谨慎小心和躲躲闪闪的特性的抑制。显然，任何一个

将军如果威胁着要使首都化为灰烬，那末一旦失败就会丢掉脑袋。

既然如此，奥当奈尔怎么敢冒这样的风险呢？太后克里斯亭娜的御

用报纸“辩论日报”泄露了这个秘密：

“奥当奈尔估计到有一场大战，而且至少要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取得胜

利。他还预先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如果这种不幸竟然发生，这位元帅就会

放弃马德里，率领他的残部，护送女王，转赴北方诸省，以图到达法国边境。”

从这一切来看，难道不像是他和波拿巴一起制订了自己的计

划吗？１８４３年，路易－菲力浦和纳尔瓦艾斯也正是这样制订过同

样的计划，而那个计划又是从１８２３年路易十八和斐迪南七世的密

３４西班牙的革命



约
４１
抄袭来的。

承认在１８４３年和１８５６年的两次西班牙阴谋之间存在这种表

面上的相同之处以后，我们还应该指出，这两次行动具有很多不

同的特点，表明西班牙人民在如此短促的时期中获得了巨大的进

步。这些特点在于：最近一次马德里的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在军

事上的重要性；最后，与１８４３年埃斯帕特罗和纳尔瓦艾斯各自所

处的地位相比较，１８５６年埃斯帕特罗和奥当奈尔各自所处的地位

是不同的。在１８４３年，所有的党派都对埃斯帕特罗感到厌恶。为

了要他下台，ｍｏｄｅｒａｄｏｓ和ｐｒｏ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ｓ
４２
之间组成了强有力的联

盟。革命的洪达①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所有的城市建立起来，为纳尔

瓦艾斯及其追随者铺平了道路。但在１８５６年，我们不仅看到一边

是宫廷和军队，一边是人民，而且在人民的队伍里面，我们还看

到那种在其他西欧国家中所有的分化。７月１３日，埃斯帕特罗的

内阁被迫提出辞职；１３日至１４日的夜间，奥当奈尔的内阁组成

了；１４日晨，风传受命组阁的奥当奈尔邀请了１８５４年７月血腥的

日子里的那位不祥的大臣里奥斯－伊－罗萨斯４３入阁。上午１１

时，“日报”４４证实了这个传闻。于是议会便召开会议，出席的议员

有９３人。根据议会的章程，有２０个议员的提议即可召开会议，５０

个议员就构成开会的法定人数。此外，议会还没有正式闭会。议

长印范泰将军只得顺从普遍的愿望，召开一次正式的会议。会上

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说新内阁没有得到议会的信任，并且

应当将此项决议通知女王陛下。与此同时，议会召集国民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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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议会的委员们携带了不信任新阁的决议书，由一队国民军

护送，往见女王。当他们试图入宫的时候，正规军的部队向他们

和他们的护送者射击，把他们赶回去了。这一事件成为起义的信

号。议会在当晚７时发出开始构筑街垒的命令，但是议会的会议

接着就被奥当奈尔的军队驱散了。战斗就在这天夜里开始，国民

军中只有一个营投到了王室的军队方面去。应当指出，早在１３日

的早晨，埃斯帕特罗政府的内务大臣埃斯科苏拉先生即已电告巴

塞罗纳和萨拉哥沙，说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即将发生，必须准备予以反

抗。马德里的起义者的首领是马多斯先生和埃斯科苏拉的兄弟瓦

尔德斯将军。一句话，对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的反抗，毫无疑问是由埃

斯帕特罗派以及市民和一般的自由派发动的。当他们和国民军一

起在从东到西横贯马德里的一条线上作战的时候，普切塔领导下

的工人占领了马德里城的南部以及北部的一部分。

１６日晨，奥当奈尔采取了主动。即使照“辩论日报”上有所

偏袒的话来看，奥当奈尔在当日上半天并没有取得显著的优势。突

然，在下午１时左右，没有什么显著原因，国民军的队伍就溃乱

了；２时，他们的人数变得更少，６时，他们完全从战场上消失了，

使战斗的负担完全由工人承当。工人一直战斗到１６日下午４时。

所以，在这三天的屠杀中，实际上有两场截然不同的战斗，一场

是在工人支持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国民军与军队的战斗，一场

是军队与被国民军背弃后的工人的战斗。正像海涅所说的：

  “这是一个老故事，

  但永远是新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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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帕特罗背弃了议会，议会背弃了国民军的指挥官，这些

指挥官背弃了他们的兵士，这些兵士又背弃了人民。但在１５日，

当埃斯帕特罗出现了一会儿的时候，议会又重新召开了会议。阿

森西奥先生和其他议员提醒他记住他反复许下的庄严诺言，即一

旦国家的自由遭到危险，他就要立即拔出他的卢恰纳长剑４５。埃斯

帕特罗指天作证，来表明他的坚贞的爱国心，在他离开的时候，大

家满以为不久就会看到他领导起义。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前

往古列阿将军家中，像帕拉福克斯一样藏在一间地下避弹室里；以

后便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国民军的指挥官们在前一天晚上还

用尽一切方法来激励兵士拿起武器，现在却同样急切地设法各自

回家了。下午２时３０分，在几个小时内僭取了国民军指挥权的瓦

尔德斯将军，在大广场召集了他直接统率的兵士，告诉他们说，那

个应该领导他们的人不会来了，因此各人可以随意离去。于是，国

民军的兵士们跑回家里，急忙脱去军服，藏起武器。这就是一个

消息灵通的权威人士所提供的情况的要点。另一个人指出，这次

向阴谋突然屈服的行动，是由于考虑到国民军的胜利势将导致王

权的没落，而使共和民主派取得绝对的优势。巴黎“新闻报”４６也

告诉我们，埃斯帕特罗元帅看到了民主派在议会中所造成的事态

的趋向，不愿以王权为牺牲，或者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的危险，

因此使尽一切力量来促使奥当奈尔获得成功。

的确，关于反抗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的时间、情况和溃败的细节，不

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大家在主要的一点上却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埃斯帕特罗背弃了议会，议会背弃了首领们，首领们背

弃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又背弃了人民。这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欧洲

大多数的斗争和以后将在西欧发生的斗争的性质，提供了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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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一方面，有现代工商业，它们的当然首领资产阶级是反

对军事专制主义的；另一方面，当他们开始进行反对这个专制主

义的斗争的时候，现代劳动组织的产物即工人们自己，便参加到

这个斗争中来，要求取得他们在胜利果实中应得的一份。资产阶

级被这样迫使他们违背自己意志结成的联盟的后果所吓住，便又

重新缩回到他们所憎恨的专制主义的炮台的保护之下去。这就是

欧洲各国的常备军的秘密，不知道这个秘密，未来的历史家就不

能理解它们。这样，就让欧洲的资产阶级懂得了：他们要就必须

屈从于一个他们所憎恨的政治权力，放弃现代工商业的利益和以

现代工商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要就必须放弃现代的社会生产力

组织在其始初阶段只赋予唯一的一个阶级的特权。连西班牙也提

供了这个教训，这真是既触目惊心而又出人意外的事。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７月２５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６年８月８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１７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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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西班牙的革命

  萨拉哥沙于８月１日下午１时３０分投降，抵抗西班牙反革命

的最后一个中心就此消失。从军事观点来说，马德里和巴塞罗纳

的起义已经失败，安达鲁西亚的起义的牵制力量很微弱，而萨拉

哥沙又受到了来自巴斯克地区、纳瓦腊、卡塔卢尼亚、瓦伦西亚

和加斯梯里亚的具有压倒优势的军队的联合进攻，所以它已经很

少有成功的机会。而领导抵抗队伍的是埃斯帕特罗的老副官法尔

孔将军；“埃斯帕特罗和自由”被用作战斗的口号；萨拉哥沙的人

民又已经知道了埃斯帕特罗在马德里的极端可笑的惨败４７，因此

即使可能有过任何的成功的机会，也都被这些情况断送了。此外，

从下面摘自７月２９日“马德里报”４８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到，埃斯帕

特罗的总部已经对萨拉哥沙方面的部属发出直接的命令，要他们

停止一切抵抗：

“埃斯帕特罗政府的一位前任大臣，参加了杜耳塞将军和萨拉哥沙当局

之间所进行的谈判，同时埃斯帕特罗派的议员璜·马丁涅斯·阿隆索受命去

通知起义的首领们：女王、她的大臣们和将军们具有极为谅解的精神。”

这次革命运动几乎波及西班牙全境：在加斯梯里亚的马德里

和拉曼彻；在安达鲁西亚的格拉纳达、塞维尔、马拉加、加迪斯、哈

安等城；在木尔西亚省的木尔西亚和卡塔黑纳；在瓦伦西亚省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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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西亚、阿利康特、阿耳西拉等城；在卡塔卢尼亚的巴塞罗纳、雷乌

斯、菲盖腊斯、赫罗纳等城；在阿腊贡的萨拉哥沙、特鲁韦尔、韦斯

卡、哈卡等城；在阿斯土里亚的奥维耶多；以及在加利西亚的拉科

鲁尼亚。在埃斯特勒马杜腊、累翁和旧加斯梯里亚，没有什么行动，

因为这些地方的革命派已于两个月前在埃斯帕特罗和奥当奈尔的

共同赞助下被镇压下去；巴斯克地区和纳瓦腊也平静无事。但是后

面这些省份是同情革命事业的，虽然这种同情在法国观察兵团面

前不能表现出来。如果考虑到下面所说的情形，这一点就更加值得

注意了：即在二十年前，正是这些省份形成了卡洛斯派４９的堡垒，

卡洛斯派当时得到了阿腊贡和卡塔卢尼亚的农民的支持，但是这

一回，阿腊贡和卡塔卢尼亚的农民却极其热诚地站在革命一边；而

且，如果不是巴塞罗纳和萨拉哥沙的首领们的怯懦无能使他们的

精力无处发挥，他们会成为抵抗运动中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甚至

新教的正统拥护者、二十来年前曾为宗教裁判所的唐·吉诃德式

的骑士唐·卡洛斯效劳的伦敦“先驱晨报”５０，也公允地承认了这

个事实，并且被它弄得很窘。这是西班牙这次革命所显示的许多进

步的征兆之一。这种进步诚然很缓慢，但是在这个国家里，《ａｌａ

ｍａｎａｎａ》〔“明天再说”〕是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每个人都会告诉

你说，“我们的祖先用了八百年才把摩尔人赶走”，因此只有不熟悉

这个国家的奇特的风俗习惯的人，才会对这种进步的缓慢感到惊异。

尽管各地普遍发动了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ｍｉｅｎｔｏｓ〔兵变〕，西班牙的革

命仍只限于马德里和巴塞罗纳。在南方，革命为ｃｈｏｌｅｒａｍｏｒｂｕｓ

〔霍乱〕所破坏，在北方，又为埃斯帕特罗瘟疫所破坏。从军事观点

来看，马德里和巴塞罗纳的起义并没有提供什么令人感兴趣的和

任何新奇的特点。在军队这一边，事事都是预先准备好了的；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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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事事都是仓卒进行的；攻势从来没有易手。一方面，是装备优

良的军队在将军们的指挥下顺利行动；另一方面，则是首领们被装

备不全的人民推着勉强前进。在马德里，革命者从开始就犯了错

误，他们把自己封锁在市内地区，配置在连接城市东西两端的一线

上；而这两端是掌握在奥当奈尔和孔查手里的，他们经由城外的大

道互相联系并与杜耳塞的骑兵取得联络。这样，起义者就被隔绝开

来，并且暴露在奥当奈尔及其同谋者所预定的集中攻击之下。奥当

奈尔和孔查只须使他们的部队会合，革命力量就被驱散到城市的

南区和北区，而不可能再行集结。这次马德里起义有一个显著的特

点：街垒筑得很少并且只筑在突出的街角上，而房屋则被用来作为

抵抗的中心；再者，这是巷战中前所未闻的，起义者用刺刀冲锋去

对付进攻的纵队。但是，如果说起义者从巴黎和德勒斯顿的起义５１

中吸取了有用的经验，那末，军队从中学到的也不比他们少。房屋

的墙垣一一被打垮了，起义者的翼侧和后方受到袭击，通往街道的

出口又受到炮火的射击。马德里之战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孔

查和奥当奈尔会师以后，普切塔被逼退到城市的南区（托勒多区），

便把西班牙山地的游击战法搬用到马德里的街道上来。起义者被

打散了以后，转身退到教堂的拱门下面，狭窄的胡同里，房屋的楼

梯上，一直在那里坚守到战死为止。

在巴塞罗纳，战斗还要更为激烈，而那里却全然没有领导。从

军事上讲，这次起义和巴塞罗纳以前的一切起义一样，由于蒙茹

伊克要塞保持在军队手里而遭受失败。斗争的激烈可由这样一件

事实看出，即在起义者已被赶出巴塞罗纳以后所顽强争夺的郊区

格腊西阿，有１５０名兵士被烧死在自己的兵营里。值得指出的是，

在马德里，正像我们在前面一篇文章中所说明的，无产阶级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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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出卖和背弃了①，但巴塞罗纳的织布工人们却在一开始就

宣告他们决不与埃斯帕特罗派所发动的那一个运动发生任何关

系，而坚持要宣告成立共和国。这一点被拒绝以后，他们中间除

了一些闻到了火药气味便忍不住要打仗的人以外，都对这场战斗

保持消极的旁观者的态度。这场战斗于是就失败了，因为巴塞罗

纳的一切起义，都是取决于它的２万名织布工人的。

１８５６年的西班牙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

没有王朝性质。大家知道，１８０４年至１８１５年的运动是具有民族性

质和王朝性质的５２。１８１２年的议会虽然宣布了一个差不多是共和

主义性质的宪法，但它是以斐迪南七世的名义进行的。１８２０年至

１８２３年带有胆怯的共和主义色彩的运动５３是完全没有成熟的，它

要求群众支持，而群众却反对它，当时的群众是完全依附于教会

和王室的。西班牙的王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要使新旧社会之

间的斗争带有严肃的性质，也需要有斐迪南七世的遗言以及使相

敌对的原则体现为卡洛斯和克里斯亭娜这两家王族支系。即使为

一个新的原则而战，西班牙人也需要有一面古旧的旗帜。从１８３１

年到１８４３年，斗争便是在这种旗帜下进行的。然后革命结束了，

新的王朝遂得以在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４年间作一度尝试。因此，１８５４

年７月的革命，不能不意味着对新的王朝的进攻；但是天真的伊

萨伯拉却因为人民的憎恨集中于她的母亲身上而得到了掩护，人

民不仅为他们自己的解放而欢欣鼓舞，也为伊萨伯拉从她的母亲

及其宫廷奸党下面解放出来而欢欣鼓舞。

１８５６年，这件外衣脱落了，伊萨伯拉本人由于实行了那个激

起革命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而与人民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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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自己是斐迪南七世的冷酷残忍而又怯懦伪善的、对父亲毫无

愧色的女儿（斐迪南七世这个人欺妄成性，尽管他极度迷信教义，

即使借神圣的宗教裁判所的帮助，也决不能使他相信像耶稣基督

及其门徒这样高尚的人曾说过真话）。天真的伊萨伯拉感到欣然满

意的７月１４日至１６日的屠杀，甚至使１８０８年缪拉特对马德里人

的屠杀５４也要相形见绌，降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骚动。那些日子给西

班牙的王权敲响了丧钟。只有欧洲的低能的正统派分子才会想像，

在伊萨伯拉倒台之后，唐·卡洛斯会起而代之。他们总是以为，如

果一个原则的最后的体现者要消逝，那只不过是为了让它的最初

的体现者再度登台。

１８５６年，西班牙的革命不仅失去了它的王朝性质，而且也失

去了它的军队性质。为什么军队在西班牙历次革命中起过如此显

著的作用，这可以用几句话来说明。从来存在的镇守司令区制度

使这些司令官成为各省的帕沙５５；反抗法国的独立战争，不仅使军

队成为国防的主要工具，而且也使军队成为西班牙的第一个革命

组织和革命活动的中心；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１８年的各次阴谋都是由军

队发动的；１８３３年到１８４０年的王朝战争５６，双方依靠的都是军队；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孤立，迫使他们用军队的刺刀去对付乡村的僧

侣和农民；克里斯亭娜及其宫廷奸党曾不得不用刺刀来对付自由

派，如同自由派曾用刺刀对付农民一样；所有这些先例产生了一

种传统，——这些就是赋予西班牙的革命以军队性质、而又赋予

军队以御用军性质的原因。迄至１８５４年，革命总是由军队发动的，

而直到那时候为止，除了发动革命的军人的级别不同以外，各次

革命在外表上没有任何差别。甚至在１８５４年，仍旧是由军队首先

发难的；但是奥当奈尔的曼萨那累斯宣言５７证明，西班牙革命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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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为主的基础已经变得何等薄弱。奥当奈尔是在什么条件下终于

能够中止他从维卡耳瓦罗走向葡萄牙边境的毫不含糊的漫游而回

师到马德里的呢？只是在答应了立即削减军队、代之以国民军、不

使革命的果实由将军们分吞以后，才能如此。如果说１８５４年的革

命只限于这样表现它对军队的不信任，那末，仅仅在两年以后，革

命就发现它自己受到了军队的公然的直接的攻击，——这个军队

现在是值得与拉德茨基的克罗亚特兵、波拿巴的非洲军队和弗兰

格尔的波美拉尼亚军队５８相提并论了。西班牙军队何等欣赏它的

新地位的荣誉，从７月２９日马德里的一个团的叛变就可以看出，

这个团不满足于伊萨伯拉的一点烟叶，为了争取五个法郎的硬币

和波拿巴的腊肠５９而罢工，而最后他们得到了这些东西。

所以，这一次军队是完全与人民为敌的，更准确些说，只是

反对人民和国民军的。这就是说，西班牙军队的革命使命已经告

终。埃斯帕特罗，这个集西班牙革命的军队性质、王朝性质和资

产阶级自由派性质于一身的人，现在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甚至

比最了解他的人依据命运的一般规律所能预见到的还要低下。如

果——像一般所传说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埃斯帕特罗分子

要集合在奥当奈尔之下，那末他们就会以自己的正式行动来证实

他们的自取灭亡。他们并不能拯救埃斯帕特罗。

下一次的欧洲革命将发现，西班牙已经成熟到能够同它合作。

１８５４年和１８５６年是西班牙达到那种成熟程度所必须经过的过渡

时期。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８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６年８月１８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７８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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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欧洲的经济危机

  欧洲的投机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普遍性。过

去也有过投机狂，粮食的、铁路的、采矿的、银行的、棉纺业的，

总之，有过各种各样的投机狂。但是，在１８１７、１８２５、１８３６、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年严重的商业危机时期，投机狂虽然波及了工业和商业的一

切部门，而占主导地位的，只是某一种投机狂，它赋予每一个时

期特殊的色调和性质。当时投机之风遍及一切经济部门，但是每

一个投机者只限于在自己的专门部门活动。相反地，目前的投机

狂的代表者——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指导原则，却不是在一个固定

的方面进行投机活动，而是普遍地进行投机活动，并且把它集中

起来的骗术推行到一切经济部门。此外，目前的投机狂在产生和

发展方面，也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它不是开始于英国，而

是开始于法国。目前这一类法国投机者和上述时期内进行活动的

英国投机者的关系，就像十八世纪法国的自然神论者和十七世纪

英国的自然神论者的关系一样。一个提供材料，另一个制定概括

的形式，使自然神论得以在十八世纪传遍整个文明世界。英国人

想为自己庆幸，庆幸投机活动的策源地已从他们自由的清醒的岛

国移到了混乱的、受专制暴君压迫的大陆。但是，他们忘记了，他

们在以多么不安的心情注视着法兰西银行每月的月报，因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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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报影响着英格兰银行圣所中的黄金储备。他们忘记了，用圣水

来供应欧洲ＣｒéｄｉｔｓＭｏｂｉｌｉｅｒｓ的大动脉的正是大量的英国资本。

他们忘记了，英国商业的过分扩大和生产过剩这些他们称为“健

康的”而且现在还在大肆吹嘘（据说出口数字已达１１０００万英镑

左右）的东西，是他们现在所揭露的大陆上的“不健康的”投机

活动的直接产物，正如１８５４和１８５６年他们的自由主义政策是波

拿巴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的产物一样。但是不能否认，把皇帝的

社会主义，圣西门主义者的证券投机和哲学家的骗术组成一个叫

做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奇妙的混合体，这不是英国人的过错。和大

陆上的这种巧妙的做法完全相反，英国的投机活动又恢复了赤裸

裸的毫不掩饰的纯粹欺骗的最粗鲁和最原始的形式。这种欺骗成

了保尔、斯特兰和贝茨的秘密，成了萨德勒氏梯培雷里银行、伦

敦西蒂的柯尔、戴维逊和戈登的巨大业务的秘密；并且正是伦敦

英国皇家银行的可悲的、然而却是简单的故事的梗概。

一小撮董事不需要特别巧妙的办法，只要用巨额的红利安慰

公司的股东，用骗人的报告书引诱存户和新股东，就能把公司的

资本侵吞。为此，只要懂得英国的法律就够了。英国皇家银行的

事件所以轰动一时，与其说是由于资本的规模，倒不如说是由于

被它吸收为股东和存户的小百姓的数量。这个企业的分工极其简

单。它有两类董事：一类满足于把１万美元的年俸装入自己的腰

包，而他们获得这笔收入是由于他们对银行的事情不闻不问，保

持了自己良心的纯洁；另一类确实很想管理银行，但只是为了要

当银行的主要账户，或者确切些说，当掠夺者。由于这后一类董

事在贷款方面要依赖经理，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使经理自己有获得

贷款的可能。除了经理以外，他们同样还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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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监事和法律顾问，监事和法律顾问因而以贷款形式获得贿赂。

董事和经理除了得到银行贷给他们本人及其亲属的贷款以外，还

假立许多户头窃取贷款。现在全部已付的资本为１５万英镑，其中

１２１８４０英镑已直接或间接地被董事们据为己有。银行的创办人麦

克格莱哥尔先生这位格拉斯哥的议员，著名的统计学著作６０的作

者欠了银行７３６２英镑的债；另一个董事丘克斯贝里的议员汉弗利

·布朗先生，利用银行为自己偿付竞选经费，有一个时候他欠银

行７万英镑的债，而且完全有可能，现在还欠５万英镑。经理凯

麦隆先生得了３万英镑的贷款。

银行开业以来，每年都亏损５万英镑，但是董事们年复一年

地向股东恭贺生意兴隆。虽然正式的会计师科耳曼先生宣布股东

根本不应当得到任何红利，每一季度仍支付红利６％。只是在去年

夏季，才向股东提出了一个数目在３７万英镑以上的伪造的财务报

告，报告中贷给麦克格莱哥尔、汉弗利·布朗、凯麦隆及其同伙

的贷款，列入了容易销售的有价证券的不固定项目里。当银行已

经完全没有支付能力的时候，发行了新的股票，同时提出了关于

银行业务发达的充满乐观主义的报告并对董事们投了信任票。这

种发行新股票的办法决不是作为银行摆脱困境的最后的绝望手

段，而完全是董事们的骗局的新的源泉。虽然这家银行的章程中

有一条规定，禁止银行买卖自己的股票，但是，实际情况看来一

直是这样：只要董事手里的本行股票一跌价，他们就以抵押的方

式把这些股票强加给银行。关于“一部分诚实的”董事所谓受骗

的情形，他们当中有一个欧文先生在股东大会上曾说过如下的话：

“当开办本行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时，凯麦隆先生被任命为我们的

经理，不久我们就认识到，让一个过去从来没有同伦敦的任何一家银行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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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人来当经理是多么不幸。这种情况就产生了许多困难。我要说的是两

年多以前发生的事，当时我已经离开银行。甚至在我离开的前夕，我还不知

道有哪怕是一个股东在贴现或贷款业务方面会欠银行１万英镑的债。有一个

时候我听到这样的传说，有人抱怨他们当中有人欠了大量贴现期票的债务，

关于这件事情我问了一位会计。但是我得到的回答是，既然我已经离开银行，

银行的事情就与我无关了。凯麦隆先生说过，任何一个董事都不应当把自己

要贴现的期票提交董事会。他宣布说，这种期票应当送交经理，因为如果把

它们提交董事会，那末殷实可靠的商界人士就永远不会同我们银行往来了。

要不是有一次凯麦隆先生病危，我还不知道这件事。董事长和其他几位董事

趁他生病的时候，进行了某些调查，结果发现凯麦隆先生有一个用特别的锁

锁起来的本子，这个本子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当董事长打开这个本子时，

我们大家都非常吃惊。”

对于凯麦隆先生，应当说的是：他不等这些发现有个结果，就

很快地有预见地离开了英国。

英国皇家银行最不平常和最突出的交易之一，就是它同威尔

士一些铁工厂发生的关系。就在公司已付的资本只有５万英镑的

时候，仅仅贷给这些铁工厂的贷款就达到７万—８万英镑。当公司

第一次占有这个制铁企业时，这个企业已经无法经营了。当这个

企业投入了约５万英镑的资本而恢复起来时，它却落到了一个叫

克拉克先生的手里。克拉克先生利用了它“一段时期”之后，又

把它摔给了银行，并且“表示确信他是放弃了大批财产”，但是事

实上他给银行加了一笔两万英镑的“企业”债务。就这样，当这

个企业估计是有利可图时，它就脱离了银行，当需要得到新的贷

款时，它就又回到了假行。甚至在最后招供时，董事们还企图继

续耍这种把戏，还在证明工厂能赢利。据他们说，工厂似乎每年

能赢利１６０００英镑，但是他们忘记了，在公司存在的每一年内，他

们要股东付出１７７４２英镑的代价。现在，根据大法官法庭６１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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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公司即将撤销。但是在此以前，英国皇家银行的所有冒险家，

将为欧洲普遍危机的洪流所吞没。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９月２６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９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８２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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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欧洲的金融危机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日于伦敦

大约发生在１８４７年秋而延续到１８４８年春的欧洲普遍商业危

机，是由伦敦金融市场的恐慌开始的。这次恐慌开始于１８４７年４

月底，到５月４日达到了顶点。在这些日子里，一切金融交易都

停止了，但是从５月４日起，紧张局面开始缓和下来，因此商人

们和记者们就互相庆贺这次恐慌是纯粹偶然的和暂时的。然而没

有过几个月，就爆发了商业和工业危机，金融恐慌对这次危机来

说，只是一种预兆和先声。

现在，欧洲金融市场上正发生着与１８４７年的恐慌相似的风

潮。但是这里并不完全相似。目前的恐慌不像１８４７年那样由西方

向东方发展，由伦敦开始经过巴黎到达柏林和维也纳，而是由东

方向西方发展。它开始于德国，从那里向巴黎蔓延，最后到达伦

敦。当时，这种缓慢的发展过程使恐慌具有地方性，而现在，蔓

延之迅速立即表明它具有普遍性。当时，它持续了一个星期或者

一个星期左右，而现在，它已持续了三个星期。当时，只有少数

人看出这种恐慌是普遍危机的先声，而现在，除了那些读着“泰

晤士报”，想像他们是在创造历史的英国人以外，谁也不会怀疑这

一点。当时，甚至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所担心的，也不过是１８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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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１８３６年危机的重演，而现在他们却相信：他们面临的不仅是扩

大了的１８４７年危机的再版，而且是扩大了的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再版。

欧洲上层阶级的惊慌不下于他们的绝望。从１８４９年年中起，

他们完全是左右局势的人，只有战争①才是他们社会观中的唯一

阴影。现在，当战争已经结束或者被认为结束的时候，他们到处遇

到的情况就同英国人在滑铁卢会战和１８１５年缔结和约以后遇到

的情况一样；当时代替战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报〕出现的是关于农业和工业

遭到困难的报道。为了拯救自己的财产，当时他们采取了所能采取

的一切办法来屠杀群众和镇压革命。而现在，他们认识到，他们自

己就是财产关系上的革命的工具，而且是比１８４８年的革命者所想

的革命规模大得多的革命的工具。他们正面临着普遍破产的形势，

他们知道，这种破产将在巴黎借贷资本的巨大中心的付款日发生。

１８１５年，英国人在“向来忠于职守的人”卡斯尔里自杀以后，很惊

奇地发现他是一个疯子，而欧洲证券投机商人们在波拿巴的脑袋

没有掉之前就开始问自己：波拿巴究竟什么时候曾有过清醒的头

脑。他们知道，所有的市场上都充斥着进口货；有产阶级的各个阶

层，甚至渡过去从来没有染上这种疾病的人，现在也卷入了投机倒

把的漩涡；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躲过这个漩涡；各国政府耗尽了本国

纳税人的能力。在１８４８年，直接引起革命的事件都是纯粹政治性

的，例如：法国的改革宴会，瑞士的宗得崩德之战，柏林的联合议会

中的辩论，西班牙的婚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纠纷６２，等等，

并且当革命的士兵——巴黎的工人宣布１８４８年的革命为社会革

命时，革命的将军们也和世界上其余的人一样感到意外。而现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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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还在政治革命宣布以前，大家都认识到这是社会革命，而且

是这样的一种革命，它不是由工人中间的秘密社团的密谋引起的，

而是由属于统治阶级自己的各种ＣｒéｄｉｔｓＭｏｂｉｌｉｅｒｓ公开实行的鬼

蜮伎俩引起的。因此，欧洲上层阶级除了惊慌之外，还痛苦地意识

到，他们对革命胜利的本身，只不过有助于在１８５７年创造物质条

件来实现曾经仅仅存在于理想中的１８４８年的倾向。由此可见，从

１８４９年年中起到目前为止的整个时期，是历史赐给欧洲旧社会的

一个纯粹的喘息时机，使它能够最后一次集中地显示自己的一切

倾向。在政治上是崇拜刀剑，在道德上是普遍败坏以及伪善地恢复

已经破除的迷信，在政治经济上是不花力气生产而狂热地追求发

财致富，——这就是１８４９—１８５６年这段反革命狂欢暴饮的时期内

这个社会所表现的倾向。

另一方面，如果把这次短暂的金融恐慌的效果同马志尼宣言

和其他宣言的效果对照一下，那末，从１８４９年开始的高明的革命

家们的全部幻想史，立即就会失去其神秘性。他们不了解人民的

经济生活，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条件，当爆发新的革命时，

他们比彼拉多有更多的理由来推卸责任，说他们与流血事件无关。

我们说过，欧洲当前的金融恐慌首先发生于德国。波拿巴的

报纸就抓住这一点，企图使人相信他的制度同造成这次恐慌没有

丝毫关系。

巴黎的“立宪主义者报”６３写道：“政府甚至在和约缔结以后，还力图抑

制企业家的事业心，推迟实行某些新的租让并禁止依靠交易所实现一些新的

计划。不幸，别的它再也做不到了，它不可能防止一切无节制的行为。但是

这些无节制的行为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如果说，其中的一部分是在法国市场

上产生的，那当然只是较小的一部分。我们的铁路公司出于竞争的情绪可能

太匆忙地发行了本票，其收入预定用于扩大铁路网。但是，如果没有大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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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突然在国外出现，这也许不会引起困难。特别是没有参战的德国，轻率地

把注意力全放在各种企业上。由于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就只得借助于我们

的资源，又因为官方的市场不对它开放，我们的投机家就向它开放了黑市交

易所。这样，法国就成了世界主义的投机活动中心，这种投机活动可以靠牺

牲本国的民族利益而使别国发财致富。结果我们的金融市场上资本的供应减

少了，而我们的有价证券因买主少而跌价，在有那么多的财富和繁荣的因素

的情况下，这种跌价使得公众莫名其妙。”

我们举出了帝国官方胡说的欧洲恐慌的原因的例子，同时，也

不能不举出在波拿巴制度下允许存在的反对意见的例子。

“国民议会报”６４宣布说：“可以否认危机的存在，但是，如果注意一下不

久前我们的铁路收入和以商业期票抵押的银行贷款的减少以及今年头七个

月的出口税减少２５００万法郎，那末不能不承认，繁荣的状况是略有消退的。”

总之，从１８４９年的反革命时期起，德国的资产阶级的一切积

极人士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上，就像德国的思想

界为了自然科学而放弃哲学一样。德国人由于在战争中保持中立，

在战争期间积累的资本相当于他们的邻居法国人在战争中所失去

的资本。法国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看到德国人的这种情况，看到他

们的迅速发展的工业和资本的积累以后，放下架子承认了德国人

是自己合适的业务对象，因为波拿巴同奥地利的消极联盟已经使

这个公司的注意力转移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未经考查的

地方去了。但是，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做出了榜样，在德国开始了投机

活动以后，对于在它自己推动下建立的投机企业和信贷企业的大

量收入，自己都感到惊奇。在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德国人承袭了法国

ＣｒéｄｉｔｓＭｏｂｉｌｉｅｒｓ的完全现成的欺诈法规，就像在１８３１年他们承

袭了法国的现成的政治宪法６５一样。如果一个十七世纪的法国人

看到莱茵河对岸造了规模大一百倍的路易十四的宫廷会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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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近十年来的法国人看到德国有６２个国民议会，而他们本国，

非常勉强地才产生了一个，也同样会感到惊奇。归根到底，德国

完全不是一个地方分权的国家，全部问题只在于集权制在这个国

家里是分散的，因而不是存在一个中央，而是存在许多中央。所

以，这个国家完全适合于在最短期间和在一切方面开始采取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教给它的各种鬼蜮伎俩，就像巴黎的时装在德国

比在法国流行得更快一样。这就是这次恐慌首先发生于德国并在

那里蔓延最广的直接原因。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会谈到

这次恐慌本身的经过并考察它产生的直接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日

载于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１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８３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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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约在本年９月中开始的德国金融危机于同月２６日达到了最

高峰，后来开始逐渐缓和下来，这同１８４７年英国的金融恐慌相似，

那次恐慌在４月底第一次露头，至５月４日达到最高潮，然后逐

渐平息下去。当时，伦敦几家主要的银行为了在恐慌期间创造一

个暂息时机而作的牺牲，成了几个月后自己破产的起因。德国也

将很快产生类似的后果，因为在德国，产生恐慌的基本原因并不

是缺乏流通手段，而是游资同当前工业、商业和投机企业的巨大

规模不相称。恐慌赖以暂时克服的手段是，各个政府的银行、股

份银行和私人银行提高了贴现率，其中有些银行把自己的贴现率

提高到６％，有些甚至提高到９％。由于这样提高了贴现率，黄金

外流暂时停顿，外国的产品停止输入，外国资本为高利的诱饵吸

引，未清偿的债款都要求提取，法国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一个月以

前还用通融划款的期票支付承包德国铁路的费用，现在不得不用

现金来支付，同时，一般地说，法国也不得不用硬币来支付自己

在谷物和食品输入方面的差额。由此可见，德国的金融恐慌波及

了法国，而且在那里立即采取了更加吓人的形式。法兰西银行效

法德国的银行，把自己的贴现率提高到６％——这样做已经迫使

它在９月３０日向英格兰银行提出了贷款１００万英镑以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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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英格兰银行甚至没有等到通常在星期四举行的董事会

议开会，就在１０月１日把本行的贴现率提高到５％，这是１８４７年

金融恐慌以来没有先例的措施。虽然采取了这种提高利息的措施，

但是黄金每天以４万英镑之数继续由针线街６６的地下室外流，而

法兰西银行每天要外流６００万法郎硬币，当时港币厂每天只能制

造３００万法郎，其中银币只有约１２万法郎。为了制止法兰西银行

对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的有害影响，大概在一星期以后，后者

又把期限为６０天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６％，期限更长的期票的

贴现率提高到７％。为了报答这番好意，法兰西银行在１０月６日

发布了一项新的指示：它不再办理期限在６０天以上的任何期票的

贴现，并且宣布，它提供的用有价证券作抵押的贷款，不超过票

面额的４０％，用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不超过票面额的２０％，

而且期限总共只有一个月。虽然采取了这一切措施，英格兰银行

还是不能制止黄金流往法国，就像法兰西银行不能减轻巴黎的恐

慌或者减少硬币流往欧洲大陆其他地区一样。法国的恐慌的威力

已为下列事实所证明：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股票行情由１６８０法郎

（９月２９日的行情）跌到１４６５法郎（１０月６日），即在八天内跌

了２１５法郎，而且直到１０月９日，虽然作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

能把股票的行情提高１５法郎以上。不用说，国家有息证券也相应

地跌价。恐怕没有比这样一件事更可笑的了：我们听到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的伟大创始人伊萨克·贝列拉先生冠冕堂皇地担保说，法国

资本具有天生的特殊的世界主义性质，而法国人却不幸地抱怨他

们的资本逃往德国。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法国伟大的魔法师拿破

仑第三炼好了自己的万应灵丹。他禁止报刊谈论财政危机；通过

自己的宪兵向银钱商暗示：最好撕掉橱窗里贴水收购白银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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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１０月７日在自己的“通报”上登载了一个以他自己的财政大

臣的名义写给他本人的报告，报告中肯定说，一切都很好，只是

公众对事情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不幸，两天以后，法兰西银行的

总裁突然出现，在他的月报中提供了下列材料：

１０月     ９月

（单位：法郎） 

现金库存 ７７０６２９１０……………………… １１３１２６４０１

分行的现金库存 ８９４０７０３６……………… １２２６７６０９０

贴现期票 ２７１９５５４２６……………………… ２２１３０８４９８

分行贴现期票 ２３９６２３６０２………………… ２１７８２９３２０

黄金和白银的贴水 ２１２８５９４……………… １４９６３１３

  换句话说，在一个月内库存的现金减少了６９３３２５４５法郎，期

票的贴现增加了７２４４１２１０法郎，同时，收购黄金和白银支出的

贴水超过９月份６３２２８１法郎。同样不幸的是，目前，法国人积存

的贵金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关于法兰西银行有可能停止支

付硬币的风声一天比一天传播得广。拿破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正

如他对卢瓦尔河水灾区的干预，其效果大致相同６７。

欧洲目前的危机所以复杂，还因为贵金属的外流（商业震动

通常的预兆）和黄金同白银相比价格下跌交织在一起。不管这种

或者那种商业的和工业的因素怎样，这种下跌不能不使实行复本

位制的国家和必须按法定比例（但已被经济事实所推翻）支付黄

金和白银的国家，把自己的白银输到实行金本位制和白银的官价

不偏离其市场价格的市场上去。由于法国和英国的有关情况正是

这样，只要法国没有以金币代替银币，白银自然就由法国流往英

国，而黄金由英国流往法国。一方面，很清楚，一般流通手段的

这种交换会带来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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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像过去做过的那样实行金本位制，停止白银流通，或者像１８５１

年荷兰和不久前的比利时做过的那样，停止黄金流通，确定白银

为唯一的本位。另一方面，可以看到，除了黄金同白银相比价格

下跌以外，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那末，白银由整个欧洲

和美洲的普遍外流自己就会终止和停顿，因为在缺乏白银收入的

专门来源的情况下，这么多的白银突然退出和停止流通，就必然

会降低它同黄金相比的价格，因为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都暂时地

取决于供求关系，只有在几年以内平均起来才取决于生产费用。荷

兰和比利时银行停止黄金流通对白银的价值只能起非常小的影

响，因为白银是这些国家的主要交换手段，所以说这种变动具有

经济性质，还不如说它具有法律性质。同时，可以认为，这种变

动为供应白银开放了不大的市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些

困难。

诚然，在最近四五个月内，奥地利国家银行的硬币由２０００万

元增加到４３００万元；这个数目全部都保存在银行的地下室，因为

奥地利还没有恢复用硬币支付。在这增加的２３００万元中，主要部

分是从巴黎和德国由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购买铁路得来的。毫无疑问，

这是造成不久前白银外流的原因之一，但是，不管在多大的程度

上，如果把最近以来金融市场上发生的现象都归咎于这一点，那

是错误的。不应当忘记，从１８４８—１８５５年，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

亚开采的黄金投入世界金融市场的达１０５００万英镑，俄国和其他

旧的产地开采的不算在内。据最乐观的自由贸易论者认为，根据

目前贸易的发展，在这１０５００万中，需要有５２００万用做通货、银

行准备金、各国贸易中和平衡收支差额相互结算的金锭或用来制

造奢侈品。至于其余的５３００万，正像自由贸易论者所认为的，只

７６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是代替过去在美国和法国使用的白银——美国１０００万，法国４

３００万，而我们认为实际数字要稍低一些。究竟怎样代替，从下列

关于法国在１８５５年间黄金和白银变动情况的官方关税报告表中

可以看出：

１８５５年输入的黄金 １８５５年输入的白银

金锭 １１０４５２６８英镑…………… 银锭 １７１７４５９英镑………………

硬币 ４３０６８８７英镑……………… 硬币 ３１２１２５０英镑………………

 总 计 １５３５２１５５英镑………  总 计 ４８３８７０９英镑…………

１８５５年输出的黄金 １８５５年输出的白银

金锭 ２０３５４４英镑……………… 银锭 ３０６７２２９英镑………………

硬币 ６３０６０６０英镑……………… 硬币 ９７８３３４５英镑………………

 总 计 ６５０９６０４英镑…………  总 计 １２８５０５７４英镑………

黄金入超 ８８４２５５１英镑………… 白银出超 ８０１１８６５英镑………

  因此；谁也不能断定说，所以腾出这样大量的白银（５３００万

英镑）是因为法国和美国货币流通发生变化或奥地利银行积累宝

物，或者是由这两者同时造成的。指出下列情况是完全正确的：和

黄金不同，由于白银没有贬值的危险，所以意大利和东方地区的

商人对它比对其他的硬币显然更偏爱，阿拉伯人收买和积累了大

量的白银，而且，法国粮商为了支付黑海和阿速夫海进货的款项，

宁愿从法国输出白银，而不愿输出黄金，因为在法国，白银仍然

保持着同黄金的原来比价，而在俄国南部，黄金和白银的比价就

变了。虽然考虑到白银外流的这一切原因，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断

定由于这些原因而外流的数字多于１５００万或１６００万英镑。经济

学家们在英国报刊上非常荒谬地提出了东方战争是白银外流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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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原因，虽然他们已经把这种外流算在由于现代贸易日益

增长的需求而必需的５２００万英镑黄金的总数中了。当然，他们不

可能让白银来担负黄金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这一切个别

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造成白银外流的比较重大的因素，这就是

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相当有趣的是，这个因素也就是１８４７年大

危机的主要特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头来谈，因为这对研

究欧洲所面临的危机的经济预兆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读者将会知道，不管金融恐慌和贵金属的外流（这是

金融恐慌的直接原因）有着怎样暂时的原因，商业和工业危机的

一切因素在欧洲已经存在。在法国，由于蚕茧收成不好，葡萄歉

收，１８５５年因局部歉收而输入大批谷物，１８５６年发生水灾，此外，

因波拿巴先生的经济诡计造成巴黎房荒，所以这些因素还要更加

加深。至于我们，我们觉得只要仔细地了解一下我们在星期六发

表的曼涅先生的财政宣言，就会同意这样的假说：不管现在召开

的第二次巴黎会议怎样，不管那不勒斯问题６８怎样，如果１８５７年

给法国带来的预兆不比十年以前伴随１８４７年而来的预兆坏，那

末，拿破仑第三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为自己庆幸。

卡·马克思写下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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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欧洲的金融危机。——

货币流通史片断

  我们已经从法兰西银行最近的一个报告书中看到，它的金属

储备降到了非常低的程度，约为３０００万美元，而且仅仅在上一个

月中就减少了２５％①。如果再继续这样减少下去，那末到年底，银

行的储备就要耗尽，现金支付也将停止。为了防止这种极危险的

现象，曾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警察局应当阻止将白银溶化

出口，另一方面，法兰西银行决定以巨大的牺牲作代价，同路特

希尔德先生们签订一项借款６００万英镑的合同，使自己的金属储

备增加一倍。换句话说，为了补充自己黄金的不足，银行又扩大

了黄金的买价和卖价之间的差价。由于这个合同，１０月１１日曾向

英格兰银行支取了５万英镑，１０月１３日——４万英镑，而昨天到

达这里的“亚细亚号”轮船带来了关于继续提取５０多万的消息。

因此，伦敦普遍担心英格兰银行为了防止自己的基金流往法国，会

重新拧紧螺丝，提高自己的贴现率。英格兰银行为了做好准备，除

国库期票以外，已经停止发放以任何国家有价证券作抵押的贷款。

但是，法兰西银行能够成功地装进自己柜子的全部黄金将像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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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时那样迅速地流出——一部分用来偿付外货，弥补贸易赤字，

一部分用于国内需要，代替正在退出流通的白银（收藏白银的现

象自然会随着危机的尖锐化而加速起来），最后用于最近三四年来

建立的大工业企业的需要。例如，一些曾希望以发行新债券来继

续自己的工程并支付股息和贴水（目前谈不到这样做）的大铁路

公司，正在采取最冒险的措施来弥补自己财力的空虚。如法国西

部铁路需要６０００万法郎，东部铁路——２４００万，北部铁路——

３０００万，地中海铁路——２０００万，奥尔良铁路——４０００万，等

等。据统计，所有铁路公司所需要的总数达３亿。曾自鸣得意地

以为借助于证券投机就能使人忘掉政治的波拿巴，现在却热衷于

用各种政治问题——那不勒斯问题、多瑙河问题、贝萨拉比亚问

题、关于新的巴黎会议问题６９——来转移人们对金融市场的注意，

但是，一切都徒劳无益。不仅法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坚信，所谓

的波拿巴王朝的命运和欧洲社会目前的情况一样，都将取决于看

来现在已经在巴黎露头的商业危机的结局。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①，白银同黄金相比价格突然上涨，是危

机爆发的最初原因。如果不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开采的

大量黄金，那就可能认为这种上涨仅仅是由于从西方国家流往亚

洲、特别是流往印度和中国的白银日益增加而造成的。从十七世

纪初起，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对欧洲和美洲的金银市场一

直起着严重的影响。白银是这些东方国家的唯一交换手段，由于

同东方进行贸易，从西属美洲大量输入欧洲的财宝，有一部分就

从欧洲大陆外流，于是，美洲输入欧洲的白银，就这样由于从欧

１７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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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输往亚洲而得到了平衡。诚然，与此同时，黄金从亚洲输往欧

洲。但是，如果把１８４０年和１８５０年期间乌拉尔开采的黄金除开

不算，那末这种出口是微不足道的，不可能产生任何显著的结果。

当然，亚洲和西方之间白银的流通，随着贸易差额的变动，有

其涨潮和退潮的交替时期，但是总的说来，这个世界性运动的经

过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十七世纪起到１８３０年左

右；第二个时期从１８３１年到１８４８年，最后一个时期从１８４９年到

现在。在第一个时期，向亚洲输出的白银，总的说来是增加的。在

第二个时期，这种输出开始削弱，直到最后出现回流，亚洲第一

次把它在几乎两个半世纪内吸收来的财宝的一部分归还了欧洲。

在第三个时期，仍然处在上升的发展阶段，情况又起了变化，现

在，亚洲正以空前的规模吸收白银。

在较早的时期，在美洲发现白银以后，甚至在葡萄牙在印度

建立殖民地以后，欧洲向亚洲输出白银还不怎么能觉察到。到十

七世纪初，当荷兰人和后来的英国人扩大了自己同东亚的贸易时，

对这种金属的需要量才比较大。但是，从十八世纪英国茶叶的消

费开始迅速增长的时候起，对白银的需要量就增加得特别快，因

为英国人购买中国的茶叶几乎完全要支付白银。到十八世纪末，白

银从欧洲向东亚的外流已经达到十分巨大的规模，甚至吸收相当

一部分从美洲输入的白银。就在这一时期内，白银也开始从美洲

直接输往亚洲，虽然总的没有超过墨西哥船队从阿卡浦尔科带到

菲律宾群岛的数量。十九世纪头三十年，欧洲更加觉察到亚洲在

这样吸收白银，由于西班牙的殖民地爆发革命７０，美洲的白银输

出，从１８００年的４０００多万美元降到了１８２９年的不足２０００万。

另一方面，在１７９６—１８２５年期间，美国向亚洲输出的白银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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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倍，而在１８０９年以后，开始（虽然规模较小）直接向东亚输出

白银的，不仅有墨西哥，而且还有巴西、智利和秘鲁。从１８１１年

到１８２２年，欧洲向印度和中国输出的白银超过从这些国家输入的

黄金３０００多万英镑。

在１８３１年开始的时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印度公司不

仅被迫放弃它对欧洲与其东方领地之间的贸易的垄断，而且作为

商业企业全部撤销（如果不算它对印度支那的垄断）７１。这样，由

于东印度的贸易对私人开放，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工业品开始大

大超过大不列颠从印度输入的原料。因此，贸易差额越来越明显

地变得有利于欧洲，结果，白银向亚洲的输出迅速下降。不列颠

贸易在世界其他市场上遇到的各种挫折，现在由于它在亚洲的新

的扩张而开始得到弥补。如果说，１８２５年的贸易震动已经使不列

颠对印度的输出有了增长，１８３６年的英美危机又给了它更加有力

的推动，那末，１８４７年不列颠危机的特点，甚至是由对印度和亚

洲其他地区的过多的输出造成的。

对亚洲的输出在１６９７年不到不列颠出口总额的１５２，而

１８２２年已经达到约１１４，１８３０年达到１９左右，１８４２年达到１

５强。在这个经济过程只波及印度和亚洲西部地区的时候，白银由

欧洲向亚洲的外流削弱，但是没有停止，更没有变为由亚洲流往

欧洲。只是到后来，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

大炮轰开了万里长城，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门，金

属货币流通中才发生这种急剧的转变。因此，当中国的白银流到

中印边境的时候，英国和美国把自己的工业品大量倾销到中国的

太平洋沿岸地区。这也就说明为什么１８４２年白银在现代贸易史上

第一次大量地真正由亚洲输往欧洲。

３７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



但是，亚洲和西方之间贵金属流通中的这种全面的变动是暂

时的。在１８４９年就已经出现了尖锐的日益强烈的反复。就像中国

给第一个和第二个时期指出了方向一样，它也给第三个时期指出

了方向。中国的起义７２不仅中断了同印度的鸦片贸易，而且也使外

国工业品的购买陷于停顿，因为中国人坚持要用白银购买他们的

商品，而他们自己则采取了东方的经济专家在政治和社会动荡时

期所惯用的措施——积累财宝。中国出超之所以非常可观，还同

欧洲最近蚕茧的收成不好有关。根据不列颠驻上海领事罗伯逊先

生的报告书，最近十年来中国茶叶的出口增加了６３％，丝的出口

增加了２１８％，而工业品的进口减少了６６％。罗伯逊先生估计，现

在从世界各地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比十年前多５５８万英镑。

下面我们列举１８４９—１８５６年期间中国进出口的确切材料（每年到

６月３０日为止）：

茶 叶 的 出 口

（单位：磅）

输往大不列颠
 和爱尔兰 

输往美国

１８４９ ４７２４２０００………………… １８０７２０００………………

１８５５ ８６５０９０００………………… ３１５１５０００………………

１８５６ ９１０３５０００………………… ４０２４６０００………………

丝 的 出 口

输往大不列颠
 和爱尔兰 

输往法国

１８４９ １７２２８磅……………………  — ……………………

１８５５ ５１４８６磅……………………  — ……………………

１８５６ ５０４８９磅…………………… ６４５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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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镑 

１８５５年中国向大不列颠出口的实际价值 ８７４６０００………………

１８５５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实际价值 ２５０００００……………………

    总 计 １１２４６０００………………………………………

扣除２０％的运费和其他费用 ２２４９２００……………………………

    中国总计应得 ８９９６８００…………………………………

进  口

英 镑 

１８５２年从英国进口的工业品 ２５０３０００……………………………

１８５５年从英国进口的工业品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６年从英国进口的工业品 １２７７０００……………………………

１８５３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和棉花 ３８３００００………………………

１８５５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和棉花 ３３０６０００………………………

１８５６年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和棉花 ３２８４０００………………………

    １８５５年的进口总值 ４３０６０００……………………………

英 镑 

１８５５年中国的顺差 ４６９００００………………………………………

１８５５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的价值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同世界各国贸易结算中有顺差总额（１８５５）……５６９００００

除了同中国进行贸易而引起白银由欧洲流向亚洲以外，由于

最近几年来贸易差额不利于欧洲，白银还流向印度，这从下列的

表中可以看出：

英 镑 

１８５６年不列颠从印度的进口 １４５７８０００…………………………

东印度公司转拨扣款 ３００００００……………………………………

进口总额 １１５７８０００………………………………………………

印度从不列颠的进口 ８９２７０００……………………………………

印度的顺差 ２６５１０００………………………………………………

５７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



  必须说明：１８２５年以前，在印度还没有实行单一的银本位法

以前，黄金一直是法定的支付手段。因为几年以后，黄金在商业

市场上比白银受重视，东印度公司宣布准备接受黄金作为对政府

的付款。但是在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以后，公司也和荷兰政府一样，

由于担心黄金贬值，根本不愿意在将来接受黄金而支付白银，于

是突然恢复了１８２５年的单一银本位制。因此，必须用白银清偿同

印度的贸易中的债务就具有头等的意义，同时造成了印度对这种

金属的大量需求。由于从这个时候起印度白银的价格（同黄金的

价格相比）比欧洲上涨得快，不列颠的商人发现，向印度输出白

银来投机是有利的，可以换取印度的原料，从而给印度的出口以

新的推动。总起来说，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５年，仅仅从南安普顿一

地输出的白银，就有２１００万英镑，此外，从地中海各港口还输出

很大的数量。据统计，今年南安普顿就已经向东方输出了１０００万。

从印度贸易的这些变化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来看，不能期待白

银很快就会停止向亚洲流动。因此，断定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

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７３和欧洲大陆上的秘

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这决不是轻率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１７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６年１１月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８４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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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波斯战争

  英国，或者说得确切些，东印度公司对波斯的宣战７４，是英国

借以在亚洲大陆上扩张自己领地而重复使用的狡猾而冒险的外交

伎俩之一。只要东印度公司垂涎于任何一个独立君主的领地、任

何一个在政治上和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或者盛产黄金宝石的地

域，被猎取的对象就会被指控破坏了某某臆想的或既有的条约、违

背了想像中的诺言或约束、犯下了莫须有的罪行，接着便宣布开

战，于是又一件证实邪恶永存、证实狼和小羊这个寓言的永恒寓

意的血腥事件被载入了英国的史册。

多少年来，英国一直渴望在波斯湾有一个立脚点，尤其想霸

占位于波斯湾北部的哈腊克岛。几度出使波斯的大名鼎鼎的约翰

·马尔科姆爵士曾经历数这个岛对英国的价值，他断言，由于它

与布什尔、里格港、巴士拉、格林巴贝里亚和盖提夫相邻，可以

成为英国在亚洲的最繁荣的领地之一。因此很自然的，这个岛和

布什尔已经落在英国手中。约翰爵士认为这个岛是对土耳其、阿

拉伯以及波斯通商的枢纽。该岛气候良好，同时还具备了成为一

个繁荣场所的一切必要条件。远在三十五年以前，这位大使就向

当时的印度总督敏托勋爵谈过自己的看法，他们两人都打算实现

这个计划。的确，约翰爵士曾受命统率远征军侵伐该岛，并且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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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准备踏上征途，但这时又奉命调返加尔各答，而哈福德·琼斯

爵士被委派为驻波斯外交使节。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波斯人第一次围攻

赫拉特期间，英国利用同现在一样站不住脚的借口，即以保护它

一向视若死敌的阿富汗人为名，夺取了哈腊克岛，可是某些情况，

也就是说俄国的干涉，迫使它放弃了自己抢夺到的地盘。最近波

斯又进攻并攻克赫拉特，这给了英国一个口实来谴责沙赫对它背

信弃义，并占领哈腊克岛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力图建立（尽管很少成

功）它对波斯沙赫的政府的压倒优势。然而，波斯沙赫不愧为口

蜜腹剑的敌人的对手，他们躲开了假惺惺的拥抱。波斯人除了亲

眼看到英国人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以外，大概还谨记着１８０５年有人

对费特赫－阿利－沙赫所进的谏言：“不要相信贪得无厌的商人国

家的话，这个国家在印度是用人命和王冠来做生意的。”强中更有

强中手。在波斯的首都德黑兰，英国的影响极小，因为——姑且

不谈俄国的阴谋活动——法国在那里占着显著的地位，而在这三

个海盗中波斯最须防备的是英国。目前，波斯使团正在赴巴黎的

途中，也许已经到达那里。很可能，波斯不久前局势的复杂化７５将

是外交谈判的对象。其实，法国对占领波斯湾的岛屿并不是漠不

关心的。使问题更趋复杂的是：法国翻出了一些早已被人遗忘的

羊皮纸文件，按照文件，波斯沙赫已经两次把哈腊克岛割让给法

国——第一次是在１７０８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第二次是在１８０８

年，——固然，两次割让都附有条件，但条文上却讲得清清楚楚：

必须让出某些权利，或者认可具有强烈反英情绪的国君的现代模

仿者对岛屿的要求是合理的。

伦敦“泰晤士报”在最近给“辩论日报”的答复中，以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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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义表示愿意把欧洲事务的领导权让给法国，而亚洲和美洲事

务的管理权无疑应属于英吉利民族，任何其他的欧洲强国都不得

干预。然而，路易·波拿巴是否同意这样瓜分世界，还值得怀疑。

总而言之，当不久前英国和波斯发生纠葛的时候，法国在德黑兰

的外交没有对英国表示热心的支持；而法国报刊翻出老账，重新

提起高卢人对哈腊克岛的要求，这件事大概预示着英国不能那么

轻而易举地进攻和瓜分波斯。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１月７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４９０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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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国的经济危机

  欧洲的金融界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我们由“尼亚加拉号”轮

船带来的邮件得悉，金银由伦敦流往欧洲大陆的现象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严重，而进一步提高贴现率的建议，在英格兰银行的

董事会议上仅以一票的多数遭到否决。不用说，造成这次危机的

原因，还是应该在法国寻找，我们收到的最近一期“经济学家”杂

志７６，对事态的描写也极为阴暗。这家杂志写道：

“没有任何好转实际上就是恶化，况且，令人遗憾的是，根本看不到会有

任何长时期的好转。本月份与去年同月份相比，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是令人沮

丧的，而去年１０月，这个国家还进行着在当时看来离结束仍遥遥无期的可怕

战争。”

在这种悲叹调子的驱使下，我们不嫌麻烦地将巴黎证券市场

１０月份的情况跟前一个月的情况作了一番比较，我们调查研究的

结果可由下表看出：

９月３０日 １０月３１日 涨 跌

三厘无期公债 ６７法郎５０生丁 ６６法郎７０生丁 — ８０生丁

四厘五无期公债 ９０法郎 ９１法郎 １法郎  —

法兰西银行 ４０１０法郎 ３８５０法郎  — １６０法郎

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 ６００法郎 ５８５法郎  — １５法郎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１５５２法郎 １３７２法郎  — １８０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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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３０日 １０月３１日  涨  跌

奥尔良铁路 １２６７法郎 １２４１法郎  — ２６法郎

北部铁路 ９５０法郎 ９４１法郎  — ９法郎

东部铁路 ８７７法郎 ８６５法郎  — １２法郎

巴黎—里昂铁路 １２６５法郎 １２６７法郎 ２法郎 — 

地中海铁路 １７５０法郎 １６５２法郎  — ９８法郎

中央大铁路 ６１０法郎 ６０３法郎  — ７法郎

  从９月至１０月３１日，各公司股票行市跌价的情形如下：

ＧａｓＰａｒｉｓ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３０法郎

ＵｎｉｏｎｄｅｓＧａｚ………………………………… ３５法郎

ＬｉｔｓＭｉｌｉｔａｉｒｅｓ………………………………… ２７
１
２
法郎

Ｄｏｃｋ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ｓ ………………………… ８
１
２
法郎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４０法郎

Ｐａｌａｉｓ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５法郎

Ｏｍｎｉｂｕｓ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３５法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ｒｉｅｓＩｍｐéｒｉａｌｅｓ ……………………… ５０法郎

  再没有比巴黎的波拿巴派报纸竭力用以解释交易所股票不断

跌价的方法更加巧妙的了。且举日拉丹先生的“新闻报”为例。这

家报纸说道：

“投机家仍然不愿意抛弃他们关于有价证券会跌价的信念。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的股票价格经常忽起忽落，使人们把这种股票看得非常危险，以致许多

投机家不敢碰它们，而只限于做《ｐｒｉｍｅｓ》〔“贴水”〕交易，以期能事先减

少蒙受损失的风险。”

法兰西银行为了防止或者至少是为了延缓停止兑现而采取的

紧急措施，已经开始对工商阶级发生强烈的影响。目前在ｂｏｎａ

ｆｉｄｅ〔真正的〕商业界和工业界，已经营业的投机性股份公司和新

计划建立的投机性股份公司之间，的确进行着一场真正的激战；它

１８法国的经济危机



们都在争相夺取这个国家的游资。这种斗争的必然结果是：即使

不存在法兰西银行、没有任何金银外流现象，也一定会使利息提

高、工业各部门的利润下降以及各种有价证券贬值。只要看一看

法国铁路网的发展情况，就能了解到，撇开一切国外的影响不谈，

这种对法国游资的压力一定会日益增加。我们要向读者提供的事

实，是由“铁路、矿山和公共工程问题报”７７发表的，这家报纸也

和这个国家的其他报刊一样，只能发表波拿巴政府许可发表的东

西。总的说来，特许修建的铁路总共长达５５８４英里，其中已经建

成和通车的只有２８８４英里。因此，目前正在修建或即将动工的还

有２７００英里。但是还不止于此。政府正在修建比利牛斯山区的几

条线路，并且已经下令修建土鲁斯至贝云、阿仁至塔布、蒙德马

松至特拉贝斯坦的新线路——这些线路全长超过９００英里。实际

上，法国正在修建的铁路甚至比它已经拥有的还要多。用于法国

旧的铁路网的费用估计为３亿美元，但是它的修建拖了很长的时

期——这个时期曾目睹过三届政府的上台和下台，——而现在特

许修建的线路至迟必须在六年内建成，并且在商业周期最危急的

阶段开始通车。陷于财政困难的公司都纷纷要求政府准许它们通

过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来筹集资金。政府知道这样做只能使市场

上旧有的证券更加贬值，同时使交易所的业务更加混乱，因此不

敢让步。而另一方面，钱又必须弄到手；停止工程，不仅将意味

着破产，而且还将意味着革命。

当国内为了开办和维持新企业而对资本的需求如此增长不已

的时候，外国企业对法国资本的吸收丝毫没有减少。谁都知道，法

国资本家在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承担了大量义务，而

且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还在给他们招揽新的义务。尤其是西班牙，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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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给法国增加困难，因为那里的白银奇缺，以致巴塞罗纳的厂

主感到很难支付工人的工资。

至于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我们已经说过①，这个机构的意图与它

的名称根本不符。它的意图是使资本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流

通②。它所要流通的只不过是所有权而已。的确，它所创办的各公

司的股票完全是流动性质的，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却陷住

不动。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全部秘诀就在于把资本吸引到工业企业

里，使它陷在那里不动，然后以出卖代表这种资本的股票来进行

投机。只要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董事们能够从新股票的初次发行中

获得贴水，他们当然就能够以斯多噶式的冷漠态度来看待金融市

场的普遍紧张、股票持有者的最终命运以及现有各公司的困难。这

也就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虽然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股

票在交易所不断跌价，但是它的活动却不断向全欧洲扩展。

除了金融市场的普遍紧张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影响着法

国的工业。里昂有一大批工厂由于生丝缺货和价钱昂贵而停工。同

样的原因使牟罗兹和卢昂的工业陷于停顿。在那里，高昂的棉价

使纱价猛涨，然而纺织品却滞销，工厂主不能按过去的条件成交。

其结果是增加了工人的苦难和不满——特别是在里昂和法国南

部，那里普遍存在着愤激情绪，这只有１８４７年危机所带来的那种

情绪才能与它相比。

现在让我们打话题从交易所、铁路、商业和工业转向法国的

农业。最近公布的法国关税报告书揭露了这样一件事实：今年的

３８法国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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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双关语：《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意思是“可以动的”；《ｔｏｍｏｂｉｌｉｚｅ》的意思是“将……

变成活动的”，“使……流通起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３６—３７页。——编者注



歉收比“通报”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１８５５年９月进口的谷物为

２７０１４６公担，而１８５６年９月却进口了９６３６１６公担，这比以歉收

闻名的１８５５年的９月的进口数量还超过６９３４７０公担。然而，如

果认为促使法国明显地从谷物出口国变成谷物进口国的原因仅仅

是水灾、恶劣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现象，那将是错误的。从未达到

高度发展的法国农业，在现存政权下确实是衰退了。一方面，我

们看到税收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劳动者

因战争①而暂时离开了土地，因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而长期离开

了土地），同时资本被愈来愈多地从农业中抽去经营投机事业。所

谓拿破仑的信贷民主化，实际上不过是投机买卖的普遍化。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提供给资产阶级和上等阶级的东西，帝国贷款把它提供

给了农民。帝国贷款把交易所搬到农民的茅屋里，榨干了他们的

私人积蓄，刮走了从前用于改进农业的小额资本。

因此，法国农业的严重困难既是自然灾害的结果，也是目前

政治制度的产物。如果说小农由于低价而受到的损失没有英国大

农场主所受到的那样大，那末另一方面，他们却由于产品缺乏而

受到损失，这对英国大农场主说来则往往成为利润的来源。由此

便产生他们那表现为纵火事件的不满情绪，这种纵火事件极其频

繁，尽管法国报纸奉皇帝的命令从不加以报道。如果农民在二月

革命以后意识到，强强于他们身上的４５生丁的新税是为了维持巴

黎的国家工厂，因而感到愤慨７８，那末，现在的农民看到，对他们

的枯竭资源课征捐税是为了让巴黎人能按照低于成本的价钱购买

面包，就更加愤慨不已了。如果考虑到拿破仑归根到底正是农民

４８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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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选举出来的，那末，这个阶级现在所表现的革命情绪就使波

拿巴王朝的胜算完全改观了。这个王朝为了缓和和防止贫苦农民

提出带有威胁性的要求，现在已经不得不诉诸可怜的权宜之计，这

可以由各省省长在“鼓励”举办慈善事业的公文中所用的措辞看

出来。例如，萨尔特省省长给他手下的专区区长们这样写道：

“务祈以全副身心致力于作为行政工作的最崇高职责之一的任务，即为

那些需要资助和就业的公民找到提供资助和工作的手段，你们这样做将有助

于维持社会安宁。请勿担心慈善事业的财源可能已经枯竭或者私人钱囊已为

近几年的捐献——不论这些捐献的数目多大——掏空。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

最近获得了大量利润，他们特别关心保持乡村的安宁，因此会了解，捐献不

仅是他们的义务，而且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如果在上述一切引起不满的原因之外，再加上巴黎的房荒和

粮荒、首都零售贸易的困难以及巴黎工业各部门的罢工，我们就

可以了解，为什么受压制的出版自由会突然以反叛标语从房屋的

墙壁上冲了出来。我们从巴黎一位可靠的通讯者那里接到一封私

人信件，其中写道，从１０月１日至１２日，至少发生了９００起逮

捕事件。这些逮捕事件的起因有一些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们是

表明政府惶恐不安的惊人标志。有一回，一个据说是“在交易所

做生意”的人，由于说了一句“他认为克里木战争不过是白白毁

掉许多人命和糟蹋许多钱财”而被捕；另一回，一个商人由于说

“生意跟政府一样糟糕”而被捕；有一个人被捕是因为在他身上搜

出了一张关于大卫·丹热和大学生们的歌词７９；政府的一个四等

文官被捕是因为印行了关于财政危机的传单；有一个裁缝被捕是

因为打听了自己几个朋友是否真的像他所听说的那样遭到逮捕；

最后，有一个工人被捕是因为跟自己一个当宪兵的同乡谈到食品

５８法国的经济危机



价格昂贵，而宪兵把工人的话说成是反对政府的言论。

鉴于这一切事实，法国的商业和工业恐怕很难避免崩溃，这

种崩溃将引起比较严重的政治事件，并且将不仅对欧洲的而且对

美洲的信贷与商务的稳定性发生最严重的影响。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现在跟欧洲许多大银行一起着手进行的对俄国铁路建筑的大规模

投机，只能加快向这一深渊的急速奔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１１月７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６年１１月２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８６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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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欧洲的危机

  根据本星期抵达的两只轮船从欧洲带来的消息来看，为大洋

两岸人们本能地预感到的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打击——投机活

动和有价证券买卖的彻底垮台，大概要推迟到将来了。但是，这

种延期决不意味着垮台可以避免。相反，目前金融危机具有的慢

性病似的性质，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

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欧洲现在就好像一个濒于破产的人，不

得不照旧进行已经使他倾家荡产的一切事务，同时又采取各种冒

险手段，希望借以防止或摆脱最后的可怕打击。人们纷纷要求支

付公司股息，而这些公司大多数只有虚名。大宗现金投入了投机

企业，从那里就再也抽不出来，同时高利率——目前英格兰银行

为７％——好像是在无情地宣布审判即将到来。

即使在目前所进行的金融骗术得到极大成效的情况下，大陆

上无数证券的投机活动也不能不很快垮台。仅在莱茵普鲁士就有

７２个新的采矿公司，其股份资本为７９７９７３３８塔勒。正好是现在，

奥地利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或者确切些说，在奥地利的法国的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由于企图按照自己的第二要求获得支付，正经受

着巨大困难，因为奥地利政府的措施使恢复现金支付一事处于瘫

痪状态。购买铁路、矿山所支付的款项，按照合同规定，应向御库交

７８



纳硬币，这一事实表明，到１８５８年２月为止，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资

金每月将要亏损１００万美元以上。另一方面，法国铁路承包商非常

缺乏现款，以致中央大铁路不得不解雇牟罗兹段的５００名职员和

１５０００名工人，而里昂—日内瓦公司只好缩减或暂时完全停止自

己的业务。由于透露了这些事实，“比利时独立报”８０在法国曾两次

遭到没收。在法国政府采取这种绝不容许任何揭露法国工商业的

真实情况的行动的条件下，注意一下检察长的助手佩蒂先生在巴

黎法院审判开始时脱口而出的下面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看一看统计，你们就会得到关于商业目前趋向的一系列有意思的资料。

破产数字逐年增长。１８５１年为２３０５，１８５２年为２４７８，１８５３年为２６７１，而

１８５４年为３６９１。这种增长情况无论在欺诈破产和一般破产方面都是一样。

前者数字从１８５１年起增长了６６％，而后者增长了１００％。至于在卖出的商品

的性质上、质量和数量上的欺诈和使用假尺假秤的犯罪行为，其数字已经增

长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１８５１年审理了１７１７起这种案件，１８５２年——３７６３

起，１８５３年——７０７４起，而１８５４年则是７８３１起。”

诚然，不列颠报刊不顾大陆上的这类现象，硬要我们相信危机

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但是，我们要想为此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明是

徒劳无益的。无论从英格兰银行把贴现率提高到７％，或是从法兰

西银行最近的报告书中，我们都找不到证明。而从法兰西银行的报

告书中，不仅可以看出报告书是伪造的，而且可以看出，尽管对债

券、贷款、期票贴现和发行银行券有极严格的限制，法兰西银行还

是无力阻止贵金属的流失，或非加黄金贴水不可。无论那里情况怎

样，十分明显，法国政府决不抱着它力图在国内外散布的那种乐观

看法。在巴黎已知道，最近六个星期以来，皇帝不管遭到什么样的

财政损失，也不管损失多大，都要把无期公债保持在６６％以上，因

为他不只是相信，而且坚决相信，无期公债下降到６６％以下就意

８８ 卡 · 马 克 思



味着敲起帝国的丧钟。可见，在这方面法兰西帝国与罗马帝国不

同，因为一个怕灭亡于异族的进攻，而另一个却怕灭亡于证券投机

商人的退却８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１１月２１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６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８７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９８欧洲的危机



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可以说，奥地利的海外贸易，是从威尼斯和隶属于它的亚得利

亚沿海地区根据康波福米奥和约（这个条约后来又为吕内维尔和

约所确定）８２初次划入奥地利帝国时起开始的。所以，拿破仑是奥

地利这部分贸易的真正奠基者。固然，拿破仑一看出自己以此给了

奥地利多少好处，就先用普勒斯堡条约，后来又在１８０９年签订维

也纳和约时把这一让步收了回去８３。但是，既已被引上正确道路的

奥地利，利用了头一次到手的合适时机，通过１８１５年的条约８４恢

复了它在亚得利亚海区域的优势。这部分贸易的中心是的里雅斯

特；从下表就可以看出它——甚至在较早的时期——比奥地利的

所有其他港口所占的优势：

港口： 阜  姆
的 里 雅

斯  特
威 尼 斯 其他港口 总  计

（单 位：弗 罗 伦）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４１年

１８４２年

进口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２２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４０００００

出口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０００００ ５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进口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２３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５３０００００ ３６３０００００

出口 １６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０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０００００

进口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４９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 ４１７０００００

出口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０ １９２０００００

０９



  １８３９年，威尼斯进口总值同的里雅斯特进口总值之比是１∶

２８４，它们的出口总值之比是１∶３８。同一年，二者船舶进港数的

比例是１∶４。目前，的里雅斯特所达到的优势，已经压倒包括威尼

斯在内的奥地利的所有其他港口。但是，的里雅斯特在亚得利亚海

占据了威尼斯地位的这一事实，不应归功于奥地利政府的特别保

护，也不应归功于奥地利的劳埃德８５的有效的工作。的里亚斯特本

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峭壁重叠的海湾，十八世纪初还只有少数渔民

居住，到１８１４年法国军队快撤出伊斯的利亚时，变成了有２３０００

居民的商港，而它的贸易在１８１５年就超过威尼斯两倍。１８３２年，

即成立奥地利的劳埃德前一年，的里雅斯特的居民超过了５万人；

在劳埃德的作用还未必能说有多大的时候，的里雅斯特就已经在

对土耳其贸易方面占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而在对埃及贸易方面则

占第一位。这从１８３５年至１８３９年期间士麦那的进出口统计表中

可以看出：

披亚斯特① 披亚斯特

英国 １２６３１３１４６……………………… ４４６１８０３２

的里雅斯特 ９３５００４５６……………… ５２４７７７５６

美国 ５７３２９１６５……………………… ４６６０８３２０

  从１８３７年埃及的进出口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出：

法郎 法郎 

的里雅斯特 １３８５８０００……………… １４５３２０００

土耳其 １２６６１０００…………………… １２１５００００

法国 １０７０２０００……………………… １１７０３０００

英国和马尔他 １５１５８０００…………… ５４０４０００

１９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① 埃及的辅币名，１００披亚斯特＝１埃镑。——译者注



  成为亚得利亚海航海事业复兴的摇篮的是的里雅斯特，而不

是威尼斯，这是为什么呢？威尼斯是一个属于回忆的城市；而的里

雅斯特则像美国一样，它的优点是没有任何过去的包袱。它是由意

大利、德国、英国、法国、希腊、阿尔明尼亚和犹太族的各式各样的

商业冒险家建设起来的，它不像礁湖之城那样为传统所束缚。例

如，威尼斯的谷物贸易在十八世纪还老是抱住它旧有的关系不放，

而的里雅斯特却一下子就把自己的命运同敖德萨这个新出现的明

星结合在一起，因此，到十九世纪初就已经把自己的竞争者威尼斯

从地中海的谷物贸易中完全排挤出去了。十五世纪末由于发现绕

道非洲的航线而给古老的意大利诸商业共和国带来的致命打击，

又由拿破仑的大陆关税制度以缩小的规模重复了一次。这一次把

威尼斯的贸易彻底消灭了。威尼斯的资本家由于失去了从对这里

的衰落的海上贸易投资获取收益的任何希望，就自然而然地把他

们的资本移往亚得利亚海的对岸，因为在那里，的里亚斯特的陆上

贸易这时正有加倍发展的前景。威尼斯便这样亲自养大了的里雅

斯特——这是所有海上霸主的共同命运。荷兰这样为英国的强大

奠定了基础；英国又这样造成了美国的强盛。

的里雅斯特在并人奥地利帝国之后，立即取得了完全不同于

威尼斯所曾经占有过的那种地位。的里雅斯特为它背后的那些广

大而富庶的地区的贸易提供了一个天然出口；威尼斯则一向只是

亚得利亚海上的一个独占世界海上贸易的孤立而偏僻的港口；而

它的这种独占，又是建立在那些没有认识到自身有利条件的国家

的落后状态的基础上的。因此，的里雅斯特的繁荣，除去目前在奥

地利统治下的那一批国家广大土地上的生产力和交通运输的发展

程度这一条件外，不受任何限制。的里雅斯特的另一个优越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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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紧靠亚得利亚海东岸，这给它提供了一个几乎是威尼斯人闻所

未闻的沿海贸易基地，同时东岸又是出产威尼斯从来不善于充分

利用的勇敢水手的地方。威尼斯当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没

落，现在，的里雅斯特的优越条件则随着奥地利对土耳其的优势的

增长而增加。威尼斯贸易的发展，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期，也因东

方贸易之被分割而受到阻碍，而这种分割完全是由于政治原因。一

方面，曾有一条同威尼斯的海上贸易几乎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多

瑙河贸易线；另一方面，当威尼斯在天主教国王庇护下垄断着摩里

亚、塞浦路斯、埃及、小亚细亚等地的贸易的时候，热那亚人曾在正

教皇帝的庇护下几乎垄断了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贸易。的里雅斯

特第一次把东方贸易的这两大干线同多瑙河贸易联在一起。十五

世纪末，威尼斯好像在地理上改变了位置。随着绕道好望角的航路

的发现，亚洲贸易的中心起初转移到里斯本，然后转移到荷兰，最

后转移到英国，而威尼斯也就跟着失去与当时的亚洲贸易中心君

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为邻的优越性了。威尼斯所失去的优越

性，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现时大约将为的里雅斯特所获。的里

雅斯特的商会不仅参加了法国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而且也派遣了

自己的代理人去调查红海和印度洋沿岸，以便发展预定在这些地

区进行的贸易活动。一旦运河开通，的里雅斯特无疑将以印度商品

供应整个东欧；它同北回归线的距离将和它现在同直布罗陀的距

离一样远近，它的船舶将经６６００浬的海路而到达巽他海峡。

以上我们大略地描画了的里雅斯特的贸易发展前景，现在我

们引证下表作为补充，这个表说明了最近十年中该港口贸易的发

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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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船只  吨数 年份   船只  吨数

１８４６………１６７８２ ９８５５１４ １８５１………２４１０１ １４０８８０２

１８４７………１７３２１ １００７３３０ １８５２………２７９３１ １５５６６５２

１８４８………１７８１２ ９２６８１５ １８５３………２９３１７ １６７５８８６

１８４９………２０５５３ １２６９２５８ １８５４………２６５５６ １７３０９１０

１８５０………２１１２４ １３２３７９６ １８５５………２１０８１ １４８９１９７

  如果把这时期的最初三年的平均数字同最后三年的平均数字

比较一下（９７３２２０对１６３１６６４），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短时间的增

长比例是６８比１００。马赛远没有达到这样迅速的发展。此外，的里

雅斯特繁荣的基础比较巩固，因为它是建立在扩大同奥地利本国

港口以及外国港口的贸易往来之上的。例如，从１８４６年至１８４８年

的对内贸易量平均每年达４１６７０９吨；从１８５３年至１８５５年增长

到平均每年８５４７５３吨，亦即增长了一倍多。从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５年

为止进出的里雅斯特港的奥地利船只总吨数为６２０６３１６吨，外国

船只总吨数为２９８１９２８吨。同一时期，同希腊、埃及、东方以及黑

海沿岸各国的贸易量从平均每年２５７７４１吨增长到平均每年４９６

３９４吨。

尽管如此，的里雅斯特的贸易和航运事业还远没有达到这样

一种水平，即贸易上的周转具备有一定的固定形式而且是国内各

种资源充分开发的自然结果。这一点，只需看一下奥地利帝国的经

济状况，它的不够发达的国内交通，它那很大一部分还身着羊皮而

且根本不知道文化生活需求的居民，就可以看出。只要奥地利本国

交通的发展达到哪怕是像德意志各邦已经达到的水平，的里雅斯

特的贸易就会迅速而有力地为自己铺平通向帝国心脏的道路。从

的里雅斯特到维也纳的铁路连同从戚利到佩斯的支线的建成，将

引起奥地利贸易的全盘变革，从这场变革获益最大的中心城市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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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的里雅斯特。这条铁路的运转量无疑一开始就会比马赛的运

转量大。然而，这种运转量可能达到的规模，只有注意到下述情况

才能判定：以亚得利亚海为唯一出口的各国共有３０９６６０００人口，

即等于１８２１年法国的人口；的里雅斯特港将为之服务的地区广达

６０３９８０００公顷，即比法国领土还要大７００万公顷。因此，的里雅

斯特在最近的将来，就注定要起马赛、波尔多、南特和哈佛尔加在

一起对法国所起的那种作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１１月底

载于１８５７年１月９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４９０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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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在前一篇文章里①，我们探讨了使亚得利亚海的贸易在的里

雅斯特兴盛起来的自然环境。这里的贸易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奥

地利的劳埃德——一家由英国人创办、但从１８３６年起就掌握在的

里亚斯特的资本家手里的轮船公司——活动的结果。最初，劳埃德

只有一些轮船，每周在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之间开航一次。不久就

改成了每日一次。逐渐地，劳埃德的轮船就包揽了沿伊斯的利亚和

达尔马戚亚海岸线上的罗文尼奥、阜姆、应腊诺、萨拉和腊古扎的

全部贸易。接着纳入这家公司活动范围之内的是罗曼尼亚，后来又

有阿尔巴尼亚、伊皮罗斯和希腊。在阿希佩拉哥、萨罗尼加、士麦

那、贝鲁特、托列迈达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地要求把它们纳入该公司

所计划的运输网以前，劳埃德的船只一直没有离开过亚得里亚海。

最后，劳埃德的轮船终于进入黑海，当着土耳其和俄国的面占据了

君士坦丁堡同西诺普、特拉比曾德、瓦尔那、布来洛夫和加拉兹等

地的交通线。这样，原来仅为服务于奥地利的亚得利亚海岸而组织

的公司，渐渐地扩展到了地中海，并且在把黑海稳稳掌握到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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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看来只等苏伊士运河凿通就要进入红海和印度洋。

劳埃德最初的资本是１００万弗罗伦，后来由于不断地招募新

股和借债，它的资本增加到１３００万弗罗伦。１８３６年以来的资本周

转和使用情况在董事们最近的一次报告里表述如下：

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

资本 ……………………… １００００００弗罗伦 ８００００００弗罗伦

轮船数目 ………………… ７ ４７

马力 ……………………… ６３０ ７９９０

吨数 ……………………… １９４４ ２３６６５

船只总值 ………………… ７９８８２４弗罗伦 ８０１００００弗罗伦

出航次数 ………………… ８７ １４６５

航行浬数 ………………… ４３６５２ ７７６４１５

载运旅客人数 …………… ７９６７ ３３１６８８

载运贵金属值 …………… ３９３４２６９弗罗伦５９５２３１２５弗罗伦

载运信件与快讯 ………… ３５２０５ ７４８９３０

载运包裹 ………………… ５７５２ ５６５５０８

总支出 …………………… ２３２２６７弗罗伦 ３６１１１５６弗罗伦

十七年中公司的全部支出（包括支付股息）… ２５１４７４０３弗罗伦

全部收入 ……………………………………… ２６０３２４５２弗罗伦

       收入超过支出 ……………… ８８５０４９弗罗伦

  从上表可以看出，劳埃德本身就是个非常重要的商业企业，所

以它对它的船只所到之处的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按每一奥地利担货物的价值为３００弗罗伦、每个旅客行李的价值

为１０弗罗伦计算，劳埃德在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５３年间共运输：

商品价值 ………………………………… １２５５２１９２００弗罗伦

行李价值 ………………………………… ８４８４７９３０弗罗伦

货币和贵金属价值 ……………………… ４６１１１３７６７弗罗伦

       总 值 ………………… １８０１１８０８９７弗罗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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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法国作者写道：“无疑，这家商行多年来对东方事务所起的虽然不大

但是从不间断的作用，至少和奥地利外交所起的作用同样有效，而且要有益

得多。”

亚得利亚海上贸易的复兴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迟早要使从

威尼斯衰落时起消失了的亚得利亚海军重新建立起来。拿破仑曾

独出心裁地想要不等海上贸易恢复就去建立这样一支海军；他在

安特卫普和威尼斯同时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他既然能够没有人民

的支持而建立起了陆军，他就毫不怀疑他能够没有商船队的依靠

而建立起海军。但是，不仅这个计划本身无法实现，而且拿破仑还

遇上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当地所特有的一些困难。在他把最能干

的工程师派到威尼斯以后，在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已经建成，漂浮

ｍａｔéｒｉｅｌ〔器械〕已经修好，过去的造船厂已经重新恢复工作以后，

突然发现：海战和航海方面的技术进步已使威尼斯海港变得毫无

用处，正如新的贸易线已注定它的贸易和航运事业毫无成果一样。

这时才明白：无论威尼斯海港用来停泊古老的帆船是多么便利，但

对现代的战列舰说来它的水却太浅了，甚至巡洋舰只有先把大炮

卸下才能进港，而且还必须在刮南风和大涨潮的时候。而对一个现

代海军港口说来，最要紧的是，必须能让舰只随时入港；不论为了

进攻或防御，其深度和面积必须足以容纳一支完整的舰队。除此以

外，波拿巴发现他还犯了另一个错误：按照签订于康波福米奥和吕

内维尔的条约，他把威尼斯同亚得利亚海东岸割开了，从而失去了

舰队人员补充的来源。他曾在伊宗察河口到腊万纳这一带搜罗惯

于航海的人员，但是枉费心机。因为在威尼斯的船夫和礁湖的渔民

（他们既胆小而且人数不多）中间根本不可能招募到任何够条件的

水兵。只有这个时候，拿破仑才看出威尼斯人早在十世纪时就已经

８９ 卡 · 马 克 思



发现了的道理，即亚得利亚海的统治权只能属于占有亚得利亚海

东岸的人。他明白了他的康波福米奥条约和吕内维尔条约是大大

的失策，因为这两个条约使他把亚得利亚海的惯于航海的居民划

给了奥地利，而给自己只留下了一个失去意义的海港的虚名

（ｍａｇｎｉｎｏｍｉｎｉｓｕｍｂｒａｍ①）。为了补救过去铸成的大错，他通过后

来在普勒斯堡和维也纳签订的条约攫取了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戚

亚。

很早以前，斯特拉本就指出过８６：亚得利亚海的意大利海岸完

全没有海湾和海港，而在它对面的伊利里亚海岸却布满着优良的

港口。的确，我们看到，在罗马内战期间，庞培在伊皮罗斯和伊利里

亚海岸轻而易举地就组成了庞大的舰队，而凯撒在意大利海岸上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搜集到为数不多的船只来一批一批地运输军

队。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戚亚海岸由于有很深的海湾，有荒野的岩

岛，有大量的浅滩和优越的天然港，便成了培育身体强壮、大胆无

畏、受过几乎每天都在亚得利亚海上咆哮的大风浪锻炼的优秀水

手的头等地方。这里海上的大祸害Ｂｏｒà②总是来得非常突然，它掀

起旋风式的风暴来袭击水手，只有最有锻炼的水手才能在甲板上

呆得住。这种风暴有时一连不停地发作几个星期，受害最大的地区

正好在卡塔罗港和伊斯的利亚南端之间。但是，达尔马戚亚人由于

从小就习惯于同这种大风暴作斗争，所以在它的猛烈袭击下他们

只能锻炼得越发坚强，而把其他海洋上的一般风暴完全不放在眼

里。这样，空气、陆地和海洋就共同培育出了这一带海岸上的坚强

而沉着的水手。

９９奥地利的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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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蒙第曾说过，制造丝绸对伦巴第的农民说来是这样自然，

正像吐丝之对于蚕一样。同样，对达尔马戚亚人说来，海上生活是

这样自然，就像对于海岛一样。正像绿林豪杰是古条顿族诗歌的主

题一样，海上英雄成了他们民歌的主题。达尔马戚亚人至今仍念念

不忘乌斯考克人８７东征西讨的功绩：这些人曾在一个半世纪当中

使威尼斯和土耳其的正规军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１６１７年土耳

其和奥地利签订条约以后他们才停止了活动，可是这以前乌斯考

克人是享有皇帝荫庇之便的。乌斯考克人的历史只有第聂伯河畔

的哥萨克人的历史可与之相比：前者是从土耳其被赶出去的，后者

是从波兰被赶出去的；前者横行于亚得利亚海上，后者在黑海大逞

雄威；前者最初受到奥地利的秘密支持，但后来却被奥地利消灭，

对于后者，俄国起了同样的作用。海军上将埃梅里奥的地中海战舰

的达尔马戚亚水手是为拿破仑所赞赏的。所以说，毫无疑问，亚得

利亚海东岸具备第一流海军所需要的兵源。这些人所唯一不足的

就是纪律。拿破仑根据１８１３年的人口调查得知这海岸上共有水手

４３５００人：

的里雅斯特 １２０００……………………………………

阜姆 ６０００………………………………………………

萨拉 ９５００………………………………………………

斯普利特 ５０００…………………………………………

腊古扎 ８５００……………………………………………

卡塔罗 ２５００……………………………………………

     总 计 ４３５００……………………………

现时他们的人数至少应该是 ５５０００…………………

拿破仑为建立亚得利亚海舰队找到人员以后，就去寻找港口。

伊利里亚各省是根据１８０９年维也纳条约被他正式拿到手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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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斯特尔利茨战役以来这些地方就被法军占据着，拿破仑利用

战争状态为他打算在和平时期要大规模修建的工程进行了准备。

１８０６年，博丹－博普雷先生奉命率领一批法国海军的工程师和水

文测量员去勘察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戚亚海岸，为计划在亚得利

亚海上建立的海军基地选择一个最适宜的地点。他们考察了整个

海岸：最后工程师们看中了位于伊斯的利亚半岛南端的波拉港湾。

威尼斯人只想把自己的海军保持在威尼斯本地，因此不仅轻视波

拉港湾，而且还极力散布风声，说这个港湾有浅滩，军舰不能开进。

但是博普雷先生查明该地没有任何浅滩，波拉符合一个现代军港

的一切要求。在各个时代它都作过亚得利亚海上的海军驻地。它

在罗马人远征伊利里亚和班诺尼亚的时期是罗马人的海军行动中

心并且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经常性的海军基地。它在不同时期被

热那亚人、威尼斯人、最后还被乌斯考克人占领过。波拉港湾的各

个部分都既深且宽，海上有岛屿为屏障，背后有俯临全港的山岩为

依靠。这里唯一的缺陷就是气候有害于健康和热病流行，而这个缺

陷，据博丹－博普雷先生断定８８，采用当地至今尚未见过的排水设

施就可以克服。

奥地利人迟迟不能习惯他们在成为海军强国的想法。直到最

近，他们的海军署在他们自己眼中还只不过是陆军的一个部门而

已。陆军上校的军衔等于海军上校的军衔；陆军中校等于海军巡洋

舰舰长；陆军少校等于海防舰舰长。对奥地利人说来，军衔表上的

这种相等似乎就保证了陆军军人和海军军人在职务上的真正相

等。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培养一名海军士官的最好办法，那就是先

让他成为一个骠骑兵的旗手。海军兵员的补充办法和陆军相同；唯

一不同之点只是，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戚亚两省专门为海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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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员。服役期限也一样，即无论在陆上或海上都是八年。

陆军和海军分开，也像奥地利现代的一切进步一样，是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结果。奥地利人丝毫也没有从拿破仑吸取教训；到１８４８

年为止，威尼斯一直是奥地利的唯一的军火库。奥地利人就没有考

虑过威尼斯海港的缺点，因为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他

们的全部海军只包括：６艘巡洋舰、５艘海防舰、７艘双桅舰、６艘单

桅舰、１６艘轮船和３６艘军用艇，共有大炮８５０门。作为对意大利

人闹革命的惩罚，奥地利人把海军学校、了望台、水文测量局、漂浮

器械和炮场由威尼斯移到了的里雅斯特。造船厂和器材库则留在

原处；因为官僚的报复心理，海军部门就这样被分置在两地。但是

这样奥地利并没有惩罚了威尼斯，而只是把自己的海军基地的这

两部分都削弱了。奥地利政府只是逐渐发现，无论的里雅斯特是多

么出色的商港，但是用它作海军基地却是不合适的。最后奥地利政

府才想起了拿破仑在亚得利亚海上所受到的教训，而把波拉作为

他们的海军管理的中心。海军总部迁到波拉后的头几年时间，他们

不是用来修建造船厂，而是完全按照奥地利的办法：用来修建营

房。波拉防御系统的基础，是从港湾入口处的岛屿上组织交叉火

力，跟一连串马克西米利安式塔楼配合起来，这些塔楼的作用是阻

止敌舰对港口进行轰击。除了战略上的优点以外，波拉还具备一个

作为优良港口所必备的条件：它能够保证一支庞大海军的物资供

应。伊斯的利亚的橡树林按质量比那不勒斯的毫不逊色；卡尔尼奥

拉、克伦地亚和施梯里亚有用不尽的松木林，它们现在已经成了的

里雅斯特的主要出口项目；施梯里亚有丰富的铁；昂科纳的大麻经

波拉向外运出是再便当没有的了；煤迄今仍要从英国运来，但是达

尔马戚亚的塞贝尼科地区的煤矿已开始生产质量更好的煤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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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维也纳至的里雅斯特的铁路通车，就能够从塞美林运到质量

最好的煤。伊斯的利亚的一切农产品，由于是在白垩土质上生长出

来的，所以都能耐得住长途运输。植物油非常丰富；匈牙利的谷物

向这里供应非常方便；从多瑙河流域可以远来大量的猪肉。这些猪

肉现在都销售于加拉兹和汉堡，但是铁路将会把它运到的里雅斯

特和波拉。

所有这些恢复亚得利亚海的海军威力的优越条件只遇到一个

障碍，那就是奥地利本身。假如奥地利凭着它现有的组织和现有的

政府能够在亚得利亚海上建立一支强大的商业和军事的舰队，那

它就要推翻全部历史传统，——按照历史传统，海上势力的强大永

远是同自由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推翻传统则意味着推翻奥地利自

身。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１１月底

载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４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０８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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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

  目前欧洲所关心的只有一个重大问题——纽沙特尔问题８９。

至少普鲁士报刊是这样认为。固然，纽沙特尔公国加上瓦兰壬伯爵

领地，从数学上来看，是相当小的数字——１４平方德里。可是，正

如柏林的御用哲学家们所说，通常使事物伟大或渺小、崇高或可笑

的，是质而不是量。对他们说来，纽沙特尔问题是革命和神权之间

的永恒的争论，是一个很少受地理面积影响的矛盾，正像万有引力

定律很少受太阳和网球的差别影响一样。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霍亨索伦王朝称之为他们的神权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关于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他们的依据是１８５２年５

月２４日于伦敦签订的一项议定书。根据这项议定书，法国、英国和

俄国的全权代表

“承认按照维也纳条约第二十三条、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属于普善士国王

的管治纽沙特尔公国和瓦兰壬伯爵领地的各项权利，此等权利从１８１５年至

１８４８年曾与按照同一条约第七十三条赋予瑞士的权利同时并行。”

这一“外交干涉”对普鲁士国王管治纽沙特尔的神权的承认，

只不过是在维也纳条约规定的限度内。维也纳条约所根据的，又是

普鲁士在１７０７年所取得的权利。而１７０７年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纽沙特尔公国和瓦兰壬伯爵领地，在中世纪时属于勃艮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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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大胆查理失败
９０
以后，成了瑞士联邦的盟国，后来虽屡易封

建“宗主”，却始终处于伯尔尼直接保护下的盟国地位，直到维也纳

条约把它们变成瑞士联邦的成员为止。管治纽沙特尔公国的宗主

权最初为夏龙－奥伦治世家所得，后来由于瑞士的干涉，转入朗格

维尔公爵家族之手，最后，当这个家族的男系人物全都死亡后，则

传给了公爵的姊妹①，寡居的奈穆包公爵夫人。在公爵夫人接收这

些领地后，英国国王兼纳骚－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提出抗议，并把

他想取得纽沙特尔和瓦兰壬的权利让给他的堂弟，普鲁士国王弗

里德里希一世；但这个决定在威廉三世在世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奈穆尔公爵夫人玛丽死后，弗里德里希一世提出了他的要求，但是

由于又出现了十四位继承者，所以他聪明地提出由纽沙特尔和瓦

兰壬的等级会议来解决这场争论，并且事先买通评议委员来取得

对他有利的裁决。于是，普鲁士国王靠行贿当上了纽法特尔公爵和

瓦兰壬伯爵。他的这两个爵位曾被法国革命所取消，但维也纳条约

又给恢复了，后来又再次为１８４８年革命所取消。为了反对人民的

革命权利，他诉之于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但看起来，这个神权不

过是贿赂的神权。

琐碎细小是一切封建冲突的特点。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它们之

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法国国王成功地取代自己的诸侯时所使用

的不可胜数的小冲突、阴谋诡计、背信弃义等手法，无疑将永远成

为历史学家所喜爱的题目，因为它们是一个大国形成的里程碑。另

一方面，讲述某个诸侯如何为自身利益割去德意志帝国的相当大

５０１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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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领地，却是完全无益和乏味的题目，除非有某种特殊情况，

像奥地利历史上所有的那种情况使它生色。在这里，我们看到：同

一个公爵，既是由选举产生的帝国首领，又是帝国一个省的世袭诸

侯，竟为了本省的利益而阴谋侵害帝国；这个阴谋取得了成果，因

为他的南侵行动似乎使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传统冲突复

起；而他的东侵行动似乎延续了日耳曼种族和斯拉夫种族之间的

殊死斗争相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对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的反抗；最

后，他利用巧妙的亲族关系使他的家族势力达到这样高的地位，以

致一度不仅大有把帝国罩上表面的光彩而一口吞下之势，而且简

直要把整个世界葬于一个世界君主国的墓茔中。这样规模宏伟的

大事，在勃兰登堡边区侯国的历史上是怎样也找不出的。它的对手

的历史听起来像一首魔鬼的史诗，而它的历史则只不过像一段家

庭丑闻。两者之间，甚至在本来可以希望发现利益相似（即令不是

利益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勃兰登堡和奥地利这两

个边区起初对德意志防御和进攻邻近斯拉夫部落具有前哨的意

义。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勃兰登堡的历史也是缺乏色彩、生命

和魅力的，因为它湮没在同没没无闻的斯拉夫部落的小争斗之中

了。这些部落散居在易北河和奥得河之间的一小块土地上，而且其

中没有一个发展到足以在历史上占有任何位置的程度。没有一个

历史上有名的斯拉夫部落曾经被勃兰登堡边区侯国征服过或者被

它同化过，这个侯国甚至也从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势力伸展到邻近

的温德海。自十二世纪以来就为历代勃兰登堡边区侯爵所觊觎的

波美拉尼亚，甚至到１８１５年也还没有全部并入普鲁士王国９１。当

勃兰登堡选帝侯开始蚕食它的时候，它早已不是一个斯拉夫国家

了。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南岸的变化，部分是由于德意志市民的商业

６０１ 卡 · 马 克 思



雄心，部分是借助了德意志骑士的刀剑；这变化属于德意志和波兰

的历史，而与勃兰登堡的历史是无关的。勃兰登堡只是来收获不是

它自己种下的庄稼。

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对于冠有阿基里斯、西塞罗、奈斯托尔和

赫克脱这些古典名字的人物多少有所了解的无数读者当中，只有

极少数人曾经想到过，勃兰登堡的砂土地不仅在我们的时代出产

马铃薯和绵羊，而且还出过好些选帝侯，他们有四个之多，名字是：

阿尔勃莱希特·阿基里斯、约翰·西塞罗、约阿希姆第一·奈斯托

尔和约阿希姆第二·赫克脱。正是这些曾促使勃兰登堡选帝侯国

缓慢地发展为一个可以姑且称之为欧洲强国的庸人们，使它的不

大高明的历史得免于过分轻率地暴露在公众眼前。基于这一事实，

普鲁士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就用最大的努力来使全世界认为，仿佛

普鲁士是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标准的〕军事君主国，从中可以得出结

论，霍亨索伦的神权应当意味着刀剑之权，即征服之权。但是没有

比这种概念更不符合事实的了。恰恰相反，可以断言，在霍亨索伦

王朝现时所据有的所有省份中，严格说来，只有一省——西里西亚

是他们征服的，这是他们王朝历史上唯一的一项业绩，以致给弗里

德里希二世带来了一个“唯一王”的绰号。我们要知道，普鲁士王国

的国土有５０６２平方德里以上，其中勃兰登堡省，即使按其现有的

疆界计算，也不超过７３０平方德里，而西里西亚则不超过７４１平方

德里。那末，霍亨索伦王朝怎么竟能占有面积达１１７８平方德里的

普鲁士、５３６平方德里的波兹南、５６７平方德里的波美拉尼亚、４６０

平方德里的萨克森、３６６平方德里的威斯特伐里亚、４７９平方德里

的莱茵普鲁士呢？这是靠贿赂的神权、公开的购买、零星的盗窃、对

遗产的猎取和分赃的叛卖性条约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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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世纪初，勃兰登堡边区候国隶属于卢森堡王朝，这个王

朝的首领西吉兹蒙特同时也掌握着德意志帝国的王权。当他非常

缺钱而且被债主逼得很厉害的时候，他碰上了一个性情随和、容易

商量的朋友，纽伦堡的军政长官弗里德里希。论起家世，弗里德里

希是一个属于霍亨索伦世家的王公。１４１１年，弗里德里希被任命

为勃兰登堡的最高长官。勃兰登堡仿佛是作为皇帝向他借款的抵

押品而交给他的。正像一个已经初步占有败家子的房产的精明高

利贷者一样，弗里德里希继续用新的贷款使西吉兹蒙特陷入新的

债务中，直到１４１５年弗里德里希得到勃兰登堡世袭选帝侯国从而

借贷双方以此了清债务为止。为了不致对这件事的性质留下任何

疑点，它附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卢森堡王朝保留可用４０万金

弗罗伦赎回选帝侯国的权利；另一个条件是弗里德里希及其继承

者在每次选举皇帝的时候，必须投卢森堡王朝的票。第一个条件明

显地说明所缔结的协议是一项交易，第二个条件表明它是一种贿

赂。为了成为选帝侯国的绝对主人，西吉兹蒙特的这位贪得无厌的

朋友只需要再做一件事——取消可以赎回的那个条件。为此弗里

德里希等着了一个好时机，即西吉兹蒙特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９２

上又由于帝国代表团的开支而感到手头拮据，这时他就急忙从自

己的边区赶到瑞士，倾囊相助，于是这个致命的条件便被消灭了。

这就是在位的霍亨索伦王朝迄今据以占有勃兰登堡选帝侯国的神

权所由来的途径和手段。普鲁士王国就是这样产生的。

弗里德里希的直接继承人是一个十分软弱无力的人，因为他

有一种总是身披铁甲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怪癖，所以有“铁人”的外

号。他用１０万金弗罗伦从条顿骑士团手里买下了新边区，正像他

父亲从皇帝手里买下了老边区和他的选帝侯的爵位一样。从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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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零星收买欠债君主的领土的方法成了历代霍亨索伦选帝侯习

以为常的事情，正像武装干涉曾经是罗马元老院的家常便饭一样。

我们且把这种肮脏交易的枯燥详情放在一边，来看看宗教改革运

动的时代吧。

不要以为：既然宗教改革运动成了霍亨索伦王朝的主要支柱，

那末霍亨索伦王朝也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支柱。完全相反。这

个王朝的创业人弗里德里希第一的统治是从他率领西吉兹蒙特的

军队攻打胡斯派９３开始的，后者为他的这种热心曾狠狠地打击了

他。１４９９—１５３５年在位的约阿西姆第一·奈斯托尔对待宗教改革

运动，就如对待塔波尔派９４运动一样。他一直到死都在迫害这个运

动。约阿希姆第二·赫克脱，虽然自己信奉了路德教，但是正在新

教被查理五世的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弄得精疲力尽的时刻却不肯拨

剑相助。他不但拒绝参加施马尔卡尔登联盟９５的武装反抗，反而在

暗中援助皇帝。因此，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从霍亨索伦王朝方面所遇

到的，在它产生时是公开的敌对态度，在它斗争的早期是虚伪的中

立，而在它可怕的最后一幕，即在三十年战争９６时期，则是畏缩动

摇、胆怯的消极和卑鄙的背信弃义。大家知道，选帝侯乔治－威廉

曾企图切断古斯达夫－阿道夫的解放部队的去路，古斯达夫－阿

道夫曾不得不施展各种手段把选帝侯赶进新教阵营，后来这位选

帝侯同奥地利签订了片面和约９７，企图溜出这个阵营。然而，即使

霍亨索伦王朝不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骑士，无疑也是它的财务

管理。他们不愿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事业奋斗，却热衷于借宗教改革

运动之名进行打劫。对他们说来，宗教改革运动只不过是使教会财

产世俗化的宗教根据，所以他们在十六和十七两个世纪中所获得

的产业的最好部分都可以归之于一个丰富的来源，即掠夺教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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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神权的相当奇异的表现方式。

在霍亨索伦君主国形成的历史上，最重要的有三件事：取得勃

兰登堡选帝侯国；普鲁士公国和这个选帝侯国的合并；最后是普鲁

士公国晋升为王国。我们已经知道取得选帝侯国的情形。普鲁士

公国的获得则是通过三个步骤。首先，使教会财产世俗化；其次，用

相当暧昧的通婚：选帝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娶了膝下无子的

普鲁士公爵、精神错乱的阿尔勃莱希特的次女，而他的儿子约翰－

西吉兹蒙特则娶了公爵的长女；最后是用右手收买波兰国王的近

臣，用左手收买波兰贵族共和国的议会。这些收买勾当非常复杂，

以致整整延续了好多年。把普鲁士公国变为王国也是采用这一类

办法。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第三亦即后来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为

要取得王位，需要得到德意志皇帝的同意。为了取得皇帝的天主教

良心所愤怒地反对的这个同意，弗里德里希第三收买了耶稣会教

徒沃尔弗（列奥波特一世的忏悔牧师），而且附加了３万名勃兰登

堡人，他们得在奥地利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９８中充当炮

灰。霍亨索伦选帝侯返回到了用活货币付账的古日耳曼习俗时代，

区别只在于：古日耳曼人用的是牲畜，而他用的却是人。禀承天命

的霍亨索伦王国就是这样起家的。

霍亨索伦王朝从十八世纪初鸿运亨通以来，更加完善了他们

的扩大领地的方法：除贿赂和交易之外，又加上了同俄国订立瓜分

某些国家的条约，他们并没有战胜这些国家，但是当这些国家被打

败之后，他们却突然向它们扑过去。例如，我们看到，霍亨索伦王朝

同彼得大帝串通起来瓜分了瑞典领土；同叶卡特林娜二世串通起

来瓜分了波兰；同亚历山大一世串通起来瓜分了德意志９９。

因此，那些以纽沙特尔是霍亨索伦王朝靠贿赂得到的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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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对普鲁士要求占有它的人们就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即忘记

了霍亨索伦王朝之取得勃兰登堡、取得普鲁士就是靠了贿赂，而且

取得王位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他们占有纽沙

特尔是和占有他们的其他领地一样，凭着同一个神权，并且他们不

可能放弃其中的一个而不使所有其余的都受到危险。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２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３日“人民报”

第２４１号，署名：卡·马·

并载于１８５７年１月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９０６号，没有署名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并根据“纽

约每日论坛报”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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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 中 冲 突

  昨天早晨由“亚美利加号”轮船带到的邮件，有许多是关于英

国人在广州同中国当局的冲突和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的军事行动

的文件１００。我们认为，每一个公正无私的人在仔细地研究了香港英

国当局同广州中国当局之间往来的公函以后，一定会得出这样的

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英国人硬说，造成

冲突的原因似乎是某些中国官员没有向英国领事提出请求而自行

登上了停泊在球江江面的一只划艇①，强行带走了几名中国罪犯，

并且扯下了飘扬在划艇桅杆上的英国国旗。但是，正如伦敦“泰晤

士报”所写的，“这里的确有许多引起争论的问题，如划艇是否悬挂

着英国国旗、领事采取的措施是否完全正确等”。提出这样的怀疑

是有根据的，如果我们记得，领事硬套用于这只划艇的条约规

定１０１，只适用于英国船只；可是，许多材料都表明，这只划艇，从任

何正确意义上来看，都不是英国的。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读者能够看

到事件的全貌，我们且把双方照会中最重要的部分摘引出来。首先

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先生于１０月２１日给叶总督的通知：

“本月８日早晨，一大队身穿军服的中国官兵，事前根本没有照会英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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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擅自登上与其他船只一起停泊城外的英国划艇‘亚罗号’；他们不顾英

籍艇长的抗议，竟将划艇十四名水手中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加以逮捕、捆绑而

去，并将艇上的旗帜扯下。当天，本领事即将这一公开侮辱英国国旗和严重破

坏善后补充条约第九款的全部群情通知贵大臣，要求贵大臣对这一侮辱事件

提供赔偿，并保证在本案上严格遵守条约规定。然而贵大臣令人莫解地不顾

正义和条约规定，既不对这一侮辱事件提供赔偿，也不表示道歉，而被你们逮

捕的水手仍然扣押在你们狱中这一情况，说明贵大臣赞同这次破坏条约的行

动，使英王陛下政府无法相信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看来，划艇上的中国水手所以被中国官员逮捕，是因为后者获

悉这批水手中有些人曾参与抢劫某一中国商船的海盗行为。于是

英国领事就指控中国总督逮捕水手、扯下英国国旗、拒绝作任何道

歉并将被捕者囚入监狱。中国总督在给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的信

中肯定说，他在查明被捕者当中有九人无罪后，已于１０月１０日指

派一名军官把他们送回船去，但巴夏礼领事拒绝接受他们。至于划

艇本身，则这位总督声称，在船上逮捕中国人时就认为它是一只中

国船，而这是正确的，因为这只划艇是由一个中国人建造的，属于

一个中国人所有，船主把这只船在英国殖民地船籍登记簿上注册，

骗取到了一面英国国旗，——这大概是中国走私贩惯用的办法。至

于侮辱英国国旗的问题，则总督指出：

“贵国划艇湾泊下椗，向将旗号收下，俟开行时再行扯上，此贵国一定之

章程也。到艇拿人之际，其无旗号已属明证，从何扯落。巴领事官屡次来伸，总

以扯旗欲雪此辱为名。”①

根据这些前提，中国总督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违背条约的行

为。虽然如此，英国全权代表②在１０月１２日不但要求交出划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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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被捕水手，并且要求道歉。总督对此答复如下：

“二十四日卯刻发去巴领事官劄，并审明犯案之梁明太、梁建富并见证之

吴亚认共三名，连前九名，共计十二名，一并交还，而巴领事官将解还之人犯

十二名并劄文不收。”①

可见，巴夏礼这时是有可能取回他的所有十二名水手，而那封

他没有拆阅的信很可能是含有道歉的意思的。就在同一天晚上，叶

总督曾再一次询问，为什么不接受他送去的人犯，为什么他的信得

不到任何答复。这一点没有受到任何理会，而到了２４日，攻击炮台

的炮火却响起来了，有几处炮台被占领了。直到１１月１日，海军上

将西马糜各厘才在他给总督的信中解释了巴夏礼领事这种显然不

可理解的行为。他写道，水手是送回给领事了，可是“并非公开地送

回到他们的船上，并且没有按照破坏领事裁判权的规定表示道

歉”。这样，全部事情就归结为这么一个诡辩：似乎没有把包括三名

刑事犯在内的一群水手以应有的隆重仪式送回船去。对这一点，两

广总督首先答复说，十二名水手实际上已经移交给领事，并无“任

何拒绝遗送他们回船”的情况。直到城市被轰击了六天之后，中国

总督才知道这位英国领事还想要些什么。至于道歉，叶总督坚持无

歉可道，因为没有任何错误。我们且引用他的话：

“本大臣办事人员进行逮捕时，未见任何外国旗帜，并且委派办理此案的

官员在审讯犯人时，证实该艇决非外国船只，因此本大臣认为没有任何错

误。”

确实，这个中国人的逻辑力量是如此令人信服地把这全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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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解决了，——显然，这里不再存在任何别的问题，——以致海

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终于只好宣称：

“对于‘亚罗号’划艇事件的是非曲直，本统帅断然拒绝再作任何辩论。本

统帅对于巴夏礼领事向贵大臣陈述的事实经过完全满意。”

但是这位海军上将在占领了炮台、打开了城墙、连续轰击广州

六天以后，突然发现一个崭新的行动目标，因为他在１０月３０日对

中国总督写道：

“贵大臣目前应当同本统帅举行紧急会议，以结束现状，这种状况的有害

后果现在已经很大，如果不予补救，必将招致最严重的灾难。”

中国总督答复说，按照１８４９年的协定
１０２
，海军上将没有权利

要求举行这种会议。接着他说：

“惟所称进城一节，查道光二十九年三月间，贵国公使出示在公司行，内

称本总督出示，不准番人入城等语，载在新闻纸，谅贵提督早已知悉，况不能

进城，出自广东百姓，众口一词。此番攻破炮台，焚毁民房，其心不甘，已可概

见。本大臣有恐贵国官民因此受害，莫若仍照文公使所议办理为是。至所称熟

商一事，本大臣前已有委员雷州府蒋守矣。”①

于是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干脆宣称，他根本不理会文翰先生

的协议：

“贵大臣回信要求本统帅注意英国公使在１８４９年公布的关于禁止外国

人进入广州的告示。在这种情况下，本统帅应当提醒贵大臣，虽然我们确实有

充分理由对中国政府违背在１８４７年允许外国人于两年后进入广州的诺言，

表示不满，但是本统帅目前所要求的，与以前有关这一问题的交涉毫无关系，

本统帅并不要求准许其他人员入城，而只要求准许外国官员入城，这样做只

是出于前面所说的简单而充足的理由。对于本统帅提出的亲自同贵大臣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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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承贵大臣相告，数日前已经派一知府前来。因此本统帅不得不认为贵

大臣的全部来信极端不能令人满意，只能谨此附告，如果不能立即得到贵大

臣同意我们建议的明确保证，本统帅即将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

叶总督提出反驳，再次详细叙述了１８４９年的协定：

“１８４８年，前大臣徐与英国公使文翰先生曾就这一问题往复辩论很久，

文翰先生确信在城内会晤已无可能，就在１８４９年４月致函徐大臣称：‘今不

再与贵大臣争议这个问题。’随后文公使在各商馆出告示，不准一个外国人入

城；这一告示曾在报上登载，公使并将这件事奏明英国政府。任何中国人或外

国人都认为这个问题不应再争论。”①

于是，不耐烦辩驳的英国海军上将就用武力为自己铺平通向

广州总督府的道路，同时摧毁停在江面的帝国舰队。这样，这出外

交兼军事的活剧就截然分成两幕：在第一幕中，借口中国总督破坏

１８４２年的条约，开始炮轰广州；而在第二幕中，则借口那位总督顽

强地坚持１８４９年的协定，更猛烈地继续炮轰。起先广州遭到轰击

是因为破坏条约，后来广州遭到轰击是因为遵守条约。同时，就是

在第一种场合下，甚至也不是借口没有给予赔偿，而只是借口没有

以应有的形式给予赔偿。

伦敦“泰晤士报”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观点，就是比尼加拉瓜

的威廉·沃克将军１０３也无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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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报纸写道：“由于这次爆发了军事行动，现有的各种条约就此作废

了，我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了。广州最近

发生的事变警告我们，应当坚持要求取得１８４２年条约规定的自由进入这个

国家以及进入对我们开放的那几个口岸的权利。人们不应当再对我们说，因

为我们已经放弃履行那条许可外国人进入自己商馆以外地区去的条款，我们

的代表必定为中国总督摒辞不见。”

换句话说，“我们”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撕毁现有条约和

坚持要求实现一项条约中明文规定的“我们”业已放弃的要求！不

过，我们也乐于报道，英国舆论界另一家著名的报刊却用比较合乎

人情和恰当的语气表示了意见。

“每日新闻”１０４写道：“真是奇怪，为了替一位英国官员的被激怒了的骄横

气焰报仇，为了惩罚一个亚洲总督的愚蠢，我们竟滥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恶

的勾当，到安分守己的和平住户去杀人放火，使他们家破人亡，我们原来是像

不速之客那样闯入他们的海岸的。且不说这次轰击广州的后果如何，无所顾

忌地和毫无意义地把人命送上虚伪礼节和错误政策的祭坛，这一行为本身就

是丑恶和卑鄙的。”

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对于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

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是否赞同，或许还

是一个问题。如果说第一次对华战争尽管借口并不体面１０５，但由于

它展示了打开对华贸易的前景，各列强也就耐心地观望着，那末，

这第二次战争岂不是要无限期地阻碍这种贸易吗？这次战争的第

一个后果，必定是把广州同绝大部分依然掌握在帝国臣民手中的

产茶区１０６隔断开来，——这种情况只能对俄国的陆路茶商有利。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月７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１月２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９１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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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山地战的今昔

  由于不久前瑞士有可能遭到入侵１０７，并且这种可能性目前还

没有完全消失，大家很自然地不仅对这个山地共和国的防御能力

发生兴趣，而且还对一般山地战发生了兴趣。人们通常倾向于把瑞

士看成一个不可攻破的国家，把入侵的军队想像为罗马的斗士，这

些斗士在出征前要高呼《Ａｖｅ，Ｃａｅｓａｒ，ｍｏｒｉｔｕｒｉｔｅｓａｌｕｔａｎｔ》〔“光荣

啊，凯撒，决心牺牲者向你致敬”〕，已是尽人皆知的了。人们常常向

我们提到森帕赫、莫尔加顿、穆尔顿和格兰桑等会战１０８，同时指出，

敌军进入瑞士也许相当容易，但是正如奥地利的阿尔勃莱希特的

弄臣所说，想再从那儿出来就困难了。甚至军人也会数出许多险要

的山道和狭谷的名字，在那种地方只要很少一些人就能轻易地抵

挡住一两千名最精锐的士兵。

关于被称为山地要塞的瑞士是不可攻破的这个传统概念，早

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对奥地利和勃艮第的多次战争中就形成了。在

对抗奥地利的战争中，入侵者的主要兵种是全身披甲的骑士队，它

的威力在于对那些没有火器配备的军队进行歼灭性的攻击。但是

在像瑞士这样的国家里，正好不能进行这种攻击，在瑞士，骑兵（除

了最轻装的而且是很少量的以外）甚至到现在也无用武之地。至于

那些披戴着成百斤铁甲的十四世经的骑士，就更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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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得下马徒步作战；这样，他们就连最后一点运动能力也丧失

无遗，进攻者便变成了防御者，而一旦遇到狭谷，甚至连棍棒也抵

御不了。在勃艮第战争时期，手持长矛的步兵在军队里已占有比较

重要的地位，并且采用了火器，但是步兵仍然受到沉重的盔甲的束

缚，火炮很重，而轻火器既不方便，用处也不大。部队的各种装备仍

然非常笨重，使得他们根本不适于进行山地战，尤其是在那种可以

说几乎还没有道路的时代里。因此，当这些行动迟缓的军队一陷入

难以通行的地区，他们就寸步难移，而轻装的瑞士农民却能够采取

进攻行动，更巧妙地机动和包围，最后战胜敌人。

在勃艮第战争以后的三百年间，瑞士没有遭到过一次严重的

入侵。关于瑞士人不可战胜的传统观念变得非常神圣，一直保持到

法国革命，这个粉碎了许多神圣传统的事变也把这一传统观念打

破了，至少在熟悉军事史的人们的心目中是如此。时代变了。身披

铁甲的骑兵和行动不便的长矛手绝迹了；战术经过了多次的革命

化；运动性成为军队的主要素质；马尔波罗、奥伊根①和弗里德里

希大帝的线式战术不断被革命军的纵队和散兵线所推翻；自从波

拿巴将军在１７９６年越过了卡迪博纳山口，楔入奥军和撒丁军分散

配置的纵队中间，从正面击溃了他们，同时又在滨海阿尔卑斯山脉

的狭谷里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并俘掳了大部分敌军——自从这个

时候起，就创立了山地战的新方法，瑞士不可攻破的看法也就随之

告终了。

在采用现代战法以前的线式战术时期，作战双方往往都竭力

避开难以通行的地形。地形愈平坦，就愈认为是好战场，只求那里

１２１山地战的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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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能保障一翼或两翼安全的天然障碍就行了。可是从法国革

命军开始，采用了另一种战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进行防御，他们

都力求找到正面前有天然障碍的阵地，因为这种障碍既可掩护散

兵线，又可掩护预备队。总的说来，他们更喜欢在难以通行的地形

上作战；他们的部队机动灵活得多；他们的战斗队形——散开队形

和纵队——不仅可以①向任何方向迅速前进，而且甚至能有效地

利用起伏地上的各种掩蔽地，而他们的敌人在这种地形上却一筹

莫展。实际上，“不能通行的地形”这一术语差不多已从军语中删去

了。

瑞士人在１７９８年对此深有体会。当时，法军四个师尽管遇到

当地居民的顽强抵抗和旧森林州的三次起义，仍然攻占了这个国

家，使它在以后三年内成为法兰西共和国和反法同盟间最重要的

战场之一１０９。法国人是多么不在乎瑞士那些难以攀登的高山和狭

谷，他们早在１７９８年３月间，当马森纳首先向奥军占领的最险峻

多山的格劳宾登州进攻的时候就已证明了。奥军当时占领着上莱

茵河谷。马森纳的部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越过了一些几乎不能

通过马匹的山口，突入河谷，占领了所有的出口，使奥军在短时间

的抵抗以后被迫放下了武器。奥军很快接受了这一教训；他们在对

山地战素有研究的霍策将军的指挥下转入进攻，以同样的战法赶

走了法军。以后，马森纳退到苏黎世附近的防御阵地，并在那里击

败了科尔萨科夫率领的俄军；接着苏沃洛夫越过圣哥达侵入瑞士，

不久溃退；最后，法军又经格劳宾登州进军提罗耳，麦克唐纳在严

冬从这里越过了三座在当时认为即使队伍成一路纵队行进也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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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山岭。在这以后，拿破仑的几次大规模战局都是在辽阔的多

瑙河与波河流域进行的，因为这几次战局具有远大的战略企图，即

切断敌军与他们补给中心的联系，击溃敌军，然后夺取补给中心，

这就需要起伏较小的地形和集中大量的兵力来进行决战，但这在

阿尔卑斯山区是无法达到的。然而，从拿破仑在１７９６年进行第一

次阿尔卑斯战局和他在１７９７年越过朱利恩阿包尔卑山脉向维也

纳进军直到１８０１年为止，整个战争历史证明：阿尔卑斯山的山岭

和深谷已再不能使现代军队望而生畏了；并且，从那时起直到

１８１５年止，阿尔卑斯山也从来没有给法军或反法大同盟的联军提

供过任何值得一提的防御阵地。

当你通过任何一个有山道从阿尔卑斯山北坡蜿蜒曲折地伸向

南坡的深谷时，你在山道的每一个转弯处都会看到极其险要的防

御阵地。以大家熟悉的维阿马拉山口为例。没有一个军官不愿向

你保证，他能以一营兵力守住这个狭谷，只要他确信不会被敌人从

后方迂回。可是问题就在这里。甚至在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山脊上

也没有一个山口是不能迂回的。拿破仑进行山地战的准则是：“山

羊能通过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人能通过的地方，一个营就能通过；

一个营能通过的地方，全军就能通过。”苏沃洛夫也曾这样做过，当

他被严密地堵在莱斯河谷时，他曾不得不率领军队沿着只能通过

一个人的羊肠小道行军，而且还有法国最善于进行山地战的将军

勒库尔布紧跟在他背后追击。

有些防御阵地，从正面进攻往往等于完全丧失理智，而这种从

后方迂回敌人的可能性能够绰绰有余地抵销这种防御阵地的力

量。防御者要防守敌人可能借以对阵地进行迂回运动的所有道路，

就会分散兵力，以致必败无疑。对这些道路至多只能加以监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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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退迂回部队的攻击，则应取决于预备队的合理使用和各部队指

挥官的机智灵活和行动迅速；然而，即使三四路迂回纵队中只有一

路获得成功，防御者就会陷入那种似乎所有迂回纵队都获得胜利

的困境。因此，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在山地战中，进攻对防御占有决

定性的优势。

从纯粹战术的观点研究这一问题，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防御

阵地通常都是狭谷，在谷地配置强大的纵队，而在高地上配置散兵

线作掩护。这种阵地可以从正面迂回，这时散兵群可沿谷地斜坡攀

登，包围防御者的优秀散兵的两翼；只要情况允许也可以派出小部

队沿山脊或与狭谷平行的谷地进行迂回，而迂回的大部队则可以

利用某一山道从翼侧或后方袭击防御部队。在所有这些场合，迂回

部队都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他们占领着较高的地势，能够俯视敌

方所占的谷地。他们可以使用滚木礌石打击敌人，因为现在没有一

个纵队会那样轻率，事先不肃清两侧山坡上的守军就进入深谷的。

所以，这种不久前还是人们惯用的防御方法，现在却反而被用来对

付防御者了。山地防御的另一个不利条件，是构成防御的基础的火

力，因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而大为减弱。火炮几乎毫无用处，如果

真正使用了火炮，退却时往往还是被扔掉。那些由轻榴弹炮组成

的、用骡子驮炮的所谓山地炮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这已为法军

在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所充分证明了１１０。至于谈到火枪和步枪的使

用，那末由于在山地到处可以找到掩蔽地，防御便失去了一个很重

要的优点，也就是说在防御阵地前面没有敌人必须在火力下通过

的开阔地。由此可见，无论从战术观点或战略观点来看，我们都会

得出奥地利卡尔大公——山地战的最优秀将领之一和论述这个问

题的最权威著作家之一——所做的结论：在这种战争中，进攻对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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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占有巨大的优势。

那末，这是不是说防御一个山国就毫无用处了呢？当然不是。

这只是说，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

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在阿尔卑斯山区，

几乎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整个战争就是一连串的小战斗，就是

进攻者不断试图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楔入敌方阵地，然后向前推

进。双方军队根据需要分散行动；无论哪一方都可能随时遭到对方

有效的攻击；双方都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能预见的情况上。

因此，防御者可以利用的唯一的有利条件，就是找出敌人的这些弱

点，急速地插到分隔开的各敌军纵队之间去。在这种场合，单纯消

极防御所仅仅依靠的那些坚固的防御阵地，就变成了可能诱使敌

人在那里进行主攻的许多陷阱，而这时防御的主力却指向了敌人

的迂回纵队，使每一支迂回的纵队都可能被迂回，而陷入它原来想

使防御者陷入的那种绝境。然而很明显，这种积极防御需要有机敏

灵活、经验丰富和指挥熟练的将领，需要有训练有素和行动敏捷的

部队，而且首先需要有指挥熟练而又极其可靠的旅长、营长、以至

连长，因为在这些场合，一切全靠各独立部队行动的迅速和机警。

还有一种现在大家已很熟悉的山地防御战，那就是民族起义

和游击战；游击战是绝对需要山地的，至少在欧洲是这样。这类战

争，我们可以举出四个战例：提罗耳起义，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的游

击战，巴斯克的卡洛斯派暴动和高加索部落反对俄国的战争１１１。虽

然这些战争给征服者带来不少麻烦，但其本身都没有获得成功。提

罗耳起义只是在１８０９年还受到奥地利正规军支持时才有威势。西

班牙的游击队虽然拥有国土极其辽阔的优越条件，但所以能够长

期进行抵抗，主要还是由于法军不得不经常以主力对付英葡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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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派战争所以进行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当时西班牙正规

军已经衰落，同时，卡洛斯派与克里斯亭娜的将军们又在进行无休

止的谈判；因此，这次战争也不能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最后，高加

索的斗争是给山地居民带来最大荣誉的一次山地战；在这一斗争

中高加索人所以取得一定的胜利，是由于他们在保卫自己的疆土

时主要采用了进攻战术。无论俄军（他们和英军一样是最不适于山

地战的）在哪里进攻高加索人，高加索人通常总是被击败，他们的

山村被破坏，他们的山道被俄军凭借据点加以控制。但高加索人抵

抗的力量却在于：他们经常离开山区向平原出击，经常突然袭击俄

军的警备部队和前哨，奔袭俄军第一线部队的深远后方，并不时在

俄军运动道路上进行伏击。换句话说，高加索人比俄军轻便灵活得

多，并且发挥了这一长处。事实上，在一切场合，甚至在山地居民的

暂时获胜的起义中，胜利的取得都是进攻行动的结果。在这方面，

这几次起义与１７９８年和１７９９年瑞士的起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在

后一场合，起义者往往占领初看起来好像是很坚固的防御阵地，在

那里静候法军到来，结果总是被法军击溃。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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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对波斯的战争
１１２

  英国不久前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根据最近的报告，他们打得

很猛烈，以致波斯的沙赫被迫投降。要了解这场战争的政治原因和

目的，必须回溯一下波斯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由自称是古代波斯皇

帝的后裔的伊斯马伊耳于１５０２年创建的、保持大国的强盛和威望

达两百多年之久的波斯王朝，１７２０年左右，在波斯东部各省的阿

富汗人起义时遭到了致命的打击。阿富汗人侵入了波斯西部，有两

个阿富汗王公还高踞了几年的波斯王位。可是不久，他们便被著名

的纳迪尔赶走了。起初，他是波斯王位的一位觊觎者手下的统帅。

后来，他自己据有了王位，不仅制服了起义的阿富汗人，而且以他

对印度的四海驰名的入侵大大促进了已经开始衰落的莫卧儿帝国

的瓦解，从而为英国在印度建立统治打下了基础。

在１７４７年纳迪尔－沙赫死后波斯处于一片混乱时，产生了阿

罕默德·杜兰尼领导的独立的阿富汗王国；这个王国合并了赫拉

特、喀布尔、坎大哈、白沙瓦等公国和后来为锡克教徒１１３占领的所

有土地。这个拼凑得极不牢固的王国在它的创建人死后就瓦解了；

它又重新分裂为原来的各个组成部分，即独立的、各有其自己首领

的、互相之间干戈不息的阿富汗部落，这些部落只有在必须共同对

付波斯的场合下才不得不联合起来。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间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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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由于种族不同而产生的、被历史传统加深了的、并且经常被边境

纠纷和相互责难保持着的政治对立，似乎同时又被宗教对立合法

化了，因为阿富汗人是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

而波斯则是异端的什叶派的堡垒。

尽管波斯人和阿富汗人之间存在着这种尖锐和普遍的对立，

他们毕竟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以俄国为敌。俄国最初入侵波

斯是在彼得大帝时代，但是这次入侵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在这方

面取得更多成功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他通过古利斯坦条约１１４夺去

了波斯的十二个省，这些省大部分位于高加索山脉南面。以土库曼

彻条约１１５告终的１８２６—１８２７年的战争，使尼古拉又从波斯夺去了

若干地区，而且禁止波斯船只在波斯自己的靠近里海岸边的领水

内航行。过去领土被占所留下的记忆、现在波斯所忍受的压迫以及

对将来可能再遭受侵略的忧惧，都同样地促使波斯产生对俄国誓

不两立的仇恨。至于阿富汗人，虽然他们同俄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

正的冲突，可是他们一向认为俄国是他们宗教的夙敌，是要把亚洲

一口吞下的巨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都把俄国当做天然的敌人，就

使得这两个民族都把英国看做自己的天然的盟友。因此，英国为要

保持自己的统治势力，只需扮成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善意的调停

者，坚决反对俄国人的入侵。假友好加上真抵抗，别的就什么也不

需要了。

然而不能说这种优越的地位被利用得很成功。１８３４年挑选波

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英国人不得不支持俄国所提议的一位王子，

次年，当这位王子同他的竞争者进行武装斗争时，又不得不给以资

财上的支持并派英国军官去积极援助１１６。被派到波斯去的英国使

臣都受命警告波斯政府不要受人挑唆：不要发动对阿富汗人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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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说这种战争除去浪费资财外，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可是当这些

使臣坚决要求上级授权来防止对阿富汗人一触即发的战争时，英

国政府却提醒他们注意１８１４年的旧条约中的一项条款，根据这项

条款的规定，如遇波斯与阿富汗发生战事时，英国人在未得到进行

调解的邀请之前不得加以干预。英国外交代表和印度英国当局认

为俄国在策划这场战争，因为这个大国想借波斯政治势力的向东

扩张而为俄军迟早侵入印度开辟道路。但是这些理由对当时领导

外交部的帕麦斯顿勋爵似乎没有起任何作用，至少是作用很小，于

是在１８３７年９月波斯军队侵入了阿富汗。波斯军队在打了一些小

胜仗以后，直抵赫拉特城，他们在城下扎下营寨，并在俄国驻波斯

宫廷大使西莫尼奇伯爵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围攻战。在这些军事

活动进行的全部期间，英国大使麦克尼耳却被相互矛盾的训令缚

住了手脚。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命令他“避免讨论波斯与赫拉特

的关系问题”，说这些关系似乎与英国无关；另一方面，印度总督奥

克兰勋爵又希望大使劝阻沙赫不要继续军事行动。在这次出征的

最初时刻，爱里斯先生召回了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官，但帕

麦斯顿又把他们派回去了。当印度总督再次命令麦克尼耳召回英

国军官时，帕麦斯顿又撤销了这道命令。１８３８年３月８日，麦克尼

耳前往波斯军营自荐居间调处，但不是以英国的名义，而是以印度

的名义。

１８３８年５月底，从开始攻城已经过了将近九个月，帕麦斯顿

才向波斯宫廷发出了一个威胁性的照会，第一次对赫拉特事件表

示抗议，第一次全力痛斥“波斯同俄国的联系”。同时，印度政府派

兵从海路开赴波斯湾，下令夺取不久前为英国人占据着的哈腊克

岛。稍后，英国大使从德黑兰转到埃尔斯伦，而前往英国的波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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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则不准入境。在比期间，赫拉特虽遭长期封锁，但未屈服，波斯人

的每次进攻都被打退，１８３８年８月１５日沙赫被迫撤围，匆忙地把

军队撤出阿富汗。英国人的活动本来可以就此结束，但是事情的演

变却奇怪之至。英国人不满足于制止了波斯想侵占一部分阿富汗

领土的企图，——他们认为这一企图是在俄国的示意下和为了俄

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决定把整个阿富汗攫为己有。著名的阿富

汗战争１１７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人的惨败，而谁该

对这次战争负实际责任，迄今也还是一个大秘密。

成为目前同波斯开战的理由的事件，同阿富汗战争之前的情

况很相似，即波斯人向赫拉特进军，而这次进军的结果是占领了该

城。但是说来令人奇怪，英国人这次以盟友和保护者的姿态支持的

恰恰是在阿富汗战争时他们极想推翻而未能推翻的多斯特－穆罕

默德。这次战争是否包含着同前次战争同样异手寻常和出人意料

的后果，尚待分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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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

  英军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在波斯湾占领了波斯最重要的港口

布什尔，其借口无非是赫拉特这个不久前被波斯军队占领的阿富

汗的公国１１８应当归谁所有的问题。赫拉特现在之所以具有重要的

政治意义，是因为它是西面和北面的波斯湾，里海和亚克萨尔特河

同东面的印度河之间整个地区的战略中心；因此，一旦英国和俄国

为了争夺亚洲的霸权而发生严重冲突（英国侵入波斯可能加速这

一冲突），赫拉特就将成为双方争执的主要目标，而且可能成为双

方最先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战区。

赫拉特被赋予这样重要的意义，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凡是了解

它的地理位置的人，都应该理解这一点。波斯的内陆是四面环山的

高原，水流不能外溢。这些水流不足以形成一个或几个中央湖泊；

它们不是被广阔的沼泽地化为乌有，就是逐渐消失在干燥的大沙

漠中。这个大沙漠占着波斯高原的绝大部分，形成了波斯西部和东

北部之间的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沙漠北面的边界是霍

拉桑山脉，它由里海的东南角几乎向正东延伸，形成厄尔布尔士山

脉和兴都库什山脉之间的连接线；霍拉桑山脉分出一道支脉向南

延伸，将波斯沙漠跟灌溉较好的阿富汗地区分隔开来，而赫拉特正

是位于这个分隔开来的地方。赫拉特周围是相当广阔而且特别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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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的谷地，为它提供生存资料。在霍拉桑山脉的北面，有与其南麓

的沙漠相似的沙漠。几条像木尔加布河那样的大河，在这里也被沙

漠化为乌有。但是奥克苏斯河与亚克萨尔特河，由于水势十分强

大，冲过了沙漠，在下游形成了适于耕作的广阔谷地。在亚克萨尔

特河的那边，沙漠便逐渐带有南俄罗斯草原的性质，并且最后完全

与它融合在一起。因此，在里海和英属印度之间有三个文化比较发

达的不同地区：第一，波斯西部的几个城市：设剌子、休斯特尔、德

黑兰、伊斯法罕；第二，阿富汗的几个城市：喀布尔、加兹尼、坎大

哈；第三，土尔克斯坦的几个城市：希瓦、布哈拉、巴耳赫、萨马尔

汗。在所有这些城市之间保持有相当频繁的联系，而这些联系的中

心，自然是赫拉特。所有从里海到印度河以及从波斯湾到奥克苏斯

河的道路，都在这个城市会合。赫拉特是喀布尔到德黑兰以及设剌

子到巴耳赫途中的一个商队旅舍。经耶兹德和库希斯坦穿过波斯

沙漠的那条沿途有绿洲的大驿路，直通向赫拉特；另—方面，从西

亚细亚通往东亚细亚和中亚细亚的唯一的一条绕过沙漠的道路，

得经过霍拉桑山脉和赫拉特。

因此，赫拉特在强国的手里是可以用来控制伊朗和土尔克斯

坦，即波斯和奥克苏斯河北面地区的一个据点。谁占有赫拉特，谁

就充分握有中央阵地的全部优势，因为以这一阵地为中心向任何

方向进攻，比从伊朗或土尔克斯坦的其他任何城市进攻，都更加容

易，更有把握获得胜利。同时，阿斯特拉巴德、希瓦、布哈拉、巴耳

赫、喀布尔和坎大哈等城市彼此之间交通非常困难，即使从所有这

些城市向赫拉特发起共同进攻，也很少有可能获得胜利。向赫拉特

进攻的各纵队，几乎不可能互相取得联系，而赫拉特如果有一位果

敢的将军，却可以袭击它们并将它们各个击破。尽管如此，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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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从坎大哈、喀布尔和巴耳赫推进的各纵队，一定要比从阿

斯特拉巴德、希瓦、布哈拉分进合击的各纵队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大

一些，因为从阿富汗方面进攻时，是从山地到平原，而且可以完全

不经过沙漠，然而从里海和阿腊克斯河方面进攻时，只有一个纵队

（从阿斯特拉巴德出发的）可以不经过沙漠，而其他各纵队则必须

经过沙漠，以致完全不可能互相取得联系。

以赫拉特为共同中心的三个文化中心，形成了三类不同的国

家。在西边是波斯，土库曼彻条约已将它变成俄国的附属国。在东

边是阿富汗和俾路支诸国，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喀布尔和坎大

哈现在可以列为英印帝国的附属国。在北边是土尔克斯坦的希瓦

和布哈拉两个汗国；这两个汗国虽然名义上中立，但当发生冲突

时，它们几乎一定会倒向获胜可能性较大的一方。波斯实际上从属

俄国，而阿富汗实际上从属英国，这种情况可由俄国已派兵去波

斯，而英国已派兵去喀布尔的事实来证明。

俄国占有里海西岸和北岸的全部地区。巴库（距阿斯特拉巴德

３５０英里）和阿斯特拉罕（距阿斯特拉巴德７５０英里），是两个可供

设置军用仓库和集结预备队的上好地方。当俄国里海舰队控制着

这个内海时，俄国可以很容易地向阿斯特拉巴德输送必需的物资

和援军。在里海东岸通往咸海的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有俄国的堡

垒。由此向北方和东方，伸展出一道俄国的堡垒线，沿线散布有乌

拉尔河流域哥萨克人的村庄，这道堡垒线早在１８４７年就已经由乌

拉尔河推进到了恩巴河和土尔盖河，即向俄国统治下的吉尔吉斯

诸汗国境内和咸海方向推进了１５０—２００英里。此后，实际上已在

咸海沿岸修筑了堡垒，现在在咸海和亚克萨尔特河上都有俄国的

轮船航行。甚至有消息说，俄军已占领希瓦，不过这种说法至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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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过早。

俄国人向中亚细亚或南亚细亚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时所必须

遵循的作战路线，是自然条件规定了的。如果从陆路由高加索沿里

海西南岸前进，就会遇到巨大的天然障碍——波斯北部的山脉，并

且会使进攻的军队在到达主要目的地赫拉特之前必须通过１１００

英里以上的路程。如果从陆路由奥连堡向赫拉特进攻，则进攻的军

队不仅要经过那个使彼罗夫斯基的军队在征讨希瓦时遭到复灭１１９

的沙漠，而且还要经过两个同样不好客的沙漠。从奥连堡到赫拉特

的距离，按直线计算有１５００英里，但是如果俄国人从这一方向进

攻，则奥连堡将是俄军能够选来作为作战基地的最近地点。此外，

俄属阿尔明尼亚同奥连堡都几乎完全与俄国的中心隔绝，前者被

高加索山脉所隔绝，后者被大草原所隔绝。要在这两个地方把夺取

中亚细亚所必需的物资和军队集中起来，是根本谈不上的。因此，

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横渡里海，以阿斯特拉罕和巴库作为基地，

以里海东南岸的阿斯特拉巴德作为监视站，而且这条路到赫拉特

总共只有５００英里。这条路线具有俄国所能期望的一切优越性。阿

斯特拉罕在伏尔加河上的位置，正如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上的

位置一样。它位于俄国最大的一条河流的河口，而这条河流的上游

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中心——大俄罗斯，所以它具有

一切方便条件可被用来转运人员和弹药，以组成强大的远征军。由

阿斯特拉罕乘轮船走四天，乘帆船则走八天，便能到达里海对岸的

阿斯特拉巴德。里海本身无疑地是俄国的内海，而阿斯特拉巴德

（现已被波斯沙赫献给俄国），则位于由西面到赫拉特这条唯一的

道路上的起点。这条道路通过霍拉桑山脉，完全不经过沙漠。

俄国政府就是根据上述情况采取行动的。俄军准备在事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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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复杂时用来向赫拉特进攻的主力，现正向阿斯特拉巴德集中。此

外，还有两个侧路纵队，不过它们与主力的协同至少是很成问题

的，因而每个纵队都有独立的任务。集中在塔夫利兹的右路纵队，

任务是掩护波斯西部边境，防止土耳其人向那里采取任何敌意行

动，并在必要时开往哈马丹和休斯特尔，以掩护首都德黑兰，使它

免受土军和在波斯湾布什尔港登陆的英军的进攻。左路纵队由奥

连堡进攻，很可能得到由阿斯特拉罕开往里海东岸的援军。它应当

保证占有咸海周围的地区，并向希瓦、布哈拉和萨马尔汗进发，争

取这些国家保持中立或协助俄军作战；此外，还要尽量沿奥克苏斯

河而上，向巴耳赫推进，以威胁英军在喀布尔附近的或靠近赫拉特

的翼侧和后方。据我们所知，俄军各支队伍已在途中，而且中路纵

队已抵阿斯特拉巴德，右路纵队已抵塔夫利兹。至于左路纵队的推

进情况，大概在若干时间内我们还不会得到消息。

在英军方面，作战基地是印度河的上游地区；他们的仓库一定

是设置在白沙瓦。他们已从那里向喀布尔派出了一个纵队，喀布尔

距赫拉特按直线计算为４００英里。但当发生严重的战争时，英军除

应占领喀布尔外，还应占领加兹尼、坎大哈，以及可用来防守阿富

汗通路的各个山中堡垒。他们在这方面所要遇到的困难，未必比俄

军占领阿斯特拉巴德时所遇到的困难更大，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是

帮助阿富汗人反对波斯的侵犯。

英军从喀布尔至赫拉特的进军，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不

需要向翼侧派出纵队，因为俄军的任何一支侧路纵队都不可能接

近这个地区；而如果奥连堡纵队经过几天行军后由布哈拉进抵巴

耳赫，那末喀布尔的强大预备队会立即予以迎头痛击。英军占有一

个优势，就是他们的作战线比较短；因为，虽然赫拉特恰恰位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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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各答和莫斯科的正中间，但是英国在喀布尔河和印度河汇合处

附近的作战基地距赫拉特只有６００英里，而俄国在阿斯特拉罕的

作战基地距赫拉特则为１２５０英里。喀布尔的英军距离赫拉特比

阿斯特拉巴德的俄军距离赫拉特近１００英里，而且据我们所知道

的地形条件，英军所经过的地区，耕作较好，居民较多，道路也比俄

军在霍拉桑可能遇到的要好。至于谈到两国的军队，那末英军无疑

在适应气候方面胜过俄军。英军的欧洲团队无疑将和他们在因克

尔芒的伙伴们一样具有坚韧不拔的刚毅精神，而对西帕依步兵１２０

也丝毫不能轻视。查理·纳皮尔爵士——而他从头到脚是统帅也

是兵士——曾在多次战斗中亲自看到过西帕依作战的情况，对他

们极为推崇。正规的印度骑兵价值不大，可是非正规的印度骑兵却

很出色，他们在欧洲军官的指挥下，无疑地将胜过哥萨克骑兵。

当然，再继续议论这样一次战争的前景，是完全无益的。没有

可能猜出双方会派出多少军队。无法预见现在看来正在临近的这

种重要事变一旦到来时所要发生的全部情况。能够肯定的只有一

点：由于双方到赫拉特都需要通过很远的路程，所以双方在赫拉特

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地区用来决定斗争结局的军队，都不会太多。这

次斗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决定于赫拉特周围各国宫廷中

的外交阴谋活动和贿买活动。在这些活动方面，俄国人几乎一定会

占上风。他们的外交办得较好，而且带有更多的东方特色：他们知

道如何在必要时不吝惜金钱，而最主要的是他们在敌人内部有自

己的朋友。英国向波斯湾的远征，只不过是一种声东击西的行动。

这一行动虽能吸引住很大一部分波斯军队，但不能取得很多的直

接战果。即使把现在驻在布什尔的５０００人增加两倍，英军顶多也

只能进到设剌子为止。但是这次远征本来也并不指望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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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能让波斯政府看到，这个国家可能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那

末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如果对英军的这次远征抱有更大的期望，

那是荒谬的。因为真正决定整个伊朗和土尔克斯坦命运的路线，是

从阿斯特拉巴德到白沙瓦这条路线，而在这条路线上具有决定意

义的地点是赫拉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月底至

２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２月１９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９４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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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的新预算
１２１

１８５７年２月２０日于伦敦

  预算的喜剧遭到了现任财政大臣乔治·路易斯爵士的沉重打

击。在罗伯特·皮尔执政时期，向议会作预算报告成了一种必须按

照极庄严的国家礼仪来进行并且用一切华丽辞藻来讴歌的宗教仪

式。此外还要求这个仪式至少延续五个小时。迪斯累里先生模仿

了罗伯特爵士对待国家钱包的这套礼节，而格莱斯顿先生在这方

面比他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乔治·路易斯爵士也不敢违背这个传

统。因此他的演说长达四小时，他慢条斯理地、拖拖拉拉地、翻来复

去地说个没完，直到可尊敬的议员开始抓起帽子纷纷向外跑，引起

了一阵哄堂大笑，这才突然打断了他的演说。

这位可怜的演员大声说道：“非常抱歉，我得向渐渐减少了的听众继续我

的演说；可是我必须对留下来的人说明，打算实行的改变究竟会产生什么作

用。”

当乔治·路易斯爵士还是“爱丁堡评论”
１２２
的才子的时候，他

就已经以论证累赘难懂闻名，而不是以说理充分透彻或者语言生

动活泼闻名了。他个人的缺点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在议会受到

挫败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些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情况，甚至最老练的

议会演说家也会因而弄得狼狈不堪的。像威廉·克莱爵士在赫尔

向他的选民无意中泄露的那样，起初帕麦斯顿勋爵本来决定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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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期还保持战时税，可是，由于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所说的并

且得到格莱斯顿先生支持的关于所得税的提案有被提出的危险，

他不得不立刻一反初衷，完全改变他的财政策略。因此，可怜的乔

治·路易斯爵士得在最短促的期限内改变他的全部计算、一切数

字和整个方案，而他那篇为捍卫军事预算而准备的演说，现在必须

用来捍卫假冒的和平预算了——这种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代替〕，如果

不是讲得像催眠曲那样，可能是很有趣的。然而还不止于此。罗伯

特·皮尔爵士的历次预算，在他１８４１年至１８４６年执政时期，由于

当时自由贸易派１２３与保护关税派①、利润与地租、城市与乡村之间

的激烈斗争，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曾被看

做是怪诞可笑的东西，因为它的内容令人摸不清究竟是要恢复保

护关税主义还是要彻底摈弃它；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则曾被人们

过分渲染，说它是用财政手段使胜利的自由贸易至少稳定七年的

办法。这些预算所反映的社会矛盾，使这些预算得到人们积极的对

待，但是乔治·路易斯爵士的预算，从一开始就只能作为内阁反对

者的共同攻击对象而引起人们的反感。

乔治·路易斯爵士的预算，就其收入部分的最初方案而言，用

很少的几句话就能说明。它里面已没有战时规定的９辨士附加所

得税，因而所得税就从每一英镑收入征收１先令４辨士减少到征

收７辨士；这个税率一直要实行到１８６０年。另一方面：对酒精饮料

仍然要征收全部战时税，对糖和茶仍然要征收部分战时税。仅此而已。

本财政年度的所得税，包括附加的９辨士战时税在内，提供

１４１英国的新预算

① 手稿中在“保护关税派”的后面，插入了以下这几个字：“工业资本家与土地所

有者”。——编者注



１６００万英镑以上的收入，这笔收入来自社会各阶级，其分摊情况

大致如下：

第一类——不动产  ８００００００ 英镑…………………

第二类——农场主  １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第三类——公债  ２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第四类——商界和自由职业界  ４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第五类——薪饷  １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共 计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英镑……………………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所得税的负担完全落在社会上层阶级和

中层阶级的身上；的确，这部分税收的三分之二以上是来自贵族和

大资产阶级的收入。但是，英国的小资产阶级，由于有其他的战时

税、昂贵的物价和高涨的贴现率，受所得税的折磨也是很厉害的，

因此迫不及待地要把它摆脱掉。然而，要不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想

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的狭隘的私心戴上博爱的假面具并摆脱他们

无法转嫁给人民大众的捐税负担，因而带头鼓动，那末小资产阶级

的呼声未必能在报刊上反映出来，当然更谈不上在议会中反映出

来了。法国在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ｈｏｎｎêｔｅｅｔｍｏｄéｒéｅ〔诚实而温和的共和

国〕时期曾把所得税斥为走私的社会主义而防止了采取这种税收

的措施，而如今英国企图在同情人民疾苦的借口下来废除这同一

种税收。这套把戏玩得真是非常娴熟。在刚确立和平１２４之后，小资

产阶级的代表不是先攻击所得税本身，而是只攻击它的战时附加

部分，以及它的不平等的分摊办法。上层阶级也假装和大家一样感

到不满，但是其目的只是歪曲这种不满的真正意义，把要求降低对

小额收益的课税变成要求免去对大量收益的课税。小资产阶级在

斗争激烈时，由于急于求得早日减轻负担，没有发觉这种偷天换日

的做法，同时也没有顾到可以保证自己得到强大同盟者支持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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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至于工人阶级，他们既没有自己的机关刊物，也没有代表参加

选举机构，他们的要求更谈不上了。

大家知道，罗伯特·皮尔爵士的自由贸易的措施是以所得税

作为基础的。不难理解，直接课税是自由贸易在财政上的表现。如

果说自由贸易还有一些意义，那末它就是意味着取消关税、消费

税、以及直接妨碍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捐税。

如果捐税不能通过关税和消费税来征收，那末只好直接按照

财产利收入来征收了。但是在税收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种捐税减

少，必然会引起另一种捐税相应地增加。这种减少和增加必定成反

比例。因此，如果英国公众想取消大部分直接税，那末就得准备让

商品和工业原料纳更高的税，总之，就得准备放弃自由贸易制度。

在欧洲大陆上正是这样来解释目前的运动的。比利时的一家报纸

写道：

“在根特举行的一次讨论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会议上，有一位发

言人举出英国又在反对征收所得税的情况，作为英国舆论在转向保护关税主

义的证明。”

同样，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在他们最近一次呼吁书中，就表示

担心大不列颠会重新回到限制的原则上去。

他们说：“很难相信会出现这种全国性的盲目现象，但是任何一个稍微有

点头脑的人，不能不看到，目前这种宣传所针对的正是这个目的，而不是任何

其他的目的。”

因为自由贸易，从而直接课税，在大不列颠是工业资本家所使

用的对付土地贵族的进攻武器，所以工业资本家和土地贵族对所

得税的共同征讨，就在经济方面证明了成立联合内阁１２５在政治方

面所证明了的东西，也就是说，证明了英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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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了避免向无产阶级让步而力图与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妥协。

乔治·路易斯爵士在向反对所得税同盟的要求投降时，立刻

把事情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来了。丝毫没有取消证券税，丝毫没有

放弃火灾保险单的印花税，丝毫没有降低酒税，相反地，却提高了

茶和糖的进口税。按照格莱斯顿先生的①财政方案，茶税应该②先

从每磅１先令６辨士降低到１先令３辨士，再降低到１先令；糖税

应该先从每公担１英镑降低到１５先令，然后③再降低到１３先令４

辨士。这只是指精制糖而言。白砂糖税应该从１７先令６辨士逐渐

降低到１３先令２辨士和１１先令８辨士；黄砂糖税应该从１５先令

降低到１１先令８辨士和１０先令６辨士；褐砂糖税应该从１３先令

９辨士降低到１０先令７辨士和９先令６辨士；糖浆税应该从５先

令４辨士降低到３先令９辨士。战争阻碍了这个方案的实现；但是

按照１８５５年通过的法律，这个方案应该在１８５７年和１８５８年逐渐

实现。在１８５５年４月１９日把茶税从每磅１先令６辨士提高到１

先令９辨士的乔治·路易斯爵士，建议把这种税在四年内降低到

１先令，即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降低到１先令７辨士，在１８５８—１８５９

年降低１先令５辨士，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降低到１先令３辨士，最

后降低到１先令。对于糖税，他也建议采取这种办法。我们知道，

对糖的需求超过了供应，世界市场上糖的存货减少了，例如目前在

伦敦只有４３７００吨，而两年以前还有７３４００吨。自然，糖价也就提

高。至于茶，帕麦斯顿对中国的进军使供应受到人为的限制，因而

也造成了价格的提高。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在商品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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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格上涨时期，要想使关税的任何降低不仅有利于进口商，而且

也有利于广大的消费者，就必须使这种降低进行得很迅速，而且数

量极其可观。但是乔治·路易斯爵士却反而断定说，在价格上涨的

情况下，关税降低得越少，就越有利于消费者。这种说法只能与他

的所谓邮政收费是直接税以及所谓混乱是任何课税的特点这种奇

谈相提并论。

以提高英国人民的日常消费品茶和糖的关税来弥补所得税的

减少，这就是公然减轻对富人的课税，增加对穷人的课税。但是这

项理由未必能阻止下院通过这种措施。然而有些茶商，他们之所以

缔结了大宗的合同和协定，据他们说，完全是由于信赖乔治·路易

斯爵士于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９日在下院所做的声明（海关总署于１８５６

年１１月１１日向茶商传达过这项声明），即“１８５７年４月６日茶税

将降低到１先令３辨士”。因此，茶商坚持要让他们能够履行自己

的义务，要使预算的道义上的义务得到遵守。同时，格莱斯顿先生

也很乐意报复一下帕麦斯顿，因为帕麦斯顿在利用皮尔分子先推

翻得比内阁，然后推翻罗素内阁，最后推翻他们自己的长老——年

迈的阿伯丁的内阁之后，忘恩负义地把皮尔分子丢开了１２６。此外，

格莱斯顿，作为１８５３年财政方案的起草人，自然要保卫他自己那

份模范的预算，使它不受乔治·路易斯爵士的无礼侵犯。因此，他

宣称，他打算①提出以下这个提案：

“根据１８５５年的关税法，本议院不同意对茶税和糖税作任何增加。”

一直到现在，我只谈到预算的一个方面，即它的收入部分。现

在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另一个方面，即预计的开支。如果说计划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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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部分是英国官方社会目前状况的写照，那末，预计的开支更是

英国本届政府状况的写照了。帕麦斯顿需要钱，而且需要一大笔

钱，不仅是为了牢固地确立他的独裁，而且也为了满足他的轰击广

州、对波斯作战、向那不勒斯进军等等的贪欲。所以他才提出这种

比１８１５年媾和以来的最高支出还超过大约８００万英镑的和平时

期的预算。他要求６５４７４０００英镑，而过去迪斯累里先生只要有

５５６１３３７９英镑，格莱斯顿先生只要有５６６８３０００英镑就心满意

足了。当然，约翰牛应该预见到，关于在东方取得军事荣誉的幻想，

将来一定会体现为税务检查官手中的沉甸甸的账单。

但是，由于战争关系而额外加征的年度税额不能超过３６０万

英镑，即：２００万英镑来自１８５７年５月到期的国库债券；１２０万英

镑来自２６００万英镑新长期国债和８００万英镑短期国债的利息；

最后，大约４０万英镑来自新债的还本基金。这样，加征的战时税实

际上还够不上帕麦斯顿勋爵所要求的额外支出的一半。但是他的

军事预算完全可以说明这些额外支出的增长。陆军和海军的全部

预算从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４０年平均甚至还不到１３００万英镑，但是在

路易斯的预算中竟达到２０６９９０００英镑。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与

战前最后五年的各个军事预算对比一下，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到，

１８４９年的预算是１５８２３５３７英镑，１８５０年的是１５３２０９４４英镑，

１８５１年的是１５５５５１７１英镑，１８５２年的是１５７７１８９３英镑，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的是１７８０２０００英镑，并且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的预算

在批准时已经考虑到即将爆发战争。

乔治·路易斯爵士遵照辉格党人的所调树液生来就是喂养蠕

虫的这种正统理论，举出１８５６年关于进出口的材料中所反映的国

民财富的增长作为增加政府支出的理由。即使结论是正确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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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还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只须看一看现在在伦敦流浪街头和

向习艺所１２７求援的成千上万一贫如洗的工人；只须看一看关于官

方收入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这件尽人皆知的事实：１８５６年英国的

茶、糖和咖啡的消费量减少了许多，只有酒精饮料的消费量略有增

加。最后，只须看一看去年的贸易报告，正像现任财政部秘书长威

尔逊先生本人所承认的，这份报告清楚地证明了１８５６年英国贸易

的利润与贸易的增长成反比例。看来，反对派领袖自然而然的策略

应当是集中主要火力攻击这些过度的支出。但是，迪斯累里先生如

果这样直接起来反对这种贵族式的挥霍，很可能受到自己那些同

僚的暗算①。因此他只好采取极其微妙的手腕②——在论证他的反

对帕麦斯顿预算的提案时，不说这个预算为１８５７年和１８５８年规

定了过度的支出，而是说这个预算没有保证国家在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

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得到必要数量的收入。

不论怎样，下院关于预算的辩论将是极其有趣的，这不仅是因

为这场辩论要决定本届政府的命运，因为这场辩论是迪斯累里—

格莱斯顿—罗素联盟反对帕麦斯顿的一出好戏，而且还因为财政

反对派的矛盾——他们坚持取消所得税，禁止增加糖税和茶税，但

又不敢公然反对过分庞大的支出——就其本身而言，无疑将是我

们实践中崭新的东西。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２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９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４９５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７４１英国的新预算

①

② 手稿中用的不是“极其微妙的手腕”，而是“最可怜的诡计”。——编者注

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但是如果迪斯累里先生认真地反对那些贵族食

税人，很可能受到他自己那帮人的背后攻击。”——编者注



卡·马克思

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

１８５７年２月２７日于伦敦

  得比伯爵和科布顿先生谴责对华军事行动的两个议案，都按

照早先所作的声明被提出了，一个是２月２４日在上院提出的，另

一个是２月２７日①在下院提出的。上院的辩论是在下院开始辩论

的那一天结束的。上院的辩论给帕麦斯顿内阁以沉重的打击，使它

只得到３６票比较微弱的多数。下院的辩论也许会以内阁的失败而

结束。但是不管下院的讨论将引起多么大的兴趣，上院的争论已经

把论战双方的理由讲尽了，而得比和林德赫斯特两位勋爵的精彩

演说已经预先说出了能言善辩的科布顿先生、爱·布尔韦尔爵士、

约翰·罗素勋爵以及ｔｕｔｔｉｑｕａｎｔｉ〔诸如此类的人〕所要说的话。

政府方面唯一的法学权威——大法官②说过：“如果英国在

‘亚罗号’事件上没有充分的根据，那末英国的一切行动自始至终

都是错误的。”得比和林德赫斯特无疑地都证明了英国在这划艇事

件上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他们的论据同英国发表最初报道后“论坛

报”专栏文章所援引的论据十分符合③，所以我在这里只须把他们

的论据简略地叙述一下。

８４１

①

②

③ 见本卷第１１２—１１７页。——编者注

克兰沃斯。——编者注

“马克思论中国”劳伦斯和韦斯哈特出版公司１９５１年伦敦版所载日期为２月

２６日。——译者注



英方为推卸广州屠杀
１２８
的罪责而硬加在中国政府身上的罪名

是什么呢？那就是：违背了１８４３年的善后补充条约第九款。该款

规定，凡逃抵香港殖民地或潜藏于英国军舰或商船上的中国罪犯，

中国当局不得自行逮捕，而应通过英国领事提取，由英国领事将罪

犯引渡给地方当局。现在中国官员却撇开英国领事，逮捕了停泊在

珠江江面的划艇“亚罗号”上的中国海盗。所以也就发生了一个问

题：“亚罗号”是不是英国船？据得比勋爵说：

“该船是由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

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

既然如此，这只中国船是怎样变成英国商船的呢？是靠在香港

买到了英国船籍登记证或航行执照。这种登记证的法律根据是

１８５５年３月香港地方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不

仅违背了中英之间的现有条约，并且还取消了英国自己的法律。因

此，它是无效的。这个命令只有依据商船条例才能在英国人眼中取

得一点合法的外貌，但商船条例是在香港的命令颁布了两个月后

才通过的。况且这个命令与商船条例的条款根本就不一致。因此，

划艇“亚罗号”所借以取得船籍登记证的那个命令，不过是一张废

纸。然而即使依照这张不值一文的废纸，“亚罗号”也得不到它的保

护，因为这只船已违背它所规定的条件，船的执照已经满期。这一

点，连约翰·包令爵士①自己也承认。可是，有人说，不管“亚罗号”

是不是英国船，总之，船上挂的是英国国旗，而这面旗子受到了侮

辱。首先②，如果挂了旗子，那末这面旗子是挂得不合法的。然而究

９４１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

①

② 在手稿中是这样写的：“但是，首先，‘亚罗号’没有权利挂英国国旗，约翰·包

在手稿中是这样写的：“曾写信给巴夏礼领事，说‘亚罗号’无权得到英国的庇

护的约翰·包令爵士”。——编者注



竟是不是挂了旗子呢？关于这一点，⒇在英国和中国的声明中是有

分歧的。但是，中国的声明已经为领事们所转交的、葡萄牙第８３号

划艇的船长和船员的证词证实了。１１月１３日的一期“中华之

友”１２９援用这些证词说道：“现在广州尽人皆知，该艇被捕获前，已

有六天没有挂英国国旗。”可见，挑起冲突的法律根据不能成立，拘

泥于国家荣誉的形式问题也不能成立③。

得比勋爵在这次演说中很知趣地完全克制了爱讲俏皮话的习

惯，从而使自己的论据具有严格的法律性质。可是，他不费什么力

气就使自己的演说充满了极深刻的讽刺。实际上，身为英国世袭贵

族首领的得比伯爵是在反驳边沁的得意门生、以前的博士、现在的

爵士约翰·包令；他是在维护人道，驳斥那位选择人道为职业的

人；他是在捍卫各国的真正利益，反对那位坚持外交礼节的彻头彻

尾的功利主义者；他诉诸《ｖｏｘｐｏｐｕｌｉ—ｖｏｘｄｅｉ》〔“民声即天声”〕

的公式，反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１３０这一公式的拥护者。征服

者的后裔宣扬和平，而和平协会１３１的一个会员却鼓吹开炮；得比痛

斥英国舰队的行动，说那是“卑鄙的行径”和“可耻的军事行动”，而

包令却因为这种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怯懦的横暴行为而祝贺舰队

的“辉煌成就，无比勇敢，以及军事技巧和英勇气概的卓越结合”。

得比伯爵越是好像不大意识到这些对比，这些对比的讽刺性就越

是尖刻。他在一次历史的大讽刺中占了上风，这次历史的大讽刺不

是由个别人物的机智灵敏造成的，而是由客观情势的滑稽可笑造

成的。在全部英国议会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次贵族对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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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

③ 手稿的片断到此为止。——编者注

令爵士本人在１０月１１日自香港寄给巴夏礼领事的信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因

此”。——编者注



户的精神上的胜利。

得比勋爵一开始就声明：他“只能依据他打算批判其行为的那

些人所提供的声明和文件”；他认为“这些文件”完全足以“论证他

的论点”。可是已经公正地指出过，政府这样公布的这些文件使政

府有可能将全部责任推卸给自己的部属。这一点也不假：议会中政

府反对派的攻击完全指向包令及其同伙，政府可以同意这种攻击

而丝毫不损害本身的地位。我现在引用勋爵本人的话：

“我不愿意说任何不尊敬包令博士的话。他也许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但

据我看来，在准许他进入广州的问题上，他简直是害了偏执狂。（赞同声和笑

声）我相信，他真的梦见自己进入广州了。我相信，这是他清早醒来的第一个

念头，也是他入睡以前的最后一个念头，他要是半夜醒来，这个念头也会出

现。（笑声）我相信，约翰·包令爵士只要能在广州衙门受到正式的接待，他会

认为，同这件事所得到的巨大利益相比，任何牺牲都不为大，任何通商中断都

不足惜，任何流血都不足悔。（笑声）”

接着是林德赫斯特勋爵发言：

“约翰·包令爵士不仅是全权代表，而且是著名的人道宣扬者（笑声），他

自己承认船籍登记证是无效的，那只划艇没有权利挂英国国旗。可是请注意

他所说的话：“船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不过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

帝的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透露给他们。’他甚至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实

质上他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人并没有犯下任何违背条约的罪过，但是我们

不告诉他们这件事；我们坚持要求赔偿损失并且要求在送回被捕者时举行特

别仪式。要是不按照这种仪式送回水手，那末采取什么补救办法呢？很简单，

攫夺一只中国帆船，即中国兵船。如果这还不够，那就再攫夺几只，直到我

们强迫中国人屈服为止，虽然我们明知他们有理，而我们没有理。（赞同声）

以往有过比这更恶劣更可耻的行为吗？还有过比这位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的

人提出的口实更虚伪的吗？——且不说更欺诈的，但是在我国虚伪就等于欺

诈。（赞同声）令人惊异的是，这位约翰·包令爵士竟会认为他有宣战的权利。

一个处在这种地位的人在必要时有权进行自卫，对于这一点，我是能够理解

的；可是竟因此而以那样一种理由，那样一种口实来采取进攻行动，这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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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上难以找到的最不寻常的事情。从提交给议院的文件中可以十分明显

地看出，自从约翰·包令爵士一开始就任现职以来，他的野心就是要达到他

的许多前任根本没有达到的目的，那就是进入广州城。他一心一意地要达到

进入广州城的目的，而毫无必要地使国家卷入了战争。结果又怎样呢？属于

英国臣民的、价值１５０万英镑的巨额财产，现在在广州被没收了；此外，我

们的商馆被烧光了；而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由于一个最有害的人的有害政策

造成的。

  ‘骄傲的世人

  掌握到暂时的权力，

  却会忘记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头盛怒的猴子一样，

  装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们也都流泪心伤。’①”

最后，格雷勋爵发言：

“如果诸位看一看文件，便会相信，当约翰·包令爵士请求会见叶总督

时，总督表示自己准备会见他，不过指定商人伍浩官座落城外的房子作为会

面地点。然而约翰·包令爵士却觉得，除了总督官邸以外，到任何地方去都

有失尊严。在通过议案时，如果期待不到什么别的结果，我希望至少得出这

样一个有益的结果，即立刻召回约翰·包令爵士。”

约翰·包令爵士在下院也遭到同样的斥责，而科布顿先生甚至

在一开始演说时就郑重宣布同这位“有着二十年交情的人”绝交。

从得比、林德赫斯特和格雷三位勋爵的演说中摘引的原话证

明，帕麦斯顿勋爵的政府只要撇开约翰·包令爵士，不让自己同

这位“著名的人道宣扬者”混在一起，就可以挡开攻击。政府所

以能这样轻易地摆脱窘境，既不是由于政府反对派的宽容，也不

是由于政府反对派的策略，而完全是由于提交议会的那些文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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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莎士比亚“量罪记”第二幕第二场。——编者注



要稍微看一看这些文件以及根据这些文件所进行的辩论，这一点

就很清楚了。

约翰·包令爵士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这还有什么

可以怀疑的呢？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说，这个人“完全自行

其是，既不和他国内的上司商量，也不考虑上司的政策”，这难道

还没有证实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帕麦斯顿勋爵要在他的政府处

于不稳定状态，在他遇到财政、对波斯战争、秘密条约、选举改

革１３２、联合内阁等种种困难的时候，在他感觉到两院注视他的目光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肃而较少赞扬”的时候，——为什么他恰

好要选定这个时候，冒着不仅使自己的地位更加恶化而且使自己

彻底垮台的危险，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向另外一个人，而

且是向他的一个属下表现出始终不渝的忠忱呢？为什么他要把自

己新生的热情弄到这种地步，以致使自己成为一位包令博士的替

罪者呢？当然，没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会认为这位高贵的子爵能

陷入这种浪漫主义的迷误。他在这次同中国发生的纠葛中所持的

政策确切证明了他提交议会的文件是不完全的。除了已经公布的

文件，必定还有秘密文件和秘密训令，这些文件和训令会证明：如

果包令博士真的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这是由于在他背

后有一位头脑冷静的白厅首脑①鼓励了这种偏执狂，并且为了自

己的目的把这种偏执狂从潜热状态煽成了吞噬一切的火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２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１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９６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并根据手稿的片断校对过

３５１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卡·马克思

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

１８５７年３月６日于伦敦

  下院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经过四个夜晚的激烈争吵以后，终

于以通过对帕麦斯顿内阁不信任案而平静下来。帕麦斯顿用“惩

罚解散”来回敬不信任①。他把下院议员罚回老家去。

辩论的最后一个晚上，下院会场内部和聚在附近街道上的群

众中间笼罩着极强烈的激动情绪，这不单是由于涉及到的利害关

系重大，而且更多地是由于受审判的这个人的特点。帕麦斯顿的

统治，不是一个普通内阁的统治。这是一种独裁。自从对俄战争

一开始，议会就已几乎放弃了它的宪法职权；甚至在缔和以后，它

也不敢重新行使这种职权。它经过一种逐渐的、几乎是觉察不到

的衰退过程，已经降到Ｃｏｒｐｓ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立法团〕的地位，它不

同于真正的波拿巴御用机构的地方，只在于它那虚饰的门面和高

傲的调子。单是组成联合内阁这一点就已表明，各旧政党（议会

机器靠它们彼此的摩擦来保持运转）已经化为乌有。起初通过联

合内阁反映出来的各政党的这种软弱无力，后来由于战争而体现

４５１

① 下院在１８５７年２月２６、２７日、３月２、３日进行辩论，最后以２６３票对２４７票

通过对帕麦斯顿内阁不信任案；帕麦斯顿随即解散了议会。——译者注



成为一个人的至高无上，这个人在他半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从来

不曾属于任何政党，但却一直利用了一切政党。如果不发生对俄

战争，那末这些旧的正牌政党的没落本身就会引起转变。议会将

由于给它的机体中注入新鲜血液、给至今在议会中还没有表决权

和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至少某一部分以政治权利，而获得新

的生命。然而战争中断了这一自然的发展过程。战争没有使旧的

议会矛盾的中和化有利于群众，而是使这一过程唯独对一个人有

利。结果我们得到的不是英国人民的政治解放，而是帕麦斯顿的

独裁。战争是形成这种结果的有力的动力，战争也是巩固这种结

果的唯一手段。所以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

在英国人民中间，对俄战争比巴黎和平还要更受欢迎。那末为什

么英国的阿基里斯（凸角堡的耻辱和卡尔斯的陷落１３３就是在他的

荫庇下发生的）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情况呢？很明显，这是因为

选择权并不操在他的手中。于是就有他的由于他与美国的误解而

签订的巴黎条约，于是就有他的远征那不勒斯，他和波拿巴的表

面争吵，他对波斯的侵犯以及他在中国的大屠杀１３４。

下院就这最后一个事件通过不信任案，便是消灭帕麦斯顿所

篡夺的权力的手段。所以这次投票不是单纯的议会表决，而是反叛

——一种强制恢复议会宪法职权的企图。议会里普遍的感觉是如

此，而且不管形成这种杂牌多数的各个派系（包括得比派、皮尔派、

曼彻斯特派、罗素派以及所谓独立派）抱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它们

说决不是一般的反政府阴谋使它们投票一致，倒都是诚恳的。然

而，指责它们搞阴谋正是帕麦斯顿用以自卫的武器。他以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ｕｍａｄｍｉｓｅｒｉｃｏｒｄｉａｍ〔号召仁慈为怀〕，把自己装扮成无

原则的阴谋的牺牲品，来掩盖自己地位的虚弱。对于这种像老贝利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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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犯们所惯用的辩词，再没有比迪斯累里先生的斥责更加中肯

的了。迪斯累里说：

“首相是世界上唯一不能容忍联合的一个人。然而，他却正是毫无原则的

政治联合的典型。请看，他的政府是怎样组成的吧。就在去年，他的内阁的

全体阁员都在本院支持一个法案，据我看，那个法案是前届内阁的一位阁员

提出的。但是在上院，这个法案却遭到他的一位阁员的反对，并且这位阁员

为了给自己那显然与现内阁不一致的行为辩解，竟大胆地宣布说，当他就任

阁员的时候，首相并不曾要求他对任何问题承担义务。（笑声）然而，高贵的

勋爵却对目前所形成的这种无原则的联合感到大为震惊！高贵的勋爵不能容

忍联合！高贵的勋爵只和那些在政治上同他一起投生和长大的人们在一起活

动。（掌声与笑声）这个海格立斯（指着帕麦斯顿勋爵）是从小在辉格党的摇

篮里长大的，他的政治生活是多么首尾一贯啊！（笑声再起）在过去的半个世

纪中，高贵的勋爵几乎信奉一切原则，几乎和每个政党结成联盟，而在今天

晚上，他高声地发出了反对联合的警告，因为他害怕下院的多数——其中包

括若干最杰出的、曾做过高贵勋爵的同僚的议员——会不赞同他的对华政

策，这个政策以暴行作为开端，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将以毁灭告终。先生，这

就是高贵的勋爵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曾听到高贵的勋爵对于这样的政策作

过什么辩护吗？他有没有提出哪怕一条我们的对华关系所应当遵守的原则

呢？他有没有规定哪怕一条我们在这样的危急关头能够遵循的政治准则呢？

相反，他借词掩盖他那虚弱而摇摆的地位，而说——说什么呢？——说他是

阴谋的牺牲品。他不是像一个大丈夫或者政治家那样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

护。他把辩论中提出的一些在我看来实际上已经了结和遗忘了的琐细意见颠

三倒四地里复一遍，然后转回来说这一切都是阴谋！高贵的勋爵习惯于不提

出一条原则而获得多数——这种多数实际上是偶然情况的结果，事实上它之

所以产生，只是因为高贵的勋爵坐在议席上，不必就任何一个能触动国人心

灵或影响全国舆论的国内外问题发表意见，现在他终于会发现，如果他要做

一个政治家，他必须持有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也会懂得，当

他的内阁的粗暴错误被发现、并且所有那些通常影响本院意见的人都一致加

以斥责的时候，他不应该向国人申诉他是阴谋的牺牲品。”

然而，要说这次辩论之所以有趣，是因为辩论触及了动人心

弦的问题，那也是十分错误的。辩论一晚又一晚地进行，而总不

６５１ 卡 · 马 克 思



举行表决。在大部分搏斗中，斗士们的声音都淹没在私人交谈的

嘈杂声浪中。一晚复一晚，政府派故意用演说拖时间，以便赢得

另一个昼夜去进行阴谋和幕后活动。第一天晚上，科布顿先生发

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布尔韦尔和罗素勋爵的演说也不坏；可是

首席检察官①对他们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拿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

看法与论证去和在另一院发表的论证作比较”，这话无疑是正确

的。第二个夜晚被双方的代理人——检察长②，怀特塞德先生和首

席检察官——冗长的专门关于法律方面的争论占去了。詹姆斯·

格莱安爵士确曾试图使辩论更加生动，但是没有成功。当这个邦

迪埃拉兄弟的实际谋杀者１３６伪善地高声说，他“要洗清他与这无辜

流血案件的关系”的时候，会场上对他的悲愤激情的回答是抑制

不住的讥笑。第三天晚上更是无聊。先是ｉｎｓｐｅ〔未来的〕首席检

察官弗·塞西杰尔爵士答辩ｉｎｒｅ〔现任的〕首席检察官，其次是

法学家施博士想方设法答辩弗·塞西杰尔爵士。约翰·帕金顿爵

士大力施展他那俚俗的辩才。卡尔斯的威廉斯将军的发言，下院

只静听了几分钟，就不约而同地置之不理了，因为看出了他并不

是他们原来想像中的那个人。最后，悉尼·赫伯特爵士发了言。这

位皮尔政治学派的文雅后生所发表的演说，的确简洁有力、尖锐、

与众不同，不过它多半是讥诮政府派的论点，而没有提出他自己

的新论点。但是最后一个晚上，辩论却达到了下院所应有的水平。

罗巴克、格莱斯顿、帕麦斯顿和迪斯累里都各有千秋。

困难在于撇开在辩论中被用做挡箭牌的约翰·包令爵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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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蒙克里夫。——编者注

贝瑟耳。——编者注



直接揭露帕麦斯顿勋爵本人，要他个人对“屠杀无辜者”负责。这

点终于做到了。由于即将举行的英国大选，主要将围绕着这个问

题进行，我们不妨尽可能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次讨论的结果。在内

阁垮台的第二天和内阁宣布解散下院的前一天，伦敦“泰晤士

报”曾大胆地这样断言：

“国民对于究竟应该回答什么问题，将感到为难。在这里得到消息六个星

期以前在地球的另一端干出的，并且是前任内阁所委派的官员干出的那一系

列行动，是否使帕麦斯顿勋爵的内阁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了呢？大臣们在圣诞

节才初次听到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在那以前他们也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地

一无所知。事实上，如果这一切是发生在月球上或者是在‘一千零一夜’的

故事里，现任内阁对它的关系也不可能更少些…… 难道帕麦斯顿勋爵的内

阁应该为了它过去从未做过并且也不可能做的事情，为了它只是与大家同时

听到的事情，为了那些不是由它委派的并且它至今未能与之保持任何联系的

人们所做的事情，而被谴责和推翻吗？”

对于这家一直把广州屠杀说成是帕麦斯顿外交杰作的报纸所

发表的这篇无耻谰言，我们可以举出几件在冗长辩论中很费劲地

确定下来并且从来没有遭到帕麦斯顿或其属下辩驳过的事实来反

驳。１８４７年，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那要求准许香

港英国当局进入广州城的第一道训令，就是用恫吓的词句写成的。

不过，他的火气被他的同僚，当时的殖民大臣格雷伯爵浇了一盆

冷水，格雷伯爵给不仅驻在香港的、而且驻在锡兰的海军部队的

指挥官们发出了一道最严格的命令，禁止在未得到来自英国的特

别许可时在任何情况下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侵犯行动。然而，帕麦

斯顿勋爵在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８日，即在他退出罗素内阁之前不久，给

驻在香港的英国公使发出了如下的训令：

“不要让广州的高级官员或北京政府自我陶醉。英国政府迄今表现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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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由于它感到软弱，而是由于它意识到自己具有优势力量。英国政府很

清楚，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

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

因此，１８５６年帕麦斯顿勋爵任首相时所发生的炮轰广州的事

情，早在１８４９年帕麦斯顿勋爵任罗素内阁外交大臣时，就已在最

后一次发到香港去的训令里有了先兆了。那时以来的历届内阁都

不曾稍微放松那项严格禁止香港英国代表迫使中国当局准许他们

进入广州城的命令。罗素内阁的格兰维耳伯爵，得比内阁的马姆

兹伯里伯爵和阿伯丁内阁的纽卡斯尔公爵都是如此。最后，到

１８５２年，一直做广州领事的包令博士被任命为全权代表。据格莱

斯顿先生说，包令的任命是帕麦斯顿的盲目工具克拉伦登伯爵一

手包办的，事先并未告知阿伯丁内阁或征得他的同意。当包令第

一次提出现在正在争论的问题时，克拉伦登在１８５４年７月５日的

训令里对他说，他是对的，但是他应该等到为实现他的目的所必

需的海军力量已经具备时才动手。当时英国正和俄国作战。当

“亚罗号”事件发生的时候，包令正好得悉已经媾和，并且的确给

他派去了海军。于是就找借口与叶总督发生了纠纷。１月２０日，克

拉伦登得到全部情况的报告后告诉包令说，“女王陛下政府完全同

意西马糜各厘爵士和您所采取的做法。”这个措词如此简单的赞同

意见并未附有任何进一步的指示。正相反，哈蒙德先生在给海军

大臣的信中，以克拉伦登勋爵的名义向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表示

了政府赞扬“他行动的温和，以及他尊重中国人生命财产的态

度”。

由此可知，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由帕麦斯顿勋爵亲自策划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今他希望打出什么旗号去愚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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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的选民，这个问题我希望留到下一篇通讯里去回答，因为这

篇通讯已经超过它的限度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６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２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９７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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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
１３７

１８５７年３月１３日于伦敦

    “站在两个教士中间，好大人，

    好让我借此高唱赞美圣曲。”①

帕麦斯顿并没有完全按照白金汉给理查三世出的主意行事。

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这个老练的骗子让他的亲戚舍夫

茨别利伯爵推荐的那些低教会派主教，证明他“正直无邪”，而贩

卖“麻醉世人的甜蜜毒药”②的鸦片走私商，则证明他忠心耿耿地

为“私利，这颠倒乾坤的势力”③服务。苏格兰人伯克以伦敦的

“尸首贩子”１３８自豪。同样，帕麦斯顿以利物浦的“毒品贩子”自豪。

这些仪表堂堂的先生都是那个追本溯源以奴隶贸易扬名天下的城

市的尊贵代表。别无什么诗作闻名的利物浦，至少有资格要求给

它记上一笔独特的功劳，即它曾以赞美奴隶贸易的颂歌丰富了诗

坛。所以，如果说品得曾以“万物莫好过于水”（《Ａｒｉｓｔｏｎｍｅｎｈｕ

ｄｏｒ》）④的名句开始他那篇赞美奥林匹克竞技会优胜者的颂歌，现

１６１

①

②

③

④ 引自品得“第一首奥林匹克颂歌”。——编者注

同上，第二幕第一场。——编者注

莎士比亚“约翰王”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三幕第七场。——编者注



代利物浦的品得在他赞美唐宁街
１３９
空谈家的颂歌里就很可能用上

一个更巧妙的首句：“万物莫好过于鸦片”。

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

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中于取消与中国

签订的现行条约。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打算。去年他们冒险进行

了大宗茶叶投机生意；战事拖延下去，会同时既使他们的大量存

货涨价，又使他们能延期偿付广州债主的巨额债款。这样，战争

会使他们能够同时既欺骗英国买主又欺骗中国卖主，因而实现他

们所谓的“民族光荣”和“贸易利益”。一般地说，英国工厂主并

不赞同这种利物浦教义问答的教条，所根据的也是那个把希望棉

价低廉的曼彻斯特人跟希望棉价高昂的利物浦人对立起来的高尚

原则。在１８３９年至１８４２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期间，英国工厂主

曾陶醉于出口贸易会惊人扩大的妄想。他们曾一码一码地量出了

准备给天朝人穿著的棉织品。然而，实际经验砸碎了帕麦斯顿这

类政客锁住天朝人心窃的那把大锁。从１８５４年到１８５７年，英国

工业品对中国的出口平均一年不超过１２５万英镑，而这是在第一

次对华战争以前的年份里常常达到的数目字。

英国工厂主发言人科布顿先生在下院说道：“实际上，从１８４２年以来，我

们〈即联合王国〉丝毫也没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至少在我们的工业品方面

是如此。我们增加了茶的消费量；仅此而已。”

因此，在对华政策方面，英国工厂主能够比英国主教、鸦片

走私商和茶商看得更广阔些。如果除去那些抓着每届政府的衣裙

不放的寄生虫和钻营家，除去那些相信在帕麦①的荫庇下“民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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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奋起来”的糊涂的清谈爱国者，我们实际上已把帕麦斯顿所有

的ｂｏｎａｆｉｄｅ〔真正的〕党羽都列举出来了。不过，我们还不应该

忘记伦敦“泰晤士报”和“笨拙”杂志——英国新闻界的大科夫

塔和小丑１４０；它们二者都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跟现政府连

在一起，因此也就以装模作样的热情来颂扬这位广州大屠杀的英

雄。既然如此，就应该认为下院的表决不仅意味着对帕麦斯顿的

反叛，而且意味着对“泰晤士报”的反叛。所以，即将来临的选

举不仅要决定帕麦斯顿是否能独揽国家的全部权力，而且还要决

定“泰晤士报”是否能完全垄断舆论的制造。

帕麦斯顿到底会用什么口号来争取大选的选票呢？扩大对华

贸易吗？但是他已经破坏了这种贸易赖以进行的口岸。他已经使

这种贸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海上转向了大陆，从五个通商口岸

转向了西伯利亚，从英国转向了俄国。他提高了联合王国的茶叶

进口税，这是扩大对华货易的最大障碍。保障英国商人冒险家的

安全吗？但是政府本身给下院提出的蓝皮书“关于在中国发生的

侮辱事件的函件”１４１证明，最近七年来那里只发生了六起侮辱事

件，其中两起的肇事者是英国人，而在其余四起中，中国当局尽

力惩办了罪犯，使英国当局感到完全满意。所以，如果目前香港、

新加坡等地英国商人的生命财产有危险，他们的危险也是帕麦斯

顿自己招来的。那末，维护英国国旗的荣誉！帕麦斯顿已经把它

按每面５０英镑的价格出卖给香港的走私商，并且以“大批屠杀手

无寸铁的英国货买主”玷污了它。然而，扩大贸易、保障英国商

人冒险家的安全和维护英国国旗的荣誉这些口号，是那些现在已

向选民发表演说的政府先知们提出的全部口号。他们聪明地避而

不谈任何国内政策问题，因为“不要改革”和“增加捐税”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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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是得不到支持的。帕麦斯顿内阁的一位阁员，皇室司库马尔格

累夫勋爵对选民说，他“不想提出任何政治理论”。另一位阁员，

鲍勃·娄，在基台尔明斯特发表演说时嘲笑不记名投票、扩大选

举权以及诸如此类的“欺人之谈”。还有一位阁员，拉布谢尔先生，

就是那个以这样一种借口来为炮轰广州辩护的聪明人，他说，如

果下院认为这一行动不正当，那末英国人民就得准备给那些财产

在广州遭到毁灭的外国商人赔偿大约５００万英镑，——就是那个

拉布谢尔，在向汤顿的选民发表演说时根本抛开政治，只拿包令、

巴夏礼、西马糜各厘的丰功伟绩来作为他竞选的论据。

所以，一家英国地方报纸认为帕麦斯顿不仅没有“成功的竞

选口号，而且没有任何口号”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

事情决不是绝望了。从下院表决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对广

州采取的地方性暴力行动已导致对中国的全面战争。现在的问题

只是由谁来继续进行这场战争？难道断言这场战争正当的人，不

是比那些靠谴责这场战争而当选的对手更能有力地进行战争吗？

难道帕麦斯顿不会在两届内阁交替期间把事情搞得一团混

乱，以致没有他就万万不行吗？

其次，单是发生选举斗争这件事，难道不会使问题得到有利

于他的解决吗？按英国选民目前的成分，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选

举斗争就意味着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斗争。既然帕麦斯顿是辉

格党的实际领袖，既然他的失败必然造成托利党的上台，那末大

多数的所谓自由派难道不会为了打垮得比而投票支持帕麦斯顿

吗？这些就是政府派实际所指望的。如果他们的估计正确，那末

人们迄今默然忍受的帕麦斯顿的专制独裁就会公开宣告实行。新

的议会多数只有毫不含糊地宣布对首相俯首听命才能存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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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帕麦斯顿撇开议会而诉诸人民，将来会发生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

变〕，正如随着波拿巴撇开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国民议会〕而诉

诸全国，发生过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１４２一样。那时，正是这些人民会由于

吃了苦头而认识到，帕麦斯顿原来是卡斯尔里—西德默思内阁的

旧阁僚，这个内阁曾经压制出版，禁止集会，停止实行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

ｐｕｓａｃｔ〔人身保护法〕，使政府的任意监禁和放逐合法化，最后还

在曼彻斯特屠杀了反对谷物法的人民１４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３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９７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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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俄国的对华贸易

  在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扩展的对华贸易

和往来方面，俄国所处的地位显然令人极为羡慕。的确，非常可

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文钱、出动

一兵一卒，而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得到更多的好处。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很特殊的。当英国人和我们连跟两

广总督直接进行联系的特权都得不到的时候，——至于法国人，

他们之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完全是客串性质的，因为他们实际

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

先权。固然，据说这种优先权是由俄国人付出屈尊容忍的代价换

来的：它只有算作中华帝国的一个朝贡藩属才得侧身于天朝的朝

廷。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有可能产生

一种绝不仅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

既然俄国人没有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他们从来就和有关这

个问题的纠纷没有利害关系，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卷入这种纠

纷里去；因此，中国人的反感也就没有扩展到俄国人身上，中国

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侵入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着反感，而

且不是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大概经常出没中国沿海的海盗或

冒险家相提并论。不过，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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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

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这种由１７６８年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期

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是

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①交界

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在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离城约１００

英里。这种在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进行的贸易，由十二个中间人经

管，其中六个是俄国人，六个是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由

于贸易完全是以货易货，还要决定双方所应提供交换的商品比例。

中国人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

和毛织品。近几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十年或十二

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４万箱；但

在１８５２年却达１７５０００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

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

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

一切数量都很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

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至鸦片。买

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

达１５００万美元以上的巨额。１８５３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１４４以及

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所

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５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

只有６００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

运往恰克图供应１８５５年集市的茶叶不下１１２０００箱。

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

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变成了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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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官。同时，

恰克图和距离它约９００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

期的邮政交通来传递公文。

很显然，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而

停止了，欧洲就只能从这条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实际上，有人

认为，即使海上贸易将重新开放，俄国完成了它的铁路网建设以

后，也会在供应欧洲市场茶叶方面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

竞争者。这些铁路将直接沟通喀琅施塔得和里巴瓦两港同位于俄

国中部的古城——下新城（在恰克图经商的商人居住地）之间的

交通。欧洲将经由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这要比利用我们所

设计的太平洋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有远为更大的可能。中国的另

一宗主要出口物丝，由于它的体积远远小于它的价值，由陆路运

输也是完全可能的；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

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

然而，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

它占领当今中国统治王朝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

几年的时间。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战争①期间曾经一度中断，

但是，无疑地，它将来会大力恢复这种努力的。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

和与其毗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个舰队，

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

不过，这与扩张已经为它垄断的陆路贸易比较起来，还是次要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１８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７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４９８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８６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卡·马克思

英 国 的 选 举

１８５７年３月２０日于伦敦

  编写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５８年这段时期的欧洲历史的未来历史学

家，一定会为波拿巴于１８５１年对法国所采用的手段同帕麦斯顿于

１８５７年对联合王国所采用的手段竟如此相似而惊愕不已。这两个

人都假装不求助于议会而求助于国民，不求助于狡猾的政党联合，

而求助于老实的舆论。这两个人都提出同样的借口。如果说波拿

巴曾经准备使法国免遭社会危机，那末如今帕麦斯顿就正在准备

使英国免遭国际危机。和波拿巴一样，帕麦斯顿必须抓住强有力

的执行权来对付立法权的空洞谈论和烦渎干涉。波拿巴同时既诉

诸保守派１４５，又诉诸革命派，把前者当做贵族的敌人，把后者当做

资产阶级篡位夺权的敌人。而帕麦斯顿——难道他没有侮辱一切

专制政府吗？那末他会引起任何自由派的不满吗？另一方面，难

道他没有出卖一切革命吗？那末他不是应该成为保守派挑中的人

物吗？他反对任何改革，保守派难道会不支持他吗？他不让托利

党人担任官职，那末自由派的钻营之徒难道会抛弃他吗？波拿巴

是一个使外国人害怕和代表法国光荣的名字。帕麦斯顿对于联合

王国说来不也正是如此吗？不管怎样，他从１８３０年实行选举改

革１４６以来，即从英国近代史开始以来，除了几次短暂的间隔以外，

９６１



一直是执掌外交部的。因此，英国的国际地位，不管在外国人看

来是多么“可怕”或多么“光荣”，是与帕麦斯顿勋爵个人有关的。

波拿巴一拳就把法国所有公认的大人物打倒了，但是帕麦斯顿难

道不会把罗素分子、格莱安分子、格莱斯顿分子、罗巴克分子、科

布顿分子、迪斯累里分子ｔｕｔｔｉｑｕａｎｔｉ〔等等〕“碎为齑粉”吗？波

拿巴不曾有任何原则、任何准则，但是他曾答应给法国提供它所

希望的东西——一个人。帕麦斯顿现在也是这样做。他，也是一

个人。甚至他的最凶恶的敌人都不敢说他代表什么原则。

难道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立法议会〕制度不是由正统派和

奥尔良派１４７组成并掺杂了少许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联合的制度

吗？这个联合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其中所代表的那些政党是分散

的，因为旧的党派传统只允许它们结成消极的统一体。这种消极

的统一体不能采取行动；它的行动只能是消极的；它只能是一种

障碍；波拿巴的权力即由此而来。但是，帕麦斯顿的情况现在不

也正是如此吗？难道从１８５２年起召开的议会不是联合议会，难道

它因此不是一开始便体现为联合内阁了吗？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国民议会〕等到被波拿巴强迫驱散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有行为能

力的多数。下院在终于被帕麦斯顿宣布解散的时候，情况也是如

此。但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波拿巴在诉诸国民以前就宣

布了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受宪法约束的帕麦斯顿在试图宣布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之前，必须先诉诸国民。在这一点上，不能否认，一切优

点都在波拿巴方面。巴黎的大屠杀，各省的侦缉队，到处戒严，宣

布人们不受法律保护，大规模的放逐，投票箱前后的刺刀和大

炮，——所有这一切都使波拿巴派报纸（唯一未被十二月洪水冲

走的报纸）的论据具有不祥的雄辩能力，无论这家报纸所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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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新奇的诡辩、令人极端厌恶的逻辑以及辞藻堆砌得令人作呕

的阿谀奉承都不能使它的说服力有所减少。相反，帕麦斯顿的娄

罗喊得越高，他的地位就越不稳固。尽管他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

可是他忘记吩咐自己的奴才记住人们给那想为瞎子领路的跛子所

提出的忠告，——他忘记叮嘱他们记住达来朗所说的《Ｐａｓｄｅ

ｚèｌｅ》〔“不要太殷勤”〕。的确，他们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太过火

了。就拿首都一份报纸上所刊登的这样一篇颂词作例子吧：

“帕麦斯顿万岁！——这就是我们期望将要在每一个选民会上喊出的口

号…… 对帕麦斯顿勋爵无限忠诚——这就是应该列入每一个候选人的信

条中的第一条教义…… 必须要自由派的候选人承认：帕麦斯顿勋爵担任首

相——这是当今的政治必然性。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他是当代的英雄，不仅是

未来的英雄，而且是我们眼前的英雄；不仅是紧要时期不可或缺的人物，而

且是我们同时代人中唯一的、生来应付我国显然即将面临的情况的人物……

他是现代的偶像，是万民爱戴的人，是一轮冉冉东升的旭日。”１４８

难怪约翰牛不能忍受这些，并且对颂扬帕麦斯顿的热狂产生

了反感。

由于帕麦斯顿本人被宣布为政治原则，所以毫不奇怪，他的

对手们也就把对他本人的批判研究当做了自己的政治原则。的确，

我们看到，帕麦斯顿仿佛有魔法似的，使议会制英国的所有昔日

巨擘都死而复生了。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是约翰·罗素勋爵

（辉格党人）在伦敦饭店一次首都选民会议上出现的场面，以及皮

尔分子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卡赖尔选民面前演出的戏，最后，还

有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理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的

群众大会上的戏剧性表演。帕麦斯顿的做法完全不像海格立斯那

样。他不是把巨人举到空中去杀死１４９，而是把侏儒们推回到地面

上，赋予新的力量。如果有人在世人眼目中贬低了自己，那末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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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约翰·罗素勋爵，一位所有法律早产儿的生父，随波逐流

的英雄，维也纳的外交调停人１５０，能使一切都无可挽救地化为乌有

的人物。但是现在请看一看他昂首阔步地出现在伦敦选民面前的

场面吧。何以会有这种变化呢？这纯粹是帕麦斯顿给他安排的环

境造成的。罗素说，我是废除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的法律的起草

者，是议会改革法案、市政机关改革法案、调整教会什一税问题

法案、某些关于非国教徒的自由派法律１５１以及若干有关爱尔兰的

法律的起草者。总而言之，我体现了辉格党人政策中一切进步事

物的实质。难道你们为了一个代表着并无人民成分的辉格主义

（不是作为政党而只是作为一群钻营之徒的辉格主义）的人而把我

牺牲掉吗？然后，罗素把自己的缺点用来吹嘘自己。我一向是反

对不记名投票的。难道你们以为帕麦斯顿奚落我，我现在就会屈

辱自己而放弃信念，就会承担支持急进改革的义务吗？他的听众

叫道，不，不要让罗素勋爵现在承担支持不记名投票的义务。这

位小人物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承认自己是微小改革

的拥护者。为不赞成不记名投票的罗素勋爵三呼万岁，再呼万岁！

然后，罗素勋爵使天平完全倾向于他那一方面，他向到会的人问

道：他们能否允许一个小小的鸦片商集团按照帕麦斯顿的命令组

成竞选团体来把政府所示意的决定强加在首都的自由选民身上，

并且按照同一位帕麦斯顿的命令，使他，即十六年以来一直是他

们的朋友的约翰·罗素勋爵本人遭到奚落！不！不！听众高声喊

道，打倒这个集团！约翰·罗素勋爵万岁！很可能，现在罗素不

仅将在伦敦重新当选为议员，而且可能得票最多。

詹姆斯·格莱安爵士的故事则更有趣。如果说约翰·罗素勋

爵变得很可笑，那末格莱安就变得很可怜了。他对他的卡赖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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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说，难道只是因为我生平有一次凭良心办了事、宁可冒着丧失

政治地位的危险而不愿屈从于一个人的专权，我就应该被人当做

一支点完了的蜡烛一样吹灭，或者应该像一只被赶出赛狗场的狗

一样溜走吗？你们不管我干了多少可耻的事情，还是选举我作为

你们的代表。难道你们会因为我做了唯一的一件好事而要我退职

吗？卡赖尔的选民回答道，当然不会。

与罗素和格莱安不同，曼彻斯特的科布顿先生所要应付的不

是自己的选民，而是布莱特和基卜生的选民。他不是以自己的名

义而是以整个曼彻斯特学派的名义说话。这就加强了他的地位。在

曼彻斯特，拥护帕麦斯顿的口号比在任何其他地方还要更不自然。

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在本质上不同于伦敦和利物浦的鸦片走私商的

利益。在曼彻斯特产生的抵制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反对派不是依据

当地社会的物质利益，而号召选举帕麦斯顿则和这个社会的全部

传统直接抵触。这个号召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高价刊物，它们

想为废除报纸印花税和降低广告税１５２报仇；另一方面是有钱有势

的工厂主，他们对布莱特的优越的政治地位很眼红，企图扮演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ｇｅｎｔｉｌｈｏｍｍｅｓ〔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以为纠集在帕麦斯

顿的贵族旗帜下比支持布莱特的稳健纲领还要更时髦，更为ｂｏｎ

ｔｏｎ〔优雅〕。曼彻斯特的帕麦斯顿集团的这个特点，使科布顿能够

从反谷物法同盟１５３运动以来第一次重新摆出平民领袖的姿态，重

新号召劳动阶级聚集到他的旗帜下面来。他很巧妙地利用了这种

情况。他选来攻击帕麦斯顿的调子是多么高，可从下面这段引文

中看出来：

“因此，所有这一切都与我认为我国人民应该密切关心的重大问题有联

系。你们是否希望下院议员维护你们的利益，监督支出（是的，是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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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你们卷入无益的、花钱的战争呢？（是的！）好极啦，但是你们准备采取

的行动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从你们报纸上所了解到的东西在选举过程中得到

证实的话，因为我听说，你们打算把那些为了密切关怀你们的利益而联合起

来、并且根据现有的事实对这次战争问题进行了表决的议员全都抛开，不让

他们当选，而准备另选别人（不，不！）——另选别人出来干什么呢？——是

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吗？不，是让他们到议会里专按照现任大臣的指示驯顺

地干一些肮脏下流的勾当。（一片叫好声）的确，我听说，你们准备让帕麦斯

顿勋爵来做我国的专制统治者。（不，不！）很好，可是如果议会不制止他，如

果他在受到议会抑制的时候解散议会，如果你们不把那些不偏不倚的、有足

够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你们的权利的人送进议会，而把纯粹执行帕麦斯顿

意志的人送进议会，那末这岂不是使他有了专制权力吗？让我告诉你们吧，这

是世界上最粗暴的、代价最高的、同时也是最不负责任的专制，因为你们在

这位大臣周围造成了代议制形式的骗人假象；当他有议会作为倚仗的时候，

你们就碰不着他；要是你们在选举中不执行自己的职责，不把那些将要警惕

地监视现任大臣的人选入下院，我敢说你们的景况就会很糟糕，因为你们将

要比普鲁士国王和法国皇帝的臣民受到更不负责的统治。（大声欢呼）”

现在大家知道帕麦斯顿为什么要急忙地进行选举了。他只有

用奇袭的手段才能获胜，而时间却是奇袭的敌人。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６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４９８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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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几年以前，当在印度施行的可怕的刑罚制度在议会中被揭露

的时候，极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詹姆斯·霍格爵士曾

厚颜无耻地说，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可是后来的调查证明，这

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而且这些事实对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来

说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因此，詹姆斯爵士只好对于向东印度公司

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或者承认是“故作不知”，或者承认是

“明知故纵”。看来，英国现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交大臣克拉

伦登伯爵现在也处于同样的窘境。首相在市长不久前举行的宴会

上的演说中，企图对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他说道：

“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赞同采取无理的行动，毫无疑问，政府便走上了

应受议会和全国斥责的道路。但是相反地，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认为，我国备受欺凌。我们认为，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到了种

种侮辱、迫害和虐待，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鼓掌）我们认为，我国根据

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已遭到破坏，而有责任保护我国在世界上这个地区内的利

益的人员，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对付这些

暴力行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赞同采取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行动，不

赞同采取那些当我们自己身历其境时也会义不容辞地采取的行动，那末，我

们就会辜负我国同胞所寄予的信任。（鼓掌）”

但是，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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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所迷惑，勋爵大人自己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

信以为真，那就表示他故作不知，这同“明知故纵”几乎同样是不可

原谅的。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

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不断地诬蔑中国人——

不分青红皂白地非难中国人违背各约的义务、侮辱英国国旗、羞辱

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等等。可是，除了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外，它们

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而且

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

致使那些认真地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大惑不解。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不很大的中国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

是船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一时获得悬挂英国国旗航

行的执照，可是在现在用作借口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

执照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而且船员中

有几个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子，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怙

恶不悛的罪犯而想予以逮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

广州时，水师听说这些罪犯藏匿船中，便逮捕了他们；我们的港

口警察要是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藏有水贼和走私贩

子，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

长就向英国领事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说是

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当时他ｉｎｐｒｏｐｒｉａｐｅｒｓｏｎａ〔亲自〕跑到船上，

同只是履行自己的公职的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于是他

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

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上将西

马糜各厘，硬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

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举行示威的良机来到了。

６７１ 卡 · 马 克 思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

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

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他答应放回水手，因

为尽管逮捕这些人是合法的，他却不愿意以这样严重的误会作为

逮捕他们的代价。但是这一切没有使领事巴夏礼先生感到满意，他

要求正式道歉，并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应对一切

后果负责。接着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

始了另一套公函往来：海军上将态度专横，大肆恫吓，中国官吏

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要求在

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

士曾答应不再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这样做，他愿意按照常

例在城外会面，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

的方式来满足海军上将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英国在东方

的这位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

——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

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

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

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

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

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些人企图回避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硬要

大家相信，似乎在划艇“亚罗号”事件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侮辱行

为本身已足以构成ｃａｓｕｓｂｅｌｌｉ〔宣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

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

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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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

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

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

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

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充

当连奴隶都不如的牛马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

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无

耻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

干出的伤风败俗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有

关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的事情，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

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精明和谨慎

的原则是不去涉及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眼光不超出

常去购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就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

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

同时，本来已趋于平息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燃起的仇英火焰，

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一切关于和平和友好的声明都未必

能扑灭这股烈火１５４。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２２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１０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９８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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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切尔克西亚的叛徒

  下面这封信是从“佩斯劳埃德氏报”１５５摘录下来的。

２月２６日于切尔克西亚土阿普谢司令部

“您将由英国轮船‘袋鼠号’接到这封信，这封信也许将使欧洲首次得悉

一个可能对切尔克西亚各民族的未来命运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您知道，我

所服侍的穆罕默德－贝伊（班迪亚），已经同意切尔克西亚各部落领袖和代表

的建议，接受总司令的职务。星期一，即２月２３日，我们在我们的司令部所

在地土阿普谢上岸。在动身前，穆罕默德－贝伊给各兵种聘请了约两百名优

秀的军事教官，他们随同我们来到此地。穆罕默德－贝伊已经被郑重地宣布

为切尔克西亚部队的总司令。王公、贵族以及民众代表都手按可兰经宣誓要

服从他，而今天，切尔克西亚的国会代表团送来了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先知

的旗帜。当这位新司令宣誓效忠这面神圣的旗帜时，场面极为热烈。（旗帜本

身是绿色的，上面有一把白剑、一弯新月和一颗星。）情绪非常激动；切尔克

斯人决心要争取到完全的独立，否则就为它战死沙场。预期到５月可能将有

１５万（？）人参加战斗。穆罕默德－贝伊刚才告诉我说：‘俄国很快就可能看

到，一种新的情绪正在占上风。’我研究了我所掌握的材料（穆罕默德－贝伊

在上次战争中是站在切尔克斯人一边的），并且认为，一个在没有军事组织的

情况下都能够抵御敌人三十年的民族，一旦有了适当的组织，就一定能争取

到完全的独立。随着春天的来临，您可以期望从这个山国得到一系列重要的

消息。只要我们的通讯工具允许，您将从我这里得到关于事变进程的报道。”

班迪亚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之一，最初在科苏特手下工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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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瑟美列手下工作；１８５１年和１８５２年流亡英国；他被普鲁士政

府和法国政府雇佣为密探，当然，必须和它们的共同主子一致行

动；现在他在英国的庇护下前往仿佛正有一种新的情绪占上风的

切尔克西亚。那里过去的情绪是反对俄国的，新的情绪一定是倾

向于俄国——切尔克西亚据说应该争取到它从未丧失过的独立，

除此以外，还臆想出来一个应该立即建立的议会。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２５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１日“自由新闻”

第３４号（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自由新闻”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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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

１８５７年３月３１日于伦敦

  “大多数候选人都表示他们打算广泛支持帕麦斯顿勋爵，以此来作为争

取重新选入新议会去当舆论代表者的最好理由…… 帕麦斯顿将不是作为

保守党、或者辉格党、或者皮尔派、或者急进党的首脑，而是作为英国人民

的领袖，作为全民政党的伟大发起人和缔造者进入议院。”

以上是帕麦斯顿勋爵的私人机关报“晨邮报”１５６上的一段话。

帕麦斯顿作为独裁者，新议会作为他的Ｃｏｒｐｓ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立法

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如此，这也许还可以从选票中得到证

实。至于“晨邮报”上所说的“舆论”，那末正像人们公正地指出

的那样，其中有一半是帕麦斯顿本人制造的，而对另一半，他则

付之一笑。

这场选举斗争中的最大事件就是曼彻斯特学派的彻底失败：

布莱特和米尔纳·基卜生失去了曼彻斯特的议席，科布顿失去了

哈得兹菲尔德的议席，埃·阿米塔季爵士失去了索尔福的议席，福

克斯失去了奥尔丹的议席，迈奥尔失去了罗契得尔的议席。特别使

所有的人，甚至使帕麦斯顿政府惊讶不已的，是曼彻斯特的选举结

果１５７。政府原来对这里的胜利是如何不抱希望，可从它的行动是多

么犹疑不决看出来。最初，帕麦斯顿在收到几份曼彻斯特的告选民

书之后，曾威胁说要亲自到这个纺织工业的中心去，在“敌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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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粪堆上”向敌人挑战。但是他再一考虑，就退缩了。然后是内阁

的下属鲍勃·娄出场。一伙大工厂主邀请他做曼彻斯特的候选人，

并且保证在他失败时付给他２０００英镑，使他可以在那里买到一个

腐朽的市镇，他公开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允许选举委员会开始为他

进行竞选活动。后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发表了著名的演说１５８。在这

以后，帕麦斯顿就吩咐娄撤销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娄依命照办了。

甚至在进一步考虑之后，企图在曼彻斯特获胜还是显得毫无希望，

于是“泰晤士报”便奉令来扮演寓言中的狐狸１５９。鲍勃·娄必须写

一篇社论，坚持重新选举布莱特这一帮人，并且规劝曼彻斯特人不

要以抛弃自己的旧代表来玷辱自己。在经过这一切担忧之后，电报

给唐宁街传去的消息却说科布顿垮了台，布莱特和基卜生被击败

了，并且是被绝大多数票击败的，这时内阁阵营里那种欢欣若狂和

高呼胜利的情景，是可想而知的。至于帕麦斯顿本人，在他看来这

个胜利是超出他个人利益所许可的限度的，因为这个老滑头知道

得很清楚，即使是一个巨人，要制服他，只消把他引入下院就行了，

而要加速这个议院本身（它的基础，即有特权的选民团，它的上层

建筑，即对内阁的篡夺）的毁灭，也只须把那些最有名的议员驱逐

出去，把他们撵上街头，从而给那站在“英国宪法”大门外面的苦命

的群众提供一批有声望的首领。

曼彻斯特学派在自己的基地上被它自己的大多数部队所击

败，看去好像是帕麦斯顿个人的胜利，这决不是仅仅因为那旨在

把他逐出内阁并且成为解散议会的借口的不信任投票，是由科布

顿和基卜生提议举行的。在帕麦斯顿和布莱特、科布顿等人身上，

似乎体现了不同原则和不同地位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帕麦斯

顿是鼓吹民族荣誉的号筒，他们是维护工业利益的喉舌；他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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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寡头政治一切篡夺行为于一身的讲求外交手腕的子爵，他们

是体现英国资产阶级生命力的煽动家、ｐａｒｖｅｎｕ〔暴发户〕；他从政

党的瓦解中吸取力量，他们的力量应归之于阶级斗争。他是旧的

托利主义的最后一个无原则的化身，是反对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反

谷物法同盟的领袖们的。因此，科布顿、布莱特等人的失败看上

去就好像是帕麦斯顿个人的胜利，更何况与他们竞选的那些幸运

对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例如，布莱特的对手约翰·

波特尔爵士，只由于是曼彻斯特的头号大胖子而闻名。他很可能

被人看做是曼彻斯特的约翰·福斯泰夫爵士１６０，要不是他的渺小

的智慧和巨大的钱包使他免于跟这位不朽的骑士相提并论的话。

米尔纳·基卜生的对手阿·特纳为他的个人要求提出这样的论

据，即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决不会以炫耀才能或摆阔气的恶

劣作风来刺痛自己同胞的感情。科布顿的对手艾克罗伊德先生责

难前者是一个全国规模的人物，而他（艾克罗伊德）从来就是，当

然将来也只会是一个普通的哈德兹菲尔德人。他们全都以没有才

能但是有性格而自豪，而这份天赋必定使他们不会像他们的前辈

那样犯下“反对一切政府”的错误，不会像米尔纳·基卜生那样

为了某些理论上的奇怪念头而牺牲有利可图的职位。

但是，尽管表面上是这样，帕麦斯顿那份反对科布顿等人的

告选民书，并不是使早已在曼彻斯特学派周围堆积起来的可燃物

质爆炸的原因，而只是使它们爆炸的借口。由于曼彻斯特是政党

的核心，而布莱特又被公认为这个政党的真正英雄，所以只要仔

细地了解一下他的失败，就可以说明他的战友们在其他工业地区

同时遭到的失利。这里首先是老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起了作用，

他们曾经一心渴望为他们在反谷物法同盟出现以来所遭到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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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冷遇报仇雪恨。在１８５２年的选举中，布莱特仅以１００票的多

数战胜他们，这就表明他们在数量方面的力量决不能轻视了。他

们当然不能在自己的旗帜下取得胜利，可是他们是支持布莱特大

军任何一个临阵脱逃的兵团的强大援军。其次，站在第二排的是

高价报刊的首领，他们对廉价报刊的议会教父们１６１怀有深仇宿怨。

“曼彻斯特卫报”１６２的编辑加内特先生动员了一切力量来反对布莱

特，竭力给反布莱特联盟的那些相当破烂的论据蒙上体面的服装；

使他的这种企图比较容易实现的，是布莱特和科布顿在对俄战争

时期弄得不孚众望１６３。在那个时期他们的确不敢在曼彻斯特的公

开的群众集会上露面，不得不躲在纽奥尔大厦（反谷物法同盟的

旧盟址）同知心朋友饮茶谈心。自由资产阶级、工场主以及大商

号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投票反对布莱特，在小资产阶级和小业主

中，一致拥护他的，只有教友会信徒和爱尔兰人，即那个在联合

王国到处都跟着自己的“自然主宰”走的人数众多的少数派。如

何解释自由资产阶级行列中的这种分裂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富有的“曼彻斯特的大亨”迫不及待地想要像他们的利物浦对

手那样成为“绅士”。如果说他们在布莱特还是他们阶级利益的必

不可少的工具时，曾经容忍像他这种有才能者的优势，那末现在

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可以采取一般庸人在飞黄腾达时将自己所妒

嫉的人一脚踢开的做法了。不过，他们反对的不仅是布莱特的个

人优势，更多的是反对反谷物法同盟的余党的陈腐要求；这些余

党有点像长期议会的余党１６４之于英国共和政治一样，是曼彻斯特

的累赘；这些余党定期地在威尔逊先生这个“体面人物”和昔日

的淀粉商人主持下集会（威尔逊先生在这些会议上受到同盟的名

誉书记罗宾逊先生以及其他没有社会地位的小人物的支持）。这些

４８１ 卡 · 马 克 思



人是在大风暴时期被浪涛卷到表面上来的，他们现在执拗地不肯

再沉到底下去，虽然在实质上，他们除了拥有过去的破旧不堪的

传统和现在的照例的谎言，每当布莱特需要时出来假装代表曼彻

斯特讲话以外，再举不出任何理由赖在政治舞台上不走了。这次

反叛的首领之一恩特威斯尔先生在一次选民大会上坦白地说道：

“问题不在于对华战争或对俄战争或任何战争。问题在于曼彻斯特是否

今后也听命于在纽奥尔大厦集会的余党。”

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终于埋葬那曾经像梦魔一样窒息过他们

的反谷物法同盟的余党时，自以为堵塞了他们的雅各宾俱乐部的

大门，当然没有想到他们从而为新的革命运动扫除了主要的障碍。

然而，曼彻斯特选举的真正意又，由一个喝醉了酒的反布莱

特的选民透露出来了，他在投票时大喊大叫道：“我们不需要对内

政策，我们需要对外政策！”换句话说：打倒改良和阶级斗争！资

产阶级终于占了选民的多数，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反贵族

的叫嚣，我们听厌了，它们毫无什么意义，它们只能激起工人的

情绪。我们已经争到了自由贸易，心情非常舒畅，尤其是因为又

降低了战时所得税。不管怎样，我们很爱勋爵。“我们不需要对内

政策，我们需要对外政策”。让我们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即在全

民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吧。让我们大家都做真正英国大臣１６５帕麦斯

顿勋爵领导下的英国人，真正的约翰牛吧。

因此，曼彻斯特选举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工厂主放弃了他们

在反谷物法同盟运动中所篡夺的革命领导。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３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１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９９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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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

  如果英国人借端向中国人挑起的这场争执达到顶点，那末可

以预料，其结果将是一次新的陆海军远征，与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因鸦

片争端而引起的远征１６６一样。当时英国人轻而易举地从中国人那

里抢走了大宗银两，这很可能引诱英国人再进行一次同样的尝试；

英国人虽然非常厌恶我们的海盗本性，然而他们自己却保留了大

量的为我们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共同祖先所特有的古老的海盗

式掠夺精神。但是自从英国人为贩卖鸦片而进行了那头一次顺利

的掠夺以来，中国的局势已有重大的变化，因此令人十分怀疑的

是：在今天进行同样的远征能否得到多少相同的结果。毫无疑问，

新的远征同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那次一样，将从香港出发。参加那次远

征的舰队有：两艘装有７４门炮的军舰，８艘巡航舰，许多轻巡航

舰和二桅横帆舰，１２艘蒸汽舰和４０艘运轮船；全部兵力，包括海

军陆战队在内，共计１５０００人。这次新的远征使用的兵力大概不

会比这更少；的确，我们下面叙述的许多理由将说明，他们会使

用比这多得多的兵力。

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的远征军在１８４１年８月２１日由香港出发，首

先占领厦门，随后在１０月１日占领了舟山岛，把这个岛作为他们

以后的军事行动的基地。这种行动的目的，在于侵入横贯中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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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大河长江，并溯江而上，直达离江口约２００英里的南京城。长

江把中国分为截然不同的南北两部分。在南京下游约４０英里的地

方，有一条大运河流入并穿过长江，它是南北各省之间的通商要

道。采取这种进攻步骤的用意，是夺取这条重要水道就会置北京

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即媾和。１８４２年６月１３日，英军在亨利·

璞鼎查爵士率领下到了吴淞江口，逼近吴淞。吴淞江由南流来，在

紧靠长江注入黄海的地方流入宽阔的长江口。吴淞江口是位于它

南面不远的上海的港口。吴淞口两岸筑有许多炮台，可是它们全

被毫不费力地攻下了。接着一支入侵的军队向上海进发，上海未

经任何抵抗就失守了。长江两岸和平怕事的居民过了将近二百年

的和平生活，现在才第一次经历战争。虽然英军当时没有遇到居

民的什么抵抗，可是江口本身和接近江口的海道却造成极大困难。

长江口非常广阔，它的两岸在入海处半为泥滩，而由于海面在离

岸许多浬内是一片黄浊色（黄海即由此得名），几乎很难辨认出来。

打算驶入长江的船只不得不谨慎地沿南岸前进，不断地用水砣测

量深度，以免碰上由流沙冲积而成的堵塞江道的浅滩。由江口直

到巨大的崇明岛末端，到处都有这种沙洲；崇明岛位于江口中心，

把江口分为两条水道。过了这个长约３０英里的崇明岛以后，长江

两岸即开始高出水面，可是水道却十分曲折。海潮可涨到约在去

南京中途的镇江，实际上，对沿江上驶的船只来说，在未到镇江

以前所看到的只是一种江口或海湾，到这里才开始现出河流的轮

廓。英国舰队在到达这个地点以前，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障碍。从

舟山停泊处开始的这段８０英里的航程，费了它十五天功夫。在崇

明岛附近，有几艘较大的船只搁浅了，不过涨潮后就驶开了。英

国人克服了这些困难，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充分认识到：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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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

共只有１５００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他们在应战以前

好像就已料到战斗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者淹死；

后来从井中曾打捞出许多尸体。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

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１８５人，

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

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

私贪欲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

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对岸的瓜州城投降

了，并交出了３００万元的赎金，英国海盗自然极满意地将这笔款

项放进腰包里去了。

过了镇江，航道深达３０浔①，因此，就深度来说航行已很便

利，可是某些地方的水流非常湍急，每小时达六七浬以上。但是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制止这些军舰开往南京。８月９日，英军终于在

南京城下抛锚了。结果不出英军所料。清帝②恐惧万分，只得于８

月２９日签订条约１６７；而现在英国人就是借口中国人似乎破坏了这

个条约而提出了以新的战争相威胁的新要求。

如果这次新的战争真正开始的话，它大概还会按前一次战争

的样子来进行。可是，现在有许多原因使英国人不能指望得到同

样轻易的成功。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放过的。不

久以前在珠江的军事行动中，中国人在炮兵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

术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在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欧洲人。在一切

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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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族，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

的高材生。其次，如果英军这次又企图溯长江而上，他们很可能

遇到人为的障碍，而这好像是他们在上次战争中所没有遇到的。再

者，而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再度占领南京，未必会在北京朝廷中

引起像上次那样的惶恐不安。长期以来，南京及其周围的大部分

地区都落在起义者的手里，而且起义者的一个或几个领袖都以南

京为自己的大本营１６８。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占领南京，对于清帝来

说将是求之不得的。将起义者赴出南京，这倒是替清帝效劳，但

英军占领这个城市后，要守住它，将是一件相当困难、麻烦和危

险的事情，而且近来的经验已经证明，纵使敌军盘踞南京，这对

于北京或者清廷的政权也不会马上造成致命的后果。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４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１７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９９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９１英人对华的新远征



卡·马克思

选 举 的 结 果

１８５７年４月７日于伦敦

  选举程序已经结束。显著的结果就是：帕麦斯顿胜利了；议

院的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班底〕有很大的改变，更换了大约四分之一旧议

员；议院的智力水平空前地降低了。但是，英国各家报纸对内阁

多数派力量纷纷加以推测，并且由于这些推测而争论不休，它们

还企图按照早已失去意义的派别来划分新当选的议员，——这一

切都是极其愚蠢的事情。例如，“晨邮报”为政府有八十票的多数

而欢欣鼓舞，而迪斯累里的“新闻报”１６９则计算自己的党在城市中

失去了四个议席，在郡里失去了约二十个议席。伦敦“泰晤士

报”认为，皮尔分子、曼彻斯特派以及公开的保护关税主义者的

被逐，使议会恢复了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ｔｅ〔旧日面貌〕，并使它回到了

它的合法主人即古老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手中。“泰晤士报”很乐

意让世人相信，“英国人民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状况”。迪斯累里

的“新闻报”也几乎准备完全赞同“泰晤士报”的这种看法。但

是寡头政治企图借以自慰的这种乐观结论是荒谬的，就同“观察

家”１７０之类的假激进派报纸的乐观结论是荒谬的一样。这家报纸写

道：“改革后的议会正符合帕麦斯顿勋爵的号召。”可是要知道，帕

麦斯顿曾要求多来一些奴才，而开明的国民，即占居民极少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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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特权的选举人，对他的好意的报答，却是给他往议院里送去

一帮具有全国规模的饶舌家！他们高呼“帕麦斯顿万岁！”只是为

了欺骗这位狡猾的子爵！如果说新议会能发起一个大运动，那末

这自然不会是它自己的功劳；大不列颠会像航海家辛伯达那样，发

现把老头儿甩掉要比把他背起来困难得多①。

要把新议院同以前各届议院加以比较，也许最好先从那些在

选举斗争中完全消失的老的议会党派开始，即从皮尔派和曼彻斯

特学派开始。

与辉格党人、托利党人、曼彻斯特学派不同，皮尔派并不代

表某个阶级，也不代表某个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只是议会中的一

个派系，这个派系在两院的墙外可能有朋友，但是决不能招兵买

马。他们是以往的一届政府的残骸，由于自己的已故领袖与谷物

法有关的背叛行为而离开了托利党；他们由于还没有忘记对辉格

党人的旧恨，同时自以为——并且公众在某种程度上也这样认

为，——他们集中了全国所有的经世治国之才，而不愿意融化在

辉格党的行列中；他们因为有贵族联系而没有与曼彻斯特学派合

而为一；他们自恃有几名辩才就能影响议会辩论。自封的国家活

动家们的这个自命不凡的核心并不稳固，也没有定形，表面上是

个特殊的议会政党，实际上是因皮尔的自由贸易立法而引起的一

切议会政党瓦解的产物。他们全靠有这种瓦解才出现在世界上，他

们又以促使得比内阁垮台并提出自己的名义领袖②来主持各政党

的联合，即所谓联合内阁或群贤内阁１７１而加深了这种瓦解。当议会

瓦解过程显然加快的时候，他们的集团得到了举起旗帜来庇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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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政党同时自杀的荣誉。皮尔分子这样为自己保证了短期间的统

治地位，同时也就取消了他们作为特殊集团存在的唯一理由。联

合起来的各政党把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必然后果，是它们都软弱无

力，都跪倒在一个人面前。皮尔分子扶着梯子，而帕麦斯顿沿着

梯子爬了上去。

早在１８５２年，皮尔分子就在竞选斗争中折损了一半兵力；

１８５７年的选举使他们全军复没了。菲利莫尔两兄弟、哈维勋爵、乔

·克拉克爵士、斯泰福·诺思科特爵士、威·波立特勋爵、阿·戈

登、萨顿、哈尔科特、拉欣顿、斯迈思、在东印度公司中有过功绩的

詹·威·霍格爵士、朗德尔·帕麦尔以及卡德威尔先生，都下台

了。以上列举的最后一位绅士曾接到当了首相的帕麦斯顿请他出

任财政大臣的建议，但是他根据格莱斯顿、格莱安这帮人的劝告，

谢绝了这个建议。尽管如此，卡德威尔在如今已经埋葬了的下院临

终前的一次会议上，因为想超越格莱斯顿，还是与自己的朋友们分

道扬镳，在预算问题上投票支持帕麦斯顿。最后，在就广州问题进

行辩论时，他唯恐事态会发生变化，又改变战线，回到皮尔分子这

一边，赞成科布顿的关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的提案。因此，这位绅

士是皮尔分子所特有的将道貌岸然与无耻追求名利有趣地结合在

一起的真正典型。皮尔分子全军复灭以后，只剩下了三位将军——

格莱斯顿先生、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赫伯特先生，这三个人不能

形成三位一体，因为他们在出身和志趣方面都是完全相反的：詹姆

斯·格莱安爵士是作为激进派发迹的，格莱斯顿先生是作为极端

的托利党人起家的，而赫伯特先生则什么也不是。

赫伯特先生在南威尔特郡的选民会上所做的揭露，清楚地描

绘了帕麦斯顿用以对付皮尔分子的方法。最使皮尔分子威信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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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他们在对俄战争时的行为，特别是他们放过了敖德萨
１７２
；人

们说所以出现这后一种情况，是因为赫伯特先生是沃龙佐夫公爵

的外甥。像“晨邮报”、“太阳报”和“晨报”１７３这类帕麦斯顿的娄

罗，曾特别卖力来散布这些恶毒的诽谤。可是赫伯特先生告诉选

民说，他倒是签署了炮击敖德萨的命令，但是在他退职以后，帕

麦斯顿勋爵亲自发布了放过该城市的反命令。这一揭露丝毫不亚

于约翰·罗素勋爵在伦敦西蒂区选民会上所做的揭露。大家知道，

罗素是由于他那维也纳的外交使命而垮台的１７４。当选举吵吵闹闹

的时候，啤酒气味很浓的“晨报”（这是领有营业执照的酒馆老板

们自己的报纸，即帕麦斯顿为一般人办的机关报——而他办的报

纸种类繁多，适合各种趣味，上起高级沙龙，下至小酒铺），几乎

是声嘶力竭地大叫罗素在维也纳严重变节。被该报这种无耻行为

激怒了的罗素，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世人说，克拉伦登勋爵不准他

公布帕麦斯顿本人亲笔签署的训令，他（罗素）曾经为之丧失威

信的维也纳政策就是由这个训令规定的。有一位希腊哲学家说过，

他的同胞们、诗人们给希腊诸神编造了一些任何人都不敢用来描

述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的可怕故事。现代的法国和英国则把无须乎

由什么诗人来诽谤的波拿巴和帕麦斯顿之流捧为自己的天神。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皮尔派的那些在全军复没后幸存的少数

将军，将不是作为组织的代表，而只是作为个人再度出现在议会

中了。作为个人，格莱斯顿先生现在摆脱了集团的妨碍，义愤填

膺，无疑是新议院中最大的演说家，他也许将在议院中起到比以

前任何时候更为杰出的作用。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在进行长久的

议会决斗时，也像有时在激烈的搏斗中那样，时而抛出自己的武

器以便抓住敌人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格莱斯顿已经掌握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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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累里的挖苦手法，而迪斯累里也学会了格莱斯顿的甜言蜜语，然

而这种交换对双方未必有多大好处。

在和皮尔分子分手的时候，我们还要指出历史的这一恶作剧：

它把这个派别的诞生安排在旧的议会政党在反谷物法同盟影响下

崩溃的时候，现在又让这个派别随着曼彻斯特学派从议会中的消

逝而同时死亡。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７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２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９９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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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工厂工人状况

１８５７年４月７日于伦敦

  最近发表的截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期间的工厂

视察员报告１７５，是供剖视联合王国社会组织的珍贵材料。这些报告

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帮助说明工厂主在目前这次大选中所采取的反

动立场。

在１８５６年会议期间，以不正当手段在议会中通过了一项工厂

法，“激进的”工厂主利用它首先修改了现行法律中关于在机械传

动和机器上装置防护设备的规定，其次是在雇主和工人的纠纷中

采取了仲裁原则。一项法律的目的似乎是要更好地保护工厂工人

的生命和安全；另一项法律的目的却是使这种保护从属于廉价的

正义法院１７６。其实，后一项法律是要把工厂工人置于法律之外，而

前一项法律是要使工人丧失安全。兹摘引视察员报告中的下述一

段话：

“按照新的工厂法，由于日常工作接近机械传动因而对工作中容易发生

的危险非常熟悉并知道必须谨慎从事的人，能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那些

为了执行特殊委托而被迫中断日常工作并使自己遭受他们无法觉察的或者

由于无知而无法预防的危险的人，也就是说，正是那些看来需要法律予以特

殊保护的人，却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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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条款则规定：必须挑选那些对于造成身体残废的“机器

的结构非常熟悉”的人担任仲裁人。一句话，仲裁大权完全由工

程师和设计师独揽。

视察员写道：“我们觉得，工程师和设计师应该没有资格担任工厂仲裁

人，因为他们与工厂主有业务上的联系，工厂主就是他们的主顾。”

在这样的条件下，机器造成的不幸事故，例如死亡、手臂腿足

的切除、四肢骨折、头骨和颜骨的挫伤、削破碰伤等等，在截至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当中，竟达到１９１９起的惊人数目，

就丝毫不足为奇了。在半年的实业通报中，登载了２０件因机器造

成的死亡事故，这几乎比英国海军在“光荣的”广州大屠杀中所损

失的人数还要多九倍１７７。既然工厂主根本不想保护工人的生命与

安全，而只是想方设法逃避赔偿工人在工作中所损失的胳臂和腿

足，不愿担负他们的活机器的损耗费，那末对于官方报告中所说的

“违反工厂法的延长工作时间现象日有增长”，就不必惊奇了。按照

工厂法的定义，延长工作时间就是迫使未成年者每天工作的时数

超过法律所允许的时数。这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或者在早晨６点钟

以前开工，或者在下午６点钟还不收工，或者缩短工人法定的用餐

时间。在一天之中，蒸汽机开动３次，即在早晨开工时，以及在早饭

和午饭后复工时；它也停止３次，即在每顿饭开始时和下午收工

时。这样，就有６次可以偷去５分钟的机会，一天总共可以偷去半

个小时。每天延长５分钟的工作，一周一周积累起来，一年就是两

天半；但是延长工作时间的骗人伎俩远远地超过了这个范围。兹摘

录郎卡郡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先生的一段话：

“用这种非法的延长工作时间的方法所获得的利润，似乎是工厂主不能

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现，可是当他们看到被发现的人所缴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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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和讼费的数目并不大，他们就认为，即使被查出来，他们还是能得到很

多好处。”

除了工厂法规定的罚金数额微不足道以外，工厂主还千方百

计地使得工厂法的措辞极其便于回避其中的各项规定，正像视察

员们所一致声明的那样，“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使他们不能真正

结束这种非法的延长工作时间的现象”。他们还一致谴责大业主故

意进行欺骗，采取卑鄙诡计来避免揭露，施展下流的阴谋来对付

负责保护工厂奴隶的视察员和副视察员。在指责工厂主延长工作

时间时，视察员、副视察员或者他们的警察就必须准备以发誓来

证明工人是被迫在法律所不允许的时间内进行了工作。现在假设

视察员在下午６点钟以后来到工厂里。工厂的机器立刻停了下来，

虽然工人只是为了照管机器才可能留在那里，但是由于工厂法的

措辞，这种指责还是不能成立。然后工人被迅速地送出工厂，往

往是通过好几个门，使他们很快就不见了。有时副视察员一跨进

门，煤气灯就熄灭了，于是他们突然在黑暗里置身于复杂的机器

中间。在那些因实行非法延长工作时间而恶名狼籍的地方，还有

一套向工厂报告视察员行踪的专门信号系统，为此雇用了火车站

上的职工和旅店里的侍者。

这群靠吸吮本国年轻一代工人的膏血而自肥的吸血鬼，难道

不正是与英国鸦片走私商相配的同行和“真正英国大臣们”的天

然支柱吗？

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无庸争辩地证明了：英国工厂制度中的卑

劣现象正随着这个制度的增长而增长；为了抑制工厂主的残酷贪

欲而制定的法律不过是骗人的东西，因为这些法律的措辞就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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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本身的规定完全归于无效，并且使负责执行它们的人无能为力；

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在迅速接近那种爆发真正社会战争的限

度；被这种制度吸收的１３岁以下的童工数目在一些部门里正在增

加，而女工数目则在一切部门里均有增长；虽然现在工人数目对马

力数量的比例还和过去几个时期一样，但是工人数目对机器数量

的比例却减少了；由于更经济地使用动力，一台蒸汽机能够比十年

以前带动更多的机器；现在由于增快机器的转速以及采取其他的

方法，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工厂主在迅速地填满自己的腰包。

报告中所列举的这些有趣的统计材料，非常值得予以进一步

研究。但是从上述情况就已经能够立刻看出，郎卡郡的工业奴隶

主需要有一个能够分散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对外政策。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７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２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９９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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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工厂制度

１８５７年４月１０日于伦敦

  联合王国工厂视察员１８５６年的报告中包含着许多详细的工

厂统计资料，例如工厂的数目、使用马力的总数、机器的数量和

从事生产的人数。这样的报告在１８３５年、１８３８年和１８５０年也曾

按照下院的指示编制过，并且其中的材料都是取自工厂主所填的

表格。因此，现在有丰富的资料来对工厂制度发展中的各个时期

进行比较；按照法律，工厂制度中只包括那些使用蒸汽和水力的

纺织企业。

这种制度的迅速扩大，无疑是联合王国最近六年以来社会史

上的最大特点。

下列数字表明在最近三个报告的编制年份内的工厂数目：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棉纺织厂 …………… １８１９ １９３２ ２２１０

毛纺织厂 …………… １３２２ １４９７ １５０５

精梳毛纺织厂 ……… ４１６ ５０１ ５２５

亚麻纺织厂 ………… ３９２ ３９３ ４１７

丝织厂 ……………… ２６８ ２７７ ４６０

   共 计 ……… ４２１７ ４６００ ５１１７

１０２



  可见，工厂数目的平均增长额，在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５０年间是每

年３２个，而在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６年间几乎扩大了三倍，达到每年８６

个。下表是对每个时期中工厂数目总增长额的分析：

１８３８—１８５０年的总增长额 １８５０—１８５６年的总增长额

百分比 百分比

棉纺织厂 ６……………… 棉纺织厂 １４２…………

毛纺织厂 １３…………… 毛纺织厂 ０５……………

精梳毛纺织厂 ２０……… 精梳毛纺织厂 ４７………

亚麻纺织厂 ６１…………

丝织厂 ６６０……………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在前一个时期中，这种增长只限于棉纺

织厂、毛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而在后一个时期中，它也包括了

亚麻纺织厂和丝织厂。在这两个时期中，各部门在总增长额中所占

的比重也是不同的。在１８３８—１８５０年间，主要是精梳毛纺织业和

毛纺织业有所增长，而在１８５０—１８５６年间，毛纺织业几乎毫无变

化，精梳毛纺织业的增长速度则减少了四分之三。另一方面，在后

一个时期中，棉纺织厂和丝织厂发展最快，丝织厂在增长总额的百

分比方面占第一位，棉纺织厂在绝对增长数方面占第一位。

工业发生这种增长的地区随时都有变化，好像在把工业从一

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转移。在工业一般增长的同时，在个别地区发

生衰落现象，在许多州郡和城镇里原有的工厂甚至完全消失。决定

这些变化（包括衰落和增长）的一般规律，就是那个遍及现代工业

所有一切部门的规律，即集中的规律。例如，郎卡郡同它毗邻的约

克郡的部分地区形成棉纺织业的主要中心，就把王国其他地区的

这种企业吸引到它那里去。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棉纺织厂在１８３８年

至１８５６年期间增长了４１１个，而在拉纳克（格拉斯哥）、伦弗鲁（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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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和安特林三郡，这种企业的数目却减少了５２个。毛纺织业则

集中在约克郡；这里增加了２００个毛纺织厂，而在康瓦尔、戴文、格

罗斯特、蒙默思、索美塞特、威尔特、威尔士和克拉克曼楠，却相应

地减少了８２个厂。精梳毛纺织业几乎完全集中在约克郡，那里增

添了１０７个新工厂。亚麻纺织业目前在爱尔兰的发展大大超过联

合王国的任何其他地区；但是在安特林、阿马、达翁、提朗增加５９

个亚麻纺织厂的同时，在约克郡却减少了３１个厂，在戴文郡、多尔

塞特郡、格罗斯特郡减少了９个厂，在法夫郡减少了１８个厂。在柴

郡、得比郡、诺定昂郡和格罗斯特郡增加了７６个丝织厂，在索美塞

特郡相应地减少了１３个厂。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工业部门的衰落

以另一个工业部门的增长来补偿，所以工业的转移可能看起来只

是大规模分工原则的更明确的表现。但是，总的说来情况并不是这

样：工厂制度发展的结果倒是在使工业郡和农业郡之间建立分工。

例如，英国南方的威尔特、多尔塞特、索美塞特、格罗斯特等郡在迅

速地失去自己的工业，而北方的郎卡郡、约克郡、瓦瑞克郡、诺定昂

郡却在加强工业垄断。联合王国在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５６年这段时期工

厂增长的总数为９００个，其中郎卡郡一地就占３６０个，约克郡占

３４４个，瓦瑞克郡占７１个，诺定昂郡占４６个，并且最后两个郡之

所以增加工厂，是由于在两种专门的生产中采用了改良的机器，即

在诺定昂的织袜机和考文垂的织带机上应用了机械动力。

必须把工厂数目的增长同发动机马力总数的增长区别开来，

因为后者不仅取决于新工厂的增加，而且还取决于在旧工厂中装

备更强大的发动机、以蒸汽代替水力、在水车上安装蒸汽动力以

及其他类似的改进办法。以下是１８３８年、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６年各工

厂额定功率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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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工厂中使用的发动机的总功率

（单位：马力）

１８３８年

蒸汽发动机 水力发动机 共 计

棉纺织厂 ……… ４６８２６ １２９７７ ５９８０３

毛纺织厂 ……… １１５２５ ９０９２ ２０６１７

精梳毛纺织厂 … ５８６３ １３１３ ７１７６

亚麻纺织厂 …… ７４１２ ３６７７ １１０８９

丝织厂 ………… ２４５７ ９２７ ３３８４

   共 计 … ７５０８３ ２７９８６ １０２０６９

１８５０年

蒸汽发动机 水力发动机 共 计

棉纺织厂 ……… ７１００５ １１５５０ ８２５５５

毛纺织厂 ……… １３４５５ ８６８９ ２２１４４

精梳毛纺织厂 … ９８９０ １６２５ １１５１５

亚麻纺织厂 …… １０９０５ ３３８７ １４２９２

丝织厂 ………… ２８５８ ８５３ ３７１１

   共 计 … １０８１１３ ２６１０４ １３４２１７

１８５６年

蒸汽发动机 水力发动机 共 计

棉纺织厂 ……… ８８００１ ９１３１ ９７１３２

毛纺织厂 ……… １７４９０ ８４１１ ２５９０１

精梳毛纺织厂 … １３４７３ １４３１ １４９０４

亚麻纺织厂 …… １４３８７ ３９３５ １８３２２

丝织厂 ………… ４３６０ ８１６ ５１７６

   共 计 … １３７７１１ ２３７２４ １６１４３５

  虽然这些数字中所反映的动力的增长——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５６年

增加５９３６６马力——无疑是很大的，但是它还是大大低于工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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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和实际上正在采用的补充动力的实际数量。报告中的一

切数字都只是指蒸汽发动机和水车的额定功率，而不是指实际上

已经利用或者可能利用的功率。１００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改进

装备、改善结构和加大汽锅容量等等，能够比过去发挥大得多的

威力；所以，它的额定功率顶多只能看做是据以计算它的实际可

能性的指数而已。土木工程师奈斯密斯先生在解释对蒸汽机的最

新改进（由于这种改进，同样一部蒸汽机能够以最少的燃料消耗

来做更多的功）的性质以后，这样总结说：

“现在我们从蒸汽机的单位重量平均至少可以多得５０％的功，而在许多

场合，在每分钟速度不超过２２０呎时只供给５０马力的蒸汽机，现在可以供给

１００马力以上。”１７８

根据对发动机马力的增长和工厂数目的增长的比较，可以很

清楚地看出毛纺织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虽然１８５６年毛纺

织厂的数目只比１８５０年增加了８个，但是其中所使用的发动机的

功率在同一个时期内却增长了３７５７马力。显然，在棉纺织厂、精

梳毛纺织厂、亚麻纺织厂方面也有这种集中的倾向。联合王国的

纱锭总数，在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５６年分别为２５６３８７１６个和３３５０３５８０

个。每一种工厂的纱锭平均数如下：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棉纺织厂 ………………………… １４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精梳毛纺织厂 …………………… ２２００ ３４００

亚麻纺织厂 ……………………… ２７００ ３７００

  诚然，织布厂方面的倾向，与其说是生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不如说是分散于许多工厂主之间。织机的总数在１８５６年为３６９

２０５台，而１８５０年是３０１４４５台，但是每个工厂使用的平均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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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５６年却少于１８５０年。然而这种似乎离开英国工厂制度一般

发展倾向的情况，很容易用下述事实来解释，即在织布这一部门

中不久以前才有了工厂制度，还没有把手摇织布机制度完全排挤

掉。在１８３６年，几乎只有在棉布织机或者在生产混纺棉线织物方

面才采用蒸汽动力；但是几年以后，生产各种织物——毛纺织物、

精梳毛织物、麻织物、丝织物——的机动纺织机的数量有了急剧

的增长，这种增长至今仍在继续。下表说明１８３６年以来机动织机

的增长情况：

１８３６年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棉纺织厂 ………… １０８７５１ ２４９６２７ ２９８８４７

毛纺织厂 ………… ２１５０ ９４３９ １４４５３

精梳毛纺织厂 …… ２９６９ ３２６１７ ３８９５６

丝织厂 …………… １７１４ ６０９２ ９２６０

亚麻纺织厂 ……… ２０９ ３６７０ ７６８９

   共 计 …… １１５７９３ ３０１４４５ ３６９２０５

  棉布织机数量的增长是由于扩大了生产，而不是由于采用了

机械动力来生产以前只用手工织的布匹；但是在其他那些一直很

少采用机械动力的工厂里，现在采用机械动力来开动生产地毯、带

子和亚麻布的机器。利用机械动力梳理羊毛（随着梳毛机、特别

是李斯特尔氏机器的推行，已广泛采用机械动力梳理羊毛），使得

在这方面也有大批的人失业。

纺织厂生产能力的增长程度，可以从对出口数字的比较研究

中很清楚地看出来。在１８５０年有１９３２个棉纺织厂，在截至１８５０

年１月５日为止的三年内，出口的棉布和棉纱的平均价值大约为

２４６０万英镑。如果１８５６年的２２１０个棉纺织厂都只按照１８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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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厂的生产数量来生产棉布和棉纱，那末出口的价值就应当是

２８００万英镑。可是，在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止的三年内，这

项出口的平均价值大约是３１００万英镑。在毛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

厂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我们看到，虽然每一马力所运转

的织机数量大大增加了，每一马力所占用的工人数目却固定未变，

即平均４个人。这可由下表看出：

从业工人总数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棉纺织厂 ………… ２５９１０４ ３３０９２４ ３７９２１３

毛纺织厂 ………… ５４８０８ ７４４４３ ７９０９１

精梳毛纺织厂 …… ３１６２８ ７９７３７ ８７７９４

亚麻纺织厂 ……… ４３５５７ ６８４３４ ８０２６２

丝织厂 …………… ３４３０３ ４２５４４ ５６１３７

   共 计 …… ４２３４００ ５９６０８２ ６８２４９７

  工人总数为６８２４９７人，这看来的确是不多的，因为单是使用

手摇织布机的织工及其家属在１８３８年就已达到大约８０万人了。

下表说明各种工人的百分比：

１３岁以下

的 童 工

１３－１８岁
的男性未
成 年 者

１３岁以上
的女性未
成 年 者

１８岁以上
的 男 工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５０年…………
１８５６年…………

５９
６１
６６

１６１
１１５
１０６

５５２
５５９
５７０

２２８
２６５
２５８

  在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５０年期间，童工数目有所增长，但是并不是

与工人的总增长数按比例地增长。自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６年期间，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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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数目增长很大，共计有１０７６１名，其中有９６５５名在棉纺织业部

门。必须再提一下，１８４４年的“人道的”法律允许工厂雇用８岁

的儿童，而以前法律是禁止雇用９岁以下的儿童的１７９。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１０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２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４９９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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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俄国军队的改革１８０

  当上次战争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很多军人谈起俄国军队的完

善组织，总带一点敬畏的心情。在法国和英国，旅、师、军是由

一些彼此之间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人组成的，指挥官所指挥的是

他们以前从没有见到过的部队和兵团，司令部则由来自全国各个

角落的军官组成，——在俄国，整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的各个部件，

在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已达到完善的地步。每一个团在总的组织中

有自己固定的地位；从连到军，每一个军事单位都有自己固定的

指挥官，每一个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自己固定的司令部。曾有人说，

这架机器实际上已做好充分的工作准备；它只等一声令下，一放

蒸汽，就能极其灵活地运转起来；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轮子、每

一颗螺丝钉、每一个滑车、每一条引带、每一个活门和每一个杠

杆，都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这就是据说我们应当看到的情况，可

惜我们所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各军几乎从来没有满额，因

为常有整个的师，更经常的是整个的旅被调往远方战区，因此各

军就要由其他部队和兵团来补充。力图使每一个军、每一个师、每

一个旅的各组成部分尽可能地一起行动的做法，原来同那些确定

作战方法的严格规则一样，使军队在行军中的运动受到束缚；最

后，分支繁多的指挥机构，所有这些指挥军、师、旅及其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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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的将军，这些为自己的下属所熟悉、彼此十分了解、悠然

安于自己的职位并在执行任务时能应付自如的将军，——所有这

一切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勾结，串通起来侵吞公款，克扣士

兵口粮、制服，盗用安排士兵生活的款项。

如果这些事实还需要官方的证实，那末俄国政府刚好做到了

这一点。军队的新编制首先和主要的是为了消除普遍侵吞公款的

根源——下级司令部和指挥机构。军司令部和旅司令部都被撤销。

甚至“旅”这个名词也从俄国军队中消失了。现在，６个步兵军都

从属于一个人，从属于前克里木军队的司令官，公爵米·德·哥

尔查科夫第一。诚然，每一个军都有一个军长，但是由于他没有

自己的司令部，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可能过细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他至多也只不过是本军的检查者，是他所辖属的５个师的师长的

监督者。实际上，组成所谓“王牌军”的３０个师（１８个步兵师、

６个骑兵师、６个炮兵师）的师长，直接服从总司令；而在每一个

师中，４个步兵团或骑兵团的团长和连长又直接服从师长。被这一

新编制完全取消了职位的旅长则被派到师长的司令部，担任副师

长和师长助手。所有这些做法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

俄皇可以信赖哥尔查科夫公爵，而哥尔查科夫在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信赖自己司令部的军官。在旧编制所具有的那种官僚制度

的繁杂性和等级次第的情况下，总司令的直接影响不超出军长以

外。这些军长及其司令部应当把命令下达到师，师的司令部又把

命令下达到旅，而旅的司令部又把命令下达到团长，由团长在实

际上把命令付诸实行。这无非是一种组织得很妙的从事营私舞弊、

侵吞公款和盗窃的制度；军队组织得愈完善，侵吞公款的活动就

愈有组织，愈能得逞。这一点当第一、第二、第三军在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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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波兰开往南方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了；俄国政府只在名义上

保留军长的职位并且完全取消旅长的职位，正是由于它想根除这

种弊端。现在，在总司令和连长之间，只相隔两级，即师长和团

长，只有一个司令部——师司令部，它仍有可能被利用来侵吞公

款。如果政府能够根绝师司令部的盗窃之风，那末它也完全可以

指望逐渐地把这种风气从团中驱除出去。

这样，军队的整个编制，由于从链条中取消了两个环节而被

打乱了，而这两个环节在战争时期无疑是必要的。俄国政府自己

也承认，无论是军长或旅长，都不能完全从军队等级中勾销掉。在

军队等级中仍保有军长，但只是虚有其名，而旅长则被完全免除

指挥职务并被变成只不过是师长的附庸。这只是表明，这些将军

在和平时期没有指挥的职务，但是他们是准备着在发生战争时派

用场的。事实上，在唯一尚有敌军当前的军队，即高加索军队中，

还保持着旅。因此，取消其余军队中的旅，只不过是想使旅长及

其司令部在和平时期不能为害，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另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解散庞大的龙骑兵军，这个军由１０

个团组成，每个团有８个连，它既受过步兵训练，又受过骑兵训

练。本来，这个军应该在一切大战役中起出色的作用。在战斗的

决定性关头，它应该以骑兵特有的速度猛攻敌人翼侧或后方的任

何一个重要据点，然后下马，分成１６个步兵营，在自己的重骑炮

兵的支援下，坚守这一据点。可是，在上次战争期间，这个军丝

毫没有发挥作用，现在看来大家都承认，这种混合部队是完全不

适合于积极的战斗行动的。结果，这些步骑两用兵被变成普通的

骑兵，分为１２个各有８个连的团，分别编入“王牌军”的６个军

中。这样，俄皇尼古拉想借以保持自己在当代最伟大的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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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地位的两大创造，在他死后几年就烟消云散了。

在其他的变革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一个军中加建一个营以

及在高加索军队中建立两个新的步兵团。第一个革新在某种程度

上缓和了严重缺乏轻骑兵的情况。第二个革新表明，俄国已决定

尽快地结束高加索的战斗。由于同样的原因，高加索各个军的预

备旅还没有解散。因此，很可能目前在那里已经展开了重大的军

事行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４月１６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５月６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００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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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的金融舞弊

１８５７年５月１日于伦敦

  破产法庭对英国皇家银行内幕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自从铁

路大王哈德逊破产以来，似乎还没有这样充分揭露过掩藏在体面

社会的镀金表面下的冒险投机、假仁假义、营私舞弊和卑鄙下流。

最近受到舆论谴责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是丘克斯贝里的前届议员

汉弗利·布朗先生，按照多德写的１８５５年“议员手册”的介绍，

此人是一个“商人”，“铁路公司的积极创办人”、“铁路统计和铁

路运输方面的著名权威”，“彻底的自由贸易论者”，“并且还是自

由主义者”。英国皇家银行这个外强中干的企业倒闭以后，大家立

刻得悉，这个权威人士利用他的银行董事的地位盗窃了大约７万

英镑，但是这件事实的揭露丝毫没有影响他执行通常的国家职责。

汉弗利·布朗泰然自若地继续出现在下院中，出现在无俸法官１８１

的席位上。他甚至还以下面这样一件事向公众表示他极其理解自

己对社会所负的责任：他以郡的调解法官的资格，依法严办了一

个偷了少量马铃薯的穷车夫，并且向犯人作了令人作呕的说教，说

什么最糟糕的就是辜负信任。丘克斯贝里的一家报纸认为自己有

权利借这个适当的机会，批评一下英国制度的那种使大贼成为小

贼的审判官的特点。于是布朗先生扬言不仅要控告那个不幸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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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记者，而且还要跟丘克斯贝里这个善良的城市永远断绝往来，除

非该城居民以某种方式郑重地悔过，来为他们那种凌辱无辜者的

罪恶行为赎罪。在这以后，举行了向“无耻阴谋的受害者”呈献

祝词的隆重仪式，按当时报纸的报道来看，这篇祝词缺乏艺术修

饰，读起来像铁一样沉重累赘。布朗先生把祝词放入口袋以后，就

从他家的阳台上向人群发表演说，他说，要不是由于公职誓词使

他不能泄露英国银行的秘密，他的清白无辜对于每一个人都会如

同白昼一样清楚，他在结束他的高谈阔论时，又说什么别人有负

于他的事情比他自己有负于别人的要多。在最近举行的普选中，他

又当了他那个安静的小城的议员候选人，但是他一向坚决拥护的

内阁，竟忘恩负义地没有支持他。

４月２９日，这位徒骛虚名的绅士终于摆脱了那一直封住他的

口、使他默默忍受下流诽谤的誓词的约束；听他忏悔的牧师就是

破产法庭的官员。按照惯例，要成为任何一个股份公司的董事，必

须拥有该公司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布朗先生把常规翻转来，先当

了董事，然后才当股东；并且他在取得股票时，并未劳神给股票

付款。他弄到这些股票的方法极为简单：后来潜逃了的英国银行

经理凯麦隆先生把共值１０００英镑的２０张股票交给布朗先生，他

（布朗）则给凯麦隆先生一张同样数目的期票，而设法不支付一个

先令。布朗在１８５３年２月当了董事，在３月就在银行里开了账户。

他往银行存入很少一笔钱，即１８英镑１４先令，并且在当天就用

期票作抵押向银行借去了２０００英镑，使人立刻可以看出他在管理

股份公司方面并不是一个新手。的确，布朗先生在与英国皇家银

行建立业务联系以前和以后，曾经领导过澳大利亚食糖进口和提

炼特许公司，防水砖瓦和普通砖瓦专利公司，华德自来水公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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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公司，船坞公司，——总之，一系列五花八门的公司。当债权

人的律师林克雷特先生问他，所有这些公司后来的结局怎么样的

时候，布朗相当确切地回答道：“也许应该认为它们已经呜呼哀哉

了。”他在英国银行开的账户以１８英镑１４先令的贷方开始，最后

以７７０００英镑的借方告终。所有这些债款都是根据凯麦隆先生的

指示付给他的，并且“从未征得其他董事”的同意。

布朗先生说：“该公司的经理是经手一切业务的人。这家银行的做法就是

如此，而且”——他以教训的口吻补充道，——“这种做法是十分健全的。”

大概，这家银行的真实情况是：它的全部上层领导人——经

理、董事、主任、法律顾问和会计师——都按照事先规定的计划，

相互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个人都假装不知道自己的伙伴弄到

了多少钱。而布朗先生本人甚至准备暗示：他作为银行董事，几

乎丝毫也不知道他作为银行主顾所做的事情。至于那些不属于行

政人员的主顾，则布朗先生在受审时似乎还对其中有些人竟敢侵

夺董事的特权而感到痛心。例如，他这样说到某位奥利弗先生：

“我可以肯定地说，奥利弗从银行骗取了两万英镑。我用的字眼很尖锐，

但是我并不怀疑，这样说是正确的：奥利弗是一个骗子。”

当林克拉特先生问他“而你是个什么人？”的时候，他若无其

事地回答道：“很倒霉，是一个蒙在鼓里的董事。”他对一切问题

的回答都是那样丝毫不动声色。例如，他的存款数目与他在银行

贴现自己期票的数目之间存在的那种令人发笑的悬殊，引起了他

和林克雷特先生之间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林克雷特先生：“难道银行业务没有这样一个通常的规定：如果在活期存

款账户上没有一笔相当于贴现账户上期票总数四分之一的存款，任何人都不

得开贴现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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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先生：“这种规定是有的，我听说这是苏格兰的制度。”

林克雷特先生：“你没有采用这个制度吗？”

布朗先生：“没有采用，因为这是个不健全的制度。”

每当布朗先生发善心要给银行提供保证时，这总是一些他已

在同一个时候审慎地抵押给别人的期票或提货单，因为他利用法

庭官员居然胆敢称作极度“狡诈”的方法，随心所欲地支配他的

抵押品。１８５６年３月１日，布朗先生事实上已经停止了他在银行

的账户，换句话说，董事会已经决定不让他再扩大他的债务了。然

而他在６月７日居然又从银行方面得到了１０２０英镑。林克雷特先

生问道：“他是用什么狡诈干出这件事的？”布朗若无其事地回答

道：“这并不困难。”

下面是他写给他的挚友凯麦隆先生的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

他对于这次因揭露英国皇家银行内幕而在报刊上引起的怒潮所持

的一般态度：

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５日于韦斯明斯特小斯密斯街

“凯麦隆先生阁下：不知尊驾现在何处，兹托令亲转致此函。令人伤心的

消息传播甚快，阁下谅已得悉大小各家报纸如何辱骂我们，而你我二人受到

的攻击最多。我有理由相信，‘泰晤士报’上的刻薄文章都是我们的某位同事

通过会计师挑唆起来的。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我全然不知，我所知道的只是

公开报道的内容，我读了这些东西之后，几乎以为，过去谁也不曾欠过银行

的债，以前的一切报道全是错的。‘泰晤士报’是为了侮辱我们才积存了全部

愤怒…… 自从银行糊里糊涂地停止支付以后，我尚未见到其他董事。

您的忠实的

汉弗利·布朗”

好像“过去谁也不曾欠过银行的债”似的！显然，布朗先生

认为，人们对他和他的同伙充满义愤，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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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盗贼！”提蒙这样说①，布朗先生也这样说，也许他在灵魂深处

还确信所谓体面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说哩！重要的只是不要

做小偷。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５月１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５月１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０１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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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ＣＲ  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１８２

（一）

  在现今的法兰西帝国里，大军①的战报已经为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

ｌｉｅｒ
２８
的报告书所代替了。４月２８日，伊萨克·贝列拉先生在最近

一次股东大会上，代表董事会作了一个决算报告，来概述这个出

色的波拿巴机关１８５６年的活动。起草人在文件中以他惯用的手

法，把财务上的计算同理论原理、把数字同感情、把证券投机同

思辨哲学混在一起；只要仔细研究这份很讲究辞藻的文件，就会

发现无庸置疑的衰落征兆。这种辩护士的粉饰，与其说是掩盖了

这些征兆，倒不如说是暴露了它们。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利润确实还是很迷人。股票价格最初规定

为５００法郎，１８５６年每股付利息２５法郎，股息９０法郎，合计１１５

法郎，恰好为该公司资本的２３％。但是，要做出正确的结论，就

不应当拿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同一般商业企业比较，而应当同它本身

比较，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不过一年，它的收入就大约减少了

一半。对于这家公司每年的纯收入，应当区别以下两种因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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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固定的，另一种是变动的，一种是章程规定的，另一种是取

决于该公司业务开展情况的，一种列入利息项，另一种列入股息

项。所以，每股２５法郎，即５％的利息收入是该公司报告书中固

定不变的项目，而公布的股息才是该公司有无进展的真正标准。所

以，我们从报告书中看到，１８５５年为１７８法郎７０生丁的股息，

１８５６年减少到９０法郎，这种变动绝不能说是上升。如果考虑到小

股东们是平均按每股１５００法郎的价格购进股票，那他们在１８５６

年所得的实际股息，恐怕还不超过７％。

伊萨克·贝列拉先生认为，“试图去指出１８５５年和１８５６年两

年的股息不一样的原因，是无此必要的”。但他还是约略地说了一

下１８５５年的利润有其“特殊的性质”。这一论断是不无根据的；但

是，这就显而易见，只有保持住自己利润的特殊性质，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才能企求一般地具有某种性质。这个公司的利润的特殊性质

是由于它的资本同它的业务相差悬殊而产生的。这种悬殊——绝

不是暂时性的——实质上是该公司生存的有机规律。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既不是要求成为银行公司，也不是要求成为工业公司，它倒

是要求成为别的银行公司和工业公司的（如果可能，成为全国范

围的）代表。创办这个公司的意思的奇特之点，就是要它起代表

机关的作用。所以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业务表明，这些业务并不决

定于该公司本身的资本和通常由资本派生的信用，而完全决定于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实际代表的或者企图代表的资本额。要是该公司

的资本同该公司的业务之间的悬殊状况消失了，因而该公司的

“特殊”利润也消失了，那末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就不是单单下降为一

家普通银行，它会极可怜地破产。由于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向自己提

出的任务，是去完成由于自己这个组织的性质本身而被卷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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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巨大业务，因此，它就必须依靠那些规模越来越大的新计划

能顺利完成。由于这个机关具有这种性质，业务上的任何停滞，而

尤其是任何倒退，都是将来倒闭的恶兆。就拿１８５６年的报告书来

说。一方面，我们看到６０００万法郎的微不足道的资本，而另一方

面，我们看到数达６０多亿法郎之巨的业务。贝列拉先生自己略举

这些业务如下：

“本公司对最近一次债券的认购数不仅丝毫未动，而且由于有了便利认

购者的分期缴款办法，本公司的认购数增加到４０００万法郎。

本公司的库存现金 ３０８５１９５１７６法郎３９生丁  ………………………

本公司同银行的往来账 １２１６６８６２７１法郎３３生丁  …………………

本公司的其他往来账 ２７３９１１１０２９法郎９８生丁  ……………………

本公司收到１４５５２６４张股票和本票

 的分期缴款数 １６０９７５５９０法郎９８生丁  …………………………

本公司用本公司的款项支付的或用由

 本公司起银行家作用的那些公司的

 款项支付的３７５４９２１张息票  ６４２５９７２３法郎６８生丁  …………

本公司的有价证券总存量为４９８６３０４张股票或本票。”

贝列拉先生并不否认，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在１８５６年所起的作用

和它从前所起的作用有些不同。该公司在创办以后的头三年中，应

当“在法国创立重要企业”，“为大企业的创立提供一套制度”，并

因而不断地以新的有价证券来充斥证券交易所。但是，１８５６年发

生了突然的变化。“由于和约的缔结开始了社会活动的新时代”，因

而投机活动有大肆泛滥之势。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的有良心的绅士们，那些抱有促进国家繁荣的非凡志向的贝

列拉之流、富尔德之流、莫尔尼之流，突然感到，他们的“不可

推卸的职责”是在他们过去鞭策的地方勒住，在他们曾经推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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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加以抑制，在过去缺乏“明智的慎重”而表现出“勇敢大

胆”的地方，“小心谨慎”。因为整个法国都动起来了，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了宽慰自己的良心，决定反而要抑制自己的热情。但是，如

果说这一善心的决定的作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１８５６年３月

９日“通报”上的一篇评论“指出政府想限制新的有价证券发行而

规定了一些范围”，这也是正确的。贝列拉先生说，甚至“即使”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有截然不同的打算，那“这篇评论也会是一项命

令，尤其是对我们来说；这是被迫的停住，由于这一停住，新企

业的建立就将停止”。看来，这一被迫的停住就是该公司答应抑制

自己的充分根据。

正当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迅速奔驰被政府的笼头这样遏止住

了的时候，偏巧又遇到不讲道义的竞争千方百计地力图限制该公

司的活动范围，减少它的财源。在法国，根据法律规定，匿名公

司①的建立及其活动只有政府才能批准和加以监督，而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根据自己的章程是无权建立这种公司的，当１８５６年３月

９日“通报”上的评论直接反对所谓匿名公司的时候，法国的投机

活动找到了ｓｏｃｉéｔéｓ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ｔｅ〔两合公司〕这种更加广阔的

活动场所，这种公司不必经过政府批准并且几乎是完全不受监督

的。因此，投机活动只不过改变了自己的途径；在匿名公司的发

展上所受的阻碍完完全全由ｓｏｃｉéｔéｓ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ｔｅ的丰收所补

偿了。具有贝列拉先生所谓的“崇高的智慧”的拿破仑第三，并

没有去阻止投机活动，他只不过是使投机活动大大脱离了自己的

心爱机关的控制。１８５６年头九个月中，整个法国都沉醉于投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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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本来可以从投机中得到甜头，但这个忠诚的公

司仅仅由于“崇高的智慧”考虑不周因而只得这样地“在有限范

围内”活动，服服贴贴地“等待官方发出叫它恢复活动的信号”。

当一个甚至完全越出拿破仑本人“崇高的智慧”的权力范围之外

的事件已经发生的时候，它还在等待官方的信号和“良机的到

来”。

让我们下次再来分析这一事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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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１８５６年９月，欧洲大陆和英国同时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正在——用贝列拉先生的话来说——充当“金融

和信贷方面的明智的哨兵”，这个哨兵比其他“站在各级阶梯上

的”人“眼界更为广阔”，“能够防止惊慌和不必要的紧张”，一心

一意地关怀“扶持国民劳动和国民信贷”这个崇高的目的，漠视

“不公正的或嫉妒性的批评”，对“激烈的或蓄意的攻击”一笑置

之，对“诬蔑者”的庸俗“诽谤”傲然不理。在这个紧急关头，法

兰西银行对于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纯粹出于追求社会幸福的热望而

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法兰西银行提出的那些要求，看来是很不肯通

融。所以，人家告诉我们说，“危机之所以发展得如此猛烈迅速，

是法兰西银行根据自己所遵循的章程而采取的措施造成的”，并且

说，“这个机关还很不完善，因为它没有承担任何义务和拟定任何

实行和谐合作的措施”。法兰西银行拒绝帮助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而

同时也不要它的帮助。原来，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本着它固有的敢想精

神，认定金融危机是施展大规模的金融骗术的最适当的时机。因

为在普遍惊惶失措的时候，实行一次冲击就可以攻克好几年用正

规包围攻不下来的堡垒。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建议同若干家外国银行

一起，购买法兰西银行所握有的无期证券或国家债券，以便使法

兰西银行能够“有效地增加自己的金属储备和继续发放以无期证

券和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这是并不奇怪的。当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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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提出这个无私的和仁慈的建议的时候，它的库里已经放满了将

近５４７５０００法郎的无期证券和１１５００万法郎的铁路股票，而法兰

西银行此时所握有的无期证券约为５０００万法郎。换句话说，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所握有的铁路股票数额比法兰西银行所握有的无

期证券数额多一倍以上。如果法兰西银行把自己的无期证券投进

市场，以加强自己的金属储备，那就不仅会使无期证券跌价，而

且会使其他一切的有价证券，尤其是铁路股票跌得更加厉害。因

此，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法兰西银行不把自己的

无期证券投进市场，而给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所握有的铁路股票在市

场上多留一些地方。而且，正像贝列拉先生所断言的，法兰西银

行就会有停止发放以铁路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的口实。这样一来，法

兰西银行就是暗中解救了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而人们却觉得法兰西

银行从属于这一慷慨豪爽的机关，并且是由于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

帮助而得救的。但是，法兰西银行识破了诡计，认为还是和这个

“明智的哨兵”离得远一点为妙。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像它的保护人过去应当保卫法国免于社会主

义一样，也是十分坚决地要保卫法国免于财政危机，它提出了一

个新建议，这次不是向法兰西银行提出的，而是向巴黎的私人银

行提出的。它大公无私地建议

“满足法国各铁路公司的愿望，认购它们要在１８５７年发行的３亿法郎的

债券。同时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自己表示准备认购２亿法郎，如果其他银行认购

其余１亿法郎的话”。

这样的认购必然会迅速提高铁路股票和本票即主要为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所持有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不仅如此，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走

了这一大胆的一着，就将成为法国所有铁路的大股东并且使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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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大银行家都会成为它的某种不由自主的合伙人。但是这个计

划也落空了。不得不“打消采取任何共同措施的念头的”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发觉，它只好自己去冒风险了。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深信，

“它的这类提议的本身，就无疑非常有助于安定人心”，因此，虽

然危机具有“大大减少它觉得可以指望的利润”的趋势，它也就

在相当程度上处之泰然了。

除了所有这些倒霉事情以外，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还抱怨人家直

到现在还在阻止它使用自己的王牌，即发行６亿法郎的债券，也就

是发行它自己发明的纸币，这种纸币的偿付期限很长，用来作保证

的不是该公司的资本，而是可以拿这种纸币来交换的有价证券。

贝列拉先生说：“我们本来该从发行本公司债券中得到的资金，会使我们

能够购买直到现在还没得到一定运用的有价证券，并且极大地扩大我们对工

业的扶持。”

１８５５年，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本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发行２４０００

万法郎的这种债券，——这是该公司的章程所许可的，——但是

土伊勒里宫的“崇高的智慧”制止了这种打算。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把

纸币的这种发行叫做增加自己的资本；而普通人却宁肯把它叫做

增加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债务。总之，１８５６年３月，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为政府所逼迫而不得不停住，ｓｏｃｉéｔéｓｅ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ｔｅ的竞争，金

融危机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自己的纸币的未能发行，所有这些情况

充分说明为什么该公司的股息会减少。

在这家规模巨大的骗人的康采恩以往所有的报告书中，都是

把以股份工业公司代替个人的工业企业吹嘘成这个康采恩的特点

和革新。但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最近这份报告书中，就是去寻找这

方面的最细微的迹象，也会是白费气力。该公司６０００万法郎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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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１８５６年有４０００万投入国家证券。而它由于信贷而握有的款

子，相当大的一大部分用于在交易所的结算日对无期证券和铁路

股票进行“展期”。在１８５６年进行的这种业务中，法国无期证券

为４２１５０万法郎，铁路股票和其他股票为２８１００万法郎。在目前，

这种展期不过就是给证券投机商人以货币贷款，使他们得以继续

自己的业务，并使交易所的空头证券看来可靠而已。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用来企求得到法国人民感谢的，主要就是经营这种吸引很大

一笔国民资本脱离生产活动而去进行非生产性的有价证券买卖的

业务。路易－拿破仑的确从贝列拉先生们的公司那里得到了巨大

的支持。他们不仅使皇家证券具有虚拟的价值，而且不断地鼓励、

灌输、支持和传播成了现今帝国根本原则的投机精神。只要草草

地浏览一下贝列拉先生那么得意地加以描述的业务，便会明白，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投机手腕是必然同它的骗人的生意相联系的。

一方面，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执行交易所的保护人这种社会职能，它从

居民那里把钱借来贷给从事投机活动的公司和个人，以维持法国

股 票和有价证券的价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私人企业，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又经常利用这些股票和有价证券行情的涨落，既

利用它们的上涨，也利用它们的下跌，来谋自己的利益。为了从

表面上调和这种矛盾，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就不能不欺诈骗人。

像一切职业投机分子一样，路易－拿破仑十分大胆地思考了

自己的ｃｏｕｐｓ〔步骤〕，又十分缓慢而谨慎地执行这些步骤。例如，

他曾经两次制止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肆无忌惮的活动，——先是

１８５５年他禁止该公司发行债券，后来是１８５６年他在“通报”上的

警告迫使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抑制自己的热情。但是，尽管有路易－

拿破仑的阻碍，这个公司仍然在尽力活动。显然，如果给它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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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自由，那它是会招致灭亡的。如果波拿巴还要继续去打搅它，

叫它抑制自己，那它就会不成其为这样的企业了。但是，从贝列

拉先生的报告书中显然可见，“崇高的智慧”和“明智的谨慎”终

于谈妥了。如果已经信誉扫地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得不到发行自己

本身的纸币这一危险的权利，那就应当把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继续

存在所不可缺少的资金，在法兰西银行这块更硬的招牌下给予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这就是现在提交给Ｃｏｒｐｓ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立法团〕的

“有学问的狗和猴子们”审查的新的法兰西银行法的秘密目的之

一。贝列拉先生说：“我们不怕声明，要是我们除了法兰西银行以

外，还要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寻找资金，以便通过贷款来给社会信

贷、大企业、工商业”，换句话说，即给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本身，

“以必要的协助，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５月１２日

和１５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５月３０日和

６月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０２７

号和第５０２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７２２ＣＲ 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弗 · 恩 格 斯

波斯和中国１８３

１８５７年５月２２日于伦敦

  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

争了１８４。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对英国侵

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

的军事制度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

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

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被弄到绝望地步、陷于半瓦解状

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

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

波斯的状况与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１８５时土耳其的状况相

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轮流试图建立一支波斯军队。

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由于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

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所具有的嫉妒、阴险、愚昧、贪婪

和腐败，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

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和战斗能力。它的一切功劳只限于对库

尔德人、土尔克明尼亚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些征讨

中，它只是作为波斯的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核心或预备队。当

时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部队通常只利用它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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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威武的战斗队形向敌人摆威风来欺骗敌人。最后，终于爆发了

波斯同英国的战争。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

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由新召募的住在海滨地区的波

斯人和阿拉伯人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６０英

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

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炮兵，并按照一切

规定列成了方队，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攻击，就把整

个波斯军队，无论近卫军或者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

知道这支印度正规骑兵在他们自己军队中所得的评价如何，只要

看看诺兰上尉论述这个问题的一部书１８６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印

度的正规骑兵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举不

出一个能说明正规骑兵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６００名这样的骑兵

竟能打跑一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

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英军作过一次抵抗。在

穆罕默腊附近，波斯正规军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

台，一当炮台被压制，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

３００名步兵和５０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

重、粮食、火炮都送给了侵略者（要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是

不可能的）。

但是并不能根据这点就指责波斯人是怯懦的民族，也不能由

此认为不能教东方民族学欧洲式的战术。１８０６—１８１２年１８７和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的俄土战争中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子。无论在设防

的城市中或山区省份里，对俄军进行主要抵抗的都是非正规部队。

正规军只要在战场上一露面，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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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纳乌特人
１８８
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

瓦尔那附近的峡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不过，在

最近一次战争中，土耳其的正规军却在从沃耳特尼察和切塔特到

卡尔斯和印古耳河的各次会战中都击败了俄军１８９。

问题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划分、装备和教练，还

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制度引用于落后民族的工作。这

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军队的操典，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

操典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欧洲式的教练规则本

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

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大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

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并能使新部队

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

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幸无常

习气等方面的最顽强的抵抗。只要士兵在检阅时步法整齐，会操

各种转法，能够在展开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末土耳其

苏丹或波斯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能应付一切事

变。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

的情形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

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很多背教者１９０和欧洲军官，那

末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就不能有任何作为。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民族在这方面简直

太无能为力了，他们不能不把领导炮兵的事务完全交给欧洲教官。

结果，无论在土耳其或者波斯，炮兵都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

英印军队是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所有东方军队中最老的

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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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

下，这样一支军队有英国部队和强大舰队作为强有力的后盾，是

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愈严重，这种挫折给予波斯人

的益处也愈大。正如土耳其人已经看到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会看

到：欧洲式的服装和检阅式的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而经过

二十年以后，波斯人可能也会令人肃然起敬，就像土耳其人在最

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腊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

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与他们作战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

变换队形的部队，而是亚洲人数众多的非正规队伍。毫无疑问，他

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

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

国人又怎么办呢？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１８４０—１８４２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

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

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

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

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

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

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

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

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

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

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

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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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他

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

间起义，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

有使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

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

有绝灭战的性质。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人民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

在什么地方侵入敌国，侵入到什么地方为止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

去呢？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的文明

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

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

些吗？既然英国人把中国人当做野蛮人看待，那末英国人就不能

反对中国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如果中国人的绑

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怯行为，那末这些文明贩

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一般的

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

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ｐｒｏａｒｉｓｅｔｆｏｃｉｓ〔为了保卫社稷

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

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

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

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

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

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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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似乎还只限于未参加大起义
１９１
的南方几省。战争是否将以这几

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

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危险。同时，如果这种狂热情绪遍及内地各省

的人民，那末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将非常危险。英国人能把广

州城完全毁灭，能攻占沿海的一切据点，可是他们所能调集的全

部兵力都不足以夺取和扼守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形下，他

们有什么办法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

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将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南京以北唯一能

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可是从什么地方调集军

队，来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备队的作战基地，来克

服途中的每个障碍，来用部队保证和海岸一带的交通以及用比较

雄厚的兵力逼近这个与伦敦一样大并离登陆地点１００英里远的城

市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就会从

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就会给

俄国而不是给英国打开前进的道路。

新的英中战争的形势极为复杂，使人简直不能预料它将有什

么样的转变。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使

得英军除了或许向某一个不重要的地点（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

可以算是这样的地点）作一些进攻而外，将完全无所行动。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

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

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

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直到现在，广州似

乎是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以及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

争；但是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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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

乌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

周围设立堡垒。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

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

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

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５月２０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７年６月５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０３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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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有 趣 的 揭 露

１８５７年５月２６日于伦敦

  奥当奈尔５月１８日在西班牙参议院发表的演说，包含着对现

代西班牙秘密历史的极其有趣的揭露。由于他对埃斯帕特罗的背

叛和他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为纳尔瓦艾斯的上台扫清了道路，

ｐｏｌａｃｏｓ
１９２
现在便设法来摆脱后者。为了这个目的，卡龙赫将军

（他本人曾经是１８４３年克里斯亭娜派暴动的参加者，１８５４年革命

爆发时潘普洛纳的镇守司令）被怂恿在５月１８日当参议院对向女

王呈递奏章一事进行辩论时，针对有关建议大赦的一节提出了一

系列修正案。他猛烈地攻击一切军队起义，特别是１８５４年的军队

起义，并且坚决要求“不应当让保证绝对不受惩罚的安抚政策导

至对无可救药的暴徒的鼓励”。萨尔托里乌斯的朋友们预先策划的

这次打击，既针对瓦伦西亚公爵（纳尔瓦艾斯），也针对奥当奈尔。

实际上，ｐｏｌａｃｏｓ曾经认定，奥当奈尔一有机会就会出来揭露纳尔

瓦艾斯是他在近卫军卫戍部队中策动起义时的秘密同谋者。卡龙

赫将军正是给了奥当奈尔这样一个机会。纳尔瓦艾斯为了防止爆

发的危险，贸然采取了一个绝望的步骤。他，一个卫护秩序的人，

为１８５４年的革命进行了辩护，他说，这次革命“受到了最崇高的

爱国精神的鼓舞，它是由以前几届内阁的过火行为挑起的”。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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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内政大臣诺塞达尔先生向议会建议通过残酷的出版法的时

候，政府首脑纳尔瓦艾斯却在参议院中扮演ａｄｖｏｃａｔｕｓｄｉａｂｏｌｉ〔魔

鬼的保护人〕，即革命和军队起义的捍卫者。但这是徒劳的。在５

月１８日参议院的会议上，纳尔瓦艾斯被ｐｏｌａｃｏｓ逼着收回了自己

对“以前几届内阁”的谴责，同时还不得不痛心地听着奥当奈尔

那些使他名誉扫地的揭露。纳尔瓦艾斯对“奥当奈尔揭露私人的

和机密的谈话”表示了不满，并对“今后是否还能信赖友谊”提

出了疑问，这样他就亲自承认了奥当奈尔的揭露是真实可信的。现

在在宫廷看来，纳尔瓦艾斯已成了被揭露的反叛者，不久他就会

被迫为布腊沃·穆里洛和萨尔托里乌斯让路，而这两个人无疑将

是发生新的革命的先声。

下面是奥当奈尔的演说的逐字逐句的译文：

“奥当奈尔：自从参议院上次开会以来，发生了许多极重大的事件，这使

我不能在这场有声有色的政治讨论中保持缄默。我在这些事件中所起过的作

用，使我有义务出来讲话。我曾经是近卫军卫戍部队起义的首领，发表过曼

萨那累斯纲领；又担任过维多利亚公爵内阁的陆军大臣，两年后王国曾经庄

严地号召我去拯救这个王国和岌岌可危的社会；我幸运地无须经过流血战斗

或者下令放逐任何人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在这一切之后，我应该觉得自

己有义务参加正在进行的讨论。况且，卡龙赫将军已经对我以及两年来与我

有联系的、在危机期间出力拯救社会和王国的尊贵将军们提出指责，再保持

缄默便是一种罪过。卡龙赫将军把起义描绘成只不过是近卫军卫戍部队里的

骚动。这是为什么？难道他这么快就忘记了起义前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而那

些事件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是会将国家卷入不可收拾的革命中去的。内阁首

相那样坚决地摈弃了卡龙赫将军的指责，我向他表示感谢。的确，他这样做，

是表现了一个捍卫自己事业的人的毅力。（普遍的强烈反应）我不得不从详叙

述为证实这一事实所必需的情况；为了首先把所有可能带有私人性质的东西

从这次辩论中剔除出去，如果内阁首相愿意回答如下几个问题，我将不胜感

激：瓦伦西亚公爵自从１８５２年以来与维卡耳瓦罗的将军们保持着密切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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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真的吗？自从参议院由于１０５人的表决而被封闭以来，他对他们的一

切行动都有情报，是真的吗？他打算等他们一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加入他们一

边，是真的吗？他由于一些我所尊敬的理由而没有可能这样做，可是后来派

了他的一个副官去祝贺我们的胜利，是真的吗？

纳尔瓦艾斯：在听了吕逊纳伯爵对我说的话以后，我应当声明，不论我

们过去的关系如何，我丝毫没有参与他所策划的以及后来付诸实施的一切，

也丝毫没有按照他所策划的以及实施自己阴谋的方式办事。

奥当奈尔：内阁首相以他认为最适当的方式做了回答。我本来不愿意做

进一步的解释，但是，既然非这样做不可，我就做吧。任何人都知道，１８５２

年政治界的情况是绝对平静的。对于政府和国家来说，不幸的是，过一段时

期以后，开始有人谈论‘立宪改革’，不过起初是窃窃私议罢了。议员先生们

一定还记得由于担心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而产生的惶恐不安。他们大概没有忘记，

当时在政治家当中产生了许多联盟，在这些联盟中酝酿成熟了一项向女王呈

递奏章的决定。许多人都在这份奏章上签了名，但是它并没有呈递给女王。召

开了议会，几天以后，‘日报’公布了奏章的几种方案，它们在这个议院中产

生了这样大的效果，以致政府在议长选举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这以后，议

会被解散了。当时，温和党最有影响的人物为了对此表示抗议而联合起来了；

瓦伦西亚公爵被任命为这个联盟的主席。由于害怕政府会阻碍这些联盟，建

立了一个委员会，瓦伦西亚公爵又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芒先生、皮达

尔先生和其他显要人物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最积极的成员。除了抗议以外，这

个委员会还提请讨论新选举的合法性问题。在瓦伦西亚公爵到贝云去以后两

三天，布腊沃·穆里洛内阁提出辞职。布腊沃·穆里洛被达尔卡伯爵所代替。

反对派还是原班人马，当召集议会时，一份由瓦伦西亚公爵起草的宣言被提

交给参议院。参议院否决了它，可是后来看得很清楚，反对派的声势非常浩

大。亚尔科伯爵的内阁被勒尔松迪将军的内阁所代替，然后又建立了圣路易

斯伯爵的政府。我很抱歉不得不说一些详细情况，但是现在该谈谈我自己同

那些在近卫军卫戍部队里与我站在一起的人们的政治联系了。在瓦伦西亚公

爵回到西班牙以前，正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所做的那样，我接见了他的一

个代理人，他在这以前曾和这个代理人有过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公爵

对国家所陷入的处境表示遗憾，对威胁着王权和宪法的危险表示不安，最后

他说，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使用武力。（强烈反应）萨尔托里乌斯政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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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瓦伦西亚公爵返回西班牙。他先前往马德里，然后来到阿兰惠斯。在那里

我们和他进行了磋商。他向我们表示了他的爱国心情，这种爱国心情是我所

钦佩的，尽管我并不能支持他在目前所领导的内阁。他向我们声明说，既成

形势已使得动用武力成为不可避免；由于某些原因，他不能第一个出面，但

一定是第二个拔出剑来；他补充说：在那时的情况下，只要有两个骑兵团发

动起义就可以进行革命。他这一番话是以斩钉截铁的方式对我们说的。议会

开会了。瓦伦西亚公爵由于深信一切合法手段都徒劳无益，没有出席参议院

担任反对派的领导，而到洛哈去了。大家都知道，后来在议会中发生了什么

事情；大家都记得著名的１０５人表决。可是政府并不认为必须辞职。议会被

解散了，然后采取了前所未闻的迫害措施。曾投票反对内阁的将军们、最杰

出的政治活动家们、抱有反对情绪的新闻记者们都遭到驱逐；宣布在各方面

进行根本改变；宣布发行强制性的公债；总之，政府将自己置于法律之外。现

在我要问你们：你们敢不敢说，在这个所有反对党派一向阴谋倾轧的国度里，

什么时候曾经有过比１８５４年革命更合法的革命吗？至于我，我离开了曾经隐

藏了六个月的住处，骑着马，由几个将军和几团人伴随着离开了那里，目的

是要推翻政府，因为它这么无耻地蹂躏了我曾经宣誓要以将军和参议员的身

分来保卫的宪法。我们来到了维卡耳瓦罗，令我极为痛心的是，在那里开始

了战斗。战斗没有分胜负。双方的部队都表现得很英勇。卫戍部队不得不返

回马德里，而我们就留在维卡耳瓦罗。第二天，就像和瓦伦西亚公爵约定的

那样，我们经过阿兰惠斯前往安达鲁西亚。当时塞拉诺将军驻在哈安省，他

曾答应给我们援助。我们来到曼萨那累斯时，他在那里迎接了我们，并且说，

那些答应跟随他的人都跑光了，他单身一人来和我们分担命运。正是在那个

时候我发表了宣言，因为我不喜欢做了事不认账，我想说说那时做了哪些准

备工作。我通过密使了解了马德里的一切动态。温和党里所有一切有影响的

人物都被卷入了运动。只是发生了一定会发生的情况：当你计划采取其项措

施的时候，指望有大批人会参加，可是当行动的时刻一到，其中最热心的人

却不见了。密使告诉我说，民众大概不会支持我们，因为政府企图使他们相

信，仿佛运动的原因只是个人的纠纷，仿佛运动没有任何确定的政治原则。这

就是发表曼萨那累斯宣言的原因，这个宣言包含两点重要内容：

立宪改革，我后来担任内阁首相时曾向女王陛下提出过这一点，还有国

民军，但不是以前实际上组织过的那种国民军，而是我本人打算建立起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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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正的秩序因素的国民军。

我们离开了曼萨那累斯并给瓦伦西亚公爵写了一封信，信末由我和其他

四位将军署名，我们在信中声明，如果他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将任命他为我

们的总司令。公爵派了一个副官来通知我们，说他病了，正处在极严密的监

视之下。曾有人说，我们仿佛决定逃往葡萄牙。这是不真实的。相反地，我

们决定前往摩勒纳山，以便在巴里奥斯建立自己的骑兵，截住所有载运粮秣

的车辆，一有机会就向马德里进发，而这时我们突然得到了萨尔托里乌斯内

阁垮台和女王号召维多利亚公爵组阁的消息。从这时起，我的使命就结束了。

ｐｅｒｉｎｔｅｒｉｍ〔这时的〕大臣圣米格尔将军给我送来了返回马德里的指示。我

顺从了，但是坚决不想加入内阁。国王撤免了维多利亚公爵，我与这位公爵

从１８４０年起就已断绝一切关系。那些后来责备我加入他的内阁的人，在我抵

达马德里的当天晚上，就曾到我那里去恳求我接受陆军大臣的职务，说这是

拯救秩序和社会的唯一办法。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温和党的。我见到了维多

利亚公爵，在我当时与他保持的那种关系下面，要不是他自己的宣言帮助我

摆脱了恶意的诽谤，我会感到相当为难的。埃斯帕特罗衷心地拥抱了我，并

且说，结束西班牙人之间的一切纠纷的时间已到，以一党的力量来进行统治

已不可能，因此他坚决要敦请一切贤达人士。我了解了马德里的情况。街垒

还没有拆除，卫戍部队的人数极少，但是像任何时候一样明白事理的民众博

得了我极大的信任。我和埃斯帕特罗的第二次见面显得冷淡得多了：他建议

我当外交和殖民大臣。我通知他说，我如果入阁，只能同意当陆军大臣。于

是他对我说，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是担任古巴镇守司令这个职务的最适当的

人选。我回答说，由于我已经担任过这个职务，我不愿意重新回到哈瓦那去，

而宁愿不再担任任何公职；但是我恳求他立即组成政府，不要再使国家受到

临时统治的威胁。不久，原来被任命为陆军大臣的萨朗萨将军，以埃斯帕特

罗的名义请求我接受陆军大臣的职位，我在当天夜晚就和我的同僚们一起宣

誓就职。对我来说，当时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听任革命发展下去，直到它的

过分做法引起反应，或者阻止它的发展。第一条道路是比较容易的；我的荣

誉和国家的利益迫使我走第二条道路。我对这一点并不后悔。我们的第一次

讨论涉及制宪议会。在座的科耳亚多先生知道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争

论。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签署了关于召开议会的法令。举行了普选——不

是像皮达尔先生说的那样是在政府的压力下举行的，而是在不受限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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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举行的。大部分代表都是衷心希望国家幸福的人。如果政府坚定的

话，宪法是可以在四个月内制定的。但是埃斯帕特罗（不是作为军人，而是

作为政治家）的出了名的软弱性格，使政府方面的任何行动都陷于瘫痪。我

继续留在内阁里，并不是像维多利亚公爵所错认的那样，为了出卖自己的同

僚。使我继续守在这个职位上的原因，也就是那曾经迫使我争取这个职位的

原因。我继续留下来，是为了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奥当奈尔在为自己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作了极不高明的辩护以后，

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演说，即他不能支持纳尔瓦艾斯元帅的内

阁，“因为纳尔瓦艾斯已经宣称他打算遵循那种与代议制不符的政

治路线”。

对奥当奈尔演说的评论由卡·马克

思于１８５７年５月２６日写成

载于１８５７年６月１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０３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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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１９３和法兰西银行总裁阿尔古伯爵的辞职，

是目前帝国金融史上相当重大的事件。阿尔古先生自１８３４年被路

易－菲力浦提升为法国银行巨擘的首脑以来，他的特色就是牢牢

地保住了自己的这一职位达二十三年，并且依靠自己的谨慎和明

智，安全地度过了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５１年的风暴。１８４８年革命不仅是

反对路易－菲力浦的，而且是更猛烈地反对以法兰西银行为中心

的ｈａｕ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贵族〕的。所以可以意料到，这个机关及其

不受欢迎的领导人自然要成为革命的第一批打击对象。阿尔古伯

爵对于当时的形势没有完全认识清楚，而认为他有足够的力量通

过人为地加剧金融危机的办法来恐吓资产阶级，促使它走上反革

命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突然中断了发放巴黎商界一向所

依靠的信贷；可是，他有意制造出来的极大危局没有动摇临时政

府的地位，反而把锋芒指向了这家银行自己。阿尔古伯爵确信会

发生的反革命事件，并没有发生，却发生了向法兰西银行大量提

前支取存款的事件。但是，如果说阿尔古伯爵错误地估计了人民

的力量，那末他却十分敏锐地估计了政府所可能采取的行动。他

不仅说服政府给该行的银行券规定了强制性的行市，并要政府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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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地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向那家刚刚被它从彻底破产中拯救出来的

银行取得借款，而且乘机谋取了发行票面额较小的银行券的特许

权，剥夺了外省银行的发行权，扩大了自己的垄断，来增加该行

的收入来源。１８４７年以前，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最小票面

额是５００法即，１８４８年准许它发行２００和１００法郎的银行券。外

省的银行失掉了从前的发行银行券的权利，法兰西银行新设的分

行占据了它们的地位。这种变换的结果是：该行发行的投入流通

的银行券总额，在１８４７年年终时只有４８００万美元，而１８５５年年

终时达到了１２２４５５０００美元；该行的周转额在１８４７年还不及

３７５００万美元，而１８５５年达到９４０６０万美元，其中有５４９００万美

元是各分支行的业务。而它的股票价格在革命前通常为２０００法郎

左右，现在市价为４５００法郎。１８４８年以前，与其说法兰西银行是

法国的机关，倒不如说是巴黎的机关。革命政府赋予它以新的特

许权，使它变成了全国规模的私人企业。这样一来，二月革命所

要消灭的金融贵族的垄断，却在阿尔古伯爵巧妙的管理之下，经

过这次革命得到了扩大、加强和改组。

阿尔古伯爵必然要遇到的第二大灾难就是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

变〕，因为它的成功主要依靠以强制手段侵入委托阿尔古伯爵看管

的法兰西银行的金库。这位好商量的总裁不仅装作没有看见波拿

巴破门入盗的行为，而且还在所有正派人士或假装的正派人士纷

纷辞去行政职位，大有败坏这个篡位者的声誉的时候留在自己的

职位上，因而大大地帮助了消除商界的阴暗的预感。为了嘉奖这

种难能可贵的效劳，波拿巴同意不在１８５５年修改法兰西银行的章

程，这本来是１８４０年最后一次恢复法兰西银行的特许权时规定了

可以修改的。阿尔古伯爵和他的亡友苏尔特元帅一样；是只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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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自己的职位和自己的薪俸的。目前他辞去法兰西银行的总裁

的职位，只能用民间故事中说的，老鼠被迫从正在沉没的船只上

逃走的原因来解释。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的经过始末：是一个非常能说明目前帝国

时代的黑暗勾当。在１８５６年底欧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的时候，关于

修改现行的法兰西银行法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好听的借口下第一

次提出来进行讨论的，即这家银行的庞大业务建立在资本过于微

小的基础上。在六个多月的时间中，在拿破仑第三的出席下，以

法兰西银行代表的这一方，同巴黎的大金融家、大臣们和国务会

议的另一方，举行了多次秘密的谈刊。虽然这样，上面所说的这

个法案却直到Ｃｏｒｐｓ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立法团〕最后解散的前夕才提交

这个机构。在ｂｕｒｅａｕｘ１９４里初步讨论时，法案遭到猛烈地抨击；

被指定来对这个法案提出报告的委员会简直把这个法案说得一塌

糊涂，甚至有人威胁要完全否决这个草案。但是波拿巴很了解自

己的傀儡。他要人使他们明白，政府的决定是坚决的，因此他们

应当选择：或者是批准法案，或者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丢掉自己

薪高而清闲的职位。为了帮助他们把最后一点点良心抹掉，讨论

法案的时间恰恰安排在会议最后一天。不言而喻，这一来，法案

只作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就通过了。这个甚至在Ｃｏｒｐｓ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这种机关里也要施尽诡计才得以通过的法令该具有何

种性质呢？

的确，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的年代，当法兰西银行和路特希

尔德宗族被正式授权可以禁止一切不合他们心意的法案的时候，

也没有哪一个大臣敢于建议国家这样地完全向他们投降。现在政

府放弃了还是１８４６年银行特许状就保证了的在新的法兰西银行

３４２新的法兰西银行法



法有效期满以前修改这个法令的权利。有效期还有十年的法兰西

银行的特许权，现在又被垂青延长到三十年这个新的期限。银行

被准许把自己的银行券的票面额降低到５０法郎；只要指出１８４８

年发行票面额２００和１００法郎的银行券曾使得这家银行以自己的

纸币代替了３０００万美元的黄金和白银，这一措施的重要性就十分

清楚了。这次新的发行无疑会给法兰西银行带来巨额利润，但是

国家从中却什么也得不到。相反，国家由于代表了法国给予该银

行以信任还要付钱给银行。法兰西银行取得在还没有说立分支行

的各省设立分支行的特许权，这并不是作为国家向银行的让步，而

相反地是银行向国家让步。准许银行向它的主顾收超过６％的法

定利息，条件是只要承担一个义务，即把由此得来的利润并入银

行的资本中，而不归入银行全年的股息中，国库的往来账的利率

由４厘降低到３厘，这一点由于废除１８４０年法令的下述条款而得

到了充分的补偿，这一条规定在国库的债款下降到了８０００万法郎

以下的时候，银行根本不收利息，而这种债款额通常平均是８２００

万法郎。法兰西银行所得到的最后一个但也是同样重要的优待，即

该行新发行的票面价值为１０００法郎的９１２５０张股票，只有已有的

９１２５０张股票的持有人才能购买，并且目前该银行股票在交易所

的价格为４５００法郎，但这些新股票却应当以１１００法郎的价格出

售给旧股东。这一牺牲国家利益而完全对银行巨擘有利的法令，是

波拿巴政府财政上陷入了怎样一种困难的局面的最有力的证明。

作为所有这些让步的等价物，政府得到了２０００万美元，也就是说

这家银行必须购买２０００万美元专门为此发行的三厘无期公债，这

种公债的最低价格为７５法郎。这笔交易显然完全证实了欧洲的一

种普遍的看法，就是波拿巴已经从法兰西银行的金库中借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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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巨款，现在他正在设法使自己的诈骗勾当表现得比较体面一点。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６月２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６月２０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０４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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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与波斯签订的条约

１８５７年６月１２日于伦敦

  不久以前，帕麦斯顿勋爵在他把持的下院中受到有关波斯战

争问题的质询时，他讥讽地回答道：“只要和约一经批准，下院就

可以发表自己关于战争的意见。”１８５７年３月４日在巴黎签订并

于１８５７年５月２日在巴格达批准的和约，现在已提交下院。和约

共分十五条，其中八条都是和约中常见的具文。第五条规定，自

互换和约批准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必须将波斯军队从赫拉特公国

和赫拉特城以及从阿富汗的一切其他地区撤走。按照第十四条，英

国政府方面则答应一俟上述条款得到履行，就“立即将英国军队

撤出隶属于波斯的一切港口、地区和岛屿”。

但是应该提醒一下，早在布什尔被占领以前，波斯使节费鲁

赫汗在君士坦丁堡同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勋爵进行长

时间的谈判时，就曾主动提出把波斯军队从赫拉特撤走。因此，英

国从这个条款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新利益，只不过是有特权在一

年中最有碍健康的季节把自己的军队困在波斯帝国的最容易感染

疾病的地方。夏季的烈日、沼泽和海洋甚至在布什尔和穆罕默腊

的当地居民中间也会造成种种可怕的灾害，这些都曾被古代作家

及近代作家们载入史册；可是，既然仅在几个星期以前，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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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很有权威并且追随着帕麦斯顿的亨利·罗林森爵士已经公

开说过，英印军队必然会死于恶劣的气候，何必再引证这些记载

呢？伦敦“泰晤士报”收到在穆罕默腊附近获胜的消息后，立刻

就声言，虽然和约的谈判在进行，为了拯救军队，必须向设剌子

推进。统帅这次远征的英国海陆军将领之所以自杀，也正是因为

他们非常担忧军队可能遭到的命运，按照政府的指令，他们是不

应当率领军队由穆罕默腊向前推进的。因此，完全可能看到克里

木惨剧小规模地重演；然而这次惨剧的发生，不是由于战争的需

要和政府犯了重大的错误，而是由于用胜利者的宝剑写成的和约

的条款。在上述和约的条款中有一句话，只要帕麦斯顿愿意，这

句话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引起纠纷的苹果”。

第十四条规定，“英国军队撤出隶属于波斯的一切港口、地区

和岛屿”。但正是在这句话上产生了问题，穆罕默腊城是否隶属于

波斯？土耳其人对于这个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三角洲、土耳其人在

幼发拉底河上唯一可以经常通航的海港（因为巴士拉港口在一年

中的某些时间内，对于载重量大的船只来说是太小了），从来都没

有放弃过自己的要求。因此，如果帕麦斯顿认为适当的话，他就

可以借口穆罕默腊不“隶属于”波斯、借口应该等待彻底解决土

耳其和波斯之间的这个边境问题，而把穆罕默腊据为己有。

第六条载明，波斯同意

“放弃对赫拉特公国和赫拉特城的领土主权以及对阿富汗各地区的主权

的一切要求”；“对阿富汗的内政不予以任何干涉”；“承认赫拉特和整个阿富

汗的独立，并永远放弃破坏这些国家的独立的企图”，在同赫拉特和阿富汗发

生争端时，须请“英国政府从中进行友好的调处，以求消弭这些争端；只有

当这种友好的调处达不到预期效果时，才能诉诸武力”。

７４２与波斯签订的条约



  英国政府方面则答应

“随时影响阿富汗各邦，以便预先杜绝从它们这方面产生的一切重大祸

根”，并“竭尽全力用公正的和无损波斯尊严的方法调解争端”。

如果把这一条的官样文章去掉，那末它所表明的无非就是波

斯承认赫拉特的独立，也就是费鲁赫汗自称他在君士坦丁堡会议

时就准备要做的让步。诚然，按照这一条，英国政府被规定为波

斯和阿富汗之间的正式调停人，但是从本世纪一开始，它一直就

扮演着这个角色。至于它能否继续担任这个角色，这就不是权限

问题，而是实力问题。此外，如果有那么一位胡果·格劳修斯在

德黑兰朝廷中找到了栖身的地方，那他就会向朝廷指出，按照ｊｕ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国际法〕，凡独立国家据以授权外国政府干预本国国际关

系的任何条款，均属无效，因此同英国签订的条款更属无效，因

为它把阿富汗这个仅仅用来标明各部落与各邦的带有诗意的名

词，解释为真正的国家了。从外交的意义上来说，阿富汗国家就

同泛斯拉夫国家一样，是并不存在的。

第七条规定，阿富汗各邦对波斯国境有任何侵犯行为时，“波

斯政府有权采取军事行动镇压和惩罚进犯者”，但是“任务一经完

成，必须把自己的军队调回本国境内”，——这一条实质上是逐字

逐句地重复了１８５２年条约中那一项曾给远征布什尔以直接借口

的条款。

由于第九条的规定，波斯同意英国派驻总领事、领事、副领

事和领事馆办事人员，这些人享有最优惠国家的特权；但是由于

第十二条的规定，英国政府放弃

“对于今后实际上不为英国使节或英国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领事馆办

事人员做事的任何波斯臣民的保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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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费鲁赫汗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同意英国在波斯设立领事

馆，所以目前的条约所增加的只是英国放弃对波斯臣民的保护权，

即放弃那个曾成为战争的正式原因之一的保护权１９５。奥地利、法

国和其他国家没有进行任何海盗式的远征，也在波斯设立了领

事馆。

最后，条约又强使德黑兰朝廷接纳默里先生，并指出要向这

位绅士道歉，因为在沙赫给萨德拉萨姆①的一封信中，默里先生被

描述成一个“愚蠢、无知和蛮横的人”，“蠢材”和“拙劣、荒谬

与讨厌透顶的文件”的起草人。费鲁赫汗当时也曾提出要向默里

先生道歉，但那时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要免去萨德拉

萨姆的职务，并且要让默里先生“在号角声，在横笛、竖琴、风

笛、古琴、筝和其他乐器的乐声中”隆重地进入德黑兰。由于默

里先生在任驻埃及总领事时，曾接受过巴罗先生私人赠送的礼物；

由于他第一次到达布什尔时就把当时用法赫名义送给他的烟草运

往市场公开出售；由于他曾像流浪的骑士那样由一个声誉可疑的

波斯女人伴随着出入各处，因此，他不能使东方公众对英国人的

廉洁和品格有过分的好感。所以，应当把迫使波斯再一次容许他

进入波斯朝廷这件事看做是大有问题的成就。除了费鲁赫汗在战

争开始前所提出的建议以外，整个条约没有包含任何一项值得为

它浪费纸张，尤其是为它消耗金钱和抛洒鲜血的条款。英国由于

远征波斯而获得的纯利润，总计起来可以认为有以下几项：大不

列颠在整个中亚细亚激起了对它的仇恨；印度的不满情绪由于调

走印度军队和加于印度国库的新负担而加剧了；几乎免不了重演

９４２与波斯签订的条约

① 首相。——编者注



克里木惨剧；承认了波拿巴在英国和亚洲各国之间起正式的调解

作用；最后，使俄国获得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地区：一个在里

海附近，另一个在波斯北部沿海边境上。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６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６月２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０４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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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度军队的起义１９６

  罗马的ｄｉｖｉｄｅｅｔｉｍｐｅｒａ〔分而治之〕是大不列颠大约一百五

十年来用以保有它的印度帝国的重要准则。总合起来构成那个叫

做印度的地理上的统一体的不同种族、部落、种姓、教派和国家

彼此之间互相仇视——这种仇视一直是英国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基

础。然而最近，这一统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在征服信德和旁遮

普１９７以后，英印帝国不仅达到了它的自然界限，而且还抹去了印度

各独立国家的最后痕迹。所有好战的土著部落都被制服了，所有

严重的内部冲突都结束了，而最近奥德的被兼并１９８则清楚地表明，

残余的一些所谓独立的印度公国也只是在获得默许的条件下存在

的。这样，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它已不再借助

印度一部分地区去进攻另一部分地区，而是自己高高在上，整个

印度都伏左它的脚下。它已成为唯一的征服者，而不必再从事征

战。它手下的军队不需要再去扩展它的领地，而只要保持这些领

地就行了。士兵变成了警察，两亿当地居民被英国军官指挥的２０

万土著军队所控制，而土著军队则又控制在仅有４万人的英国军

队的手里。一眼即可看出，印度人民的顺从依赖于土著军队的忠

诚，而英国当局建立土著军队，同时也就组织起了印度人民过去

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土著军队可靠到什么程度，从

１５２



他们最近的起义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英国对波斯的战争几乎把

孟加拉管区内的欧洲兵全部抽光了的时候，这些起义就立刻爆发

了。在这以前，印度军队里面就有过起义，但是这次的起义１９９则带

有特殊而严重的性质。西帕依团杀死了他们的欧洲军官；伊斯兰

教徒和印度教徒忘却了他们相互间的仇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共同的统治者；“骚动由印度教徒开始，而实际上其结果是在德里

拥立一位伊斯兰教的皇帝”；起义已经不仅限于少数地区；最后，

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统治的普遍不满同时发

生，因为在孟加拉军内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

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

四个月前不满情绪在孟加拉军内开始蔓延的原因，据说是土

著士兵担心政府要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当时曾发下了一种子弹，

据说包裹子弹的纸被涂抹了牛油和猪油，而由于子弹必须要用嘴

咬，土著士兵认为这是破坏他们教规的行为，因此这件事就成为

地方性骚动的信号。１月２２日，在离加尔各答不远的兵营里发生

了纵火事件。２月２５日，第十九土著团在贝汉普尔举行了起义，抗

议给他们发下那种子弹。３月３１日，该团被解散。３月底，驻巴

腊克普尔的第三十四西帕依团的士兵们听任他们的一个伙伴在操

场上拿着实弹的枪走出队列，号召他们起义，然后又开枪射击该

团的副官和军曹长，并打伤了他们。在随后发生的一场格斗中，几

百名西帕依袖手旁观，其余的则参加了格斗，用枪托殴打他们的

军官。由于这件事，这个团也被解散了。４月发生的突出事件是阿

拉哈巴德、阿格拉和安巴拉等地的孟加拉军的兵营被纵火烧毁，驻

米拉特的轻骑兵第三团发生了起义，在马德拉斯军和孟买军内出

现了类似的不满情绪。５月初，在奥德首府勒克瑙有人策划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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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被亨·劳伦斯爵士的果断措施防止了。５月９日，米拉特轻骑

兵第三团的起义士兵被押赴监狱去服刑，他们都被判处了不同期

限的徒刑。次日傍晚，骑兵第三团的兵士和两个土著团（第十一

团和第二十团）一起在操场上集合，杀死了企图要他们镇定下来

的军官，放火烧毁了兵营，杀死了他们所能碰上的一切英国人。虽

然这个旅的英军部分包括有一团步兵、一团骑兵和大量的骑炮兵

和步炮兵，但是他们直到天黑才能行动。他们仅仅使起义者受到

轻微的损失，就让起义者逃到郊外，奔往距米拉特约４０英里的德

里。在德里，由步兵第三十八团、第五十四团和第七十四团以及

土著炮兵一个连组成的土著警备部队与起义者会合了。英国军官

遭到袭击，起义者所遇到的一切英国人都被杀死，已故的德里莫

卧儿２００的继承人被宣布为印度皇帝。在派去援救米拉特——那里

的秩序已经恢复——的部队中，５月１６日到达的六个土著工兵－

地道爆破兵连，杀死了指挥官弗雷泽少校，立刻逃出城，受到在

骑炮兵部队和近卫龙骑兵第六团的几个连的追击。有五六十名起

义者被打死，但其余的人都逃到了德里。在旁遮普的菲罗兹普尔，

第五十七和第四十五土著步兵团起义，但是被镇压下去了。从拉

合尔来的私人信件说，整个土著军队都处于准备公开起义的状态。

５月１９日，驻在加尔各答的西帕依企图夺取圣威廉堡２０１，但未获

成功。从布什尔调到孟买的三个团立刻被派往加尔各答。

在回顾这些事件时，你会对米拉特英军司令的行为感到惊奇：

他迟迟才在战场上出现，而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对起义者的追击那

样松懈无力。因为德里位于朱木拿河右岸，而米拉特位于左岸，两

岸之间仅在德里有一座桥相连，要切断逃亡者的退路是再容易不

过的事情。

３５２印度军队的起义



这时，所有笼罩着不满情绪的地区都已经宣布戒严；主要由

土著士兵组成的部队正从北面、东面和南面集中去对付德里；邻

近地区的王公，据说都宣布效忠英国；已有信件送往锡兰，命令

正在前往中国途中的额尔金勋爵和阿希伯纳姆将军的部队停止前

进；最后，一支１４０００人的英国部队大约在两星期后即将从英国

派往印度。无论印度现时的天气以及运输工具的极度缺乏对英军

的调动可能造成多大的阻碍，德里的起义者大概不会进行什么长

时间的抵抗就要投降的。然而，即使这样，这也仅仅是一场必然

要发生的最可怕的悲剧的序幕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６月３０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５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０６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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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２０２

  昏睡似的沉寂，这是东方战争结束以后欧洲状况的特征，但

这种沉寂正在很快地为活跃，甚至狂热所代替。就拿将有改革斗

争的以及在印度遇到困难的大不列颠来说吧。诚然，伦敦“泰晤

士报”向全世界说过，除了那些在印度有朋友的人之外，

“整个英国公众期待印度当前的消息的兴趣，并不比我们等待从澳大利

亚来迟的轮船和马德里起义的结果的兴趣大”。

但是，同一天，同一份“泰晤士报”，在它的一篇金融论文中

却摘下了那副傲慢的无所谓的假面具，暴露了约翰牛这样的真实

的感情：

“在银行的金属储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在一片丰收的景象下，像目前我

们在证券交易所所看到的这种长期萧条几乎是前所未闻的。印度的情况所引

起的惶恐不安，使得其他一切想法都退居次要地位，假如明天得到任何严重

的消息，那末大概就会要惊慌失措。”

现在，当通过每一信件都能得到可靠的消息的时候，来推测

在印度发生的事件的进程是徒劳无益的。但是，非常明显，假如

在欧洲大陆爆发重大的革命，那末，把军队和舰队都调去对中国

作战和镇压印度起义的英国就不能重新占据它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

年所占据的那种傲慢的地位。同时英国也不能让自己袖手旁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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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战争和与拿破仑结盟最近把英国锁在大陆政策上了，因为

英国传统的政党的彻底崩溃和英国创造财富的各阶级之间的日益

增长的对抗性，使英国的社会结构比任何时候更厉害地遭受痉挛

性的震荡。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英国的威力像个恶梦似的压在欧洲革

命上，开始时，英国稍许有些害怕这个革命，后来，为了排遣对

于英国来说是一种平常的沉寂，开始将革命当做一场戏来消遣，后

来就有点背叛革命，后来又向革命卖弄风情，最后，靠革命大发

其财。甚至可以说，在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商业危机中遭到相当猛烈震

荡的英国工业，由于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

欧洲大陆的新的革命，对英国来说，既不再是一场可以消遣的愉

快的戏，也不再是建筑在别人的不幸上的投机机会，却将是它必

须经过的一场严重的考验。

越过拉芒什海峡，我们会看到，彼岸的社会表层由于地下火

的影响在徐徐波动并向上隆起。巴黎选举，与其说是新的革命的

预兆，还不如说是新的革命的真正开端。卡芬雅克的名字被反对

波拿巴的势力作为口号，这完全符合于法国过去的历史，正像当

时奥迪隆·巴罗曾经领导反对路易－菲力浦的势力一样。对于人

民来说，卡芬雅克像以前的奥迪隆·巴罗一样，只是一种借口而

已，然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两个都体现出一个严肃的思想。革

命开端时所借用的名字，从来不会在革命胜利之日被写在革命的

旗帜上。在现代社会里，革命运动为了获得某些成功的机会，开

始时就必须借用那些虽然有反对现行政府的情绪，但是对现行社

会制度却全部接受下来的人们的旗帜。总之，革命应当正是从执

政阶级的手里获得进到官方舞台的入场券。

只有注意巴黎交易所的状况：巴黎交易所的波动是发生在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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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鼓动之前，并且比竞选鼓动延续得久，才能真正了解巴黎的选举

以及巴黎的逮捕和巴黎的迫害。甚至在１８５６年最后三个月，整个

欧洲遭受金融危机的时候，巴黎交易所也没有经受过像这一年的

整个６月份和７月初所发生的全部有价证券那样惊人和不断跌价

的事情。此外，这次没有出现下跌和上涨的突变过程，恰恰相反，一

切都按着通常跌落的规律十分有条理地下降，也是按照这种规律

仅仅在最后阶段跌落才变得急剧起来。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２８
的股票，

在６月初约值１３００法郎，到６月２６日下跌为１１６２法郎，７月３日

为１０９５法郎，７月４日为９７５法郎，而到７月７日就已经跌到８９０

法郎了。法兰西银行股票６月初市价为４０００法郎以上，到６月２６

日，尽管赐予了该银行新的垄断权和特许权，但是股票仍然下跌到

３０６５法郎，到７月３日又下跌为２８９０法郎，一直到７月９日股票

的价格未曾超过２９００法郎。在这种程度内长时间跌价的，还有三

厘无期公债和下列主要铁路的股票，如北部铁路、里昂铁路、地中

海铁路、铁路大联合公司以及其他所有股份公司的股票。

新的法兰西银行法①，暴露了波拿巴的国库绝望的处境，同时

也动摇了法兰西银行行政本身的社会信任。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最

近一份报告书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个机关的空虚性，暴露了与它

有利害关系的广阔范围，同时告诉了公众在公司董事们和皇帝之

间发生了斗争，以及在准备某种财政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②。事实上，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为了履行自己的最急迫的义务，不得不将自己拥有的约

２０００万法郎的有价证券抛向市场。就在这个时候，铁路股份公司

和其他股份公司为了支付自己的股息和为了获得资金来继续已进

７５２欧洲状况。——法国财政状况

①

② 直译是：政变；这里是：改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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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工作，或者来开始工作，同样也必须出卖自己的有价证券，向

自己旧的股票索取新的股金或发行新股票获得资本。由此可见，法

国证券交易所的持久的萧条绝不是由于纯粹偶然情况造成的；它

将随着每次紧接着的付款期限的来到，以更尖锐的形式重复着。

现在这种病症使人惊慌的程度，从下列这个事实就可看出：第

二帝国伟大的财政巫医艾米尔·贝列拉已经登场，并且向路易－

拿破仑呈递了一份报告，其中他引用了路易－拿破仑于１８５０年向

农商总会演说中的一段话：

“信任——我们将不会忘记这点——是物质利益的心理上的一面，是使

肉体复苏的灵魂。它能唤起坚定的信心，因而能成十倍地增加所生产的一切

东西的价值。”

然后，贝列拉先生借助我们的读者都已知道的手法来说明在

最近五个月内全国减少了９８０００万法郎的证券。他以这样不祥的

话结束了自己的牢骚：“害怕的预算几乎等于法国的预算。”如果

像贝列拉先生所说的那样，除了法国为维持住帝国而缴纳的２亿

美元的税金以外，由于害怕失掉帝国，法国还应当付出的就更要

多得多，那末，这个当时只是为了节约钱而建立的这么宝贵的机

关的末日，实际上是屈指可数了。既然帝国财政上的混乱造成帝

国政治上的困难，那末后者又必定会影响前者。正是从法兰西帝

国的这种情况来看不久前西班牙和意大利所发生的风潮２０３，以

及斯堪的那维亚所面临着的困难①才具有其正确的意义。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０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２７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０７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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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 度 起 义

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７日于伦敦

  自从德里落到起义的西帕依手中和他们拥立了莫卧儿皇帝以

后，到６月８日正好一个月了。但是，认为起义者能够对抗英军、

守住这个印度古都的任何想法，都是荒谬的。德里的工事只有城

墙和简陋的护城壕，而周围瞰制城市的高地已经为英国人所掌握。

他们甚至不必轰毁城墙，也可以采用切断城内水源的简单办法，在

很短时期内迫使德里守军投降。并且，那些杀死了自己的军官、挣

脱了纪律的束缚、连一个可以赋予最高指挥权的人都推选不出的

形形色色的起义士兵，当然很少有可能组织认真而持久的抵抗。使

混乱局势更加混乱的，是德里的这支庞杂的队伍天天都有孟加拉

管区各地的新的起义部队络绎不绝地前来加入，这些起义部队好

像都按照一个预定的计划投身到这个命运已经注定的城市里来。５

月３０日和３１日，起义者冒险出击两次，但均被击退，受到重大

损失。这两次出击看来都是在绝望之下进行的，而不是由于有任

何自信或者自认为有力量。唯一令人奇怪的倒是英军行动的迟缓，

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由于天气酷热和缺乏运输工具的缘故。

据法国人的报道，除总司令安森将军外，还有约４０００名欧洲兵已

死于致命的酷暑。就连英国报纸也承认，在德里城下的战斗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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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对士兵的危害甚于敌人的枪弹。由于缺乏交通工具，驻在安巴

拉的英军主力在向德里的行进中用了差不多二十七天的工夫，这

样每天平均只运动一个半小时左右。造成进一步迟延的原因，是

安巴拉没有重炮，因而必需从最近的军械库调去攻城炮兵纵列，而

最近的军械库却远在萨特里日河彼岸的皮劳尔城。

尽管如此，德里陷落的消息仍然指日可待；但以后又将怎样

呢？虽然印度帝国的传统中心被起义者充分掌握达一个月之久这

一事实可能成了最强烈的酵素，使孟加拉军全部瓦解，使起义和

逃亡现象从加尔各答向北扩展到旁遮普，向西扩展到拉吉普坦纳，

并且使英国的统治从印度的一端到另一端发生动摇，但是认为德

里的陷落（尽管它可能在西帕依队伍中引起惊慌）会足以扑灭起

义的火焰，阻止它的进展，或者恢复英国的统治，仍然是极大的

错误。拥有将近８万人的整个土著孟加拉军队（其中大约有拉吉

普特人２８０００名，婆罗门教徒，２３０００名２０４，伊斯兰教徒１３０００名，

较低种姓的印度教徒５０００名，其余是欧洲人），已有３万人起义、

逃亡或被开除。至于这支军队中其余的士兵，有几个团已公开宣

称他们将是忠于宣誓的，仍将支持英国当局，但土著部队目前正

在从事的事情不在此限：他们将不协助当局反对土著团的起义者，

而是相反地，将援助自己的“巴依”（兄弟）。从加尔各答起，他

们几乎在每一个警备区都是这样做的。土著团曾消极了一个时期，

但是一当他们相信自己有了足够的力量，他们就举行起义。伦敦

“泰晤士报”一位驻印度的记者对于还没有公开表示态度的团和还

没有与起义者一致行动的土著居民的“忠诚”说得非常透彻。

他写道：“如果你读到一切平安无事，你就应该了解为：土著部队还没有

公开起来叛变；不满的居民还没有公开造反，他们不是力量还太弱，就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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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感到力量不强，要不然就是在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当你读到某个孟加

拉土著骑兵团或步兵团‘表示忠诚’时，你就应该了解为：在说得这样动听

的各团中只有一半是真正忠于宣誓的，另外一半只是在装样子，以便在适当

的时机到来时使欧洲人措手不及，或者借此避免嫌疑，从而更便于帮助他们

那些参加叛乱的伙伴。”

在旁遮普，只是用解散土著部队的方法才防止了公开的起义。

在奥德，可以说英国人只保有勒克瑙的驻劄官官邸２０５，而在其他所

有的地方，土著团都起义了，他们携带枪支弹药逃跑，把英国人

的房子全部烧光，并且跟已经起义的居民联合起来。现在，英军

的真正处境由下面这件事实可以看得最清楚：英国人不得不在旁

遮普和拉吉普坦纳建立流动部队。这说明，英国人既不能依靠他

们的西帕依部队，也不能依靠土著居民来维持他们分散的各部队

之间的联系。正像法国人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２０６时期一样，他们只

是控制住自己军队所占领的据点以及这些据点所瞰制的周围地

区，而被分隔开的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则依靠流动部队来维持；但

流动部队的活动本身就是极不可靠的，他们活动的地区愈广，自

然效果便愈差。英军兵力确实不足，还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实得到

进一步的证明：英军为了把财物从受起义威胁的警备区运出来，不

得不利用西帕依来担任护送，而西帕依毫无例外地在半途起义，带

着托付他们护送的财物逃跑了。由于从英国派去的部队在最顺利

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在１１月以前到达，同时从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

管区抽调欧洲部队将更加危险（因为马德拉斯的西帕依第十团已

经显露出不满的征兆），所以，在整个孟加拉管区征收普通税的一

切念头都必须打消，而瓦解的过程也只好听任它继续下去。即使

我们假定，缅甸人不会乘机行动，瓜廖尔的摩诃拉扎将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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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控制着印度最精锐部队的尼泊尔统治者将继续保持平静，

怀有不满情绪的白沙瓦不至于同不安分的山区部落联合起来，波

斯的沙赫不会傻到从赫拉特撤退，——即使这样，整个孟加拉管

区仍然需要重新征服，整个英印军队仍然需要重新建立。这件大

事所需的费用将全部落在英国人民的肩上。至于格兰维耳勋爵在

上院提出的意见，说东印度公司能够依靠发行印度公债来筹措必

要的款项，它的可靠性可以从西北各省的骚乱局势对孟买金融市

场的影响来判断。当时，印度本地的资本家立即感到恐慌，从银

行提出大量款项，政府的有价证券几乎再也找不到买主，而大规

模的囤积不仅在孟买，而且在它的郊区都开始出现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４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０８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６２ 卡 · 马 克 思



卡·马克思

印 度 问 题

１８５７年７月２８日于伦敦

  迪斯累里先生昨天晚间在“死寂的下院”２０７所发表的三小时的

演说，如果不是去听它，而是去读它，只会显得好些，而不会显

得坏些。一个时期以来，迪斯累里先生喜欢作绝顶庄严肃穆的演

说，他故意慢条斯理地吐字，一五一十地平铺直叙而毫不动声色。

不管这种品质如何符合他关于一个即将做大臣的人所应有的尊严

的特殊概念，但对他的不幸的听众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折磨。过

去他甚至能把陈词滥调变得像讽刺诗那样的锋利。而今他竟能把

讽刺诗埋葬在枯燥无聊的尊严的俗套下面。像迪斯累里先生这样

一个操匕首比操长剑更熟练得多的演说家，不应该忘记伏尔泰的

一个警告： 《Ｔｏｕｓｌｅｓｇｅｎｒｅｓｓｏｎｔｂｏｎｓｅｘｃｅｐｔéｌｅｇｅｎｒｅ

ｅｎｎｕｙｅｕｘ》①。

迪斯累里先生除了他目前的词令所具有的这种形式上的特点

以外，从帕麦斯顿当政以来，在自己的议会演说里小心地避免任

何哪怕稍微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不是为了使他的提案获得通

过而发表演说，而是为了让听众听他的演说而提出这些提案。他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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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案可以叫做自相辩驳的提案，因为就它们的内容来说，如果

它们被通过了，对提案的反对者并无损失，如果它们被否决了，对

提案的起草人也无害处。实际上，提案所要的不是被通过或被否

决，而只不过要人对它们置之不理。它们既不是酸，也不是碱；它

们是天生的中性物。不是发表演说来促进行动，而是行动的假象

为发表演说提供借口。实在，也许这就是议会演说的典范的和完

美的形式；但是即使这种议会演说的完美形式也无论如何摆脱不

了议会制的一切完美形式的命运，也就是：列入令人讨厌的东西

之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动作是支配戏剧的法律①。政治演说

也是这样。迪斯累里先生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说可以作为有用知识

普及协会的小册子出版，或者可以在工人学校发表，或者可以作

为悬奖征文送到柏林科学院去。他的演说对地点、时间和发表演

说的理由所持的无所谓态度，证明他的演说既不适合地点、时间，

也不符合理由。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一章在孟德斯鸠或吉本的

书２０８中是可以令人读得津津有味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罗马

元老的口上，那它就成了非常荒谬的东西，因为罗马元老的专门

职责刚好是要防止罗马帝国的衰落。的确，可以设想某一个独立

的演说家，由于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对事件的实际进展施加影响，而

只限于采取一种冷嘲热讽的不关痛痒的态度，在我们现代的议会

里能够扮演一个既不失尊严，也不乏风趣的角色。已故的加尔涅

－帕热斯先生——不是临时政府的加尔涅－帕热斯，而是路易－

菲力浦时代有名的众议院议员——就曾经多少成功地扮演过这样

的角色；但是迪斯累里先生，这个已失去作用的党２０９的公认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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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会把这方面的成功也认为是极大的失败。印度军队的起义无

疑地提供了一个练习演说艺术的大好机会。然而如果撇开迪斯累

里先生发挥这个题目所用的非常枯燥的方式不谈，那末他选来作

为发表演说的借口的提案的实质究竟何在呢？恰好就是没有提案。

他装做渴望读到两个官方文件，但是对其中一个文件是否存在他

不完全相信，至于另一个文件，则他认为与他所谈的对象没有直

接关系。因此，他的演说同他的提案，除了提案是一篇无对象的

演说的先声，而对象又不值得发表一篇演说以外，就没有任何接

触之点，可是，作为一个未参加政府的英国最杰出的国家活动家

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迪斯累里先生的演说应该引起其他国家

的注意。我满足于用他ｉｐｓｉｓｓｉｍａｖｅｒｂａ 〔本人的话〕来对他的

“关于英印帝国没落的见解”作出简短的分析：

“印度的骚乱是军事叛乱呢，还是民族起义？军队的行为是某种突然冲动

的后果呢，还是有组织的阴谋的结果？”

迪斯累里先生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所在。他肯定说，

直到最近十年间，不列颠帝国在印度都是采用ｄｉｖｉｄｅｅｔｉｍｐｅｒａ

〔分而治之〕的老原则，但是据说在实际实行这一原则时，政府对

组成印度的各种民族曾采取爱护的态度，设法不干涉它们的宗教

事务，并保护它们的土地所有权。西帕依军队曾作为吸收国内不

稳定分子的安全阀。但是近几年来，在管理印度方面采取了一种

新的原则——破坏民族的原则。这一原则是靠强力消灭当地王公

的权力，破坏既定的所有制关系相干涉人民的宗教事务的方法来

实现的。１８４８年，东印度公司的财政困难达到了必须不择手段增

加收入的地步。这时公布了参事会２１０的一份报告，其中几乎完全公

开宣布了一项原则，按照这项原则，增加收入的唯一方法是靠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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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土著王公的领地来扩大英国的领土。因此，萨塔腊公国的拉扎①

死后，东印度公司不承认他的养子和继承人，而把该公国并入公

司的领地。从此，每当土著王公死去而未留下直接继承人时，就

采用兼并制度。过继原则这一印度社会的基石经常遭到政府的忽

视。因此，从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４年有十几个独立王公的领地被强制

并入不列颠帝国。１８５４年贝腊尔公国被强力侵夺，其领土有８万

平方英里，人口４００万至５００万人，并拥有大量宝藏。迪斯累里

先生最后提到对奥德的强行兼并，这一兼并使东印度政府不仅与

印度教徒发生冲突，而且与伊斯兰教徒发生冲突。然后迪斯累里

先生说明了，在最近十年间，新的管理制度如何破坏了印度的既

定所有制关系。

他说道：“过继法的原则不是印度的王公和公国的特权，它在印度斯坦对

每一个握有土地所有权和信仰印度教的人都有关系。”

我来引用演说里的一段话：

“由于为王公服公务而持有土地的大领主（或称札吉达尔）和不纳任何土

地税的伊纳达尔（这种人如果说不是完全确切地，那末至少在一般意义上相

当于我们的自由农）２１１——印度人数最多的这两类人，在没有直接继承人时，

总是利用这种过继原则得到他们遗交其地产的继承人的。这两类人的利益由

于萨塔腊的被兼并而受到触犯，也由于我已经提到的那十个不大的，然而独

立的王公的领土的被兼并而受到触犯，但是当贝腊尔被兼并时，则不仅触犯

了这两类人的利益，而且把他们吓慌了。谁能感到自己是不可侵犯的呢？哪

个领主，哪个没有亲生孩子的自由农能感到自己在印度是不可侵犯的呢？（赞

同的呼声）所以害怕不是没有道理的；行动方式和广泛采取的办法完全可以

引起人的害怕。在印度开始收回札吉和伊纳是第一次。毫无疑义，以前也有

过调查占有权的无礼尝试，但是谁从来也没想到过会废除过继法；所以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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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任何政府从来也未能取走没有留下直接继承人的所有者的札吉和伊

纳。这里新辟了一个收入来源；但是就在这一切影响到上述两类印度教徒的

思想趋向的时候，政府又采取了另一破坏既定所有制关系的步骤，我现在应

该提请下院注意这个步骤。议员们一定读过在１８５３年委员会上所做的证词，

因此该知道印度存在着很大一部分不纳土地税的土地。在印度免除土地税比

在我国免除土地税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整个说来在印度土地税是国家征收

的唯一的一种税。

很难查出这些土地赏赐的起源，但是毫无疑义，土地赏赐是远古以来就

有的。土地赏赐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除了极为流行的私人免税领地之外，还

有属于寺院和教堂的免纳土地税的大量土地赏赐。”

英国总督以存在有非法要求免税的事实作为借口，着手对印

度地产占有权进行调查。根据１８４８年规定的新办法，

“这一占有权调查计划曾经立即执行，以证明政府的威力、当局的魄力并

找出国家收入的最丰富的源泉。为此目的在孟加拉管区和邻近地区成立了土

地占有权调查委员会。这样的委员会在孟买管区也成立了，此外，还命令在

新设省份内进行土地整理，以便在这种土地整理结束后，委员会的工作能够

得到充分的成果。现在无疑，最近十年来，这些调查印度的不纳税地产的委

员会的活动一定规模很大，成效卓著。”

迪斯累里先生估计，每年从土地所有者手里收回的地产在孟

加拉管区不少于５０万英镑，在孟买管区不少于３７万英镑，在旁

遮普不少于２０万英镑等等。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这一掠夺当地人

财产的方法，它还停发了当地达官贵人的退休金，而根据条约这

是应该发给的。

迪斯累里先生说道：“这是一种新的没收方法，并且规模最大，最惊人和

最可耻。”

接着，迪斯累里先生叙述干涉当地人的宗教事务的情况——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谈。根据所有这些前提，他得出结论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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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目前的骚动不是军事叛乱，而是民族起义，西帕依在起义中只

起着工具的作用。他在结束演说时，劝告政府放弃它目前的侵略

政策，而注意改善印度的国内情况。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０９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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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来自印度的消息２１２

１８５７年７月３１日于伦敦

  最近一班印度邮件带来了６月１７日以前来自德里的消息以

及截至７月１日由孟买发出的消息，证实了最阴暗的预测。当督

察委员会２１３主席维农·斯密斯先生最初把印度起义的消息通知下

院的时候，他满有把握地宣称，下一班邮件必将带来德里已被彻

底消灭的消息。邮件来了，可是德里依然没有“从历史上被勾销

掉”。于是人们就说，炮兵纵列最早要在６月９日才能开到，因此

对这座法定要毁灭的城市的轰击必须推迟到这个日子。但是６月

９日过去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１２日和１５日倒是发生

了一些事件，不过不如说它们带有相反的性质，因为不是德里遭

到英国人的轰击，而是英国人遭到了起义者的进攻，然而起义者

的屡次出击都被打退了。这样，德里的陷落又再度延期，不过现

在人们已不仅仅说这是由于缺乏攻城炮，而且还说是由于巴纳德

将军决定等待援军，因为他的兵力——约３０００人——完全不足以

攻占这座由３万名拥有各种军需品的西帕依守卫着的古都。起义

者甚至在阿季米尔门外建立了营地。在此以前，所有的军事著作

家一致认为，一支３０００人的英国部队，完全足以击溃拥有３万或

４万人的西帕依军队；否则，用伦敦“泰晤士报”的话来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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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才能“再度征服”印度呢？

目前，在印度的英国军队共有３万人。在最近半年内从英国

最多能派出２００００或２５０００人，其中６０００人要补充在印度的欧洲

军队，而其余的１８０００或１９０００人，由于在途中遭到的损失，由

于气候条件而遭到的损失以及其他原因，剩下来能够上战场的也

就减少到将近１４０００人。英国军队必须下决心在力量对比极悬殊

的情况下同起义者作战，要不然就根本不同他们作战。然而令人

费解的是，为什么英国军队在德里周围集中得这么慢。如果在目

前这个季节，炎热竟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在查理·纳皮尔爵

士那个时候并不是如此，那末过几个月等到欧洲军队抵达后，雨

季将更有理由成为按兵不动的借口了。不应当忘记，现在的起义

实际上在１月就已经开始，因此英国政府老早就已得到必须时刻

准备作战的警告了。

尽管英国军队包围了德里，但西帕依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把德

里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当然就产生了很自然的后果。起义蔓延到

加尔各答的大门前，５０个孟加拉团已不复存在，孟加拉军全军复

没，而分布在广大地区的、被围困在孤立据点上的欧洲军队，不

是被起义者消灭，就是被迫拚命死守。在加尔各答，当据说经过

周密策划的准备突然占领政府机关所在地的阴谋被揭露以后，当

驻扎当地的土著团被解散以后，基督教居民组织了志愿队。在贝

拿勒斯，企图解散土著团的做法，遭到了锡克教徒２１４部队和非正规

骑兵第十三团的反对。这件事实有着极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锡

克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一样，是同婆罗门教徒一致的，这样，各阶

层的居民迅速地结成了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共同联盟。英国人曾

坚信，西帕依军队是他们在印度的主力。现在他们突然完全确信，

０７２ 卡 · 马 克 思



这支军队对他们具有莫大的危险。还在不久以前就印度问题进行

辩论时，督察委员会主席维农·斯密斯先生曾说道，“完全可以断

言，土著王公和起义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事隔两天，同一个维

农·斯密斯却不得不公布一份紧急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不祥的

话：

“据截获的文件证明，前奥德国王与阴谋活动有牵连，已于６月１４日被

押入威廉堡，其随从被解除武装。”

以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些事实，这些事实甚至能使约翰牛也相

信，他认为是军事叛乱的运动，实际上是民族起义。

英国报刊装出十分满意的样子，表示它们相信起义还没有蔓

延到孟加拉管区以外，并且孟买军和马德拉斯军的忠诚丝毫不容

置疑。但是，这种对局势的乐观看法似乎同最近一班邮件带来的

关于奥郎加巴德爆发了尼赞①的骑兵起义的消息正相矛盾。由于

奥郎加巴德是孟买管区辖属的奥郎加巴德区的中心，实际上，最

近一班邮件是宣告孟买军队中已开始起义。诚然，据说奥郎加巴

德的起义已被伍德伯恩将军立即镇压下去了。但是，难道不是曾

经有人说过，米拉特的起义也是被立即镇压下去的吗？勒克瑙的

起义不正是在被亨·劳伦斯爵士镇压下去后，过了两个星期，又

以威胁性更大的形式重新爆发了吗？难道记不得，印度军队中爆

发起义的最初消息是与治安已经恢复的消息同时传来的吗？尽管

孟买军和马德拉斯军主要是由属于下等种姓的人组成的，但各个

团都有近百个拉吉普特人——这个数目完全足以构成与属于上等

种姓的孟加拉军起义者相联系的环节。人们断言，旁遮普平静无

１７２来自印度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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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获悉，“６月１３日在菲罗兹普尔执行了

军事法庭的判决”，而伏恩的部队——旁遮普第五步兵团——“因

追击第五十五土著步兵团的出色行动”而受到褒奖。应当承认，这

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平静”。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０９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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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度起义的现状

１８５７年８月４日于伦敦

  当最近一班印度邮件把大量报道（它们的极简略的内容早先

已在电讯中报道过了）带到伦敦以后，德里被攻占的谣言就迅速

传开，而且博得这样普遍的信任，以致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都

受到了影响。这是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骗局２１５的翻版，只是规模小

一些而已。只要对据说是直接提供了这种愉快消息的马德拉斯报

纸的日期和内容略加考察，真相即可大白。马德拉斯的报道自称

是根据６月１７日来自阿格拉的私人通讯写成的，但是６月１７日

拉合尔的官方战报却宣称，截至１６日午后４时，德里城下一切还

是平静的；同时７月１日的“孟买时报”２１６写道：“巴纳德将军在击

退敌人若干次出击后，于１７日晨尚在等待援军。”关于马德拉斯

报道的日期，可以说的就是这些。至于它的内容，则显然是根据

６月８日巴纳德将军关于攻占德里附近高地的战报以及关于被围

攻者在６月１２、１４日出击的一些私人报道写成的。

德里市区和兵营的军用平面图，终于由劳伦斯上尉根据东印

度公司未公布过的平面图绘制出来了。由该图可以看出，德里的

防御工事既不完全像人们最初断言的那样差，也不完全像人们现

在力图证明的那样坚固。德里有一座无论用强攻或正规围攻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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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攻下来的城砦。城墙长７英里多，有坚固的石砌部分，但不很

高。护城壕狭窄，也不很深，侧防工事不能以纵射火力有效地掩

护中堤。每隔一段距离就有炮塔。它们呈半圆形，并开有枪眼。塔

内有螺旋梯由墙顶往下通到与护城壕相齐的弹药室，弹药室的墙

上开有供步兵射击的射孔，这在强攻队通过护城壕时，可能造成

很大的麻烦。保护中堤的棱堡内设有供步枪射手用的踏垛，但它

们可能被炮火压制。当起义爆发时，城内的军械库尚有９０万发枪

弹，两个配备齐全的攻坡炮兵纵列，大量的野炮和１万枝步枪。火

药库在很久前已根据居民的要求迁至德里城外的兵营内，还存有

不下１万桶火药。巴纳德将军于６月８日攻占的制高点位于德里

的西北面，那里在城墙外面也设有兵营。

从这一根据可靠的平面图所做的说明可以看出，假如目前在

德里城下的英军在５月２６日就已经到达，——而他们如果配备

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本来是可以在那时到达的，——那末，这个

起义的中心只要经过一次ｃｏｕｐｄｅｍａｉｎ〔坚决的攻击〕就一定会被

摧毁。考察一下那张先在“孟买时报”上发表、然后由伦敦各报

转载的列有６月底以前起义的各团兵力和起义日期的一览表，就

能无可置疑地证明，５月２６日占领着德里的起义者还只有四五千

人，也就是说，只有一支根本不能设想可以防守７英里长的城墙

的兵力。同时，米拉特距德里仅仅４０英里，自１８５３年初起，该

地一直是孟加拉炮兵总部的所在地，有供科学研究用的重要的弹

药厂以及野战炮兵和攻城炮兵的教练场；这就更令人不能理解，为

什么英军司令官竟连进行一次ｃｏｕｐｄｅｍａｉｎ所必需的兵器都没

有，而英军在印度向来是惯于以这种攻击压倒土著军队的。起初

听说他们是在等待攻城炮兵纵列①
，后来又听说他们需要援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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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消息最灵通的伦敦报纸之一“新闻报”告诉我们说：

“我国政府确实知道，巴纳德将军缺乏给养和弹药，而枪弹每人已只剩

２４发。”

根据巴纳德将军６月８日关于占领德里附近高地的战报，我

们看出，他本来打算在次日攻击德里。然而他不仅没有实现这一

计划，反而由于某种意外情况，只得对被围攻者采取守势了。

目前很难计算双方的兵力。印度报纸的报道完全是自相矛盾

的；但是我们认为，波拿巴派的“国家报”２１７刊载的一篇印度通讯，

可能有某些可信之处，这篇通讯似乎是由加尔各答的法国领事发

出的。根据他的报道，６月１４日巴纳德将军的兵力约为５７００人，

如果加上该月２０日应当开到的援军，其数量预计可增加一倍（？）。

他共有３０门重攻城炮；同时起义者的兵力估计为４万人，他们组

织很差，但有充足的攻防器材。

我们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顺便〕说一下，在阿季米尔门外（大概在加

济汗陵墓附近）设营防守的３０００名起义者，并不像伦敦某些报纸

所想像的那样与英军直接对峙，而是恰恰相反，在他们与英军之

间还隔着整个德里城，因为阿季米尔门在德里新城的西南角，在

古德里废墟以北。在城市的这一边，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起义者

再设立几个这样的兵营。在城市的东北面，即靠河的一面，起义

者控制着舟桥，并且仍与他们的同胞们保持着经常联系，能够不

断地获得人员和给养的补充。德里形成了一个与本国后方不断保

持联系的要塞，就像塞瓦斯托波尔一样，只是小一些罢了。⒇

英军的行动迟缓，不仅使被围攻者能集中大量兵力进行防御，

５７２印度起义的现状

⒇① 见本卷第２６９页。——编者注



而且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已守住德里达数星期之久，并多次以出击

袭扰欧洲军队，再加上他们每天都得到整个军队纷纷起义的消息，

这无疑就增强了西帕依的士气。英军兵力不多，想围困城市自然

是不行的，而必须采用强攻的方法。但是，如果下一班邮件还不

带来攻占德里的消息，那末，我们几乎可以确信，在最近数月内

英军的任何重大的行动都得停止。这时雨季将已来临，“朱木拿河

的深而急的流水”将灌满护城壕而使城市的东北面得到保护，同

时７５—１０２度①的气温加上每天平均９时的降雨量，将使欧洲人

受到道地的亚洲霍乱的折磨。那时，埃伦伯勒勋爵所说的这段话

就会得到证实了：

“我认为，亨·巴纳德爵士是不能停留在他现在的地点的，因为气候不允

许。当雨季开始时，他将失去与米拉特、安巴拉和旁遮普的联系；他将被困

在一个十分狭窄的地带内，那时他的处境——我不想说这是险境，——只能

使他遭到瓦解和复灭的后果。我相信他是会及时撤离该地的。”

因此，德里的问题就完全决定于巴纳德将军是否得到足够的

兵力和弹药，以便在６月的最后一两个星期内对德里发动强攻。从

另一方面看，巴纳德将军的撤退会大大增强起义者的士气，并可

能促使孟买军和马德拉斯军公开参加起义。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４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０９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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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东 方 问 题

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１日于伦敦

  曾有人要我们相信，东方问题大约在十四个月前已经由于签

订巴黎和约而获得解决，但是现在，由于君士坦丁堡外交活动停

顿，它又成为悬案了。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大使馆在这

里降下了它们的国旗，同土耳其政府断绝了关系。英国和奥地利

的大使，支持御前会议反对这四国的要求，同时宣称他们不怕对

这一冲突所引起的后果负任何责任。

这些事件发生在本月６日。戏本身的情节相当陈旧，但是

ｄｒａｍａｔｉ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ｅ〔剧中人物〕交换了所扮演的角色，加上又是首

次ｍｉｓｅｅｎｓｃèｎｅ〔演出〕，因此这情节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新颖的

外观。这一次打先锋的已不是俄国，而是法国。法国驻君士坦丁

堡的大使图温奈尔先生，用有点装腔作势的、缅施科夫式的语气，

强硬地要求土耳其政府撤销在莫尔达维亚的选举，他说这是因为

莫尔达维亚的卡马康①沃戈里德斯违反巴黎和约，通过不能容忍

的干涉使反对合并的人获得了多数的代表名额２１８。土耳其政府拒

绝接受这个要求，但表示同意把卡马康召到君士坦丁堡，由他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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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对他的行动提出的指责。图温奈尔先生傲慢地否决了这个建议，

坚持要委托设在布加勒斯特的欧洲改组委员会对选举中的舞弊行

为进行调查。由于在这个委员会中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

代表占多数，也就是说，恰好是那些赞成多瑙河流域诸省合并、指

控沃戈里德斯进行非法干涉的国家的代表占多数，因此受大不列

颠和奥地利大使挑拨的土耳其政府，自然拒绝让自己的死对头来

裁决自己的事务。不幸也就从此产生。

显然，现在争执的真正问题，仍然是那个曾经引起对俄战争

的问题，这就是：多瑙河流域诸省与土耳其的实际脱离；这次是

企图不以“物质保障”的形式，而以各公国合并起来由一个欧洲

傀儡王公统治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脱离。俄国以它特有的沉着、谨

慎和耐心，从不离开它既定的目标。在只对它一国有利害关系的

问题上，它已经能够把一部分敌人团结起来反对其余的敌人，因

此现在可能指望依靠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服从它。至于波拿巴，

则他抱着各式各样的动机。他指望在国际纠纷中为国内不满情绪

找到出路。他以俄国肯赏光戴上法国的面具出场并且让他来主持

舞会，而感到无限荣幸。他那虚构的帝国不得不满足于戏剧性的

胜利，而且在内心深处，波拿巴可能希望借助俄国把一个属于波

拿巴王朝的人扶上通过外交谈判而人为地建立起来的罗马尼亚傀

儡王座。自从闻名的１８５０年华沙会议２１９以及奥地利军队进入德意

志北部边境以来，普鲁士只要有可能自己不吃亏，总是想方设法

要对奥地利进行报复。撒丁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场同奥地

利的冲突上，但这种冲突已不是靠着同意大利革命结成危险的同

盟来挑起，而是背着大陆的专制强国来挑起。

正如同俄国极力要实现多瑙河各公国的合并一样，奥地利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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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反对这种合并。奥地利很了解这个方案的主要动机，它的锋芒

更直接地是指向奥地利自己的威力，而不是指向土耳其政府的威

力。最后，主要靠故意做作的反俄情绪来博得声誉的帕麦斯顿，自

然必须假装和弗兰茨－约瑟夫一样真正感到恐惧。他无论如何必

须假装他是同奥地利、土耳其政府一致的，他只有在受到法国的

逼迫时才会对俄国的压力让步。这就是各有关方面的立场。在这

里，罗马尼亚人民只是一个借口，他们根本不被人放在眼里。甚

至极端狂热的人也未必会这样轻信，以为路易－拿破仑真心拥护

真正的人民选举，而俄国真的热切希望加强罗马尼亚民族，——

从彼得大帝以来，消灭罗马尼亚民族始终是俄国进行阴谋和战争

的目的。

几个自封的罗马尼亚爱国者在布鲁塞尔创办的一家名为“多

瑙河之星”２２０的报纸，不久前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莫尔达维亚选举的

文件；我想在这里把其中最重要的几件给“论坛报”翻译出来。这

些文件就是莫尔达维亚的卡马康尼古拉·沃戈里德斯从他的父亲

斯蒂凡·沃戈里德斯，他的姻兄弟、土耳其驻伦敦大使穆苏卢斯，

他的弟弟、土耳其驻伦敦大使馆秘书亚·沃戈里德斯，他的另一

个姻兄弟、莫尔达维亚政府驻君士坦丁堡的ｃｈａｒｇéｄ’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代办〕穆·弗提阿德斯，以及奥地利派驻土耳其帝国的使节普罗

克希男爵等人那里收到的信件。这些信是前些时候从雅西的卡马

康宫中盗窃出来的，现在“多瑙河之星”就以它掌握着这些信的

原稿而大肆吹嘘。“多瑙河之星”显然认为，撬锁盗窃是搜集外交

情报的十分体面的方式；看来，欧洲的一切官方报刊也都赞同它

的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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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之星”发表的关于莫尔达维亚

选举的秘密信件

摘自土耳其驻伦敦大使穆·康·穆苏卢斯

给卡马廉沃戈里德斯的信

１８５７年４月２３日于伦敦

  “我秘密地告诉您，克拉伦登勋爵赞同您就出版问题给法俄两国领事的

答复。他认为这一答复是恰如其份、公平合理的。我在勋爵阁下面前称赞了

您在当前形势下的明智做法。我写信给土耳其政府，设法保证您能够得到您

理所应得的高升。您一定会使这个美好的国家摆脱那些不配称为莫尔达维亚

人的卖国贼力图使它陷入的危险境地。他们由于追求物质利益和奖赏，竟堕

落到促使自己的祖国莫尔达维亚变成瓦拉几亚的附庸，想把莫尔达维亚从自

治的民族中一笔勾销。他们不顾当代人和后代的咒骂，竟想借口建立一个幻

想的罗马尼亚，而把莫尔达维亚和莫尔达维亚人贬低到爱尔兰和爱尔兰人的

地位。您蔑视这伙厚颜无耻地自称民族派的败类，是履行一个忠诚、英勇的

爱国者的责任。在极力扩张国土的瓦拉几亚，主张合并的人可以称自己为民

族派；但是在莫尔达维亚，持这种主张的人只能称为反民族派。在这里，唯

有反对合并的才是民族派…… 英国政府极端反对合并。这一点不必怀疑。

我秘密地告诉您，有关这一点的指示，不久前已发给英国驻布加勒斯特的代

办（他是我的朋友），阁下很快就可看到这个指示的结果。您在出版问题上给

了法俄两国领事适当的答复…… 您作为一个自治公国的首领的责任，就是

回击外国人对内政的可耻的和无法无天的干涉行为。这两国的领事处境狼

狈，他们的政府只有用召回他们的办法去帮助他们，这不能归咎于您…… 

我还担心，在外国干涉的压力下，土耳其政府在对您的态度上会处于为难的

境地，在同您的通信中会不由自主地不充分表示它对您的嘉许，以及您的温

和而明智的做法使它感到的满意。当然，作为莫尔达维亚的卡马康，您必须

服从最高政府；但作为这个独立公国的首领和作为莫尔达维亚的贵族，您又

必须履行自己对祖国的责任，在必要时，应向土耳其政府指出，莫尔达维亚

作为一个特殊的自治公国存在，是公国的第一个ａｂ ａｎｔｉｑｕｏ〔自古就有的〕

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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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驻伦敦大使馆秘书亚·沃戈里德斯

给卡马康沃戈里德斯的信

  “我紧急通知您，您的姻兄弟刚才拜会了帕麦斯顿勋爵。他报告了关于

勋爵阁下对公国合并的态度的主要消息。帕麦斯顿勋爵坚决反对合并；他认

为合并是侵犯我国的权利，因此将对大不列颠驻公国代办亨利·布尔韦尔爵

士发出相应的指示。因此，正如我以前告诉您那样，您必须尽力禁止莫尔达

维亚人这样或那样地表示拥护合并的愿望，尽力表现得能博得土耳其帝国的

好感或英奥两国的支持。既然这三个国家决定反对合并，您就不必对法国的

意图或威胁感到不安，法国报刊对您的态度，如同它们对希腊人的态度一

样。”

同一个人给他的信

１８５７年４月１５日于伦敦

“我劝您完全按照奥地利领事的意见行事，不管他有多少缺点，甚至不管

他的态度变得更加傲慢。您必须注意到，这个人只是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办

事。奥地利同土耳其帝国与大不列颠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如果奥地利表

示满意，土耳其和英国也必然表示满意。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您必须听从奥

地利领事的意见和愿望，毫不反对地使用他向您推荐的一切人，而不必追究

这些人是否道德败坏或声名狼籍。只要这些人真心反对合并就够了。这是因

为，如果莫尔达维亚的御前会议宣布要合并，奥地利就会要您对不听从它那

积极反对合并的领事的意见担负责任。至于英国，即使两国的御前会议都主

张合并，它也绝不会让这种合并实现的。然而您最好还是能阻止莫尔达维亚

的御前会议发表主张合并的意见，因为这样三国就比较容易对付法国和俄

国，从而您就会得到它们的感谢…… 您禁止出版自由，是完全正确的，因

为莫尔达维亚的狂妄之徒，俄国的那些戴着法国面具的朋友，会滥用这种出

版自由来煽起要求合并的民众运动…… 绝不能容许这种阴谋得逞。我相

信，如果在法国发行了‘多瑙河之星’以及其他同样下流的刊物，政府马上

会把它们的创办人放逐到凯恩去的。法国既然热切希望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

亚准许成立自由俱乐部和举行政治性集会，它就应该先在自己国内准许这样

做，不要放逐和迫害所有敢于稍微自由地说话的记者。法国有一句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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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ｉｔéｂｉｅｎｏｒｄｏｎｎéｅ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ｐａｒｓｏｉ－ｍｅｍｅ》〔“先己后人”〕。巴黎条

约没有提到公国的合并；它只是说，御前会议必须对国家的内部改组发表意

见；可是把合并当做自己口号的狂妄之徒，完全忘记了条约的这一条款，不

顾内部改革，而只追求新的国际组织，幻想着外国君主统治下的独立…… 

英国采取同奥地利完全一致的行动，坚决反对合并，并且同土耳其帝国一致，

决不让合并实现。如果法国领事对您说一些相反的话，请不要相信他，因为

他满口谎言。”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２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１０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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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 度 起 义

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４日于伦敦

  当７月３０日的的里雅斯特电讯和８月１日的印度邮件所带

来的印度消息①最初传来时，我们曾立即指出，从这些消息的内容

和日期来看，攻占德里的说法是一个卑鄙的骗局，是对于人们难

以忘却的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事件的极其拙劣的仿制品。但是约翰

牛却轻信到如此难以理解的地步，以致他的大臣、股票经纪人和

报纸竟能使他确信，在那些只能说明巴纳德将军采取纯守势的报

道中，包含着全歼敌人的证据。这种幻觉愈来愈强，最后发展到

甚至使得在这类事情上是老手的将军德·雷希·伊文思爵士也于

８月１２日晚间在下院的欢呼声中宣称，他认为攻占德里的传闻是

可靠的。然而这场令人发笑的戏毫无成果，因为肥皂泡马上就要

破灭了。第二天，即８月１３日，就接二连三地收到了比印度邮件

先到达的、发自的里雅斯特和马赛的电讯，它们明确地指出，６月

２７日德里的状况仍无变化，而那位仍然只能进行防御并苦于应付

被围攻者频繁而猛烈的出击的巴纳德将军，对于自己能把阵地守

到那个时候，已经感到十分满意了。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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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估计，下一班邮件大概将带来英军撤退的消息，或者至

少将报道一些预示这种撤退行动的事实。肯定地说，德里城墙那

样长，使人不能想像防御者能够处处有效地加以防守；相反地，这

为敌人以集中的兵力进行ｃｏｕｐｓｄｅｍａｉｎ〔坚决的攻击〕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但是巴纳德将军似乎深受欧洲人关于筑垒城市、围攻

和轰击等观念的影响，不愿意采取查理·纳皮尔爵士所擅长的那

种使亚洲人胆寒的出奇制胜的行动。据说，巴纳德将军的兵力确

已增加到１２０００人左右，其中欧洲兵７０００人，“可靠的土著兵”

５０００人；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人否认，起义者每天都得到新的援

军，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围攻者和被围攻者兵力不平衡的情

况依然如故。此外，巴纳德将军能够依靠突然袭击获得一定胜利

的唯一地点，就是位于制高点的莫卧儿宫，但是在可能已经到来

的雨季，要从朱木拿河岸向莫卧儿宫接近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从

克什米尔门和朱木拿河之间攻打莫卧儿宫，又将使进攻者在一旦

失利时遭到极大的危险。最后，雨季的到来，必将使巴纳德将军

以保障交通线和退路作为他行动的主要目的。总之，我们没有任

何理由相信，巴纳德将军会以他那还不充裕的兵力在最不利的季

节冒险去干他在比较有利的季节都不敢做的事。尽管伦敦的报纸

闭眼不看事实，竭力欺骗自己，但上层人物已极为不安，这一点

从帕麦斯顿勋爵的机关报“晨邮报”就可以看出。该报贪财的绅

士们向我们报道说：

“我们怀疑，甚至下一班邮件能否给我们带来攻占德里的消息；但是我们

确实希望，一旦目前驰援围城军队的队伍开到并带去足够数量的、在德里城

下至今仍感不足的重炮时，我们就会得到叛乱者的堡垒陷落的消息。”

显然，英国的将军们由于软弱、犹豫和失策，竟把德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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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印度起义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英军在长期围攻以后退却，或

者老是采取守势，就会被看做是一种肯定的失败，并且是引起全

面起义的信号。此外，这还会使英军遭到可怕的死亡的命运，而

到目前为止，他们只是由于进行着充满出击和搏斗的围攻战并抱

有很快能对敌人进行血腥报复的希望而处于极端激昂的状态，才

得以避免这种命运。至于说印度教徒对起义漠不关心，甚至说他

们同情英国的统治，那完全是无稽之谈。王公们，像真正的亚洲

人一样，正在等待着有利的时机。在不受一小撮欧洲人控制的整

个孟加拉管区，人们安于自由自在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那里也

没有他们要起来反抗的人。如果指望印度起义具有欧洲革命的特

征，那将是可笑的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误解〕。

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管区，由于军队还没有表示态度，人民当

然也就没有行动起来。至于旁遮普，直到目前都是欧洲部队的主

要配置中心，而当地的土著部队已被解除武装。要想在旁遮普发

动起义，附近的半独立的王公们还必须大力施加影响才行。然而，

像孟加拉军内部所发生的那种广泛的密谋，没有当地居民的暗中

同情和支持，是不可能那样大规模地实现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

的，就如同英国人在筹措军队给养品和运输工具方面所遇到的巨

大困难（这正是军队集中缓慢的主要原因）说明农民对他们没有

好感一样。

电讯中的其他消息之具有重要性，也只是在于它们说明：在

旁遮普最远的边境，即白沙瓦地区已爆发起义；另一方面，起义

正由德里往南向孟买管区迅速推进，遍及詹西、萨加尔、印多尔、

默豪等地，最后达到孟买东北相距仅１８０英里的奥郎加巴德。关

于班得尔汗的詹西，我们可以指出，这是一个筑垒地点，因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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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武装起义的另一个中心。另一方面，据报道，范科特兰特

将军在为了与德里城下的巴纳德将军会师而由西北向那里进发的

途中，打败了锡尔萨地区的起义者；他那时距离德里还有１７０英

里。他还需要经过詹西地区，在那里他会重新与起义者遭遇。至

于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准备措施，帕麦斯顿勋爵似乎认为最曲折的

路线就是最捷近的路线，所以他命令军队绕道好望角前往印度，而

不经过埃及。另外，原定派往中国的数千人到锡兰后便被截住，转

派往加尔各答，而７月２日火枪兵第五团确已到达该地，这一事

实使帕麦斯顿勋爵有机会对他的驯顺的下院议员中直到现在还敢

不相信他的侵华战争完全是“横财”的那些人，开一个恶作剧的

玩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２９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１０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７年

“苏联东方学”杂志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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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欧洲的政治形势

  在下院闭会前夕，帕麦斯顿勋爵利用最后一次会议以前的一

次会议２２１，让下院略微看一看他准备在已经结束的这届会期和下

届会期之间款待英国公众的好戏。他的节目单上的第一项就是宣

布恢复对波斯的战争，而按照他在几个月之前所做的声明，这场

战争已由３月４日签订的和约①宣告最后结束。当将军德·雷希

·伊文思爵士表示，他希望杰科布上校已经得到要他率领他目前

驻扎波斯湾的部队返回印度的命令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直截了

当地声明，只要波斯没有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杰科布上校的

部队就不能撤走。然而，赫拉特的驻军还没有撤走。相反地，盛

传波斯又向赫拉特增派了军队。固然波斯驻巴黎大使予以否认，但

是波斯方面的诚意引起人们正当的严重怀疑，所以杰科布上校所

率领的英军仍旧要占领布什尔。就在帕麦斯顿勋爵讲这些话的第

二天，有电讯传来消息说，默里先生向波斯政府提出从赫拉特撤

兵的强硬要求；这个要求很可能被认为是重新宣战的先兆。这就

是印度起义的第一个国际影响。

帕麦斯顿勋爵的节目单上的第二项虽然缺乏具体细节，但是

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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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展示了一幅广阔的远景。当他最初宣布从英国抽调大批军队派

往印度时，他的反对者曾指责他使大不列颠丧失防御能力，从而

给外国造成乘虚而入的机会，他的回答是：

“大不列颠人民永远也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随时都可以立即迅速

动员起足够的人力去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

可是现在，在议会闭会前夕，他却完全改变了腔调。在回答

德·雷希·伊文思将军关于用螺旋桨战列舰运送军队去印度的建

议时，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硬说什么帆船比装有螺旋桨的轮船优

越，相反地，他承认将军的计划初看起来似乎非常可取。但是又

要下院记住：

“关于是否需要在本国保持足够数量的海军，还有其他的情况必须加以

考虑…… 有些情况说明，向国外派出的海军超出绝对必需的数量，是不适

当的。当然，汽轮战列舰是处于常备状态，目前没有大用场；但是，一旦发

生任何前面所指的那种事件，就需要派海军出海作战，如果让战列舰去执行

向印度运兵的任务，那怎么能够应付迫在眉睫的危险？欧洲目前的局势可能

需要使舰队在最短期间投入战斗准备以进行自卫，如果把舰队派往印度，就

要犯严重的错误。”

不可否认，帕麦斯顿勋爵使约翰牛实在左右为难。如果采取

有效的手段坚决镇压印度起义，本国就会遭到袭击；如果让印度

起义的力量壮大起来，那就会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说，“在舞台上，

除去印度的王公之外，将碰到新的人物需要进行较量”。

在谈到被暗示得那么神秘的“欧洲局势”之前，不妨先综述一

下同一次下院会议上所说出的关于英军在印度的现状的真实情

况。首先，一举攻占德里的一切美妙希望，仿佛不约而同地被放弃

了，以前那种狂妄估计已经让位给比较清醒的看法：如果英军能把

他们的据点守到１１月本国援军预定开到的时候，那就得庆幸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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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次，人们隐隐地担心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康波尔很可能失

守。正如迪斯累里先生所说，一切都要决定于康波尔的命运；他认

为解救康波尔甚至比攻占德里还重要。康波尔位于恒河流域中心，

牵制着奥德、罗希尔汗、瓜廖尔、班得尔汗，而且还是德里的前哨，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康波尔实在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地方。最后，下

院中的一位军职议员弗·斯密斯爵士，提请下院注意下面的事实：

在英国人拥有的印度军队中，实际上没有技术人员和工兵，因为他

们都开了小差，很可能“德里会成为第二个萨拉哥沙”。另一方面，

帕麦斯顿勋爵也没有注意从英国派出任何工兵部队官兵。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所谓“隐现于未来”的欧洲事件，我

们首先感到伦敦“泰晤士报”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暗示所做的评论

是令人惊异的。该报说，法国的现行政体可能被推翻，或者拿破

仑可能与世长辞，那时，目前安危所系的英法联盟就要告终。换

句话说，“泰晤士报”这家代表英国内阁的大报，认为法国随时可

能爆发革命，同时宣称，目前的联盟不是建立在法国人民的同情

的基础上，而只是建立在同这个法国篡夺者的秘密勾结的基础上。

除去法国可能发生革命以外，还有多瑙河地区的纠纷问题２２２。这个

纠纷并没有因为莫尔达维亚的选举结果被作废而平息下来，而只

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重要的是北欧的斯堪的那维亚，这

个地方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要成为一场大动乱的舞台，而且也许会

发出欧洲国际冲突的信号。北欧之所以还能保持和平，是因为那

里在急切地等待着两件事情的发生：瑞典国王的逝世和丹麦当今

国王的逊位。在克利斯提阿纳最近举行的一次自然科学家大会上，

瑞典皇太子坚决主张建立斯塔的那维亚联盟。皇太子是一个正当

壮年、坚毅果敢的人；吸收瑞典、挪威、丹麦的热情青年参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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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队伍的斯堪的那维亚党将把他的登基看做是拿起武器来的好时

机。另一方面，孱弱而愚钝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据说已

终于得到他那位门户悬殊的配偶丹纳尔女伯爵的准许，引退了，在

此以前她一直不准他这样做。就是由于她的缘故，国王的叔父斐

迪南亲王——丹麦王位的假定继承人，曾被迫不过问国事，后来

经过皇族其他成员的协商，他才再次入朝秉政。现在，据说丹纳

尔女伯爵有意从哥本哈根迁居巴黎，甚至想怂恿国王永远退出充

满风浪的政治生活，而让位给斐迪南亲王。这位六十五岁左右的

斐迪南亲王，对哥本哈根宫廷的关系一向同阿尔图阿伯爵——后

来的查理十世——对土伊勒里宫廷的关系一样。他性格倔强、苛

刻，守旧观念非常强烈，从来就不屑于挂上拥护立宪制度的招牌。

然而他登上王位的首要条件将是宣誓接受他公开表示憎恶的宪

法。由此可见，国际纠纷是很可能要发生的，瑞典和丹麦的斯堪

的那维亚党都打定主意要利用这些国际纠纷而有所收获。另一方

面，丹麦同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后盾的霍尔施坦和什列斯维希这

两个德意志公国的冲突２２３，将使事情更加复杂化，将把德国卷入北

欧的动乱之中；而保证斐迪南亲王取得丹麦王位的１８５２年伦敦条

约２２４则将把俄国、法国和英国牵涉进去。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２１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５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１１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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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度刑罚的调查

  我们昨天刊载了本报驻伦敦通讯员关于印度起义的通讯２２５，

我们的通讯员十分正确地指出了造成这次猛烈爆发的许多前因。

今天我们准备花点时间，略深一步谈谈我们对此事的看法，同时

让大家明白，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决不像他们想在世人面前装扮

的那样，是印度人民的非常温和的和无可责难的恩人。为此目的，

我们要援引在１８５６年和１８５７年下院会议期间提交给下院的关于

东印度的刑罚问题的官方蓝皮书２２６。我们会看到，这些蓝皮书的材

料是无可辩驳的。

首先，我们有马德拉斯用刑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报告２２７。该委员

会宣称，它“深信到处都在为了征收税款而使用刑罚”。委员会怀疑

“每年因刑事罪而受严刑拷打的人是否有因不纳税罪而受严刑拷打的人

那样多”。

委员会强调指出，

“有一种情形，它给委员会留下的印象，甚至比确信有刑罚存在这一点更

加沉重，——这就是受害一方很难获得补偿。”

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这种困难的原因如下：（１）想亲自向

收税官２２８提出控诉的人必须走很远的路，而这样长途跋涉就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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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金钱的开支和耗费时间于进出官府；（２）害怕呈文“将照例批

上要控诉者去见特西达尔的批语而被退回来”，因为特西达尔就是

掌管该地区警察和税收事务的官员，也就是那个亲自或者通过其

下属警官欺侮过控诉者的人；（３）即使政府官员已被正式控告并

已被揭露犯有这类滥用职权的罪行，也难将他们交法庭审判，而

且法律为他们规定的惩罚也过分宽厚。据查明，如果这类控告在

法官面前得到证实，法官只能判处犯人５０卢比罚款或为期一月的

徒刑。诚然，他还可以把被告解交“刑事法官，由刑事法官判刑

或将其案件提交巡回法院审理”。

报告中补充说：

“看来这是一个冗长的审判程序，而且只适用于一类过失，即警察的滥用

职权，而在上述情况下，这种审判程序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警官或税吏（这是一个人，因为税款是由警察征收的）在被

控诈取钱财时，先由收税官助手审判；以后被告可以向收税官提

出上诉，最后可向税务局提出上诉。税务局可以把被告送到政府

法院或民事法院。

“在这种审判情况下，没有一个贫穷的莱特能斗得过任何一个富裕的税

吏，同时我们也不知道有农民根据这两个条例（１８２２年和１８２８年的条例）提

出过控诉的任何事实。”

此外，只有在警官侵吞公款或强迫莱特
２２９
缴纳额外税款以饱

私囊时，这种诈取钱财的控告才能成立。由此可见，在征收国家

税款时使用暴力，法律对此并未规定任何惩罚。

这里援引的这个报告，只涉及马德拉斯管区，但是达尔豪西

勋爵本人，在１８５５年９月写信给董事们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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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已不再怀疑，所有英属各省的下级官吏都采用了这种或那种形式

的刑罚。”

这样，官方就承认了普遍施用刑罚是英属印度财政制度的不

可分割的部分，但是这种承认是以替英国政府本身开脱的形式作

出的。事实上，马德拉斯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犯有施用刑罚罪

的全是印度籍的低级官员，而欧籍的政府官员却似乎总是在尽力

阻止发生这类事情，不过没有成效。针对这种说法，马德拉斯土

著居民协会于１８５６年１月向议会呈递过一封请愿书，对刑罚问题

的调查提出如下的控诉：（１）调查几乎根本没有进行，因为委员

会只呆在马德拉斯城内开会，而且只有三个月，而想提出控诉的

土著居民，除极少数例外，都没有离家的可能；（２）委员会的委

员们并未试图追究祸根；如果追究，他们就会发现，祸根就在税

收制度本身；（３）没有审问被控告的土著官员，弄清他们的上级

对用刑情况了解的程度如何。

呈递请愿书的人写道：“犯有这种暴行罪的，不是暴行的实际执行人，而

是下令要他们执行的官员，即他们的顶头上司，后者向他们的欧籍长官对一

定数额的税款负责，而欧籍长官在这方面又向最高政府当局负责。”

的确，只要援引几段委员会所宣称的作为马德拉斯报告依据

的证词，就足以推翻报告中的“英国人毫无过失”的论断。例如，

商人科耳霍甫先生说：

“所施用的刑罚的特点，是方式很多，而这又是由特西达尔或他的下属随

意决定的。但是我很难说，最高当局是否给过受害者任何补偿，因为一切控

诉通常都被他们转给特西达尔去进行调查和呈报。”

在当地居民的控诉书中，我们看到如下的一份：

“去年，我们的佩赞穠（稻的主要收成或青禾）由于雨水欠缺而收成不好，

３９２印度刑罚的调查



因此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缴税。在贾马班迪①确定之后，我们由于遭受损失，

就要求根据１８３７年伊登先生任我们的收税官时我们所签订的协议条件减少

捐税。由于没有减税，我们就拒绝接受我们的普塔②。这时特西达尔就开始

用极残酷的办法强迫我们缴税，这样从６月一直继续到８月。我，还有其他

的人，被交给一些人看管。这些人把我们赶到太阳下面曝晒。强迫我们在太

阳下弯着腰，背上放上石头，站在灼热的沙地上。８点钟以后才放我们到稻

田去。这种残酷的虐待延续了三个月，这个期间，我们有时步行去向收税官

递呈文，但收税官拒绝接受。后来我们把呈子收集拢来，交给巡回法庭，巡

回法庭把它们转给了收税官。这样，我们还是没有得到公正的裁判。９月我

们接到官方的通知，过了二十五天我们的财产就被查封，接着就被拍卖了。除

了我列举的事实以外，我们的女人也受到了虐待；人们用夹具箝夹她们的胸

部。”

一个土著基督教徒在回答委员会委员向他提出的问题时说：

“每当欧籍或土著部队过村时，总是强迫所有的莱特无偿地拿出粮食等

东西，如果谁想要收费，就要遭到严刑拷打。”

接着是一个婆罗门所经受的情况。这个婆罗门和自己的同村

人及邻近村落的居民同时接到特西达尔的命令，要他们无偿地供

给木板、木炭、木柴等物，使特西达尔能够继续在科列龙河上修

筑桥梁；当这个婆罗门不肯的时候，就有１２个人把他抓去，百般

折磨他。他补充说：

“我向收税官助手卡德耳先生提出控诉，但是他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并且

把我的控诉书也撕了。由于他想牺牲穷人的利益来廉价地完成科列龙桥的修

筑，从而博得政府的好评，因此不论特西达尔干出什么坏事，收税官助手都

毫不过问。”

１８５５年管辖旁遮普卢迪阿纳州的专员布里尔顿先生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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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清楚地表明了最高当局对这种极尽敲诈暴虐之能事的非法行为

的看法。根据旁遮普首席专员的报告，已经证实

“往往在代理首席专员布里尔顿先生的同意或直接命令下，富裕公民的

住宅无故遭到搜查；搜查时被没收的财产长期扣押；许多人被投入监狱，好

几个星期也不提出受押的罪名，笼统地和同等严厉地对一切人采用对付嫌疑

犯的预防措施法；代理首席专员到各个区巡行，都有一些警官和密探相随，他

到处使用这些人，这些人是一切灾害的祸首”。

达尔豪西勋爵在他关于这一案件的报告中说道：

“我们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布里尔顿先生本人也不否认这些证据，

证明这个官员确实犯有首席专员所列举的每一项令人不快的、不正当的和非

法的行为，这种行为使不列颠行政机关的部分代表蒙受了耻辱，使众多的不

列颠臣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任意剥夺自由，并遭受严刑拷打。”

达尔豪西勋爵主张“严惩布里尔顿先生，以儆效尤”，因此他

认为：

“暂且不能让布里尔顿先生担任代理首席专员的职务，而应把他调任第

一助理。”

可用马拉巴尔海岸坎纳腊的塔鲁克①的居民请愿书来结束摘

自蓝皮书的这些引文。这些居民说他们白白向政府提出了几次请

愿书，然后把他们过去的情况和目前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比较：

“在‘腊尼’②、巴哈杜尔和提普治理时期，我们耕作水地和旱地、丘陵

地、低洼地和森林地，缴纳定得很低的税款，因此我们过着安定和幸福的日

子。西尔卡尔③官员当时要我们缴纳额外的税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缴过。收

税时我们没有吃过苦头、没有受过压迫或虐待。但是当这个国家交给尊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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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①以后，这个公司就千方百计地设法榨取我们的钱财。抱着这个恶毒的

目的，公司就弄条例，发命令，并派来收税官和民事法官执行这些条例和命

令。不过，那时的收税官及其下属当地官员，有一个时期对我们的控诉还给

予应有的注意，还按照我们的愿望办事。相反，现在的收税官及其下属官员，

不择手段地想达到升官目的，对人民的福利和利益漠不关心，对我们的控诉

充耳不闻，使我们遭到各种压迫。”

在这里，我们只是对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真实历史做了一番简

短而又温和的概述。看到这样的事实，公正而严肃的人们也许会

问：人民企图赶走竟敢对自己的臣民这样滥用职权的外国征服者，

难道不对吗？如果英国人能够冷酷无情地干出这种事情，那末就

算起义的印度人在起义和斗争的狂怒中犯下了硬说是他们犯下的

那些罪行和暴虐，又有什么奇怪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２８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７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１２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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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 度 起 义

  “波罗的海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丝毫没有报道在印度曾发生

什么新事件，但却包含有大量极其有趣的细节，我们现在把这些细

节扼要地介绍给读者。首先必须指出一点，就是迟至７月１５日英

国人仍然未能进入德里。同时，英军兵营内发生了霍乱，雨季也已

开始，因此围攻军队的撤围和退却，看来只是时间问题。英国的报

纸企图要我们相信，恶疫只夺去了将军亨·巴纳德爵士的生命，而

他手下那些饮食更坏、操劳更重的兵士却幸免于难。因此，我们不

能根据公诸于世的正式材料，而只能通过按公认的事实进行推断

的办法，来大致了解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在围攻军队中间猖獗的情

形。德里城下兵营里的一名军官在７月１４日的信中写道：

“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攻夺德里的行动，而只是应付敌人的出击。我们有５

个欧洲团的部分兵力，但能够集中用来进行任何有效攻击的，只有２０００名欧

洲兵，因为每个团都留下了大量兵力防守贾郎达尔、卢迪阿纳、萨巴图、达

格夏伊、卡萨乌利、安巴拉、米拉特和皮劳尔等地。事实上各团只派来了少

量兵力。敌人在炮兵方面远比我们占优势。”

这就证明了，由旁遮普派来的部队发觉从贾郎达尔到米拉特

这一条重要的北方交通线处于起义状态，因此不得不在最重要的

地点留下队伍而减少自己的兵力。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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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普到达德里的兵力比预期的少，但是这还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欧

洲兵减少到只有２０００人。伦敦“泰晤士报”驻孟买的记者在７月

３０日写的通讯中，企图从另一角度来解释围攻者行动消极的原

因。他写道：

“援军确实已到达我们的兵营，其中包括：皇家第八团的一部分，第六十

一团的一部分，步炮连一个，土著部队的火炮两门，非正规骑兵第十四团

（护送载运大量弹药的辎重队），旁遮普骑兵第二团，旁遮普步兵第一团和锡

克步兵第四团；但是这样归并给围攻军队的土著部队并不是完全地和同样地

可靠，尽管已使他们与欧洲兵一起分别编入各旅。在旁遮普部队的各个骑兵

团内，有许多来自印度斯坦本部和罗希尔汗的伊斯兰教徒和高级种姓的印度

教徒，而孟加拉的非正规骑兵则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这些人大都是极不

忠实的，他们在部队中出现，不论数量的多少，都必将带来许多麻烦，——

事实已证明是如此。在旁遮普骑兵第二团内，曾不得不解除约７０名印度斯坦

人的武装，并处３人以绞刑，其中有一名高级土著军官。已调去一个时期的

非正规骑兵第九团，有几名骑兵逃亡，而非正规的第四团，据我所知，曾在

单独执勤时杀死了本团的副官。”

这里就暴露了另一个秘密。德里城下的兵营看来与阿格拉曼

特２３０的兵营有某些相似之处，这里的英国人不仅要和面对着的敌

人作斗争，还要与内部的同盟者作斗争。但这一事实仍不足以说

明，为什么英国人只能用２０００名欧洲兵来进攻。第三个报道者，

“每日新闻”驻孟买的记者，提出了巴纳德的继任者里德将军所指

挥的部队的精确的一览表，它看来是可信的，因为他把部队的各

个组成部分都一一列举出来了。根据这位记者的报道，从６月２３

日至７月３日，由旁遮普到达德里城下兵营的约有１２００名欧洲兵

和１６００名锡克兵，还有非正规骑兵及其他等等，总共约３０００人，

由张伯伦将军率领。而现在由里德将军指挥的全部兵力，他估计

为７０００人，其中包括炮兵和攻城炮兵纵列，因此，在旁遮普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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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以前，德里城下的军队不可能超过４０００人。８月１３日的伦敦

“泰晤士报”曾指出，亨·巴纳德爵士的兵力有７０００名英国兵和

５０００名土著兵。虽然这个数字是过分夸大了的，但我们有充分的

理由认为，当时欧洲兵约有４０００名，还有略少于此数的土著兵。

这样，巴纳德将军当时的兵力，与目前里德将军的兵力是相等的。

由此可见，从旁遮普调来的援军仅仅补充了几乎达围攻军队半数

的损失，这是极大的损失，它部分地是由于起义者不断出击，部

分地是由于霍乱猖獗而造成的。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英国

人能够集中用来进行“任何有效攻击”的欧洲兵只有２０００人。

德里城下的英军兵力就是如此。现在来看看他们的战斗行动。

他们的行动并不十分出色，这一点根据以下的简单事实就完全可

以看出：自从６月８日巴纳德将军报告说攻占德里对面的高地以

来，大本营再没有发表过任何战报。当时的战斗都是围攻者抗击

被围者的出击，只有一次是例外。围攻者有时在正面，有时在两

翼受到攻击，但最多的是在右翼后方受到攻击。６月２７日和３０

日，７月３日、４日、９日和１４日被围者均曾出击。６月２７日的

战斗仅仅是前哨冲突，持续了几个小时，但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就

因为雨季的第一场倾盆大雨而中止了。６月３０日，起义者一支较

大的兵力出现在围攻者右侧的障碍物中，袭击了围攻者的步哨和

小哨。７月３日清晨，被围者先在英军阵地的右翼后方进行佯攻，

然后沿卡尔纳耳大道向这一翼后方推进数英里，直达阿利普尔，目

的是拦截送往兵营的弹药和钱款。在前进途中，他们同旁遮普非

正规骑兵第二团的一个前哨遭遇，后者立刻让开了道路。当他们

于４日回城时，英军兵营派出１０００名步兵和两个连的骑兵向他们

攻击，企图截住他们。但是起义者竟顺利退入德里城，损失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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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毫无损失，并且把所有的火炮也都保全下来了。７月８日，英

军兵营派出一支队伍去破坏距德里约６英里的巴希村附近的运河

桥；在前几次出击中，起义者就是通过这座桥攻击英军的深远后

方和袭扰通往卡尔纳耳和米拉特的交通线的。桥被破坏了。７月９

日起义者再次出动很大的兵力，攻击英军阵地的右翼后方。据该

日用电报拍往拉合尔的官方报道称，出击者约有１０００人被击毙；

但是这个报道看来是过分夸大了，因为７月１３日自兵营发出的一

篇通讯中是这样写的：

“我方埋葬和焚烧了２５０具敌兵尸体，还有大量尸体被他们拖回城内。”

就在这篇刊登在“每日新闻”的通讯里，根本没有吹嘘说英

军迫使西帕依退却，而是相反地说：“西帕依打退我方所有正在作

业的部队，然后才退走。”围攻者的损失很大，计伤亡２１２人。７

月１４日，由于起义者又一次出击，发生了又一场激烈的战斗，但

详细的报道尚未收到。

在此期间，被围者获得了大量援兵。来自罗希尔汗的巴雷利、

谟拉达巴德和夏贾汉普尔等地的起义者，包括四个步兵团，一个

非正规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连，已于７月１日顺利地同他们在德里

的伙伴们会合。伦敦“泰晤士报”驻孟买的记者写道：

“本来估计他们不可能渡过恒河，然而预期的河水泛滥没有发生，他们在

加尔穆克特萨尔渡过恒河，穿过达普，到达德里。在两天内，我军痛心地眼看

着他们的人员、火炮、马匹和驮畜（因为叛乱者有大约值５万英镑的财宝）排

成长长的行列通过舟桥开进城内，但是既无法阻拦，也无法进行任何骚扰。”

起义者这次通过整个罗希尔汗地区的顺利行军证明，自朱木

拿河以东直到罗希尔汗山脉这一大片地区对英军来说都是无法通

行的；而起义者毫无阻碍地由尼马奇到阿格拉的行军，如果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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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和默豪爆发的起义联系起来看，则证明，从朱木拿河西南直

到文迪亚山脉的整个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英国人在德里地

区唯一成功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行动，就是他们靠

范科特兰特将军的旁遮普锡克部队平定了德里以北和西北的地

区。在卢迪阿纳与锡尔萨之间的整个地区内，范科特兰特将军所

要对付的，主要是居住在荒凉沙漠上一些稀疏散布的村落里的专

事抢劫的部落。据说他已于７月１１日离开锡尔萨，前往法提哈巴

德，由那里再去喜萨尔，以巩固围攻部队的后方。

除德里外，在西北各省还有三个地点成为土著居民与英国人

斗争的中心，这就是阿格拉、康波尔和勒克瑙。阿格拉方面的情

况的特点是，当地的起义者为了攻打英军一个遥远的据点，首次

进行了行程约３００英里的计划周到的远征。据阿格拉出版的报纸

“乡下佬”２３１报道，纳西腊巴德和尼马奇的西帕依团，为数约１万人

（步兵约７０００人，骑兵约１５００人，火炮８门），于６月底到达阿

格拉附近，７月初即在距阿格拉约２０英里的萨西亚村后的旷野里

设营驻扎，７月４日似乎在进行攻城准备。阿格拉城外兵营中的欧

洲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便躲进了堡垒。阿格拉警备司令起初派出

一支由科塔的骑兵、步兵和炮兵组成的部队作为前哨抵挡敌人，但

他们在到达指定地点后就全部投到起义队伍里去了。７月５日，由

孟加拉欧洲兵第三团、一个炮兵连和一队欧洲志愿兵组成的阿格

拉警备部队出动去攻击起义者；据说，他们把起义者由村里赶到

村后的旷野上，但后来显然自己又被打退了，在总数５００人中死

４９人、伤９２人以后，不得不在敌人骑兵的袭击和威胁之下匆忙地

撤退，以致据“乡下佬”报道，“甚至来不及朝他们放一枪就不见

踪影了”。换句话说，英国人简直是逃之夭夭，赶紧躲进了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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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帕依则来到阿格拉城下，破坏了兵营里几乎所有的房屋。次

日，即７月６日，他们开到通往德里途中的巴腊特普尔。这一事

件的重要结果，就是起义者切断了英国人在阿格拉与德里之间的

交通线，并且他们还可能出现在莫卧儿的古都之前。

在康波尔，根据最近的邮件得悉，威勒尔将军率领下的一支

约有２００名欧洲兵的部队，连同步兵第三十二团人员的妻子儿女，

被数量占压倒优势的起义者围困在一座堡垒里面，起义者的首领

是比都尔的纳那·萨希布。６月１７日和６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堡垒

遭到数次攻击，在最后一次攻击中，威勒尔将军腿部中弹，因伤

致死。６月２８日，纳那·萨希布建议英国人投降，条件是答应让

他们乘船沿恒河顺流而下到阿拉哈巴德。英国人接受了投降条件，

但当他们刚刚乘船到达河中央时，恒河右岸的火炮立即向他们开

火。船上那些企图往对岸逃命的人，被骑兵捉住杀死。妇女和儿

童都做了俘虏。由于康波尔曾多次派人到阿拉哈巴德紧急求援，７

月１日，由勒诺少校率领的一队马德拉斯火枪兵和锡克兵出发，向

康波尔前进。７月１３日拂晓，在距法特普尔４英里的地方，这一

队人和哈弗洛克准将会合了。哈弗洛克指挥的是第八十四团和第

六十四团的约１３００名欧洲兵、非正规骑兵第十三团以及奥德的残

余的非正规部队，他在７月３日由贝拿勒斯到达阿拉哈巴德，然

后以急行军赶上勒诺少校。就在与勒诺会合的当天，他被迫在法

特普尔城下与纳那·萨希布率领前来的土著部队交战。经过激烈

的战斗，哈弗洛克将军以侧击的方法把敌人赶出法特普尔，迫使

他们退往康波尔。７月１５日和１６日，哈弗洛克又两次与纳那·萨

希布在康波尔交锋。７月１６日，康波尔重新被英军攻占，纳那·

萨希布退往恒河岸边距康波尔１２英里的比都尔，据说那里已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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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的工事。纳那·萨希布在向法特普尔进军以前，杀死了所有

俘获的英国妇女和儿童。夺回康波尔对英国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这就保住了恒河的交通线。

在奥德的首府勒克瑙，英军警备部队几乎处于和康波尔的情

形一样致命的困境——被敌人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围困在保垒内，

缺乏给养，并且丧失了指挥官。这位指挥官，亨·劳伦斯爵士，在

７月２日的出击中腿部负伤，７月４日即死于破伤风。７月１８日和

１９日，勒克瑙仍在坚守中。它唯一的获得解救的希望就寄托在由

康波尔带兵前来的哈弗洛克将军的身上。但问题是，哈弗洛克在

后方有纳那·萨希布威胁的情况下是否敢于这样做。然而任何拖

延都将给勒克瑙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雨季很快就会使野战成为

不可能了。

考察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孟加

拉西北各省的英军已逐渐陷在一些好像是分散在革命大海中的孤

立礁石似的小据点上。在下孟加拉，除了在贝拿勒斯四郊游荡的

婆罗门曾企图再次攻夺这个圣城而未获成功以外，只在米尔扎普

尔、第纳普尔和巴特那发生过个别的违抗现象。在旁遮普，由于

锡亚耳科特和杰卢姆两地的起义被镇压下去，白沙瓦的风潮也被

制止，人们的反抗情绪受到了强力的压抑。在古扎拉特、庞达普

尔、萨塔腊、在那格普尔地区的那格普尔和萨加尔、在尼赞辖区

的海德拉巴，最后，还有远处南方的迈索尔，都曾试图举行起义，

所以，孟买和马德拉斯管区的平静决不能认为是十分可靠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５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１１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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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人在印度的收入

  在考察亚洲当前的情况时，会产生一个问题：对于不列颠国

家和不列颠人民来说，他们在印度的领地究竟具有什么价值？直

接收入，即贡赋形式的收入，亦即在印度的收入抵偿在印度的支

出以外的余额，不列颠国库根本没有得到。相反，它每年的支出

非常庞大。自从东印度公司踏上大规模征服的道路之后，——而

这是距今将近一百年以前的事情，——它的财政就陷于枯竭状

态，因而不得不屡次向议会不仅请求军事援助来维持它所征服的

领土，而且请求财政援助来使它不致遭到破产。情况就这样一直

继续到现在。目前它向不列颠国家要求派出大批军队，在这以后

无疑将要求拿出大批的钱。为了进行征服和建立自己的机构网，东

印度公司到目前为止已向国家借债５０００万英镑以上；同时许多年

来英国政府还负担了在属于公司本身的土著军和欧洲军之外的３

万正规军的来往运输费和在印度的维持费。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

大不列颠从其印度帝国所得到的利益只限于个别不列颠臣民所获

得的利润和利益。这些利润和利益应该说是很庞大的。

首先，东印度公司有为数３０００人左右的股东，按照最近的特

许状２３２，要保证他们每６００万英镑实付资本获得１０
１
２
％的年利，

即每年６３万英镑。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资本是由可以转让的股票构

成的，因此每一个有钱购买股票的人都可以成为股东。由于实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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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特许状，目前股票行市高于票面１２５—１５０％。金额５００英镑、即

约值６０００美元的股票的持有者，在股东大会上享有发言权，但是

要具有表决权，他应持有１０００英镑的股票。３０００英镑股票的持有

者有两票表决权，６０００英镑的有三票，１万英镑以上的有四票。然

而，如果不算董事会改选，股东的作用是极小的。股东选举１２个董

事，同时国王自己任命６个；可是国王只能从在印度居住过十年以

上的人当中任命这些董事。每年有三分之一的董事退出董事会，但

是他们可以重新当选或者被任命。要成为董事，应持有２０００英镑

的股票。董事的薪俸收入每人为５００英镑，而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

薪俸则多一倍；但是使人愿意担任董事职位的，主要是随之而来的

任命印度一切文职和军职官员的广泛权利。不过，督察委员会在很

大程度上也享有这一权利，最重要职位的任命几乎完全取决于它。

这一委员会由六人组成，他们都是枢密官，通常其中有两三个是内

阁阁员。委员会主席因为必定是阁员，实际上就是印度事务大臣。

其次是通过董事和督察委员会而取得职位任命的人。这些职

位分为五类：文职，宗教职务，医职，陆军职和海军职。要在印

度任职，至少在文职系统，必须知道一些当地语言，并且为了给

文职部门培养年轻人，东印度公司在海利贝里设有专门学校。相

应的培养军事部门人员的专门学校则设在伦敦附近的阿迪斯康，

但是这个学校主要是教授军事科学原理。以前进入这些学校是靠

董事的情面，但是现在，新的特许状作出修改之后：入学则经过

公开的考试。初到印度的文职官员每月的收入通常约为１５０美元；

以后，在他通过一种或数种当地语言的必要考试（这种考试在他

到达印度后的十二个月内一定要进行）之后，他即获得领取薪金

的职务，薪金数额每年约在２５００至５００００美元之间。后一数字是

５０３英国人在印度的收入



孟加拉参事会成员的薪俸；孟买和马德拉斯参事会
２３３
的成员的收

入每年约为３万美元。除了参事会的成员之外，谁也不能领取约

２５０００美元以上的年俸，并且要领取２万美元以上的年俸，需要在

印度居留十二年。在印度居留九年者，有资格领取１５０００至２００００

美元的年俸，而居留三年者，有资格领取７０００至１５０００美元的年

俸。表面上，文职的任命所根据的是年龄和功绩，但是实际上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面。因为文职待遇优厚，所以在想获得这种

职位的人中间竞争很厉害，许多军官一有可能就为此而脱离军队。

文职部门的平均薪俸大约为８０００美元，但是其中并不包括各种补

贴，而补贴经常是很多的。文职官员可担任省督、参事、审判官、

使节、秘书、收税官等等；其总人数一般约为８００人。印度总督

的薪俸为１２５０００美元，但是补贴往往达到还要更大的数目。担任

教会职务的有３个主教和大约１６０个牧师。加尔各答的主教每年

收入２５０００美元；马德拉斯和孟买的主教每年收入为其二分之一；

牧师除了收取仪式费外，每年收入２５００至７０００美元。从事医职

的约有８００名内外科医生，他们每年收入１５００至１００００美元。

在印度服役的欧洲军官人数，包括应由附属王公提供的军队

的军官：约有８０００人。步兵的薪饷规定为：少尉１０８０美元，中

尉１３４４美元，上尉２２２６美元，少校３８１０美元，中校５５２０美元，

上校７６８０美元。这是军队驻防时的薪饷，在军事行动时期有所增

加。骑兵、炮兵和工程部队的薪饷要高一些。许多军官进入参谋

部或担任文职系统的工作，其薪饷即增加一倍。

因此，大约有一万个不列颠臣民在印度占有各种赚钱的职位，

并因在这一国家任职而领取薪俸。这里还应加上一大批在印度工

作后回到英国领取退休金的人，退休金是一切部门在一定任职年

６０３ 卡 · 马 克 思



限期满后都应付给的。这些退休金，加上红利和应在英国偿付的

债务的利息，每年要耗费掉来自印度的１５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美元，实

际上可以看成是印度臣民向英国政府间接缴纳的贡赋。每年离去

各种职务的人都要往英国带回极大一笔自己薪俸的存款，这些存

款也应加在每年来自印度的总款额之内。

除了在政府任职的欧洲人以外，在印度还住有至少６０００个从

事贸易和私人投机的欧洲人。如果不算农业地区那些为数不多的

靛蓝、甘蔗和咖啡等的种植园主，那末基本上都是些住在加尔各

答、孟买和马德拉斯等城市或这些城市附近地区的商人，经纪人

和工厂主。印度的对外贸易（其贸易额进出口约各为５０００万美

元）几乎完全操在这些人的手里，其利润无疑是很大的。

因此很显然，个别的人在从英国与印度的关系中牟取巨利，他

们的利润当然会增加英国国民财富的总额。但是，应该拿另一笔

巨款来与这一切对比一下。由英国人民口袋里支出的花在印度身

上的陆军和海军费用，随着印度领地的扩展在不断增加。此外，还

应该加上缅甸战争２３４、阿富汗战争、中国战争和波斯战争的费用。

其实，最近对俄国的战争的一切费用也可以完全算在印度的账上，

因为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是对俄国的恐惧和害怕，而这种恐惧和

害怕又完全是由于对俄国在印度方面的计划的猜疑而产生的。如

果再考虑到英国人由于占领印度而被卷入的无止境的征服和连续

不断的侵略行动，那末与这一占领有关的开支，总的说来，就有

可能达到它无论什么时候也难以补偿的数目。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初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１２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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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 度 起 义

１８５７年９月４日于伦敦

  起义的西帕依在印度的暴力行为的确是惊心动魄的、可怕的、

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人们通常只有在国内战争、民族战争、种族

战争、特别是宗教战争中才能见到这种暴力行为；一句话，这是

当万第派用来对付“蓝制服”、西班牙游击队用来对付不信教的法

国人、塞尔维亚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邻居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克罗

地亚人用来对付维也纳起义者、卡芬雅克的别动队或波拿巴的十

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用来对付法国无产阶级儿女２３５时，曾经一贯

为体面的英国所赞赏的暴力行为。不论西帕依的行为多么不好，它

只不过是英国自己在建立其东方帝国时期以及在其长期统治的最

近几十年当中在印度所作所为的集中反映。为了说明这种统治的

特点，只需说刑罚是英国财政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够了①。人

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

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

第一次打击法兰西君主政体的是贵族而不是农民。印度起义

不是由受尽英国人的折磨与屈辱并被劫掠得精光的莱特２２９发动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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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由那些靠英国人供给吃穿、被英国人一手培育、受到英

国人宠幸的西帕依发动的。为了要找一些类似西帕依的暴力行为

的例子，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伦敦某些报纸所做的那样，远溯中

世纪的历史，或者到现代英国历史范围以外去找寻。我们只要熟

悉一下英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的战争，也就是熟悉一下昨天发生

的事件就够了。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

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

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

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

即使就目前这次灾难来说，如果认为一切暴行都是西帕依干

的，而英国人是至仁至善的体现者，那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英

国军官们的来信中充满了恶意。有一个军官从白沙瓦来信，描述

了第十非正规军骑兵团由于拒绝执行攻击第五十五土著步兵团的

命令而被解除武装。他感到欢欣若狂的是这些士兵不仅被解除了

武装，而且被剥去衣服和靴子，在每人分得１２个辨士后，就被赶

往河岸，在那里被装上小船，顺着印度河的下游漂去，并且这位

军官喜不自胜地预言道，他们全都将在急流中被淹死。另一个军

官告诉我们，一天夜晚，白沙瓦的几个居民为了祝贺一对新婚夫

妇而燃放了一些小火药弹（这是当地的民族属俗），结果引起了一

场虚惊，第二天早上，和这件事有关的人就被捆了起来，并且

“遭到了一顿使他们难忘的毒打”。从品迪来的消息说，有三个土

著领袖在组织一个阴谋。约翰·劳伦斯爵士就写了一封回信，命

令派一个间谍前去监视他们的会面。约翰爵士接到间谍的汇报后，

就发出第二道命令：“处以绞刑。”这几个土著领袖就这样被绞死

９０３印 度 起 义



了。有一个文官从阿拉哈巴德来信说：“我们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

我们敢向您保证，我们绝不饶他们。”另一个文官从同一个地方来

信说：“我们没有一天不吊死１０个到１５个人（和平居民）。”一个

军官怀着不可一世的心情写道：“霍姆斯真是好汉，他把他们一批

一批地绞死！”另一个军官在谈到把一大批土著居民不经审讯侦察

而立即处以绞刑时说道：“于是我们的娱乐开始了。”又有一个军

官写道：“我们骑在马上进行军事审判，凡是被我们遇到的黑鬼，

我们不是吊死他，就是枪毙他。”从贝拿勒斯来的消息说，有３０个

柴明达尔２３６被绞死，只因为他们有同情自己同胞的嫌疑，由于同样

的理由，整个整个的村庄被烧成了灰烬。伦敦“泰晤士报”登载

的一个军官从贝拿勒斯的来信中说：“欧洲士兵在和土人发生冲突

时，便成了恶魔。”

我们同样不应当忘记，英国人的残暴被说成是军人的英勇行

动，并且描述得很简单，没有令人作呕的细节，而本身已经够可

怕的土著居民的暴力行为，却还被故意渲染夸大。例如，最初在

“泰晤士报”发表、以后又在伦敦所有的报章杂志上转载过的那篇

详细叙述德里和米拉特的暴力行为的报道，它的作者是谁呢？原

来是一个住在离出事地点直线距离一千多英里的班加罗尔（迈索

尔）的胆小的牧师！关于德里发生的真实事件的报道证明，一个

英国牧师的想像能够比一个印度起义者的狂想造成更大的恐怖。

割鼻子，割乳房等等，总之，西帕依的可怕的体刑，比起英军按

照曼彻斯特和平协会会长①的指令用燃烧的炮弹轰击广州居民住

宅、比起一位法国元帅火烧被困在山洞中的阿拉伯人２３７、比起根据

０１３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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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法庭的决定用九尾鞭活剥英国士兵的皮或在英国的感化营里

采用任何一种“人道的”手段，当然更会引起欧洲人的反感。暴

行像所有其他东西一样，也有它的因时因地而异的时尚。学识渊

博的凯撒坦率地叙述了他怎样命令部下砍去了几千个高卢军人的

右手２３８。拿破仑会认为这种做法是可耻的。他宁愿把他那些有共和

主义思想嫌疑的法国团队放逐到圣多明各岛上去，让他们死于黑

人手中或死于流行性病疫。

西帕依的可怕的体刑，使人想起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风俗，或

者皇帝查理五世的刑法法规，或者布莱克斯顿法官还描述过的英

国对叛国罪犯的惩罚２３９。宗教已使印度人成为自我折磨的能手，因

此，在印度人看来，折磨他们民族的和宗教的敌人是十分自然的；

对英国人来说，则应该是更自然的，因为就在几年以前，英国人

还一直庇护和鼓励札格纳特节日这种残忍宗教的流血仪式，并从

中得到收入２４０。

“嗜血的老‘泰晤士报’”（科贝特通常这样称呼它）猖狂地咆

哮；它扮演莫扎特歌剧中这样一个残暴人物，他在一段旋律极其

优美的独唱中幻想着如何先把敌人绞死，然后把他放在火上烤，然

后把他砍成四块，然后再把他穿在铁叉上，最后生剥他的皮２４１；它

竭力想搧起复仇的情绪，使之达到疯狂的地步，——要是在悲剧

的激情后面没有明显地露出喜剧的把戏，所有这一切可能显得只

是很愚蠢罢了。伦敦“泰晤士报”不仅仅是由于恐慌而把角色演

得过火。它给喜剧提供了甚至连莫里哀都错过了的新题材，那就

是复仇的答尔乔夫。而在实际上，它所需要的只不过是颂扬国家

公债和庇护政府。既然德里的城墙没有像耶利哥的城墙那样仅仅

由于空气的震荡而倒塌，那就必须用复仇的号叫来震聋约翰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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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朵，使他忘掉他的政府应该对所发生的灾难以及使这次灾难达

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负责。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４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１１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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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国的ＣＲ  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２８
，正如我们在几个月以前分析其１８５６年的

冠冕堂皇的报告书①时所预见到的那样，又在走下坡路了。这一次

下跌引起了欧洲金融界的严重恐慌。几天之间，这家康采恩的股

票从９５０法郎跌到８５０法郎左右，而且后面这个数字，看来还远

远不是极限。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对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股票

涨跌的兴趣，并不下于一个地质学家对原生水涨落的兴趣。这个

公司股票行情的涨落，应该划分为几个时期。它第一次发行股票

是在１８５２年，这一次组织得很巧妙。股票分成三组，而第一组的

持有者有权按照票面价值获得第二组和第三组股票。结果，在证

券市场紧张的时期，由于股票的发行额有限，而人们又对这家公

司的证券抱有很快就会大大超过票面价值的奢望，所以第一组股

票的幸运持有者便从中得到了全部好处。股票市价马上就从第一

次发行时的每股２５０法郎上涨到１７７５法郎。在１８５２年、１８５３年

和１８５４年，股票行情涨落的政治意义只是次要的，因为这种涨落

所反映的，与其说是对完全形成了的康采恩的考验，还不如说是

刚成立的企业所必经的不同阶段。１８５５年，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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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的极盛时期，它的股票在短时期内就飞涨到１９００法郎，这是

它同尘世营业相隔的最远距离。此后更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现，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股票价格的涨落，如果以四个月为平均间隔时

期，是在逐渐下降的，这种下降服从于一个固定不变的规律，尽

管偶尔有些偏差。这个规律就是，价格从这些时期中的每个时期

所达到的最高点下降到平均的最低点，而这个最低点又成了下一

个时期的最高的起点。例如，１４００法郎、１３００法郎、１１００法郎这

些数字，依次成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最低点和另一个时期的平均最

高点。在今年整个夏天，股票已经不能保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上

涨到１０００法郎，而现在的危机，如果不导致更坏的后果，将使股

票的平均最高价格，大约降到８００法郎，然后从这一点下降，经

过一些时间，降到更低的平均水平。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ａｄｉｎ

ｆｉｎｉｔｕｍ〔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而且，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股票降到

其票面价额５００法郎，这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性质本身是不相容

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资本额同它的业务规模之间的那种使它得

到巨额利润的相差十分悬殊的状况，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股票市

价异乎寻常地高于其原价，——这对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来说，不是

它繁荣的条件，而是它本身存在的条件。我们没有必要来详谈这

一点，因为我们在研究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利润从１８５５年的４０％

减少到１８５６年的２３％的时候，已经充分说明了①。

目前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股票的跌价，是和那些会被误认为是原

因而其实只是结果的种种情况有关。在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最“受人

敬重的”董事当中，有一位奥·图尔内桑先生被宣布为破产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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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法院认为他应当负责偿还本年５月偷偷逃出法国的他的侄子

沙尔·图尔内桑先生所欠１５００万法郎的债务。个别董事的破产决

不能说明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业务的现状，这一点，凡是记起普拉斯

先生的破产当时丝毫也没有明显地动摇波拿巴政体的这个支柱的

人，都应该是清楚的。但是，社会舆论易于受个别人物突然垮台

的影响，却不大去细心观察整个机关的逐渐衰落。群众只有在危

险相当大了并且已经感触得到的时候，才会慌张起来。例如，罗

的股票和银行券，只要摄政王①和他的顾问们还满足于银行券所

应当代表的硬币的贬值，它们就继续在法国得到无限的信任。公

众不了解，当造币厂把一个银马克②铸造成数目比过去多一倍的

利维尔的时候，代表一定数目的银利弗尔的银行券，就贬值了一

半。但是，根据枢密院的命令，这些银行券的正式票面价值降低

了，１００利弗尔的银行券应当兑换５０利弗尔的银行券，公众这才

一下子搞清楚了这个过程，于是肥皂泡就破了。同样，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的利润差不多下跌了５０％，也是丝毫没有引起甚至英国金

融论文作者的注意，而现在关于奥·图尔内桑先生的破产，整个

欧洲的报刊都在大叫大嚷。的确，这一事件使情况愈来愈糟。当

今年５月，沙尔·图尔内桑先生无力偿还债务的时候，伊藤克·

贝列拉先生表现了比他平时更大的高尚的愤懑，在伦敦报刊上郑

重否认奥·图尔内桑先生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同卑鄙的破产人有

任何联系。但是，现在法国法院公布的决定，却彻底驳倒了这位

能言善辩的先生的声明。

不仅如此，看来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本身也是惊慌不安的。它的

５１３法国的ＣＲ 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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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董事厄内斯特·安得列先生认为必须公开摆脱自己对将来的

任何责任，并且要通过法律手续同这个机关断绝一切关系。别的

人（包括奥坦格银号）也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在呜金收兵了。当

舵手本人都在急忙上救生艇的时候，乘客有一切根据认为船免不

了要沉了。最后，两位图尔内桑先生同圣彼得堡施提格里茨银号

和庞大的俄国铁路计划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会给欧洲金融界提供

丰富的思考资料。

如果以为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董事们肯去“建立法国的信贷制

度”，“促进国家的生产力”和支持全世界的有价证券买卖，以为

他们去做这一切都是不要代价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除去收入

（每年平均约为他们的股票所代表的资本额的２５％）以外，他们每

一个人在这个机关存在的头五年当中，还定期地从总利润中分到

５％的红利——每人大约２７５０００法郎，等于５５０００美元。另外，那

些享有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特惠的铁路公司和其他从事公共工程

的企业，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董事们私人的事业有联系。例如，贝

列拉兄弟曾经同法国南部铁路的新股票有很大的利害关系，这对

谁也不是秘密。现在，我们翻阅公布的报告书时看出，公司总共

认购的这些铁路的股票，为数不下６２３００万法郎。但是，不仅所

有这１５名董事都是按照自己私人的利益来办理公司的业务，他们

还能够根据他们掌握的关于公司准备进行的大规模ｃｏｕｐｓｄｅ

ｂｏｕｒｓｅ〔证券投机〕的材料，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投机买卖，最后，

他们还能够按他们正式经手的巨款的比例来扩大自己本身的信

贷。所以，这些董事们发财之快才简直惊人。所以，欧洲的公众

见到这些董事们碰到金融方面的倒霉事情，就十分惊慌。所以，董

事们的私人财产和公司的公共信贷才有密切的联系。其实，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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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的财产，由它们的占有者保障得非常地好，其寿命无疑会

比公司本身还要长。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８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６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１２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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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 度 起 义

  昨天从印度收到的消息，描绘了一幅对英国人来说是非常悲

惨和险恶的情景，虽然从本报的其他栏里可以看出，我们消息灵

通的伦敦记者另有他的看法２４２。关于德里的情况，我们得到截至７

月２９日为止的详细消息，并且还得到更新的消息，据说，由于霍

乱猖獗，围攻军队被迫从德里城下撤退，而在阿格拉驻扎下来。固

然，伦敦没有一家报纸肯证实这个报道，但我们认为，这个报道

至多也不过是发表得稍微早一点而已。如同我们从印度的所有通

讯中知道的那样，围攻军队由于被围者在７月１４日、１８日和２３

日的出击而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在这几次出击中，起义者比以前

任何时候都更加奋不顾身，并且由于炮兵方面的优势而获得了很

大的成功。

一位英国军官来信写道：“我们用十八磅炮和八吋榴弹炮射击，而叛乱者

以二十四磅炮和三十二磅炮还击。”在另一封信里又说：“我们遭到１８次出

击，伤亡人员达三分之一。”

可望到来的援军只有范科特兰特将军率领的一支锡克部队。

哈弗洛克将军在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已被迫退回康波尔而暂时放

弃解救勒克瑙的念头。同时，“在德里地区又开始了霪雨季节”，这

当然更加强了霍乱的威焰。关于向阿格拉退却以及至少暂时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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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大莫卧儿首府的企图的消息，如果不是已经被证实，那末也

一定很快就被证实的。

在恒河线上最引人注意的是哈弗洛克将军的行动，他在法特

普尔、康波尔和比都尔的功绩，不出所料地受到了我们伦敦同行

们的过分赞扬。像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哈弗洛克由康波尔前进２５

英里后，就不得不又是回该地，不仅是为了把病员留在那里，而

且也是为了等待援军。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遗憾的事实，因为它表

明，解救勒克瑙的企图失败了。这个城市的英国守军现在唯一的

希望就是章格·巴哈杜尔由尼泊尔派去解围的３０００廓尔喀２４３部

队。如果他们不能解围，那末康波尔的屠杀就会在勒克瑙重演。但

是问题还不仅仅如此。起义者一占领勒克瑙要塞并随之巩固他们

在奥德的政权，就会从翼侧威胁英军攻打德里的全部行动，并将

在贝拿勒斯和整个比哈尔州占优势。如果起义者掌握住勒克瑙要

塞，康波尔的重要性就失去了一半，而它同德里以及贝拿勒斯的

交通将要受到威胁。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更加深了渴望从这个地

方得到消息的焦急心情。勒克瑙守军在６月１６日认为，他们在饿

肚子的情况下可以支持六个星期。到最近一次报告发出的时候为

止，六个星期中已经过去五个星期了。现在那里的一切希望都寄

托在那些据说要去但还不一定去的尼泊尔援军身上。

如果我们从康波尔沿恒河而下，看一看贝拿勒斯和比哈尔州，

那末在这里英国人的前途就更加黯淡了。８月３日从贝拿勒斯寄

给“孟加拉日报”２４４的一封信里说：

“第纳普尔的叛乱者越过生河以后，向阿腊前进。欧籍居民自然担心自己

的安全，写信请求从第纳普尔派遣援军。结果，派出两艘汽船载运皇家第五、

第十和第三十七团的部队前往。深夜，有一艘汽船搁浅，牢牢地陷入泥中。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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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员匆匆登岸，徒步前进，但却没有作应有的戒备。突然他们陷于近距离

发射的猛烈的交叉火力之下，在这个不大的队伍里有１５０人ｈｏｒｓｄｅｃｏｍｂａｔ

〔伤亡〕，其中还有几名军官。据估计，阿腊警备区所有的欧洲人，约４７人，

全部被杀。”

阿腊城位于孟加拉管区英属夏哈巴德州，是从第纳普尔到加

济普尔路上的一个城市，在第纳普尔以西２５英里，加济普尔以东

７５英里。甚至贝拿勒斯也受到威胁。这个城市有一个按欧洲式样

构筑的堡垒；如果这个城市落到起义者手中，它就会成为第二个

德里。在位于贝拿勒斯以南恒河对岸的米尔扎普尔，发现了一起

由伊斯兰教徒组织的密谋；同时在距离加尔各答约１８英里的恒河

上的贝汉普尔，第六十三土著步兵团被解除了武装。一句话，一

面是不满情绪，一面是惊慌，二者笼罩着整个孟加拉管区，甚至

蔓延到加尔各答门。在那里，人们非常担心穆哈莱姆２４５大斋期（在

这期间，伊斯兰教徒狂怒地在街上持刀巡游，随时寻衅械斗）会

以对英国人的全面袭击而告终，并且总督已不得不把自己的亲卫

队解除武装。因此，读者立刻会明白，英国人沿恒河的主要交通

线现在有受袭击、被破坏和被切断的危险。而这就会影响预定在

１１月到来的援军的运动，孤立英国人在朱木拿河上的作战线。

在孟买管区，也出现了很严重的局面。孟买第二十七土著步

兵团在科拉普尔的起义是事实，而关于起义被英军镇压的消息，只

不过是传闻。孟买土著部队在那格普尔、奥郎加巴德、海德拉巴，

最后在科拉普尔相继举行起义。孟买土著部队人数现有４３０４８人，

而在该管区的欧洲部队实际上只有两个团。英国人不仅依靠土著

部队来维持孟买管区内的秩序，而且要用他们来增援旁遮普的信

德，来编成纵队向默豪和印多尔进发，以便重新占领这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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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以固守，还要利用他们来恢复通往阿格拉的交通线和解救该

地的守军。负责这次行动的斯图亚特准将的纵队，由孟买第三欧

洲团３００人、孟买第五土著步兵团２５０人、孟买第二十五土著步

兵团１０００人、孟买第十九土著步兵团２００人、海德拉巴部队第三

骑兵团８００人组成。在这支拥有２２５０名土著兵士的部队中，约有

７００名欧洲兵，他们主要是属于皇家第十六步兵团和皇家第十四

轻龙骑兵团的。此外，英国人还在奥郎加巴德编成一支土著兵士

纵队，以便威慑坎德什和那格普尔两地有不满情绪的居民，同时

支援在中印度行动的机动部队。

我们听说，印度的这一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治安”，但是我们

对这种结局不能完全相信。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决定于默豪的占

领，而决定于马拉提的两个王公——霍尔卡尔和辛迪亚２４６采取什

么路线。报道斯图亚特到达默豪的同一条快电补充说，虽然霍尔

卡尔仍旧可靠，但他的部队已不服从指挥。关于辛迪亚的政治立

场，则一字未提。他年经很轻，颇得人心，富有热情，可以把他

当做整个马拉提民族的自然的首脑和领袖。他自己有１万人的精

锐部队。他脱离英国人，不仅会使英国人失去中印度，而且会给

予革命的联盟以很大的力量，使它更加巩固。德里城下军队的退

却以及不满者的威胁和要求，可能最后迫使他站到自己的同胞方

面来。但是，对霍尔卡尔以及对辛迪亚发生主要影响的是德干高

原的马拉提人；在那里，如我们已经报道的①，起义最后确实抬头

了。也正是在那里，穆哈莱姆斋期特别危险。因此，有一定的理

由期待孟买军会普遍起义。从海德拉巴、那格普尔、马尔瓦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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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伊斯兰教最狂热的各州的居民中招募来６０５５５人的马德拉斯

军，也会立即起来效法。因此，如果考虑到８、９两月的雨季将使

英军的运动瘫痪并使他们的交通阻绝，我们就不是没有理由来这

样推断：由欧洲派去的援军虽然看起来很强大，但将会到得太迟

并且要分批到达，因此是很难应付他们当前的任务的。在行将到

来的战局中，我们几乎可以期待阿富汗惨剧２４７的重演。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８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１３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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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 度 起 义

  昨天“大西洋号”轮船由印度带来的消息有两点很重要，即

哈弗洛克将军前往解救勒克瑙未获成功和英军仍然坚持呆在德里

城下。后一事实只有在英国历史上才有类似的情况，那就是伐耳

赫伦远征。到１８０９年８月中旬，这次远征败局已定，然而英军还

迟迟不肯登船撤退，一直拖延到１１月。拿破仑知道英军在这个地

点登陆以后，就决定不去攻打他们，而让他们死于疾病，因为疾

病必定会比大炮使英军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且不费法国分文。目

前大莫卧儿的处境甚至比拿破仑更有利，它既能够以出击加强疾

病，而又能够以疾病加强出击。

９月２７日由卡利亚里发出的英国政府的公报告诉我们：

“德里方面的最后消息到８月１２日为止；这时该城仍在叛军手中，但不

久可望攻城，因为尼科尔森将军率领的大量援军距城仅有一日路程。”

如果在威尔逊和尼科尔森用他们现有的兵力进行攻击以前，

英军不能攻占德里，那末德里会坚守到它的城墙自行倒坍时为

止２４８。尼科尔森的这支大军总共约有４０００锡克人，这支援军用以

攻击德里未免少得可怜，但是却完全足以造成不从城下撤兵的新

的无异于自杀的借口。

当休伊特将军让米拉特的起义者得以进至德里而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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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观点来看，甚至可以说是犯了罪）以后，当白白放过最初两

个星期而使起义者得以突然夺取该城以后，计划围攻德里看来几

乎是不可理解的大错。我们以为甚至比伦敦“泰晤士报”的军事预

言家还高明的一位权威，即拿破仑，曾制定了两条看来差不多是老

生常谈的作战原则：第一，“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只做最有胜利把

握的事情”；第二，“主力只用于战争的主要目的——消灭敌人”。在

制订围攻德里的计划时，就违反了这两条起码的原则。英军当局应

当知道，印度政府自己不久以前曾整修过德里的防御工事，因此只

有用正规围攻才能夺取该城，而这就需要一支至少有１５０００人至

２００００人的围攻部队，如果防御以通常应有的方式进行，所需兵力

还要多得多。既然为了完成这一计划需要１５０００人到２００００人，那

末凭着６０００人或７０００人就干起来，简直是愚蠢的。此外，英国人

也知道：由于英军兵力薄弱，围攻必然要拖延很久，而这就要使他

们的军队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和这样的季节里受到

一个不可伤害的而又无形的敌人的袭击，这个敌人将在他们的队

伍里散播死亡的种子。因此，围攻德里是毫无胜利希望的。

至于战争的目的，那毫无疑问，是为了保持英国在印度的统

治。对于达到这个目的来说，德里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固然

历史的传统使它在土著居民的心目中具有一种与其实际意义相左

的迷信的意义，起义的西帕依单凭这点就要选择它作为他们总的

集合地。但是，如果英国人不从土著居民的偏见出发来制订自己

的军事计划，而置德里于不顾，并把它孤立起来，他们就能使德

里失去那臆想出来的意义。现在英军把营盘扎在德里城下，用自

己的脑袋往城墙上撞，把自己的主要兵力和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

中在这里，这就使自己甚至没有撤退的可能，或者更正确地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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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撤退带有大败的意义。这样，他们简直是给起义者帮了

忙，因为起义者正是要使德里成为战局的中心。但是问题还不仅

如此。英国人不必绞多少脑汁就能够看到：对于他们说来，最重

要的是建立一支积极行动的野战军，通过它的行动就可以扑灭不

满情绪的火花，维持各地警备部队之间的交通，驱使敌人后退到

少数的几个地点并孤立德里。但是，他们不按照这个既简单而又

明了的计划行事，反而把他们手中仅有的作战部队集中在德里城

下，胶着不动；他们把平原旷野留给起义者，而他们自己的警备

部队却占领着一些分散的、彼此不相联系的、相隔很远的地点，并

且这些地点被能够从容行动的、占压倒优势的敌军封锁着。

英国人让自己主要的机动部队胶着在德里城下，结果并没有

箝制住起义者，而只是束缚住了自己驻在各地的警备部队的行动。

但是，除了在德里的这一主要错误以外，这些警备部队部署军事

行动的愚蠢，也是很难在军事史上找到任何先例的：它们独立行

动，各不相顾，根本没有最高的指挥，它们不像是一支军队的各

个组成部分，而像是属于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国家的部队。就

以康波尔和勒克瑙的例子来说吧。这是两个相邻的地方，有两支

单独的部队驻守，数量都很少而且不足以应付局势，各有自己的

指挥；虽然它们相距仅４０英里，但是行动上却丝毫不相配合，简

直像位于南北两极似的。按照最普通的战略原则的要求，康波尔

驻军司令休·威勒尔爵士应该有权把奥德首席专员亨·劳伦斯爵

士连同他的部队调回康波尔，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而暂时放弃勒

克瑙。这样做，两支警备部队就都能得救，接着哈弗洛克的部队

与他们会合，这样就能够建立一支人数虽不多，但却足以控制奥

德和解救阿格拉的部队。但是他们不这样做，由于两地各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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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波尔的警备部队已被消灭，勒克瑙的警备部队也必将连同要塞

一起落入起义者之手，甚至哈弗洛克做出惊人的努力，率领他的

部队在八天内走完１２６英里，同时经受住了相当于行军日数那样

多次数的战斗，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在印度夏季盛暑的气候条件下

进行的，——甚至像这样英勇的努力，也无济于事。哈弗洛克由

于徒劳无益地试图援救勒克瑙已使自己精疲力竭的部队更加疲

惫，同时他还不得不由康波尔出兵，在不断缩短的半径上作反复

的出征，从而遭受新的无谓的折损，这样一来，他很可能最后不

得不带着所剩无几的部队退往阿拉哈巴德。这支部队的行动再好

不过地表明了：甚至德里城下的一支小小的英国部队，若不是关

在疫病流行的兵营里，而是集中起来用于野战，那它可以做出些

什么来。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但英军在印度作战的计划

却是分散兵力。他们应当做的是，尽量缩减警备部队的人数，使

他们立刻摆脱妇孺的拖累，撤出所有没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从而

集结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野战。而现在，甚至为数极少的、由加

尔各答沿恒河而上的增援部队，也完全为许多孤立的警备部队所

吸收，连一支部队也没有到达阿拉哈巴德。

至于勒克瑙，上次邮件所引起的那种最黯淡的预测①，现在被

证实了。哈弗洛克又被迫返回康波尔；靠尼泊尔盟军解救勒克瑙

已不可能；因此我们现在只好等待这个城市由于饥饿而被攻陷以

及它的英勇守军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杀戮的消息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９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１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１４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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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 度 起 义

  伦敦的报纸在讨论印度起义的目前形势时，充满了它们从最

初就怀有的那种乐观情绪２４９。它们不但告诉我们对德里的攻击已

获胜利，而且告诉我们这是发生在８月２０日。当然，首先必须明

确的一件事就是围攻军队的现有人数。一位炮兵军官在８月１３日

由德里城下的兵营寄来一封信，说明到８月１０日为止英国军队实

有兵力的详情如下：

英国军
官人数

英国士
兵人数

土著军
官人数

土著土
兵人数

马 匹

司令部 ………………………
炮 兵 ………………………
工 兵 ………………………
骑 兵 ………………………

第 一 旅
皇家第七十五团 ……………
东印度公司火枪兵第一团 …
库马昂营 ……………………

第 二 旅
皇家猎兵第六十团 …………
东印度公司火枪兵第二团 …
帖木儿营 ……………………

第 三 旅
皇家第八团 …………………
皇家第六 十一团……………
锡克第四团 …………………
向导队 ………………………
库克队 ………………………

３０
３９
２６
１８

１６
１７
４

１５
２０
４

１５
１２
４
４
５

—
５９８
３９
３７０

５０２
４８７
—

２５１
４９３
—

１５３
２４９
—
—
—

—
—
—
—

—
—
１３

—
—
９

—
—
４
４
１６

—
—
—
—

—
—
４３５

—
—
３１９

—
—
３６５
１９６
７０９

—
—
—
５２０

—
—
—

—
—
—

—
—
—
—
—

共 计………… ２２９ ３３４２ ４６ ２０２４ ５２０

７２３



  由此看来，英军在德里城下兵营内实有的全部兵力截至８月

１０日是５６４１人。我们还得从这个数目中减去１２０人（１１２名士兵

和８名军官），因为根据英国的报道，他们在８月１２日攻打起义

者在城外英军左前方新设的炮台时已阵亡。因此，到尼科尔森准

将率部与围攻军会合前，战斗人员只有５５２９①人。尼科尔森是从菲

罗兹普尔率领下列部队护送一个二级攻城炮兵纵列前来的：轻步

兵第五十二团（约９００人），第六十一团一部（约４个连，３６０

人），鲍切尔野炮连，旁遮普第六团一部（约５４０人）以及木尔坦

的一些骑兵和步兵——共约２０００人，其中有１２００多名欧洲兵。这

样，在尼科尔森部队到来时驻在营地的５５２９人再加上这些兵力，

总数为７５２９人。据称，旁遮普省督约翰·劳伦斯爵士又派来了援

军，包括步兵第八团的余部，第二十四团的３个连，并携有自白

沙瓦开来的佩顿上尉部队的骑炮兵的３门火炮，旁遮普步兵第二

团和第四团以及旁遮普第六团的另一部。但是这支部队，估计人

数最多有３０００人，而且大部分都是锡克人，现在还没有到来。如

果读者还记得大约一个月以前曾在张伯伦指挥下由旁遮普开来了

援军②，你们就会明白，正像那支援军当时只足以把里德将军的部

队补足到它在亨·巴纳德爵士指挥时的原数一样，新的援军也只

能把威尔逊准将的部队补足到它在里德将军指挥时的原数。对于

英军唯一现实的援助就是攻城炮兵纵列终于到来。但是即使所期

待的３０００人到达兵营，而且英军总数达到１万人（其中三分之一

的人的忠诚都十分值得怀疑），那时又将怎样呢？据说，他们要把

德里包围起来。但是，姑且不论企图用１万人包围这个设防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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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墙长达７英里以上的城市是多么可笑，英军只有先使朱木

拿河改道，才能考虑包围德里的事情。不然英军早上进入德里，起

义者就能在晚间离开它，或者渡过朱木拿河向罗希尔汗和奥德进

发，或者顺朱木拿河而下，朝穆特拉和阿格拉方向前进。不管怎

样，如果一个四边形地区有一边为围攻军所不能接近，但却给被

围者准备了一条交通线和退路，那末如何包围这种地方，在目前

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给我们提供上面那张表格的那位军官说：“大家一致认为，用强攻夺取德

里是谈不上的。”

同时他告诉我们，在兵营里真正指望的是“对城市连续炮击

几天，在城墙上打出一个足够大的缺口来”。可是这个军官又补充说：

“根据适中的估计，敌人现在已经集结了将近４万人，而且有无数门运用

得很好的火炮；他们的步兵也是勇武善战的。”

如果考虑到伊斯兰教徒在据守城池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拼死

顽抗的精神，那末，人数不多的英国军队通过“一个足够大的缺

口”闯入城内以后，是否能再从这个缺口闯出来，就大成问题了。

事实上，英军要以现有兵力攻打德里而获得成功，只有一线

希望，那就是起义者发生内讧，弹药耗尽，士气沮丧，对自己力

量失掉信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自７月３１日到８月１２日

连续不断地进行的战斗，看来很难证实这种假定。同时，加尔各

答的一封来信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英国将军为什么违反一切作战

原则决心留在德里城下。

来信中这样写道：“几星期前曾发生过我们的部队是否应当从德里城下

撤走的问题，因为他们每日战斗，弄得疲惫不堪，不能再支持难以忍受的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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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但是这种想法遭到约翰·劳伦斯爵士的坚决反对。他明白地告诉那些将

军们，他们的退却将是使周围的居民起来暴动的信号，而这一定会立即使他

们陷于危急的处境。这个意见占了上风，约翰·劳伦斯爵士并答应把他所能

搜罗的一切援军派来。”

约翰·劳伦斯爵士既把旁遮普的部队完全调空，旁遮普现在

也可能爆发起义，而这时德里城下兵营中的士兵很可能由于雨季

末期从地面散发出的瘴气而病倒和成批地死亡。范科特兰特将军

的部队，据四个星期前的报道，已到达喜萨尔并继续向德里推

进①，但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显然，他们不是在途

中遇到什么严重的阻碍，便是半路上被解散了。

英国人在恒河上游的处境实际上是万分危急的。哈弗洛克将

军受到奥德起义者的行动的威胁，他们从勒克瑙取道比都尔前进，

并企图在康波尔以南的法特普尔附近切断哈弗洛克的退路；同时

瓜廖尔的队伍从朱木拿河右岸的一座城市卡耳皮向康波尔运动。

这个分进合击的运动可能是由据说掌握着勒克瑙的最高指挥权的

纳那·萨希布指挥的，这个运动第一次显示出起义者具有某些战

略观念，而英国人则似乎只是一味吹嘘自己愚蠢的离心战法。例

如，我们听说，从加尔各答派来增援哈弗洛克将军的步兵第九十

团和火枪兵第五团，在第纳普尔被詹姆斯·乌特勒姆爵士截留，他

打算把他们经由法扎巴德带到勒克瑙去。伦敦“晨报”称颂这个

作战计划，认为这一着很高明，因为据说这样勒克瑙就将处于腹

背受敌的境地，右面受康波尔的威胁，左面受法扎巴德的威胁。根

据一般的作战原则，兵力远居劣势的军队如果不设法集中自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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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队伍，反而自行分为两部，中间为敌军整个隔开，那末这只

能使敌人毫不费劲地就把他们消灭掉。实际上，就哈弗洛克将军

来说，问题已不在于援救勒克瑙，而在于援救他自己和尼耳将军

的少数部队的残部。很可能，他必须退到阿拉哈巴德。阿拉哈巴

德位于恒河和朱木拿河汇合处，是这两河之间的达普２５０的锁钥，的

确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阵地。

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企图收复西北各省的英军的主要作

战线是沿着恒河下游流域的。因此，第纳普尔、贝拿勒斯、米尔

扎普尔的阵地，尤其是必定成为真正作战行动起点的阿拉哈巴德

阵地，应当予以加强，就是说应当把孟加拉省本部的所有较小而

在战略上又无关紧要的地点的警备部队都集中到那些地方。目前

这一主要作战线本身也处于严重威胁之下，这可以从一封由孟买

寄给伦敦“每日新闻”的信里的如下一段话看出来：

“不久以前第纳普尔三个团哗变，截断了阿拉哈巴德与加尔各答之间的

交通（河上的轮船来往除外）。这次哗变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中最为严重者，

因为距加尔各答不到２００英里的整个比哈尔州现已暴乱蜂起。今日消息称，

桑塔尔人２５１又起暴乱，有１５万嗜血和劫掠成性的野人在孟加拉横行，情况的

确会骇人听闻。”

只要阿格拉还能坚守，对于孟买军来说，次要作战线就是通

过印多尔和瓜廖尔到阿格拉的道路，而对于马德拉斯军来说，次

要作战线就是通过萨加尔和瓜廖尔到阿格拉的道路，旁遮普军以

及占领阿拉哈巴德的部队则必须恢复他们与阿格拉的交通。但是，

如果动摇不定的中印度各王公公开起来反对英国，同时孟买军内

部的起义变得严重起来，那末对目前军事行动的一切估计就都要

落空了，那时除了从克什米尔到科摩林角整个国土上发生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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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屠杀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确切预言了。在最好的情况下

所能做到的一切，就是把决定性的事件推延到１１月，即欧洲军队

开来的时候。甚至这一点是否能够办到，也还要看科林·坎伯尔

爵士的才干。关于他，除了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以外，我们迄今一

无所知。如果他是一个称职的人，那末他就会不惜任何代价，不

管德里攻陷与否，成立一支人数虽不多但却有战斗力的军队来进

行野战。可是我们仍然必须再说一遍：问题最终取决于孟买军队。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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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 度 起 义

  “阿拉伯号”轮船的邮件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德里陷落的重要

消息。根据我们手中的贫乏材料所能判断的，这个事件看来是下

述情况同时出现的结果：起义者中间发生了尖锐的内讧，交战双

方军队数量对比起了变化，以及早在６月８日就期待到达的攻城

炮兵纵列已于９月５日开到。

在尼科尔森指挥下的援军到达之后，我们曾估计德里城下军

队的总数为７５２９人①。我们的计算现在完全证实了。后来，在克

什米尔部队的３０００人由拉扎朗比尔·辛格转交英军指挥而并入

英国以后，据“印度之友”２５２称，英军共达１１０００人左右。另一方

面，伦敦“军事旁观者”２５３断言，起义者的军队约减少到１７０００人，

其中包括５０００名骑兵，而“印度之友”则把他们的兵力计算为

１３０００人左右，包括１０００名非正规骑兵。由于在城墙被打开缺口

和城内战斗开始以后，骑兵便完全无用，所以一当英军突入城中，

骑兵就弃城而逃。因此，无论根据“军事旁观者”的计算，或者

根据“印度之友”的计算，西帕依全部兵力不可能超过１１０００人

或１２０００人。由此看来，英军兵力几乎与起义者的兵力相等，但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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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其说是由于前者增加了兵力，不如说是由于后者减少了兵力。

英军在数量上略居劣势，但这却由于对城市的有效炮击所造成的

精神上的效果和进攻的有利条件，而得到绰绰有余的补偿，因为

进攻者可以选择主攻地点，而防守者则不得不把他们不足的兵力

分散在周围所有受到威胁的地点。

起义者兵力的减少，与其说是由于大约十天以来不断出击所

遭到的严重损失，远不如说是由于内讧使整批部队走散。不用说，

幽灵似的莫卧儿本人同德里城的商人一样，都对于把他们积蓄的

钱财抢劫一空的西帕依的统治感到十分不满，就是西帕依内部的

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宗教分歧以及原守城部队和新增援

部队之间的不和，已足以瓦解他们松弛的组织，使他们必然遭到

失败。尽管如此，英军仍然不得不与只在数量上比他们稍占优势，

但无统一指挥而又为内讧所削弱和沮丧的敌人作战，而这个敌人

在受了八十四个小时的炮击后，仍然经受住了整整六天的轰击和

城内的巷战，然后从容地由舟桥渡过朱木拿河。所以必须承认，起

义者总算以他们的主力在如此恶劣的形势下做到了所能做到的一

切。

攻占城市的经过看来是这样的：９月８日，英军把他们的炮队

配置在离部队原阵地前面很远、距城墙７００码的地方。在８日和

１１日之间，英军的重炮和臼炮推进得更接近防御工事。考虑到德

里守军在１０日和１１日曾作了两次出击，再三企图配置新炮队，并

由散兵壕内用步枪不断进行扰乱性的射击，那末英军把他们的炮

队配置在预先准备好的阵地上，所受的损失是很小的。１２日

英军死伤约５６人。１３日晨，敌人的一个棱堡上的重要弹药室

以及由郊区塔耳瓦腊纵射英军炮台的一门轻炮的弹药箱被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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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同时英军炮台在克什米尔门附近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可以通

行的缺口。１４日攻城，军队未遇严重抵抗就由克什米尔门附近的

缺口突入城中，占领了邻近的大建筑物，并沿城墙向摩里棱堡和

喀布尔门前进。在这里，敌人的抵抗变得十分顽强，英军因此受

到严重的损失。英军准备利用已被占据的城堡上的火炮转而对付

城市，并另运一批火炮和臼炮到制高点去。１５日，英军开始用在

摩里棱堡和喀布尔棱堡缴获的火炮轰击伯恩棱堡和拉合尔棱堡，

同时还在军械库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且开始轰击王宫。军械摩在

９月１６日拂晓被攻下，１７日臼炮从军械库围墙后面继续轰击王

宫。

从这一天起，关于攻城的官方消息就断绝了；据“孟买信使

报”２５４说，这是由于旁遮普和拉合尔的邮件在信德边境被劫。在给

孟买省督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说，星期日即２０日整个德里城被占

领，起义者的主力在该日早晨３时放弃城市，经舟桥过河，朝罗

希尔汗方向退走。由于英军在占领位于河岸的塞林加尔以前是不

可能进行追击的，所以起义者显然由城市的极北端向东南端慢慢

地打开一条退路，把掩护退却所需要的阵地扼守到２０日。

至于攻占德里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一家权威报纸即“印度之

友”指出：

“英国人现在应当注意的不是德里的情况，而是孟加拉的形势。迟迟攻占

德里已确实使我们完全丧失了如能早日成功即可取得的威信；而叛军的

力量和人数，正如由于继续围困而减少一样，会由于城市被攻占而大大

减少。”

与此同时，据说，起义正由加尔各答向东北扩展，并且经

过中印度向西北扩展。在阿萨姆边境上，有两个强大的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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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①团起义，公开提出要恢复前拉扎帕兰杜尔·辛格的王位。第纳

普尔和朗格普尔的起义者在库埃尔·辛格的领导下经由班达和纳

哥德向贾巴耳普尔进发，并且雷瓦拉扎在自己军队的压力下也与

他们会合了。就在贾巴耳普尔，孟加拉军第五十二土著团离开了

自己的驻地，并带走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他们留下未走的伙伴的人

质。据报道，瓜廖尔起义者已渡过昌巴耳河，驻扎在该河和多耳

普尔之间的某地。现在还得把所有的报道中最严重的几项指出来。

原来，周德普尔军团投到在贝阿伐尔西南９０英里的阿瓦赫起义的

拉扎那方面去了。这个军团打败了周德普尔拉扎派来征讨它的大

批兵力，同时还打死了他们的一个将军和蒙克·梅森上尉，并缴

获了火炮三门。乔·圣帕·劳伦斯将军率领了一部分纳西腊巴德

部队向他们进攻，逼使他们退入一座城中，但是劳伦斯想夺取这

座城市的企图并没有成功。由于驻在该地的欧洲部队撤出信德，那

里就发生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密谋，至少有五个地方，其中包括海

德拉巴、卡拉奇和希卡普尔，曾经试图起义。在旁遮普也有不满

情绪的征兆，在那里木尔坦和拉合尔之间的交通曾中断了八天。

在本报另一处，我们的读者可以看到６月１８日以来由英国派

出的部队的统计表２５５；各有关船只开到的日期，是我们根据官方材

料计算出来的，因而这种算法是对英国政府有利的。从这个统计

表中可以看出：除经由陆路派去的少数炮兵和工兵部队外，乘

船的部队共计３０８９９人，其中步兵２４８８４人，骑兵３８２６人，

炮兵２３３４人。从表中还可看出：１０月底以前不会有大量援军开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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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往印度的部队

下表所列为自１８５７年６月１８日起从英国派赴印度的部队

到 达 日 期 合  计
加尔
各答

锡兰 孟买 卡拉奇
马德
拉斯

９月２０日 ………… ２１４ ２１４ — — — — 

１０月１日…………… ３００ ３００ — — — — 

１０月１５日 ………… １９０６ １２４ １７８２ — — — 

１０月１７日 ………… ２８８ ２８８ — — — — 

１０月２０日 ………… ４２３５ ３８４５ ３９０ — — — 

１０月３０日 ………… ２０２８ ４７９ １５４４ — — — 

１０月份小计… ８７５７ ５０３６ ３７２１ — — — 

１１月１日…………… ３４９５ １２３４ １６２９ — ６３２ — 

１１月５日…………… ８７９ ８７９ — — — — 

１１月１０日 ………… ２７００ ９０４ ３４０ ４００ １０５６ — 

１１月１２日 ………… １６３３ １６３３ — — — — 

１１月１５日 ………… ２６１０ ２１３２ ４７８ — — — 

１１月１９日 ………… ２３４ — — — ２３４ — 

１１月２０日 ………… １２１６ — ２７８ ９３８ — — 

１１月２４日 ………… ４０６ — ４０６ — — — 

１１月２５日 ………… １２７６ — — — — １２７６

１１月３０日 ………… ６６６ — ４６２ ２０４ — — 

１１月份小计… １２１１５ ６７８２ ３５９３ １５４２ １９２２ １２７６

１２月１日…………… ３５４ — — ３５４ — — 

１２月５日…………… ４５９ — — ２０１ — ２５８

１２月１０日 ………… １７５８ — ６０７ — １１５１ — 

１２月１４日 ………… １０５７ — — １０５７ — — 

１２月１５日 ………… ９４８ — — ６４７ ３０１ — 

１２月２０日 ………… ６９３ １８５ — ３００ ２０８ — 

１２月２５日 ………… ６２４ — — — ６２４ — 

１２月份小计… ５８９３ １８５１ ６０７ ２３５９ ２２８４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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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达 日 期 合  计
加尔
各答

锡兰 孟买 卡拉奇
马德
拉斯

１月１日…………… ３４０ — — ３４０ — — 

１月５日…………… ２２０ — — — — ２２０

１月１５日 ………… １４０ — — — — １４０

１月２０日 ………… ２２０ — — — — ２２０

１月份小计 … ９２０ — — ３４０ — ５８０

９月至１月２０日…… ３０８９９ １２２１７ ７９２１ ４４３１ ４２０６ ２１１４

由陆路派去的部队

１０月２日…………… 工兵２３５名 １１７ — — １１８ — 

１０月１２日 ………… 炮兵２２１名 ２２１ — — — — 

１０月１４日 ………… 工兵２４４名 １２２ — — １２２ — 

１０月份小计… ７００ ４６０ — — ２４０ — 

合 计 ３１５９９………………………………………………

绕道好望角前去的以及部分已经到达的部队 ４０００………

 总 计 ３５５９９………………………………………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０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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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

和英国的金融危机

  本月５日，英格兰银行把它的最低贴现率从１０月１９日确定

的８％提高到了９％。我们想，英格兰银行从恢复现金支付以来向

无先例的这种提高，还没有达到极限。这是由于黄金和白银的外

流以及所谓银行券后备的减少而引起的。黄金和白银朝着两个相

反的方向外流：黄金流入本国①，因为我们这里倒闭了一些银行；

而白银流往东方，因为减少了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贸易，并且政

府需要直接给东印度公司汇款。英国为了换取这些用途所必需的

白银，不得不把黄金送往欧洲大陆。

至于谈到银行券后备以及它在伦敦金融市场上所起的重要作

用，必须简短地提一提罗伯特·皮尔爵士于１８４４年实行的英格兰

银行法，这项法律不仅对英国，而且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市场都有

影响。得到银行家劳埃德（即如今的奥维尔斯顿勋爵）以及其他许

多重要人物撑腰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打算通过他的银行法来实

现一个纸币流通的自动起作用的原则。按照这条原则，纸币流通今

后应该完全循着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而增加和缩减；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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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按照罗伯特·皮尔及其拥护者的说法，就永远消除了发生任何

金融危机的可能。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部：发行部和银行部，并且

前者只是一个印制银行券的工厂，后者才是名副其实的银行。发行

部依法有权发行银行券１４００万英镑；这个数目被认为是实际流通

额永远不会低于它的极限，并且这个数目有英国政府对英格兰银

行的债务作为保证。对于在这１４００万以外发行的全部银行券，发

行部必须在金库中有相应数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保证。受到这种

限制的全部银行券交由银行部投入流通。因此，如果发行部的金库

里有１０００万英镑的黄金和白银储备，它就可以发行并且交给银行

部２４００万银行券。如果实际上在流通中只有２０００万，那末保存在

银行部钱柜里的其余４００万就是它的银行券后备，其实这也就是

那些私人和国家交托给银行部的存款的唯一保证。

现在假定说，黄金和白银开始外流，从发行部几次提出了共

值４００万的一定数量的贵金属，例如黄金。这时４００万的银行券

就要作废；这会使发行部发行的银行券完全等于流通中的银行券，

而银行部钱柜里的银行券后备则化为乌有。换句话说，银行部就

没有分文来满足存户的要求，因而只好宣布自己无力支付。这会

严重影响公共团体和私人的存款，结果不得不停止支付国家有息

证券持有人应得的季度红利。这样一来，银行部就可能弄到破产，

尽管在发行部的金库里还保存着６００万贵金属。这不仅仅是一个

假定。在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３０日，银行部的后备减少到１６０万英镑，

而存款为１３００万英镑。这种危急的情况只有靠政府实行财政

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①才缓和了下来，如果它再延续几天，英格兰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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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就会告罄，银行部就不得不停止支付，尽管在发行部的金库

里还存有６００万英镑以上的黄金。

因此，很显然，黄金外流和银行券后备减少是相互影响的。由

于从发行部的金库里提出黄金会直接造成银行部的后备减少，英

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惟恐银行部弄得无支付能力，便压缩信用，提

高贴现率。但是，贴现率的提高，引起一部分存户从银行部提走

存款来按当时的高利放债，而后备的不断减少，又使另一部分存

户感到惴惴不安，使他们也从银行部提走存款。这样，本来为了

维持后备而采取的措施，使后备丧失无余。读者在看到这种解释

之后一定会了解，在英国，人们怀着怎样的焦急心情注视英格兰

银行后备减少的情况，以及最近一期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

金融论文犯了什么样的巨大错误。这篇文章中说道：

“那些一向反对银行法的人又动起来了，而且现在对什么都不能稳有把

握。他们制造恐慌的惯用手法之一，就是推说不处在流通中的银行券后备减

少了，似乎这种后备一旦耗尽，英格兰银行就不得不完全停止贴现。”（按照

现行法律，它在破产时事实上只有这样做。）“其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英

格兰银行也能够继续贴现而不缩小规模，因为它每天收进的期票当然平均总

是跟它通常该付出的数量一样的。要它扩大业务是不可能的，但是很难设想

在目前到处紧缩业务的情况下，会对它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要政府采取

弥补措施是毫无理由的。”

制造这个论据的手法，就是故意忽视存户。不必多费脑筋就

会明白，如果银行部一旦对自己的债权人宣布破产，它就不能再

以借贷或者期票贴现的方式向债务人支付贷款了。简单地说，罗

伯特·皮尔爵士的备受推崇的银行法在平时根本不起作用；在困

难时期则使金融恐慌加剧（这种金融恐慌是由商业危机以及这个

法律本身造成的金融恐慌所引起的）；而正当这项法律按照它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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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原则应该发生良好影响的时候，不得不通过政府的干预使它

暂时停止生效。在平时，英格兰银行依法有权发行的最大数额的

银行券，从来没有完全进入流通过程，——这是由银行部的钱柜

在这种时期总是存有银行券后备所充分证明了的事实。只要把英

格兰银行从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５７年的公报对比一下，或者甚至把１８１９

年到１８４７年银行券的实际流通量同法定的最高流通量比较一下，

就能证实这种情况。在困难时期，例如在１８４７年和今年，由于英

格兰银行被任意地截然划分为两个部，金银外流的后果就人为地

加剧，利率的提高就人为地加快，英格兰银行也就由于它的一个

部表面上无支付能力（不是由于银行真的无支付能力）而有破产

的危险。

当真正的金融困难这样被人为的恐慌加剧以及当它造成大量

牺牲的时候，政府往往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使这项法律恰好在本

来需要它来应付局面、而且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起某些作用

的时期停止生效。例如，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３日，伦敦的大银行家曾前

往唐宁街求援，即要求停止实行皮尔的银行法。由于他们的要求，

约翰·罗素勋爵和查理·伍德爵士给英格兰银行经理和副经理去

了一封信，建议他们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从而提高法定的货币最大

流通量；同时他们承担起破坏１８４４年银行法的责任，并且声明他

们准备在议会一召开会议时就提出一项保证这次违法行为免受惩

罚的法案。现在，当事态发展到像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３日之前那个星

期的样子（当时似乎有完全停止全部业务和一切支付的危险），这

出滑稽戏又将重演。可见，皮尔的银行法的唯一优点就是：它使全

国人民完全依赖于贵族政府——依赖于某一个亡命之徒（例如帕

麦斯顿）的喜好。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阁员们那样偏爱１８４４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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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它使他们得到了他们从未享有过的对私人资本的权威。

我们之所以这样详细地论述皮尔的银行法，是因为它现在对

本国①发生影响，并且还因为它在英国可能要停止生效；但是，如

果英国政府有力量把它亲自加在英国人民肩上的经济困难的重担

卸去，我们就以为，我们将在伦敦金融市场上看到的现象——金

融恐慌的产生和终结——会成为衡量英国贸易界行将经受的危机

的强度的真正寒暑表，那就是最大的错误。政府在这种危机面前

是无能为力的。

当美国发生危机的初步消息传到英国的时候，英国的经济学

家就提出了一种即使不是很巧妙至少也是很新颖的理论。他们断

言，英国的贸易很健康，只可惜它的买主，尤其是美国佬不健康。

只有一方面是健康的健康贸易——真亏英国经济学家想得出来！

看一看英国贸易部最近发表的１８５７年上半年的报告书，你就会看

到，在英国出口的全部原料和工业品当中，有３０％运往美国，１１％

运往东印度，１０％运往澳大利亚。如今，美国市场在很长一段时

期中不能接受英国货，最近两年本来就已存货过多的印度市场，由

于爆发起义而大大缩小了，而澳大利亚市场存货过剩到如此地步，

以致各种英国货在阿得雷德、悉尼、墨尔本比在伦敦、曼彻斯特

或格拉斯哥还要卖得便宜。那些由于突然失去买主而宣告破产的

英国工厂主的“健康”状况，可由两个例子来判断。在格拉斯哥

一家花布印染厂厂主的债权人会议上，发现这个厂主负债达

１１６０００英镑，而资产尚不足７０００英镑。同样，格拉斯哥的一个船

主，全部资产不过７８９英镑，而应当偿还的债务却达１１８００英镑。

３４３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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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还只是一些个别现象；重要的是：英国工业的状况已经

极度紧张，在国外市场缩小的影响下，必然要发生普遍危机，而

随之将引起大不列颠全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震荡。美国

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年的危机，使英国的出口额从１８３６年的１２４２５６０１英

镑缩减到１８３７年的４６９５２２５英镑，在１８３８年缩减到７５８５７６０英

镑，在１８４２年缩减到３５６２０００英镑。类似这样的瘫痪现象在英国

也已经开始了。它无疑将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１７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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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贸易的震荡２５６

  英国贸易的大震荡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似乎有三种明显的形

式，伦敦和利物浦的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困窘，苏格兰的银行

业恐慌，工厂区的工业衰落。关于这方面的事实，在我们星期五

的报纸上已经以大量英国报纸摘要的形式，作了详细的叙述。但

是它们的重要意义和可能发生的后果，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

虽然，正像我们在以前一篇文章中所预料的那样①，政府终于

被迫停止了１８４４年银行法的效力，然而政府在做出这种处理之

前，英格兰银行为了挽救自己已经大胆地使它的许多主顾吃尽了

苦头。但是，终于在１１月１１日晚上，英格兰银行的首脑人物举

行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向政府求援；他们所得到的回答就是暂

时停止上述法律各项条款的效力。政府的这项命令将立刻提交给

应该在月底开会的议会去批准。如我们早已指出的，停止这项法

律的效力，必然会使目前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缓和。这样做就消

除了银行法在金融市场于贸易动荡时期自然产生的货币紧张现象

之外所引起的人为的紧张现象２５７。

在目前这次危机中，英格兰银行妄想挽狂澜于既倒，曾五次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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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它的贴现率。１０月８日，贴现率被提高到６％，１２日提高到

７％，２２日提高到８％，１１月５日提高到９％，９日提高到１０％。

这样迅速的变动，与１８４７年危机时的那种变动相比，真是一个惊

人的对照。当时最低贴现率在４月提高到５％，在７月提高到５

１
２
％，在１０月２３日才提高到最高点即８％。此后它就一直下降，

在１１月２０日降到７％，在１２月４日降到６％，在１２月２５日降

到５％。此后的五年是贴现率不断下降的时期，它下降得如此匀

称，就仿佛是按照计算尺的指示进行的一样。这样，在１８５２年６

月２６日，它达到了最低点，即２％。从１８５２年到１８５７年这五年

又出现了相反的变动。１８５３年１月８日的贴现率是２１
２
％，１８５３

年１０月１日是５％，从此以后，经过连续多次的变化，它终于达

到目前这样的高度。迄今为止，过去十年中利率的上下波动，只

是现代贸易的各周期性阶段所常有的现象。简单地说，这些阶段

就是：在恐慌时期信贷完全收缩；然后逐渐扩大，在利率降到最

低点的时候，这种扩大达到自己的最高限度；那时又开始相反的

变动，即逐渐收缩，在利率涨到最高点并且又开始恐慌时期的时

候，这种收缩达到自己的最高限度。但是，只要比较仔细地研究

一下，就可以在目前这个时期的后半段中发现一些根本不同于以

往各个时期的现象。在１８４４年到１８４７年的繁荣时期，伦敦的利

率摇摆于３％和４％之间，所以整个这段时期是利息较低的信贷时

期。当利率在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０日上升到５％的时候，危机已经开始

了，只有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的措施，才使危机的普遍爆发推迟

了几个月。另一方面，在１８５４年５月６日已经达到５１
２
％的利率，

后来又连续下降到５％、４
１
２
％、４％和３

１
２
％；从１８５５年６月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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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９月８日，利率一直是３
１
２
％。然后它又朝着相反的方面经过

同样的变化，上升到４％、４１
２
％、５％，到１８５５年１０月又达到了

在１８５４年５月曾达到过的最高点，即５１
２
％。两个星期以后，即

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２０日，短期期票的利率上升到６％，长期期票的利

率上升到７％。但是接着又出现了倒退现象。在１８５６年，利率时

而下降时而上升，到１８５６年１０月，又达到了６％和７％，也就是

说，达到了前一年１０月的水平。１８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它曾上升到

７％，但是并没有保持在这个数字上，而是上下跳动了好几次，有

一次整整三个月保持在５１
２
％的水平上。只是在今年１０月１２日，

当美国的危机开始影响英国的时候，它才恢复到原来７％的高度。

从此以后，利率就迅速地和不停地增长，其结果终于是几乎完全

停止贴现。

换句话说，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７年这个时期的后半段中，利率

的波动更剧烈更频繁，而从１８５５年１０月到１８５７年１０月是货币

奇缺的两年，利率在从５
１
２
％到７％这个范围内来回波动。同时，

尽管利率很高，生产和交换仍然以从未想像过的速度不停地发展。

一方面，这种例外现象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从澳大利亚和美

国及时流入黄金，使英格兰银行能够间或放松它的硬性条件；而

另一方面，十分明显，危机在１８５５年１０月就已应该开始，它是

由于一系列短暂的动荡而被推迟下去的，因此危机的最后爆发，无

论就征候的强度或就蔓延的范围而言，都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

危机。贴现率在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２０日、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４日和１８５７年

１０月１２日周期性地回涨到７％这一有趣的事实，就完全可以证明

刚才所说的这个论点，即使我们此外并不知道，英国在１８５４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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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生预先的崩溃，欧洲大陆上在１８５５年１０月和１８５６年１０月

就已反复出现过恐慌的一切征候。然而，总的说来，如果不谈这

些使事态恶化的情况，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这一时期是与１８２６—１８３６

年和１８３７—１８４７年这两个时期非常相似的。

的确，我们听说，实行英国贸易自由就可以改变这一切，但

是如果别的什么还没有得到证明，那末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

就是自由贸易派的医师只不过是些骗人的庸医而已。正像在以往

的各个时期一样，在一系列丰收之后接着是一系列歉收。尽管有

自由贸易派的万应灵丹，英国小麦及其他一切农业原料的平均价

格在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年甚至比在１８２０—１８５３年还要高；但是更值得

注意的是，那时的工业不管谷价高昂，仍然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而

现在，仿佛是为了使人根本无法诡辩，它在高度丰收的情况下遭

到了前所未闻的崩溃。

我们的读者当然会明白，英格兰银行目前这种１０％的贴现率

只是名义上的，伦敦给第一流有价证券实际支付的利息远远地超

过了这个数字。

“每日新闻”写道：“在自由市场上所索取的贴现率远远地超过了英格兰

银行的牌价。”

“纪事晨报”写道：“英格兰银行本身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例外情况，而

不是常规），并没有按照１０％的利率办理贴现；而在自由市场上所要的利息

则与官方的牌价根本不符。”

“先驱晨报”写道：“用第二流和第三流的有价证券不论以任何条件都弄

不到钱，这已经造成了大量恶果。”

正像“地球报”２５８所写的，“由于这一切，事情就陷入僵局；资产超过负

债的公司纷纷倒闭；似乎是发生了一场普遍的商业革命。”

金融市场的这种困难以及美国产品的大量涌现，使得商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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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各种商品都降低了价格。在几个星期之内，利物浦的棉花

价格跌了２０—２５％，糖跌了２５％，谷物跌了２５％，随着咖啡、硝

石、牛油、皮革等也都跌了价。

“晨邮报”写道：“期票贴现和以实物为抵押取得贷款几乎完全不可能

了。”

“旗帜报”写道：“在明辛街２５９，贸易十分紊乱，除了以货换货以外，不

可能销售任何商品；根本谈不上支付现金。”

但是，如果在苏格兰不发生银行业的恐慌，这一切灾难不能

这样快地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在格拉斯哥，西区银行倒闭以后就

是格拉斯哥市银行的倒闭，于是资产阶级中的存户和劳动者阶级

中持有银行券的人都来向银行提款和挤兑，结果发生了一场大骚

动，使格拉斯哥市的市长不得不向刺刀求援。很荣幸地有阿尔盖

公爵这样一位尊贵人物任董事长的格拉斯哥市银行，拥有实付资

本１００万英镑，备付资本９０５９５英镑，有９６个分行分布全国各地。

它可以发行７２９２１英镑，而苏格兰西区银行可以发行２２５２９２英

镑，总共为２９８２１３英镑，即约占苏格兰全部合法流通手段的十分

之一。这两家银行的资本几乎都是农村居民的小额存款。

在苏格兰发生的恐慌自然影响到英格兰银行；１１月１１日从

它的金库中提取了３０万英镑，１１月１２日又提取了６０万到７０万

英镑汇往苏格兰。此外，爱尔兰的银行还提取了另一些款项，英

国的一些地方银行又收回了大量存款，所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

处于破产的边缘。可能，普遍危机对于上述这两家苏格兰银行说

来，只是提供了一个体面地下台的口实，因为这两家银行早已彻

底腐烂了。然而事实仍然是：曾经在１８２５—１８２６年、１８３６—１８３７

年和１８４７年顶住了将英国和爱尔兰各家银行扫荡一光的几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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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的驰名的苏格兰银行体系，自从１８４５年那迫使苏格兰接受的皮

尔的银行法生效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大规模的挤兑现象；在苏格

兰的银行中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呼声：“要黄金，不要纸币！”甚

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爱丁堡也第一次遭到拒绝。那些替皮尔

的银行法辩护的人以为，如果这项法律不能根本防止金融危机，那

末它至少能保证在流通中的银行券的兑换，——这种想法现在站

不住脚了；银行券持有者分享了存款人的命运。

至于英国工业区的一般状况，下面这两段文字刻划得淋漓尽

致——一段是摘自“经济学家”杂志上刊载的曼彻斯特贸易通报，

另一段是摘自伦敦“自由新闻”２６０上发表的一封来自麦克尔士菲尔

德的私人信件。曼彻斯特通报对最近五年来的棉花贸易作了一番

比较，然后接着说道：

“本周内，价格逐日迅速下跌。许多种物品都不能标价，因为根本找不到

买主；而且即使标了价，这种价格与其说取决于实际需求，还不如说取决于

主人的状况和顾虑。根本谈不上什么当前的需求。国内市场上堆积的存货，今

年冬天也难望销完。”（关于国外市场存货过多的情形，通报当然避而不谈。）

“现在到处都迫于必要缩短了工作时间，估计目前在全部生产部门中已有五

分之一以上都采用了这种办法。反对广泛实行这种办法的抗议，一天比一天

减少，现在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把工厂完全关闭一个时期是否更好一些。”

麦克尔士菲尔德的来信者说道：

“现在至少有５０００名熟练的手工业者及其家眷，清早起床后不知从哪儿

可以弄到填肚子的吃食，而只好向济贫所请求帮助。可是由于他们是属于体

力强壮的贫民，他们必须进行这样的选择：或者是去做每天可领４辨士的碎

石工作，或者是到习艺所去接受那罪犯般的待遇，去吃那份从壁上一个小洞

递送的有害身体而又少得可怜的食物。对于那些只习惯于操作最纤细的物质

即纺织丝绸的人来说，建议他们去做碎石工作，就等于拒绝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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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作者们认为，英国的这次危机同１８４７年的危机相比，

有一个优点，即这次危机并没有为大量吸收资本的投机，例如铁

路股票的投机，开辟广阔的场所。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因为英国

人在国外，无论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都大量参与了投机活动；而

在本国，他们的剩余资金主要是投在工厂企业中，所以目前这次

震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带有工业危机的性质，因此它震撼了

国家繁荣的根基。

在欧洲大陆上，这种传染病一方面从瑞典蔓延到意大利，另

一方面从马德里蔓延到布达佩斯。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关税同盟２６１

的最大进出口贸易中心、德意志北部的主要金融市场——汉堡。至

于法国，法兰西银行已经把它的贴现率抬高到英国的水平；禁止

谷物出口的命令也作废了２６２；所有的巴黎报纸都接到了秘密警告，

不许表示悲观；金银兑换商受到宪兵的威胁，路易·波拿巴本人

在一封口气相当虚夸的信中告诉他的臣民说，他并没有感觉到自

己对财政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①有所准备，因此，“邪恶只存在于想像之

中”２６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３０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１８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５３英国贸易的震荡

① 直译是：政变；这里是：改革、变革。——编者注



弗·恩格斯

德 里 的 攻 占

  我们不想参加目前在大不列颠举行的这场把攻克德里的军队

的英勇行为吹捧上天的乱嘈嘈的大合唱。在自我吹嘘方面，特别

是在吹嘘自己的英勇行为方面，没有一个民族，甚至法国人，能

够同英国人相比。可是，如果对事实进行分析，一百次中有九十

九次能很快地看出，这种勇敢精神原来是十分平淡无奇的；因此，

每一个正常的人必定会厌恶英国人这种利用别人的勇敢来谋取个

人利益的行为；这些英国ｐａｔ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ａｓ〔老爷〕安安静静地呆在

家里，对于使他们冒最小的风险去取得战功的任何事情都非常反

感，却企图把攻占德里时确实表现出来的、但决不是那么非凡的

勇敢精神算上自己一份。

如果把德里同塞瓦斯托波尔比较一下，我们当然得承认：西

帕依不能与俄国人相提并论；他们对英军兵营的任何一次出击都

完全不能同因克尔芒２６４相比；在德里没有托特列本；不管每一个西

帕依和每一个连在大多数场合下作战如何英勇，但是几乎他们所

有的营——更不用说旅和师——都没有任何指挥；因此他们的协

同动作不超出连的范围；他们没有任何军事知识，可是在今天，任

何军队没有军事知识就无法作战，就无法守住任何城市。虽然如

此，在人数和装备方面的悬殊，西帕依比欧洲兵更服水土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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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城下的军队有时在数量上出现的极端劣势，——所有这一切

都抵销了许多差别，而使我们完全能够把这两次围攻（姑且把这

些行动称为围攻）加以比较。再说一遍，我们并不认为强攻德里

是什么不平凡的或特别壮烈的英勇事迹，虽然毫无疑问，这一次，

和在所有的战斗中一样，双方都有过个别比较出色的行动。不过

我们认为，德里城下的英印军队所表现的坚韧、刚毅、谨慎和技

巧，要胜过英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２６５一带的考验

中的表现。当时，英军在因克尔芒战役之后已经完全准备退回船

上，如果不是因为法军的缘故，毫无疑问，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但

是围攻德里的军队却不然，季节和因季节而产生的疫病、交通的

断绝、迅速获得援军的无望以及上印度的总的形势，曾促使他们

后退，诚然他们也考虑了采取这一步骤是否恰当，但他们终于还

是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了。

当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人首先需要的是在上印度有一

支机动部队。当时只有两支部队可以用于这一目的，一支是哈弗

洛克的小部队，但它不久就显得力不胜任了；另一支是德里城下

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按兵德里城下，与不能攻破的敌人作无

谓的战斗而消耗现有的力量，从军事观点来看，是错误的；军队

在运动中要比在停驻时有四倍的价值；这样它就可以肃清除德里

以外的上印度各地，恢复交通，粉碎起义者集中兵力的一切企图，

在这以后，德里的陷落就会是自然的、轻而易举的事了，——所

有这些都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政治上的原因使英国人不能解除对

德里的围攻。应该受到责备的是大本营中那些下令围攻德里的自

作聪明的人物，而不是那些既已开始围攻就坚守在那里的军队。同

时还应当指出，雨季对这支军队的影响比预料的要轻微得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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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季节由于积极的军事行动而发生的疫病只要达到与平时

差不多的程度，军队就非撤退或瓦解不可。军队的危险处境一直

持续到８月底。以后，援军开始到达；同时内讧继续削弱起义者

的阵营。９月初，攻城炮兵纵列开到，英国人就由守势转为攻势。

９月７日，第一个炮队开火了，１３日晚在城墙上打开了两个可以

通行的缺口。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

如果在这方面只能依靠威尔逊将军的官方报告，我们简直会

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这个报告混乱不清，如同克里木战争中英

军大本营所发表的文件一样。世界上谁也不能根据这个报告确定

上述两个缺口的位置或相互位置以及强攻纵队所采取的队形。至

于私人的报道，当然更混乱不清了。幸好在应当获得几乎整个胜

利荣誉的孟加拉工兵和炮兵中任职的那些有学识和教养的军官中

间，有一位军官在“孟买日报”２６６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所发生的事件

的报道，这个报道既清楚又有条理，同时简单而且没有什么吹嘘

的地方。在整个克里木战争期间，就没有一个英国军官能写出这

样切实的叙述文。可惜，这位军官在攻城的第一天就负了伤，他

的通讯也就从此结束。因此，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完全不清楚了。

英国人曾加固过德里的城防，但只求它能够抵御亚洲军队的

围攻。就我们现代的概念来说，德里很难称得上是个要塞，因为

它只能抵御野战部队的硬攻。它的石城墙高１６呎，厚１２呎，上

面加有厚３呎高８呎的胸墙，除胸墙外，还有没有斜堤掩护的高

６呎的石砌部分，进攻者在攻击时可以对它直接发射火力。这道石

头城墙很狭窄，除了棱堡和炮塔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置火炮。

棱堡和炮塔不能充分地以侧射火力掩护中堤，同时因为攻城炮不

难把３呎厚的胸墙摧毁（这甚至用野炮也可以做到），所以要想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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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防守者的炮兵，特别是压制对护城壕进行侧射的火炮，是非常容

易的。在城墙和护城墙之间有一条很宽的崖路，或者说是一条平

堤，便于造成可以通行的缺口；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护城壕不但不

能在任何部队进入其中时成为他们的ｃｏｕｐｅ－ｇｏｒｇｅ〔陷阱〕，反而

成为在进攻斜堤时乱了队形的队伍用以休息和整顿队形的场所。

利用正规的堑壕按照围攻的原则向这样一个地点进攻，即使

具备最起码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有足够的兵力把这个地点团

团围住，也是荒谬绝伦的。鉴于德里城防工事的一般情况，鉴于

防守者组织涣散，士气低落，除了已经采取的这种攻城法以外，使

用任何其他方法都会是绝对错误的。这个方法就是军人所熟知的

硬攻法（ａｔｔａｑｕｅｄｅｖｉｖｅｆｏｒｃｅ）。既然城防工事只能抵御没有重炮

的围攻者以暴露的兵力来进行的攻击，那当然要直截了当地用炮

兵来破坏这些工事；同时，要塞的内部也不断遭到炮轰，一当城

墙上的缺口大到能够通行的时候，部队就立刻攻上前去。

攻击的正面是正对着英军兵营的北城墙。这段城墙有两个中

堤和三个棱堡，在中央棱堡（克什米尔棱堡）形成一个稍向里缩

的凹角。东段（从克什米尔棱堡到水棱堡）比西段（克什米尔棱

堡和摩里棱堡之间）短些，而且稍向前突出。克什米尔棱堡和水

棱堡前面的地区有未被西帕依扫清的矮丛林、花园、房屋等等，因

而为进攻者提供了掩蔽所。（这个情况说明为什么英军常常能够在

要塞的炮口下追击西帕依，当时这一点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英勇，其

实既然英国人有了这些掩蔽所，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此外，

距要塞约四五百码的地方，沿城墙有一道很深的沟，成为供进攻

用的一道天然的平行壕。再者，河流可以作为英军左翼的极好的

依托，因而选择克什米尔棱堡和水棱堡之间稍向前突出的那一段

７５３德 里 的 攻 占



城墙作为主攻点，是非常合适的。对西段中堤和棱堡则同时进行

佯攻，这一动作非常成功，使得西帕依派出主力来击退这一佯攻。

西帕依在喀布尔门外编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来威胁英军右翼。如果

摩里棱堡和克什米尔棱堡之间的西段中堤是最危险的地点，他们

这一动作就是完全正确和非常有效的。西帕依的侧防阵地作为一

种积极防御的手段是很好的，因为这一支兵力向前运动就能立即

对每一个强攻纵队进行侧击。但是这个阵地对于东面位于克什米

尔棱堡和水棱堡之间的那段中堤却不能起什么作用，因此，占领

这个阵地，就使守军的精锐力量离开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

炮队阵地的选择、构筑、装备以及使用方法，都值得大加赞

扬。英军约有５０门火炮和臼炮，都集中在强大的炮队里并隐蔽在

很好的、坚固的胸墙后面。根据官方报道，西帕依在被攻击的地

段有５５门火炮，但是它们分散在小的棱堡和炮塔里面，不能集中

使用，而且只有一道可怜的３呎高的胸墙勉强掩护着。毫无问题，

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完全可以把防守者的火力压制下去，而此后

要做的事也就不多了。

８日，第一炮队（有１０门炮）在离城墙７００码的地方开火。当

天夜间，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条沟已被加修成一道堑壕。９日，这条

沟前面的起伏地和房屋未经抵抗即被占领。１０日，第二炮队（有

８门炮）投入战斗，这个炮队距城墙五六百码远。１１日，非常大

胆而巧妙地配置在距水棱堡２００码的一处起伏地上的第三炮队，

用６门炮射击；同时有１０门重臼炮轰击城市。１３日晚，据报告说，

两个缺口——一个在与克什米尔棱堡右侧相邻的中堤上，另一个

在水棱堡的左正面和左侧——已经可以用来进行攻击，于是即下

令攻击。西帕依在１１日已经在两个受威胁的棱堡之间的斜堤上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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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了一条反接近壕，并且在英军炮队前面约３５０码处挖掘了散兵

壕。他们还从喀布尔门外的阵地前进来进行侧击。但是这些积极

防御的企图没有统一的计划和相互的联系，没有高昂的士气，因

而也就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１４日拂晓，英军五个纵队投入攻击。右翼上的一个纵队应与

喀布尔门外的西帕依队伍接战，胜利时即向拉合尔门进攻。给每

一个缺口派了一个纵队，一个纵队被派去爆破克什米尔门，还有

一个纵队则作为后备。除第一队外，各队的行动都成功了。缺口

处防守薄弱，但是城墙附近房屋内的抵抗却非常顽强。由于一个

工兵军官和三个军士的英勇行动（这确实是英勇的行动），炸开了

克什米尔门，所以在那里作战的纵队也突入城内。傍晚的时候，整

个北段城墙都落入英军手中。但是，威尔逊将军在这里停下来，漫

无秩序的冲杀停止了，火炮被调了上来并向城内每一个坚固的阵

地射击。除了攻打军械库外，看来很少有真正的战斗。起义者士

气沮丧，开始成批地弃城而走。于是威尔逊谨慎地向城内推进，１７

日以后已经几乎遇不到抵抗，２０日占领了全城。

我们已经说出了关于进攻者的行动的意见。至于防守者，那

末采取攻势的对抗性运动的企图、喀布尔门附近的侧防阵势、反

接近壕、散兵壕，——这一切都说明：科学的作战方法的某些概

念已经在西帕依中间存在；但是这些概念不是还不十分清楚，便

是还不够有力，因此西帕依不能有效地予以运用。这些概念究竟

出自印度人本身，还是出自和他们合作的一些欧洲人，当然很难

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尽管这些企图在执行上还不完善，

然而基本上和塞瓦斯托波尔的积极防御十分近似；同时这些企图

的执行情况看来很像是有某一个欧洲军官给西帕依制定了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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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可是由于他们自己还没有能够完全领会它的精神，或者是

由于组织松懈和缺乏指挥，于是现实可行的计划变成了软弱无力

的企图。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１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５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１８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６３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危机

  当我们在大洋这边演奏那部后来震耳欲聋地响彻全世界的宏

伟的破产交响乐的前奏曲时，我们那位有点怪癖的同行，伦敦

“泰晤士报”曾大奏其以英国贸易的“健康”为主题的庄严华丽的

变奏曲。但是现在“泰晤士报”换上另一种比较低沉忧郁的调子

了。在“欧罗巴号”轮船昨天运到我们这个幸福之岸的最近一期

即１１月２６日这一期上，这家报纸宣称：“英国的商业阶级已经病

入膏肓。”然后，这家报纸极端愤激地感叹道：

“正是在繁荣结束前的八年或十年当中那种使工商业越出正轨的竞争活

动，导致了最可怕的灾难。正是世上出现了一帮无所顾忌的投机者和空头期

票开发者，并且这帮人被誉为英国人勇于进取的榜样，使人们不再相信通过

诚实经营来逐渐致富的途径，——正是这种情况成了万恶之源。每一个这样

形成的腐化中心都在愈益扩大其影响的范围。”

我们现在不想追究英国新闻记者们十年来一直强调贸易震荡

的时代已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而永远结束是否正确，也不想追究

他们现在突然从现代赚钱方式的热情歌颂者变成责难它的罗马监

察官是否正确。下面这份提交给最近在苏格兰举行的债务人会议

的材料，可以作为英国贸易“健康”的事实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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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超过资产

（单位：英镑）

约翰·蒙提思公司 …………………………… ４３００００

麦克唐纳兄弟公司 …………………………… ３３４０００

高弗莱、派蒂逊合股公司 …………………… ２４００００

威廉·斯密斯公司 …………………………… １０４０００

特勒赫斯、罗宾逊合股公司 ………………… ７５０００

    共 计 ……………………………… １１８３０００

  “根据这份材料可以看出”——正如“北不列颠邮报”２６７所说的，——

“按照破产者本人的招供，这五家公司的债务人就损失了１１８３０００英镑。”

但是，尽管有过去的一切教训而危机仍然在经过一定时期后

有规则地重复发生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把个别人的轻率冒失看

做是造成危机的终极原因。如果在某一个贸易时期终结时，投机表

现为直接预报崩溃即将来临的先兆，那末不要忘记，投机本身是在

这个时期的前几个阶段上产生的，因此它本身就是结果和表现，而

不是终极原因和实质。那些企图用投机来解释工商业之所以发生

有规则的痉挛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好像那个如今已经绝种了的把

发寒热当做产生一切疾病的真正原因的自然哲学家学派一样。

欧洲危机的中心至今仍然是英国，但是在英国本国，正如我

们所预见到的那样①，危机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如果大不列颠对美

国发生危机的最初反应，主要表现为金融恐慌，而伴之以商品市

场的普遍萧条以及过一段时期以后才出现的工业上的困难，那末

如今占第一位的是工业危机，其次才是金融困难。如果说火灾的

发生地曾经一度是伦敦，那末我在它已转移到曼彻斯特。英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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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过去所受到的最严重的震荡，并且是唯一引起过巨大社会变革

的震荡——１８３８年至１８４３年的工业危机——只有在很短的时间

里，即在１８３９年一度缩小；而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利率

是很低的，甚至下降到２１
２
％和２％。我们指出这一事实，并不是

因为我们认为伦敦金融市场业务情况的相当好转是它彻底复元的

征兆，而只是想指出，在英国这样一个工业国家里，金融市场的

波动决不反映贸易危机的强度和规模。试把同一天的伦敦报纸和

曼彻斯特报纸比较一下。当英格兰银行以新收购一批黄金“巩固

了它的地位”的时候，只注意黄金进出的伦敦报纸就喜不自胜。而

曼彻斯特的报纸却愁云密布，因为它认为这种巩固是靠牺牲它的

利益，即靠提高利率和压低它的产品价格而得到的。因此，甚至

“价格史”２６８的作者图克先生，无论他多么善于分析伦敦金融市场

和殖民地市场上的现象，可是对于在英国生产的心脏中所发生的

痉挛，却不仅不能描述，而且不能理解。

至于谈到英国的金融市场，那末它在１１月２７日前的那个星

期的情况表明：一方面破产的日子和非破产的日子不断交替出现；

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的处境有所改善，而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地

方银行却倒闭了。后者是二十一年以前建立的，有４０８个股东，拥

有实付资本５６２８９１英镑，总行设于新堡，分行分设在阿耳尼克、

伯里克、赫克谢姆、莫尔珀思、北希尔兹、南希尔兹、散德兰、德

勒穆。目前它负债３００万英镑，——单是通过它支付的每周工资

就达３５０００英镑。当然，德勒穆银行倒闭的第一个后果将是靠这

家银行贷款的一些大煤坑和铁工厂的停工。因此，千万名工人将

被解雇。

据说英格兰银行已经把它的金属储备增加了大约７０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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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这样剧增的原因，一部分是它不再流往苏格兰，一部分是从

本国①和俄国运去了一些黄金，再就是澳大利亚的黄金运到了。这

种流动并不奇怪，因为十分明显，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就会减少

进口，增加出口，把一部分投在国外的英国资本吸收回来，从而

改变贸易差额，使相当数量的金银流入英国。但是可以同样有把

握地预言，如果稍微放宽贴现的条件，黄金又会开始外流。问题

只在于英格兰银行能把这些条件保持多久。

贸易部１０月份的官方报告书——在这一个月里，最低贴现率

起初提高到６％，然后又提高到７％和８％——清楚地证明了，实

行这种措施的第一个后果并不是工业生产的停止，而是英国货向

国外市场出口的增加和外国货进口的减少。

尽管美国发生了危机，１８５７年１０月份向美国的出口比１８５６

年１０月份增加了３１８８３８英镑，但是在这同一份报告书中所反映

出的各种食品和奢侈品消费量的大大缩减，证明了工业品出口的

这种增加是不合算的，根本不是工业繁荣的自然结果。危机对英

国工业的影响，在贸易部下一个月的报告书中将会变得更加明显。

如果我们把１８５７年１月到１０月期间每个月的报告书比较一下，

就会看出英国的生产在５月份曾达到它发展的最高峰，当时的出

口比１８５６年５月份超过了２６４８９０４英镑。在６月份，随着印度起

义的头一批消息传来，整个生产下降到了１８５６年同月的水平以

下，而出口也比那个月减少了３０２４７英镑。在７月份，尽管印度

市场缩小了，然而生产不仅恢复到１８５６年同月的水平，而且还比

它多出２２３３３０６英镑这样大一个数目。因此，在７月份，其他市

４６３ 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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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除了它们通常消费的商品量以外，不仅必须吸收平时运往印度

的那一部分商品，而且还必须吸收英国比平常多生产出来的大量

商品。所以，在这一个月里，外国市场大概都充满了商品，以致

出口价值连续下降，从７月份的大约２３０余万英镑下降到８月份

的８８５５１３英镑，再降到９月份的８５２２０３英镑，最后在１０月份下

降到３１８８３８英镑。只有研究英国的贸易报告书，才能很有把握地

识破目前英国危机的秘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２７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１５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１９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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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欧洲的金融危机

  昨天早晨“加拿大号”和“亚得利亚海号”轮船运来的邮件，

向我们再现了一周来欧洲金融危机的经过。这段经过可以用几句

话来概括。汉堡仍然是危机的中心，危机比较剧烈地影响了普鲁

士，并渐渐使英国的金融市场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本来英国金融

市场似乎已开始摆脱不稳定状态。风暴的遥远回声已从西班牙和

意大利传来。工业活动的停滞和由此而引起的工人阶级的贫困，迅

速地扩展到整个欧洲。另一方面，法国仍在继续对这种传染病进

行某种抵抗，这个事实就像一个比普遍危机问题本身还要难解的

谜，难住了那些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

据推测，汉堡的危机在１１月２１日以后，已随着保证贴现公

司的建立而经过了自己的最高点，这个公司的股票认购总数达到

了１２００万马克。创办这个公司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盖有这个公司

图章的期票和银行券的流通。但是过了几天，又发生了一些宣告

破产以及像期票经纪人果瓦自杀之类的事件，预告新的灾难将要

到来。１１月２６日，恐慌又达到极点；于是，先是贴现公司，后来

政府自己也采取办法来阻止恐慌蔓延。１１月２７日，参议会提出了

一项建议——并得到了城市土地所有者的许可——发行１５００万

马克的有息有价证券（国库券），用来发放以经久不坏的商品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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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价证券作抵押的贷款；贷款数目应为抵押品的相当价值的

５０—６６２
３
％。这第二次想改变商业状况的试图，同第一次一样遭

到了失败，两次都像船舶沉没时绝望的呼救一样。原来贴现公司

本身的保证也需要另一种保证。此外，国家贷款不仅受数量限制，

而且受作为抵押品的商品的种类限制，正因为有这些条件的限制，

国家贷款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变得相对地没有用处了。为了维持价

格，从而消除灾难的真正原因，国家必须按照商业恐慌爆发前的

价格支付，并给仅仅是国外已破产的公司的债务的那种期票办理

贴现。换句话说，私人资本家的损失应当用以政府为代表的整个

社会的财富来补偿。这种只要求一方实行互利原则的共产主义，在

欧洲资本家看来，是相当诱人的。

１１月２９日，汉堡的２０家大商行破产了，阿尔托纳的大批商

行还没有计算在内，期票贴现停止了，商品和有价证券的价格跌

得非常低，各种商业都陷于绝境。从破产名单中可以看出，其中

五起破产是由于在银行业务上同瑞典和挪威有联系而发生的，而

一家破产的乌尔贝格—克拉麦尔商行，债务达到１２００万马克；五

起发生在殖民地商品的贸易方面，四起发生在经营波罗的海沿岸

商品的贸易方面，两起发生在工业品出口方面，两起发生在保险

业方面，一起发生在证券交易所，一起发生在造船工业。瑞典对

于汉堡这个自己的出口商、期票经纪人和银行家的依赖是如此之

深，以致汉堡市场的历史也就是斯德哥尔摩市场的历史。所以，在

倒闭发生两天以后，就有电报说，汉堡发生破产使斯德哥尔摩也

发生了破产，国家的支持在那里也没有效果。瑞典在这方面是如

此，丹麦在这方面更是如此，因为丹麦的商业中心阿尔托纳不过

是汉堡的郊区而已。１２月１日发生了大批的破产，其中包括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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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老的商行，一家是经营殖民地商品、主要是做糖生意的康拉德

·沃尼克商行，这家商行拥有资本２００万马克，同德意志、丹麦、

瑞典有广泛的联系，一家是同瑞典和挪威有业务联系的劳伦特·

安姆·恩德商行。有一个船主兼批发商因陷于困境而自杀了。

汉堡的贸易总额，根据下列事实可以推算出来：正好在这个

时候，汉堡的仓库和港口积存的各种属于汉堡商人的商品约值５

亿马克。共和国现在采取的消除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免除本国公

民支付债款的义务。可能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各种期票延期一

月支付。至于普鲁士，报纸只是稍微提了一下莱茵河和威斯特伐

里亚的工业区的艰难状况，因为这种状况还没有引起大批的破产，

只有施特廷和但泽的谷物出口商和柏林的４０个左右工业家破了

产。普鲁士政府对这些事情的干预表现在它委托柏林银行发放商

品抵押贷款，并废除了高利贷法。前一措施在柏林将同在斯德哥

尔摩和汉堡一样地白费力气，后一措施只会使普鲁士处于同其他

商业国一样的境地。

汉堡发生倒闭的事对于那些以为目前的危机是用纸币人为地

哄抬价格造成的富于想像力的人，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至于货币的

流通，汉堡同这个国家完全相反。汉堡除了白银以外，没有别的货

币。那里根本没有纸币流通，值得这个城市骄傲的是，在那里执行

交换手段职能的完全是金属。然而目前，那里是一片极端的恐慌；

自从普遍商业危机（它的发现和彗星一样，还不太久）出现以来，汉

堡总是这种危机喜爱的场所。在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间，那里曾

两次发生现在这样的事件。如果说，汉堡有什么特点，使得它与世

界上别的大商业中心不同，那就是利率经常而剧烈地波动。

现在撇开汉堡来看看英国，我们发现，伦敦金融市场的状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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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１日在逐渐好转，但后来又开始了相反的变

化。１１月２８日，白银的价格的确下跌了，但１２月１日以后又回

升，而且大概会继续上涨，因为汉堡需要大量的白银。换句话说，黄

金又将从伦敦外流，去购买大陆的白银，黄金重新外流的情况要求

英格兰银行再把螺丝拧紧。除了突然产生的汉堡对白银的需求以

外，预料不久将来要给印度一笔贷款，不管政府怎样力图推迟这个

倒霉的日子，但是总免不了要拿出这笔贷款。本月１日以后发生的

新的破产，也有助于消除关于金融市场已经经过了最坏时刻的错

觉。奥维尔斯顿勋爵（银行家劳埃德）在上院会议开幕时指出：

“对英格兰银行的下一次压力，大概在账目调整之前就要产生，而且那时

候，危机将比我们目前已经在它面前表示屈服的这次危机更加严重。严重的

和危险的困难正在威胁着我国。”

汉堡的灾难，在伦敦还没有感觉到。金融市场情况的好转对

商品市场有良好的影响；但是，不管货币量可能再次减少的情况

如何，施特廷、但泽和汉堡的商品价格的猛跌，显然不能不使伦

敦的价格下跌。法国的一个取消禁止谷物和面粉输出的法令，立

即使伦敦的磨坊主不得不把每２８０磅的价格降低３先令，以阻止

法国面粉流入。有报道说，粮食贸易方面发生了几起破产，但这

些破产只涉及较小的商行以及粮食交易所里一些签订了定期交货

合同的投机商。

在英国工业区里，专门为印度市场生产的棉织品，如咖啡色

的衬衫料子、薄棉布、印度白棉布以及也是为这个市场制造的纱，

１８４７年以后在印度第一次开始卖到了好价钱，除此以外，没有发

生任何新事情。从１８４７年起，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经营这种贸易所

得的利润，不是从在东印度出售他们的商品中得到的，而纯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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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英国出售他们自己从东印度运回的商品中得到的。从１８５７年

６月起，由于发生起义，英国向印度的输出几乎完全停止，这使得

印度市场把积存的英国货都吸收了，甚至还可能按照提高了的价

格把新供应的货物销售出去。在通常的条件下，这种情况会使曼

彻斯特的贸易异常活跃起来。但目前，正如我们从私人信件中知

道的，这种情况仅仅使那些销路最广的商品的价格稍微上升了一

点，同时由于这种情况，有大量待雇的劳动力拥向这些商品的生

产，如果把它们全部加以利用，那末，生产出的成品可以在最短

期内充斥整整三个印度。英国工业区的生产力近十年来增加的总

量很大，即使工作量比过去的规模缩减三分之一以上，工业也能

支持，因为厂主在自己的仓库里积存了大量商品。杜费公司的先

生们在他们的曼彻斯特贸易月报中写道，“本月贸易曾经中断；成

交很少，价格一律都非常低。交易总额从来没有１１月这样少”。

在这里，注意一下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在１８５８年将第一次经受

严重考验这个事实，也许是适当的。部分地由于澳大利亚的黄金

和工业繁荣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歉收的自然结果，在１８４７—１８５７

年期间小麦的平均价格比１８２６—１８３６年期间较高。现在，在国内

销路减少的同时，还要经受外国农产品的尖锐竞争，而且大概又

要发生似乎已经被人遗忘的１８１５—１８３２年的不列颠史册上的农

业危机。诚然，皇帝的诏书发出之后法国小麦和面粉价格的上涨，

只是暂时的，在开始稍微广泛地向英国输出之前就停止了。但是，

在法国金融市场继续不振的情况下，法国将被迫把自己的谷物和

面粉抛向英国市场，而同时德国也将把自己的农产品大力塞进英

国市场。随后春天一到，船只将从美国载运货物而来，给不列颠

的粮食市场以致命的打击。全部价格史使我们有根据这样推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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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接着来几次丰收，那我们就会看到，谷物法的废除，首先对于

农业工人来说，其次对于农场主来说，归根到底对于整个不列颠

土地所有制来说，其真正后果将会是什么。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４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２０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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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欧 洲 的 危 机

  我们昨天收到的一份由“尼亚加拉号”轮船带来的邮件，以

及我们对现有整套的各种英国报纸的细心研究，都只是证明我们

在不久以前所阐明的关于英国危机进一步发展的看法①是正确

的。伦敦金融市场肯定地在好转，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地下室

的黄金在积聚，在英格兰银行要求期票贴现的在减少，第一流的

有价证券在伦巴特街２６９可以按９５—９７５％贴现，国家有价证

券的行市保持稳定，证券交易所的状况也有了某种程度的好转。然

而，这种表面上的乐观情景却因为以下种种事实而黯然失色：在

伦敦，每隔两三天就有一些大的破产事件发生；每天的电讯可悲

地报道外地的灾难；伦敦“泰晤士报”大发雷霆，对英国商业阶

级普遍的无可救药的堕落无比愤懑。本来，最好的期票可以比较

容易地贴现，但是由于能够被认为是最好的期票愈来愈难找到，在

实际上，这种机会显然就十分难得了。因而，我们在伦敦最近发

表的关于金融问题的论文里看到，针线街的业务活动非常“有

限”，而伦巴特街的交易也很少。可是，因为来自英格兰银行和贴

现所的供应日益增加，而对它们的压力即它们的主顾的需求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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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所以应该承认，金融市场的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尽管如此，

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还是不敢降低贴现率，因为他们显然相信，金

融危机的再次出现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取决于贴现率，因此降低

贴现率必定会引起金融危机的重复出现。

虽然伦敦金融市场的状况开始有了某种好转，但英国商品市

场的紧张程度依然在不断增加，尽管价格一直下跌，购买商品的

人还是愈来愈少。甚至像油脂这种从前是例外的商品，现在由于

不得不出售，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把１２月１８日以前一周的价

格同１１月份几周的价格作一比较，可以看出１１月出现的价格急

剧下跌的情形又出现了。但是这一次不是恐慌性的下跌，而是一

步步的下跌。至于工业，郎卡郡的六家纺织厂、西莱丁毛纺织业

中的三家主要商行和伍斯特地毯生产中的一家大商行的倒闭，现

在证明了我们关于严重的工业危机的预言①是正确的。

商品市场上和工业部门中的这种双重危机的现象将愈来愈明

显，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从曼彻斯特寄给本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摘

录下来的一段话就可以知道了：

“您未必会想像得到市场受到的连续不断的压力及其严

重后果。任何人也不能把任何东西卖掉。价格一天天地下跌。

情况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连殷实可靠的商行都根本不愿意拿

出自己的商品。纺织业者陷于绝望的境地。棉纱商人只收现

金或者要有双倍的保证金才把棉纱卖给织布业者。如果这种

情形继续下去，一定会引起可怕的破产。”２７０

汉堡的危机刚刚平息。这是过去见过的所有金融危机中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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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最典型的例子。除了白银和黄金，一切都贬值。老商行倒闭，因

为它们连一张到期的期票也不能用现金偿付，虽然它们保险柜里

放着的期票比提出要支付的期票的价值高百倍。然而在这个时候，

这些期票不值分文，这并不是由于期票已失去信用，而是由于期

票不可能贴现。据现有的消息，如富有的克·马·施勒德尔老商

行在倒闭以前曾经接到他的兄弟勒·亨·施勒德尔从伦敦来的电

报，说要拨给它价值２００万的白银，但是该商行在回电中说：“３００

万，否则分文不要。”这３００万没有来到，克·马·施勒德尔就破

产了。再看看完全不同的一种例子：欧洲报刊曾经多次提到的乌

尔贝格商行负债１２００万马克，其中期票７００万，而现在表明，这

个商行用来经营其整个庞大业务的资本总共只有３０万马克。

在瑞士，特别是在丹麦，危机显著地加剧了。灾难似乎刚刚

过去而又出现，这是由于汉堡、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有大批款

项到了支付期限。例如，在１２月，从里约热内卢运咖啡到汉堡的

出口商提取的价值９００万的期票到期了；所有这些期票都遭到了

拒付，而这种大量的拒付引起了新的恐慌。在１月，用来支付巴

伊亚和佩囊布库运来的砂糖的货款的期票，大概也会遭到同样的

命运，而这又会重新导致危机的发生。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１８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５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２１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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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国的危机２７１

  法兰西银行不断降低它的贴现率，从１１月１２日以后规定的

１０％降到１１月２６日的９％，１２月５日的８％，１２月１７日的６％。

皇家的报刊当然利用这一点作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商业动荡趋

于下降，“法国将不发生任何灾祸而通过严格的考验”。用他们的话

来说，拿破仑第三的金融体制造成了“法国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这种

明显的贸易上的优越性”，保证法国现在和将来永远“在发生危机

的时候比同它竞争的国家遭受的苦难要小”。但是，６％这一银行贴

现率在法国除了１８００年２月，在伯父①建立法兰西银行几天后有

过外，从本世纪开始以来一直到侄子②执政时的１８５５年和１８５６

年危险时期从未有过。但是，即使法兰西银行把自己的利率再降低

一些，譬如降低到４％，结果又怎样呢？在１８４７年１２月２７日，贴

现率曾经降低到４％，当时普遍危机还在继续，危机在法国还没有

达到顶点。那时也像现在一样，政府庆贺法国幸免于普遍危机，只

不过轻微地擦伤了一点，而且这点伤也是最表面的。但是过了两个

月以后，财政上的地震却颠翻了皇座和坐在上面的那位聪明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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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会来辩驳这样一个事实，即直到现在为止危机

对法国商业的伤害要比所预料的轻微。这一点原因很简单：法国

同美国、大不列颠和汉撒城市的贸易差额是——并且早就是有利

的。所以，要上述国家所遭受的灾难直接影响到法国，那必须是

法国对上述国家发放了广泛的信贷，或者是为了投机积压了向这

些国家出口的商品。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因此，美国、英国和

汉撒城市中所发生的事件不会引起法国的贵金属外流；法兰西银

行之所以在几个星期之中曾经把利率提高到英格兰银行的水平，

也只是因为害怕法国资本开始向国外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

但是，不能否认，普遍危机甚至在目前的阶段上，也是以相

应于法国同美国、英国和汉撒城市的贸易关系的形式影响了法国，

这种形式就是经常性的停滞。这种情况迫使曾经在１１月１１日的

信件中说“灾难仅仅存在于想像之中”的波拿巴，发表了另外一

则正式文告，文告的大意是，“虽然法国商界历来具有审慎的作风，

政府保持着警觉，商业危机仍然迫使许多工业部门即使没有停止

生产，至少也缩减了生产或降低了工资”，因而“大批工人苦于被

迫赋闲”。所以他设立一笔１００万法郎的贷款来救济贫民和赋予他

们就业手段，命令在里昂采取军事预防措施，并通过自己的报纸

对私人慈善事业发出呼吁。储蓄银行的取款额开始大大超过新存

入的存款额。很多厂主由于在美国和英国的破产而遭受了巨大损

失。巴黎、里昂、牟尔豪森、鲁贝、卢昂、利尔、南特、圣亚田

及其他工业中心的生产急剧缩减；马赛、哈佛尔和波尔多等地也

感觉到严重的困难。

全国商业的普遍停滞特别明显地反映在法兰西银行最近一次

的月报中，这份月报表明１２月份货币流通量较１０月份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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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０４万法郎，较１１月份减少了４８９５５９００法郎。同时，贴现期票

的总额比１０月份大约减少１亿法郎，比１１月份减少７７０６７０５９法

郎。在法国报刊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确切弄清楚外省城市

发生的破产事件的性质，至于巴黎的破产事件，虽然，这些事件

目前当然还没有表现出任何严重的性质，但毕竟有日益发展的趋

势，不仅就遭到破产的企业的数量来说是这样，而且就其质量来

说也是这样。在从１１月１７日至１２月１日的两个星期中，巴黎共

发生３４起破产事件，其中至少有２４起是发生在这样一些人中间，

如：旧衣商、牛奶商、成衣匠、假花匠、木匠、女式手提包制造

商、镀金工匠、皮件商、珠宝商、流苏制造商、米醋商、便帽制

造商、水果商等等。从１２月１日至８日至少发生了３１起破产事

件，而从９日至１５日则增加到３４起，其中包括几家比较大的商

行，如布尔顿、杜比克先生的银行，ｖｏｉｔｕｒｅｓｄｅｒｅｍｉｓｅ〔出租马

车〕总公司，提花织机制造公司，一家植物油制造公司，等等。另

一方面，波拿巴以取消禁令来阻止小麦和面粉价格狂跌的企图遭

到了失败：从１１月２６日至１２月２１日价格一直往下跌，而且，尽

管在伦敦出售这种产品可以得到厚利，截至１２月２２日，运往那

里的小麦和面粉仍不超过３０００袋（１１０公斤装）。

但是，如果说法国同美国、英国和汉撒城市的贸易差额为顺

差，那末对南俄、关税同盟、荷兰、比利时、列万特和意大利的

贸易差额是不利的。瑞士在目前贸易上始终是逆差，但是法国却

欠了它那么多的钱，——因为大多数亚尔萨斯工厂靠瑞士的资本

进行生产，——以致于在瑞士缺钱的时候，总是会给法国的金融

市场以很大的压力。目前，也和过去一样，只要上述各国的贸易

上的困难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在法国便不会出现尖锐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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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考虑一下荷兰的数目仍然相当大的贸易几乎仅仅限于那些价

格已经跌落、并且继续狂跌的物品，就会明白荷兰不可能顺利地

通过目前这一次考验。在关税同盟的各工业中心中，预示危机的

到来的征兆已经明显地出现。的里雅斯特报纸不断表示担心在黑

海和列万特的贸易破产，并且只要一出现这个行将到来的灾难的

预兆，就会使马赛数家大商行垮台。最后，当金融恐慌在欧洲北

部似乎开始平静下去的时候，在意大利它却又猛烈地爆发起来了，

这一点可以从１２月１８日米兰“舆论报”２７２的下列一段话中看出：

“当前的困难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破产达到了可怕的规模；在帕勒阿里、

巴拉博公司、契格拉、雷达埃里、韦赫勒和马佐拉破产之后，在国外发生了

那些也影响到我国的破产事件之后，在维罗那、威尼斯、乌迪讷和贝尔加莫

的最好的商行停止了支付以后，我国最有实力的商号也动荡起来并开始结

算。而这些结算数字是很惨的。只要看看我国经营绸缎的最大商行没有一家

的仓库里不放着至少５万磅的绸缎就明白；由此不难算出，按照现行价格计

算其中每一家都要损失５０万到２００万法郎，因为其中有些商行的存货超过

１５万磅。勃兰比尔兄弟商行得到了１５０万法郎借款的支援，巴蒂斯特·加瓦

戚商行正在结束事务，其他公司也在这样做。每一个人都在问自己：他的前

途如何。很多财产已经消失，还有很多财产减少了一半；许多从前富裕的家

庭现在沦于赤贫；许多工人没有工作，没有面包，没有任何生存手段。”

当法国的危机由于受到来自这些国家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而成

熟起来的时候，它必然会打击那班投机倒把之徒，也许就是商业

冒险家；也会打击政府，这个政府在法国所起的作用同私人商业

在这个国家①、英国和汉堡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危机将猛烈地冲

击证券市场并使它的主要支柱即国家本身遭受危险。法国的商业

和工业缩减的自然结果将是，交易所取得对货币的支配，尤其是

８７３ 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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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银行还必须发放以国家有息证券和铁路有价证券为抵押的

贷款。法国商业和工业目前的停滞局面并没有妨碍交易所的活动，

而是有利于这种活动。例如，我们从法兰西银行最近一次的月报

中看到，该行以铁路股票为抵押的借款数字在期票贴现和货币流

通缩减的同时增多了。因此，尽管法国大部分铁路的收入锐减，但

它们的证券行市却提高了；例如，奥尔良线的收入以１１月底同去

年同期比较减少了２２５％，但是它的股票价格１２月２２日为１３５５

法郎，而１０月２３日只有１３１０法郎。

当法国的商业开始萧条的时候，几家铁路公司立即被迫停止

营业，而同样的遭遇也威胁着几乎其余所有的铁路公司。为了扭

转它们的这种情况，皇帝强迫法兰西银行同铁路公司签订合同，由

于合同的关系，法兰西银行实际上变成真正的铁路承包人。法兰

西银行应当发放以下列新本票为抵押的货币贷款，即根据１８５６年

１１月３０日的协定规定铁路公司有权在１８５８年发行的本票，以及

其中在１８５７年就应当发行的那部分本票。准许在１８５８年发行的

本票，其总额为４２５０万。看来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２８
也受到一旦遭到危

机的打击就要破产的威胁，１２月３日该行只得在对自己非常不利

的情况下出售该行数量庞大的有价证券中的一部分。目前有一个

把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同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和Ｃｏｍｐ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ｃｏｍｐｔｅ
２７３

合并的方案，以便把赋予后面两个机关的权利扩大适用于前者，使

它也能在法兰西银行办理自己的期票贴现和以自己的有价证券为

抵押取得借款。因此，这个计划显然是要法兰西银行负担所有这

些康采恩的责任，使它们经受得住风暴，这样做无疑使法兰西银

行本身遭到破产的危险。但是，甚至连拿破仑第三也不会想到去

迫使法兰西银行按照对那些各种各样股份公司的私人股东提出的

９７３法 国 的 危 机



要求办理支付。不算小额款项，到１２月底须要办理支付的要求如

下：马德里工商业公司（路特希尔德家族）每股为３０美元，法美

航运公司每股为１０美元，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铁路公司每股为

３０美元，厄尔谢朗施铁工厂公司每股为２０美元，地中海铁路公司

每股为３０美元，奥地利铁路公司每股为１５美元，萨拉哥沙铁路

公司每股为１０美元，法国瑞士铁路公司每股为１０美元，Ｓｏｃｉéｔé

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ｅｔａｎｎｅｒｉｅｓ〔皮革厂总公司〕每股为１０美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

ｄｅｌａ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ｈｏｕｉｌｌｅｓ〔炼焦公司〕每股为１０美元，等等。

在本年年初，即将办理支付的有：希梅—马里恩堡铁路公司每股

为２０美元，伦巴第—威尼斯铁路公司每股为１２５美元，比利时

和南美洲各轮船公司每股为２０美元。根据１８５６年１１月３０日的

协定，１８５８年仅法国铁路的要求的总额就几乎有５０００万美元。毫

无疑问，存在着严重的危险，这就是由于这些沉重的负担，法国

在１８５８年会像英国在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那样遭到破产。不仅如此，德

国、瑞士和尼德兰的资本家还持有大宗的法国有价证券，当危机

在这些国家继续发展时，这些有价证券的大部分将会由它们的持

有人投入巴黎的交易所，不问任何价格来把它们变为现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５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２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２１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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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

  加尔各答寄出的最近一班邮件带来了一些详细报道，它们通

过伦敦的报纸传到了我们这里。根据这些报道，人们可以对科林

·坎伯尔爵士在勒克瑙的活动做出判断。既然英国报纸断言，这

个战功在战史上享有无上的光荣，我们不妨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

这个问题。

勒克瑙城位于古姆提河右岸，该河在这个地区是顺东南方向

流的。在离河２—３英里的地方，有一条几乎与它平行的运河，运

河穿过城市，在城市下方逐渐靠近古姆提河，在离城约１英里的

地方流入该河。在古姆提河两岸没有人群熙攘的街道，只有一些

宫苑和个别的公共建筑。在运河和古姆提河汇合的地方，在它们

的右岸即南岸，拉马蒂尼埃尔学院和迪尔库什宫苑并肩而立。在

运河的另一岸，但仍在古姆提河的南边，紧靠着河岸，首先是锡

康德尔巴格宫苑，再向西是兵营和军人餐厅２７４，然后是马提－马哈

尔（珍珠宫），它距离驻劄官官邸只有几百码远。驻劄官官邸矗立

在这一带唯一的高地上，它瞰制全城，有高墙围护，内有几座宫

殿和附属的房屋。这些建筑物以南就是人烟最稠密的市区，再向

南２英里是阿朗巴格宫苑。

驻劄官官邸所处的天然优势立即说明，为什么英国人能够坚

１８３



守官邸，抵抗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但是这件事实本身同时也

说明：奥德人是哪一种战士。的确，这些人多少受过欧洲军官的训

练而且拥有很多火炮，可是直到现在还攻不破欧洲人防守的唯一

的一道不堪一击的围墙，这种人，从军事观点来看，无非是些野人；

所以不管他们在数量上占多么大的优势，战胜他们并不能给军队

增添多少荣誉。还有另一件事实可以说明奥德人是最不堪一击的

敌人，那就是哈弗洛克不顾街垒和设有射孔的房屋等等，冲过了最

稠密的市区。他的损失的确很大，但这战斗行动连１８４８年最糟糕

的巷战也比不上！如果进行了真正的战斗，他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

中没有一个人能安然通过。显然，房屋根本没有加以防守，不然，要

想占领足以保证一条畅行通道那样多的房屋，就需要用几个星期。

至于哈弗洛克这样猛冲猛打表现了多少谋略，我们还无法判断；据

说，他是由于驻劄官官邸处于极严重的情况才被迫这样做的，还有

人举出其他的理由；但确实的情况却一点也不知道。

当科林·坎伯尔爵士抵达的时候，他带来约２０００名欧洲步

兵、１０００名锡克步兵、３５０名欧洲骑兵、６００名锡克骑兵、１８门骑炮

兵的火炮、４门攻城炮、３００名水兵和一些重海军炮，总共５０００人，

其中欧洲兵有３０００人。就数量来说，这支部队同曾经立过大功的

大多数英印军队不相上下；事实上，查理·纳皮尔爵士在征服信德

时所率领的野战部队恐怕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往往还要更少一

些。另一方面，这支部队中有大量欧洲人，而且所有的土著士兵都

属于印度最饶勇善战的民族，即锡克人，这就使得这支部队的内在

力量和团结程度比一般的英印军队强得多。我们上面已经说过，这

支部队的敌人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拼凑而成的民

兵，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诚然，奥德人被认为是下印度斯坦最

２８３ 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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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的部落，但这只是与那由于世界上最使人懒散的气候和世世

代代的压迫而精神面貌已被彻底摧残的怯懦的孟加拉人相对而

言。奥德人那样听任自己的国家被“海盗式”地并入东印度公司的

领地以及他们在起义期间的一切表现，无疑地使人认为，他们在勇

敢和智慧方面都赶不上西帕依。不错，有人告诉我们，数量弥补了

质量的不足。有些通讯的作者说，城里足有１０万奥德人。无疑，他

们在数量上比英国人多三倍或五倍，甚至可能还要多些；但是，和

这样的敌人作战，这一点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任何阵地只能由一定

数量的士兵防守；如果这些士兵决心要逃跑，即使在半英里内有比

这多三四倍的这样的英雄，也没有多大意义。毫无疑问，就是在这

些奥德人中间也曾出现不少个人英勇的例子。其中有些人也可能

勇猛如狮；但是，当守军中的那些乌合之众已逃走，这些人对于他

们已经无力防守的地方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似乎没有企图把所

有的人统一在共同的指挥之下；他们的地方首领只在自己的人中

间才享有威信，而首领们自己也不愿意服从任何人。

科林·坎伯尔爵士首先向阿朗巴格前进；然后，他没有像哈

弗洛克那样硬冲过市区，而是利用这位将军的经验，转向迪尔库

什和拉马蒂尼埃尔。１１月１３日，这些建筑物的围墙前面的奥德散

兵被肃清了。１５日开始攻击。敌人却非常疏忽大意，直到这时还

没有完成以堑壕加固迪尔库什的准备工作；迪尔库什立刻就被攻

下，没有遇到多少抵抗，拉马蒂尼埃尔也是如此。这两个阵地使

英国人掌握了运河线。敌人越过这个障碍，进行反攻，企图夺回

早晨丧失的这两个地点，但很快就被击退，并遭到严重的损失。１６

日，英军渡过运河，向锡康德尔巴格宫攻击。这里的堑壕比较好

些，因此坎伯尔将军慎重地利用炮兵攻打这个地点。等到防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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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被破坏以后，步兵向前冲锋，占领了该地。接着，另一个据点

萨穆克遭到３小时的炮击，按照坎伯尔爵士的说法，它是“经过

他亲眼见过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之后”才被攻下的，一位聪明的

战地记者补充说：“很少有人像这位将军这样，见过这么多激烈的

战斗。”我们倒想知道，坎伯尔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些战斗。肯定不

是在克里木，因为他在阿尔马河会战２７５后就在巴拉克拉瓦过着安

静的生活；他手下只有一个团参加了巴拉克拉瓦会战，而参加因

克尔芒会战的，一个团也没有。

１７日，炮兵对准通往驻劄官官邸道路上的下一个阵地——兵

营和军人餐厅轰击。炮击继续到３点钟，然后步兵攻占了这个地

区。逃跑的敌人受到猛烈的追击。在进攻的军队和驻劄官官邸之

间还剩下一个阵地———马提－马哈尔。黄昏前，这个阵地也被

攻下，与警备部队的联系完全恢复了。

当然，坎伯尔选择了比较容易打通的路线，在他的队伍开始

进攻之前利用重炮摧毁据点，他在这方面所表现的谋略是值得赞

许的。但是英军在这次战斗中具有以训练有素的、服从于一位指

挥官的士兵来对付根本无人指挥的半野人的有利条件，而我们也

看到，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他们非不得已不让自己的

士兵冒险。只要还有目标需要破坏，他们就不断地使用炮兵。毫

无疑问，他们是勇敢作战的；但是值得赞扬的是他们的小心谨慎。

对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伤亡的人数。虽然士兵伤亡人数尚

未公布；但是在军官中仅死５人，伤３２人。在５０００人的军队中，

军官至少应当有２５０到３００名。英国军官当然是从不吝惜自己的

生命的。给自己的部下树立英勇的榜样，常常是他们所知道的唯

一职责。但是，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知道需要牺牲

６８３ 弗·恩格斯



极多的人才能攻占的这种阵地上连续进行了三天的战斗，损失却

只有八分之一或九分之一，这就谈不上是激烈的战斗了。从英国

的历史上举一个例子来看，与滑铁卢会战时的乌古蒙和拉埃桑特

的防御战２７６对照一下，在印度的这些战斗全部加起来又算得了什

么呢？现在把每一次小接触都说成是酣战的通讯作者们，对于使

一方丧失一半兵力而另一方丧失三分之一兵力的博罗迪诺会

战２７７，又将怎样说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４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３０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２３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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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 国 的 贸 易

  在英国议会最近举行的非常会议上，得比勋爵在上院宣布：最

近三年以来，英国进口价值已超过英国出口价值１６０００万英镑。这

项声明在议会外面引起了争论，有些人向贸易大臣奥尔德利的斯

坦利勋爵征询得比勋爵的说法是否正确。贸易大臣在写给征询者

的一封信中这样回答道：

“得比勋爵在上院说，最近三年以来，我国进口价值已超过我国出口价值

１６０００万英镑，是不对的，得比勋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所取的进口总

值包括了我国从殖民地和外国的全部进口，但是在出口总值中却没有把我们

从殖民地和外国购来的商品的再出口计算在内。所以得比勋爵的计算是：

英 镑

  进 口 ４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出 口 ３０８００００００…………………………………………

        差 额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实应当是：

英 镑

  进 口 ４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出 口 ３７１００００００…………………………………………

        差 额 ９７００００００”…………………………

  贸易大臣为了证实这段话，又把１８５５年、１８５６年和１８５７年

联合王国的进出口价值作了比较。我们把这份在伦敦各家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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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的最有趣的文件印在后边①。首先，我们会看到，可以赋予

这些统计数字以一种能证实得比勋爵的说法的形式，即：

英 镑

全部进口 ４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英国货的出口 ３０８００００００…………………………………

进口超过英国货的出口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外国货的再出口 ６３００００００………………………………

大不列颠入超 ９７００００００…………………………………

  因此，外国货的进口确实比英国货的出口超过了１６０００万英

镑，除了外国货的再出口６３００万英镑以外，按照贸易大臣本人的

说法，英国入超９７００万英镑，也就是在１８５５年、１８５６年和１８５７

年三年中，每年平均入超３２００多万英镑。不久前伦敦“泰晤士报”

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埋怨道：“实际上，最近五六年以来我国一直

有亏损，而我们只是现在才发现。”但是，造成这些亏损的原因并不

是进口超过了出口，而是一大部分出口货所具有的特殊性质。

问题在于：再出口中有一半都是外国原料，它被外国工业用

来加剧不利于英国工业利益的竞争，并且有一部分又以制成品形

式回到英国人手中，供他们国内的消费。但是，必须考虑到的决

定性因素是，大陆工业的竞争所造成的原料的大量再出口，使原

料价格高涨到几乎要完全吞没英国工厂主的利润。以前，我们曾

在这种意义上对英国棉织工业发表过一些意见。既然现在英国毛

织工业地区工业危机最猖獗，企业不断倒闭，既然伦敦报纸竭力

向公众隐瞒这一切，在这里就不妨援引一些数字来说明欧洲大陆

９８３英 国 的 贸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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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工厂主为了羊毛而与英国工厂主展开了多么激烈的竞争，这

场竞争使这种原料的价格空前高涨，涨风毁灭了工厂主，同时也

助长了目前对这种商品的大量投机。下面这个表包括最近五年中

每一年的前九个月的材料：

进口（单位：磅）

年份 从外国 从殖民地 总 计

１８５３ ３７５６８１９９…………… ４６２７７２７６ ８３８４５４７５

１８５４ ２７００６１７３…………… ５０１８７６９２ ７７１９３８６５

１８５５ １７２９３８４２…………… ５３８９６１７３ ７１１９００１５

１８５６ ２２３７７７１４…………… ６２１４８４６７ ８４５２６１８１

１８５７ ２７６０７３６４…………… ６３０５３１００ ９０６５７４６４

出口（单位：磅）

年份 向外国 向殖民地 总 计

１８５３ ２４８０４１０…………… ４３４３１６６ ６８２３５７６

１８５４ ５９９３３６６…………… １３１１７１０２ １９１１０４６８

１８５５ ８８６０９０９…………… １２９４８５６１ ２１８０９４７０

１８５６ ５５２３３４５…………… １７４３３９５８ ２２９５７３０３

１８５７ ４５６１０００…………… ２５０６８７８７ ２９６２９７８７

  因此，英国国内消费的外国羊毛和殖民地羊毛的数量就表现

为下述数字：

羊毛（单位：磅）

年份

１８５３ ７７０２１８９９………………………………………………

１８５４ ５８０８３３９７………………………………………………

１８５５ ４９３８０５４５………………………………………………

１８５６ ６１５６８８７８………………………………………………

１８５７ ６１０２７６７７………………………………………………

  另一方面，英国国产羊毛的出口量是：

０９３ 卡·马克思



年份 磅 数 

１８５３ ４７５５４４３………………………………………………

１８５４ ９４７７３９６………………………………………………

１８５５ １３５９２７５６………………………………………………

１８５６ １１５３９２０１………………………………………………

１８５７ １３４９２３８６………………………………………………

  如果从联合王国进口的外国羊毛的总数中，先减去向国外再

出口的数量，再减去英国羊毛的出口数量，就可以得出英国国内

消费的外国羊毛的实际数量：

年份 磅 数 

１８５３ ７２２６６４５６………………………………………………

１８５４ ４８６０６００１………………………………………………

１８５５ ３５７８７７８９………………………………………………

１８５６ ５００２９６７７………………………………………………

１８５７ ４７５３５２９１………………………………………………

  这就是说，联合王国进口的殖民地羊毛从１８５３年前九个月的

４６２７７２７６磅增加到１８５７年同一时期的６３０５３１００磅，各种羊毛的

进口总额在那两个同样的时期从８３８４５４７５磅增加到９０６５７４６４

磅，然而欧洲大陆上对羊毛的需求大有增长，以致英国国内消费

的外国羊毛和殖民地羊毛的数量在这五年中从１８５３年的

７７０２１８９９磅缩减到１８５７年的６１０２７６７７磅；如果再计入英国羊毛

的出口量，就可以得出一个总的缩减数字，即从１８５３年的

７２２６６４５６磅缩减到１８５７年的４７５３５２９１磅。如果注意到伦敦“泰

晤士报”一篇金融论文中所揭示的事实，即联合王国在增加羊毛

出口的同时增加着大陆毛织品特别是法国毛织品的进口，那末这

里所说的这些情况的意义就变得更明白易晓了。

根据奥尔德利的斯坦利勋爵所提供的数字，我们编制了以下

这个表格，说明与大不列颠通商各国的出超或入超的程度：

１９３英 国 的 贸 易



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和１８５７年对英国的贸易出超

英 镑

１ 美国 ２８５７１７６４…………………………………………

２ 中国 ２２６７５４３３…………………………………………

３ 东印度 １９６０５７４２………………………………………

４ 俄国 １６６４２１６７…………………………………………

５ 普鲁士 １２８４２４８８………………………………………

６ 埃及 ８２１４９４１……………………………………………

７ 西班牙 ７１４６９１７…………………………………………

８ 英属西印度 ６９０６３１４……………………………………

９ 秘鲁 ６２８２３８２……………………………………………

１０ 瑞典 ５０２７９３４……………………………………………

１１ 古巴和波多黎各 ４８５３４８４………………………………

１２ 毛里求斯岛 ４６７２０９０……………………………………

１３ 新不伦瑞克 ３４３１３０３……………………………………

１４ 丹麦 ３３９１１４４……………………………………………

１５ 锡兰 ３１３４５７５……………………………………………

１６ 法国 ２６９６２９１……………………………………………

１７ 加拿大 １８０８４５４…………………………………………

１８ 挪威 １６８６９６２……………………………………………

１９ 非洲（西部） １４３２１９５…………………………………

２０ 葡萄牙 １２８３０７５…………………………………………

２１ 双西西里王国 １０３０１３９…………………………………

２２ 智利  ６９３１５５…………………………………………

２３ 布宜诺斯艾利斯  １０７６７６……………………………

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和１８５７年对英国的贸易入超

英 镑

１ 汉撒城市 １８８８３４２８……………………………………

２ 澳大利亚 １７７６１８８９……………………………………

３ 土耳其 ６９４７２２０…………………………………………

４ 巴西 ７１３１１６０……………………………………………

５ 比利时 ２２１４２０７…………………………………………

６ 荷兰 １６００９０４……………………………………………

７ 好望角  ５９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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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是英国在三年中进口比出口超过９７００万英镑的事实，还决

不能作为英国人目前叫嚷“他们每年在贸易中亏损３３００万英镑”、

他们的贸易只是对外国有利的根据。对英国在世界各地大量的和

日益增长的投资，必须支付利息、股息和利润，这些钱有很大一

部分必须以外国产品的形式寄回英国，因而使英国的进口量扩大。

除了与出口相应的进口以外，还必须有不是为了支付所提供的商

品、而是作为资本收益的额外的进口。因此，一般说来，所谓贸

易差额应该对外国说来总是出超，对英国说来总是入超，因为世

界各国每年不仅要向英国偿付货款，而且还要支付所欠英国债务

的利息。上述数字唯一可能使英国真正感到不安的，是英国显然

不能在国内为它的巨额资本找到足够广阔的场所，因而不得不愈

来愈大量地出借这些资本，并且像处于衰落时代的荷兰、威尼斯

和热那亚那样，亲手为自己的竞争者锻造武器。英国为了给它的

剩余资本寻找投资场所而放出大量贷款，必然会助长别国的投机，

这样就无异于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财富而拿这笔财富去冒险。

英国被迫向其他工业国例如欧洲大陆借出大量贷款，就是自己向

它的工业竞争者提供与它争夺原料的资金，因而也就是自己为自

己的工厂抬高原料价格。英国工厂主因此只剩下很微薄的利润，并

且，由于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与世界工场的垄断地位有密切联系，

必须经常比其他国家卖得更便宜，这种很微薄的利润还要减少。但

是，这种利润的减少从工人工资的削减和国内贫困现象的迅速增

长得到了补偿。这就是英国为自己的工商业优势而付出的自然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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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和１８５６年联合王国从一些主要外国和

英属领地进口和向这些地方出口的价值对照表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计 算 价 值

联 合 王 国
产 品 的 申
报 价 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计算价值

合   计

（单位：英镑）

外  国

俄 国………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４２５２２８８
４７８１６９
１１５６１９２４

５４３０１
— 

１５９５２３７

１９３７８
— 

１７７５６１７

７４０３９
— 

３３７０８５４

瑞 典………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２５０９５３９
３３２５１７１
２０３１８６１

３３４５１８
５４５３８４
６２９６９７

２４９７９２
２７９５１５
３００７９５

５８４３１０
８２４８９９
９３０４９２

挪 威………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３６９４４０
１０９９６４２
９４７９３４

４０２２９０
４８７４００
４８８４８９

１０６２４４
１０２５５１
１４３０８０

５０８５３４
５８９９５１
６３１５６９

丹 麦………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２７０６１８６
３０８６９７９
２２０１８３１

７５８２２８
７５６９６７
１０３３１４２

２３００１０
２６０６２４
３５２１７３

９８８２３８
１０１７５９１
１３８５３１５

普鲁士………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９０５５５０３
１０２４２８６２
４５３４８１５

７９８４３４
１１０００２１
９３３７１５

１７１７２８５
２０１６６５０
６２４９０８

２５１５７１９
３１１６６７１
１５５８６２３

汉撒城市……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６２２１５２４
４８１６２９８
５３０２７３９

７４１３７１５
８３５０２２８
１０１３４８１３

２７２０２７４
３３４４４１６
３２６０５４３

１０１３３９８９
１１６９４６４４
１３３９５３５６

荷 兰………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６７３１１４１
６４６０９３２
７４３３４４２

４５７３０３４
４５５８２１０
５７２８２５３

２３２０８７７
２６１１７６７
２４３４２７８

６８９３９１１
７１６９９７７
８１６２５３１

比利时………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３６３１１６１
２５３３７３２
２９３６７９６

１４０６９３２
１７０７６９３
１６８９９７５

１９４８７４０
２２３９５１４
２３２３０４２

３３５５６７２
３９４７２０７
４０１３０１７

法 国………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０４４７７７４
９１４６４１８
１０３８６５２２

３１７５２９０
６０１２６５８
６４３２６５０

３２１６１７５
４４０９２２３
４０３８４２７

６３９１４６５
１０４２１８８１
１０４７１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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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计 算 价 值

联 合 王 国
产 品 的 申
报 价 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计算价值

合   计

（单位：英镑）

西班牙………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３５９４５０１
４７９９７２８
３６４５０８３

１２７０４６４
１１５８８００
１７３４４８３

１６５６４２
１３５１９２
３７７８２０

１４３６１０６
１２９３９９２
２１１２３０３

古巴和波
 多黎各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３３６９４４４
２３３２７５３
２６５４５８０

１０７３８６１
１０７７７４５
１３９８８３７

４７２７
２２９３３
２５１９０

１０７８５８８
１１００６７８
１４２４０２７

葡萄牙………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２１０１１２６
１９６２０４４
２１６４０９０

１３７０６０３
１３５０７９１
１４５５７５４

１４８９９７
１８４５８０
４３３４７０

１５１９６００
１５３５３７１
１８８９２２４

双西西里王田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４１１４５７
１２８１９４０
１５０５５８２

５６３０３３
９２１２２０
１２０２１８３

１０９２５８
１７５２２１
１９７９２５

６７２２９１
１０９６４４１
１４００１０８

土耳其本部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２２１９２９８
２２９４５７１
２３８３０２９

２７５８６０５
５６３９８９８
４４１６０２９

３１７４７６
４１９１１９
２９１９９１

３０７６０８１
６０５９０１７
４７０８０２０

埃 及………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３３５５９２８
３６７４６８２
５７５３５１８

１２５３３５３
１４５４３７１
１５８７６８２

１１３８９５
１１７２３５
４３１５１

１３６７２４８
１５７１６０６
１６３０８３３

美国（包括加
 利福尼亚）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２９７９５３０２
２５７４１７５２
３６０４７７７３

２１４１０３６９
１７３１８０８６
２１９１８１０５

９２３０３４
７４４５１７
６９８７７２

２２３３３４０３
１８０６２６０３
２２６１６８７７

巴 西………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２０８３５８９
２２７３８１９
２２２９０４８

２８９１８４０
３３１２７２８
４０８４５３７

１１９９８２
１２８５５０
１７９９７９

３０１１８２２
３４４１２７８
４２６４５１６

布宜诺斯
 艾利斯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２８５１８６
１０５２０３３
９８１１９３

１２６７１２５
７４２４４２
９９８３２９

３２５６５
２６３８３
４３８９２

１２９９６９０
７６８８２５
１０４２２２１

智 利………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３８０５６３
１９２５２７１
１７００７７６

１４２１８５５
１３３０３８５
１３９６４４６

４３５８９
５６６８８
６４４９２

１４６５４４４
１３８７０７３
１４６０９３８

５９３英 国 的 贸 易



（续）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计 算 价 值

联 合 王 国
产 品 的 申
报 价 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计算价值

合   计

（单位：英镑）

秘 鲁………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３１３８５２７
３４８４２８８
３０４８６９４

９４９２８９
１２８５１６０
１０４６０１０

２２２３６
６０２７８
２６１５４

９７１５２５
１３４５４３８
１０７２１６４

中国（包括
 香港）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９１２５０４０
８７４６５９０
９４２１６４８

１０００７１６
１２７７９４４
２２１６１２３

２６４００
２６０５２
７０６１１

１０２７１１６
１３０３９９６
２２８６７３４

非洲西岸（不
 包括英国领
 地和法国领

 地）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５２８８９６
１５１６７２９
１６５７３７５

６４６８６８
８３９８３１
６６６３７４

１７４０７３
２１９８２７
２２３８４２

８２０９４１
１０５９６５８
８９０２１６

外国总计……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１８２３９５５４
１０９９５９５３９
１２９５１７５６８

６３８００６０５
６９５２４４７５
８３３２７１５４

１５６４５６１２
１８７１０７４９
２００３５４４２

７９４４６２１７
８８２３５２２４
１０３３６２５９６

英国领地

加拿大………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４００７０５２
２２９６２７７
３７７９７４１

３９５７０８５
１５１５８２３
２４１８２５０

１８０５６９
９０２９８
１２３５９１

４１３７６５４
１６０６１２１
２５４１８４１

新不伦瑞克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２０７９６７４
４３７９０４１
１８９１７０７

８６３７０４
３７０５６０
５７２５４２

４０２７３
２７７１８
３４３２２

９０３９７７
３９８２７８
６０６８６４

英属西印
 度群岛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３９７７２７１
３９７８２７８
４１５７０９８

１８７０６７４①

１３８９９９２
１４６２１５６

１６６６９０
１３６０２２
１８０７９９

２０３７３６４
１５２６０１４
１６４２９５５

英属圭亚那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６３６２６７
１４９１９３５
１４１８２６４

—②  
４２１３９８
４１１２４１

３１７７９
３５１８９
４１２４８

３１７７９
４５６５８７
４５２４８９

６９３ 卡·马克思

①

② 已计入西印度。

包括英属圭亚那。



（续）

国   家 年份

进  口 出  口  价  值

进口的实际
计 算 价 值

联 合 王 国
产 品 的 申
报 价 值

外国和殖民
地产品的实
际计算价值

合   计

（单位：英镑）

澳大利亚的

 英国移民区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４３０１８６８
４５００２００
５７３６０４３

１１９３１３５２
６２７８９６６
９９１２５７５

１４７４６３４
９４２６５９
１７５９８１４

１３４０５９８６
７２２１６２５
１１６７２３８９

英属东印度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０６７２８６２
１２６６８７３２
１７２６２８５１

９１２７５５６
９９４９１５４
１０５４６１９０

４９３１５４
４０４３２１
４７８３２８

９６２０７１０
１０３５８４７５
１１０２４５１８

锡 兰………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５０６６４６
１４７４２５１
１３０４１７４

３８２２７６
３０５５７６
３８８４３５

３１２２８
２０３２１
２２６６０

４１３５０４
３２５８９７
４１１０９５

毛里求斯岛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６７７５３３
１７２３８０７
２４２７００７

３８３２１０
３０３１７３
４２０１８０

１７９３６
１４７７２
１６９７７

４０１１４６
３１７９４５
４３７１５７

好望角和英国

 南非洲领地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６９１３５２
９４９６４０
１５０２８２８

９２１９５７
７９１３１３
１３４４３３８

６３３０９
４５４３７
７３１２７

９８５２６６
８３６７５０
１４１７４６５

英国领地总计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３４１４９４９９
３３５８３３１１
４３０２６５８６

３３３８４１２１
２６１６３６１０
３２４９９７９４

２９９０７５４
２２９２４６６
３３５７９６３

３６３７４８７５
２８４５６０７６
３５８５７７５７

外国和英国
 领地总计

…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

１５２３８９０５３
１４３５４２８５０
１７２５４４１５４

９７１８４７２６
９５６８８０８５
１１５８２６９４８

１８６３６３６６
２１００３２１５
２３３９３４０５

１１５８２１０９２
１１６６９１３００
１３９２２０３５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３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２３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７９３英 国 的 贸 易



弗·恩格斯

勒克瑙的解救

  我们终于得到科林·坎伯尔爵士关于解救勒克瑙的正式报

告。这个报告在各方面证实了我们根据这次战斗行动的最早的非

官方报道所做的结论①。奥德人的抵抗不堪一击，从这个文件中可

以看得更加明显，而另一方面，坎伯尔本人所引以自豪的似乎更

多的是他个人指挥的高明，而不是他或他的军队所表现的任何非

凡的英勇。这个报告说，英军兵力约５０００人，其中步兵３２００人，

骑兵７００人，其他为炮兵、水兵、工兵等。如同以前所报道的，战

斗行动是以对迪尔库什的进攻开始的。这个宫苑经过短时间的战

斗后被攻下。“损失微不足道。敌人由于迅速退却，损失也很轻微。”

在这种情形下，确实没有机会表现英勇精神。奥德人退却非常仓

卒，甚至来不及利用拉马蒂尼埃尔附近地形所提供的新防线，就

一下子通过了这个地区。比较顽强的抵抗的最初表现是在锡康德

尔巴格。这是一个由开有射孔的高大围墙围护着的、长宽各１２０码

的方形阵地，在相距约１００码的地方有一个设防的村庄作为侧防。

在这里，坎伯尔采用了他那虽非勇敢但却谨慎的作战方法。重炮

和野炮集中火力对这个宫殿的围墙进行轰击，一个旅攻打设防的

８９３

① 见本卷第３８１—３８７页。——编者注



村庄，同时另一个旅把试行出击的敌人打回去。防御是很差的。像

刚才所说的那两个可以相互以火力支援的筑有工事的阵地，即使

由很普通的士兵，或者甚至由虽然勇敢但毫无训练的起义者防守，

通常也需要相当大的努力才能攻下。但是这次似乎抵抗既不勇敢，

动作又不配合，甚至连一点合乎常识的东西都没有。没有任何报

道提及防守者曾使用过炮兵。村庄（显然只有很少几户人家）一

攻而下。在围墙外的部队，不费什么力气就被打散了。这样，锡

康德尔巴格很快就被完全孤立起来。经过一小时的炮击以后，有

一处围墙被破坏，苏格兰团的士兵便闯进这个缺口，消灭了所有

的防守者。据科林·坎伯尔爵士说，在那里约有２０００个土人被杀。

下一个据点是夏纳治夫，这个阵地四周有围墙，设有防御工

事，有一座清真寺作为多面堡；它又是那些虽然勇敢但没有受过

充分训练的部队的任何一个指挥官所求之不得的那种阵地。在三

个小时的炮击使围墙遭到破坏以后，这个地点就被攻下。次日，１１

月１７日，攻打军人餐厅。这是周围有土墙和由１２呎宽的陡壕环

绕的一群建筑物，换句话说，这是壕沟不大、胸墙的厚度和高度

都成问题的很平常的野战工事。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阵地在坎伯

尔将军看来似乎是很难攻取的，因为他立即决定先给炮兵以充分

时间摧毁这个阵地，然后再发起攻击。于是，炮击继续了整整一

个上午，一直到下午３时，才出动步兵，一举夺取了阵地。总之，

在这里也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在通往驻劄官官邸路上的奥德人

的最后一个据点马提－马哈尔，被炮轰了一个小时，打开几个缺口以

后，便不费力气地被攻下来。这样就结束了解救警备部队的战斗。

整个战斗行动都带有这样一种性质：训练有素、配备有足够的

军官、习惯于作战并且具有一般勇气的欧洲军队，进攻一群既未受

９９３勒克瑙的解救



过任何训练，又没有军官，也没有作战经验，甚至没有足够的武器，

并且还由于感到敌人有双重优势——士兵对平民和欧洲人对亚洲

人的优势——而丧失了勇气的犹如乌合之众的亚洲人。我们看到，

科林·坎伯尔爵士似乎无论在哪里都没有遇到敌人炮兵的抵抗。

往下，根据英格利斯准将的报告，我们还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起

义军一定根本没有火器：并且如果确实有２０００土人在锡康德尔巴

格被屠杀，那末很显然，他们一定没有配备什么武器，否则，哪怕最

胆小的人也能抵抗住一个进攻的纵队，守住这个阵地。

另一方面，坎伯尔将军在指挥战斗方面所表现的战术修养是

很值得称赞的。他一定了解到，由于敌人没有炮兵，他的前进是

不会遇到抵抗的；因此他充分利用了这个兵种来为他的纵队的攻

击扫清道路。对锡康德尔巴格及其侧防工事的攻击是进行这种战

斗的范例。同时，当他一弄清防御微弱无力时，他就对这种敌人

不再客气；只要围墙上一打开缺口，他就立即出动步兵。一般地

说，从在勒克瑙作战之日起，科林·坎伯尔爵士就可以归入将帅

之列；在此以前，他只是一名大兵而已。

勒克瑙解围后，我们终于得到一份叙述驻劄官官邸被围期间

所发生的事件的文件。继亨·劳伦斯爵士之后担任指挥的英格利

斯准将，向总督提出了报告。根据乌特勒姆将军的说法和英国报

纸的ｕｎｉｓｏｎｏ〔一致意见〕，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英雄行为的范例，

的确，因为据说，这种勇敢顽强的精神，这种不辞劳苦、不畏困

难的毅力是从来不曾见到过的，这次勒克瑙的防御在抵御围攻的

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英格利斯准将的报告告诉我们，６月３０日，

英军曾出击当时正好在驻劄官官邸周围集中的土兵，但是被击退，

损失惨重，以致他们不得不立即只限于防守官邸，甚至把附近一

００４ 弗·恩格斯



批存放有２４０箱火药和６００万发枪弹的建筑物也放弃和炸毁了。

敌人立即包围了官邸；攻占并加固了与它毗邻的一些建筑物（有

些距防御工事不到５０码），这些建筑物是先前亨·劳伦斯爵士不

听工兵的劝告而拒绝予以拆毁的。英军防御工事的胸墙到这时还

没有全部修筑好，只有两个炮兵连的阵地可以投入战斗；但是尽

管８０００人“不间断地”以可怕的连续的火力“同时向阵地”射击，

英军还是迅速完成了工事的构筑，设置了３０门火炮。这种可怕的

火力一定是漫无目标的乱射，绝对够不上英格利斯将军所称的准

确射击，不然的话，约有１２００人防守的官邸中还会有一个人幸存

吗？为了证实这次射击的可怕而举出的事例，如呆在被认为隐蔽

严密的地方的妇女、儿童和伤员被打死，是很不成功的例子，因

为这种情况正是在敌人的火力不是对准一定的目标而是对准整个

防御工事，因而从来不会杀伤真正的防守者时最容易发生的。７月

１日，劳伦斯受了致命伤，英格利斯继任指挥。这时敌人在阵地上

有２０到２５门火炮，“都配置在我们的周围”。这对防守来说是很

幸运的，因为如果敌人集中火力对垒墙的一点或两点射击，阵地

很可能被攻占。这些火炮中有一部分配置在“我们自己的重炮射

击不到”的地点。而由于驻劄官官邸位于高处，进攻者配置在这

些地点的火炮就不可能射到垒墙，而只能射到驻劄官官邸内建筑

物的顶部；这对于防守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不会引起很大的损

害，而如果用这些火炮来轰击胸墙或街垒，是会收到大得多的效

果的。总之，看来双方的炮兵都使用得很糟，否则，像这样短距

离的炮击，会由于相互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而很快停止下来的。但

是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形，这一直是个谜。

７月２０日，奥德人在胸墙下进行了一次爆破，但胸墙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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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炸坏。紧接着，两支主要的队伍进行强攻，同时在其他地段上

进行了佯攻。但是警备部队一开火，就把他们打退了。８月１０日，

又进行了一次爆破，炸开了一个缺口，

“从这里可以秩序井然地通过整整一个团。一个纵队在两翼助攻下向缺

口攻击，但是只有少数最坚决的敌人才到达了缺口”。

这些为数不多的敌人很快被警备部队的侧射火力击毙，而这

时在两翼上进攻的一群未受训练的敌人被手榴弹和几次步枪齐射

火力击退。８月１８日，进行了第三次爆破，又炸开了一个缺口，但

接着发起的强攻比以前几次更软弱无力，很容易地就被打退了。最

后一次爆破和强攻是在９月５日发生的，但是攻击又在手榴弹和

步枪火力下被打退了。自此以后，一直到援军开来时为止，围攻

似乎变成了简单的封锁，只是断断续续有步枪和火炮的射击。

这真是一次不寻常的战斗。由勒克瑙及其周围地区居民组成

的５万人或者甚至更多的人群，其中还可能包括５０００或６０００名

受过训练的士兵，把１２００或１５００名欧洲人封锁在勒克瑙的驻劄

官官邸，企图迫使他们投降。封锁者竟然如此束手无策，以致虽

然截断了警备部队与康波尔的联络，但显然始终未能使他们的补

给完全断绝。这种所谓“围攻”无非是亚洲的愚昧和粗野以及在

欧洲人统治时期得来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的一种混合物而已。显

然，在奥德人中间；有一些炮兵和工兵人员知道如何设置炮位，但

是他们的工作看来只限于构筑防避敌人炮火的掩蔽工事。看来，他

们甚至把构筑掩蔽工事的方法改进到这种程度，以致使他们的炮

台不仅对于射手们是十分安全的，而且对于被围者也是十分无害

的，因为在这样的掩蔽工事里，没有一门炮能够有效地射击。这

些火炮也没有好好地射击过，否则怎样解释这样罕见的事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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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劄官官邸内的３０门火炮和官邸外的２５门火炮彼此在极近的距

离（有些甚至不超过５０码）相互射击，可是我们却没有听说有火

炮被打坏或者一方迫使另一方停止射击？至于说步枪射击，我们

首先要问：８０００名土著士兵在英军炮台附近的步枪射程以内占领

阵地而没有被炮兵击退，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他们果真在那里占

领了阵地，那末他们为什么没有把所有的防守者打死打伤呢？尽

管如此，人们还是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确在那里保有阵地并且夜

以继日地射击，而且不管有这一切情况，在６月３０日以后最多只

可能有５００人并且不得不承担抵抗围攻的全部重担的第三十二

团，在围攻结束时仍然有３００人！这不是完全抄袭那个开往普鲁

士时有军官８８名和士兵１８１５名的“第四（波兰）团最后有１０人

生还”的故事，又是什么呢？英国人说得非常正确，像勒克瑙这

样的战斗是从来没有过的，——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尽管英格

利斯的报告语气谦逊，表面看来并不虚夸，但是他的一些奇怪的

说法，如火炮配置的位置使人无法还击，８０００名士兵日夜射击而

没有任何效果，有５万起义者封锁他，子弹飞到根本没有必要去

的地方而造成了损伤，敌人非常坚决地进行攻击，然而总是毫不

费力就被打退，——所有这些说法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报告

显然过于夸大，一点都经不起公正的批评。

但是被围者一定经受了异乎寻常的困难吧？请听：

“土著仆役不敷用，这也是严重困苦的根源。有些太太不得不自己照管孩

子，甚至自己洗衬衣，自己烹调简单的饭食而完全没有人帮忙。”

可怜的勒克瑙的太太们！固然，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旦

夕之间就改朝换代，革命和经济破产使一切人生幸福都变得异常

飘摇不定，要是我们听说其一位旧日王后不得不亲自缝补甚至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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袜子，更不用说亲自烹制羊肉饼，我们是不会深表同情的。但是问

题是一位英印夫人，是退伍军官、印度政府官员、商人、办事员或冒

险家的那一大批姊妹、表姊妹或侄女当中的一个，是那每年，或者

更确切地说，在爆发起义前每年直接从寄宿学校送到印度广大的

婚姻市场上去（和漂亮的切尔克斯女人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市场上

去是同样鲁莽而且常常是更不情愿）的女郎中的一个，——只要一

想到这样一位太太不得不亲自洗衬衣，亲自烹调简单的饭食而完

完全全没有人帮忙，你就会火上心来！完全没有“土著仆役”，唉，还

得自己照管孩子！真是气人，真是还不如在康波尔的情形哪①！

围攻驻劄官官邸的人群也可能有５万人，但其中绝大部分显

然不可能有火器。８０００名“准确的射手”可能有火器，但是他们

的武器怎样，他们是些什么样的射手，从他们的射击效果就可以

看出。事实证明，他们的２５门火炮使用得非常糟糕。掘壕和射击

一样，毫无目的。攻击甚至连侦察动作都够不上。围攻者的情形

就是这样。

被围者的毅力值得大大称赞，他们坚持了大约五个月，而且

在这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得到英军的任何消息。他们战斗着，

存着万一的希望，正像必须以尽可能更高的代价献出自己的生命

并且保护妇孺免遭亚洲人残杀的人们所应当做的那样。的确，他

们的坚定和顽强应得到应有的评价。但是在知道了威勒尔在康波

尔投降的结局以后，谁还会有另外的做法呢？

至于想把勒克瑙的防御说成是一件英勇作战的无可比拟的范

例，那简直是可笑的，尤其是在读了英格利斯将军不高明的报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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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更是如此。警备部队所受的艰苦也无非是缺乏可以抵御恶劣气

候的房舍（但气候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疾病）；至于食粮，那末最坏的

也不过是“粗劣的牛肉和更粗劣的面粉”，比欧洲被围困的士兵所

常吃的饭菜要好多了！只须把这次勒克瑙对一群愚昧无知的野蛮

人的防御与１８３２年安特卫普的防御或者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威尼斯

附近马尔格腊堡垒的防御２７８比较一下就很清楚了，更不用说塞瓦

斯托波尔，托特列本将军在那里遇到的困难比英格利斯将军遇到

的困难要大得多。围攻马尔格腊堡垒的是奥地利最优秀的工兵和

炮兵，而防守它的是一支新征入伍的人数不多的部队；守军有五分

之四没有避弹所；低洼的地势引起了疟疾，这比印度的气候更危

险；将近１００门火炮对堡垒进行射击，并且在最后三天的炮击中每

分钟发射４０发炮弹。尽管如此，堡垒还是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如果

不是奥军占领了一处重要的阵地，迫使防守者退却的话，一定还能

坚持更长的时间。或者以但泽的例子来说，拉普率领由俄国撤回的

法军残部，在这里坚守了十一个月２７９。实际上拿现代任何一次像样

的围攻作例子，你都会发现，虽然被围者所面临的众寡悬殊的局面

丝毫不亚于这次勒克瑙的情形，但是他们却施展了更大的本领，表

现了更高的士气，在胆略和毅力方面也毫不逊色。

奥德的起义者虽然在战场上不堪一击，但在坎伯尔到来后立

刻表现出民族起义的力量。坎伯尔马上看出，用他的兵力不但不能

攻击勒克瑙市区，而且也守不住自己的阵地。这是极其自然的，而

且只要仔细研究过法军在拿破仑时代入侵西班牙的史实的人，都

一定能理解这种情形。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

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防守城市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因此，坎伯

尔和组织进攻时一样精心地布置了撤退。他还攻占了驻劄官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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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几处阵地。他这样做是为了欺骗敌人，不让他们看出他的企

图，发觉退却的准备。除了一支不大的预备队外，整个军队都被大

胆地（对付这种敌人完全可以这样）分散配置在前哨线上，在前哨

线掩护下撤退妇女、伤病员和辎重。这一预备行动一完成，被派出

的前哨就撤回来，逐渐集中成较大的部队，而其中最前面的部队则

通过后一道前哨线退到后方组成预备队。这次调动自始至终有条

不紊地实现了，没有受到起义者的任何干扰。除了留在阿朗巴格的

一小支由乌特勒姆率领的警备部队外（暂时还不清楚这样做的目

的何在），整个军队就这样撤出奥德王国，开往康波尔。

在这个期间，康波尔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凸角堡

英雄”温德姆２８０——又是一位据说已经以个人的非凡英勇证明了

自己的军事才能的军官，——于２６日击溃了瓜廖尔部队的前卫，

但是在２７日他自己却遭到惨败；他的兵营被攻占和焚毁，而他本

人不得不躲在威勒尔使用过的康波尔的古堡中。２８日，起义者攻

击这个阵地，但是被击退了，而在６日，坎伯尔击溃了他们，自

己几乎未受任何损失，缴获了他们所有的火炮和辎重并追击了１４

英里。关于所有这些行动的详细报道目前还很缺乏，但是有一点

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印度起义还远未被镇压下去，虽然英军大部

分甚至全部增援部队已在印度登陆，但是他们几乎莫名其妙地都

消失了。大约有２万人在孟加拉登陆，可是现在作战的部队仍然

不比攻占德里的时候多。这里有点不妙。很可能，气候使新开来

的部队受到极大的消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１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２３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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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即将发行的印度公债

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２日于伦敦

  因大量资金从通常的生产性使用领域抽出来从而转入证券市

场而造成的伦敦金融市场上的兴隆气象，最近两周以来由于可能

即将发行８００万或１０００万英镑的印度公债而略微减色了。将在英

国举借、并且议会在２月间一开会即应予以核准的这项公债，目

的是为了满足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债主对该公司的要求，同时也是

为了偿付因印度起义而引起的有关军用物资、军需品和部队调动

等项特别开支。１８５７年８月议会闭会前夕，英国政府曾经在下院

郑重宣布，它根本不打算发行这种公债，因为该公司本身的财政

后备对应付紧急局面绰绰有余。但是这样给予约翰牛的美妙幻想，

在东印度公司通过极端可疑的手段攫取了各公司交给它在印度修

筑铁路用的大约３５０万英镑、此外还秘密地向英格兰银行借用了

１００万英镑、另外又向伦敦各家股份银行借用了１００万英镑的消

息传出来以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公众因此而对最坏的情况

有了心理准备时，政府终于决定扯下假面具，在“泰晤士报”、

“地球报”以及其他的政府机关报上通过半官方的文章公开承认了

发行公债的必要性。

可能有人会问，发行这种公债为什么需要立法部门的特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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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而且为什么这种事件竟会引起人们的顾虑。要知道，现在英

国资本正在徒劳无益地寻求有利可图的使用领域，在这种情况下

为它提供的任何出路似乎都应该算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和制止资

本迅速贬值的绝妙途径。

大家知道，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在１８３４年就停止了，当时

取消了它还保有的一个主要的商业利润来源，即对华贸易的垄断

权２８１。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持有者至少在名义上是从该公司的

商业利润中领取红利，所以必须采取新的财政措施来予以保证。于

是一向靠该公司的商业利润来支付的红利，开始靠它的政治收入

来支付了。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从此以后应该从该公司作为

印度政府所得的收入中领取红利，该公司的总数为６００万英镑的

支付１０％利润的股票，则由于议会的法案而变成了价值１００英镑

的股票按２００英镑结算的资本。换句话说，东印度公司原来的６００

万英镑的股份资本变成了１２００万英镑由印度居民税收中支付

５％利润的资本。于是，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借助议会的魔法变

成了印度人民的债务。此外，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本国还借用了

５０００多万英镑，这笔债务只有靠这个国家的国家收入来偿还。该

公司在印度本国所借的这种债款，一向被认为是议会立法无权过

问的，是同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所借的债款一样与它毫无

关系的。

然而在英国本国，东印度公司如果没有议会的特别批准就不

得举借有息债款。几年以前，该公司着手在印度修筑铁路和架设

电报线的时候，曾请求允许它在伦敦市场上发行印度债券，当时

它得到允许发行７００万英镑仅以印度国家收入为担保的四厘本

票。在印度起义开始时，这些本票还只发行了３８９４４００英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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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现在又必须向议会提出请求，这表明，在印度起义期间，东印

度公司已经把它在英国发行公债的合法权利使用净尽了。

如今尽人皆知，东印度公司在重新采取这一步骤以前，曾在

加尔各答发行公债，但是遭到彻底的失败。一方面，这证明印度

资本家对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前途远不如伦敦报纸那样乐观；

而另一方面，这使约翰牛极端恼怒，因为他知道，最近七年当中

在印度如何大量地积存了资金，按照最近公布的哈格德和皮克斯

莱公司的报告，仅仅从伦敦港口运往印度的金银就有２１００万英

镑。伦敦“泰晤士报”以最肯定的语气告诫自己的读者道：

“在促使土著居民忠诚于王室的一切方法中，最可靠的就是使他们变成

我们的债主；而另一方面，最易使这种容易激动、心思隐秘和贪得无厌的民

族产生不满和叛离情绪的，也莫过于使他们感到，每年向他们征税，是为了

给别国的富有的债主分送红利。”

但是印度人对于这种不仅能靠印度资本恢复英国统治而且还

能间接为英国商业打开印度宝藏的计划的全部妙处，也许并不理

解。的确，如果印度资本家真的热爱英国的统治，像每一个真正

的英国人那样把这当做一种信条，那末再也不可能给他们一个比

这更好的表示忠诚和奉献白银的机会了。可是，既然印度资本家

紧闭钱柜，约翰牛只好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真理，即对印度起义

的开支，至少在最初一个时候，得由自己掏腰包，而得不到土著

居民的任何协助。不但如此，即将发行的公债只是一个开端，就

好像是“英印内债”这本总账簿的第一页。谁都知道，东印度公

司需要的不是８００万或１０００万英镑，而是２５００万到３０００万英

镑，甚至这个数目也还只是第一笔开销，而且不是做新的用途，而

是为了偿付旧债。最近三年预算的赤字是５００万英镑，根据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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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报纸“凤凰”
２８２
的报道，截至去年１０月１５日，起义军从国

库中劫掠了１０００万英镑；由于起义，东北各省的收入减少了５００

万英镑，而军费至少是１０００万英镑。

诚然，东印度公司在伦敦金融市场上接二连三的举债，会提

高货币价值，防止资本的日益贬值，也就是说，防止贴现率的继

续下跌；但是这种下跌正是为活跃英国工商业所必需的。对贴现

率下跌作任何人为的阻止，就等于生产费用和信用价值的提高，而

这种提高是目前还孱弱的英国工商业所不堪忍受的。这就是对于

宣布发行印度公债发出一片怨声的原因。虽然议会的批准没有给

该公司举债提供帝国方面的保证，但是如果按照别的条件不能弄

到钱，这种保证就必须提供，而且当东印度公司一旦被英国政府

所取代，它的债务就会不分彼此地与英国的国债合而为一。因此，

本来就很重的国债的进一步增长，也许将是印度起义的初步财政

后果之一。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９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２４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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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温德姆的失败２８３

  正当整个英国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物色善于组织和统率英军的

人才的时候，正当像腊格伦、辛普森和科德林顿这样的庸才被授

予指挥权的时候，在克里木却有一位堪称将才的军人。我们说的

就是科林·坎伯尔爵士，他现在每天都在印度证明：他精通本行

的业务。在克里木，坎伯尔受命在阿尔马河畔指挥一个旅，可是，

英军死板的线式战术使他在那里无从施展自己的才能，以后，他

就被留在巴拉克拉瓦，再也没有让他参加后来的战斗行动。但是，

他的军事天才很早以前就在印度为一个权威人士所赏识，这个人

就是英国自马尔波罗以来所推崇的最伟大的将领查理·詹姆斯·

纳皮尔爵士。不过，纳皮尔为人刚直，过于高傲，不甘心在当权

的寡头集团面前卑躬屈膝，因此，他的推荐只足以使坎伯尔成为

名声不好、不可信赖的人物。

于是，克里木战争的功劳和荣誉落到了别人身上。其中有威

廉·芬威克·威廉斯，即卡尔斯爵士，他现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

靠恬不知耻、自吹自擂和窃取理应归克美蒂将军的功劳等手段所

得来的荣誉。从男爵的封号，每年一千英镑的薪金，乌里治的美

差和议会的席位——这一切完全足以使他不必拿自己的名誉到印

度去冒险。和他不同，“凸角堡英雄”温德姆将军却率领一师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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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打西帕依，可是他的最初几次行动就使他信誉扫地。就是这位

温德姆是一个有很好的家族关系的不出名的上校，曾在攻打凸角

堡时指挥一个旅，作战极其迟钝无力；最后，因为援军未到，他

两次弃置自己的部队于不顾，自己回到后方去探听援军的消息。这

种十分可疑的行径，在别的军队里一定会受到军事法庭的追究，可

是他反而因此立即晋升为将军，不久以后又被任命为参谋长。

当科林·坎伯尔开始向勒克瑙进攻的时候，他把康波尔的古

堡、兵营和城市连同恒河大桥都交给温德姆将军掌管，还给他留下

一支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队伍。这支队伍包括５个步兵团（有的满

员，有的缺额）、许多要塞炮、１０门野炮、两门海军炮以及１００名骑

兵，共２０００多人。正当坎伯尔在勒克瑙作战的时候，游散在达普的

各路起义队伍就集合起来，准备袭击康波尔。除了由起义的柴明达

尔２３６所召募的各种乌合之众以外，这支袭击的队伍中还有受过训

练的部队（不能认为他们受过正规军的训练）；这就是第纳普尔的

西帕依的残部和瓜廖尔部队的一部分。后者可以说是编制超过连

以上的唯一的起义部队，因为他们过去几乎全部由土著军官指挥，

所以，有自己的陆军校官和尉官，还维持着类似有组织的营的规

模。由于这个原因，英国人对他们具有相当的戒心。温德姆奉有严

格指示，仅仅进行防御，但是由于联络中断，没有接到坎伯尔对他

的报告的答复，他就决定个人负责，采取行动。１１月２６日，他率领

步兵１２００人和骑兵１００人并携带火炮８门去迎击进攻的起义者。

他很容易就把他们的前卫击溃了，可是后来发现起义者的主力部

队接近，就退到康波尔城下。在这里，他在城市前面占领阵地，把第

三十四团配置在左翼，把猎兵（５个连）和第八十二团的两个连配

置在右翼。退路是穿过城市，在左翼后方还有几座砖窑。在距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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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码以及更靠近两翼的某些地方有丛林和莽林，成为进攻的敌

军的绝妙掩蔽。老实说，再也选不出比这更坏的阵地了：英军配置

在开阔的平地上，而印度人却能够依靠掩蔽接近到三四百码的距

离！从下面这一情况更能清楚地看出温德姆的“英勇精神”：就在附

近，有一处十分合适的阵地，阵地前后都是平地，前面还有运河作

为屏障；但是，他当然坚持选择最坏的阵地。１１月２７日，敌人把火

炮推进到莽林所形成的掩蔽地的边沿，开始射击。温德姆以英雄所

特有的谦逊态度，把这叫做“轰击”，并且说，他的队伍在这种轰击

之下支持了五个小时。但是在这以后所发生的事，无论是温德姆或

在场的任何人，无论是印度报纸或英国报纸，直到现在都不敢报

道。自从炮击转入会战时起，向我们提供消息的一切直接来源都断

绝了，我们只能从手头所有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而又不完整的材

料中做出自己的结论。温德姆只做过如下的毫无条理的报道：

‘我军冒猛烈的轰击，抵抗敌人的攻击〈把对野战部队的射击称为攻击，

真是奇闻！〉达五个小时之久，并继续守住阵地，直到我从第八十八团士兵所

杀死的敌军人数上知道暴徒已完全突入城市时为止；当有人向我报告，他们

正在攻击堡垒时，我就命令杜毕伊将军撤退。天黑前不久，全军携带全部军

需品和火炮退入堡垒。由于随军仆役逃散，我未能将兵营设备和一部分辎重

撤出。如果不是在传达我的命令时发生差错，我相信，我能够把阵地至少坚

守到天黑。”

温德姆将军以他在凸角堡时所表现的那种本能去到预备队

（因为我们应当得出的结论是：第八十八团当时占领着城市），在

这里他遇到的不是活着并且战斗着的敌人，而是被第八十八团士

兵杀死的大量敌人，而这件事实就使他得出结论：敌人（他没有

说是死的还是活的）已完全突入城市！这个结论对于读者以及对

于他本人来说当然都是令人惊恐不安的，但是，我们的英雄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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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他得到报告说，堡垒受到攻击。任何一个别的将军都

会考察一下这种传说的虚实，当然会发现这是假的。可是温德姆

却不这样。他下令撤退，尽管说，要不是在传达他的一项命令时

发生了错误，他的部队可以把阵地至少坚守到天黑！由此我们首

先可以看到温德姆的合乎英雄身分的结论是，凡是西帕依死亡甚

众的地方必定是活着的西帕依甚众的地方；第二，关于堡垒的攻

击是一场虚惊；第三，在传达命令的时候发生了错误。这三个不

幸合起来就使得人数众多的一群土著士兵打败了凸角堡英雄，挫

折了他的部下所具有的百折不挠的英国式的勇气。

另一个当时在场的军官报道说：

“我不相信有谁能够确切地描写今天上午所发生的战斗和退却。退却的

命令已下达。皇家第三十四步兵团奉令退到砖窑后面去，但是无论是该团的

军官或士兵都不知道砖窑在什么地方！消息很快就传遍军队驻地，说我军被

击溃，正在退却。于是所有的人都拚命闯入内堡，其势不可阻挡，有如尼亚加

拉瀑布的洪流。数不清的步兵和水兵、欧洲人和本地人、男人和妇孺、马匹、骆

驼和犍牛，从下午２时开始就向内堡涌来。到夜里，营垒挤满了人群、牲畜、货

物、行李和成千上万难以言状的累赘物，真像混沌初开时一样乱成一团。”

最后，“泰晤士报”驻加尔各答记者报道，英国人显然在２７日

吃了“极像败仗的一次亏”，但是英印报纸从爱国的观点出发，用

慈悲心肠把这个耻辱密不透风地包藏起来了。然而他们也不得不

承认：一个大部分由新兵组成的皇家步兵团，虽然没有放弃自己

的阵地，但在转瞬间陷入了混乱；由于温德姆已完全不能控制自

己的军队，堡垒里极度混乱，一直到２８日晚上坎伯尔到来，“申

斥了几句”，使所有的人回到自己的岗位时为止。

那末，从所有这些混乱不清和支吾搪塞的报道里可以得出的

明显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只能是这样的：温德姆的无能的指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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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吃了一次大败仗，而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下令撤退

的时候，第三十四团的军官由于根本没有认真熟悉作战的地形，无

法找到他们奉命撤退的地点，全团陷入混乱，终于逃散；这引起

了兵营里的惊慌，结果所有的秩序和纪律都破坏了，兵营设备和

一部分辎重遭到了损失；最后，和温德姆关于军需品的说法相反，

１５０００发米浬枪弹、钱柜以及够很多团和新兵穿用的鞋子、服装都

落在敌人手里。

英国步兵在组成横队或者纵队时都很少溃逃。和俄国步兵一

样，他们具有那种通常只是老兵才有的自然的结合力，这固然部

分地是由于在两国军队中都有很大数目的老兵，但部分地显然也

是由于他们的民族特性。这种性格与“勇敢”毫不相同，相反地，

不如说是自卫本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虽然如此，它还是很宝贵

的，特别是在防御中。此外，这种性格同英国人冷静的天性一样，

也可以防止惊慌失措；但是必须指出，当爱尔兰部队一旦陷于混

乱而惊慌失措时，是不容易重新整顿他们的。１１月２７日，温德姆

所面临的情况正是这样。今后，他将列入那些使自己的军队惊慌

逃散的、为数不多但却引人注目的英国将军的名单了。

２８日，瓜廖尔起义部队得到了从比都尔来的大量援军，并前

进到距离英军筑有工事的前哨４００码的地点。战斗再起，但进攻

者作战十分无力。这次，第六十四团的官兵树立了真正英勇的例

子，我们乐于指出这一点，虽然事迹本身和有名的巴拉克拉瓦进

攻２８４一样，是不足取的。这件事的责任也是推到一个阵亡者即该团

的威尔逊上校身上。据传他曾率领１８０名士兵向数量远远超过自

己的敌军防守的４门火炮攻击。我们没有听说，敌军是哪里的队

伍；但是战斗的结果使我们得出结论：这是瓜廖尔的部队。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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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急袭夺取了火炮，钉塞了其中３门火炮的火门并且坚守了一些

时候，但由于没有得到援军，不得不退却，牺牲了６０名士兵和大

部分军官。这些损失说明了战斗的激烈。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这

支小部队，从它所受的损失来看，必然是受到了敌人猛烈的回击，

但是他们坚守炮台阵地直到他们的人死伤三分之一时为止。这的

确是一场激战，而且是德里被攻占以来进行激战的第一个例子。然

而，策划这次进攻的人应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枪决。温德姆说，这

是威尔逊干的。但是威尔逊已经阵亡，不能答辩了。

晚间，英军全部被赶入堡垒，这里仍然混乱不堪，大桥处的

阵地处于显然的危险之中。但是这时坎伯尔来到了。他恢复了秩

序，早晨调来了生力军，把敌人赶到相当远的地方，使大桥和堡

垒脱离危险。然后，他把全部伤员、妇孺和行李送过河去，自己

则固守防御阵地，直到这些人沿着去阿拉哈巴德的道路走出很远

时为止。他把这件事一办完，立即于１２月６日向西帕依进攻，把

他们击溃，而且他的骑兵和炮兵在当天把他们追击了１４英里。从

坎伯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起义者抵抗微弱，因为他只叙述自己

的军队如何前进，根本没有提敌军有什么抵抗或机动；这里没有

抵抗，没有战斗，而只是一场ｂａｔｔｕｅ〔屠杀〕。霍普·格兰特准将

率领轻装师追击逃敌，８日在渡河时追上了他们；这使他们陷入绝

境，于是转身反抗，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坎伯尔在勒克瑙和康波

尔的第一次战局于此结束。今后一定还有一系列新的战斗。关于

这些战斗的初步发展情况，我们也许将在最近两三星期内听到。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２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２０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５２５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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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对波拿巴的谋杀２８５

  Ｑｕｏｓｄｅｕｓｖｕｌｔｐｅｒｄｅｒｅｐｒｉｕｓｄｅｍｅｎｔａｔ〔上帝欲毁其人，必先

夺其理智〕，看来，这是欧洲对法国篡夺者的极为普遍的看法。只

不过几个星期以前，所有各个国家的、操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无数

趋炎附势的人们，曾异口同声地把这个篡夺者捧成人间的一位天

神。现在，骤然间，当真正的危险刚刚临近，又认为这位半人半

神的人物发疯了。但是，在那些不为初步印象所惑的人看来，最

明显不过的是，这位布伦英雄２８６今天一如既往，无非是一个赌徒。

如果说他现在摊出最后一张牌，孤注一掷，那末不是这个人变了，

而是赌运变了。以前也曾有过谋杀波拿巴的事件，可是从未对帝

国的经济状况产生任何显著后果。为什么１月１４日爆炸的雷汞，

不但炸死了许多人，而且结束了一种局面呢？勒佩勒蒂埃街上的

手榴弹正同在巴腊克普尔分发的油脂子弹一样①，它们并没有使

帝国发生变化，而只是撕破了那块掩盖着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帷幕。

波拿巴得以飞黄腾达的秘密，一方面固然在于互相敌对的党

派彼此弄得精疲力尽，另一方面也在于他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

恰好碰上了商业界进入繁荣期。因此，商业危机就必然破坏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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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物质基础；至于说精神基础，除所有各阶级和所有各党派暂

时精神不振而外，帝国从未有过任何精神基础。工人阶级一遭到

失业，立刻又对现政府采取了敌对态度。工商业资产阶级中一大

部分人因危机而陷入的处境，恰好是曾经迫使路易－拿破仑加速

其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的那种处境；大家知道，他是由于害怕被关进克

里希的债务监狱才停止犹豫的。同样的原因曾促使巴黎资产阶级

在１８４８年慌忙跑向街垒，而在目前则会使他们把任何政局动荡当

成上天的恩赐。现在已经完全证实，在恐慌心理达到高潮的时候，

法兰西银行按照政府的命令更换了所有到期的期票——顺便提一

下，这是该银行再度被迫在１月３１日提供的一个方便之门；但是

这种警缓清算债务的办法并没有恢复商业的活跃，而只是使恐慌

成为慢性的罢了。巴黎资产阶级中另外一些占很大比重而且很有

影响的人——ｐｅｔｉｔｓｒｅｎｔｉｅｒｓ〔小食利者〕，或者说有小额固定收入

的人——由于交易所证券价格的巨大波动而遭到了彻底破产；这

种波动是皇朝及其投机冒险的扈从们一手造成的，并且使他们大

发其财。法国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人，至少是自命代表所谓法兰西

文明的那一部分人，除了把帝国当做必需的权宜手段以外，从来

没有承认帝国，从来没有隐讳他们对那位“伯父的侄子”的仇视，

而且近来只要一找到借口，就对那妄想把他们认为只不过是权宜

手段的帝国变为永存体制的企图表示愤怒。这就是由于勒佩勒蒂

埃街谋杀事件而表露出来的普遍情绪。另一方面，这种情绪的表

露使冒牌的波拿巴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预感，使他不得不摊出最后

一张牌。“通报”就皇帝和皇后走出歌剧院遇到群众欢呼以及“公

众的热情场面”写了大量报道。这个街头热情场面的价值如何，可

由下述一段插曲看出。这段插曲是这件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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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并且有一家极有威望的英国报纸担保它真实可靠：

“１４日夜晚，皇宫侍从室一位当晚不值勤的高级人员正穿过林荫道，忽

然听到爆炸声，看到人们向歌剧院跑去。他也向那里跑，目睹了全部情景。当

时他立即被人认出，有一个同所发生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对他说：‘噢，先生，

看上帝的份上，去找一个土伊勒里宫里的人，派他去再找些马车来吧。要是

找不到人，就请你亲自去一趟。’他听了以后，立刻就去寻找宫廷的侍从人员，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大大小小的侍从人员，从执事到仆役，除一两名忠

勇可嘉者外，全都飞快地溜之大吉了。但是过了一刻钟的功夫，他终于抓到

了一个信差，并且立刻要他到皇宫去办这件事。过了大约二十五分钟至半小

时，他回到了勒佩勒蒂埃街，因为人太拥挤，费了很大力气才挤回到剧院的

列柱廊上。四周仍然躺着受伤的人们，显然到处都是一团混乱。这位先生在

不远的地方无意中看见了警察局长比埃特里先生，就喊住他，要他别走开，等

着自己。这位先生一过去就立刻大声说：‘我求求你，赶快使这条街道断绝交

通吧。一会又要有马车来了，这样是不能把马车赶到门前的。再说，请看这

里乱成什么样子了。我求求你，清理一下街道吧。’比埃特里先生诧异地望了

他一眼。‘清理街道！’——他应声回答说，‘街道已经清理过了。花了五分钟

的功夫就把街道清理好了。’对方听后瞪起眼睛问他：‘那末，这一大群人是

怎么回事？这密密层层的、挤得水泄不通的一大群人是怎么回事？’比埃特里

先生回答说，‘那全是我的人，现在勒佩勒蒂埃街这一段上没有一个外人；你

所看到的全都是我的手下。’”

如果这就是“通报”所吹嘘的街头热情场面的秘密，那末，报

上关于“谋杀事件发生后人们自动在林荫道上张灯结彩”的报道，

当然骗不了曾经目睹这种张灯结彩场面的巴黎人，因为张灯结彩

的仅限于那些替皇帝和皇后办事的商店。就连这些人也是逢人便

说，在那个“鬼机关”爆炸之后半小时，警探曾登门造访，提醒

他们，应该立刻张灯结彩，表明他们如何为皇帝幸免于难而感到

欢欣不已。

更能证明皇帝处于完全孤立地位的，是那些慰问辞和对他表

示忠诚的公众献辞的底细。在这些东西上面签名的人，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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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样或那样隶属于那个吸吮法国人民脂膏的无孔不入的寄生虫

——政府，没有一个不像木偶一样受内务大臣的摆弄。“通报”必

须逐日把这些由皇帝本人献给皇帝的单调无味的慰问辞当做表示

人民对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无限热爱的许多证明记录下来。的确，曾企

图从巴黎居民方面弄到一篇慰问辞；为了这个目的，警探们曾拿

着一篇慰问辞到处奔走；但是，由于发现签名的人数不会很多，这

个计划也就作罢了。连巴黎的小店主都敢于拒绝在这篇慰问辞上

签名，说这事不宜由警界发起。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众而不

是靠公费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它们或者

像不幸的“旁观者”那样，吞吞吐吐地谈论继承下来的权利；或

者像“卢瓦尔河上的灯塔”２８７那样，引述半官方报纸来作为自己报

道群众热情场面的依据，或者像“辩论日报”那样，把自己的慰

问祝贺文字严格限于官样礼节范围之内，或者仅限于转载“通

报”上的文章。总之，已经很明显，如果说法国还没有准备拿起

武器来反对帝国，那它无疑已经决心一有机会就要把帝国抛掉了。

伦敦“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写道：“据最近巴黎来人谈，这个城市里

的普遍看法是，现今的王朝已摇摇欲坠。２８８

在此以前，波拿巴一直是法国唯一相信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已取得最

终胜利的人，这时他自己也忽然觉察出他的幻想毫无根据了。虽然

所有的社会团体和报刊都在赌咒发誓地说，勒佩勒蒂埃街的罪行

是意大利人一手干下的，其结果只是更加突出法国对路易－拿破

仑的爱戴，路易－拿破仑自己却急忙跑到Ｃｏｒｐｓ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ｆ〔立法

团〕去，在那里公开宣称，这次密谋是全国性的，因此法国需要新的

“镇压性法律”加以压制。已经提出的那些以ｌｏｉｄｅｓ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２８９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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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的法律，只不过是当初发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再

版。不过那时是把它们当做临时办法，而现在把它们宣布为构成

法了。这样，路易－拿破仑就自己宣布了：帝国只有依靠那些它

所由诞生的卑劣手段才能永世长存；它对于采取比较体面的常态

政府形式的一切奢望都必须抛弃；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默认

背信弃义的篡夺者的协会２９０进行统治的时代，已经肯定一去不复

返了。

在实行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之前不久，路易－拿破仑还设法从所有

的省份，主要是农业区，弄到了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对总统表

示无限信任的声明。现在这个来源既已枯竭，就只有求诸军队了。

军队方面的声明简直就是赤裸裸地宣布在法国实行御用军人２９１的

统治；在其中一篇声明中，朱阿夫兵“几乎悔恨没有得到机会出

色地表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把法国分为五大帕沙军事辖区，由

五位元帅分别担任各区长官，以佩利西埃为主帅予以统辖２９２，这不

过是由那个前提得出的必然结论。另一方面，设立了一个枢密院，

它在由某一位蒙蒂霍摄政时将同时作为国务委员会进行工作，它

的成员都是富尔德、莫尔尼、培尔西尼、巴罗什等这一类可笑人

物，这就向法国表明了，这些新上台的政治家给它准备了一种什

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个枢密院的设立，以及路易－拿破仑在“通

报”上的一封信中向目瞪口呆的世人宣布的家族妥协（由于这一

宗族妥协，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日罗姆被指定在皇帝缺席时担任

国务委员会主席），——这一切，正如人们所正确指出的，“看来

就像是朝圣者准备动身去作一次危险的旅行”２９３。斯特拉斯堡英

雄２９４到底打算进行什么新的冒险呢？有人说他想靠出兵非洲得到

慰借；有人说他想进攻英国。前一种设想使人回忆起他以前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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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塞瓦斯托波尔走一遭的打算
２９５
；可是现在也和过去一样，很可能

他的智虑终将证明是他的勇敢的最大要素①。至于说对英国采取

任何敌对行动，那只会使波拿巴看到自己在欧洲是多么孤立，正

像勒佩勒蒂埃街的谋杀事件表明了他在法国的孤立一样。军人的

声明中所包含的对英国的威胁，已经最终断送了早已ｉｎａｒｔｉｃｕｌｏ

ｍｏｒｔｉｓ〔奄奄一息〕的英法联盟。帕麦斯顿的外侨管理法案
２９６
只会

促使约翰牛本来已经被伤害的自豪感变得极端愤激。不论波拿巴

可能采取什么步骤——他总要想法子来恢复他的威望的——都只

会加速他的毁灭。他已经临近他那奇特的、罪恶的、致命的事业

的尽头。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５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２２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２５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２４ 卡·马克思

① 参看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

法国的经济危机

  在其他国家已经消退了的商业危机一旦在法国达到自己的顶

点的时候，路易－拿破仑勉强维持住的、还使他能够自称为法国

人的皇帝的政权，就要大吃苦头，这一点是不必证明的了。目前

这个顶点临近的征兆，应当主要从法兰西银行和法国农产品市场

的状况中去寻找。法兰西银行２月份第二周的报告表，同１月份

最后一周相比较，有下列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数字：

货币流通的减少 ８７７６４００法郎…………………………………

存款的减少 ２９０１８０５４法郎………………………………………

银行期票贴现业务的减少 ４７７４６６４１法郎………………………

分支行期票贴现业务的减少 ２３２６４２７１法郎……………………

期票贴现业务减少的总数 ７１０１０９１２法郎………………………

逾期期票的增加 ２７６１４３５法郎…………………………………

金属储备的增加 ３１５０８２７８法郎…………………………………

购买黄金和白银支付的贴水的增加 ３２８４６９１法郎……………

在所有的商业国里，银行的金属储备都随着商务活动的减少

而增加了。银行的状况，一般都随着工业生活减弱的程度而更加

稳固，因而法兰西银行地下室里的金属储备的积累会使人觉得，这

不过是在纽约这里以及在伦敦和汉堡所看到的特殊经济现象的又

一个例子罢了。可是，法国金属储备的变动有一个特点，就是购

３２４



买黄金和白银所支付的贴水增加到了３２８４６９１法郎，２月份法兰

西银行在这方面支出的总数达到了４４３８５４９法郎。这个事实的严

重意义从下面的比较中就可以看清楚：

法兰西银行购买黄金和白银支付的贴水

１８５８年２月 ４４３８５４９法郎………………………………………

１８５８年１月 １１５３８５８法郎………………………………………

１８５７年１２月 １１７６０２９法郎……………………………………

１８５７年１１月 １３２７４４３法郎……………………………………

１８５７年１０月 ９４９６５６法郎………………………………………

从１８５６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 ３１０００００法郎………………

从１８５６年７月１日至１２月１１日 ３２５００００法郎………………

从１８５５年７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４００００００法郎………………

这样，我们就看到，为了人为地暂时增加法兰西银行的金属

储备，２月份支付的贴水，同１８５７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８年１月这四个

月内为了同一目的而支付的数目几乎相等，并且超过了１８５６年和

１８５５年各个六个月所支出的贴水的数目，而１８５７年１０月到１８５８

年２月支出的贴水，总数达９０４５５３５法郎，几乎超过１８５６年全年

支付的贴水总数的５０％。这就是说，虽然表面看来资金过剩，但

实际上目前法兰西银行的金属储备却比前三年少了。法兰西银行

的金属储备根本不是过多，只是人为地提高到了必要的水平。单

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商业危机在法国还没有进入在美国、英

国和北欧已经过的阶段。正如货币流通和期票贴现业务的同时减

少所表明的，法国的商业普遍萧条已经出现；然而真正的破产还

在前头，在购买黄金和白银所支付的贴水增加的同时，存款的减

少和逾期期票数量的增加就证明了这一点。

法兰西银行还不得不宣布，它自己本身的、目前还没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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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清的新股票，有相当大一部分将要出售。此外，政府使法兰西

银行成了法国所有铁路建设的总承包人，因而法兰西银行必须在

一定时期内向各铁路公司发放大量贷款，这些贷款仅在１月和２

月两个月就达５０００万法郎。诚然，作为对这些贷款的交换，法兰

西银行得到了这些公司的本票，只要有可能，它就有权出售这些

本票。但目前对于出售这种债券特别不利，铁路每周的周报表明，

它们的收入不断降低，这些周报所描绘的这方面前景远远不能令

人乐观。例如，１月份同１８５７年同月比较，奥尔良铁路的收入减

少了２１％，东部铁路减少了１８％，里昂铁路减少了大约１１％，西

部铁路减少了１４％。

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事实，买主对物价上涨所进行的抵抗，而

尤其是卖主对物价下跌所进行的抵抗总是很强烈的；大家也都清

楚，市场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趋势没有够于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显

露出来以前，往往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出售发生困难，而且价

格低。商品的所有者和购买者之间的这种偶然发生的斗争一点也

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像法国商人和法国消费者之间那样持久

的斗争，从１１月初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在价格史上似乎还是空前

的。在法国工业正苦于停滞，许许多多工人没有工作，所有的人

的生活资料都减少了的时候，价格在其他国家虽然平均下跌了

３０％—４０％，而在法国却仍然维持在普遍危机以前时期的投机水

平。如果有人问我们，这种经济奇迹是用什么办法取得的，答复

很简单：法兰西银行在政府的压力下，曾两次不得不把应付的期

票和贷款延期，于是，法兰西银行地下室里积存的法国人民的钱

财就直接或间接地被用来维持哄抬起来的价格，而使法国人民自

己蒙受损失。大概政府以为，通过这种极为简单的方法——在一

５２４法国的经济危机



切需要银行券的地方把银行券散发出去，——就可以彻底防止灾

祸。而实际上，使用这种伎俩的结果，一方面是消费者更加贫困，

他们的生活资料的减少并没有使价格降低，另一方面是大量商品

积存在海关仓库里，而这些商品终归要抛向市场，结果由于它自

身的数量而跌价。下面是从法国官方的一个出版物上抄下来的关

于法国海关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６和１８５５这三年１２月底存货量的比较

表，这张表使人丝毫不怀疑法国将来还会有价格的灾难性的自行

调整：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６年

（单位：公担）
１８５５年

可可 ……………………… １９４１９ １７７９９ １０１８８

咖啡 ……………………… ２１０７４１ １００７５８ ５７６４４

棉花 ……………………… １５６００６ ７６３２２ ２８７６６

铜 ………………………… １５３７７ １２５３ ３１９７

锡 ………………………… ４０５３ １８５３ １８１１

生铁 ……………………… １３２９２４ １０２２０２ ７６３３７

油料作物籽 ……………… ２５３５９６ １９８９８２ ７４５３７

油脂 ……………………… ２５２９９ １５２９２ １１２７６

靛蓝 ……………………… ５２５３ ２４１１ ３７８３

羊毛 ……………………… ７２１５０ ３１５６０ ３８１４６

胡椒 ……………………… ２３４４８ １８４４２ １０６８２

糖（从殖民地来的）……… １７０３３４ ５６７３５ ５５３８７

糖（从其他国家来的）…… ８９６０７ ８９８０７ ７１９１３

  可是，在粮食贸易方面，价格斗争的结果是商品所有者彻底

失败了。然而他们的损失同法国农业居民在目前行情下的一般状

况比起来，其意义毕竟还是要小得多。不久前，在法国农村户主

的会议上曾指出，全法国每百公升（约等于２７５蒲式耳）小麦的

平均价格在１８５４年１月底为３１法郎９４生丁，１８５５年同月为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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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郎２４生丁，１８５６年１月为３２法郎４６生丁，１８５７年１月为２７

法郎９生丁，１８５８年１月为１７法郎３８生丁。会议一致认为：

“价格的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法国农业遭到巨大损失，在目前平均价格为

１７法郎３８生丁的状况下，法国一些地区的生产者只能得到极其微小的利

润，而其他地区的生产者则受到严重损失。”

看来，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大部分土地属于农民本人，只

有比较小的一部分产品流入市场，其谷物的丰裕似乎不应看成是

祸，而应看成是福。然而路易十八于１８２１年１１月２６日在御前演

说中就曾经说过：“任何法律也不能消除过大的丰收所造成的灾

难。”问题在于，大多数的法国农民仅仅在名义上是所有者，而真

正的所有者则是抵押债权人和政府。法国农民能否履行他占有的

一小块土地加在他身上的沉重义务，这不取决于产品的数量，而

取决于产品的价格。

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

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

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

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

口也将消失。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２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２７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７２４法国的经济危机



卡·马克思

御用军人的统治

１８５８年２月２２日于巴黎

  “猎狮能手热拉尔什么时候将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大臣呢？”自

从因出征多布鲁甲而扬名２９７的埃斯潘纳斯将军被任命为内务和公

安大臣以来，这就成了巴黎郊外争相传问的一句时髦话。大家都

知道，在俄国，一个骑兵将军可以主持正教行政总署。既然法国

已完全成为御用军人的领地，为什么埃斯潘纳斯不可以主持法国

的内务部呢？波拿巴借着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协调现象毫不隐讳地

宣布了雪亮军刀的统治，想使法国清楚地认识到，帝国的统治所

依靠的不是人民的意志，而是６０万军队。于是就有了各团团长摹

仿土伊勒里宫提供的范本而拟定的御用军人宣言——小心翼翼地

避而不谈所谓“人民的意志”的宣言；于是就把法国划分为五个

帕沙辖区；于是就使内务部变成了军队的附庸。然而变化并不到

此为止。据说，约有６０名省长将被辞退，其中大部分将由军人接

任。省的行政管理要移交给退休的上校和中校。军队和居民之间

的对立应成为“社会安全”，也就是萨托里英雄２９８及其王朝的安全

的保障。

一位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不管你怎么掩饰这件事

实，法国从大革命以来一直是受军队支配的。当然，在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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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以及在１８４８年的共和国时

期，进行统治的阶级有所不同。在帝国时期是农民这个１７８９年革

命的后裔占统治地位；在复辟时期是大地主占统治地位；在路易

－菲力浦统治时期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而１８４８年的共和国，

则与共和国奠基者的愿望相反，实际上是正统王朝派和七月王朝

派企图分而治之的一次失败的尝试。然而所有这些政治体制都同

样依靠军队。甚至１８４８年的共和国宪法，不也正是在戒严状态下，

也就是在刺刀统治下制订和宣布的吗？这个共和国不正是由卡芬

雅克将军来体现的吗？它不正是在１８４８年６月和１８４９年６月一

再因军队而得救，最后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又被同一支军队结束掉的

吗？那末，现在路易·波拿巴公开宣布的政治体制有什么新货色

呢？他借助军队来进行统治吗？然而所有他那些从热月政变２９９以来

的前辈都是这样做的。不过，虽然在以往各个时期，与法国社会

的独特发展相应而起的统治阶级，都依靠军队作为它反对敌手的

ｕｌｔｉｍａｒａｔｉｏ①，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社会的一定阶级的利益。在第二

帝国时期，军队本身的利益要占统治地位。军队不必再去维持一

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的统治。军队要维持它自己对全体法国

人民的统治，即维持它自己的王朝。

军队要代表与社会相对立的国家。不要以为波拿巴不知道他

所进行的实验的危险性质。他在宣布自己是御用军首领的同时，也

就把每一个御用军的头目都宣布为自己的竞争者。他的党羽，以

瓦扬将军为首，都反对把法国军队分成五个元帅的部属，他们说，

即使这样做有助于维持秩序，但对帝国却毫无好处，有朝一日终

９２４御用军人的统治

① 最后论据，极端手段。——编者注



会酿成内战。对帝国政策的新转变感到万分气恼的皇宫
３００
，搬出了

拿破仑手下以贝尔蒂埃为首的元帅们进行背叛的事例。

至于那五位彼此视若死敌的元帅将来在某个危急关头的行动

如何，根据他们的过去来下判断，是再好也没有的了。马尼扬背

叛过路易－菲力浦；巴拉盖·狄利埃背叛过拿破仑；博斯凯背叛

过共和国，虽然他全仗着共和国才得以飞黄腾达，而且谁都知道，

他是同情共和国的原则的。卡斯特朗甚至不曾等到发生真正的灾

祸就背叛了路易·波拿巴本人。在与俄国进行战争期间，他收到

一封电报，大意是说：“皇帝逝世”。他便立即起草了一个拥护亨

利五世的宣言，并且送去付印。里昂市长却接到一封比较确凿的

电报，电文是：“俄国皇帝逝世”。那份宣言没有发出去，然而这

件事却传开了。至于康罗贝尔，他也许是帝国的拥护者，但他只

能算作一个分数，重要的是，他缺乏作为整数的才干。这五位元

帅自己也感到要他们承担的任务极其艰巨，总是犹豫不定，不肯

接受各自的指挥职务，因此根本不可能预先征得他们的同意；于

是波拿巴亲自给每个人确定了管区的名字，把名单交给富尔德先

生，要他填好，送交“通报”，这样，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终于正

式公布了对他们的委任。不过，波拿巴不敢任命佩利西埃为主帅，

以彻底实现他的计划。关于他实行的元帅五头政治，我们完全同

意所传关于日罗姆·拿破仑亲王对富尔德先生讲的话。波拿巴派

富尔德先生去向他叔叔面呈委任摄政委员会主席的委任状，这位

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悍然拒绝接受，并且据巴黎人传说，还以这

样的话把富尔德先生打发走：“Ｄｕｒｅｓｔｅ〔其实〕，你们这个摄政委

员会人选的搭配，使你们只能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使彼此尽可

能快地互相进行逮捕。”我们再说一遍，决不能以为路易·波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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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这个新想出来的体制所包藏的祸机一无所知。可是他没有选

择的余地。他了解自己的处境，了解法国社会急于想摆脱他和他

所玩弄的帝国把戏。他知道各党派已经从瘫痪中复苏，他那交易

所性质的政治体制的物质基础，已经被商业上的震荡摧毁了。因

此，他不仅准备同法国社会作战，而且还大声地宣布这一事实。同

他对法国采取好战态度这一决定相一致的，是他与各色各样的政

党为敌。当卡桑尼亚克在“立宪主义者报”上谴责维尔曼先生为

对帝国的“仇恨的煽动者”，并且指控“辩论日报”“默默参与

了”这个ａｔｔｅｎｔａｔ〔阴谋〕的时候，人们起初以为这是基佐称为ｒｏｉ

ｄｅｓｄｒｏｌｅｓ〔丑王〕的那个人所献的傻殷勤。可是不久便透露出来，

这篇文章是国民教育大臣卢兰先生硬要“立宪主义者报”发表的，

他还亲自校阅了清样。顺便提一下，这个解释是“立宪主义者

报”的所有人米勒斯先生对“辩论日报”的萨西先生作的，因为

米勒斯先生不愿对这篇文章承担责任。可是，指责所有的党派都

是他个人的仇敌，这是波拿巴的意图。这是他的整个体系的一部

分。他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他对他的统治所引起的普遍嫌恶不

抱任何幻想，但是他准备用霰弹和步枪来对付它。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２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２７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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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得比内阁。——帕麦斯顿的

假辞职３０１

  如果说奥尔西尼没有能够刺死路易－拿破仑，那末他毫无疑

问地把帕麦斯顿砍倒了。既然这个政治赌棍是被广州的一位中国

官员推上了英国独裁者的地位，那末从历史眼光来看，他到头来

应该被巴黎的一个意大利烧炭党人推下台去，也是完全合乎情理

的３０２。但是，得比勋爵应当做他的继任者，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

现象，而是近乎历史规律的范畴了。这是完全符合英国宪法传统

的。继皮特而起的是福克斯；继福克斯而起的是皮特的拙劣副本

派西沃；继威灵顿而起的是福克斯的拙劣副本格雷；继格雷而起

的是威灵顿；继威灵顿而起的是格雷的拙劣副本墨尔本；继墨尔

本而起的是又一个威灵顿，即皮尔；继皮尔而起的是又一个墨尔

本，即罗素；继罗素而起的是皮尔的代替人得比；继得比而起的

又是罗素。为什么僭取罗素职位的帕麦斯顿不该由得比来替换呢？

如果说在英国有什么新生力量，能够结束约定俗成的旧习，如

坐在议院这一边的尊贵绅士同坐在议院另一边的尊贵绅士最近这

次调换位置３０３就是这种旧习的一个例子；如果说有哪一个人或哪

一批人能够出来反对并取代传统的统治阶级，那末世界上还不知

道有这样的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托利党人执政远比任

２３４



何其他人执政更有利于推进一切进步事物。最近五十年以来，一

切广泛开展起来的运动不是发生于托利党人执政时期，就是完成

于托利党人执政时期。托利内阁通过了解放天主教徒３０４法案。在托

利内阁时期，议会改革运动３０５变得势不可挡。实行所得税——尽管

现在这种所得税很不合理，但它毕竟包含着比例税的萌芽——是

托利内阁一手完成的。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在辉格党人执政时期

软弱无力和畏首畏尾，而在托利内阁时期，却造成了革命的声势；

罗素即使尽量壮着胆子也从来不敢越出像他本人一样温和的固定

关税的范围，而皮尔却不得不把谷物法送进了凯普莱脱３０６，全家的

坟墓。而且可以说正是托利党人把贵族平民化了，为了加强贵族

的势力而给它注入了平民的力量和才智。多亏托利党人，女演员

的儿子坎宁才能对英国的旧土地贵族发号施令；一度当过手织工

人后来成为棉纱厂主的暴发户的儿子皮尔，也才能凌驾于旧土地

贵族之上；一个普通文人的儿子而且还是犹太人的迪斯累里，现

在也能驾驭旧土地贵族。得比勋爵本人就曾使刘伊斯一个小店主

的儿子以圣莱昂纳兹勋爵的称号当上了英国大法官。而辉格党却

一向很厉害：把为它出力的平民走卒埋葬在眩人耳目的装饰下面，

或者傲慢无礼地把他们一脚踢开。布鲁姆，议会改革运动的首脑

人物，就被提升为上院议员，使他不能作对，而对于反谷物法同

盟的领袖科布顿，则这些由他重新扶上内阁大臣交椅的辉格党人

给了他一个贸易副大臣的职位３０７。

仅就人才方面而论，新内阁完全比得上前届内阁。像迪斯累

里、斯坦利、埃伦伯勒这些人，比起下面这一班人马，如前督察

委员会主席维农·斯密斯先生、只凭“请照顾一下多布”３０８这一句

话就可以名垂千古的陆军大臣潘缪尔勋爵、枯燥无味的“爱丁堡

３３４得比内阁。——帕麦斯顿的假辞职



评论”的化身乔·康·路易斯爵士、甚至德高望重的掌玺大臣克

兰里卡德，可谓毫不逊色。事实上，当初帕麦斯顿不仅以一个无

党派的内阁代替了一个包括各党各派的内阁，而且以一个除他本

人以外别无贤才的内阁代替了一个群贤内阁。

毫无疑问，帕麦斯顿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他的垮台已最终

注定。他还以为，得比勋爵这一次也会像克里木战争时期一样，拒

绝担任首相。这样，女王就会把罗索召去；但是因为他手下那批

人马大部分都在帕麦斯顿任内做过事，而与他敌对的人马大部分

都曾站在迪斯累里的旗帜下，所以罗素将不得不放弃组阁的希望，

况且，他是辉格党人，因此不能采取“极端手段”——解散在辉

格党旗帜下选出来的议会。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摇摆以后，帕

麦斯顿重新执政将是势在必行。这个如意算盘由于得比同意就职

而成了泡影。现在不知道这个托利内阁执政是否长久。也许他们

支撑了几个月以后不得不采取解散议会的行动——这是他们最后

放弃政权以前必定要做的事。但是有两件事我们是毫不怀疑的，即

托利党人执政的特色将是在社会改革方面提出富有自由主义倾向

的法律草案（斯坦利勋爵到目前为止的活动以及约翰·帕金顿爵

士关于国民教育的法案可以做担保），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会给对外

政策带来极其有益而良好的转机。固然，许多见识肤浅的观察家

和政论家断言，帕麦斯顿的垮台不会给路易－拿破仑以重大的打

击，因为，在他们看来，新托利内阁的某些阁员同法国的这位暴

君有很好的私人关系，而且英国也没有条件同一个强大的大陆国

家打仗。但是，正因为英国无力进行新的战争，我们认为它对路

易－拿破仑手下那些小暴君的粗暴威胁和蛮横要求的答复就具有

极重要的意义。议会中的独立自由派反映全国真实的、强烈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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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以否决帕麦斯顿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来回答了瓦列夫斯基的

紧急照会３０９，这决不是因为要让马姆兹伯里和迪斯累里参加内阁。

得比勋爵可能会失足下台，但是不管怎样，采用米尔纳·基卜生

的修正案这一决议３１０仍然有效并将收到效果。

我们不相信英国的托利党同法国的波拿巴派会结成什么真诚

而持久的联盟。双方的直觉、传统和愿望都厌恶这样做。我们并

不认为新内阁会像巴黎报刊所认定的那样重新回到帕麦斯顿的取

缔阴谋活动法案上来并且坚持通过这项法案。即使它会这样做，也

得先本着皮特和卡斯尔里的精神答复瓦列夫斯基和莫尔尼。尽管

托利党一无是外，它要是同意按波拿巴的指示改变英国法律，必

先改变自己的本性。

另一方面，假定在不久的将来两国政府关系破裂，这也并不

降低不久前所通过的决议的意义。我们认为，这一决议的最重要

的一个方面就是，它向欧洲宣布，不列颠已不再充当法兰西帝国

的帮手了。布鲁塞尔、都灵、甚至维也纳的人们都有此感觉；柏

林、马德里、圣彼得堡的人们不久也会有这种看法的。长久以来

在拿破仑第一手下充当爪牙的英国，已经公然拒绝再充当他的继

承人的走卒了３１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２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５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２７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３４得比内阁。——帕麦斯顿的假辞职



卡·马克思

时 代 的 表 征

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１日于巴黎

  ３月５日星期五的夜晚，在索恩河岸夏龙，共和派举行了一次

不大的叛乱。３月９日星期二的夜晚，阴谋分子在这个城市举行了

一次会议。从２月２４日，即从二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以来，进行

了大规模的逮捕。这次逮捕按其性质来说，与阿尔及利亚的搜捕３１２

极其相似，以致正如伦敦的“笨拙”杂志所说的，不久在法国就

会只剩下囚犯和狱吏两个阶级了。有一本半官方的抨击性的小册

子“拿破仑第三和英国”３１３出现了，同时在“通报”上刊载了拿破

仑第一的书信片断。最后，有半数巴黎人所关心的是，在至今尚

在缓期执行的奥尔西尼被处决时他们能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对于

皇帝的这份菜单所列的最后一道菜还应该指出，由于很少有人知

道的种种情况的凑合，奥尔西尼被“打发去见祖先”——按照伦

敦小市民的讽刺说法——的问题，甚至比路易－菲力浦时期处决

比桑歇骚动的参加者３１４更具有决定性的转变。当时，群情所以激

愤，就是因为这个血腥的案件——虽然它是通过法庭，根据法兰

西法律的一切手续处理的——暴露了路易－菲力浦伪善统治的十

分丑恶的面貌。给普拉兰公爵开的不是良药而是毒药，目的是使

他能逃脱普通刑事犯应该受到的可耻的死刑３１５，然而那些

６３４



éｍｅｕｔｉｅｒｓ〔参加骚动的人们〕，穷困到半死不活地步的农民，由于

饥饿，在拿走粮食而发生冲突时并非有意地杀了人，却被残忍地

送交给刽子手。相反地，奥尔西尼勇敢地承认自己参与谋杀，并

承担了全部责任。他被依法判了罪，虽然巴黎的居民群众很同情

他，但他的遭遇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使第二帝国威信扫地的东西。

可是，只要注意一下围绕这个案件发生的许多情况，那末这就呈

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在整个诉讼案的过程中，这种在法国政治

诉讼史册上从无先例的、不寻常的行径激动着巴黎人的好奇心。

控诉意见的措词温和而有节制。其中只含混地引证了一些由

ｊｕｇｅ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法院侦查员〕确定下来的事实，而警察当局

那些通常在这类案子中起主要作用的冗长的不止一次的审问，却

完全省略了。看来，文件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关于这件事谈得

越少越好。被告人在帝国法庭上第一次受到了礼遇。据目睹者说，

“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恐吓、傲慢态度或企图打断发言的现象”。

奥尔西尼的辩护人居里·法夫尔甚至在大胆地发表了下列言论

时，也没有受到斥责：

“我憎恨暴力，如果暴力不是为正义事业服务的话。假使一个民族已经处

于暴君统治的悲惨境地，那末，匕首也就无力斩断它的锁链了。上帝正在计

算暴君的寿命，并且为他安排下比凶手的匕首更难逃脱的劫运。”

这番话博得了低声的赞扬，可是没有惹起庭长德朗格尔先生

的职业的恼怒。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大家都知道，居里·法

夫尔本人还把舆尔西尼的一封信送到土伊勒里宫交给了皇帝，皇

帝读完了这封信以后，据说删掉了其中两句话，就批示把它刊登

出来。但是，判决刚一做出，对奥尔西尼的态度就变得极其残酷

了，当他请求允许“整理一下自己的文件”时，得到的答复却是

７３４时 代 的 表 征



马上给他套上ｃａｍｉｓｏｌｅｄｅｆｏｒｃｅ〔紧束衣〕。

这样，事情越来越明显，这里玩弄的是一套凶恶的两面把戏。

奥尔西尼可以而且实际上已经告诉比埃特里，他揭发了拿破仑参

与烧炭党人运动，揭发了拿破仑甚至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以后，

即在他尚未决定采取什么策略时，就曾对意大利爱国者许下了完

全肯定的诺言。为了劝说奥尔西尼审慎从事，仿佛这是为了他本

人的利益，以免宣扬出去当众出丑，人们答应赦免他，尽管对这

个诺言丝毫也没有打算兑现。这种诉讼方式在第二帝国史册上是

屡见不鲜的。读者大概还记得法国著名律师和正统派贝利耶的儿

子的诉讼案吧。当时，涉及的是一家股份企业——Ｄｏｃｋｓ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ｓ〔拿破仑造船厂〕所干的诈骗案。要知道，老贝利耶

掌握着大批文件，足以证明拿破仑亲王和玛蒂尔达公主也曾用这

种使他的儿子贝利耶坐在被告席上的欺骗行为赚得了大宗款项。

贝利耶是一位具有法国风格的善于雄辩的巨匠，他的这种完全依

靠演说家的举止、声调、目光和手势的技能，可以把那些写在纸

上看来索然无味的字，用炽烈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

贝利耶在法庭上宣读这些文件，再加上一些说明，那末皇帝的宝

座就会动摇不稳了。所以，皇帝的近臣前去劝说贝利耶放弃他的

意图，并且肯定地答应他，只要他保持缄默，就可以保证他的儿

子无罪。他同意了，但是他的儿子却判了罪，父子双双成了欺骗

的牺牲品。对于奥尔西尼也是使用同样的手法，并且取得了同样

的成绩。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人们说服了他，不仅使波拿巴

免于大出其丑，而且还使他为了同一个波拿巴的利益，打破了自

己的缄默，也毁掉了自己的名誉。人们对奥尔西尼示意说，皇帝

是暗地里同情意大利解放事业的，于是唆使他写了一封信。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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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法夫尔就上演了一场戏。奥尔西尼的信刊登在“通报”上。

为了使奥地利清楚地了解波拿巴还能够操纵意大利人的爱国意

向，就必须吓唬一下奥地利，迫使它接受波拿巴的要求。奥地利

竟认为是侮辱自己。处决奥尔西尼本应当缓和奥地利的忿怒，但

是奥地利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增加了意大利对它的憎恨和扼杀了

维也纳的出版自由的弱芽。不管正确与否，奥尔西尼案件的总的

理解就是如此。

至于夏龙的 éｍｅｕｔｅ〔叛乱〕，这只是一个预兆罢了。在法国即

使连一个勇敢的人也没有，人们仅仅出于自卫感也会继续诉诸起

义的。或者死于街头的战斗，或者丧身于凯恩城２０，他们是没有别

的选择的。根据什么理由进行逮捕，——而且每一次逮捕都有可能

发送到凯恩，正如条条道路通向罗马一样，——可以作为例证的总

共只有一个事实。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巴黎的三个律师被逮捕了。

法律界，或者更确切些说，律师委员会处理了这件事，并且向司法

大臣提出了质问。得到的回答是，上述三位先生所以被捕，是因为

他们在十个月以前巴黎的最后一次选举期间搞了“阴谋和诡计”，

此外，不应当再作任何解释。所以，如果说夏龙的éｍｅｕｔｅ似乎完全

是理所当然的，那末，夏龙卫戍部队的军官们在这种场合下的行

为，就未必符合法军代表奉命送到“通报”去的那篇非常激烈的声

明。兵营位于索恩河的右岸，而大部分军官的住宅是在发生叛乱的

左岸。军官们不但没有急速率领自己的士兵去捍卫帝国，反而谨慎

地采取了一些外交步骤，以便查明巴黎是否宣告成立了共和国。对

于这件事实，连“通报”也不敢完全避而不谈。该报写道：

“卫戍部队的军官们匆匆奔向专区政府，以便对流传的谣言得到某些消

息。他们手里握着军刀为自己开辟道路。”

９３４时 代 的 表 征



“祖国报”
３１６
企图按照自己的看法来说明这一微妙的事件，硬

说这些欲明真相的军官企图“逮捕专区区长，如果他是站在共和

国一边的话”；其实，他们急于去见专区区长，是要从他那里知道

巴黎是否真的宣告成立共和国了。只是在得到专区区长的否定的

回答以后，他们才认为必须表现出自己的职业的热心了。卡斯特

朗已经从里昂出发去调查他们的行为。简单说来，军队中出现了

不满的迹象。“通报”把军队大肆夸奖的手法，反而成为整个欧洲

的笑柄，后来为了讨好约翰牛，这一点干脆就不提了。波拿巴把

军队分成单独五个部分，是由于担心军队会把最高指挥权交给近

来对自己的主子越来越冷淡的佩利西埃；尚加尔 和贝多在语气

轻蔑的信中拒绝返回法国；被任命担负要职的埃斯潘纳斯在向多

布鲁甲进军以后就曾引起全军营的普遍不满；最后，对事件进程

中的急剧变化产生的一种模糊的预感，从来不能使法国的“有思

想的军队”３１７受骗，——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军队中那些谨慎的头

子们的声望一落千丈。除了夏龙事件以外，麦克马洪将军在法兰

西参议院中的行为，也能证明这种离奇的、大概也是出人意料的

变化。他针对ｌｏｉｄｅｓｓｕｓｐｅｃｔｓ〔嫌疑犯处治法〕发表的意见以非常

坦率著称，而他这位波拿巴手下的穿绣金线制服的仆从，竟对这

个法律投了反对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３０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２８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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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波拿巴目前的状况３１８

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８日于巴黎

    《Ｒｉｓｏｒｇｅｒòｎｅｍｉｃｏｏｇｎｏｒｐｉｕｃｒｕｄｏ

  Ｃｅｎｅｒｅａｎｃｏｓｅｐｏｌｔｏｅｓｐｉｒｔｏｉｇｎｕｄｏ》

（我将从死人中间复活，成为更加可怕的敌人，虽然我不过是

坟墓中的灰烬和无形的幽灵。）这是奥尔西尼在法夫尔发言以后带

着异样的笑容向自己的辩护人低声吟诵的塔索的“耶路撒冷”①中

的两行诗，它已经开始应验了。一位目睹者曾这样描写群众观看

这位意大利爱国者被判死刑时的心情：

“政府非常恐惧，因而由将军亲自指挥的整整一师人被派往刑场。１５０００

名士兵准备信号一响就行动起来，一切入口和出口都像起义时期一样有人警

戒。据我估计，从郊区来的９万到１０万名穿工作服的工人，挤满了拉－罗克

特广场附近的所有空地和街道；但是军队的队形排列得使观众看不清楚或者

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当屠刀落在奥尔西尼颈勃上的声音隐约可闻时，响起了

一阵强大的虽然是压抑着的回声：《Ｖｉｖ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共和国万岁！”〕

我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它好似轰鸣声；它不是喊声，不是呼声，仿佛是千千

万万人的低语声和叹息声。当局十分了解这种声音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刹那

间，士兵掀起了难以想像的嘈杂声，摆弄武器频频作响，鞭打自己的马匹踢

跳不已；这样，他们不直接使用武力就能把人群的轰鸣声压下去。但是，毫

无疑问，《Ｖｉｖｅｌ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这句话大家都听得很清楚。我特意步行回家，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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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从最拥挤的人群中穿过去。我应当坦白地说，我到处都听到同情和钦

佩奥尔西尼的话。看来，他的罪状已经完全被忘记了，留下的印象只是他那

勇敢的精神和对自己的同谋者的高尚态度。我一次也没有听见谁提起过比埃

里这个名字。我要说，人民的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可以看出，蕴藏在内心的

憎恨和复仇的欲望已经深到非用言语来表达不可了。我所听到的一切议论几

乎都是低声细语的，仿佛随时随地都在担心警察暗探的光临。”

看来，为了肃清共和派分子而采取的“公安”措施，大规模

的监禁和流放，并不比ｃｉｔéｓｏｕｖｒｉèｒｅｓ〔工人区〕、新建的作坊以及

企图收买法国工人阶级良心的其他措施取得的成绩更大。以前①

已经详细谈过的围绕奥尔西尼案件发生的种种情况，现在变成了

整个巴黎的共同话题。甚至大家都知道，在检查奥尔西尼和比埃

里的大批来往信件时，发现了路易－拿破仑在许多年以前写的亲

笔签名的书信。如果法国的“立宪主义者报”仍然像在基佐先生

时期那样处于有利的地位，那末，我们天天都可以听到《Ｌ’ｈｏｒｉｚ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ｏｂｓｃｕｒｃｉｔ》〔“政治视野黯淡了”〕这句庄严的话了。的

确也是这样。当土伊勒里宫的人们知道夏龙卫戍部队的军官的所

作所为时，都吓呆了。那里的人们对“通报”的ｎａｉｖｅｔé〔天真行

为〕感到极其愤怒，因为该报告诉法国和欧洲说，夏龙的军官没

有立刻叫自己的士兵做好战斗准备，没有对士兵说，即使巴黎真

的宣布成立共和国，他们也要为反对共和国和保卫帝国而战斗，夏

龙的军官没有把所有这些事情变成笑柄，却先跑去见专区区长。可

见，他们事先没有证实究竟是否宣布成立了共和国，就拒绝拿自

己的生命和地位来为皇帝冒险。这一事实证明，大部分军队是不

可靠的。除了军队中一些高级官员或者由于做了极其败坏名誉的

事，或者由于得到非常荣耀的嘉奖，因而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帝

２４４ 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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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命运分开以外，也许只有一部分军队应当得到充分的信任，那

就是近卫军。这个军团的确很强大，并且无疑懂得，它在任何其

他政府之下都会被并入常备军或者全部解散。近卫步兵由４个精

选团、２个ｖｏｌｔｉｇｅｕｒｓ〔射击兵〕团、１个宪兵团、１个朱阿夫团和

１个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猎兵〕营——总共１７个步兵营组成。此外，近卫

军有２个重骑兵团、２个龙骑兵团、１个精选骑兵团、１个骠骑兵

团和１个ｃｈａｓｓｅｕｒｓ团——总共２１个骑兵连。近卫炮兵也是一支

相当可观的力量。近卫军的全部兵力约为２万人，拥有４０或５０门

大炮。这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核心，在一旦同巴黎居民进行严重斗

争时足以制止常备军可能发生的动摇倾向。此外，从省里迅速集

结军队的一切工作已经安排妥善，只要大略看一下法国的铁路图

就可以明了这一点。因此，一旦发生政府突然无法掌握的运动，就

必然会遇上这支拥有６万—８万人的巨大力量。正是波拿巴为镇

压武装起义而采取的这些措施，完全排斥了爆发武装起义的可能

性，除非武装起义是由于某个非常意外的大事件引起的，因为那

时资产阶级的明显的反波拿巴态度，在军队下层进行破坏活动的

秘密社团，使军队上层分裂的渺小的嫉妒心、背信弃义的行为、奥

尔良派或正统派的同情，大概都会使天平倒向革命的群众方面。对

革命的群众说来，最糟糕的就是谋杀波拿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莫尔尼的答复便成了预言，莫尔尼在对俄战争爆发时对波拿巴提

出的一旦他意外身亡他们将怎么办的问题所作的答复如下：

《Ｎｏｕｓ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ｒｉｏｎｓｄｅｊｅｔｅｒｔｏｕｓｌｅｓＪｅｒｏｍｅｓｐａｒｌａｆｅｎｅｅｔｒｅ，ｅｔｐｕｉｓ

ｎｏｕｓｔａｃｈｅｒｉｏｎｓｄｅｎｏｕｓａｒｒａｎｇｅｒｔａｎｔｂｉｅｎｑｕｅｍａｌａｖｅｃｌｅｓＯｒｌéａｎｓ》。（“我

们先把所有的日罗姆派抛到窗外，然后千方百计地同奥尔良王朝达成协

议。”）

３４４波拿巴目前的状况



  在郊区居民决定他们如何行动之前，莫尔尼可能先行发动宫

廷政变，宣布奥尔良王朝，从而把资产阶级拉到反革命阵营中去。

同时，波拿巴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失望，大大地驱使他在国内走

上实行恐怖政策的道路。他在外面遭遇的每一次失败，都暴露出他

的地位动摇不稳，并且使他的对手产生了希望，这必然会使所谓

“巩固的政府当局”有一些新的表现。要知道，在对外方面失败的次

数最近几个星期大大增加了。首先在英国方面遭到了严重的失

败３１９。其次就连一向非常胆怯、多次让步的瑞士也鼓足了勇气，反

对以后用最无礼的方式强加于它的一些措施。瑞士联邦曾接到正

式通知说，如有必要，法国步兵团将开入它的国境，履行瑞士警察

本身所无法履行的警察职责。当时甚至连凯伦先生也认为必须申

请本国的护照，法国政府只好让了步。曾经根据波拿巴的指示修改

了本国法律３２０的比利时，也拒绝了波拿巴提出的驱逐尚加尔 将

军的要求。皮蒙特议院中受权审查使撒丁设施适合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

ｏｎｉｅｎｎｅｓ
３２１
这一法案的委员会，以５票对２票的多数提出了完全否

定波拿巴草案的建议。奥地利虽然清楚地懂得，奥尔西尼的处决向

它暴露了斯特拉斯堡英雄２９４的真相，而且后者再也不会因为同意

大利的关系而使它不安，但是它对波拿巴却表示了明显的冷淡。

陷入可笑的境地——这是法国政府走向灭亡的必经之路。波

拿巴意识到，他最近几次扮演欧洲独裁者角色的失败尝试使他处

于多么可笑的境地。他在欧洲的地位愈卑微，就愈强烈地感到必

须在国内显得威严可畏。因此，恐怖统治就变本加厉了。内务大

臣埃斯潘纳斯将军现在得到了前骠骑兵团团长、现任警察局局长

布阿泰尔先生的支持。“大陆评论”３２２在描写第二帝国的这批军事

爪牙所采用的方法时写道：

４４４ 卡·马克思



  “他们拿着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５１年骚乱以后由警察局当做危险分子而开列的

旧名单，并且按照这个名单在巴黎和各省大肆逮捕。他们在这样做以前，丝

毫不调查一下，这些人自从那时以后是不是有过可以被提出任何控告的理

由。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例如，有许多可尊敬的公民，虽然他们曾醉心于１８４８

年全国风暴，并且同情进步思想，但是后来完全脱离了政治，况且其中有许

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家长和热心经商了，而警察却使这样一些人放下自己的工

作，离开自己的亲人。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证明，逮捕的理由是多么不

充分，即使从表面上看来，采取恐怖行动又是多么缺乏合法性或必要性。在

警察局爪牙所要逮捕的人中间，有的至少已经在国外呆了六年，因而不可能

犯有任何过错，但是，如果他们这时在法国出现，似乎为了‘公安’起见，他

们必定会被关进监牢。甚至还有一种情况，警察竟跑到那些几年以前已经死

了的人家里去逮捕。他们的名字写在以前被捕者的名单中（其中许多人当时

被捕，不过是因为他们在街头人群中出现，这就是他们的唯一罪行）。因此很

清楚，警察不是要对付犯罪分子，而是要对付可疑分子，实行这个法律所采

用的方法本身就证明舆论对它的称呼是名副其实的。各省的情况都同巴黎差

不多。嫌疑犯的名单是行政当局开列的，倒霉的是那些在最近的六月选举中

对省长所推荐的候选人敢于表示反对的人，以及那些认为宪法、选举法和内

务大臣的通告是确实可以实现的并认为可能会采取措施让人们按照自己的

意见选举候选人的人。现在这些候选人被看成是最坏的罪犯，他们要末就是

很有钱有势的，要未就是受到有权势的朋友庇护的，才不致遭到被他们挡着

道路的那些官吏的报复。省里被捕的人中间，有库尔泰将军的名字，他在

１８４８年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但是近十年来他脱离了社会，脱离了政

治和公共事务而独居在阿利埃省的一个乡村庄园里。”

在实行“公安”制度的时候，在慢性的商业危机爆发的时候，

法国资产阶级很快就会达到这个地步，即在它看来，革命将是为

“恢复信任”所必不可少的某种东西。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１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２８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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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

１８５８年３月２７日于巴黎

  对于统治者说来，最困难的处境是一个非军人高居专制军事

国家之首的处境。在东方，这种困难由于专制君主被看成天神而

多少被消除了，因为这种政权的神权性质不允许把统治者同他的

军人武士等同看待。在罗马帝国时代，皇帝之被神化并没有起到

这种防护作用，但也是出自同样的需要。路易·波拿巴是一个非

军人（尽管他著有大炮史３２３）；但是他无法援用罗马的先例。因此

他的处境就益发困难。随着法国越来越感到军队的羁绊不堪忍受，

军队越来越大胆地力求把这种羁绊加在波拿巴身上。１２月１０

日３２４以后，波拿巴可以认为他是农民即法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选举

出来的，而聊以自慰。自从１月１４日的谋杀事件以后，他知道他

只是靠着军队的恩赐才存在。既然他不得不公开承认他是通过军

队进行统治，自然军队也就企图通过他本人来进行统治了。

由此可见，法国分为五个帕沙辖区，这只不过是任命埃斯潘

纳斯为内务大臣的一支序曲。接着就是任命布阿泰尔先生做巴黎

警察的头子。这位先生在１８３０年是一名下级军官，曾在拉费尔同

培尔西尼先生在一个团里服役；七月革命爆发时，他曾试图强迫

自己的伙伴高呼《Ｖｉｖ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Ｉ！》〔“拿破仑第二万岁！”〕。与

６４４



布阿泰尔荣升的同时，马拉霍夫公爵佩利西埃被任命为皇帝陛下

驻圣詹姆斯宫的代表。这个任命无非是对军队的讨好和对英国的

威胁。诚然，“通报”想把这件事说成是对约翰牛的讨好，可是

“世界报”３２５的维伊奥（大家知道，他在土伊勒里宫有ｐｅｔｉｔｅｓｅｔ

ｇｒａｎｄｅｓｅｎｔｒéｅｓ〔出入正式和非正式场合的资格〕），在一篇火气十

足的文章中预示过这件事，其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英国的自豪感被损伤了，而且早就被损伤了。在克里木的阿尔马附近、

因克尔芒附近和马拉霍夫冈，在凡是法军在战场上一马当先而且比所有的人

都更深入敌军阵地的一切地方，都受到了损伤。圣阿尔诺、博斯凯、康罗贝

尔、佩利西埃、麦克马洪——正是这些人损伤了英国的自豪感。”

总之，拿破仑第三把自己的缅施科夫派到伦敦去了。顺便提

一下：他甚至很高兴能有一个时期摆脱一下这位缅施科夫，因为

佩利西埃在刚一撤销委任他为五个帕沙辖区总司令的命令后，就

表现得桀骜不驯。当佩利西埃被派赴伦敦的消息一传出去，巴黎

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行情立刻下跌。

佩利西埃可以举出不少理由来对英国实行报复。１８４２年，帕

麦斯顿在梯维尔顿对选民发表演说时，公开骂他是恶魔，并示意

伦敦报界群起而攻之。克里木战争以后，雷希·伊文思将军在下

院更露骨地表示，佩利西埃是使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遭到惨

败的主要根由。英国报刊在评论伊文思将军的这种意见时，对佩

利西埃也是十分粗暴无礼。最后，佩利西埃本人在为参加克里木

战争的将领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干脆把这场战争的全部荣誉——

如果谈得上荣誉的话——归之于法国的武力，对约翰牛的合作竟

不屑一提。为了报复这件事，伦敦报界又狠狠地抨击了佩利西埃。

此外，大家也都知道，佩利西埃是不能扮演希腊神话中那个唯一

７４４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



能治好自己亲手所造成的创伤的角色的
３２６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同

意那些伦敦报纸的看法，它们以古罗马人的心情劝告执政官多加

小心，《ｎ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ｉｃａｐｉａｔ》〔“以免共和国遭殃”〕。佩

利西埃是威吓，而不是战争。对他的任命只不过是ｃｏｕｐｄｅｔｈéａｔｒｅ

〔戏剧手法〕。

将ｐｅｒｆｉｄｅＡｌｂｉｏｎ〔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①〕与ｌａｂｅｌｌｅＦｒａｎｃｅ

〔美丽的法国〕隔开的宽沟，是法国的ＬａｃｕｓＣｕｒｔｉｕｓ
３２７
，然而波拿

巴却不是那情愿跳进这个深渊去、为了使深渊合拢起来而抛弃生

命的浪漫青年。在全欧洲谁也没有他明白！他的不稳固的政权要

依靠同英国的联盟，但是对于要为滑铁卢一战雪耻的人说来，这

条真理是致命的东西，他必须想方设法，通过对约翰牛的横加指

责，来向自己的武装部下隐瞒它，使这个由法国所强加而为英国

所接受的联盟看上去像一种附庸从属的关系。

这就是波拿巴的最危险的把戏，它可能加速他的末日的来临，

虽然它的目的是为了推迟这个末日。如果佩利西埃完不成要他前

去进行威吓的使命，——这是很可能的，——那就会是输掉了最

后一张牌，势必要用实际行动来代替演戏，否则波拿巴在自己的

军队眼里将成为一个原形毕露的骗子，这个骗子装出拿破仑的神

气来掩盖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的伦敦警察的可怜相３２８。

说老实话，幸亏同英国结成联盟，才使这个侄子能够一时仿

效他的伯父。英法之间的紧密联系给了神圣同盟以致命的打击，彻

底破坏了欧洲的均势，自然也就使这个同盟在大陆上的代表波拿

巴依然以欧洲命运主宰者的姿态出现。当对俄战争和法国国内形

８４４ 卡·马克思

① “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是拿破仑第一对英国的称呼。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

的古称。——译者注



势许可这样做的时候，他对于这种徒有其表的霸权是心满意足的。

但是自从和平统治了欧洲，而军队统治了法国以来，情况就完全

改变了。现在军队要求他像真正的拿破仑那样，表示出他做欧洲

的霸主，不是受英国的委托而是违反英国的意愿。难也就难在这

里。一方面，他威胁约翰牛，另一方面又暗示约翰牛，说对它毫

无恶意。他简直是在央求约翰牛，要它为了礼貌起见，装出一副

样子来表示害怕自己的“至圣的盟友”的虚假威胁。然而这恰恰

是使约翰牛强硬起来的最好办法；约翰牛知道，自己摆出一副英

雄姿态是万无一失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２６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１５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２９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９４４佩利西埃在英国的使命



卡·马克思

马志尼和拿破仑

  马志尼先生最近给法国皇帝写了一封信３２９，从文学的观点来

看，这封信大概在他的著作中要占首屈一指的地位。马志尼的许

多作品所固有的那种假装热情、一味夸大、冗长噜囌和故弄玄虚

的现象（这可以说是他所创立的那个意大利文学派别的特征），在

这封信里只能看到少许的痕迹。同时可以看到，他的视野已变得

较为广阔。到再在为止，他一直是欧洲共和派形式主义者的领袖。

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

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他们以其虚伪的理想主义自豪，认为研

究经济现实有损自己的尊严。代别人去做个理想主义者是最容易

不过的事情。肚子胀得饱饱的人很容易嘲笑饿着肚子的人们不要

崇高思想而要普通面包的实际主义。听任康帕尼亚农民处于比他

们罗马帝国时代的祖先更悲惨的奴隶境地的１８４８年罗马共和国

的三执政３３０，当然不难大谈其农村居民的低下精神水平。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

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

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

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

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３３１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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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

的经济条件３３２，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

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现在马志

尼先生也不认为注意社会实际、注意不同阶级的利益、注意出口

和进口、注意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房租以及诸如此类的庸俗东西

有损自己的尊严了，这也许是由于他亲眼看到了使第二帝国遭到

强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的，不是各民主委员会的宣言，而是

那由纽约开始之后波及到全世界的经济震荡。但愿马志尼不要就

此止步，不屈服于虚伪的自尊心，而进一步按照经济科学来改造

自己的全部政治纲领。他的信是以这样一段对路易－拿破仑的愤

怒言词开始的：

“最后的时刻正在临近；帝国的浪潮正在明显地消退。这一点你也感觉得

到。你从１月１４日以来在法国采取的一切措施，你从这个不幸的日子以来向

四面八方散发的一切外交照会和请求，都说明你惶恐不安。你的心灵正像麦

克佩斯的一样，受着剧烈痛苦的折磨，——不论你说什么，做什么，这一点

都可以感觉出来。你的内心已预感到ｓｕｍｍａｄｉｅｓｅｔｉｎｅｌｕｃｔａｂｉｌｅｆａｔｕｍ①正在

临近。就像以前的‘葛莱密斯爵士、考特爵士和君王’一样，现在僭望者、总

统和篡位者是注定要灭亡的②。魔力已经消失。人类的良心已经觉醒；它正

在严峻地望着你；正在与你面对面地站着，仔细地检验你的行为，并且要求

你对自己的诺言的执行情况做出交代。从现在起你的命运已经决定。你现在

只能活几个月，但决不能活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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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用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主人公麦克佩斯来比喻路易－拿破仑。麦克佩斯先

当上葛莱密斯爵士，然后当上考特爵士，最后通过谋杀手段夺得了王位。麦

克佩斯后来被杀。路易－拿破仑则先是王位僭望者，后来在１８４８年任法兰西

共和国总统，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发动政变，使自己成为终生总统，并于１８５２

年称帝。——译者注

最后的日子和不可避免的时刻（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二册）。——编者

注



  马志尼在这样宣布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之后，将法国目前的经

济状况与拿破仑关于普遍繁荣的漂亮诺言作了一番对比：

“当你非法夺得政权之后，你好像为了弥补政权的这种非法来路，曾经许

下诺言，说要这样治理国家，以使惶惶不安的、自己动乱不定并且也使别人

动乱不定的法国得到太平。可是，难道监禁、箝制言论和放逐就是治理吗？难

道宪兵就是教员吗？难道密探就是宣扬道德和相互信任的使徒吗？你曾向闭

塞无知的法国农民说，国家由你来治理，就会开始一个新的纪元，使他们叫

苦连天的沉重负担就会一个一个地消失。可是哪怕有一个负担消失了吗？你

能说他们的命运曾有一点点好转，他们的苛捐杂税有一点点减少吗？你能解

释为什么农民现在要参加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３３３
吗？你能否认过去本来用于农业的资

金现在都被你所开辟的工业投机的门路吞噬了，而使农民无法获得贷款来购

置农具、改良土壤吗？你曾引诱无所适从的工人，说你要做ｅｍｐｅｒｅｕｒｄｕｐｅｕ

ｐｌｅ〔人民的皇帝〕，新型的亨利四世，说你要给工人保证固定的工作，高工

资和ｌａｐｏｕｌｅａｕｐｏｔ〔锅里的鸡〕①。现在ｌａｐｏｕｌｅａｕｐｏｔ的价钱在法国不是

正好涨得太不成话吗？而房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价钱不是涨得更高吗？你

开辟了新的街道——为了达到你的镇压政策的战略目的而铺设的新交通

线，——你把街道拆了又重新修建。可是，难道工人阶级的大部分都是在你

施予恩惠的建筑部门工作吗？你能为了给无产者开辟工作和工资的来源而毫

无止境地翻修巴黎和各主要省城吗？你能甚至梦想以这种人为的、暂时的办

法来代替正常的进步和够本的生产吗？难道生产的状况现在令人满意吗？难

道巴黎不是有五分之三的细木工、粗木工和机械师现在没有活干吗？你曾使

很容易吓唬住也很容易迷惑住的资产阶级充满美妙的梦想和希望，以为将成

倍增加工业活动，将有新的收入来源，将实现大量出口和扩大国际联系的

‘黄金国’。这一切在哪里呢？全部工业生活在你的法国都陷于停滞状态，商

业订货已日益减少，资本已开始退却。为了摘果子，你像野蛮人那样，把树

砍倒了。你人为地过分鼓励了狂热的、不道德的、只许愿不兑现的投机事业；

你以大吹大擂的、极其夸大的企业建设方案把法国各地小资本家的积蓄吸收

到巴黎来，使它们脱离了国民财富唯一真正长远可靠的源泉——农业、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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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１５８９—１６１０）曾经说道：“如果上帝再给予我一次生命的

话，那我一定要保证我的王国里每一个农民都有可能锅里有鸡。”——译者注



和工业。这些积蓄好像掉进无底深渊，在几十个大投机家的手里消失了；它

们被白白地穷奢极侈地挥霍掉了；或者被人们小心地悄悄转移到别的安全的

国度里去了——我可以举出你家里的一些人作例子。所有这些企业建设方案

中有一半已经不存在并且被人遗忘。有一些方案的制定人，为了谨慎起见正

在国外旅行。现在你面对着不满的资产阶级；你所有一切正常的财源都已枯

竭；耗费于法国几个主要城市的非生产性公共工程的５亿法郎，像梦魔似地

纠缠着你；你上年度的预算中显然有３亿法郎的赤字；巴黎城债台高筑，它

只得发行１６０００万法郎的新债（不是用你的名义——因为这样会一无所

成，——而是用市政委员会本身的名义），并且为了偿付这项债款的利息不

得不把人们所痛恨的市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城外的堡垒地区。这个补救办法

将大大加重工人阶级的负担，并且促使至今一直忠实于你的郊区起来反对

你。你的阴谋诡计都已用尽；今后你为消除你的财政困难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都只会加速你的末日。迄今为止你一直是靠不断的举债和贷款维持生存，但

是现在你在哪里能保证继续得到贷款呢？罗马和拿破仑曾经掠夺全世界，而

你现在只有一个法国可以掠夺。他们的军队是靠征服他人来维持的，而你的

军队就办不到。你只能梦想征服他人，但是你没有能力、没有勇气去冒险尝

试。罗马的独裁者们和你的伯父曾经率领无往不胜的军队，至于你，尽管你

喜欢穿金光闪闪的军礼服，可是我怀疑，你是否能够率领一支哪怕只有几营

人的队伍。”

马志尼从第二帝国的物质前景进而谈到它的精神前景，当然，

他在综合证据来证明自由不穿波拿巴的仆役制服这个命题时感到

有点为难。自由，不仅它的躯体，而且它的灵魂，它的精神生活，

都被那些想使过去的时代复活的人们粗手粗脚地弄得枯槁不堪

了。结果，法国思想界的大部分代表，虽然从来不以过分讲究政

治良心著称，并且随时都准备为任何政体效劳，不管它是摄政王①

还是罗伯斯比尔，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菲力浦，是第一帝国还

是第二共和国，现在却在法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背离了现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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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尔良的菲力浦。——编者注



政府。

“法国思想界，从梯也尔到基佐，从库辛到维尔曼，从米希勒到让·雷瑙，

都避免和你接触，怕你玷污他们。只有巴托罗缪之夜①和宗教裁判的辩护士

维伊奥，黑人奴役制的庇护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以及诸如此类的人

物，才是你的追随者。为了要找到一个能够以自己的威信来支持你那抨击英

国的文章的人，你只好去寻找既背叛正统主义又背叛共和主义的人。”

接着马志尼正确地解释了１月１４日事件的真实意义，他说炸

弹没有击中皇帝，却击中了帝国，揭穿了帝国所说的大话全是胡

诌。

“不久前，你还向欧洲夸口说，安宁、幸福和平静的法国的心是属于你的，

法国把你当做它的救星来赞颂。但是几个月之后，勒佩勒蒂埃街上就发出了

爆炸声，接着你采取野蛮的、慌张的镇压措施，向欧洲发出半带威胁、半带

哀求的呼吁，从军事角度把全国分成许多区，并且指派一名武夫掌管内务

部，——你现在以这一切证明了，尽管经过七年的绝对统治之后，你拥有庞

大而集中的军队，清除了国内所有使你担心的领袖人物，可是，如果不把法

国变成一个大巴士底狱，不把欧洲变成帝国的一个警署，你就不可能生存和

统治下去……的确，帝国原来是一个骗局。阁下，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样子把

它塑造出来的。上半个世纪在欧洲，除了达来朗以外，谁也没有像你那样多

地撒过谎；而这就是你得以暂时掌权的秘密。”

接着信中提纲挈领地历数了这位社会救主的一切谎言，从

１８３１年开始，当时他参加罗马居民反对教皇的起义３３４，说是把它

看做“神圣事业”；直到１８５１年，当时他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

的前几天向军队说，“除宪法所承认的权利以外，我不向你们要求

任何东西”；最后到１２月２日，当时由于他的篡夺计划的最后结

果还未见分晓，他宣布说：“他的责任在于保护共和国。”最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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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托罗缪之夜是指天主教徒在巴黎大规模地惨杀胡格诺教徒的事件；发生于

１５７２年８月２４日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译者注



志尼直截了当地对拿破仑说，要不是英国，他早就成了革命的牺

牲品了。接着，他驳斥了拿破仑关于法国与英国之间似乎已经建

立同盟的说法，并且用下面这样两句话作了结束：

“阁下，不管虚伪的、假装的外交怎么说，你现在在整个欧洲都是孤立

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３０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１１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３２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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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

１８５８年４月４日于巴黎

  维克多·雨果给侄子起了个绰号叫小拿破仑，于是承认其伯

父为大拿破仑了。他的著名小册子３３５的标题就意味着一种对照，并

且是对那种迷信拿破仑的现象表示一定程度的肯定，因为奥当斯

·博阿尔奈的儿子就是依靠这种心理巧妙地建立了自己幸福的血

腥大厦。但是，对目前这一代人更有益处的是要清楚了解，小拿

破仑实际上反映了大拿破仑的劣迹。这一事实的最明显的例证，就

是不久以前英法之间发生的“令人可悲的误解”，以及英国政府在

这种“误解”的压力之下对侨民和印刷商进行的刑事审判。简短

的历史回顾将证明，在这一出卑鄙的传奇剧中，小拿破仑只是不

折不扣地重演了早先大拿破仑所构思和扮演过的卑劣角色。

仅在缔结亚眠和约（１８０２年３月２５日）和大不列颠重新宣战

（１８０３年５月１８日）之间的这一短短时期内，拿破仑就恣意地干

涉了大不列颠的内政。他没有白费时间。早在和谈还在进行的时

候，“通报”就向所有敢于对“波拿巴的温和的和诚恳的意图”表

示怀疑的伦敦报纸大肆攻击，并且露骨地暗示说，“这样的怀疑很

快就会得到惩罚”。但是执政不仅限于充任英国报刊语气和意见的

检查官。“通报”攻击格伦维耳勋爵和温德姆先生在讨论和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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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取的立场。首席检察官派西沃曾在下院要议会议员埃利奥特

先生对表示怀疑波拿巴的意图一事负责。卡斯尔里勋爵和小皮特

本人都成了鼓吹克制的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谆谆告

诫地说，当谈论到法国的执政时必须谨慎一些。缔结和约以后大

约六个星期，在１８０２年６月３日，达来朗通知英国驻巴黎公使梅

里先生说，波拿巴出于对英国的尊敬，决定派真正的大使安得列

奥西将军接替法国驻伦敦公使奥托先生，但是第一执政真诚地希

望，在这位高级人物抵达伦敦以前，能够“消除横亘在两国和两

国政府之间达到充分和解的道路上的障碍”。不客气地说，他要求

从英国领土上驱逐

“所有法国亲王及其追随者，连同法国主教和在政治主张及行动方面必

然会引起法国政府很大怀疑的其他法国人…… 如果上述这些人在同法国

紧相毗邻的国家里继续得到庇护和厚待，那末仅仅这一点，也会被看做是鼓

励这里的不满分子，即使这些人没有犯下任何在这个国家里煽起新的骚乱的

罪行；但是法国政府掌握的材料证明，他们滥用英国对他们的庇护以及利用

同法国靠得近的有利条件，确实进行了这类犯罪活动，因为前不久截获的一

些印刷品，如所周知，是他们为了建立政府的反对派而运到法国来散发的”。

当时英国有一种外侨管理法，然而这种外侨管理法是专门为

保护不列颠政府而制订的。当时的外交大臣霍克斯柏里勋爵答复

达来朗的请求时说：

“国王陛下当然希望侨居在他领土内的一切外侨，不仅使自己的行为符

合英国的法律，而且对同陛下保持和睦关系的任何国家的政府不采取任何敌

对行动。然而陛下认为，只要外侨遵守这个原则，如果拒绝保护他们，那是

同自己的尊严、荣誉和好客习惯不相容的。只有侨居在陛下领土内的人本身

有不轨行为，陛下方不予保护。达来朗先生在谈话中所提到的那些人，大部

分完全是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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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里先生把霍克斯柏里勋爵的急电转交给达来朗时再三保证

“可以告慰第一执政，让他放心和满意”。但是达来朗坚持要自己

的一磅肉①，硬说第一执政的要求，并未超出英国政府本身在觊觎

者②侨居法国时曾向路易十四提出的要求，硬说他根本看不出采

取上述措施有任何屈辱的地方，并说他必须再次声明，“接受这种

措施会使第一执政感到非常愉快和十分满意”，执政会把这件事看

做是“陛下要在两国之间建立真诚了解的最令人信服的明证”。

１８０２年７月２５日，奥托先生从他的波特曼广场官邸写信给霍克

斯柏里勋爵，信中恰恰是坚决要求在一切涉及波拿巴及其政府的

问题上取消英国的出版自由。

他写道：“不久以前，我转给哈蒙德先生一份贝尔蒂埃出版的对法国政府

和整个法国极尽诬蔑之能事的刊物。同时我表示，我多半会接到要求惩罚这

种滥用出版物的行为的命令。这样的命令果然送来了。我不能向您阁下讳言，

聚集在伦敦密谋反对法国政府的一小撮侨民一再进行的侮辱行为，极恶劣地

影响了两国之间的真诚了解…… 我应当提请陛下政府不仅注意贝尔蒂埃，

而且要注意《Ｃｏｕｒｒｉｅｒ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ｄｅＬｏｎｄｒｅｓ》的编辑（雷尼埃）、科贝特和其

他类似的作家…… 没有一定的旨在对付这类罪行的法律，是不能作为违背

国际法的借口的。根据国际法的原则，缔结和约就必须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毫

无疑问，一切有损于政府荣誉和声望并导致那些把利益委诸政府的人民掀起

暴乱的行为，都是最足以削弱和约的好处和引起国家的愤慨的。”

霍克斯柏里勋爵在７月２８日给奥托先生的信中没有坚决、

严正地回答波拿巴对出版问题进行干涉时第一次提出的这些指

责，反而对存在出版自由的问题低三下四地表示歉意。他在信中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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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政府看到贝尔蒂埃的文章后，不能不深表愤慨，不能不极欲使发

表这篇文章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然后，他诉说“不便”对诽谤进行起诉，“碍难”对诽谤者进

行审判，他在结尾中说，他已经把案件转给皇家首席检察官，“以

便由首席检察官裁决这是不是诽谤”。

正当不列颠政府准备用这种办法对出版自由发起十字军讨伐

以使自己的强大的新盟国息怒的时候，８月９日的“通报”突然发

表了一篇带威胁性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指责英国容纳法国的强

盗和凶手，让他们在泽稷岛避难和派遣他们到法国海岸进行掠夺

性的袭击，甚至还把英国国王本人描绘成杀人行为的鼓舞者和怂

恿者。

“‘泰晤士报’，这家所谓受政府直接领导的机关报连篇累牍地谩骂法国。

该报的四版中间每天有两版篇幅散布肆无忌惮的诽谤。这家毫不荣誉的报纸

把一切可能想像出来的下贱、卑鄙、丑恶的东西都硬加在法国政府身上。为什

么要这样做呢？是谁为此付了钱呢？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呢？一些卑贱的侨民，

一些没有祖国、没有人格、罪行累累、不可饶恕的极端卑鄙下流的残余分子所

出版的法文期刊，比‘泰晤士报’有过之无不及。”“在伦敦聚集着以阿拉斯的

凶残的主教为首的１１个主教，他们是反对自己的国家和教会的叛逆分子。他

们发表诽谤法国主教和僧侣的言论。”“泽稷岛上麕集着在缔结和约之后因杀

人、抢劫和纵火而被法庭判处死刑的匪徒。若尔日①在伦敦公然佩戴他的红

色勋章带，这是他以定时炸弹炸毁了巴黎的部分地区和炸死了３０个妇女和

儿童或和平居民而得到的奖赏。这样的特殊庇护使人确信，如果他的图谋得

逞，他将会荣膺袜带勋章②。”“两者必居其一：要末是英国政府准许和容忍这

类政治的和刑事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这种行为符合英国的宽宏、

文明和荣誉；要末是英国政府无能防止这类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配称

为政府，特别是它没有办法去制止谋杀和诽谤行为以及维持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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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份充满威胁性词句的“通报”在深夜送到伦敦时，群情

十分激愤，以致政府机关报“诚实的不列颠人报”３３６不得不声明：

“这篇文章登在‘通报’上，不可能是法国政府知道或者同意的。”

劳伦斯博士在下院就法国对陛下的诽谤一事向阿丁顿先生（即后

来的西德默思勋爵）质问。大臣答复说，“很抱歉，他不能向博学

的先生介绍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令人满意的解释”。答复的含意是，

当不列颠政府把讥讽波拿巴及其夫人的案件按法律处理时，贝尔

蒂埃先生由于挖苦这两位人物而被皇家法院３３７当做刑事犯传讯；

可是当法国官方报纸诽谤英国并把英国国王称做杀人事件的鼓舞

者时，全部问题就用“解释”来调解，甚至秘密得都不能告诉给

议会。英国内阁这种明显的优柔寡断，鼓励了奥托在１８０２年８月

１７日交给霍克斯柏里勋爵一份极其蛮横的照会，照会中公然要

求：采取有效措施禁止英国报刊登载一切不妥当的煽动性的通告，

把某些人赶出泽稷岛，驱逐法国主教，遣送若尔日及其追随者到

加拿大，放逐法国亲王到华沙。至于外侨管理法，奥托先生坚持

说，政府必须具有“合法的、强有力的权力，不必诉诸法庭而能

约束外侨”；同时又说：

“为了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互惠，法国政府认为，它要求把那些一贯阴

谋在两国之间制造纠纷的人驱逐出去，就是再一次证明自己的和平意图。”

在最近同波拿巴第三发生的争论中，霍克斯柏里勋爵８月２８

日以急电的形式给英国驻巴黎公使的答复，被伦敦报刊引为具有

国家活动家尊严的典范。但是必须承认，尽管这个答复充满了合

乎美德的愤慨言词，然而还是允诺以损害法国侨民来消释第一执

政的疑虑。

１８０３年初，拿破仑曾着手整顿英国议会的程序和限制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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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言论自由。他在自己的“通报”上直接影射前任大臣温德姆

先生、格伦维耳勋爵和敏托勋爵说：

“禁止前任大臣在辞职后七年之内担任英国议会议员的法律，是一条爱

国的明智的法律。另外一条对侮辱友好人民及其政府的任何议员剥夺两年发

言权的法律，也是明智的法律。舌头犯了罪，舌头就应当受惩罚。”

正在这时抵达伦敦的安得列奥西将军在致霍克斯柏里勋爵的

照会中表示不满说，英国报刊上那些撰写短评和诋毁文章的卑鄙

的作者“在他们的无礼的短评中一贯引用某些著名议会议员言论

中的个别词句”。他在照会中就这些言论说，“任何明事达理的英

国人都会为这种闻所未闻的秽语感到耻辱”。他代表第一执政希望

“采取措施禁止将来以任何方式（无论是在官方的辩论中或者是在英国

发表的辩论性文章中）沙及法国所发生的事件，正像法国的官方辩论和辩论

性文章不应当涉及英国所发生的事件一样”。

当波拿巴以这种虚伪而又傲慢的语调同英国政府秘密通信

时，“通报”竟肆无忌惮地对英国人民横加侮辱，并且发表了塞巴

斯提昂尼上校的官方报告，报告中对驻埃及的英军进行了极端侮

辱性的责难。１８０３年２月５日，法国驻泽稷岛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ｉｒｅｄｅ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商务委员〕尽管没有任何官方权力，却蛮横

地埋怨一些印刷商从伦敦报纸上转载了一段侮辱波拿巴的章节，

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取缔这类阴谋，波拿巴一定会对泽稷岛进行

报复。这种威胁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皇家法庭便传讯其中两名印

刷商，并且决定以后严禁他们再印刷任何有辱法国的东西，即使

这些东西是摘自伦敦报纸的。１８０３年２月２０日，即贝尔蒂埃受审

的前一天，英国驻巴黎大使惠特沃斯勋爵被那位伟人亲自召见。波

拿巴自己在桌子的一端坐下以后，就让被邀请到他办公室来的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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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沃斯坐在另一端。波拿巴列举了一些似乎是他从英国方面受到

的挑衅。

“他谈到了英国报刊对他的侮辱，但是他说，他对此并不像对伦敦出版的

法文报纸上发表的东西那样注意。他认为后者包藏着更大得多的祸心，因为

法文报纸的目的是要鼓动他的国家反对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他抱怨不该对若

尔日及其同伙加以庇护。他承认，他对英国的愤慨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因

为从英国来的一切，除了对他的敌意和憎恨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为

了证明自己维护和平的愿望，他说他看不出同英国打仗对自己有任何好处。

登陆是他防止遭受侮辱的唯一手段，他决定亲自领导远征军来试一试这种手

段。他承认，百分之九十九对他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这次谈判的结果将是战

争的话，他还是决定试一试这种手段。他补充说，军队的士气很高，准备前

仆后继地远征…… 为了保持和平，必须遵守亚眠和约。如果不彻底制止报

刊上的侮辱言论，至少也应当加以限制，而且仅限于对英国报纸，同时必须

禁止对他的极凶恶的敌人进行如此公开的庇护。”

２月２１日，贝尔蒂埃在埃伦伯勒勋爵和特别指定的陪审官面

前受审，他的罪名是发表诽谤波拿巴的文章和“唆使法国人民谋

刺自己的元首”。埃伦伯勒勋爵在结束他对陪审官的讲话时卑贱地

说：

“先生们，我深信你们的裁决将会增进我国利益同法国利益所维系着的

关系。这种裁决将在世界各地证实并加强早就举世传诵的一种信念：英国司

法是公正无私的。”

陪审官即席立即宣判了贝尔蒂埃先生有罪。然而，由于后来

两国之间断绝了关系，贝尔蒂埃先生没有被传去接受判决书，诉

讼就此终止了。诚实而英勇的“通报”在迫使英国政府对出版事

业开始了这种压制，使它不得不宣判贝尔蒂埃有罪以后，就在

１８０３年３月２日发表了如下的评论：

“一个名叫贝尔蒂埃的人被伦敦法庭判了罪，因为他印发了一些恶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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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第一执政的东西。令人不解的只是，为什么英国政府极力围绕这件事掀

起这样的 éｃｌａｔ〔喧嚷〕。鉴于英国报纸硬说，审判是应法国政府的要求进行

的，甚至当陪审官在审判会上宣布判决时，似乎还有法国大使在场，我们受

权声明，从来没有过这类事情。第一执政在没有看到贝尔蒂埃审判案的公告

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贝尔蒂埃的诽谤这件事…… 但是必须承认，这次审判

案在其他方面虽然没有什么好处，却使主持审判的法官有机会以自己的明智

和公正来表明，他们在这个许多方面受人尊敬的、这么开明的国家里确实当

之无愧地行使了司法权。”

当“通报”在同一篇文章中坚决强调一切“文明的欧洲国

家”都有责任共同消灭报刊野人的时候，法国驻汉堡公使雷纳尔

先生曾召集汉堡参议会讨论第一执政要求在“汉堡记者”３３８上发表

竭力侮辱英国政府的文章的问题。参议会希望至少应当容许删改

最带侮辱性的地方，但是雷纳尔先生声称，他接到的一项坚决的

命令是要全文刊载。后来这篇文章就原封不动地发表了。法国公

使要求阿尔托纳各报也登载这篇文章，但是丹麦的长官宣称，在

没有接到本国政府的确切命令时他们决不容许这样做。由于受到

这样的拒绝，法国驻哥本哈根的公使阿格索先生就从汉堡的同事

那里收到了这篇文章，请他争取容许在丹麦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

当惠特沃斯勋爵为了这种诽谤去拜会达来朗先生的时候，达来朗

先生声称：

“当第一执政得知这样一篇文章是奉命发表的时候，他感到的震惊不小

于英国大臣，并且立即要求雷纳尔先生进行解释”云云。

大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４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２７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３０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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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国财政状况

１８５８年４月１３日于巴黎

  情况越来越迫使复辟了的帝国抛弃装腔作势的姿态，现出自

己全部丑恶的原形。招认的时刻对它来说来得十分突然。它已经

不再自命为合法的统治形式或《ｓｕｆｆｒａ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普选权”〕

的产儿了。它已经宣布自己是暴发户、告密者和十二磅炮的制

度３３９。现在它更进了一步，公开地供认自己是骗子的制度。４月１１

日的“通报”发表了一篇短评，说有几家报纸过早地宣布了许多

铁路公司以及其他工业公司的股票股息，并且宣布的数字低于董

事会早已规定的数字。

“必须保护我国的工业和资本免受这一类诡计的损害。帝国的检察官传

讯了上述各报的编辑，警告他们说，今后这种事件将提交法院按别有用心地

公充假消息论处。报纸刊物的义务是开导公众，而不是谣言惑众。”

换句话说，报纸刊物的工作人员的义务——如果他们不希望

流放到凯恩去的话——是维护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２８
的声誉，而不是像

他们不久以前所做的那样，向公众预告这个骇人听闻的诈骗机关

即将破产，即使措词十分谨慎和委婉。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每年一次

的股东大会定于４月２９日举行，会上将宣布公司上年度的股息。

尽管该公司的董事们严守秘密，但是最坏的消息却在流传着，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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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会采用什么方式“虚构出”期待着的股息，有一家报纸甚至

敢于旁敲侧击地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家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有

联系的股份公司的不很久以前召开的会议上，公司的董事非常泰

然地说，纵然他可能宣布只有８％的股息，公司的业务却比一年以

前在股息为２５％的情况下要好得多。文章的作者冒险地表示怀

疑，说这家公司“以及其他”公司恐怕是拿资本而不是拿所得的利

润来偿付全部股息的吧。这一切使得“通报”勃然大怒。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的股票的行市，２月１０日为９５７—９６０法郎，３月１０日跌到

８２０—８６０法郎，４月１０日再跌到７１５—７２０法郎，甚至这个行市也

仅仅是名义上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股票持有者决定至少出售

６０００股，而贝列拉兄弟的奇妙的创作之一“海事总公司”在卷入了

绝非“海事”的投机活动以后，已经ａｒｔｉｃｕｌｏｍｏｒｔｉｓ〔奄奄一息〕，这

些不体面的事实是用任何手段也掩盖不了的。完全不愧为埃斯潘

纳斯将军的那一类政治经济学家的好一个妙计，以为“通报”的威

胁将保证信贷的增长，同时也使人们不敢说话。警告是发生作用

的，不过恰好是发生相反的作用，尤其是这个警告发自一个其财政

诡计早已成为人们谈话中的笑柄的政府。大家知道，财政大臣曼涅

先生编制的预算上载明有结余，但是，由于ｃｏｕｒｄｅｒéｖｉｓｉｏｎ〔检查

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不识分寸的多嘴，暴露了这个预算实际上有将

近１亿法郎的赤字。当曼涅先生被召见向“财产的救主”①作解释

时，他恬不知耻地对自己的主子说，他知道主子有“结余”的嗜好，

所以就像在他以前的路易－菲力浦的大臣们所做的那样“虚构了”

一个预算。事情就这样了结，但是这一事件传开以后，迫使政府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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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次招认。政府虽然在“通报”上郑重宣布关税在２月份有了增

长，却又不敢坚持自己的说法。３月底公布的海关月报表明，今年２

月份的进口税甚至根据官方的说法总共也只有１３６１４２５１法郎，而

１８５７年同月却有１４１６００１３法郎；今年１月和２月进口税总共为

２５８４２２５６法郎，而１８５７年这两个月份为２８０４４４７８法郎。官方所

说的“保护我国的工业和资本免受诡计的损害”和“开导公众”而不

要“谣言惑众”，原来就是这种意思。

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大批的流放，法国

被分割成为御用军的兵营，关于战争的风闻，外部的纠葛和内部的

阴谋——简单地说，１月１４日谋杀事件以后，小帝国的焦躁不安

的抽搐稍微转移了人们对法国的财政状况的普遍注意。否则，公众

会看到，就在这个时候，波拿巴政体的装出来的繁荣已经还原为自

己的最初的元素——盗窃国家财产和进行投机活动了。为了证明

这种情况，我只要列举这样一些事实，有关这些事实的消息不时地

渗入欧洲的报界。先拿普洛斯特先生领导的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ｅｃａｉｓｓｅｓｄ’ｅｓｃｏｍｐｔｅ〔贴现银行总公司〕来说。这家总公司不仅参

与了一切证券投机活动，而且忙于在全法国创立贴现银行。公司的

资本为６００万美元，分６万股。这家公司已与葡萄牙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合并，并且是马德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ｍａｇｎａｐａｒｓ〔重要部

分〕。但是公司的全部资本已经枯竭，而且负债将近３００万美元。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ｎｅｄｅｓｅｑｕｉｐａｇｅｓｄｅｇｒａｎｄｅｓｒｅｍｉｓｅｓ〔巴黎大

型马车出租公司〕的达莫尼约先生因骗取了自己股东的现款和股

票１０万美元，使他们承担４０万美元的债务，胡乱浪费了公司的全

部资本１６０万美元，已被ｐｏｌｉｃ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ｅｌｌｅ〔违警裁判所〕判罪。

另一家公司（Ｌｉｇｎéｅｎｎｅ〔木材业〕，似乎是从事木材造纸的）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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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浪费了８０万美元的资本而被判罪。另外两个波拿巴的“财

产的救主”同银行家集团勾结在一起，决定把他们自己以２０万美

元买进的在遥远的多瑙河畔的某些森林和矿场以１０００万或１５００

万美元的价格脱手卖给大众，因而被判罪。还查明了亚琛附近一家

矿业公司的经理们把只值２０万美元（后来他们不得已供认出来

的）的矿井以５０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自己的股东。由于揭露出了

这种种情况，Ｍｅｓｓａｇｅｒｉｅｓ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运输公司〕的股票行市从以前

的１５１０法郎跌到大约５００法郎。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ｄｅｓｐｅｔｉｔｅｓｖｏｉｔｕｒｅｓ

〔小型马车公司〕的股票发行后不久曾哄抬到２１０法郎，现在跌到

了４０法郎。联合公司的股票从５００法郎跌到６５法郎。法美航运

公司的股票曾经值７５０法郎，现在用３０法郎便能买到。瓦斯联合

公司的股票价格从１１２０法郎跌到６２０法郎。Ｃａｉｓｓｅｄｅｓａｃ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ｓ〔股份银行〕的董事、小帝国的暴发的百万富翁之一米洛先生

对自己的股东们说：

“最近半年来的营业没有取得分毫利润，因而他不仅无法宣布股息，甚至

无法支付这半年通常的利息，但是这种利息他一定会掏自己私人的腰包来支

付的。”

小帝国的社会溃疡就这样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路易·波拿

巴竟同证券投机商人的上层荒谬地商谈采取什么手段来帮助法国

的商业和工业，当然这种商谈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法兰西银行自

己的处境也十分悲惨，因为它无法出售铁路公司的本票，这些本

票是法兰西银行为了使铁路公司进行自己的工程而不得不贷款给

它们时作为抵押品收进的。正当法国的铁路公司的全部财产迅速

贬值，铁路的每周周报表明铁路的收入不断减少的时候，谁也不

愿意买进这种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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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经济学家”杂志驻巴黎记者指出：“至于法国商业的状况，仍旧和

过去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它表现了好转的趋势，但是还没有好转。”

与此同时，波拿巴固执地继续向非生产性企业投资，但是，正

像塞纳省省长欧斯曼先生坦率地告诉巴黎居民的那样，这种企业

“从战略观点来看”是重要的，可以用来防止“随时可能发生和危

害社会安全的意外事件”。例如，为了防卫的目的，防备这个城市

爆发不满事件，巴黎将建设价值１８０００万法郎的新的林荫道和街

道。塞瓦斯托波尔林荫道的新地段的开辟也完全符合这一“战略

观点”。起先纯粹是市民的和市政的盛典，由于所谓发现了旨在暗

杀波拿巴的新阴谋而突然变成了军事示威。“通报”在解释这一

ｑｕｉｄｐｒｏｑｕｏ〔误解〕时说道：

“举行阅兵来隆重庆祝首都这条新动脉的落成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的士

兵继皇帝以后首先踏上这片有如此光荣的胜利的名称的土地，也是完全正确

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３１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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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勒克瑙的攻占３４０

  印度起义的第二个危急时期结束了。第一个时期以德里为中

心，并以该城的被攻占而告终；第二个时期的中心在勒克瑙，现

在该城也陷落了。除非那些至今仍然平静的地方爆发新的起义，否

则起义势必逐渐转入拖延持久的结束时期，在这个时期，起义者

终将变成土匪和强盗，他们会发现，本国居民将和英国人一样，成

为他们的敌人。

强攻勒克瑙的详细报道还没有接到，但是最初的战斗部署以

及最终的战斗的大致情况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读者都记得①，在勒

克瑙驻劄官官邸解围以后，坎伯尔将军就把官邸炸毁了，但是让

乌特勒姆将军率领５０００人左右留在离城几英里的一个设防据点

阿朗巴格。他自己则率领其余的部队返回康波尔，在这里温德姆

将军被一支起义军打败。坎伯尔彻底击溃了这支起义军，并迫使

他们在卡耳皮附近渡过朱木拿河。然后他就在康波尔等待援军和

重炮到来，准备自己的进攻计划，下令集中被指定去进攻奥德的

各路队伍，特别是设法把康波尔变成一个力量雄厚和规模巨大的

营垒，以便使它成为对勒克瑙作战的最近的和主要的基地。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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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他认为还要完成另一项工作才能安心出征，这

项工作的提出使他立刻显得和几乎所有以前的驻印英军指挥官有

所不同。他不愿意有妇女在兵营里游逛。他在勒克瑙以及在开往

康波尔的途中，对这些“女英雄”算是领教够了。她们以为，军

队的行动，就像在印度常常遇到的那样，要服从她们的喜好，听

随她们的方便，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坎伯尔到达康波尔以后，立

即把这群有趣的但又招惹麻烦的人全部送往阿拉哈巴德，免得碍

事；接着，马上又把当时住在阿格拉的第二批太太小姐们召来。直

到她们到达康波尔，他又送她们安全地前往阿拉哈巴德，然后才

回到向勒克瑙进发的军队里去。

为这次出征奥德进行的准备工作，其规模之大，在印度是前

所未有的。英军在印度过去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是入

侵阿富汗３４１，参战的军队从来没有超过两万人，而且其中大多数是

土著士兵。在这次出征奥德时，仅欧洲人的数目就超过派往阿富

汗的所有部队的人数。在科林·坎伯尔爵士亲自指挥下的主力部

队，包括３个步兵师、１个骑兵师、１个炮兵师和工兵部队。乌特

勒姆指挥的第一个步兵师守在阿朗巴格。这个师由５个欧洲团和

１个土著团组成。第二个师（４个欧洲团和１个土著团）、第三个

师（５个欧洲团和１个土著团）、霍普·格兰特爵士指挥的骑兵师

（３个欧洲团和４个或５个土著团）以及全部炮兵（４８门野炮、攻

城炮兵纵列和工兵部队）组成了坎伯尔由康波尔出动的作战部队。

弗兰克斯准将所指挥的、集中在古姆提河和恒河之间的章普尔和

阿扎姆加尔两地的一个旅则应沿古姆提河向勒克瑙前进。这个旅

除土著部队外，有３个欧洲团和２个炮兵连，应构成坎伯尔的右

翼。连同这个旅在内，坎伯尔的兵力总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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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兵 骑  兵
炮 兵 和

工 兵
合  计

欧洲部队…………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土著部队………… ５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也就是说，总数达３万人；此外，还应当加上在章格·巴哈杜尔

指挥下由果腊克普尔向苏耳坦普尔前进的１万尼泊尔廓尔喀人，

这就使入侵军队的总数达到４万人，而且几乎全是正规部队。但

这还不是全部。在康波尔以南，亨·罗斯爵士率领一支强大的队

伍由萨加尔向卡耳皮和朱木拿河下游前进，以便堵击任何可能从

弗兰克斯和坎伯尔两军之间溜过去的脱逃者。在西北方面，张伯

伦准将于２月底左右在恒河上游渡河，进入奥德西北部偏北的罗

希尔汗，而且不出所料，这里是起义军队退却的主要地点。奥德

四周围城市的警备部队也应当列入直接或间接向奥德王国进攻的

兵力之内，这样一来，这支兵力的总数必定有７万—８万人。根据

官方材料，其中英国人不下２８０００人。上述的兵力总数中还不包

括约翰·劳伦斯爵士的大量部队，这支部队在德里占领着一种侧

防阵地，由米拉特和德里的５５００名欧洲兵和２万或３万旁遮普土

著士兵组成。

这样庞大的兵力的集中，一部分是坎伯尔将军策划的结果，但

一部分也是印度斯坦各地起义被镇压的结果，由于各地起义被镇

压，部队就自然集中到有战事的地方。毫无疑问，坎伯尔本来是

会冒险以较少的兵力作战的，但是当他等待这些兵力的时候，种

种情况使他得到了新的兵力；而他这个人，即使明知道在勒克瑙

将会遇到的敌人是多么可怜，也不至于拒绝利用这些兵力。而且

不要忘记，虽然这些部队的数目看来很大，但是他们却分散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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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像法国那样大的地区里；在决战的地点勒克瑙，他只能用上大

约２万欧洲兵，１万印度兵和１万廓尔喀兵，而在土著军官指挥下

的廓尔喀兵究竟有多大价值，至少还是值得怀疑的。这支军队单

靠它的欧洲兵就确实可以绰绰有余地保证迅速取胜，但是全军的

数量与它所担负的任务并不是不相称的。很可能，坎伯尔这一次

打算向奥德居民显示一下印度任何民族都从未见过的一支威武的

白人大军，作为对印度人利用欧洲人为数不多而又广泛分散全国

各地的情况举行起义的回答。

起义者在奥德的兵力是由大多数起义的孟加拉团的残部和奥

德本地的新兵组成的。前者最多不超过３５０００或４００００人。战斗、

逃亡和军心涣散一定使原先达８万人的这支兵力至少减少一半，

而留下来的则是组织涣散，士气不振，装备恶劣，完全不适于作

战的。根据各种不同的报道，新兵约有１０万到１５万人；但是他

们数量究竟有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只有一部分人装备

有构造拙劣的火器，大部分人只有进行白刃战的兵器，而这种战

斗他们是很少会遇到的。这支兵力的大部分在勒克瑙，与詹·乌

特勒姆爵士的部队作战，但是有两支队伍向阿拉哈巴德和章普尔

方面行动。

向勒克瑙分进合击的运动约在２月中开始。从１５日到２６日，

主力部队同它的大量辎重（仅随军仆役就有６万人）由康波尔向

奥德的首府前进，未遇抵抗。同时敌军在２月２１日和２４日曾攻

打乌特勒姆的阵地，没有成功。１９日，弗兰克斯向苏耳坦普尔进

攻，一天之内把起义者的两支队伍都击溃了，并且在没有骑兵的

情况下尽力进行了追击。这两支被击溃的队伍会合后，弗兰克斯

又在２３日把他们击溃，使他们损失了２０门火炮以及全部兵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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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辎重。指挥主力前卫的霍普·格兰特将军，在强行军过程中

离开主力，绕到左面，于２３日和２４日摧毁了位于由勒克瑙到罗

希尔汗途中的两个堡垒。

３月２日，主力集中在勒克瑙南面。城市在这方面有运河围

护，坎伯尔在前次攻城时曾不得不渡过这条运河；运河后面现在

已经筑有坚固的工事。３日，英军占领了迪尔库什宫苑，第一次进

攻勒克瑙时，也是由攻击这个宫苑开始的。４日，弗兰克斯准将与

主力会合，形成它的右翼，而他自己的右翼则以古姆提河为依靠。

这时，对付敌人工事的炮台已建成，并在城市下方古姆提河上架

起两座浮桥。当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以后，詹·乌特勒姆爵士立即

率领他的步兵师、１４００名骑兵和３０门火炮渡河去占领左岸（即东

北岸）的阵地。从这里他可以用纵射火力射击敌人在运河岸边的

大部分阵地及其后的很多设防的宫殿。他还切断了敌人与奥德整

个东北部的交通。６日和７日，他遇到相当顽强的抵抗，但仍驱退

了敌人。８日，他再次受到攻击，但攻击仍被击退。这时，配置在

右岸的炮台开火；乌特勒姆的炮台沿河岸射击起义者的翼侧和后

方；９日，爱·路加德爵士指挥的第二师攻占了马蒂尼埃尔，读者

也许还记得①，这是一所带花园的学院，位于运河南岸，在运河与

古姆提河汇合处，和迪尔库什宫苑相对。１０日，银行大厦被打开

了缺口并被攻下。乌特勒姆沿河而上，更往前进，用他的火炮对

起义者的阵地逐个进行纵射。１１日，两个苏格兰团（第四十二团

和第九十三团）攻占了王后宫，乌特勒姆攻占了连结左岸与城市

的几座石桥。然后，他就把自己的队伍调过河去，参加攻打对面

３７４勒克瑙的攻占

① 见本卷第３８１页。——编者注



最近的一座建筑物。３月１３日，对下一个设防的建筑物伊曼巴拉

大厦的攻击开始了。为了设置隐蔽的炮位，向大厦挖掘了一道对

壕。次日，在那里造成缺口，这座建筑物遂被攻占。逃向恺撒巴格

（即王宫）的敌军遭到猛烈的追击，英军紧跟着逃军冲入了王宫。激

战继之而起，但到下午３时，王宫已落入英军手中。这看来已使战

斗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至少，抵抗的意志已丧失净尽，于是坎伯

尔立即部署追赶和堵击脱逃的敌人。坎伯尔准将奉命率领一个骑

兵旅和少部骑炮兵去追击他们，而格兰特则率领另一个旅绕到位

于勒克瑙到罗希尔汗途中的锡塔普尔去堵击他们。在对逃跑的那

一部分守军采取了上述措施以后，步兵和炮兵继续向城内前进，肃

清还在那里坚持的敌军，从１５日到１９日，战斗显然主要是在城内

狭窄的街道上进行，因为沿河岸的宫殿和花园地带早已被占领。可

是在１９日，全城已落入坎伯尔手中。据说，约有５万起义者逃跑，

一部分逃向罗希尔汗，一部分逃向达普和班得尔汗。他们往后一个

方向有可能逃脱，因为罗斯将军和他的队伍距朱木拿河至少还有

６０英里，并且据说他前面还有３万起义者。在罗希尔汗方向上，起

义者还有机会重新集中，因为坎伯尔不能够很迅速地追赶他们，至

于张伯伦现在何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而且该省之大足以使起义

者暂时安身。因此，起义的下一阶段的特点，很可能是在班得尔汗

和罗希尔汗成立两支起义军，而后一支军队可能很快就被勒克瑙

和德里的军队用分进合击的运动消灭掉。

就我们现在所能判断的，科·坎伯尔爵士在这次战役中的行

动仍以他所常有的谨慎和毅力为特点。他对勒克瑙实行分进合击

的部署是出色的，而且在进攻的准备中看来也充分利用了一切有

利情况。另一方面，起义者的行动大概比以前更加可怜了，任何

４７４ 弗·恩格斯



地方只要一看见红制服，就惊慌失措。弗兰克斯的队伍击溃了比

自己多２０倍的兵力，自己却几乎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虽然电讯照

例说什么“顽强的抵抗”、“激烈的搏斗”，但报道中提到的英军的

损失却少得出奇，因此，恐怕这次在勒克瑙不需要英国人比上次

进攻该城①时表现更多的勇敢，他们在那里所取得的荣誉也不会

比上次更大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１５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３１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７４勒克瑙的攻占

① 见本卷第３８１—３８７、３９８—４０６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

１８５８年４月２０日于伦敦

  迪斯累里先生４月１９日在下院发表的关于预算的演说，虽然

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占了大约十栏的版面，但是不管怎样，读

起来却很愉快，也许甚至比读这同一位作者的长篇小说“年轻的

公爵”３４２还要更愉快些。就分析透彻、结构简练、布局巧妙和细节

处理适中等方面来说，这篇演说比他那位在帕麦斯顿执政时的前

任的笨拙冗长的言论要高出一头。演说并没有包括任何特别新的

东西，而且也没有企图这样做。迪斯累里先生处于不是和他自己

造成的赤字、而是和对手遗留下来的赤字打交道的财政大臣的有

利地位。他扮演的角色是医师，而不是病人。这样，一方面他得

找出弥补赤字的资金；而另一方面，根本谈不上大量缩减由于英

国已在帕麦斯顿勋爵庇护下从事的冒险而引起的开支。迪斯累里

先生直截了当地向下院的议员们宣布，如果他们想要实行侵袭和

侵略的政策，他们就应当拿出钱来，而且他们关于节约的喊叫只

不过是一种嘲笑，因为与此同时下院曾表示愿意付出任何开支。按

照他的声明，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财政年度的支出应该如下：

６７４



英 镑

偿付长期公债 ２８４０００００……………………………………

经常费开支 １９０００００…………………………………………

军队给养 １１７５００００…………………………………………

海军（包括邮船在内） ９８６００００……………………………

民政事务 ７００００００……………………………………………

国家税务部门 ４７０００００………………………………………

需于１８５８年５月还清的国库债券 ２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军债的基金 １５０００００……………………………………

    全部支出 ６７１１００００………………………………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的收入估计如下：

英 镑

关税 ２３４０００００………………………………………………

消费税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印花税 ７５５００００………………………………………………

土地税和不动产税 ３２０００００…………………………………

邮政事业 ３２０００００……………………………………………

财产税和所得税 ６１０００００……………………………………

国家土地  ２７００００…………………………………………

其他收入 １３０００００……………………………………………

    全部收入 ６３０２００００………………………………

  把预计的支出和收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尽管迪斯累里先

生对于关税、消费税和邮政事业可能提供的收入估计得相当乐观，

但是纯赤字还是有４００万英镑。如何来弥补呢？帕麦斯顿派一想

到迪斯累里先生明年不得不暂缓把所得税从每一英镑征收７辨士

降低到５辨士，就不禁暗自发笑，——因为当康瓦尔·路易斯爵士

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迪斯累里先生和格莱斯顿先生曾极力反对

７７４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



过。帕麦斯顿派那时就会高声叫喊这是无原则的反对，并且利用所

得税的不受欢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总之，所得税是帕麦斯顿派曾

大胆预言得比内阁这艘船一定会因而碰得粉碎的暗礁。然而迪斯

累里先生是一只不致于陷入这种圈套的老狐狸。迪斯累里出人意

外地向议院宣称：约翰牛在最近五年以来在钱财方面曾“表现得”

像乖孩子一样，他愉快地承担了国家的负担，因此在目前这种困难

的情况下，就不应该用他一向特别厌恶的捐税来苦恼他；何况根据

大多数议员通过的１８５３年协定３４３，已经答应乖孩子要逐渐减少这

种捐税，并且在若干年之内把它完全取消。迪斯累里先生自己那张

用来弥补赤字、甚至用来保证收入略高于支出的单方就是：暂时推

迟２００万英镑的国库债券的偿还；为偿清军债所需的１３０万英镑，

在还没有可以拨作此用的ｂｏｎａｆｉｄｅ〔真正的〕多余收入以前不予

支付；平衡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酒税，把爱尔兰的酒税从每加仑６先

令１０辨士提高到８先令，这可使国库收入增加５０万英镑；最后，

对银行支票征收１辨士的印花税，这可使收入增加３０万英镑。

至于迪斯累里先生所征收的为数不大的新税，它们是不可能

引起重大的反对的。帕蒂①的代表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提出抗议，

虽然如此，但是对爱尔兰使用酒精饮料的任何障碍，应该看成是

治疗措施。财政大臣在提出这项措施的时候，忍不住要对他的爱

尔兰朋友开开玩笑。他“以最真诚的精神”要求“急性的爱尔兰

人”同意对“爱尔兰的酒精饮料”课税的建议，要求他们把自己

的“灵魂”②与英格兰人的和苏格兰人的灵魂融合在一起。对银行

８７４ 卡·马克思

①

② 文字游戏：原文是《ｓｐｉｒｉｔ》，这个词既有“酒精饮料”的意思，也有“精神”、

“灵魂”的意思。——编者注

“帕蒂”是“帕特里克”的小名，也是爱尔兰人的绰号。——编者注



支票征收一个辨士的印花税，遭到了代表伦敦银行家和股票经纪

人利益的格林先生的猛烈抨击。他表示确信，这个不幸的辨士一

定会妨碍国家的货币流通执行自己的职责；但是，无论格林先生

对于居然敢对银行家和股票经纪人课以微不足道的捐税这件事觉

得或者假装觉得多么恐怖，他的感觉未必能在广大的英国人民中

得到反响。

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的最大特点就是取消人为的还债基金

——这是康瓦尔·路易斯爵士由于对俄作战时拉借了债款而重新

采取的财政上的大欺骗手段。真正英国的还债基金，是那些使整

个这一代人认识模糊、并且下一代人也未必能理解其实质的可怕

的错觉之一。１７７１年，理查·普莱斯博士在他的关于继承支付的

评论３４４中，第一次向世人揭开了复利息和还债基金的内幕。

他写道：“生复利息的钱，起初增长得很慢，以后就不断加快，过了一段

时期之后，其速度就超出任何想像。一个辨士，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５％的

利息放出，到现在会增长成一个比１５０００万个纯金地球还要人的数目。可是

如果以单利息放出，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它至多只能变成７先令４
１
２
辨士。

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宁可用后一种方法而不用前一种方法来理

财。一个国家总是能摆脱困难的，因为它只要有一小笔积蓄就能

在它的利益所要求的短期限内清偿大笔的债务。至于国家必须付

出多少利息，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利息愈高，则可以更快地

用这种基金来偿还基本债款。”

因此普莱斯建议

“每年储备一笔钱，把它和它所产生的利息专门用来偿还国债，换句话

说，就是建立还债基金。”

９７４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



这个荒诞的计划远不如塞万提斯小说①中一个傻子的财政方

案那样聪明（那个傻子建议全体西班牙人民只要在两个星期内不

吃不喝就可以取得偿付国债的基金），然而还是博得了皮特的青

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于１７８６年建立了自己的还债基金，规

定每年必须“一文不少地”拨出５００万英镑作这项用途。一直到

１８２５年，下院通过了只能用国家ｂｏｎａｆｉｄｅ〔真正的〕多余收入来

偿付国债的决议，这个制度才被废止。这种奇怪的还债基金把国

家的整个信贷制度弄得混乱不堪。在迫于需要而借的款和为了娱

乐而借的款之间，在增加债务的公债和用以偿还债务的公债之间，

造成了一片混乱。利息和复利息、借债和还债，在人们眼前川流

不息地跳来跳去；统一公债和本票，债券和国库期票，无利息的

资本和无资本的利息是这样变幻不定，即使头脑最健全的人也会

感到眼花缭乱。普莱斯博士的观点就是：国家应当以单利息借款，

以复利息放债。其实联合王国已经借了１０亿英镑，在账面上它收

到了大约６亿，可是其中的３９０００万不是用来还债，而是用来维

持还债基金。帕麦斯顿的财政大臣曾经企图使约翰牛再担负起这

个标志着股票经纪人和投机家的黄金时代的出色基金。迪斯累里

先生给了它一个ｃｏｕｐｄｅｇｒａｃｅ〔最后的打击〕。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２０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７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３１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８４ 卡·马克思

① 塞万提斯“惩恶扬善故事集”。狗的谈话。——编者注



卡·马克思

英 法 联 盟

１８５８年４月２２日于巴黎

  自从贝尔纳博士被宣告无罪开释，受到公众的热情欢呼，英

法联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是“世界报”这家报纸（它相

当精明地懂得，“杜弗市政当局对天性浑厚的马拉霍夫公爵礼遇有

加”，并不比“人民在老贝利１３５法庭上的可恶的欢呼声”更能说明

“英国的真情实意”）宣称英国不仅是“杀人犯的巢穴”，而且是杀

人犯的民族，包括陪审员和法官在内。于是上校们提出的最初的

原理３４５就得到了更广泛的基础。紧跟在“世界报”之后，“立宪主

义者报”发表了一篇由勒奈先生署名的社论，勒奈先生是麦凯尔

先生的女婿，而麦凯尔先生，大家知道，又是波拿巴的私人秘书、

心腹朋友和总管。如果说“世界报”同意了上校们给英国人民所

下的定义，只是扩大了它的意义，那末“立宪主义者报”则是重

复他们的威胁，所不同的只是力图以臆想的“城市和乡村地区”的

愤怒来论证兵营的不满情绪。它故意用第二帝国的庸俗文学所特

有的那种无辜受屈的声调大嚷大叫：

“我们不再来详细谈论那种使公共道德蒙受空前侮辱的无罪开释了；因

为凡是法国和英国的正直人士，谁不相信贝尔纳犯了罪呢？我们只想通知那

些愿意维持两国友好关系的邻国，万一贝尔纳的辩护人的发言，那篇被准许

１８４



对皇帝、对推选他的国民、对军队和我国制度滥施诽谤和侮辱的发言，不幸在

法国的城市、兵营和乡村地区传播开来〈兵营这个位置放得很有趣，竟在城市

和乡村地区之间！〉，那末政府即使十分愿意也很难防止国民公愤的后果。”

原来是这么回事。法国是否将进攻英国，只是取决于“立宪主

义者报”本身所宣扬的詹姆斯先生的发言是否会在法国传播开来。

但是在这种可以说是宣战以后，第二天“祖国报”上却来了一个有

趣的、令人惊奇的转变，说什么法国入侵英国是可能避免的，只是

必须使英法联盟进入一个新阶段。贝尔纳的无罪开释，暴露了英国

社会的无政府势力日有增长。得比勋爵必须采用波拿巴拯救法国

社会的方法来拯救英国社会。这就是这一联盟必然会产生的结局，

这也是它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必要条件〕。这家报纸又说，得

比伯爵“是一个有雄韬大略的人，几乎与皇室有亲戚关系”，因此拯

救英国社会，他是责无旁贷的！英国的日报自然注意到了在这种愤

怒、威胁和诡辩的交替后面所隐藏着的虚弱无力、变化无常和束手

无策。“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援引了这样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即

波拿巴有两派谋士——晚间是酩酊大醉的酒鬼，早晨是神志清醒

的顾问，以为这就是“世界报”、“立宪主义者报”和“祖国报”上的那

些朦胧画面的奥秘所在。这位驻巴黎记者从“世界报”和“立宪主义

者报”的文章中闻到了沙托－玛丽奥酒和雪茄的芳香，而从“祖国

报”的文章中则感到了冷水淋浴的飞沫。但是要知道，在波拿巴与

法兰西共和国决斗时也是这两派人活动。一派在１８４９年１月以后

曾从他们的小型晚报上以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相威胁，而另一派则

在“通报”的累赘篇幅中直接揭穿他们是在说谎。可是毕竟不是“通

报”上的“呆板”文章，而是“权力报”３４６上的醉汉的欢呼，反映出了

未来事件的影子。然而，我们决不认为波拿巴有顺利渡过“宽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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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①的手段。由“纽约先驱报”
３４７
着手发表的、在这个问题上经过

苦思瞑想而得出的可笑成果，甚至初学军事科学的人也会付之一

笑。可是我们坚决相信，作为一位非军人——这一点绝不应该忘记

——来领导军人政府的波拿巴，已经在“祖国报”上对英法联盟作

了能使他的“上校们”感到满意的、最后的、唯一可能的解释。他的

处境非常荒唐同时也非常危险。为了欺骗外国政府，他必须挥舞宝

剑。为了安慰自己的剑客，不让他们把他的吹牛信以为真，他必须

求助于这种令人难以相信的ｆｉｃｔｉｏｎｅｓｊｕｒｉｓ〔法律上的虚构〕，即英

法联盟意味着用行之有效的波拿巴的方法来拯救英国社会。当然，

事实总是和他的理论相抵触的，如果革命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来

结束他的王朝，那末结果他就会像他交运时一样倒运，也就是说，

他最后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冒险，来一次更大规模的ｅｘｐéｄｉｔｉｏｎｄｅ

Ｂｏｕｌｏｇｎｅ〔布伦远征〕
３４８
。正像当年冒险家变成皇帝一样，皇帝将要

变成冒险家。

既然“祖国报”已经把波拿巴关于英法联盟的意义所能说的一

切都说出来了，那末就值得注意一下英国统治阶级目前关于这个

联盟持什么论调。在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伦敦“经济学家”杂

志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论英法联盟及其性质、价值和代价”。这

篇文章是用有意卖弄学问的笔调写成的，这倒很适合帕麦斯顿内

阁前任财政部秘书长和英国资本家经济观点的代言人的身分。威

尔逊先生从这样一个命题开始，即“到手的东西可能不完全是所约

定的那样”。他说：“对真正的英法联盟的意义是无论给予多高的估

价也未必过分的”；但是要知道，联盟有各种各样的，有真正的联盟

３８４英 法 联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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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为的联盟，有一点不假的联盟和温室里成长的联盟，有“自然

的”联盟和“政府的”联盟，有“政府的”联盟和“个人的”联盟。首先

“经济学家”听任自己的“想像”自由驰骋；而关于律师所说过的那

句话也可以用来说“经济学家”：一个人越是平庸，他的想像就越爱

同他开玩笑。“经济学家”未必能靠自己的

“想像，来仔细地考察关于领导现代文明的两大民族的真正联盟可能影

响欧洲命运和其他各国的幸福和兴隆的问题”。

可是它不得不承认，尽管它希望并且相信这两个民族结成真

正联盟的时机“正在成熟”，然而这种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如

果说英国和法国结成真正的民族联盟的时机还没有成熟，那末自

然就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目前的英法联盟倒底是哪一种联盟呢？

这位帕麦斯顿内阁的前任阁员、英国资本家的先知承认道：“我们承认，

最近我们缔结的联盟在很大的程度上简直可以说是与政府缔结的联盟，而不

是与民族缔结的联盟，是与皇帝缔结的联盟，而不是与帝国缔结的联盟，是

与路易·波拿巴缔结的联盟，而不是与法国缔结的联盟。而且我们对这个联

盟所做的估价以及我们为它所付的代价，已经使我们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个

重要的事实。”

当然，波拿巴是法国民族选出来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等

等，但是可惜，

“他代表的只是法国人民的数量上的多数，而不是理智方面的多数。不幸

的是，那些不拥护波拿巴的社会阶级中，恰巧包括着几乎在文明的全部重大

问题上和我们持有同样看法的党派”。

“经济学家”就这样用非常慎重而客气的方式和累赘噜嗦的词

句（我们不想用它们来麻烦读者），确定了目前所谓的英法联盟与

其说是民族的联盟不如说是政府的联盟这个公理，然后又进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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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联盟与其说是纯粹政府的联盟，甚至还不如说是个人的联

盟。

它写道：“路易－拿破仑不像一个伟大民族的首脑所做的那样，他曾经十

分明白地暗示，正是他是我们在法国的一位特殊的朋友，与其说是法国人民，

不如说是他本人愿意与英国缔结联盟并且保持这种联盟；可能我们比真正的

谨慎和诚恳所要求的更加情愿和无条件地同意了这种观点。”

总而言之，英法联盟是一个假造的冒牌货，是同路易·波拿

巴缔结的联盟，而不是同法国缔结的联盟。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

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值得为这个冒牌货付出代价呢？在这里

“经济学家”捶着胸脯，代表英国的统治阶级高声喊道：《Ｐａｔｅｒ，

ｐｅｃｃａｖｉ！》〔“父亲，我犯了罪！”〕首先，英国是立宪的国家，而

波拿巴则是专制的君主。

“单是为了尊重自己，我们也应当注意使我们对法国ｄｅｆａｃｔｏ〔事实上

的〕统治者的忠诚的谦恭，只是随着他的政策变得能够得到我们衷心赞同的

程度而发展成由衷的热情赞赏。”

英国人民，实行立宪制的人民，不是这样用一把计算尺来衡

量自己的波拿巴主义，而是

“对这位消灭了自己臣民的宪法上的自由的皇帝殷勤备至，任何一位恩

赐这种自由并且尊重这种自由的立宪君主，都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关注。当

波拿巴生气和感情激动的时候，我们就低声下气地用那种肉麻得很难令人相

信是出自英国人之口的奉承话去安慰他。我们的言行使法国人民中那些认为

路易－拿破仑不是篡位者就是凭借武力的独裁者的集团与我们疏远了。这

也使得法国的议会派，无论共和主义者或奥尔良派，都感到特别愤怒和难

堪。”

最后，“经济学家”发现对这位幸运的篡位者卑躬屈膝是太不

慎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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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说：“决不能认为法国的现存制度就是这个精力充沛的民族愿意生活

于其中的永远不变的制度…… 因此，同法国统治的过渡阶段缔结联盟，一

种只会使法国在具将来更稳固的发展时期仇恨我们的联盟，这是不是合理

呢？”

不仅如此，波拿巴需要与英国结成联盟远远胜过英国需要与

他结成联盟。在１８５２年，他只是一个冒险家——虽然一帆风顺，

但终究还是冒险家。

“当时在欧洲没有人承认他，现在是否有人承认他，还是一个问题。但是

英国迅速地并且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他；它立刻承认了他的政权，让他进入皇

族的狭窄圈子，从而使他有权进入欧洲的一切宫廷。此外，我国宫廷通过互

相拜访和缔结亲善同盟，使泛泛之交变成了密友…… 那些有进取心的金融

阶级和商业阶级——他特别需要他们的支持——立刻看出了他靠与英国缔

结亲密联盟获得了多么大的力量。”

这个联盟是他所迫切需要的，因此他“会不惜为它付出任何

代价”。英国政府在要价的时候是否表现了生意人的敏锐和必不可

少的洞察力呢？它根本没有要价，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而是像

东方的小暴吏那样，跪在地上把这个联盟当做礼物呈献给他。不

管波拿巴干了多么卑鄙的勾当，都未能使英国政府片刻停止它那

“无边的慷慨”，——这是“经济学家”的说法，我们则说：无度

的顶礼膜拜。

这位英国的罪人有所悔悟地说：“很难证明，我们对于波拿巴为了压迫新

教、箝制思想、取缔市政当局的活动以及把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活动变成丑剧

而采取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措施，哪怕是对于其中的一件也好，曾经以冷淡的

表情或皱紧眉头来表示我们的不满。”“不管他做了什么事，不管他迫害了什

么人，不管他查封和禁止了多少报纸，不管他用什么不足道的借口解雇了可

尊敬的、杰出的教授，——我们对他的态度都未改变；在我们看来他仍然是

一个伟人，仍然是精明干练的政治家，仍然是杰出的、果断的统治者。”

６８４ 卡·马克思



  英国人不仅这样助长、支持和鼓励了波拿巴的卑鄙的对内政

策，而且还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让他阻碍、改变、阉割

和取消了他们自己的对外政策。

“经济学家”最后做出结论说：“如果让这种反常的状态再继续下去，那

末这决不会提高我们的威信，增加我们的收入，使各民族的友好家庭有所裨

益。”

把这一声明和“祖国报”上的声明对比一下，你就丝毫不会

怀疑，英法联盟已经垮台了，随着，第二帝国的唯一国际支柱也

垮台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２２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８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３１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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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

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于伦敦

  最近，英国政府发表了几份统计材料：贸易部１８５８年第一季

度报告，１８５７年１月和１８５８年１月的赤贫现象的比较材料和工

厂视察员的半年报告３４９。贸易部的报告果然不出所料，指出了在

１８５８年的头三个月，无论是进口或出口，都比去年同一季度缩减

了许多。全部出口商品的申报价值总数在１８５７年第一季度为

２８８２７４９３英镑，在今年头三个月降低到了２３５１０２９０英镑，因此，

英国的全部出口估计大约缩减了１９％。只计算到２月底为止的主

要进口项目的价值表说明，与１８５７年的头两个月相比，进口价值

从１４６９４８０６英镑降低到了１０１１７９２０英镑，因此进口的缩减就比

出口的缩减更加明显。从以下这份摘要材料中，可以看出联合王

国在１８５７年头三个月和１８５８年头三个月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对比

情况：

联合王国对美国的出口

数    量 申报价值（英镑）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啤酒和麦酒（桶）… ９５０４ ６５８１ ４０８９３ ２９２６９

煤和灰煤（吨）…… １９９７２ ４４２９９ １１９７５ ２４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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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数    量 申报价值（英镑）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棉织品（码）……… ６１１９８１４０ ３５３７１５３８ １１２８４５３ ６１８５４０

五金商品（公担）… ４４０９６ １４６２３ ３０１２７５ １０４６６８

亚麻织品（码）…… １８３７３０２２ ８７５７７５０ ５２７０７６ ２６５５３６

铁块（吨）………… １０１７２ ６５６９ ３９９２７ ２０３４４

条铁（吨）………… ７０８７７ ６４１７ ６１０１２４ ５４６０２

钢铁锭（吨）……… ２０７ ２３６２ ４６５９ １４４７５

各种锻铁………… １２５７８ ２０９７ １５１６０２ ２９２１８

原钢……………… ３６０７ １１１８ １２８１７８ ４３６６６

铜（公担）………… １１０７５ １９５４ ６９２８６ １０５９５

铅（吨）…………… ９４１ ６０ ２１７９３ １３２４

植物油（加仑）…… ４００２００ ４２７９０ ６２５７６ ５７６８

盐（吨）…………… ６６０２２ ３５２０５ ３３１６９ １６９９０

丝织品（磅）……… ６６９７３ ２２９２０ ８２２８０ ２５２１２

毛织品，呢绒（匹） １０６５１９ ３０６２４ ３５１９１１ １１００９６

混毛织品（匹）…… ６０３０６４３ ６３６８５５１ ４０１２４９ ２３２２０２

精梳毛织品（匹）… ２１２７６３ ８０６０１ ２４９０１３ １０６９１３

陶瓷器…………… — — １５５７００ ７０９９８

装饰品和帽类…… — — ６１４８２５ ２８８７５２

白铁（张）………… — — ２７３４０９ １０５８４７

除了极少数微不足道的例外，这个表说明各种出口商品都有

很大的削减；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口价值的

跌落几乎都与出口数量的减少不符。在这方面，美国这个市场要

比别的国家好得多，因为在别的国家，英国人拿出更大量的货物，

而捞回的钱反而更少。例如，英国人向荷兰出口的羊毛，１８５８年

为２７７３４２磅，１８５７年为２５４５９３磅，但是在１８５８年只得到２４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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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而在１８５７年反而得到２５５６３英镑；同样，他们在１８５８年

向法国出口１５０５６２１磅羊毛，总共只得到１０３２３５英镑，而在１８５７

年出口的羊毛数量较少，即１４４５３２２磅，反而得到１０８４１２英镑。

此外，如果我们把报告中关于１８５８年整个第一季度的材料与３月

份这一个月的材料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英国对美国的出口贸

易有恢复过去水平的趋势。例如，１８５８年３月的精梳毛织物的出

口，与１８５７年３月相比，只从６６６１７英镑减少到５４３７６英镑，而

在一个季度中，就从２４９０１３英镑减少到１０６９１３英镑。但是，唯

一不在此例并且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不是减少而是大有增长的国

家就是印度，这一点可以从以下这些数字看出来：

数    量 申报价值（英镑）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啤酒和麦酒（桶）… ２４８１７ ５１９１３ ７７８４５ １６６５６７

棉织品（码）……… １２００９２４７５ １５１４６３５３３ １３８５８８８ １７８７９４３

五金商品（公担）… １０６４２ １６７７６ ４２８４９ ６７２８７

棉纱（码）………… ５１４５０４４ １０６０９４３４ ２７６４６９ ５３１５６７

条铁（吨）………… ２０６７４ ２６２６６ １９１５２８ ２１７５３９

铜（铜片、铜条）
 （公担）………… １８５０３ ２３３１３ １１５９２７ １３２１５６

羊毛呢绒………… １２１２３ １９５７１ ６３８４６ ９０５８４

陶瓷器…………… — — ９９８９ １９６３１

装饰品和帽类…… — — ２１３５０ ３１４２７

蒸汽机…………… — — ３１４０８ ３６０１９

  英国对印度出口的某些项目的增加，例如毛织品，可以说是

由于战争的需要。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增长的原因应该从另一方

面去寻找。其实事情很简单：几个月的起义把印度的市场完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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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了，使那里所有的商品全部售光，形成了一种真空，现在在把

这种真空重新填补起来。至于澳大利亚，报告中也指出英国出口

的某些项目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从悉尼和墨尔本寄来的信件使

人确信：往那里运商品带有纯粹投机的性质，这些商品将不是按

照申报价值出售，而是要大打折扣。

关于在１８５７年１月底和１８５８年１月底领取官方津贴的英格

兰和威尔士贫民的比较材料，说明贫民人数已经从去年的９２０６０８

人增长到今年的９７６７７３人，共增加了６１％。但是在中央地区的

北部、西北行政区和约克郡行政区，也就是说在工业地区，贫民

人数增长的百分比分别为：２０５２％，４４８７％，２３１３％。此外，

必须看到，工人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真是宁愿挨饿也不入习艺

所。下面这个从官方报告中摘出的材料表明，真正工厂居民在全

体人民中所占的百分比即使在英国也是多么微小，就这一点而言，

这个材料是极其有趣的。

工 业 统 计

地   区
２０岁以上

的 人 数

２０岁以上的人从事以
下各行业的百分比：

手工业、
商 业 和
家  务

农 业
工 业

生 产

采 矿

工 业

１ 首都 ………… １３９４９６３ ４７６ １１ ６０ ３５

２ 东南地区 …… ８８７１３４ ３０７ ２０８ ２５ ２４

３ 中央地区的南部 ６６０７７５ ２８８ ２５４ ７１ ２４

４ 东部地区 …… ６０３７２０ ２７４ ２６５ ４０ ２３

５ 西南地区 …… ９７８０２５ ２８６ ２３３ ４６ ５６

６ 中央地区的西部 １１６０３８７ ２９１ １５５ ５２ １２６

７ 中央地区的北部 ６５４６７９ ３１８ ２１７ ６４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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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地   区
２０岁以上

的 人 数

２０岁以上的人从事以
下各行业的百分比：

手工业、
商 业 和
家  务

农 业
工 业

生 产

采 矿

工 业

８ 西北地区…… １３５１８３０ ２９８ ８３ ２１５ ５４

９ 约克郡 ……… ９６１９４５ ２５２ １４３ １７５ ７３

１０ 北部地区…… ５２１４６０ ２７７ １６１ ４２ １２４

１１ 威尔士 ……… ６４１６８０ ２１８ ２５７ ２５ １２４

英格兰和威尔士 ９８１６５９７ ３１０ １６１ ８４ ６３

所包括的材料只到１８５７年１０月底为止的工厂视察员报告，

并不像往常那样有趣，因为正如视察员一致宣称的，工厂的停闭、

工作时间的缩减、工厂主的纷纷破产以及恰好在视察员写报告时

开始了的全面经济萧条，使他们不能搜集到他们在过去能够据以

编写关于新工厂数目、以及关于增添发动机的工厂和停工的工厂

的报告的精确资料。因此，只有在他们以后的报告中才有可能找

到反映危机后果的工业统计数字。目前这份报告中唯一新颖的东

西，是它多少揭露了花布印染工厂的童工和青年工人的状况。英

国立法机关的检查只是在１８４５年才从纺织工厂扩展到花布印染

工厂。花布印染工厂条例丝毫不差地重复了工厂法关于视察员的

权利，关于他们对违法者的处理方式以及关于在执行时可能发生

的工厂法中所提到的各种困难的规定。正如在织布工厂一样，这

个条例在这里也规定必须登记雇佣人员、在接纳未成年者从事长

期工作之前要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严格遵守每天开工和收工的

规定时间。这个条例也采用工厂法为划分工人类别而汇编造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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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但是在确定哪些人应该属于哪一类，因而在确定哪些人应

该受到限制劳动的保护方面，与工厂法大有悬殊。

工厂法把工人划分为三类：（１）１８岁以上的男工，其劳动不

受限制；（２）１３岁到１８岁的男工以及１３岁以上的女工，其劳动

应有限制；（３）８岁到１３岁的童工，其劳动应有限制，而且他们

必须每天上学。

花布印染工厂中与此相当的三类是：（１）１３岁以上的男工，其

劳动不受限制；（２）１３岁以上的女工，其劳动时间应有限制；

（３）８岁到１３岁的男女童工，其劳动应有限制，而且他们必须定

期地上学。花布印染工厂条例与工厂法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对以

下几点没有作任何规定：划出吃饭时间，星期六休息，在圣诞节

和耶稣受难日停工，定期的半日休假，对危险机器的防护设备，不

幸事件的登记和对受害者的津贴，厂房的定期粉刷。现在，工厂

的劳动时间与熟练工人以及其他一般工人的通常劳动时间完全一

样，也就是说，从上午６时到下午６时，其中有一个半小时吃饭

时间。花布印染工厂的劳动时间，尽管有法定的限制，实际上可

以说是没有限制的。对劳动的唯一限制，包括在花布印染工厂条

例（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第八年和第九年时通过，第二十九章）第

二十二款中，它规定不应当使用８岁至１３岁的童工和妇女做夜

工，并且夜工时间是指从晚上１０时到翌晨６时。因此，８岁的儿

童完全合法地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常常被雇用来从事在许多方面都

与纺织工厂的劳动类似的、主要是在高温室内进行的劳动，从上

午６时一直到晚上１０时，没有休息或吃饭的间歇时间；而年满１３

岁的孩子完全合法地可以而且常常被雇用来在白天黑夜进行任何

时数的劳动，根本没有限制。关于花布印染工厂的童工上学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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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这样规定的：每个儿童应该在进入花布印染工厂以前至少

上学３０天，或者在受雇以前的六个月中至少在学校学习了１５０小

时；然后在受雇于花布印染工厂期间，他应该上学３０天，或者每

六个月上学１５０小时。上学时间应该在上午８时至下午６时之间。

同一天内在校时间不足两个半小时或超过５小时，都不算入这

１５０小时。花布印染工厂厂主的仁慈特别表现在他如何执行这条

规定的方式上。儿童上学校去度过法定的时数，总是有时在这个

时候，有时在那个时候，毫无定准；例如，他可能有一天是从上

午８时到１１时呆在学校里，在另一天则是从下午１时到４时，然

后可能好几天不在学校露面，以后又可能在下午３时到６时去上

学；或者他可能一连上学三天或四天，甚至一个星期，然后隔上

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去，以后工厂主想放他去了，他又在偶然

的日子或时间里去学习一下。儿童就是这样在学校和工作之间被

抛来抛去，直到上学１５０小时的故事讲完为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０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３２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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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攻占勒克瑙的详情

  我们终于得到关于勒克瑙的强攻和陷落的详细消息。固然，科

林·坎伯尔爵士的报告——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是情报的主要来

源，——至今尚未公布，但英国报纸的报道，特别是伦敦“泰晤

士报”上罗素先生的通讯（其主要内容已向我们的读者介绍过

了），完全足以使我们对进攻方面的行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们根据电讯所做出的关于防御方面表现了无知和怯懦的结

论，已全部为详细的报告所证实了①。印度人所构筑的工事在外表

上虽然很威武，但实际上不比中国兵勇在他们的盾牌上或者城墙

上绘画的火龙和鬼脸有更大的意义。每一单个的工事，从正面来

看都是攻不破的阵地，到处是带有炮眼、枪眼的垒墙和胸墙，工

事前面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到处架着枪炮。但是每个阵地的翼

侧和后方却被完全忽略了，从来不曾想到各工事之间的相互支援，

而且甚至工事之间和工事前面的地区都从不扫清，因而进攻者可

以准备无论正面或侧面的攻击而不致被防守者觉察，可以在很好

的掩蔽之下接近到距胸墙几码的地方。像这样一堆工事，只有一

群没有军官指挥、在愚昧和无纪律占统治地位的军队中服务的普

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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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兵才能构筑出来。勒克瑙周围的工事只是全部西帕依式作战

方法通过粘土围墙和土胸墙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欧洲战术的机

械方面，他们也部分地领略了一些。他们对步枪的操法和排教练

相当熟悉，他们也会设置炮位和在围墙上凿射孔，但是在阵地防

御中如何配合各连和各营的行动，或者如何把炮位与开了射孔的

房屋和围墙配合起来构成有抵抗能力的营垒，所有这些他们就一

窍不通了。例如，他们在坚固的石砌宫墙上凿的射孔过多，因而

减弱了宫墙的抗力，他们让炮眼和枪眼一层叠一层，把有胸墙围

护的炮位设置在宫顶上，而所有这一切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从

冀侧绕过所有这一切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同样地，他们由于意识

到自己在战术上的劣势，就尽量把每个据点塞满人，来弥补这一

弱点，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英军炮兵有机会发挥可怖的威力，

而且，只要进攻的队伍从出其不意的方向袭击这一群乌合之众，就

根本没办法进行有秩序、有组织的防御。即使英军因某种偶然的

情况而不得不对工事的威武可畏的正面进行攻击，这些工事也都

由于构筑失当，致使英军几乎不冒任何危险就可以接近它们，打

开缺口，进行强攻。伊曼巴拉大厦的情形就是这样。距这所大厦

几码的地方有一道坚固的粘土墙。英国人挖了一条短短的对壕接

到这道墙脚下（这充分证明：大厦上部的枪眼和炮眼不能对大厦

紧跟前的地区进行俯射），于是就利用这一道墙作为攻城炮的炮

位，而这正是印度人自己为英国人准备好的！他们在这道墙后面

设置了两门六十八磅炮（海军炮）。英军中最轻的六十八磅炮不连

炮架重８７英担，甚至假定说的是仅用空心弹的八吋炮，这类炮最

轻的也有５０英担重，加上炮架，则至少有３吨重。这样的重炮竟

能够运到有几层楼高的、而且顶上设有炮位的王宫的跟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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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守者对于制高点多么忽视，对于军事工程多么无知，这种情况

是任何一支文明军队中的任何一个普通工兵都不会有的。

英军对手的军事知识水平就是这样。至于说到勇敢和顽强，这

在防守者方面也是同样没有的。从马蒂尼埃尔到穆萨巴格，土著

部队只有一种普遍一致的行动，即一当敌军向前进攻时，他们就

拚命逃跑。上一次，当坎伯尔给驻劄官官邸解围的时候，在锡康

德尔巴格还发生过一场屠杀（很难把它叫做战斗），而这一次在所

有的冲突中，甚至连一点可以与那场屠杀相比的东西都没有。进

攻的部队一开始前进，起义者就立即向后方仓皇溃逃，在只有几

处狭窄的出口、拥挤的人群不得不停下的地方，他们就毫不抵抗

地纷纷倒在进攻的英军的扫射火力和刺刀之下。“英国刺刀”在对

惊慌失措的土人进行任何一次攻击时所收的效果，比他们在欧美

两洲的一切战争中所收的效果还要大。在东方，像这样只有一方

积极作战而另一方则怯懦地消极应付的白刃战，是战争中的常事；

缅甸防栅３５０在每一次战事中都可以作为例证。据罗素先生说，英军

的主要损失，都是由那些被截断后路、堵在宫殿房舍里的印度人

从窗口向庭院和花园里的军官射击所造成的。

在伊曼巴拉和恺撒巴格被攻时，印度人逃得非常快，因此那

里不是被攻下，而简直是长驱直入。可是有趣的场面这才开始，因

为据罗素先生泰然自若地说，那天恺撒巴格的攻占是那样出乎意

料之外，甚至没有来得及设法防止肆无忌惮的抢劫。真正的、爱

好自由的约翰牛看着他们的不列颠掷弹兵们自由自在地拿走奥德

国王陛下的珍宝、贵重武器、衣物及其他一切家用物品，那该是

个很开心的场面。锡克人、廓尔喀人和随军仆役们是十分乐意仿

效他们的榜样的，接着而来的一场抢劫和破坏的情景显然甚至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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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罗素先生的描绘能力。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抢劫和蹂

躏。恺撒巴格于１４日陷落；过了半小时，军队就丧失了任何纪律，

军官对部下完全不能控制。１７日，坎伯尔将军不得不派出纠察队

来制止抢劫，“在目前这种胡乱行为没有中止以前”，停止一切军

事行动。显然，军队已完全失去控制。１８日，我们听说，最肆无

忌惮的抢劫行径虽已中止，但是蹂躏破坏还在自由自在地进行着。

在市区内，当前卫与从房屋里射击的土著士兵争夺的时候，后卫

就尽情地抢劫和破坏。晚间，又发出另一道禁止抢劫的命令；由

每一团派出强有力的队伍带回本团人员，并且不让随军仆役离开

部队驻地；除值勤者外，任何人不得擅离兵营。２０日，再度发出

了同样的命令。就在该日，有两个英国“军官兼绅士”凯普中尉

和塞克维尔中尉“进城抢劫，在一所房屋里被杀害”。２６日的情况

还是那样糟，以致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禁止抢劫和暴行；规定对

士兵每小时点名一次；严禁一切士兵入城；随军仆役持武器入城

者，一经发现即处以绞刑；士兵非值勤不得携带武器；所有非战

斗人员均解除武装。为了使这些命令得到应有的慑服力，在“适

当地点”设置了许多鞭笞用的三角架。

这在十九世纪的文明军队中确实不是体面的事情；如果世界

上其他国家的军队哪怕只干了这些暴行的十分之一，义愤填膺的

英国报纸会如何诅咒它们啊！但是这些却是英国军队干出来的，所

以人们告诉我们说：这种事情只不过是战争的正常后果。英国军

官兼绅士完全可以随意把他们在自己扬名显威的舞台上所碰到的

银匙、钻石手镯以及其他细小珍品据为己有；如果说坎伯尔不得

不在战斗正酣的时候把自己的军队解除武装来制止大规模的抢劫

和暴行，那末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当然谁也不会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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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让这些可怜的小伙子们在经受过这么许多艰难困苦之后休息

个把礼拜，稍微消遣一下的。

事实是，无论在欧洲或者在美洲都没有像英国军队这样残暴

的军队。抢劫、暴行、屠杀——这在任何别国军队里都是已经严

格禁止和完全排除了的行为，——是英国士兵由来已久的特权，

是他们的合法权利。英军在西班牙战争中攻占巴达霍斯和圣塞瓦

斯田３５１以后几天内所干的卑鄙事情，是自从法国革命爆发以来任

何其他民族历史中所无以比拟的；洗劫被攻占的城市这种中世纪

的习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已被禁止，可是在英军中仍然是老规矩。

在德里，迫于军事原因，破例没有这样干，但是军队虽然领取了

特别津贴，仍然满腹牢骚，因此这次他们在勒克瑙就补偿了在德

里错过的机会。在十二个昼夜内，在勒克瑙的不是英国军队，而

是一群无法无天、酗酒肇事、粗暴无礼的乌合之众，分散为一帮

帮的强盗，他们比刚刚从这里被赶出去的西帕依更加无法无天，更

加粗野狂暴，更加贪得无厌。１８５８年勒克瑙的洗劫是英国军队永

远洗不掉的耻辱。

如果说鲁莽的大兵打着传布文明和人道的旗号在印度横行无

忌时只能抢劫土著居民的动产，那末英国政府则紧跟着把他们的

不动产也一起夺去。他们说，第一次法国革命就没收过贵族和教

会的土地！他们说，路易－拿破仑也没收过奥尔良王朝的财产！于

是言语委婉、态度和蔼，性情温和的英国贵族坎宁勋爵奉自己上

司帕麦斯顿子爵之命来没收整个民族的土地，没收上万平方英里

面积上的每一寸、每一块、每一亩土地３５２。这是约翰牛的多么好的

掠夺物啊！当埃伦伯勒勋爵代表新政府对这一前所未闻的措施表

示非议的时候，“泰晤士报”和英国其他一伙小报立即挺身出来为

９９４攻占勒克瑙的详情



这一大规模的抢劫作辩护，并争论说，约翰牛有权利想没收什么

就没收什么。因为，约翰是个特殊人物，按照“泰晤士报”的说

法，对别人是耻辱的东西，对他却是一种美德。

这时，由于英军只顾抢劫而完全陷于瓦解，起义者没有受到追

击，而逃出了该城。他们集中在罗希尔汗，同时有一部分在奥德开

始进行游击战争，另一部分则逃向班得尔汗。不过，热天和雨季很

快就要到来，不能指望天气对欧洲人会再像去年那样异乎寻常地

有利。去年，欧洲部队大部分已多少习惯于那种气候，而今年大部

分都是刚到印度来的。毫无疑问，６月、７月、８月的战事将使英军

丧失大量的生命，并且由于每拿下一座城市都得留些警备部队，野

战部队将很快地消散。现在我们已经听说，每月补充１０００人几乎

还不足以保持军队现有的战斗力；至于说警备部队，仅仅勒克瑙一

地就至少需要８０００人，即坎伯尔军队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为进

攻罗希尔汗而组织的队伍，未必会比勒克瑙的这支警备部队更加

强大。我们还听说，英国军官中越来越普遍地认为：随着大规模起

义部队的分散而必然到来的游击战，比起现在以战役和围攻为内

容的战争，将使英国人更加难以应付并将夺去更多的生命。最后，

锡克人也开始用一种对英国人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的口气讲话

了。他们感觉到，没有他们的帮助，英国人很难保住印度，假如他们

和起义者合伙，印度斯坦肯定会从英国人手中失去，至少是暂时失

去。他们高声谈论这个，并用他们东方人的方式加以夸大。在他们

眼中，英国人再也不是在穆得克、菲鲁兹沙赫尔和阿利瓦尔打败过

他们３５３的高贵种族了。从这种信念到公开的敌对行动，对于东方民

族说来只有一步之隔：星星之火可成熊熊之焰。

总之，勒克瑙的攻占也和德里的攻占一样，远没有结束印度的

００５ 弗·恩格斯



起义。今年夏季的战事可能造成这种结果：英军在今年冬季实际上

还得再度转战于这片土地上，甚至得重新征服旁遮普。但是即使在

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面临着使人疲于奔命的长期的游击战，而在

印度的烈日之下，这对于欧洲人决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事情。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８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５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３３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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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奥 德 的 兼 并

  大约一年半以前，英国政府在广州宣布了一种新奇的国际法

原则，按照这种原则，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的任何地区采

取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而无需同这个国家宣战或宣布处于战争

状态。现在，又是这个英国政府，由印度总督坎宁勋爵出面，更

进一步破坏了现行的国际法。它宣称：

“奥德省的土地所有权应予没收，归英国政府所有；英国政府将本着它认

为适宜的方式行使此项权利。”３５５

１８３１年华沙陷落以后，俄国皇帝没收了那时属于许多波兰贵

族的“土地所有权”，这件事在英国报界和议会中引起了一致的愤

怒。诺瓦拉战役以后，奥地利政府并没有没收而只是查封了积极

参加独立战争的伦巴第贵族的地产，这在英国又引起了一致的愤

怒。最后，当路易－拿破仑在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以后没收了奥尔

良家族的地产——按照法国的习惯法，这些地产早在路易－菲力

浦登极时就该收归国有，但是由于一个法律上的花招而逃避了这

种命运，——英国人简直是愤怒不已，伦敦“泰晤士报”也说，这

种行动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基础，使市民社会无法继续存在。实践

说明了这全部高尚的愤怒有多大价值。英国只是大笔一挥，就不

仅把几个有爵位的人的地产、不仅把王族的土地给没收了，而且

２０５



把一个几乎与爱尔兰大小相仿的王国
３５６
的全部领土，即埃伦伯勒

勋爵本人所谓的“整整一个民族的世袭财产”给没收了。

但是，我们来看看坎宁勋爵以英国政府的名义提出了什么样

的口实——我们无法把这叫做理由——来为这种旷古未闻的行为

辩护吧。第一，“勒克瑙现在在军队的统治之下”；第二，“叛军的

反抗得到这个城市以及全省居民的支持”；第三，“他们犯下了重

罪，自己招致正义的惩罚”。说得明白一点：因为英国军队占领了

勒克瑙，所以英国政府有权没收它尚未到手的奥德土地。因为靠

英国人供养的土著士兵哗变了，所以原来在武力压迫下屈从于英

国统治之下的奥德当地居民就没有权利为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而

举行起义。简单地说，奥德人民举行起义反对英国政府的合法权

力，现在英国政府就厉声宣布，起义是实行没收的充分根据。可

见，如果撇开坎宁勋爵的夸夸其谈，那末全部问题就归结为这样：

在他看来，英国在奥德的统治权是合法地建立起来的。

其实，英国在奥德的统治权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１８５６年达尔

豪西勋爵断定行动的时机已到，他就在康波尔集中了军队，而告

诉奥德国王①说这支军队是用来监视尼泊尔的。突然间，这支军队

侵入了奥德，占领了勒克瑙，俘掳了国王。他们要国王把自己的

国家让给英国人统治，但是枉费心机。于是国王被送往加尔各答，

奥德这块地方就被并入东印度公司的领地。这种背信弃义的入侵

行为的依据，是威尔斯里勋爵经手签订的１８０１年条约第六条３５７。

这个条约是另一个条约即约翰·肖尔爵士在１７９８年经手签订的

条约的自然产物。按照英印政府在同土著王公交往时所遵循的一

３０５奥 德 的 兼 并

① 瓦吉德·阿利－沙赫。——编者注



般政策。这个第一次签订的１７９８年的条约是缔约双方的攻守同盟

条约。它保证东印度公司每年得到７６拉克①（３８０万美元）的津贴；

但是按照第十二、十三条的规定，国王必须减少国家的捐税。不

言而喻，国王无法同时履行这两个显然互相矛盾的条件。结果，正

如东印度公司所指望的，出现了新的复杂的情况，最后终于签订

了１８０１年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国王必须割让领土来补偿似乎

已经出现的对原有条约的破坏行为。顺便提一下，当时在议会里

曾对这次领土割让严加指责，认为是一种公开的掠夺，而且威尔

斯里勋爵那时要不是倚仗着自己家族的政治势力，就会因此而被

提交调查委员会查办。

作为这次领土割让的交换条件，东印度公司根据第三条，负责

保护留给国王的领土不受任何内外敌人的侵犯，而根据第六条，还

保证国王及其后裔和继位者永久占有这些领土。但是这第六条本

身就包含着一个对国王设下的圈套，那就是：国王必须建立一套通

过他的官吏来执行的行政制度，这套制度要能促进他的臣民的福

利，并且要能保障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现在我们假定，奥德国王破

坏了这个条约，他没有用他的行政制度来保障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譬如说，把他们绑在炮口上轰死，没收他们的全部土地）；那末东

印度公司能做些什么呢？条约上承认国王是独立的国君，是行动自

主的人，是缔约的一方。东印度公司在宣布条约遭到破坏从而宣告

无效时，只能采取两种行动：或者通过谈判施加一定压力来达成新

的协议，或者向国王宣战。但是，不宣战就侵入他的领土，出其不意

地将他俘掳，夺去他的王位和兼并他的国家，——所有这一切不仅

４０５ 卡·马克思

① 每一拉克等于１０万卢比。——编者注



仅是破坏条约，而且也是破坏国际法的一切原则。

有一件奇怪的事实证明，兼并奥德不是英国政府突然决定的。

帕麦斯顿勋爵刚刚就任外交大臣，就马上在１８３１年命令当时的总

督兼并奥德。他的这位僚属当时拒不执行这项命令。但是这个消

息传到了奥德国王①那里，他就找了一个借口派一个使团到伦敦

去。使团不顾一切阻挠，终于向当时还被完全蒙在鼓里的威廉四

世陈述了奥德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于是，威廉四世和帕麦斯顿

大闹了一场，结果帕麦斯顿奉到极严厉的上谕：今后不得再发生

这类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②，否则立予免职。这里很有必要提醒一下：这

次兼并奥德和没收其全部地产正是在帕麦斯顿重新当政的时候发

生的。几个星期以前，下院曾要求调阅有关１８３１年第一次企图兼

并奥德的文件，但是督察委员会秘书贝利先生宣称这些文件已经

遗失。

１８３７年，当帕麦斯顿再度出任外交大臣，奥克兰勋爵出任印

度总督时，奥德国王③又一次被迫同东印度公司签订新的条约。这

个条约使１８０１年条约的第六条有所改变，因为“其中没有规定，

如果不履行本条所包括的义务”（善自治理国家），“当如何惩处”；

因此第七条特别规定：

“奥德国王应会同英国驻劄官立即拟制最有效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统治地

域内警务、司法、财政方面的弊端；如果国王陛下无视英国政府的建议和指

示，如果在奥德境内普通存在着粗暴而一贯的压榨、无政府和混乱状态，以

致严重危害社会安宁，英国政府则保留权利委派自己的官员在英国政府认为

５０５奥 德 的 兼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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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期限内治理奥德任何一部分发现有这类施政恶劣情事的领土，不论其

地域大小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中扣除一切开支以后的余额当交入王国

国库，并将收支情况如实呈报国王陛下。”

其次，条约的第八条还规定：

“印度总督及其参事会不得已而行使第七条所赋予他的权力时，将在可

能范围内力求保持并尽量改善该地区的本地行政机关和政府形式，以便在时

机成熟时将该地区交还奥德的国君。”

在形式上，这个条约是由英印总督及其参事会
３５８
同奥德国王

签订的。它作为这样一个条约，由双方遵照一切正式手续予以批

准，并按应有的方式交换了批准书。可是，当它被提交东印度公

司董事会核准时，后者认为它破坏公司和奥德国王之间的友好关

系，是总督对这位君主的权利的侵犯，而把它宣告作废了（１８３８

年４月１０日）。帕麦斯顿并没有请求公司许可签订这个条约，因

此他也就根本没有理睬公司关于宣告条约作废的决定。同样，奥

德国王也从来没有得到宣告条约作废的通知。达尔豪西勋爵本人

证明了这一点（１８５６年１月５日会议记录）：

“很可能，国王在即将同驻劄官进行的谈判中会提起他同前任驻劄官在

１８３７年签订的条约。驻劄官知道，条约已经无效，因为英国刚刚接到它之后，

它立刻就被董事会宣告作废了。其次，驻劄官知道，虽然奥德国王那时曾得

到通知，说１８３７年条约中某些有关增加军事力量的沉重条款将不能实现，但

是关于完全废除条约这件事却从来没有通知国王陛下。由于这样隐讳和吞吞

吐吐，现在已使人感到棘手。而且由于这个已经宣告无效的条约仍然被收进

１８４５年奉政府命令出版的条约汇编，更使人感到棘手。”

就在同一份议会记录的第十七节中还有这样的话：

“如果国王援引１８３７年的条约，并提出询问：为什么——假使目前需要

采取进一步措施来管理奥德——英国政府不行使前述条约赋予它的广泛权

６０５ 卡·马克思



力，则应该通知国王陛下：这项条约自从提交董事会那一天起已经不复存在，

因为董事会已宣告它完全作废。应该提醒国王陛下，勒克瑙宫廷那时曾得到

通知：１８３７年条约中关于由国王负担新添武装力量的军饷的若干条款应宣

告作废。必须承认，当时认为没有必要把条约中那些不立即生效的条款通知

国王陛下，由于疏忽，以后也没有通知国王陛下。”

但是，这个条约不仅被收进１８４５年出版的官方编纂的条约汇

编，而且在１８３９年７月８日奥克兰勋爵给奥德国王的通知里、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哈丁勋爵（当时的总督）向同一位国王所上的

条陈以及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１０日斯利曼上校（在勒克瑙的驻劄官）致

达尔豪西勋爵本人的信件里，都把它当做现行条约而正式引用。达

尔豪西勋爵的所有前任、连同他自己的僚属在和奥德国王的来往

信件里，都把这个条约视为有效条约，为什么达尔豪西勋爵本人

偏偏这样顽固地否认条约的合法性呢？唯一的原因是，按照这个

条约，不论国王为干涉自己的事务提供了什么样的口实，这种干

涉总是受到限制：英国的官员们只能在奥德国王的名义下掌握这

个国家的行政权，而且他们必须将剩余的收入交给国王。但是英

国人所希望的恰恰相反。只有兼并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否认二

十年来构成相互关系的公认基础的条约的合法性；用公开违背公

认的条约的方式强占独立的领土，彻底没收整个国家的每一亩土

地——英国人对印度本地人使用的所有这一切背信弃义、令人发

指的手法，目前不仅在印度，而且在英国国内，都已开始得到它

应有的报复。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１４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８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３３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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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历史上有趣的一页

１８５８年５月１８日于曼彻斯特（英国）

  在上次对俄战争刚结束不久，报上出现过一条消息，说土耳

其军队的一个上校穆罕默德·贝伊，即前匈牙利军队的上校班迪

亚先生，随同一些波兰志愿人员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切尔克西亚。

他一到那里，就立刻在切尔克斯人的首领塞弗尔－帕沙那里成了

参谋长之类的人物。凡是了解切尔克西亚的这个匈牙利解放者以

往经历的人，都毫不怀疑，他到这个国家去的唯一目的，是把它

出卖给俄国。以前已公开而确凿地证实，此人在伦敦和巴黎时，就

是同时从法国警察机关和普鲁士警察机关领取薪俸的间谍①。所

以毫不足奇，大约一个月前，欧洲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已确

实查明，班迪亚，即穆罕默德－贝伊，同俄国的菲力浦逊将军有

叛卖性的通信往来，并且审讯他的军事法庭已将他判决死刑。然

而过了不久，班迪亚突然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把自己装扮成阴谋

的牺牲者，以他特有的无耻口吻宣称，这一切关于他的叛卖以及

军事法庭等等的说法，纯粹是他的敌人捏造出来的。

我们获得了与切尔克西亚战争中这一有趣插曲有关的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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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件，在这里我们把其中的几件摘引出来。这些文件是由审讯

班迪亚的军事法庭的成员之一、切尔克西亚波兰营的中尉弗朗契

舍克·斯托克带到君士坦丁堡的。这些文件无须加以解释。

以下就是在切尔克西亚阿迭尔比开庭审讯伊洛什法尔瓦人穆罕默德－

贝伊（亚·班迪亚）的军事法庭的纪录摘要。

（第１号）１８５８年１月９日的审讯。诺迪厄科尼若省人穆斯塔法的证

词：

“……穆罕默德－贝伊上校来到舍普苏古尔后，要我把一封信交给黑海

哥萨克指挥官菲力浦逊将军。我说，不向塞弗尔－帕沙报告和未经他的许可，

我不能这样做，穆罕默德－贝伊对我说，作为缽谛沙赫的使者和代表以及切

尔克西亚军队的司令官，他有权同俄国人交换信件，塞弗尔－帕沙知道这件

事，他的目的是要迷惑俄国人…… 当塞弗尔－帕沙和国民议会把致沙皇的

切尔克西亚宣言交给我时，穆罕默德－贝伊也把一封给菲力浦逊将军的信交

给我。我在阿纳帕没有找到菲力浦逊将军，便把信交给了指挥当地部队的一

个少校。少校答应转递宣言，但是拒绝收下这封既没有地址又没有署名的信。

于是我把信带了回来，但是穆罕默德－贝伊频繁的通信引起了我的怀疑，由

于害怕受连累，我把这一切情况报告了当局……”

（第２号）曾给穆罕默德－贝伊当过秘书的土耳其人阿罕默德－埃芬蒂

的证词：

“……穆罕默德－贝伊非常憎恨泰菲克－贝伊（拉品斯基上校），把他说

得很坏，说他要用尽一切办法去和他作对。在我们来到阿迭尔比的第二天晚

上……天刚亮，穆罕默德－贝伊的马夫把我叫醒了。穆罕默德－贝伊亲自对

我说，格连治克那边有激烈的炮击声。他已经起床，似乎心情不安…… 早

在炮击停止以前，阿迭尔比方面就得到了拉品斯基上校和他的部队全体被俘

的消息，消息是怎样得到的，我不知道。我是听穆罕默德－贝伊这样说的。后

来，当上校和他的部下都没有被俘的消息传来后，穆罕默德－贝伊非常生气

地说：‘大概，他把自己的大炮卖给俄国人了’……”

（第３号）驻扎在阿迭尔比的波兰部队官兵的证词：

“在格连治克被突袭的前一天，穆罕默德－贝伊来到营地，说他接到君士

坦丁堡来信，通知他，如果他们从各处都得不到援助，那只能归咎于拉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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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上校一人…… 穆罕默德－贝伊下令发酒给士兵们，并许诺给他们种种好

处，只要他们离开自己的上校而跟他走…… 后来，查明这个消息（拉品斯

基被俘）不确实后，穆罕默德－贝伊亲自来到营地，向士兵演讲，劝他们拒

绝服从上校。而在上校回来后，穆罕默德－贝伊却假装什么也不知道，舍弃

了某些追随他的人，允许惩罚这些人，而不加庇护。后来，穆罕默德－贝伊

企图趁上校外出的机会依靠某些匈牙利人在军队中煽起暴动。这些匈牙利人

写了一份对上校的控诉书，想要士兵们签名。除了三个人承认他们被说服签

了名以外，其余的人都发誓说，他们的签名是伪造的…… 伪造签名是很容

易的，因为在部队中只有极少数士兵会写字。”

（第４号）班迪亚在军事法庭上的供词：

“冗长的讯问使我感到厌倦，因此我把这份由我亲手写就并署名的供状

呈交委员会。我希望我的法官，由于我的供状使他们摆脱了颇费时间的艰巨

工作，而能够更快地考虑到我的无辜家庭①的命运也是同我的命运连接在一

起的。我是伊洛什法尔瓦人，原名亚诺什·班迪亚，现名穆罕默德－贝伊，４０

岁，原来信奉罗马天主教，但在１８５３年改信伊斯兰教…… 我的政治活动

……受我国过去的领袖拉约什·科苏特的指挥…… 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我带着我的政治领袖的介绍信来到君士坦丁堡……我参加了土耳其军队，军

衔是上校。在这个期间，我经常收到科苏特有关我国利益的信件和指示。同

时科苏特写信给奥斯曼政府，热心地劝土耳其人不要同法国、英国或奥地利

结成联盟，劝他们宁可同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者建立联系…… 根据发给

我的指示，我必须设法打进派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作战的部队…… 到达

切尔克西亚后最初一个时期，我只是研究当地情况，并把我观察的结果告诉

我的政治朋友…… 我设法同塞弗尔－帕沙接近…… 根据指示，我必须防

止切尔克斯人方面的一切进攻行动，反对在切尔克西亚的一切外国势力。在

我离开君士坦丁堡前不久，和我从同一来源接受指示、多年来和我在政治上

较接近的图尔上校，接到了参加希腊起义的命令。也属于我们这一伙的施泰

因将军（费尔哈德－帕沙），被派到安那托里亚。同塞弗尔－帕沙接近的计划

实现了，因此我很快就博得了他的完全信任。由于博得了这种信任，我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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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地执行并实现给我的指示…… 我使塞弗尔－帕沙相信，战争结束后切

尔克西亚将归还苏丹统治…… 我向土耳其指挥官证明，他们军队的一切进

攻行动都有危险，因为切尔克斯人……在紧急关头会离开他们的。情况对我

很有利，虽然俄国人把军队调上战场而使边境空虚，但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切

尔克斯人任何猛烈的进攻。我定期地向我的政治领袖汇报我的秘密活动情况

……同时，我遇到了一些妨碍我的计划的人物和情况。我指的是英国领事朗

沃思先生来到阿纳帕。朗沃思先生奉命前来劝塞弗尔－帕沙用英国经费建立

一支由６０００个切尔克斯人组成的部队，把这支部队派到克里木去…… 我

从土耳其当局方面也接到同样的命令，但在这同时，我的秘密领袖对我发出

了最坚决的命令，要我竭尽全力破坏英国领事的使命…… 在我和朗沃思先

生的一次谈话中……我要求让我在英国军队中担任上校职务或者给我１万

英镑…… 朗沃思先生想出５万披亚斯特把我拉过去…… 结果我的阴谋

成功了。受过空洞诺言不少次欺骗的塞弗尔大公疑心起来，他断然拒绝了领

事对他的人民所提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我便和原定指挥６０００个切尔

克斯人的塞弗尔－帕沙的儿子伊布拉辛·卡拉巴特尔大公结下了冤仇……

１８５６年３月２１日塞弗尔－帕沙告诉我说，国民议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

到土耳其、法国和英国政府那里去要求把切尔克西亚同土耳其重新合并。我

设法使塞弗尔－帕沙把我派进这个代表团…… 到达君士坦丁堡后……我

向我的政治朋友和科苏特详细报告了切尔克西亚的情况…… 结果我接到

指示，要我同图尔上校以及施泰因将军建立联系，和他们协同工作，并尽量

争取更多的匈牙利人参加工作。同时，我同原为切尔克斯人的奥斯曼帝国邮

政总长伊斯马伊耳－帕沙建立了联系，我觉得他是一个能为自己祖国牺牲的

爱国者。我同他研究了把武器、弹药、军械技工用的工具、以及优秀军官和

工匠运进切尔克西亚的办法。但是真正的运送计划，是由施泰因将军、图尔

上校和我三个人制定的。俄国公使的军事秘书弗兰基尼上尉参加过我们的几

次会议。我们的目的是用和平缓慢然而可靠的方法，把切尔克西亚拉到俄国

人方面去…… 如果能使切尔克西亚服从我和施泰因将军的领导，那末我们

必定按照这样的计划行事：

（１）选出一个当地的大公来统治全国；

（２）使切尔克斯人相信，他们无论从苏丹或是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

能得到任何援助；

１１５历史上有趣的一页



（３）用军事失败（周密考虑和事先策划的失败）瓦解山民的士气；

（４）设法使他们承认沙皇是他们名义上的元首，他们无需向他缴纳任何

贡品，但必须允许他派兵进驻他们的国家…… 准备用引进切尔克西亚的匈

牙利人来包围这个大公；把其中最有才能的人安置到重要职位上…… 弗兰

基尼上尉要我相信，俄国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形式上的顺从……其余的事情则

由帝国恩惠的标志、金钱和俄国勋章来完成……

１８５６年９月２２日，伊斯马伊耳－帕沙建议我把斯库塔里兵营内几百名

曾在扎莫伊斯基军团服役的波兰人，吸引到切尔克西亚去…… 这个建议不

合我们的计划，但是又不便加以拒绝…… 我以前就知道拉品斯基先生，他

在匈牙利工作时很有成绩…… 他住在斯库塔里…… 我们同施泰因将军

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对我绝对信任的拉品斯基上校…… ９月２４

日，我写信通知拉品斯基上校，说切尔克西亚爱国者委托他在切尔克西亚建

立波兰军团。上校回信要求发给供７００个波兰人使用的武器和制服…… 后

来经施泰因将军、图尔、弗兰基尼和我共同研究，决定由图尔前往英国购买

制造弹药的工具和机器，但暂时不把任何武器运送回来。我们想在发给武器

以前，考验一下波兰人…… 拉品斯基上校的激烈反对……迫使我仓卒动

身，使我不可能把我招募的匈牙利军官带走…… １８５７年１月我接到科苏

特和我的其他政治朋友的来信和指示。我的计划得到了赞同…… 在我动身

前不久，我和施泰因将军假装我们之间的关系冷淡下来了。我想再延期动身，

以使某些匈牙利人能够和我同行，但是弗兰基尼上尉说，一天也不能耽误，因

为整个君士坦丁堡对我们运送的事议论纷纷，如果俄国大使能不出面加以干

涉，他就会被指责参与此事。２月１５日，拉品斯基上校登上了英国的‘袋鼠

号’轮船。我也上了船…… 到达多勃（俄国人把它叫做卡巴尔定斯克）后，

我分别写信给塞弗尔－帕沙、纳伊勃①以及其他部落首领，说苏丹皇帝陛下

委派我指挥切尔克西亚军队…… 我对拉品斯基上校的做法不很放心……

在波兰部队开到沙朴苏霍（俄国人把它叫做田辛斯克炮台）的塞弗尔－帕沙

官邸之后几个星期，吕默尔先生搭乘装载着我们留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武

器、弹药的二桅横帆舰抵达多勃…… 俄国人在５月经由阿塔库姆突然入

侵，使全国各地几千名切尔克西亚战士集合起来。切尔克斯人第一次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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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的炮兵胜利地轰击俄国炮兵。虽然这次战斗本身规模不大，但它赋予

波兰部队和我以重大的意义…… 我利用切尔克斯人的这种情绪来完成我

的任务；我公开以苏丹使者的身分出现；我要求服从…… 后来我得悉，拉

品斯基上校曾竭尽全力破坏我的计划…… 我力图在他的部队的官兵中争

取拥护者，同时由于他的部队情况危急，我就把这归咎于指挥官…… 一艘

俄国船在苏茹克和格连治克港夺走了一些檀香树，于是我有了借口，把上校

调到跟阿塔库姆附近的战场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去，把他完全隔离开来……

 过了几天，我接到拉品斯基上校的来信，他报告说在格连治克根本没有军

队，他无法守住阵地…… 我亲自前往格连治克，拉品斯基上校当场向我说

明他处境危险，俄国人必然会前来进攻。过了九天，他的预言应验了……

我使阿迭尔比的官兵在格连治克发生悲剧的当时和以后保持的那种激

昂情绪，只不过是我决定在拉品斯基上校和他的部队之间散布不和的结果

…… 我通过我的密使在切尔克斯人中间散布流言，说上校把大炮卖给了俄

国人…… 我上了上校的当，我被他的伪装诚实所欺骗，事实上，他比以前

更警惕地监视着我……

根据给我的指示，我必须同俄国将军建立联系…… 现在委员会所掌握

的我的那封匿名信，应该是建立经常通信的开端，但是由于俄国指挥官的愚

蠢，落到了你们手中……

拉品斯基上校突然抛弃了假面具，他在塞弗尔－帕沙家中直截了当地对

我说，他既不承认我是他的上司，也不承认我是切尔克西亚军队的司令官，他

同我断绝了一切关系……并且还向他的波兰部队发出了同样内容的命令。我

企图向部队士兵另发一项撤销他职务的命令，但我的努力徒劳无益……

（签名）穆罕默德－贝伊”

（第５号）亚诺什·班迪亚给菲力浦逊将军的信。

“难道使切尔克西亚诚服不是对俄国有利吗？可以以重大牺牲作代价暂

时占据切尔克西亚的平原，但是它的山岭和天然堡垒永远也不能占领。俄国

大炮已失去意义。切尔克西亚的炮兵将有效地还击俄国的炮兵。切尔克斯人

已不是五年前的切尔克斯人了；他们有一支不大的正规军的支援，同俄国军

队一样善战，并将为自己的信仰和祖国战斗到最后一人。给与切尔克斯人一

种虚有其名的自由，在切尔克西亚建立一个本民族大公的政权，把这个大公

置于俄国沙皇的保护之下，岂不更好吗？总之，把切尔克西亚变成第二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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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吉亚或是与此类似的什么东西，岂不更好吗？如果切尔克西亚同俄国紧密

联系在一起，那就为俄国人开辞了通向安那托里亚和印度的大道。Ｓａｐｉｅｎｔｉ

ｓａｔ〔对聪明人来说已经很够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开始谈判。希慎重考虑

并予以答复。”

（第６号）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０日的判决书：

“在听取了穆罕默德－贝伊在１月２日、３日、４日、５日、６日、７日和

１１日审讯时的供词，以及证人在１月９日审讯时的证词以后，本军事法庭今

天开庭宣布，根据穆罕默德－贝伊本人的招供以及证人的证词，穆罕默德－

贝伊确实犯有叛国、与敌人秘密通信的罪行，特此宣布褫夺他的公权，撤销

他在本国的军衔，并判处死刑——全体通过。

签名：雅科布·贝克尔特（列兵）；菲力浦·特帖尔陶布（炮手）；马捷

伊·贝德涅塞克（中士）；奥托·利诺夫斯基（炮手）；弗朗契舍克·斯托克

（少尉）；安东·克雷斯契维奇（少尉）；米哈尔·马列茨基（中尉）；莱昂·

查瓦德斯基（炮手）；斯塔尼斯拉夫·坦茨科夫斯基（下士）；杨·哈马尼斯

基（中士）；亚历山大·米希茨基（上士）；卡季米尔·维斯托茨基（少尉）；

约瑟夫·阿朗诺斯基（中尉）；彼得·斯坦凯维奇（上尉）；泰奥菲尔·拉品

斯基（上校）。”

对上述文件我们只有一点补充：塞弗尔－帕沙不愿意对一个

在苏丹军队中有上校军衔的人执行死刑，因此把他押送到特拉比

曾德。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人宣称，关于穆罕默德－贝伊背

叛的消息，纯粹是捏造的；但是波兰军官立即出来反驳这种说法，

并且威胁说，在必要时将公布这一案件的有关文件。我们在前面

摘引了这些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无疑是对切尔克西亚战争史的极

有趣的贡献。

关于俄国大使馆在这个案件期间的行动，我们还可以举出以

下的事实。在君士坦丁堡尽人皆知，“袋鼠号”轮船是被租来运送

军队、弹药到切尔克西亚去的。可是俄国大使馆对土耳其政府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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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未提这件事；但是就在“袋鼠号”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当天，

俄国大使向土耳其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进行调查，追究这件事的

发起人。大使馆竭力想把当时正在君士坦丁堡的扎莫伊斯基伯爵

牵扯进去，但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当时，显然是根据俄国的要求，

施泰因将军和伊斯马伊耳－帕沙以曾参与这一事件而被流放。经

过几个月的流放后，在俄国皇帝的某个节日，又是根据俄国大使

的要求，施泰因将军和伊斯马伊耳－帕沙被允许回到君士坦丁堡。

对文件的评论由卡·马克思

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１８日写成

载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３５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１５历史上有趣的一页



卡·马克思

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

土地占有问题

  坎宁勋爵关于奥德的公告（我们曾就这事于上星期六发表了

几个重要文件３５９），重新引起了关于印度土地占有问题的讨论。这

个问题在过去曾经是引起大量争论和意见分歧的题目。有一种意

见认为，对这个问题的不正确理解；使得在对印度那些归英国直

接统治的地区３６０的治理工作中造成了很严重的实际错误。这场争

论的主要问题是：所谓柴明达尔、塔鲁克达尔或谢尔达尔３６１在印度

经济体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当把他们看做土地所有者还是仅

仅看做收税人？

大家都同意：印度同亚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土地的最高所有

权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争论的一方认为，应该把国家看做土地的

所有者，它把土地按分成制租给农人；另一方则认为，实质上土

地在印度就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私人所有，而所谓国家所

有不外是指土地由君主封赠——这种封赠在所有以封建权利为法

律基础的国度中都得到理论上的承认，并且还毫无例外地在所有

一切国度中被实际实行着，因为政府有权按自己的需要征收土地

税，除政治上的考虑以外，丝毫不照顾占有者的方便。

然而，如果假定在印度土地是私人所有，私人占有者对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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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也同在其他国家那样肯定无疑，那末应该认为谁是真正的

所有者呢？可以获得这种地位的有两类人。其中的一类是通称为

柴明达尔和塔鲁克达尔的阶级，他们曾被比做欧洲的有爵位的和

无爵位的土地贵族。他们也就被认为是只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捐税，

并且作为所有者有权随意更换直接耕种者的土地真正所有者；而

直接耕种者，从这种观点来看，则只是必须听任柴明达尔随意征

收地租的无权的佃户。这一观点自然符合英国人关于无爵位的土

地贵族作为社会制度主要支柱是重要和必需的这种概念，因此，在

七十年以前，在康沃利斯勋爵担任总督时，这一观点就成了著名

的孟加拉土地法３６２的基础。这一土地法目前仍然有效，但是许多人

认为，它曾使政府和直接耕种者遭到了不少祸害。在对印度斯坦

的习俗和孟加拉土地法所造成的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困难做较为仔

细的研究之后，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根据古印度教徒的

习俗，土地所有权属于村社，村社有权把土地分配给个人耕种；柴

明达尔和塔鲁克达尔当初只不过是政府委派去监收农村缴纳的税

款并将其汇齐交给王公的官吏。

这种观点对近几年在英国人直接管辖的那些印度省份里进行

的土地所有权和税收的调整起了很大的影响。已认为塔鲁克达尔

和柴明达尔所要求的绝对所有权是来源于对国家和耕种者的篡

夺，因此曾竭尽全力要把他们当做窒息直接耕种者并且阻碍国家

普遍进步的梦魔来消除掉。但是，既然这些中间人，不论其权利

从何而来，能够援引惯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就不能不承认他们

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不管这些要求对人民是如何难堪、专

横和沉重。在奥德，在土著王公的微弱统治下，这些封建土地占

有者在削减政府的要求和耕种者的权利方面都做得很过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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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久前这个王国被兼并后，对这个问题又进行重新审查的时候，

受委托实行新土地法的官吏很快就和这些封建土地占有者就其权

利的实际范围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论。因此也就在他们中间产生

了不满，促使他们与起义的西帕依联合起来。

拥护上述政策的人们（上述政策即村社土地整理制度的政策，

它把直接耕种者看做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这种权利驾凌于国家

赖以取得其一份农产品的中间人的权利之上），为坎宁勋爵的公告

辩护，认为它成功地利用了大多数柴明达尔和塔鲁克达尔在奥德

所处的地位；他们说这一公告的目的是为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不

可能的更广泛得多的改革铺平道路；他们说，根据这一公告没收

的所有权只是柴明达尔或塔鲁克达尔的权利，只涉及很小一部分

居民，而且完全不包括直接耕种者。

另一方面，得比内阁对坎宁勋爵的公告所持的立场（如果把关

于正义和人道的各种议论撇开不谈），完全符合托利党即保守党所

遵循的关于合法权利的不容侵犯和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重要性的

一般原则。托利党在说到英国的与土地有关的阶级时，总是与其说

是指缴税人和直接耕种者，倒不如说是指土地所有者和收租人，因

此他们要把柴明达尔和塔鲁克达尔（尽管他们的人数实际上很少）

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量齐观，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从英国来管理印度，最大的不便和困难之处也就在于：

在考察印度问题时，很容易受到纯粹英国人的偏见和信念的影响，

尽管这些偏见和信念在这里是被应用在与它们几乎毫无关系的社

会状态和情况上。今天发表的消息中，坎宁勋爵不顾奥德专员詹

姆斯·乌特勒姆爵士的反对，十分自信地坚持他在公告中提出的

政策，虽然看上去好像他对专员的主张做了让步，而在自己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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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加入了在已发往英国的、作为埃伦伯勒勋爵报告
３６３
的基本内

容的原文中所没有的缓和词句。

坎宁勋爵关于应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参加起义的奥德土地占有

者的行为的意见，看来同詹姆斯·乌特勒姆爵士和埃伦伯勒勋爵

的意见没有重大分歧。坎宁勋爵认为，这些土地占有者的立场不

仅与叛乱的西帕依的立场极不相同，而且与不列颠统治已久的那

些起义地区的居民的立场也大有不同。他认为应当把他们当做胁

从者看待；但是同时他坚持必须使他们认识到，发动叛乱就会给

自己招来严重的后果。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公告的发表起了

什么作用，在判断这一公告可能引起的后果方面谁更接近真理，是

坎宁勋爵，还是詹姆斯·乌特勒姆爵士。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５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７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３４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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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波拿巴的财政手段。

——军事专制

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７日于巴黎

  现在已经没有谁能反驳波拿巴的国库陷于瓦解的事实。“财产

的救主”３６４本人也公开谈到了这一点。否则，埃斯潘纳斯将军给法

国各省长发通知信，号召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在必要时运用权

力”使医院和其他慈善机关的监护人把他们用来获得收入的不动

产转为三厘统一公债的事情便无法解释。这一部分财产的价值为

１亿美元，但是，正如波拿巴代表穷人抱怨说，这部分财产只带来

不超过２５％的收入。如果把这部分财产转为国家证券，收入至少

会增加一半。不久前波拿巴以慈父般的关怀曾建议国务会议通过

关于把慈善机关的地产转为国家有息证券的法令，然而多么奇怪

的是，波拿巴自己的国务会议却固执地不理睬对它的这种暗示。于

是，现在波拿巴企图“用行政方法”和军事ｏｒｄｅｒｄｕｊｏｕｒ〔命

令〕来实现他用立法手段行不通的事情。有一些够老实的人，以

为他玩弄这种手法只是竭力要增加国家有价证券的数额。不能想

像比这更远离真相的了。如果上述地产按标价１亿美元出售，那

末用来购买地产的大部分钱当然是从以前投入统一公债和其他国

家有价证券的资本中提取出来的，于是人为的对有价证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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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向公开市场大量抛出有价证券所抵销。这样甚至会使有价证

券市场进一步萧条。但是波拿巴的计划要实际和简单得多了。他

打算设立１亿美元新的无期公债来代替１亿美元地产。他预备一

手攫取慈善机关的财产，另一手用国家《ｇｒａｎｄｌｉｖｒｅ》〔“债券

簿”〕的支票来补偿它们。我们在研究１８５７年法兰西银行法①时，

已经详细谈过波拿巴为了保证自己发行可怜的２０００万美元公债，

而牺牲国家利益赐给法兰西银行极大特权的问题。当时我们认为

这个法兰西银行法是“社会救主”在财政上的绝望的哀号，然而，

从那时起法国商业、工业、农业遭到的灾难也殃及了本来就在以

骇人比例增长着支出的国库。各部在１８５８年的实际需要是

７９８０４００４法郎，超过了１８５５年的实际需要；仅军费开支一项就占

国家总预算收入的５１％。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２８
已经不能像１８５４年和

１８５５年那样进行援救和在“民主”的原则上帮助发行公债。如果

仔细看一看该公司最近的报告，就可以看出负债大大地超过了资

产，因而对自己股东付不出股息。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只好在

财政方面重新采用他在政治方面已不得不采用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

变〕的最初的原则，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从盗窃法兰西

银行地下室２５００万法郎开始的、继而又没收奥尔良家族产业的财

政政策现在竟进一步发展到没收慈善机关的财产了。

然而，最近这一次行动需要波拿巴使用他的一支军队，而且

正是他的管理绝大多数慈善机关的教士大军。从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以

来“世界报”就第一个敢于公开不同意“社会救主”的做法，甚

至恳求“世纪报”３６５同自己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准备侵犯“私有财

１２５波拿巴的财政手段。——军事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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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罪行。

正当“教会的长子”①对自己的圣军的态度十分暧昧的时候，

他的俗军也有不听从指挥的危险。如果他真的试图打扰像默西、列

奥德和伊安先生这些英雄的消遣，他就会在他唯一所能依靠的这

一部分军队中丧失威望。相反，如果他放纵御用军人的贪赃枉法

（自萨托里兵营检阅的那天起他一直鼓励这种贪赃枉法），那末任

何纪律都会完了，军队也就不能经受外来的最小的一个震动。现

在还有像杀害“费加罗报”３６６编辑这样的事件，而且也一定会有震

动。从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知道普遍的愤怒充满各地，当决斗的

消息一传到巴黎，大约就有５０００个青年人开始成群地聚集在“费

加罗报”ｂｕｒｅａｕｘ〔编辑部〕，要求把他们的名字列入准备同任何一

个前来挑衅的少尉进行搏斗的人的名单。当然，“费加罗报”本身

就是波拿巴扶植起来的，它率领着一类专干丑事、进行讹诈和诬

蔑的刊物，这类刊物是在对政治报刊施加暴力镇压以后一下子办

起来的，因为它们在现在的小帝国的条件下得到了使自己蓬勃繁

荣的有利基地和环境。波拿巴集团文武代表之间的这场流血搏斗

是即将到来的冲突的信号，这正是对历史讽刺的十分微妙的表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７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３４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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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印 度 起 义

  虽然英国人曾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先后攻占德里和勒克

瑙这两个相继成为西帕依起义大本营的城市，但是印度的平定还

远没有完成。事实上甚至可以说，这方面真正的困难才刚开始。当

起义的西帕依还是大批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当问题还是进行大规

模围攻和正规战的时候，英军在这类行动中的巨大优越性使他们

占到种种优势。但是当战争现在具有新的性质时，这些优势可能

将会大量丧失。攻占勒克瑙并没有使奥德归顺；即使奥德归顺也

不会使印度平定下来。奥德王国全境布满大大小小的要塞，虽然

其中也许任何一个也不能长久抵御正规的攻击，但逐一夺取这些

要塞，不仅是极端令人厌倦的事情，而且还要比进攻德里和勒克

瑙这样的大城市遭到更大的损失。

但是需要征服和平定的还不仅是奥德王国。溃败的西帕依被

赶出勒克瑙以后，向四处逃散。他们有一大部分人藏匿在北部罗

希尔汗的山区，罗希尔汗仍然全部为起义者所控制。另外一些人

逃到东部的果腊克普尔，英军部队虽然在向勒克瑙进军时曾通过

该地，但现在又不得不再次征服它。还有许多人成功地潜入到南

方的班得尔汗。

的确，似乎发生过这样的争论，即什么是最好的行动方式，如

３２５



果首先征服那些可以作为起义者藏身之处的边缘地区，然后再与

集结在勒克瑙的主力作战，是否更好些。据说，这曾经是军事家

们愿意采取的作战计划；但是很难理解，以英国人现有的这样有

限的兵力如何能有效地占领这些边缘地区，使逃跑的西帕依最后

被赶出勒克瑙后不能渗入到那里去，从而使英国人不需要像在果

腊克普尔所发生的那样，来重新征服这些地区。

自从攻占勒克瑙以后，起义者的主力似乎退到了巴雷利。据

传：纳那·萨希布也在那里。有人认为，必须在夏季出征勒克瑙

西北１００英里以外的这个城市和地区，并且，根据最后的报道，科

林·坎伯尔爵士也亲自到那里去了。

可是，游击战似乎正向各方扩展。当英军调往北方的时候，零

散的小股起义的士兵就渡过恒河，进入达普，截断英军与加尔各

答的交通，到处破坏，使农民不能交纳地租，或者至少给他们不

交地租造成借口。

甚至巴雷利的攻占，不但不能防止这些祸患，也许反而会扩

大这些祸患。西帕依的优点就正在于这种不规则的作战方法。他

们在行军方面优越于英军，正如同英军在战斗方面优越于他们一

样。英军纵队不能一天行军２０英里，而西帕依队伍却可以一天走

４０英里，如果努力一些，甚至可以走６０英里。运动迅速是西帕依

部队的主要优点，再加上他们服水土，粮食供应也比较容易些，这

就使他们成为印度战争中的一支不可少的力量。英军在出征中，特

别是在夏季战局中，损失是浩大的。现在已经深感人员不足。也

许不得不把逃跑的起义者从印度的这一端追击到那一端。在这方

面，欧洲部队是很难胜任的，同时，起义者到处游荡，因而可能

与至今还忠实于英军的孟买和马德拉斯各土著团发生接触，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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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又有可能引起新的起义。

但是即使不再有新的起义者参加，在战场上的武装人员，已

不下１５万人，而没有武装的居民则既不帮助英军，也不给英国送

消息。

此外，孟加拉缺雨，有发生荒年的危险——这是本世纪还未

发生过的灾害，即使在过去，甚至在英国人占领印度以后，这种

灾害也是可怕的苦难的源泉。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５月末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５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３５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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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英国军队在印度

  我们的不够谨慎的朋友，伦敦“泰晤士报”的威廉·罗素先

生，由于喜作生动的描述，在不久以前又一次绘声绘色地描写了

抢劫勒克瑙的情景，使得外国人对英国人的性格产生一种并不特

别令人称羡的印象。现在看来，德里也受到相当大规模的“掠

夺”，并且除了愷撒巴格以外，勒克瑙全城也被用来稿劳曾经备尝

艰辛和英勇奋战的英国兵。现在引用罗素先生的一段话：

“有些连真可以夸耀它们的一些拥有几千英镑财物的士兵。我听说，有一

个兵洋洋自得地要借钱给一个军官，‘如果他想贿买上尉官衔的话，要多少就

借多少’。另外一些士兵汇大笔款子给他们的朋友。在这封信还未寄到英国以

前，许许多多的钻石、翡翠和珍珠一定已经非常安详而愉快地告诉你们关于

攻击和抢劫愷撒巴格的故事。好在佩带这些珠宝的漂亮妇女们……没有看见

这些光彩夺目的东西是怎样得来的，也想像不出这些宝物被强夺时的那种情

景…… 有些军官真正发了大财…… 在放军装的破箱子里，藏着一些小匣

子，里面装着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整个庄园，装着世界上盛产飞禽走兽和鱼类

的各个地方的舒适的渔猎别墅。”

这就说明为什么英军在攻占勒克瑙后无所作为。用来从事大

肆抢劫的两个星期没有白白浪费。军官和士兵进城的时候是穷光

蛋或者负债累累，而出城的时候都突然变成了富豪。他们已经不

再是原来那样的人了，可是有人还期待他们重新执行原来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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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俯首听命，默然服从，甘心忍受疲劳、艰难和征战之苦。但

这是不可能的了。军队一旦任其抢劫，就永远变样了；将军的任

何命令和威信都无法使它恢复原状。请再听听罗素先生的话吧：

“看看钱财怎样引起疾病的发展，抢劫怎样使人变得凶狠无情，在家庭

里，在最亲近的、最可爱的人们中间一些光泽的石炭结晶会造成怎样巨大的

灾害，这是很有意思的…… 列兵腰间所系的装满卢比和金币的沉甸甸的皮

带，使他们确信自己的梦想〈在祖国逍遥自在〉可以变成现实，无怪乎‘集

合、集合！’的口令会使他们发怒…… 两次会战、双份奖金、两个城市的洗

劫和很多顺手发财的机会，使得我们有些士兵过于富足，以致不安心当兵

了。”

于是我们听说有１５０名以上的军官向科林·坎伯尔爵士提出

退职的请求，——这在与敌人对峙的军队中确实是极少有的行

为。在任何其他的军队中，由于这种行为将会在２４小时内受到撤

职以及其他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在英国军队中显然把这种行为看

做是突然发财致富的“军官兼绅士”的十分自然的举动。至于士

兵，做法就两样了。抢劫产生再抢劫的欲望；并且如果附近再没

有印度人的财宝可供抢劫，那末为什么不能抢劫英国政府的财宝

呢？无怪乎罗素先生这样写道：

“欧洲兵护送的两辆钱柜车可疑地翻了车，丢失了一些卢比，因此军需官

表示宁愿要土著士兵来执行护送公款的微妙的任务！”

真是妙事！印度兵或者锡克兵更有纪律，他们中间做贼做盗

的、贪财好利的竟少于那些无可比拟的军人模范英国兵！但是前

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个别英国人的行动。现在来看看集体“行

劫”的英国军队吧：

“战利品日益增多，据估计，这些财产出售后，可得６０万英镑。据说，康

波尔城堆满了在勒克瑙抢来的东西；如果能估算出公共建筑所受的损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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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产的毁坏、房屋地产的跌价以及人口减少的影响，那末就会发现，奥德

首府的损失总数约为５００万或６００万英镑。”

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卡尔梅克寇群，像蝗群一样袭击了许多

城市，沿途所遇，无不吞噬一光，但是要与这些信奉基督教的、文

明的、有骑士风度的、文雅的英国士兵的侵略比较起来，对于受

害的国家来说，却未必不是一种善行。至少前者按照他们的游荡

不定的路线很快就过去了；而这些有条不紊的英国人却到处带着

自己的搜括人员，把抢劫变成制度，把抢来的东西登记下来，公

开拍卖，并特别注意使英国兵的英勇受赏的权利不受欺骗。看看

这支因大规模行劫而纪律松弛了的军队，当炎暑季节作战的困难

要求最严格的纪律时，还能有多大作为，将是很有意思的。

尽管印度人到这时一定比他们在勒克瑙时更不适于作正规战

了，但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如果起义

者在佯作抵抗之后，又重新改变作战地区，比如说，把它移到拉

吉普坦纳（那是一个远未平定的地方），那时应当采取什么办法。

科林·坎伯尔爵士不得不到处留驻警备部队；他的野战部队已经

减少，不及他在未攻克勒克瑙时所有兵力的一半。如果他要占领

罗希尔汗，他还有什么部队来进行野战呢？现在他正碰到炎热的

季节；６月的霪雨大概中止了积极的军事行动，而使起义者获得喘

息的机会。从４月中旬起当天气变得炎热不堪的时候，欧洲兵因

疾病造成的损失一定逐日增多，尤其是去年冬天运到印度来的新

兵，他们中成为气候的牺牲品的必然会比去年夏天在哈弗洛克和

威尔逊指挥下久经印度征战的老兵多得多。罗希尔汗已不是像过

去的勒克瑙或德里那样的具有决定性的地点。固然，起义者已大

大丧失了进行正规战的能力，但是现在他们处于分散状态，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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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不得不由于在不利的气候条件下不断出征而拖垮自己的军

队，这是更加可怕的。试看有多少新的抵抗中心：罗希尔汗，那

里集中有大批的老西帕依；哥格拉河彼岸的奥德的东北部，那里

奥德人已设置了阵地；卡耳皮，现在那里已成了班得尔汗起义者

的集中地点。很可能，几个星期之内，也许还要早些，我们将要

听到攻克巴雷利以及卡耳皮的消息。攻克巴雷利的意义不大，因

为这个任务要占用坎伯尔手中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兵力。至于

现在正受到惠特洛克将军和罗斯将军威胁的卡耳皮，则是比较重

要的猎取物，前者正率领自己的部队由那格普尔开到班得尔汗的

班达，后者由詹西方向开来，已击败卡耳皮部队的前卫。攻克卡

耳皮，将解除坎伯尔的作战基地康波尔所面临的唯一危险，从而

也许使他能够以因此而腾出的部队对他的野战军作某种程度的补

充。但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是：他的部队除了肃清奥德的起义者以

外，是否还有多余的力量。

这样一来，这支在印度从来没有这样集中于一地的最强大的

英国军队，又重新分散到各地，并且它需要做的事比它能够做的

事要多。夏季溽暑和霪雨的气候所造成的损失一定是骇人听闻的；

同时，无论欧洲人在士气上比印度人高多少，但仍然使人不得不

怀疑，难道印度人不畏当地夏季溽暑和霪雨的这个体质上的优越

性不也是有助于他们消灭英国的军事力量吗？现在只有少数英国

部队在前往印度的途中，７月或８月前又不打算向那里派遣大批

援军。因此，在１０月和１１月以前，坎伯尔只有靠这样一支正在

迅速消散的军队来支撑局面。如果这时起义的印度人在拉吉普坦

纳和马拉提人地区发动起义成功，那又将会怎样呢？如果现在有

８万人在英国军队里服务的锡克人（他们想把胜利的全部荣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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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己有；并且对英国人不很友好）发动起义，那又将会怎样呢？

总之，看来英国人在印度至少还得进行一次冬季战局，而且

如果不从英国再派军队来，是无法进行这一战局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４日左

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２６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３６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３５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状况

１８５８年６月８日于伦敦

  英国贸易部刚刚发表的关于贸易和航运的统计材料，包括联

合王国截至３月３１日为止的１８５８年头三个月与１８５７年同一时

期相比的出口申报价值，截至４月３０日为止的１８５８年头四个月

与１８５６年和１８５７年同一时期相比的来往货船的数量和吨数，以

及截至１８５８年４月３０日为止的四个月当中的主要进出口项目。

１８５８年的４月份出口价值为９４５１０００英镑，１８５７年的为９９６５０００

英镑，１８５６年的为９４２４０００英镑，而１８５８年头四个月的出口总值

减少了将近６００００００英镑。因此，１８５８年４月份的英国出口，似

乎不仅超过了１８５６年的水平，而且几乎达到了１８５７年的、即在

美国爆发商业危机几个月之前的指数。由此可能得出结论：危机

的最后痕迹正在迅速消失，英国贸易至少又在重新进入繁荣时期。

但是得出这种结论是极端错误的。首先必须看到，官方的统计，既

然只涉及申报价值，所反映的就不是实际数字，而只是出口商自

己的估价。并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出口材料，就会看出，英国

贸易的表面繁荣主要是由于对东印度的过度出口造成的，这必然

会导致该市场的剧烈缩减。在乔治·弗雷泽公司最近的商务通报

上已经这样写道：

１３５



“最近来自东方的消息表明，与孟买和加尔各答在供货有限制的时期所

出现的特别高昂的价格水平比较起来，价格有下跌的征象。在英国１２月以前

发出的货物到达后，价格就已显著下跌。从那时起，对这两个市场的供应极

其充裕，甚至可以说过分充裕，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然会看到，由

东方１月初开始的大量需求所造成的价格水平将不大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除了印度以外，那些至今尚未受到商业危机影响的欧洲国家

以及其他国家，也不是由于增长了需求，而只是为了试验而堆满

了英国货。如此受惠的国家有比利时、西班牙及其殖民地、某些

意大利国家（特别是双西西里王国）、埃及、墨西哥、中美洲、秘

鲁、中国、还有一些很小的市场。当由于从巴西传来极坏的消息，

对这个国家的总的出口已经停顿的时候，某些不得不为剩余产品

寻找出路的英国工业部门，不但没有减少甚至还增加了对该市场

的供货。例如，在４月份，运往巴西的亚麻织品、陶瓷器的数量

和申报价值都有所增长。谁也不能认为这是一种ｂｏｎａｆｉｄｅ〔真正

的〕出口。对于在危机的头几个月成为大量吸收商品的中心的澳

大利亚，同样可以这样说。澳大利亚当时是并且现在仍然是存货

充塞；突然引起了某种程度的反应；对这个地方的总的出口减少

了。然而英国某些工业部门不顾澳大利亚所有地方报纸的警告，不

是减少供货，而是实际上增加了供货——自然是为了投机的目的。

因此，４月份的出口报告不能看做是英国工业繁荣的ｂｏｎａｆｉｄｅ指

标，而只能看做是为了确定世界各个市场目前能经受多大压力而

做出的试探。下面这个统计表包括１８５８年截至３月３１日为止的

三个月与１８５７年同一时期相比的英国和爱尔兰的出口申报价值

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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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英国货的外国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英 镑

俄国，北方港口 …………………… ３０１５ ８８５３

俄国，南方港口 …………………… ７２７７７ ４２４９３

瑞典 ………………………………… ４８００７ ３７１７

挪威 ………………………………… ３０２１７ ５９１１

丹麦 ………………………………… ９２０４６ ４０１４８

普鲁士 ……………………………… １３３０００ ７８９１７

梅克伦堡 …………………………… ９５０２ ３０９９

汉诺威 ……………………………… ２８８６４８ ２３６６８９

奥登堡 ……………………………… ３５２０ １９５７

汉撒城市 …………………………… ２３１８２６０ １６４５４１９

荷兰 ………………………………… １３０５６０６ ９７５４２８

比利时 ……………………………… ５１５１７５ ５４６０３３

法国 ………………………………… １６３１６７２ １０３５０９６

葡萄牙本土 ………………………… ３８０１６０ ３５６１７８

亚速尔群岛 ………………………… １０７９３ １２５８１

马德拉 ……………………………… ９９５５ １６２４５

西班牙 ……………………………… ４９６７８８ ５８４２８７

卡内里群岛 ………………………… １８８１７ ８４７５

撒丁 ………………………………… ２９０１３１ ２９３１３８

托斯卡纳 …………………………… １８９５８４ ２５７５０８

教皇领 ……………………………… ６９９５３ １２３０５９

双西西里王国 ……………………… ２８４０４５ ３７５１７７

奥地利领地 ………………………… ２５３０４２ ３２３０８６

希腊 ………………………………… ４０８６０ ６９５７０

土耳其 ……………………………… ９６９２８８ ８２１２０４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 …………… １１１０５２ ９３１３５

３３５英国的贸易状况



（续）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英 镑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 １９９０７０ ８１８７４

埃及（地中海沿岸各港口） ……… ４４９４９７ ４８３５１６

突尼斯 ……………………………… ８６５ ２３２３

阿尔及利亚 ………………………… ４７９０ ４８３１

摩洛哥 ……………………………… ５５８２６ ３７２０６

非洲西海岸（非英属） …………… ２３５５２７ １９６４８４

非洲东海岸 ………………………… ３０１ １９２７

红海的非洲港口 …………………… １１３０ ５６７

佛德角群岛 ………………………… ２４１９ ３９６５

爪哇 ………………………………… ２３４０７１ １４９４９３

菲律宾群岛 ………………………… １４４９９２ ２１２９４２

中国（香港除外） ………………… ２９０４４１ ３８９６４７

玻里尼西亚群岛 …………………… — ５８５

西印度（非英属） ………………… ６２００２２ ３２１４３５

美国（大西洋沿岸各港口） ……… ６２３１５０１ ２５６５５６６

加利福尼亚 ………………………… ５０２１９ ９４１４７

墨西哥 ……………………………… １１２２７７ １５１８９０

中美洲 ……………………………… ２２４５３ ４６２０１

新格拉纳达 ………………………… ８８５０２ １１７４１１

委内瑞拉 …………………………… １０５４１７ ６２６８５

厄瓜多尔 …………………………… ２０９９ — 

巴西 ………………………………… １２９２３２５ ８２６５８３

乌拉圭 ……………………………… １４５４８１ １７７２８１

布宜诺斯艾利斯 …………………… ２８５１８７ ２７９９１３

智利 ………………………………… ３３６３０９ ２７０１７６

秘鲁 ………………………………… ２０９８８９ ２９９７２５

     对外国输出总计 ……… ２０６３６４７３ １４９４０７５６

４３５ 卡·马克思



（续） 

英 国 领 地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英 镑

拉芒什海峡各岛 …………………… １３６０７１ １２０４３１

直布罗陀 …………………………… １５２８２６ ２１０５７５

马尔他 ……………………………… １１６８２１ １３１２３８

伊奥尼亚群岛 ……………………… ６６１４８ ５２８４９

非洲西海岸（英属） ……………… １３５４５２ ６２３４３

好望角 ……………………………… ４４２７９６ ４０３５７９

纳塔尔 ……………………………… ２６６０５ ２３１０６

阿森匈岛 …………………………… ３８３２ ２３０８

圣海伦岛 …………………………… ３８３７ ８４１６

毛里求斯岛 ………………………… １４２３０３ １６４０４２

亚丁 ………………………………… １１２６３ １１９９６

英属东印度（新加坡和锡兰除外）… ２８２２０００ ３５０２６６４

新加坡 ……………………………… １０１５３５ ３０８５４５

锡兰 ………………………………… ９８８１７ １５３０９０

香港 ………………………………… １３３７４３ ２４２７５７

澳大利亚西部 ……………………… １５５１５ １３８１３

澳大利亚南部 ……………………… １８０１２３ ２４９１６２

新南威尔士 ………………………… ７０６３３７ ６８２２６５

维多利亚 …………………………… １４２７２４８ １０５６５３７

塔斯马尼亚 ………………………… ６７５５０ ８２９４２

新西兰 ……………………………… ９６８９３ ９３７６８

北美洲英国殖民地 ………………… ８１８５６０ ４３９４３３

英属西印度群岛 …………………… ３３４０２４ ４２６４２１

英属圭亚那 ………………………… １２２２４９ ９５３８５

洪都拉斯（英国租界） …………… ２８３６２ ３１８６９

  对英国领地输出总计 ………… ８１９１０２０ ８５６９５３４

  对外国和对英国领地
   输出总计 …………………… ２８８２７４９３ ２３５１０２９０

５３５英国的贸易状况



  “经济学家”杂志认为，精确地分析这些数字，可以“发现

一个有趣的事实：英国出口的减少只是在对外国的贸易方面，而

不是在对自己殖民地的贸易方面”。的确，上面的统计表可以扼要

地表达如下：

三个月的出口额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英 镑

对外国 …………………… ２０６３６４７３ １４９４０７５６

对英国领地 ……………… ８１９１０２０ ８５６９５３４

    共 计 ………… ２８８２７４９３ ２３５１０２９０

  尽管如此，“经济学家”杂志所得出的结论在我们看来是错误

的。按照总计数字，似乎对外国的贸易减少了５６９５７１７英镑，而

同时对殖民地的贸易却增加了３７８５１４英镑。但是，如果我们不算

对直布罗陀、马尔他、香港这种英国走私中心的出口的增长，不

算对新加坡这种只是作为对外国贸易货仓的地点的出口的增长，

那末对殖民地的贸易总额就会有显著的减少；如果再不算印度，这

种减少就会极大。在对外国的贸易方面，主要是以下这些国家有

减少：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英 镑

美国 ………………………… ６２３１５０１ ２５６５５６６

巴西 ………………………… １２９２３２５ ８２６５８３

汉撒城市 …………………… ２３１８２６０ １６４５４１０

法国 ………………………… １６３１６７２ １０３５０９６

荷兰 ………………………… １３０５６０６ ９７５４２８

  关于航运的材料说明，进港的英国船只的数量和吨数稍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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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但是出港船只的数量和吨数有所减少。在外国当中，照旧是

美国在航运方面占首位。以下的数字表明进出英国港口的美国船

只的数量：

１８５６年 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８年

进  港

船只 吨数 船只 吨数 船只 吨数

美国……３８２３８３２５５ ３６７ ３６６４０７ ３６６３６６６５０

出  港

美国……４１４３９５１０２ ４４０ ４２７２２１ ３４３３２１０１５

  从同一份材料中可以看出，挪威、丹麦和俄国是在航运方面

受商业危机的影响似乎特别严重的国家。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８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２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３５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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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目前，英国正呈现出一幅国家上层发生瓦解而社会下层却似

乎全都静止不动的奇特景象。在民众中听不出有任何动荡不安，然

而在他们的统治者当中却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但是果真会有上层

在熔解而下层却照旧呆滞不动的事吗？当然，我们不是指帕麦斯

顿及其同僚想把财政部“捞到手”的那些卑劣企图３６７。英国议会史

上当权派和在野派之间的斗争，跟意大利城市中世纪编年史上流

亡者和放逐者之间的战争一样，是寻常的事情。可是请看，下院

的托利党首领①以这种不祥的声明结束他的演说：

“在我们〈激进党人和托利党人〉之间，有一种使我们在这个议院和这个

国家中联合一致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将不再充当陈腐的寡头政体的工具或

牺牲品！”

上院通过人民宪章中的一个条款——废除下院议员的财产资

格限制３６８；辉格党改革家的后裔格雷勋爵警告他的出身高贵的同

僚，说他们将“使他们政府的整个制度和他们的宪法的性质发生

全面的革命”；拉特兰德公爵由于看到可能要把“宪章的所有五项

条款，甚至更多的东西”全部吞下去的前景而吓得魂不附体。还

８３５

① 迪斯累里。——编者注



有，伦敦“泰晤士报”前一天用不祥的语调告诫资产阶级，说迪

斯累里和布尔韦尔对它心怀叵测，为了制服它，可能同微贱的民

众联合一致，第二天这家报纸又警告土地贵族要防备被小业主扼

死的危险，说小业主将借着刚在下院通过二读的洛克·金的法案

登上王位，因为这个法案把选举权扩大到了各郡每年缴纳１０英镑

房金的居民。

事实是，英国这两个执政的寡头政党，早已变成没有任何明

确原则的单纯的派系了。它们在试图先联合一致、然后建立专政

的努力遭到失败以后，现在已落到这种地步，即它们只有把它们

的共同利益奉送给共同的敌人——在下院拥有约翰·布莱特这样

强有力的代表的激进资产阶级政党，才能指望延长各自的寿命。到

目前为止，托利党是以贵族阶级名义执政的一群贵族，辉格党是

以资产阶级名义执政的一群贵族；但是资产阶级既已开始以自己

的名义执政，辉格党就无事可做了。托利党为了不让辉格党当权，

将屈从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压力之下，直到使辉格党完全不能忍受，

直到使这些寡头政治家确信，为了挽救本阶层的利益，他们必须

融化在保守派的队伍中，并且放弃他们的企图代表自由派利益或

者自成一体的一贯要求。辉格派并入托利派，并且共同转变为与

新兴的资产阶级政党（它在自己的领袖领导下，打着自己的旗帜、

喊着自己的口号进行活动）相对立的贵族阶级政党——这就是我

们目前在英国所看到的过程。

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国这种内部状况，再联想到印度战争仍将

大量耗费英国的人力和财力，我们就会完全明白，英国已不可能像

它在１８４８年那样去阻碍显然在日益临近的欧洲革命。还有一个强

大的国家在十年前极其有力地抑制了革命的浪潮。我们指的是俄

９３５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国。但是现在它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

阵大风，就会立刻燃烧起来。农奴战争的征兆在俄国内部已这样明

显，以致地方行政长官感到除了指责奥地利不该通过秘密间谍在

全俄各地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和革命学说而外，无法解释这种少见

的纷扰现象。真有意思，居然不仅是怀疑而且公开指控奥地利进行

革命间谍的活动！的确，加里西亚惨案３６９已向全世界明显地证明

了，维也纳政府是知道在必要的时候把它自己的社会主义传授给

农奴的。然而，奥地利愤怒地反对这种指控，它说，它的东方各省布

满了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密探，并且被他们所毒化，而它的意大利

臣民则被波拿巴和沙皇的联合阴谋弄得晕头转向。最后，普鲁士深

切地感觉到情势的危险；但是它手足被缚，无论往哪个方向都不能

动弹。王权实际上由于国王患疯癫症和摄政王没有充分权力而陷

于瘫痪。在拒绝退位的国王和不敢掌权的亲王这两者的党羽之间，

进行着明争暗斗，而给人民群众的洪流打开了闸门。

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法国了。可是在法国，商业上和农业上

的灾难、财政上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①、借助于军队的统治为军队本身

的统治所代替，这都更加速了爆发的来临。甚至法国报纸也终于

承认，现在必须不再寄一切希望于恢复繁荣时期了。“立宪主义者

报”说道：“我们认为，以很快就会复原的空想去愚弄人民是蠢笨

的。”“祖国报”说道：“不景气的状况在继续，尽管存在着有利因

素，我们不应当期待会立刻发生变化。”“同盟报”３７０和“世界报”随

声附和了这些怨言。伦敦“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说道：“大家承

认，自从１８４８年革命以来，巴黎从未经受过目前这样的商业危

０４５ 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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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２８
的股票价格跌到了５５０法郎左右，即比出

售给公众的票面价格还低。另一方面，帝国国库的极度空虚迫使

拿破仑不得不坚持他的没收计划①。在昂茹出版的一家教权主义

报纸写道：“唯一要问的是要不要尊重财产权。”现在还管得了财

产权！波拿巴回答说：目前唯一要问的是如何保住军队；并且他

以自己惯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全军重新进行收买。他

下令普遍增加军队的薪俸。这时，英国感到惶恐不安，奥地利则

惊慌失措。大家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路易－拿破仑没有别的办

法逃脱迅速的毁灭。结局的开端已经临近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１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２４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３５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４５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① 见本卷第５２０—５２２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英国政府和奴隶贸易

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８日于伦敦

  在上院６月１７日的会议上，牛津主教提出了奴隶贸易问题，

并且代表牙买加岛圣玛丽教区呈递了反对这种贸易的请愿书。这

次辩论必然会对所有不抱什么成见的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英

国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极其慎重，坚决要避免引起同美国发

生纠葛的任何口实。马姆兹伯里勋爵以下面这段话完全取消了对

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的“检查权”：

“美国声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为了什么目的，或无论发生什么怀

疑，除美国船只以外，任何船只都不能驶近悬挂美国旗的船只；否则，驶近

或扣留这种船只的官员应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负全部责任。美国外交部长的这

项声明在未得到皇家司法官员赞同和批准以前，我并未承认它符合国际法。

而在承认之后，我已极其强硬地警告美国政府，如果获悉美国国旗能庇护任

何不法行为，那末世上所有的海盗和奴隶贩子就会只悬挂美国国旗；这必定

会使现在受尊敬的美国国旗蒙受耻辱；美国人如果坚持他们现在的声明，不

仅不能维护国家的荣誉，反而会得到相反的结果；最后，美国国旗会被人贿

买去干最卑鄙的勾当。我将继续坚持，在现今的文明时代，海洋上航行的船

只千千万万，因此必须在海洋上设置警察；必须由各国商定——如果国际法

不做出规定——如何来判明船只的国籍、确定悬挂某国旗帜的权利。我说话

的语调、我同美国驻我国代理公使的谈话、盖斯将军在其精心拟制的报告中

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意见，使我对同美国达成协议抱很大希望，这种协议在

两国官员接到命令之后，就使我们能够检查各国的旗帜，而不致触犯船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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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

在反对党的议席上也没有人试图维护英国对美国船只进行检

查的权利，但是格雷伯爵说道：

“英国人曾跟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缔结了防止奴隶贸易的条约，如果他们

有合理的根据怀疑某一艘船从事这种可耻的贸易，而这艘船当时是利用美国

旗帜，实际上根本不是美国船，那末他们就有权利追上它并对它进行搜查。但

是，如果这艘船能拿出美国证件，那末即使它满船都是奴隶，他们也应该释放

它，让美国去蒙受这种罪恶贸易的耻辱。我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巡洋舰在这

方面将接到严格的命令，任何违背这些规定的官员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以后问题就只是围绕着这一点转圈子，即是否可以要求被怀

疑非法利用美国国旗的船只提出证件，而马姆兹伯里勋爵似乎连

这一点也抛开不管了。阿伯丁勋爵直接否认这样做可能产生任何

争论，因为英国官员在这种场合据以行事的指令，即由拉欣顿博士

和乔·科克柏恩爵士起草的指令，当时已经通知美国政府，并且已

经得到这个政府的代表韦伯斯特先生的同意。所以，如果这项指令

没有什么改变，如果官员的行动没有超出指令的范围，那末“美国

政府就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抱怨”。的确，当时社会舆论似乎很疑心

帕麦斯顿又玩了一个他惯用的戏法，在给英国巡洋舰的命令中任

意做了一些变更。大家知道，帕麦斯顿虽然夸耀他对禁止奴隶贸易

的热心，然而却在他执掌外交事务的十一年中（直到１８４１年）撕毁

了所有涉及奴隶贸易的现行条约，颁布了一些被英国司法当局认

为是罪恶的法令，它们实际上曾使他的命令的执行者之一受到法

律制裁，而将一个奴隶贩子置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使他免受英

国本国政府的追究。帕麦斯顿为自己选择了奴隶贸易作为战场，把

它变成了在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挑起争端的简单工具。他在１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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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离职以前曾发出这样的指令，据罗伯特·皮尔爵士说，这些指令

“如果没有及时被撤销，一定会造成与美国的冲突”。帕麦斯顿自己

说过，他曾命令海军军官“不要太尊重国际法”。马姆兹伯里勋爵虽

然措词非常婉转，然而曾经暗示过，帕麦斯顿“把英国舰队派到古

巴海面上去，而不让它留在非洲海岸附近”，是使英国舰队离开它

在英俄战争爆发前几乎已经消灭了奴隶贸易的地方而到一个它只

能挑起与美国的争端的地方去。帕麦斯顿自己委派的前驻圣彼得

堡大使沃德豪斯勋爵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不管发出了什么样的指示，如果政府下令派遣这样大量的英国船只进

入美国洋面，那末在我们和美国之间迟早会发生纠纷。”

然而，不管帕麦斯顿抱着什么样的秘密意图，很明显，他的

意图在１８５８年也像在１８４２年一样，已被托利党政府所粉碎，在

国会中和报刊上掀起的疯狂的战争叫嚣已注定成为“无事烦恼”。

至于奴隶贸易问题本身，牛津主教和布鲁姆勋爵斥责西班牙

是这种罪恶贸易的主要中心。他们两人都呼吁英国政府采取力所

能及的一切办法迫使这个国家奉行符合现行条约的政策。早在

１８１４年，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就缔结了一个一般条约，在这个

条约中，西班牙明确地谴责了奴隶贸易。在１８１７年缔结了一个特

别条约，按照这个条约，西班牙承担了义务，从１８２０年起禁止它

自己的臣民从事奴隶贸易，并且得到了一笔４０万英镑的赔偿费，

以弥补它的臣民由于实现这项条约而可能受到的损失。钱是装进

了口袋，可是义务却没有履行。在１８３５年又缔结了一项新的条约，

按照这项条约，西班牙在形式上承担了义务——颁布一项相当严

厉的刑法，以使它的臣民不可能继续从事这种贸易。但是又拖延

下来了，一切又完全按照那句西班牙成语《Ａｌａｍａｎａｎａ》〔“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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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行事。只是过了十年以后才颁布了这项刑法；可是由于某

种奇怪的原因，刑法中遗漏了英国所极力争取的主要条文，即把

奴隶贸易当做海盗行为看待。一句话，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古

巴镇守司令，内务大臣，宫廷奸党，如果传闻属实的话，还有皇

室本身，在这方面大发其财，他们向奴隶贩子征收私税，并且出

售以每口值多少杜布隆①的价格贩卖人类血肉的特许证。

牛津主教说：“西班牙不能以这种贸易是它的政府没有足够力量来禁止

的体系作为辩解的理由，因为瓦尔德斯将军已经证明，这种借口是丝毫不足

为凭的。他到岛上以后，召集了最闻名的奴隶贩子，限他们在六个月之内结

束奴隶贸易方面的一切交易，并且告诉他们，他决心在这个期限结束时禁绝

奴隶贸易。结果怎样呢？在１８４０年，即瓦尔德斯将军上任的前一年，有５６

艘船从非洲载运奴隶到古巴来；而在１８４２年，当瓦尔德斯将军任镇守司令的

时候，这样的船只只有３艘。在１８４０年，运到岛上来的奴隶至少有１４４７０个；

而在１８４２年只有３１００个。”

现在英国应该对西班牙怎么办呢？重申抗议，增发函电，恢

复谈判吗？马姆兹伯里勋爵自己承认，用两国政府之间徒然交换

的文件已能把从西班牙海岸到古巴的淼淼汪洋完全盖住。也许英

国应该坚持它那为这么多条约所肯定的要求吧？然而这里正是开

始出现主要困难的地方。这里加进来了一个“至圣的盟友”、现在

公认为奴隶贸易的护卫天使的不祥形象。波拿巴第三这个一切奴

隶制的庇护者，禁止英国按照它的信念和条约行事。大家知道，人

们曾大大怀疑马姆兹伯里勋爵跟萨托里英雄２９８保持有非法的亲密

关系。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极其坦率地揭露出波拿巴第三是全欧

闻名的奴隶贩子，是一个以最卑劣的形式，即借口黑人向法国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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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自由移民”来恢复这种可耻贸易的人。格雷伯爵对这一揭

露补充了一点，他说，“在非洲进行战争是为了捕获俘虏，然后把

他们卖给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克拉伦登伯爵补充道，“西班牙和

法国这两个国家在非洲市场上竞争，它们为一个人出一定的价钱；

这些黑人，不论是被运到古巴还是被运到法国殖民地去，所受到

的待遇没有丝毫差别。”

这就是英国在帮助这个人推翻共和国以后所处的绝妙处境。

第二共和国跟第一共和国一样，消灭了奴隶制。完全靠迎合人的

最卑劣情欲而获得政权的波拿巴，只有每天收买新的党羽才能维

持这种政权。他这样做不仅恢复了奴隶制，而且以恢复奴隶贸易

收买了庄园主。任何玷污民族良心的事情，对他都是延续政权的

新保证。奴役法国的最牢靠的手段，就是把法国变成买卖奴隶的

国家。可是要知道，这个法国曾经有勇气面对着全世界宣布：打

倒殖民地，原则万岁！波拿巴至少做到了一件事情：奴隶贸易已

成为帝国阵营和共和派阵营之间的斗争的口号。如果法兰西共和

国今天恢复，那末明天西班牙就会被迫放弃这种可耻的贸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２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３６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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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印 度 的 捐 税

  据伦敦报纸报道，印度的有价证券和铁路股票最近在伦敦交

易所有下跌的趋势，这决不能证明约翰牛对印度游击战的进展情

况所爱表示的乐观看法出自真心，无论如何这是对印度财力的伸

缩性绝不信任的表示。对于印度的财力，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印度的捐税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苛重；在多

数管区，特别是在英国统治最久的管区内，农民，即印度人民的

绝大多数，通常是处在赤贫和绝望的状态中，可见印度的捐税已

增加到极限，印度的财政情况因而是无法改善的。目前这是令人

颇为烦恼的结论，因为据格莱斯顿先生说，今后几年内印度仅特

别开支一项每年总计即将达２０００万英镑。另一种意见认为，——

并且还用许多统计资料来加以证明，——没有哪个国家的捐税像

印度那样少；如果开支增加，则收入也可以增加；认为印度人民

似乎已担负不起新的捐税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布莱特先生可以

说是“令人烦恼”的理论的一个最热心和最有威望的代表，他在

关于印度政府的新法案３７１进行第二读时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印度政府管理印度所花的钱要比它从其人口中所能挤出的钱为多，虽

然政府无论是在派税项目或征税方法方面都毫无顾忌。管理印度要花３０００

万英镑以上，总税收也是这样多，然而国家预算总是有赤字，而赤字又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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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利息很高的贷款来弥补。目前印度债务为６０００万英镑，并在继续增加，同

时政府的信用却在下降，这部分地是因为政府有一两次对债权人不很老实，

而现在又由于印度不久以前遭到了灾难。我曾提到总税收，但是因为其中也

包括鸦片贸易的收入，这种收入很难说是印度人民负担的捐税，所以我把实

际由印度人民负担的捐税估定为２５００万英镑。但是不应把这２５００万英镑同

在我国所征收的６０００万英镑相比较。议院应该记得，用在英国只能购买一天

劳动的黄金或白银，在印度可以购买十二天的劳动。这２５００万英镑在印度所

能购买到的劳动数量，在英国要用３亿英镑才能买到。有人会问我：印度人

的劳动价值是多少？我就说：如果印度人的劳动一天只值２辨士，那末很明

显我们就不能期望他缴纳如果他的劳动值２先令时那样多的捐税。在大不列

颠和爱尔兰我们有３０００万人口；在印度则有１５０００万居民。在国内我们征收

６０００万英镑的捐税；在印度，按人口的日劳动推算，我们要征收３亿英镑税

款或者说征收的税款为我们在英国所收的五倍。由于看到印度人口为大不列

颠人口的五倍，人们会说按人口计算印度和英国每人分摊的捐税大致一样，

因此这种负担不能说特别重。然而英国拥有机器和蒸汽的巨大动力，有运输

工具，有资本和人的发明能力为帮助人民的劳动而创造出来的一切。在印度

完全没有这类东西。那里甚至连一条像样一点的道路也没有。”

应该承认，这种把印度的捐税与英国的捐税相比较的方法并

不完全恰当。一则印度人口为英国人口的五倍，再则印度的捐税

只为英国的一半。可是，布莱特先生说，印度的劳动大约只等于

英国的劳动的十二分之一。因此印度的３０００万英镑捐税就相当于

大不列颠的３亿英镑捐税，而不是相当于其实际征收的６０００万英

镑。那末布莱特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考虑到印度居民比较贫困的话，印度人民按人口比例和大不

列颠人民缴纳着同样多的捐税；因此３０００万英镑对于１５０００万印

度人的负担正如６０００万英镑对３０００万不列颠人的负担一样。但

是在这种前提下，他如果说穷人缴不起和富人一样多的捐税，当

然是错误的，在证明印度人缴纳的捐税与不列颠人一样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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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把印度人民比较贫困的情况考虑进去了。实际上这里会产生

另外一个问题。试问按公道来说，能不能指望一个每天赚１角２分

钱的人缴税１分钱和每天赚１２元钱的人缴税１元钱同样容易？按

比例来说，他们两人都交出了自己收入中的同样的一份，但是这

一捐税对他们的生活需要的影响，程度却完全不同。可是布莱特

先生至今没有这样提出过问题；其实，要是他这样做的话，那末

把不列颠雇佣工人负担的捐税和不列颠资本家负担的捐税加以比

较，可能会比用印度和不列颠的捐税相比较显得更加清楚，更加

令人信服。此外，他本人承认，应该从３０００万英镑的印度税款中

扣除从鸦片贸易中所得的５００万英镑收入，因为，实在说，这笔

收入不是印度人民所负担的捐税，而倒是中国消费者所负担的出

口税。其次，英印政府的辩护者们又提醒我们说，政府收入中有

１６００万英镑是来自土地的收入或地租，而地租从太古时代起就属

于作为土地最高所有者的国家，从来就不是农民个人财产的一部

分，因此，实际上，这也很难算作真正的捐税，就像不列颠农民

向不列颠贵族缴纳的地租不能归入捐税一样。按照这种观点，印

度的捐税总额可表示如下：

英 镑

征收捐税总额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扣除鸦片的收入 ５００００００……………………………………

扣除地租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真正的捐税 ９００００００…………………………

  此外，据说还必须承认，在这９００万英镑捐税中，某些重要

项目，如邮政税、印花税和海关税，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涉及到

居民大众。因此，在不久以前提交给不列颠统计协会的关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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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情况的报告中，汉德里克斯先生企图根据议会及其他官方文

件证明，取自印度居民的收入总额中，目前以捐税形式征收的，即

征自居民实际收入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在孟加拉真正的捐税只

占总收入的２７％，在旁遮普只占２３％，在马德拉斯只占２１％，在

西北各省只占１７％，而在孟买则只占１６％。

下面是我们从汉德里克斯先生的报告中引用的关于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年印度和联合王国每一居民平均所纳税款的比较资料：

取自每一居民的收入总额 其中真正的捐税

先令 辨士 英镑 先令 辨士

…

孟加拉 ………… ５ ０ — １ ４

西北各省 ……… ３ ５ — ０ ７

马德拉斯 ……… ４ ７ — １ ０

孟买 …………… ８ ３ — １ ４

旁遮普 ………… ３ ３ — ０ ９

联合王国 ……… — — １ １０ ０

  布里格斯将军列举了如下数字来说明其他年度各国按人口平

均的税款情况：

英镑 先令 辨士

英国（１８５２年） ……………………… １ １９ ４

法国 …………………………………… １ １２ ０

普鲁士 ………………………………… — １９ ３

印度（１８５４年） ……………………… — ３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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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些数字，英印政府的辩护者们做出结论说，即使把印

度居民比较贫困的情况估计在内，在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捐税

像在印度那样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印度的捐税问题不仅

意见有分歧，而且这些意见所根据的事实本身也相互矛盾。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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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们应该承认，印度捐税名义上的金额相当小，但是另一方

面，我们又可以从议会文件中和印度问题最大权威的著作中援引

许多资料，这些资料清楚地证明，这种似乎很轻的捐税对印度人

民大众是极沉重的负担，为了征税不得不求助于像刑罚这样的可

耻方法。可是除了印度债务的不断迅速增加和印度赤字的增大以

外，是否还需要其他证据呢？当然谁也不会认为，印度政府之所

以宁愿增加债务和赤字，是因为它不想过多地耗用居民的资财。它

所以走上借债的道路是因为不这样它就不能做到收支相抵。１８０５

年印度债务等于２５６２６６３１英镑，１８２９年约达到３４００万英镑；

１８５０年是４７１５１０１８英镑；而目前大约为６０００万英镑。顺便提一

下，我们还没有把东印度公司欠英国的债务计算进去，这批债务

也是要用东印度的收入来偿还的。

年度赤字（１８０５年约为２５０万英镑）在达尔豪西勋爵管理下

平均达到５００万英镑。乔治·坎伯尔先生是孟加拉的一个文职官

员，对英印政府是很有好感的，然而他在１８５２年就不得不公开承

认：

“虽然从来没有哪个东方征服者在印度取得了像我们这样充分的优势，

这样平静的、普遍的和不可争辩的统治，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靠该国的税收

发了财，而且其中有很多人从自己的财富中拿出大笔款项来办公共设施……

我们却没有这种可能性…… 虽然捐税总额〈在英国统治时期〉毫未减少，然

而我们却没有剩余。”

在估计捐税负担时，应该考虑的主要不是它的名义上的数额，

而是捐税的征收方法和使用方法。印度的征税方法极为可恶，譬

如就土地税来说，在现行的方法下，大概糟蹋的产品要比收获的

为多。至于说到征收来的捐税的使用情况，那末只要指出以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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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够了：它没有拿出一丝一毫来以公益设施的形式还用于人民

（这种公益设施对亚洲国家比对任何地方都更加必不可少），再就

是如布莱特先生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在任何地方也不

像在印度那样大发其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６月２９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２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３８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５５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印 度 军 队３７２

  印度的战争正在逐渐转入分散的游击战争的阶段，我们曾经

不止一次地指出①，这是必将面临的和最危险的一个发展阶段。起

义者在正规战、在城市和营垒防御战中接连失败后，逐渐化为一

些从２０００人到６０００或８０００人的比较小的队伍，每一支小队伍，

在一定程度上各自独立行动，但也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对任何可以

单独予以奇袭的英军部队进行短促的战斗。在科·坎伯尔爵士的

野战军战斗部队被引出勒克瑙大约８０英里以后，巴雷利未经战斗

就弃守了，这是起义者的主力在这方面的一个转折点；卡耳皮的

弃守对于土人的第二支大队伍，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两种

情况都是把最后可以防守的中心作战基地放弃了，因此全军作战

已不可能，起义者就分成许多较小的队伍，向四面退却。这些机

动的队伍并不需要大城市作为中心作战基地，他们在所到的各个

地区有办法弄到生存资料、补充弹药和增添新兵；而且，一个小

城镇或大村庄，对于每一支小队伍来说都可以成为整顿队伍的中

心，其价值正如德里、勒克瑙或卡耳皮对于较大的军队一样。经

过这样的变动，战争就不是那么吸引人了；起义者各支队伍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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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无法详细了解，而有关的情报也很混乱；英军指挥官的作战行

动几乎无法加以批评，因为这些行动所依据的前提根本就是模糊

的；胜败成了唯一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无疑是最能骗人的。

土人行踪不定的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很严重。勒克瑙被攻占以

后，他们向四面八方退却，有的往东南，有的往东北，有的往西

北。最后一支队伍最强，被坎伯尔一直追到罗希尔汗。他们在巴

雷利集中，进行了整顿，但是当英军赶到时，他们没有抵抗就放

弃该地，又向不同的方向撤退了。关于撤退的各条路线，现在是

详情不明。我们只知道一部分人撤往尼泊尔边境的山岳地带，同

时有一支或几支队伍似乎是向相反的方向推进，前往恒河和达普

（即恒河和朱木拿河两河流域）。但是，坎伯尔刚刚占领了巴雷利，

原来向东撤退的起义者就立即与奥德边界的几支队伍会合起来，

袭击了有少数英军警备部队留守的夏贾汉普尔；这时又有其他的

起义队伍沿着这个方向赶来。总算警备部队运气好，琼斯准将带

着援兵在５月１１日就赶到了并击败了土人，不过土人也得到了向

夏贾汉普尔集中的队伍的支援，于１５日又包围了这个城市。同一

天，坎伯尔留下一支警备部队防守巴雷利，自己率兵前去解围，但

是直到５月２４日他才对起义者发动进攻，并击退了他们，而参加

这次联合行动的各支起义队伍又向不同的方向散开了。

当坎伯尔在罗希尔汗边界这样作战的时候，霍普·格兰特将

军在奥德的南部带着自己的部队东奔西跑，这除了使部队在印度

的炎炎夏日之下疲惫不堪而遭到折损以外，毫无结果。对他说来，

起义者是太神速了。他们到处都是，只是在他要去搜寻的地方就

没有了；当他以为可以在前面碰上他们时，他们早又绕到了他的

背后。顺恒河而下，在第纳普尔、贾格迪斯普尔和布克萨尔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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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路加德将军也跟在这样的影子后面追来追去。土人使他不

停地奔波，在把他诱离贾格迪斯普尔以后，就突然向该地的警备

部队袭击。路加德又赶回去。接着就有电讯报道说，他已于２６日

获得了胜利。这些起义者的战术和奥德、罗希尔汗的队伍的战术

完全相同，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路加德所获得的胜利未必有很

重大的意义。这样的队伍能够经得起多次失败而不致于丧失士气

和兵力。

这样，到５月中，印度北部所有的起义部队都放弃了大规模

的战争，只有在卡耳皮的军队除外。这支军队用比较短的时间在

这座城市建立了一个完备的作战中心。他们有大量的粮食、弹药

和其他储备，有许多火炮，甚至还有铸造厂和步枪制造厂。虽然

这支军队和康波尔的距离不超过２５英里，坎伯尔却不去惊动他

们；他只是派兵在朱木拿河靠达普那一岸即东岸监视着他们。罗

斯和惠特洛克将军早已向卡耳皮进军；最后，罗斯终于到达，在

卡耳皮前沿阵地附近经过多次交锋才把起义者打败。同时，在朱

木拿河对岸监视的队伍开炮轰击城市和要塞；起义者突然撤守，把

他们最后这一支大军分成若干独立的队伍。根据现有的报道，还

完全弄不清楚他们所选择的路线；我们只知道有些队伍前往达普，

另一些队伍到瓜廖尔去。

于是，从喜马拉雅山脉到比哈尔和文迪亚山脉，从瓜廖尔和

德里到果腊克普尔和第纳普尔，整个地区都布满了活跃的起义队

伍。他们由于有了十二个月的作战经验而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组织

性；他们吃过不少败仗，但是每一次败仗都还不能决定大局，英

军只是占了一些小便宜，因而他们仍然斗志昂扬。的确，他们所

有的据点和作战中心都失败了，大部分储备品和大炮都损失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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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城市全落在敌人的手里。但是另一方面，英军在这一大片地

区内所占领的仅仅是一座座城市，而在旷野地带所占领的也只是

他们的机动部队偶然停驻的小块地方；英军不得不追击机警灵活

的敌人而又毫无希望赶上他们；英军被迫在一年当中最致命的季

节采取这种疲于奔命的作战方式。当地印度人能够比较自如地经

受本国夏季正午的炎热，而欧洲人单单是呆在烈日下就几乎要送

命；印度人在这种季节能够每日行军４０英里，而他们北方的敌人

走上１０英里就吃不消了；对于印度人，甚至热带的霪雨和潮湿的

密林都没有多大害处，而欧洲人在雨季或潮湿地带只要一劳累，痢

疾、霍乱和疟疾便跟踪而来。我们现在没有关于英军卫生状况的

详细材料，但是根据罗斯将军部队中暑人数和被敌人杀伤人数的

比例数字，根据关于勒克瑙警备部队中疾病流行、第三十八团在

去年秋天开到时有１０００多人而现在几乎不到５５０人这份报告，再

根据其他一些迹象来看，我们可以断定４月和５月的夏季酷热，已

经在那些为了顶替去年在印度参加战役的晒得黝黑的老兵而于最

近派去的青壮年中间奏效了。以现有的军队，坎伯尔无法举行哈

弗洛克式的强行军，也无法在雨季展开一次像围攻德里那样的攻

城战。尽管英国政府又在派遣强大的援军，但他们能否补足在今

年夏季战局中所受的损耗是令人怀疑的事情，在这次战局中英军

所遇到的是除非在最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不肯交锋的敌人。

起义者的战斗行动现在开始有点像阿尔及利亚的贝都英人在

反抗法国人时所采取的行动了，不同的是，印度人远不是那样狂

热，并且不是善于骑马的民族。后面这一点在一个拥有广阔平原

的国家里是很重要的。起义者中间有许多伊斯兰教徒很可以组成

优秀的非正规骑兵队；可是到目前为止印度那些擅长骑马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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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还没有参加起义。起义军队的主力是步兵，可是这样的兵种

不适于在旷野同英军作战，成为平原游击战争的累赘，因为要在

这种地方进行游击战，主要是靠非正规的骑兵。起义者趁英军在

雨季被迫休战的时期能把这个缺陷弥补到什么程度，我们以后将

会看到。这段休战时期给土人以整顿和补充兵员的充分机会。除

了组织骑兵以外，还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冷天一到，只靠游击

战是不行的，必需建立起作战中心，要有储备品、大炮以及营垒

或城市，以便使英国人在冬季结束以前闲不下来；否则，游击战

等不到明年夏天赋予它新的生命力就要熄灭了。瓜廖尔看来是对

起义者有利的据点之一，要是他们真的占据了它的话。其次，起

义的成败决定于起义能否扩大。如果分散的队伍不能设法穿过罗

希尔汗进抵拉吉普坦纳和马拉提人地区，如果他们的行动仍然局

限于北部中央地区，毫无疑问，只要今年一个冬天，就会使这些

队伍溃散，并且成为盗匪，他们很快就会甚至比白面孔的侵略者

更引起居民的憎恨。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２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３８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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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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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关于印度的法案３７３

  关于印度的最近一项法案已在下院三读通过，既然处于得比

影响下的上院未必会反对这项法案，东印度公司的命运可以说已

经决定。应该承认，公司决不是像英雄那样死去；但是它已将自

己的权力，以它取得时的那种方式，即一点一滴地，通过巧妙的

交易变卖出去。实际上，它的全部历史就是一篇买进卖出的故事。

它以买进主权开始，而以卖出主权告终。它不是在决战中倒了下

去，而是在拍卖人的木槌声中落到了出价最高的人手里。１６９３年，

公司由于给里子公爵和其他国家官员付了大批款项，从国王那里

获得了一张为期二十一年的特许状。１７６７年，它由于答应每年向

帝国国库缴纳４０万英镑，而使自己的权力延长了两年。１７６９年，

它又成交了同样的一笔为期五年的交易；但是此后不久，由于国

库放弃所规定的每年纳款并且向它提供了利率四厘的１４０万英镑

贷款，它让出了自己主权的某些部分，即第一次将总督及其四个

参事的任命权移交给议会，完全让国王来任命最高法官及其所属

的三个法官，并同意将股东会由民主机关变成寡头机关３７４。１８５８

年，东印度公司在向股东会庄严保证了要用宪法所许可的一切

“手段”来反对将自己的行政权力移交给国王之后，自己却接受了

这个原则，并且同意了一个对公司不利、但却为其主要董事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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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收入和职位的法案。如果像席勒所说的那样，英雄的死犹如

太阳落山①，那末东印度公司的下场更像是破产者与其债权人签

定的协议。

根据上述法案，主要行政职权移交给印度事务大臣及其参事

会３７５，就如在加尔各答管理事务由总督及其参事会执掌一样。但是

这两个官员，即在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和在印度的总督，同样有

权不顾其助理们的建议而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新法案将目前由

督察委员会主席通过机密委员会所行使的一切权力，即在非常情

况下不征询参事会的意见径向印度发出指示的权力，也授予印度

事务大臣。在组成这个参事会时，它的人选除由国王任命的以外，

终究不能不依赖东印度公司作为唯一现实的来源。参事会中由选

举产生的参事，均应由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从他们自己当中选出。

这样，东印度公司的名称终究注定比它的实质命长。得比内

阁在最后一分钟承认，内阁的法案不包含董事会所提出的废除东

印度公司的条款，但是今后该公司的性质将同最初一样是一个股

份公司，分配各种立法决议所保障的股息。１７８４年的皮特法案实

际上已以督察委员会的名义使公司的政策服从于内阁的权力。

１８１３年的法令取消了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例

外）。１８３４年的法令使公司彻底失去了一个商业机构的性质，而

１８５４年的法令则消灭了它的权力的最后残余，但是它仍保留着对

印度的行政管理。历史在重演：１６１２年变成股份公司的东印度公

司，重新获得了其最初的形式；只是现在它是一个没有贸易的贸

易公司和没有经营资本而只有取得定息权利的股份公司罢了。

９５５关于印度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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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的法案产生的经过，比现代议会立法的任何其他法

令都更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当西帕依开始起义的时候，英国社会

的一切阶级都大声疾呼要求在印度实行改革。有关印度刑罚的消

息在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激愤；在印度供职的高级军官和高级

文官公开谴责了政府干涉当地人民的宗教事务。不过是唐宁街工

具的达尔豪西勋爵所执行的贪婪的兼并政策；由帕麦斯顿本人授

意在波斯和中国挑起和进行的海盗式战争在亚洲居民心中所贸然

引起的动乱；他为镇压起义所采取的软弱措施——运送军队用帆

船，而不是用轮船，并且是绕道好望角，而不是经过苏伊士地

峡，——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不满情绪的增长，而使得公众大声

疾呼地要求在印度实行改革，改革公司对印度的行政管理，改革

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帕麦斯顿支持了人民的这一要求，但是

决定利用它来纯粹为他本身的利益服务。既然政府和公司都丢尽

了脸，那就应该牺牲公司，而使政府成为全能的东西。公司的权

力应该干脆移交给现今的独裁者。这位独裁者企图既代表王权与

议会相抗衡，又代表议会与王权相抗衡，从而把双方的特权集中

于一身。依靠印度军队，掌握印度国库，把在印度的官员的任命

权攫为己有，帕麦斯顿就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绝难攻破的阵地。

他的法案经过第一读就顺利地通过了，但是他的前程却由著

名的取缔阴谋活动法案，继之是托利党的上台所断送了。

托利党在正式回到内阁的头一天就声明，为了尊重下院坚决

提出的要求，他们不再反对把印度的管理权从公司移交给国王。埃

伦伯勒勋爵立法上的失败看来已在使帕麦斯顿迅速重掌政权，但

是这时约翰·罗素勋爵却插手进来怂恿独裁者妥协，并建议把印

度法案当做是由议会提出，而不是由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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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了政府。于是帕麦斯顿就急忙起来利用埃伦伯勒勋爵关于奥

德的电报，利用他的突然辞职和由此引起的内阁内部的混乱，以

谋私利。托利党在把自己短暂的全部执政时期都用来摧毁本党对

没收东印度公司的反抗之后，又要被打入反对派的冷宫。但是人

们已十分清楚，所有这些如意算盘都落空了。帕麦斯顿未能在东

印度公司的废墟上东山再起，反而葬身在它下面。在辩论印度问

题的整个期间，看来下院特别得意的是百般地侮辱这位ｃｉｖｉｓｒｏ

ｍａｎｕｓ〔罗马公民〕
３７６
。所有他的大大小小的修正案都遭到丢人的

否决；人家时常当着他的面以令人最不愉快的冷言冷语谈到阿富

汗的战争、波斯的战争和中国的战争；而格莱斯顿先生关于取消

印度事务大臣在印度以外发动战争的权力的提案（这一提案等于

是对帕麦斯顿过去执行的全部对外政策的不信任表决），尽管遭到

帕麦斯顿的强烈反抗，仍然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但是，虽然这个

人被抛开了，他的原则大体上却仍在生效。由于对印度的正式兼

并；行政权尽管受到印度事务参事会（实质上它只是前董事会的

高薪的幽灵）有抑制性权力的某些限制，仍然被提高到了这样一

种程度，以致为了与这一权力取得平衡，必须在议会的天平上放

上民主的砝码。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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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

１８５８年７月２３日于伦敦

  轰动一时的布尔韦尔家庭纠纷，在伦敦“泰晤士报”看来，已

经通过友善的家庭协议而得到“圆满”解决，但实际上还远没有

平息下来。的确，尽管这场纠纷严重地涉及党派利益，首都各家

报纸，除极少数外，都用尽一切办法通同一气保持缄默，以图暗

中了结这一事件。要知道，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是那控制着伦

敦新闻界的文化圈子的头目之一，这个圈子的控制甚至比党派关

系还要专横，当事情闹到公开斗争的地步时，文化界的先生们一

般总是屈服于它的怒火之下。“晨邮报”第一个披露了布尔韦尔夫

人的友人有意要求法庭审理的消息；伦敦“泰晤士报”仅仅转载

了“晨邮报”的这条简讯；就连在文化界没有地位因而完全不必

为此担心的“晨报”，也只敢转载“索美塞特报”３７７上的三言两语的

报道。甚至帕麦斯顿，尽管有势力，一时也不能从他的文化界走

卒那里挤出什么东西来；当布尔韦尔的儿子写的那封敷衍塞责的

检讨书发表出来以后，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人身自由捍卫者都表

示满意之至，不愿意再莽撞地干涉这一“沉痛事件”。托利党的报

纸自然早就把自己满腔高贵的怒火发泄到克兰里卡德勋爵身上，

而多少受到曼彻斯特学派精神熏陶的激进派报纸，则唯恐给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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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惹麻烦。可是，除了正派的或自命正派的首都报纸以外，还

有不正派的报纸。这种报纸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后台老板，这

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问题的约束，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

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并竭力抓紧一切机会在公众眼前显示自己

是勇敢精神的唯一体现者。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本能

一经激发，也就没有必要再耍花招了。只要激起了公众的义愤，那

时就连伦敦“泰晤士报”也会撕下矜持的面具，并且（当然是抱

着沉痛心情），把“社会舆论”的判决甚至加到爱德华·布尔韦尔

－利顿爵士这样的文化把头身上，借此打击得比政府。

目前事态的演变正是这样。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暗示过的３７８，帕

麦斯顿勋爵是这场戏的幕后导演；用法国人的话来说，现在这已

经是《ｕｎｓｅｃｒｅｔｑｕｉｃｏｕｒｔｌｅｓｒｕｅｓ》〔“众所周知的秘密”〕了。

伦敦一家周刊写道：“Ｏｎｄｉｔ〔据传〕，在整个事件中，为布尔韦尔－利

顿夫人出力最多的是帕麦斯顿夫人。我们都记得，当墨尔本勋爵因那位诺尔

顿绅士的夫人而处于尴尬境地的时候，托利党人是多么急切地出来替诺尔顿

先生说话啊。一报还一报，这是公道的。但是细想起来，我们觉得这样的事

很令人痛心：在我们这个时代，内阁大臣竟利用自己的权势干出暴力行为，而

一位内阁大臣的夫人竟唆使另一位内阁大臣的夫人去反对政府。”

事情的真相常常只有通过迂回曲折的政治倾轧方式才能在英

国报端的一个角落里透露出来。对于一件真正的凶恶行为所持的

似乎出自内心的义愤，归根到底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装腔作势；呼

吁社会主持公道不过是为了发泄私愤。至于那些大无畏的舞文弄

墨的骑士，则不论布尔韦尔夫人是永远呆在伦敦的疯人收容所里，

还是被人家比在圣彼得堡或维也纳更加巧妙、更加神不知鬼不觉

地收拾掉，实际上他们都是毫不在乎的；要不是她运气好，被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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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斯顿一眼看中，认为可以借她来作为分裂托利政府的工具，文

化界因袭守旧的礼仪是会使她没有任何可能进行申述的。

约略研究一下布尔韦尔的儿子给伦敦报界的信，很有助于说

明事情的真相。罗伯特·布尔韦尔－利顿先生首先声明，对他的

“老实话”应该“深信不疑”，因为他“作为布尔韦尔－利顿夫人

的儿子，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利出来保护她，自然，对全部情况也

比任何其他人了解得更真切”。但是这个孝子不仅不关心他的母

亲，不仅不同她通信，甚至将近十七年没有见过她的面，而在他

父亲被重新选入议会的哈特福的选民会上才同她相会。当布尔韦

尔夫人离开选民会，到哈特福市长那里去向他借用市政厅大厦做

讲演会场时，罗伯特·布尔韦尔－利顿先生派了一位医生到市长

公馆去检查他母亲的精神状态。后来，他母亲在伦敦克拉哲斯街

黑耳·汤普逊先生家里遭到绑架，她的堂姊妹莱夫斯女士跑到街

上，看到利顿先生等在外面，就央求他管一管这件事，不要让别

人把他母亲送到布伦特弗德去，这时利顿先生竟无动于衷地说，这

与他不相干。起初他是他父亲所策划的阴谋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现

在他又改变了立场，出来做他母亲的当然保护人了。利顿先生为

自己辩护所寻找的第二点依据是，他母亲“根本没有被送进疯人

收容所”，而只不过是被送进了医生罗伯特·加丁纳·希尔先生的

“私立病院”。其实这不过是诡辩。由于希尔先生管理的魏克病院

按照法律并不属于“收容所”之列，而属于“首都官准私立疯人

病院”之列，因此，说布尔韦尔夫人不是被关进“疯人收容所”，

而是被关进了疯人病院，这从表面上看是完全正确的。

靠“精神错乱症”吃饭，自担风险的希尔医生也出来辩解，他

说；布尔韦尔夫人完全没有受到禁闭，相反地，她可以使用马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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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她被迫留住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乘车到里士满、阿克顿、汉

威耳或艾兹卢艾尔特去散心。希尔先生忘记告诉公众，他实行的这

种“对疯人的改良待遇”完全符合精神病委员会的明文规定。装模

作样的亲热、耐着性子的笑脸、哄小孩般的劝导、曲意逢迎的废话、

机巧投递的眼色、一群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的故作镇静，——这一

切，都像灌水法、紧束衣、粗暴的监视人和黑暗的病房一样，能有效

地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女人逼疯。不论怎么说，医生希尔先生和

利顿先生的声明简单归结起来就是，他们的的确确是把布尔韦尔

夫人当成疯子，只不过对她使用的是新办法，而不是旧规矩。

利顿先生在他的信中说：“我经常同我母亲保持接触……而我是遵照我

父亲的吩咐办事的，他总是把他的一切打算完全告诉我……他要我照舍夫茨

别利勋爵的主意去做，只要这能给利顿夫人带来好处和安慰。”

谁都知道，舍夫茨别利勋爵是总部设在埃克塞特会堂
３７９
的那

班人马的总头目。用他的神圣香味来驱散肮脏勾当的臭气——这

是配得上小说家的天才想像的ｃｏｕｐｄｅｔｈéａｔｒｅ〔戏剧手法〕。舍夫

茨别利勋爵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这方面被派过用场，例如中国问题

和剑桥馆密谋。但是利顿先生对公众只交代了真相的一半，不然

的话，他就得坦白说出，就在他母亲被绑架以后，帕麦斯顿夫人

的一封命令式的来信推翻了爱德华爵士的计划，并要他“照舍夫

茨别利勋爵的主意去做”。这位舍夫茨别利勋爵偏偏又是帕麦斯顿

的姻兄弟，同时也是精神病委员会的主席。为了让公众感到神秘，

利顿先生又接着说：

“我的父亲自从不得已而同意使用那些为许多人曲解的办法时起，就极

力征询最有经验和最权威的医生的意见，以求对我母亲的自由的约束绝不超

出绝对必要的期限。他对我的嘱咐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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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整段硬编出来的笨拙的遁辞中可以看出，爱德华·布

尔韦尔爵士之所以需要权威医生提供意见，似乎不是为了把他的

夫人作为疯子隔离起来，倒像是为了把她作为ｍｅｎｔｉｓｃｏｍｐｏｓ〔精

神正常的人〕来恢复她的自由。事实上，同意绑架布尔韦尔夫人

的那些医生，绝不是什么“最有经验和最权威的医生”。爱德华爵

士雇来的人里面，有那么一位罗斯先生，他是伦敦的一个药商，显

然是由于获准经售药品而一跃为精神病名医；还有一位黑耳·汤

普逊先生，他曾同韦斯明斯特病院有点往来，但同科学却一点关

系也没有。只是由于外来的温和的压力，爱德华爵士着了慌，感

到必须让步时，他才去找医学界真正著名的人物。他的儿子发表

了他们的证明书，可是他们证明了什么呢？布尔韦尔夫人的法律

顾问们早就请教过的那位“心理学医学杂志”３８０编辑福布斯·温斯

劳医生宣称，“检查了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心理状态以后”，他

认为“完全可以不再限制她的自由”。需要向公众证明的不是可以

恢复布尔韦尔夫人的自由，相反地，是剥夺她的自由是否合法。利

顿先生就是不敢接触这个问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微妙的一面。如

果一个巡警被控非法扣押了自由的英国人，而他竟说，他已经恢

复了被押者的自由，因此自己没有做错事，他把这作为理由来替

自己辩解，岂不令人好笑？但是布尔韦尔夫人真的恢复自由了吗？

利顿先生接着说，“我的母亲现在住在我这里，她的行动不受限制。她自

己愿意同我、还有她自己选择的一位女伴和亲戚做一次短期旅行。”

利顿先生的信上注明的是“公园街１号”，即他父亲在市内的

住址。这不就是说他们已经把布尔韦尔夫人从布伦特弗德的拘禁

处转移到伦敦一个新的拘禁处，完全把她送到凶狠敌人的掌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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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吗？有谁保证她的“行动不受限制”呢？至少，她在交给她

的和解书上签字时不是自由的，而是在经受着希尔医生的改良治

疗法的折磨。这个事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德华爵士讲话的时

候，布尔韦尔夫人总是沉默的。虽然人们都知道她长于文字，可

是公众没有见到过一篇她所写的声明。她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所受

到的待遇的报告，却被人巧妙地从接到这份报告的人那里弄走了。

不论他们夫妇之间目前取得了什么样的协议，英国公众感兴

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能以重金收买两个贪财医师的无耻阔人有

没有权利在疯人待遇法的掩盖下发出ｌｅｔｔｒｅｓｄｅｃａｃｈｅｔ〔拘捕令〕？

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听任一个内阁大臣用简单的家庭和解来了

结一件昭然若揭的罪行？不久以前揭露了一件事：今年精神病委

员会在约克郡调查一个收容所时，发现有一个精神完全正常的人

被秘密地关在地窖里已经有好几年了。沃尔波尔先生在答复菲茨

罗伊先生在下院就这件事提出的问题时说，他没有发现“任何有

关这件事的记录”；这样他只是否认记录的存在，但没有否认事实。

事情不会就此了结，这从泰特先生的声明里就可以看出。泰特先

生的声明表示：“议会下届会期一开始，他就要提议成立一个专门

委员会来调查如何使用疯人待遇法的问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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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疯人数目的增加

  英国社会史上恐怕找不出比现代财富和赤贫现象相应增长这

一点更确凿无疑的事实了。有趣的是，这条规律大概对疯人数目

也适用。大不列颠疯人数目的增加不下于出口额的增长，而且超

过人口的增长。下面是一张引自１８５２年、１８５４年和１８５７年关于

贫民、疯人和痴呆者的年度报告３８１的对照表，它清楚地说明，在

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７年商业空前繁荣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疯人数

目迅速增大：

日   期 人 口

各 郡、
市疯人
病院病
人

官准私
立疯人
病院病
人

习艺所
收容疯
病患者

由亲友
等照管
者

病人和
痴呆者
总数

疯人、痴
呆者人数
同总人口
的 比 例

１８５２年１月１日１７９２７６０９ ９４１２ ２５８４ ５０５５ ４１０７ ２１１５８ １∶８４７

１８５４年１月１日１８６４９８４９１１９５６ １８７８ ５７１３ ４９４０ ２４４８７ １∶７６２

１８５７年１月１日１９４０８４６４１３４８８ １９０８ ６８００ ５４９７ ２７６９３ １∶７０１

  １８５６年年底，急性的和可以医治的病症数目同慢性的和显然

不可医治的病症数目的比例略低于１∶５。这从下列的官方报告可

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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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精神病患者
经诊断认为
可以医治者

各郡、市疯人病院 １４３９３……………… ２０７０

医院 １７４２……………………………… ３４０

首都各官准私立疯人病院 ２５７８……… ３９０

地方私立疯人病院 ２５９８……………… ５２７

   总 计 ２１３１１…………………… ３３２７

经诊断认为可以医治者 ３３２７…………

经诊断认为不可医治者 １７９８４…………

  为了收容各种各样的和不同程度的疯人和痴呆者，在英格兰

和威尔士设有３７个公立收容所，其中３３个分设在各郡，４个设在

城市；还有１５个医院、１１６个官准私立疯人病院，其中３７个设在

首都，７９个分设在外地；最后还有习艺所。公立疯人收容所或一

般所称的疯人病院，按照法律规定，是为收容居民中贫苦阶层的

疯病患者而专门设立的，应当是能够进行适当的医疗工作的诊所，

而不仅仅是隔离疯子的地方。大致可以认为，至少在各郡，这些

收容所是按正规原则建立的机构，虽然由于过分庞大而无法保证

适当的管理；它们都挤得很满，不是严格地根据病情来分别对待

病人；而且它们所能收容的只比贫苦居民中全部疯病患者的半数

略多一些。归根到底，这３７个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收容所按其面积

来说总共只能容纳大约１５６９０个病人。这些收容所是如何赶不上

精神病患者的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１８３１年，当可以容

纳５００个病人的汉威耳疯人病院（在密多塞克斯郡）修建起来的

时候，都以为它可以满足全郡的需要。可是过了两年，这所疯人

病院就已经满员；又过两年，该院不得不扩充，以便再容纳３００个

病人；而现在（虽然这一时期内又修建了一所科尼·海奇疯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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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来安插该郡的１２００名贫民疯病患者），汉威耳疯人病院收容的

病人已在１０００人以上了。科尼·海奇疯人病院是在１８５１年开设

的；不到五年就不得不向纳税人要钱来修建新的收容所；最近的

调查报告表明，１８５６年底，该郡居民中已有１１００名以上的贫民疯

病患者在这两个疯人病院中都得不到安置。一方面，现有的疯人

病院太庞大了，以致无法使它们维持正常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它

们的数量又太少，赶不上精神病的迅速增长。首先必须把疯人病

院严格划分为两类：不可医治的病人的收容所和可以医治的病人

的医院。把不可医治的病人和可以医治的病人混合收容，两者都

不能得到应有的护理或治疗。

官准私立疯人病院一般是为比较有钱的病人设立的。但就是

这些“安乐窝”（它们的老板都喜欢这样称呼它们），在最近一个

时期也招致了普遍的愤怒，起因是布尔韦尔夫人被强迫送进魏克

病院，以及特纳太太在约克的艾科姆病院遭到虐持。由于最近议

会就要调查英国精神病行业的秘密，所以本题的这一部分我们可

以放在以后再谈。现在我们只考察一下济贫所以及其他地方机构

按照合同托付给官准私立疯人病院的２０００名贫苦疯病患者的生

活状况。付给这些私人企业主供病人吃穿和医疗的款项，每人每

周是５至１２先令，而实际用于病人的费用平均是５先令至８先令

４辨士。企业主们的心思当然是全部集中在一个唯一的目标上

——从这笔菲薄款项里榨取大量收入，尽量少花钱来维持病人的

生活。精神病委员会在最近的报告３８２中证实，甚至在那些领有相当

大量的病人生活费的私立疯人病院里，实际上也没有提供什么良

好的生活条件，而对病人的护理则恶劣到极点。

固然，大法官有权根据精神病委员会的呈请，撤销私立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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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院的营业执照或不准它更换新照；然而在许多场合下，附近没

有公立疯人病院或者现有的疯人病院已经满额，委员会不延长它

们的执照期限，就得把大批贫苦的精神病患者送进各种各样的习

艺所去。但是这个委员会认为，不论私立疯人病院多么糟糕，总

比让这些贫苦病人几乎毫无照料地住在习艺所里要安全些，好一

些。目前住在习艺所里的疯病患者将近７０００人。起初，习艺所中

的疯人收容部只是为了收容那些只需比一般人略多要一些照料而

且能与习艺所中其他人相处的贫苦病人。但是由于很难给贫苦的

精神病患者在设备良好的收容所中找到位置，再加上为了省钱起

见，教区委员会就渐渐地把习艺所变成了疯人病院，只是这种疯

人病院里没有照料、医疗和监护，也就是说没有正规收容所中的

病人所应享有的一切基本待遇。很多较大的习艺所里都设有疯人

收容部，收容着４０名至１２０名病人。这都是阴森森的地方，病人

住在里面什么也不能做，不能散步，没有什么娱乐。照管他们的

大半是住在习艺所里的贫民，这些人根本不适合于担负派给他们

的差使。至于对不幸的精神病患者说来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饮食，

则难得比习艺所里那些身心正常的人的饮食好一些。很自然，由

于这一切，本来供收容患文静精神病的贫民的习艺所，不仅使这

种病人住在那里之后状况恶化，而且还可能使甚至可以及时治好

的病症也变成慢性痼疾。然而对于济贫所说来，主要的是省钱。

按照法律规定，贫困的精神病患者应首先到分教区医师那里

去检查，分教区医师负责把病人的情况通知济贫所的官员；济贫

所的官员应当报告地方长官；按照地方长官的命令，病人被送进

疯人收容所。实际上这些规定一条也没有执行。贫民疯病患者被

直截了当地送进习艺所，只要他们不癫狂，就会在里面住上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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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精神病委员会的委员在视察习艺所时，如果建议把所有那些

可以医治的或得不到适当护理的病人转入疯人病院，这种建议往

往都因济贫所医务人员证明该病人“无癫狂表现”而不能生效。习

艺所中疯人的生活条件如何，从最近的精神病调查报告中所举的

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个报告“如实地描绘了习艺所中疯人生

活条件的一般情景”。

在诺里奇的疯人病院里，甚至身体虚弱的病人所用的床垫和

枕头都是用稻草填塞的。１３间小屋都是砖地。没有带抽水马桶的

厕所。男病人的住处取消了夜间守护。被子、毛巾、法兰绒内衣、

紧束衣、洗脸盆、椅子、碟子、羹匙以及其他食具都非常缺乏。通

风设备很坏。且从报告中摘引下面这一段话：

“甚至对那些在外表上初看起来能给人以良好印象的事情，也不能相信。

例如，曾发现有这样的情况：肮脏的病人所使用的大多数被褥通常总是早晨

收起来，白天则换上仅仅为了装样子用的比较整洁的被褥，床上铺的是干净

的床单和被子，到晚上干净的床单和被子照例收起，又铺上污秽的被褥。”

再以布莱克本的习艺所为例：

“男人们白天在楼下所占的房间又小又矮、又暗又脏；供１１名病人容身

的地方有一大部分被几只笨重的椅子（病人都用皮带拴在椅子上）以及向外

伸出的大炉挡占去了。楼上女人们的房间也是拥挤不堪，其中一间兼作寝室，

室内有一大块地方被隔开当厕所；床铺一个紧挨着一个。在一间住着１６名男

病人的寝室里，空气闷人，臭气熏天。这间屋子长２９尺，宽１７尺１０寸，高

７尺５寸；这样，每个病人占的空间只有２３９立方尺。床垫一律都是稻草做

的，连病号或卧床不起的病人所使用的都不例外。所有的枕套都很脏，上面

都有铁床架子的锈痕。床铺的整理显然主要由病人自己动手。很多病人都特

别不爱干净，这主要是由于对他们缺乏应有的护理和照料。夜里用的便壶很

少，只是在一大间公共寝室的中央，夜里放上一个小桶给男人们公用。散步

的庭院——男女各有两处——满地都是砖头瓦块，周围是高墙，也没有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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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庭院最大的长７４尺，宽３０尺５寸；最小的长３２尺，宽１７尺６寸。其

中一个庭院内有一间常常用来隔离癫狂的病人的小屋。这间小屋完全用石头

筑成，有一个小方洞可以透光，方洞上隔有防止病人逃跑的铁栅栏，但是却

没有护窗板和窗框。小屋的地上有一个大的稻草铺，在屋子的一角放着一把

笨重的椅子。这个部门完全包给了一个卫生员和护士管理；习艺所的主管人

很少过问他们的工作，对所里的这一部门根本不像对其他部门那样注意。”

我们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引述委员会的委员关于有如地狱一般

的伦敦圣潘克拉斯习艺所的报告。总而言之：英国绝大多数马厩，

与习艺所的疯人病房相比，就像是客厅一样；马厩里四条腿的牲

畜受到的待遇，与贫苦居民阶层的疯病患者受到的待遇相比，不

能不说是爱护备至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３０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８月２０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０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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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

  读者也许还记得，在１８５７年，由于首相和财政大臣于１１月

１２日即金融恐慌最紧张的时刻自己承担责任，命令银行法停止生

效，英国议会曾匆忙地召开了会议①。在通过不追究政府破坏银行

法的责任的议案之后，议会便马上宣布休会，但是责成特别委员

会“调查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的英格兰银行法的作用以及最近一次

贸易危机的原因”。其实，这个委员会从１８５７年年初起就已开始

进行工作，并且已经发表两大册关于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英格兰银

行法的作用和后果的报告——一册是证词，另一册是附录３８３。这个

委员会的报告，在已经开始的贸易危机重新使它恢复活动并且给

它提供了“额外的调查材料”的时候，几乎已被人遗忘。这个委

员会恰好在发生巨大贸易危机之前两个月，曾经在我们上面提到

的那两大册报告中宣布：英国的贸易是“健康的”，它“没有任何

危险”。至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银行法的作用，奥维尔斯顿勋爵

曾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４日在这个委员会面前大唱起这样的赞美歌：

“由于严格而迅速地实现１８４４年法律的原则，一切都进行得有条理，很

顺利；货币制度变得巩固而不可动摇；国家的繁荣无庸置疑；公众对１８４４年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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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明智所寄予的信任与日俱增；如果委员会想进一步实际考察这项法律

所依据的原则是否正确，或了解它所保证的良好结果，那末，对委员会的适

当而充分的答复就是：请看看周围吧，看看我国目前的贸易状况吧，看看人

民的丰足生活吧，看看我国所有各阶级的富裕和繁荣吧。在这样做过之后，就

让委员会去决定，它是否应该取消这项已经收到这种结果的法律。”

六个月之后，这同一个委员会不得不因为政府停止了这一项

法律的效力而向它表示祝贺！

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中，至少有五位财政大臣和前任财政大臣，

这就是：迪斯累里先生，乔·康·路易斯爵士，格莱斯顿先生，查

理·伍德爵士，弗兰西斯·贝林爵士，另外还有威尔逊先生和卡

德威尔先生这两个一向替英国财政部出主意的人。除了这些人以

外，参加委员会的还有英国官僚政治的一切大头目。事实上委员

会里有二十多个委员，集中了财政经济方面的全部智慧。它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第一，１８４４年英格兰银行法的原则；第二，发行

可以随时兑换的银行券对于贸易危机的影响；第三，最近这次危

机的一般原因。我们想在这里简要地评论一下委员会对所有这些

问题的答案。

１８４４年的法律禁止英格兰银行在没有黄金保证的条件下使

银行券发行量超出１４５０万英镑，这项法律的议会教父罗伯尔·皮

尔爵士和接受忏悔的牧师奥维尔斯顿勋爵，曾洋洋得意地自以为

已经防止了那种在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４４年期间周期地发生的金融紧张

和恐慌。但是在十年中，他们的希望曾两度落空，尽管这项法律

由于发现新的大金矿而获得了非常显著的、出乎意料的支持。从

给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中可以看出，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５７年的恐慌比以

往任何一次都更严重，更富于破坏性。政府不得不在１８４７年和

１８５７年两度破坏银行法，来挽救英格兰银行和围着它旋转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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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委员会似乎应该从以下这两个极其简单的结论中选择一个：

或者政府周期地破坏法律是正确的，那末法律本身当然就是错误

的；或者法律是正确的，那末就应该禁止政府任意破坏它。但是

读者能否相信，委员会居然会同时既认为法律必须存在下去，又

认为它可以受到周期的破坏？法律的用处通常是限制政府的绝对

权力。而在这里却恰好相反，把法律保存下来似乎只是为了保存

行政方面绕过这一法律的绝对权力。政府那封授权英格兰银行按

照现有的保证在１８４４年法律规定的货币流通限额以上进行贴现

和发放贷款的公函，是在１１月１２日发表的，但是一直到１１月３０

日，英格兰银行平均每天要把超过法定限额大约５０万英镑银行券

投入流通。１１月２０日，非法增加的流通货币大约等于１００万。在

这以后，是否还需要证明，罗伯特·皮尔爵士“调节”货币流通

的企图是多么有害无益？委员会认定“任何货币流通制度都不能

使一个商业国家不遭受到它本身冒失从事的后果”，这是完全正确

的。但是这个英明的意见并没有击中要害。问题不如说是在另一

方面：立法措施是否能人为地加剧只是作为贸易危机的一个阶段

的金融恐慌。

委员会在为银行法辩护时说道：

“毫无疑问，所说的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联合王国纸币流通量的

变化符合于金属货币流通量所据以变化的规律。绝不会有人说这个目的没有

达到。”

我们首先要指出，委员会没有对金属货币流通量所据以变化

的规律表示自己的意见；原因是委员会担心它“不能得出某种没

有重大意见分歧的结论”。在以罗伯特·皮尔爵士为首的硬币论者

６７５ 卡·马克思



看来，纯金属货币的流通应当随着汇兑行市而相应地减少或增加，

这就是说，在行市有利时，黄金应该流入，行市不利时，黄金就

应该流出。在前一种情况下，一般价格水平应该上升，在后一种

情况下，则应该下降。但是如果假定价格的这种急剧波动是纯金

属货币流通所固有的，那末约·斯·穆勒先生向委员会说，纸币

流通的目的是纠正和防止这种灾难性的变化而决不是模仿它，这

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事实证明，硬币论者在推论时所依据的前提，只是他们

的幻想的产物。在没有信贷业务因而没有纸币流通的国家里，黄

金和白银的储备到处都聚集在私人手里；不久以前在法国大致就

是这样，在所有亚洲国家到目前为止几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这样。

当汇兑行市不利，造成贵金属外流的时候，这些储备由于提高贴

现率而被吸引出来。汇兑行市一变而有利时，多余的贵金属又转

为储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在流通中都不会产生货币空缺或者

货币多余的现象。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影响私人储备的状况，而

不影响货币流通的状况，因此丝毫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那末，委

员会替１８４４年的英格兰银行法的辩护，硬说这项法律在金融市场

紧张时期能帮助造成价格的突然波动（委员会错误地以为这种波

动是在纯金属货币流通的基础上发生的），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

委员会却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至少保证了银行券的兑换，

而这是英格兰银行的起码职责。委员会又补充说：

“按照１８４４年的法律规定，现在这家银行的金库里所保存的必要保证，

比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市场紧张时期所保存的保证都要多。在１８２５年的危机

时期，金属储备减少到１２６１０００英镑，在１８３７年减少到３８３１０００英镑，在

１８３９年减少到２４０６０００英镑；但是它在１８４４年以后减少到的最低点是：在

１８４７年为８３１３０００英镑，在１８５７年为６０８００００英镑。”

７７５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



首先，在这些恐慌时期，银行券的兑换之所以能够维持，并

不是因为英格兰银行拥有足以履行义务的大量贵金属，而只是因

为人们没有要求它用黄金支付。例如在１８２５年，英格兰银行发行

了一镑券才算勉强应付了挤兑现象。如果认为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５７年

拥有比较大量的金属储备只是１８４４年的法律的结果，那末根据同

样的理由，１８５７年的金属储备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涌

现的情况下比１８４７年减少了两百多万英镑这一事实，也应该归咎

于这项法律。虽然英格兰银行当时拥有的黄金比在１８２５年和

１８３６年多一两倍，可是由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它在１８４７

年和１８５７年都濒于破产。据英格兰银行的经理说，在１８５７年１１

月１２日即财政部发表公函的那一天，银行部的全部准备金只有

５８０７５１英镑；当时它的存款是２２５０万英镑，其中大约有６５０万英

镑是属于伦敦各家银行的。如果没有财政部的这封公函，只好关

门大吉。提高或降低贴现率——而英格兰银行承认，它没有别的

办法来影响货币流通，——这是在１８４４年的法律颁布以前就已

采用的办法，当然也是在它废除之后可以采用的办法。可是，英

格兰银行说，董事们希望借助这项法律来维持他们的声望，不宜

于“听任他们按照自己的智慧和决心行事”。平时，在银行法明明

是一纸空文的时候，董事们希望在的确行使着这项法律的假象中

找到支持，而在紧迫时期，即在这项法律唯一能起作用的时期，他

们却希望借助政府的命令来摆脱它。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８月６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８月２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０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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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

  在政治经济学上，也许没有比所谓发行银行能够通过扩大或

缩减货币流通来影响一般价格水平这种看法更流行的误会了。认

为银行滥发通货就会造成物价飞涨，只有在经过危机之后才能予

以强行调整，这种看法是对任何一次危机的过分简单化的、因而也

是极受欢迎的解释。应该了解，问题并不在于银行是否能促使建立

虚假的信用体系，而在于银行是否能控制公众手中的货币数量。

恐怕未必有人会反对这样一点，即每一家发行银行的利益都

促使它把自己发行的银行券尽可能多地保持在流通当中。如果世

界上有一家银行，它不仅有这种愿望，而且还有实现这种愿望的

能力，这当然是英格兰银行了。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看例如从

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５７年这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除了商业恐慌时期

以外，这家银行尽管有着通过购买公债把自己的银行券投入市场

的特权，尽管连续降低利率，也从来没有能使它投入流通的银行

券达到法定的最高限量。然而，还有另一种更令人惊异的现象。在

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５７年这段时期，联合王国的贸易总额大约增加了两

倍。而英国在最近十年的出口额，我们知道，增加了一倍。可是，

与这种贸易的巨大增长的同时，英格兰银行的流通银行券数目实

际上却减少了，而且还在陆陆续续地减少。

９７５



请看下面的数字：

年份 出 口 银行券的流通
英 镑 英 镑

１８４５…………… ６０１１００００ ２０７２２０００

１８５４…………… ９７１８４０００ ２０７０９０００

１８５６…………… １１５８２６０００ １９６４８０００

１８５７…………… １２２１５５０００ １９４６７０００

  可见，在出口增加了６２６４５０００英镑的同时，货币流通却减少

了１２５５０００英镑，虽然在同一时期，由于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英格

兰银行的分行数目增加了，与它竞争的地方发行银行的数目减少

了，而它自己的银行券变成了地方银行的合法支付手段。可能有

人以为，由新的富裕的金产地涌来的金币，排挤了英格兰银行的

一部分银行券，夺去了原来为这些银行券占据的流通地盘。的确，

在１８５７年担任英格兰银行经理的魏格林先生在下院的委员会上

说道，据最有权威的人士估计，黄金流通在最近六年中增加了

３０％。他本人认为，全部黄金通货目前达到５０００万英镑。但是，

金币数量的这种增加与纸币的减少很少联系，像五镑和十镑的这

种比较小额的银行券（这是在零售贸易中和在商人与消费者的结

算中唯一可以用金币代替的银行券），实际上反而在金属货币流通

量增加的同时也有所增加。下面这个表说明这种增加的比例：

年份 五镑和十镑的银行券 对全部流通银行券
英 镑 的百分比

１８４５………… ９６９８０００ ４６９

１８５４………… １０５６５０００ ５１０

１８５５………… １０６２８０００ ５３６

１８５６………… １０６８００００ ５４４

１８５７………… １０６５９０００ ５４７

０８５ 卡·马克思



  因此，减少只限于票额较高的银行券，即从两百镑到一千镑

的银行券。这种银行券所执行的那种国内流通的职能，严格说来，

是几乎完全不用硬币的。这种银行券用得非常节省，因此尽管贸

易扩大了，价格普遍提高了，小额纸币的流通量增长了，银行券

的流通量总的说来还是在逐渐减少。两百镑到一千镑的银行券数

量在１８５２年曾达到５８５６０００英镑，而在１８５７年下降到了

３２４１０００英镑。在１８４４年，这种银行券还占银行券全部流通的

２６％，在１８５４年就只占２０５％，在１８５５年占１７５％，在１８５６年

占１６９％，到了１８５７年则只占１６７％了。

大不列颠的纸币流通所以产生这种新的特点，是因为伦敦的

股份银行与私人银行进行着有增无已的竞争，并且因为股份银行

实行按存款付息而在手中积累了大量资金。伦敦的私人银行家在

进行了长期的然而徒劳无益的抵抗以后，不得不于１８５４年６月８

日同意股份银行参与票据交换所的业务，并且不久之后，最终结

算就开始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进行了。由于现在各家银行在英格兰

银行立有户头，每天的结算都用转账的办法进行，银行家们过去

用来彼此清账的巨额银行券就失去了广泛使用的领域，因此大部

分巨额银行券也就不再流通了。同时，伦敦所有九家股份银行的

存款，按照它们发表的报告，已经从１８４７年的８８５０７７４英镑增加

到１８５７年的４３１００７２４英镑。因此，银行对贸易的一般趋势和价

格可能发生的影响，应该是通过它们的存款业务即信贷业务，而

不是通过滥发银行券来实现的，因为银行并不能使银行券的流通

量甚至达到早已规定的限额。

伦敦的一家最大商号的股东斯雷特先生向下院委员会提出的

一个对每年流水达几百万英镑的交易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

１８５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



英格兰银行的现款、黄金和银行券参加英国贸易批发交易的数量

是多么少。１８５６年的收入和支出的数额只不过１００万英镑，收支

手段的情况如下：

收  入

英 镑

各银行的汇票和各种期限的期票 …………… ５３３５９６

各银行随时承兑的支票 ……………………… ３５７７１５

地方银行的银行券 …………………………… ９６２７

   共 计 ………………………………… ９００９３８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 ６８５５４

黄金 …………………………………………… ２８０８９

白银和铜 ……………………………………… １４８６

邮汇 …………………………………………… ９３３

   共 计 ………………………………… ９９０６２

   总 计 ………………………………… １００００００

支  出

英 镑

各种期限的期票 ……………………………… ３０２６７４

伦敦各银行的支票 …………………………… ６６３６７２

   共 计 ………………………………… ９６６３４６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 ２２７４３

黄金 …………………………………………… ９４２７

白银和铜 ……………………………………… １４８４

   共 计 ………………………………… ３３６５４

   总 计 ………………………………… １００００００

  这些数字可以作为对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批发贸易的说明。

从中可以看出，在全部收入中，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支付的还

２８５ 卡·马克思



不足１０％，而以黄金和白银支付的只占３％。在支出中，以英格

兰银行的银行券支付的只占２％，而以黄金和白银支付的只占

１％。另一方面，全部收入的大约９０％和全部支出的大约９７％都

是用贸易者本人的账款和资金支付的。

根据对纽约各银行最近六年来的发行量的分析，我们必须得

出同样的结论，即流通银行券的数量不是银行本身所能控制的，它

们在贸易扩大和发生最终会引起崩溃的物价飞涨的同时，实际上

有所减少。因此，把最近这次危机以及一般危机同滥发银行券联

系起来的庸俗看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必须予以抛弃。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８月１０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８月２８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１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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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３８４

  关于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３８５的消息，大概引起

了大大扩充贸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幻想与第一次对华战争

结束后商人们在１８４５年所浮现的幻想是一样的。即使彼得堡的电

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够完全相信，通商口岸的数目增多了，就一

定会扩大对华贸易呢？是否能够指望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战争会比

１８４１—１８４２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要知道，有一件事是无

可置辩的：１８４３年的条约，不是扩大了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

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１８４７年的商业危机。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这

样，它引起人们幻想取之不尽的市场，鼓励投机事业，可能在世

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元的时候，又加速酝

酿一次新的危机。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

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使合法贸易受到损失，只要整个文明世界

的压力还不能迫使英国不用强制办法在印度种植鸦片和不用武力

在中国推销鸦片，那末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将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

们不想详细讲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一点，连英国人蒙

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

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

４８５



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

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

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

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３８６

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

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

贸易不相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

承认了。１８４７年为调查中英贸易关系的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

员会，曾提出报告说：

“可惜我们应当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

状态，扩大我们的交往的结果并没有证实我们的合理的期望，自然，这种期

望是以自由进入这个蔚为壮观的市场为依据的。我们认为，妨碍这种贸易发

展的，根本不是由于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也不是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竞争；

花钱买鸦片——这消耗了所有的白银而使中国人一般的贸易遭受巨大的损

失；他们不得不用茶叶和丝来支付其他商品。”

１８４９年７月２８日的“中华之友”在概括这些事实时，十分肯

定地指出：

“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

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工厂主的情况是不妙的。”

一位旅居中国的美国大商人给汉特所出版的１８５０年１月份

的“商人杂志”３８７写了一篇文章，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如

下：

“究竟哪一种贸易应该取消——鸦片贸易还是美英商品的出口贸易？”

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也正是这样。蒙哥马利·马丁叙述道：

“我曾问过上海道台：在他看来，什么才是促进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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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

我们就能够购买你们的产品。’”

最近八年来的全部贸易史给这个论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

的说明；但是在研究鸦片贸易对于合法贸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

们要谈一下这种不寻常的贸易产生和发展的概况。这种贸易，无

论就那些构成它随之旋转的所谓轴心的悲惨冲突，或者就它对东

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

现象。

在１７６７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２００箱，每箱

约重１３３磅。中国法律许可输入鸦片供医疗使用，每箱鸦片纳税

３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向中

国输入鸦片的出口商。

１７７３年，堪与埃芒蒂埃之流、帕麦尔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

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上校沃森和副董事长威勒尔，建议东印度

公司开始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于是在澳门西南海湾里下碇的轮

船上，建立起囤积鸦片的堆栈。但是这笔投机买卖没有成功。１７８１

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而在

１７９４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

州港的停泊处。看来，黄埔比澳门更适合于做堆栈，因为黄埔被

选定做堆栈以后两年，中国政府才认为有必要颁布法令，用鞭笞

和枷号示众的刑罚来威吓中国的鸦片走私商。大约在１７９８年，东

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可是它却成了鸦片的生产者。

在印度，建立了鸦片生产的垄断组织，同时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轮

船被伪善地禁止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

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轮船不得载运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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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要处以罚金。

１８００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２０００箱。如果在十八世纪

时期，东印度公司与天朝之间的斗争，同外国商人与中国海关之

间的一般争执具有相同的性质，那末从十九世纪初叶起，这个斗

争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

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

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

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

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

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

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

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

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

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

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８月３１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２０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３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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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３８８

  正因为英国政府把在印度种植鸦片的垄断权据为己有，中国

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

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都不能发生效力。

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

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

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躉船

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虽经北京中央政府禁止而无效的鸦

片贸易的规模日益增大，在１８１６年，鸦片贸易总额已将近２５０万

美元。１８１６年在印度允许自由贸易（唯一例外的是直到现在仍然

被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贸易），这又大大推动了英国走私商人的

活动。１８２０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５１４７箱，１８２１年达７０００

箱，而１８２４年达１２６３９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

出严重抗议，同时也惩办了一些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大

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本国海关内采取了更严厉的

措施。所有这一切努力的最终结果，正像１７９４年一样，只是使鸦

片堆栈由不可靠的地点移到更适合于经营鸦片贸易的地点。鸦片

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具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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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武装设备的、配备有很多水手的船只，成了固定的鸦片栈。同

样地，当中国政府得以暂时禁止广州原有的窯口①营业时，鸦片贸

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着一切

危险和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在这些更有利于鸦片贸易

的新条件下，鸦片贸易在１８２４年到１８３４年的十年当中，就由

１２６３９箱增加到２１７８５箱。

１８３４年，也像１８００年、１８１６年和１８２４年一样，在鸦片贸易

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被取消了买卖

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

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了英国

私人企业手里，它们干得非常起劲，以致不顾天朝的拚命抵制，在

１８３７年就已将价值２５００万美元的３９０００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入中

国。这里有两件事实要注意：第一，从１８１６年起，在英国对中国

的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走私的鸦片贸易总是占着大得

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纯商业性利

害关系逐渐消失的同时，英印政府对这种非法贸易在财政上的利

害关系却日益增加了。１８３７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坚

决措施不可的地步。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

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

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

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

民，不得开禁。”早在１８３０年，如果征收２５％的关税，就会使国

库得到３８５万美元的收入，而在１８３７年，公使收入增加一倍。可

９８５鸦 片 贸 易 史

① 私卖鸦片烟的店铺。——译者注



是，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

增大的税收。１８５３年，当今的咸丰皇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

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做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

果，但仍然信守自己祖先的坚定政策。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顺便〕要指出

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鸦片当做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

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１８３７年、１８３８年和

１８３９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

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这成了第一次英中

战争的起因，这次战争又使中国发生起义，使帝国国库完全空虚，

使俄国能够顺利地由北方入侵，使鸦片贸易在南方得到极大的发

展。英国以签订条约结束了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

华战争，虽然鸦片贸易为条约所禁止，可是从１８４３年起，鸦片贸

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１８５６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

约３５００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从鸦片垄断贸易上得到了２５００万

美元的收入，即等于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造成第二次鸦片战

争的借口的那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无需再作任何解释。

在结束我们的分析时，我们不能不特别指出装出一副基督教

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所具有的一个明显的内

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

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

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

印度的莱特２２９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莱特也去种

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药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

探来监视一切：栽种罂粟，把罂粟交付指定地点，使罂粟的蒸晒

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把鸦片装入为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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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运而特制的箱子，以及把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在那里，鸦片由

政府标价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给走

私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将

近２５０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上的卖价是每箱１２１０到１６００卢

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

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

们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只是依赖对中国的鸦片贸

易，而且正是依赖这种贸易的走私性质。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

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栽种罂粟，这意味着英印国库会遭到

严重的损失。英国政府公开宣传自由买卖毒品，暗中却保持自己

对于毒品生产的垄断权。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

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断。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３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２５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３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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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

１８５８年９月７日于伦敦

  数月以前，我寄给你们一系列有关穆罕默德－贝伊（班迪亚

上校）企图出卖切尔克斯人的文件①。从那时以来，切尔克西亚战

争中的这一奇怪的事件又增添了新的一章；各有关方面的宣言和

反宣言，首先是引起了在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和波兰流亡者之间

的严重纠纷，其次是在伦敦的欧洲流亡者大本营内引起了就某些

知名人士似乎与班迪亚一案有关的问题的激烈争辩。因为我清楚

地知道各种色彩和各种民族的革命流亡者对“论坛报”刊载的一

切是如何感到兴趣，所以我在没有亲眼看到载在君士坦丁堡各报

上的、但对其真实性后来有所争论的那几封信的原件，从而完全

证实上述案件的全部事实以前，故意没有再提这个问题。然而，如

果对那旨在阻止做进一步调查和掩盖这一全部事件真相的怯懦伎

俩不加以反对，我认为是一种失职行为。如果在革命流亡者中间

有人想同俄国政府勾结，或者甚至站在像班迪亚这样一些职业间

谍一边，那就让他们出来说话，拿出勇气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吧。

读者记得，班迪亚的供词和有关他的其余文件是由在切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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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的波兰部队的中尉斯托克带到君士坦丁堡的，他为自己的上

司拉品斯基上校传送过紧急报告，当过审判班迪亚的军事委员会

的委员。斯托克中尉在君士坦丁堡逗留了四个月，以便在必须由

法院进行审理时为拉品斯基对班迪亚叛卖行为的控告的正确性作

证。班迪亚在其供词中指控科苏特、施泰因将军、图尔上校和由

科苏特领导的匈牙利流亡者的一部分人参与了他在切尔克西亚的

阴谋。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波兰人在得到消息和斯托克中尉带来的

文件后，没有马上相信班迪亚对他的同胞所提出的控告，由于怀

疑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而决定将文件留了下来。他们在等待来自

切尔克西亚的进一步的消息时，只在“东方新闻报”上登载了一

篇关于穆罕默德－贝伊（班迪亚）的叛卖行为及军事法庭的判决

的简讯。在这篇简讯登出之后，有几个匈牙利人到过他们那里，其

中有图尔上校，他声称这篇简讯对他这个匈牙利人和全体流亡者

来说是一种侮辱。然而当图尔看过从切尔克西亚带来的文件之后，

起初他是非常无力地反驳班迪亚指控他曾亲身参与其事的说法，

而后则高声地说应该把班迪亚绞死，并请波兰人派一个密使去说

服塞弗尔－帕沙批准和执行军事法庭的判决。于是他就得到波兰

人的许可，把班迪亚那封劝自己的同胞不要侵入切尔克西亚并且

放弃反对波兰人的任何阴谋的信带去。

“至于我们的计划”，——班迪亚在该信中说，—— “它们已彻底破灭，

而我的命运正掌握在拉品斯基的手里。”

波兰人不仅把后来刊载在“论坛报”上的文件转交给了图尔

和其他匈牙利人，而且还为自己的善意另外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

的证明。班迪亚在被判死刑后，为了博得审判官的好感和向他们

证明他决心坦白招认他所知道的一切，曾向军事法庭庭长拉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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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说出他的同胞为反对奥地利所做的准备工作的全部经过。他告

诉他，他们拥有何种资源，说出他们设有军械库的城市和受托保

护这些仓库的人。波兰人马上就告诉匈牙利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

给他们看了与该案有关的全部未发表的文件，并且为了使匈牙利

人相信这些文件将永不公布，提出要当着他们的面把文件加以密

封，并盖上他们自己的印章。这些文件至今存在，密封的印记也

仍完整无用。参加密封文件的人有图尔、土孔尼（塞里姆－阿

加）、塔尔迈尔（艾敏－阿加）和以卡耳马尔为首的君士坦丁堡流

亡者的其他首领。他们后来都在保护班迪亚的宣言上签了名。

图尔和波兰人会晤后不久，在巴黎的哈瓦斯通讯社的石印通

讯上出现了一则有如下内容的电讯：

“在马赛收到的图尔上校的一封信揭露了‘东方新闻报’关于穆罕默德－

贝伊上校的叛卖行为和被判罪的谎言。”

这条简讯曾被欧洲大部分报刊转载。同时有几个匈牙利人向

“东方新闻报”编辑部提供了来自切尔克西亚的信件，信上说穆罕

默德－贝伊并未被捕，而且仍旧和塞弗尔－帕沙保持着联系。班

迪亚被宣扬为自由事业的受难者；拉品斯基上校被指控有伪造和

其他罪行，而在君士坦丁堡的波兰人则被说成是他的同谋者。也

进行了恐吓波兰人的可笑尝试。只是这时波兰人才在“论坛报”和

伦敦“自由新闻”上公布了班迪亚的供词及有关该案的一系列文

件。这时班迪亚已来到君士坦丁堡，他前往“东方新闻报”编辑

部。该报编辑们对他说，他们发表了有关他的报道，因为他们毫

无根据去怀疑这一报道的正确性，但是，如果班迪亚能够提出确

凿证据来证明这一报道是谣传的话，他们准备辟谣。班迪亚只能

回答说这一切都是谣言，说他是阴谋的牺牲者，而后来自动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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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有关切尔克西亚事件的细节。当有人问他，他既是一名土耳

其军官和切尔克西亚的总司令，怎么会写一封显然是给俄国菲力

浦逊将军的，而且完全能证明对他提出的一切控告的信时，班迪

亚随意应对说，他正在准备对硬说是他招认的供词给以答复，从

而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关。他最后说他要在报上答复对他提出的

控告；这个要求被接受了，但条件是不得在信中进行任何人身攻

击。参加这次谈话的有一个法国军官，一个法国牧师和一个阿尔

明尼亚政论家，他们表示愿意在任何法庭上出庭作证。４月２５日，

班迪亚第二次去报馆，把他的一封信交给了“东方新闻报”编辑

部，这封信违背了约定的条件，充满了对拉品斯基上校和伊布拉

辛－贝伊的卑鄙的攻击；但是信上没有提到斯托克中尉的名字，对

班迪亚不幸的是，斯托克那时还在君士坦丁堡。这封信在按照编

辑部的要求做了某些修改之后，在“东方新闻报”上发表了。下

面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我是伊布拉辛－贝伊和拉品斯基先生的卑鄙阴谋的牺牲者。去年１２月

３１日傍晚，伊布拉辛－贝伊叫我到他家里去进行私人谈话。我去了，身边没

有带武器。伊布拉辛－贝伊的房间里早已聚集了我的敌人，我刚一走进去就

被捕了，并于当晚被押往阿迭尔比。因为我处在我的敌人们的控制之下，所

以我的生命和我全家的生命都遭到极大的危险，如果不是切尔克斯人的威

胁，我已被杀了。但是，切尔克西亚的领袖们终于在３月１９日释放了我，现

在该轮到拉品斯基、伊布拉辛－贝伊和塞弗尔－帕沙本人发抖和请求我宽恕

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恶事了。只要我的一句话，就足以叫他们掉脑袋了……

至于说到截获的证明叛卖行为的文件，或者切尔克西亚领袖们和欧洲军官举

行过会议，以及什么判罪等等……所有这些有趣的细节都不过是记者——拉

品斯基先生的代理人和应声虫的虚构…… 冒充记述事件经过的文件——

有一份摆在你们面前——是一种捏造，一部分是由Ｔ先生在君士坦丁堡假

造的，并得到了拉品斯基先生的认可。这是一个策划已久、在我动身去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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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西亚后就准备好了的阴谋。这一文件是用来损害一个知名人士的名誉和向

某一大国骗取金钱的。”

“东方新闻报”刊出这封信后没有几天，班迪亚怀着只有他自

己知道的动机，以他特有的厚颜无耻在“君士坦丁堡报”３８９上声明

说，“东方新闻报”的编辑把他的信歪曲得使他不能承认是他自己

写的。然而我看见过信的原件，我认识班迪亚的笔迹，并且可以

证明，他所抱怨的全部修改只不过是用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代替了

名字，开头增加了几句称赞“东方新闻报”编辑部报道准确的话。

班迪亚的全部目的在于欺骗舆论。由于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他

就决意——仿佛ｒｅｂｅｎｅｇｅｓｔａ〔万事如意〕一样——按照风行的美

德保持顽强的沉默。这时伦敦报纸上出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由

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流亡者的领导人签名的，另一个是由图尔上

校签名的。那些曾经把证明班迪亚有罪的文件加以密封的人，在

头一个文件上表示相信“班迪亚能够为自己辩白清楚”，假装“认

为穆罕默德－贝伊的全部案件只是与他个人有关的”和“没有任

何国际性的问题”；同时他们咒骂拉品斯基上校的朋友们是“存心

在两个流亡团体之间散布不和的魔鬼”。在这时一变而为阿罕默德

·基阿米尔－贝伊的图尔，在信中说：

“刚一听说穆罕默德－贝伊到达君士坦丁堡，我就由卡巴特上尉（波兰

人）陪同去见他，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报上公布的备忘录中所有的供词是否确

实。他回答说，他曾被阴险地逮捕起来并被送交波兰人组成的委员会审判；然

而在该委员会审讯两次之后，在切尔克西亚的一支由８２个人组成的波兰部

队的指挥官拉品斯基先生来到他被囚禁的地方，对他说：他在委员会上的一

切供词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而为了帮助他（拉品斯基）的计划，他（穆罕默

德－贝伊）应该亲手写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事先已由拉品斯基拟好和写

就。他（穆罕默德－贝伊）拒绝抄写交给他的第一份备忘录，即报上公布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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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备忘录。这时拉品斯基将它部分地改动了一下，弄成了第二份备忘录，他

（穆罕默德－贝伊）抄写了它并在上面签了名；他是在威胁之下做这件事的，

因为不然就要被枪毙，从而失去对指控进行申辩的机会，而拉品斯基是一定

会用指控来玷污他死后的名声的。这一文件的原件至今谁也没有见过。

听了穆罕默德－贝伊这一番话之后，我无法断定，两人之中谁是坏蛋。”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图尔认为，班迪亚在自己的供词上

签过名不过是出于拉品斯基的逼迫，害怕拉品斯基的威吓，而班

迪亚本人却说，他的供词是在君士坦丁堡，甚至在他动身去切尔

克西亚之前就假造好了的。

当塞弗尔－帕沙的信件和许多切尔克斯人到达君士坦丁堡

时，所有这些鬼蜮伎俩终究被揭穿了。切尔克斯人的代表团访问

了“东方新闻报”的一个编辑，证实了已经公布的班迪亚叛卖行

为的一切详细情况，并表示准备当着班迪亚本人和无论多少证人

的面手按可兰经发誓来证明自己的证词的正确。然而班迪亚不敢

接受这一公意审判，图尔、土孔尼、卡耳马尔、维莱什以及其他

庇护他的人也不坚持要他出面证明自己的无辜。

还在对俄战争时，法国大使图温奈尔先生，就往巴黎写信索

取有关班迪亚的情报；回信说，班迪亚是一个谁给钱就为谁服务

的间谍。图温奈尔先生曾要求把他骗逐出阿纳帕，但是班迪亚借

助科苏特的介绍信为自己作了辩白。对于我们上面谈过的匈牙利

宣言中呼吁各族人民亲密团结的号召，波兰人以充分的权利作了

如下的回答：

“你们向我们谈论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我们给你们看了在喀尔巴阡山

峡谷中，在特兰西瓦尼亚驿道上，在蒂萨河和多瑙河平原上的这种亲密团结

的榜样。匈牙利人民不会忘记这点。忘记这点的是那些在１８４８年投票表决数

百万弗罗伦和投票赞成派１０００人去反对意大利的立宪派分子，忘记这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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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在１８４９年向俄国祈请国王的共和派分子，忘记这点的是那些正当争

取独立和自由的战争进行得热火朝天时要求把全体瓦拉几亚人民赶出匈牙

利国土的国家领袖们，忘记这点的是在美洲流浪的街头演说家。他是否至少

向美国人（他们过去付钱给他就同他们现在付钱给劳拉·孟戴斯或珍尼·林

德一样）说过，他这个最先离开了自己的正在灭亡的祖国、最后离开这个走

向苦难的浴满鲜血的国家的街头演说家，是一位年老的将军、英雄、波兰人

——贝姆？”

为了补充我们的报道，我们把拉品斯基上校的信附在下面：

拉品斯基上校致……帕沙

（信的摘录）

切尔克西亚，阿迭尔比……

阁下：自从我因答应您的请求和信任您的诺言而来到这里已经快两年

了。我没有必要提醒阁下，您是怎样履行了这一诺言的。我在这里没有武器，

没有衣服，没有金钱，甚至没有足够的食物。

我希望所有这些不是来自阁下的某种恶意，而是由于其他原因，特别是

由于您和那些同贵国利益背道而驰的人们的不幸的联系。一年来，人们硬塞

给我一个最狡猾的俄国间谍。我靠上帝的帮助挫折了他的阴谋，让他知道我

明白他是干什么的，现在我已控制住他。恳求阁下和匈牙利人断绝一切联系，

特别是您要设法摆脱施泰因和图尔——这是些俄国间谍。其余的匈牙利人都

在为俄国人服务，有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不要被各种各样的开

设工厂、开采矿山和扩大贸易的计划所欺骗。这样花费的每一文钱都是白费

——而图尔先生的全部努力都放在这上面，他只希望您把钱花在既于贵国无

益，又于俄国无害的方面。我们这里需要：火药制造场、铸币机、小型印刷

机、磨面机和武器，我们这里的武器不仅质量不好，而且比君士坦丁堡贵一

倍；就连本地不像样的马鞍也要比法国的军用马鞍多花一倍的钱。至于说到

矿场，有这种想法就是很幼稚的。在这里，每一文钱都应当用来保卫国家，而

不是用来进行投机。把您全部的钱财用来训练军队吧；这样您不仅将有助于

贵国的安宁，而且还可以加强您个人的影响。不要因为想使某一派拥护您而

浪费您的钱财。目前国内的局势表面上是平静的，但实际上形势却危险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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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弗尔－帕沙和纳伊勃①尚未和解，这是因为俄国间谍在阻碍他们。不要吝

惜您将要花在训练这里的军队上的钱。钱只有这样才算花得有益处。不要去

想炮。我是一个研究过炮兵的人，我很了解炮的价值。我动身前所预料的事

情果然发生了。起初俄国人被炮火击溃了，可是现在他们对炮火则置之一笑。

在我设置两门炮的地方，他们则设置２０门；如果我将来没有正规部队来保护

我的大炮（而切尔克斯人不会保护它们），那末俄国人就会夺去它们，而我们

自己也就会成为他们的俘虏。

还有一句话。我和我的人，帕沙，都准备为保卫贵国而献身，并且从今

天起过八个月，我要把我的部队增加到６００名射手，２６０名骑手，２６０名炮手，

如果您能给我送来他们所必需的一切弹药和武器的话。

如果在两个月之内我什么也得不到，我就将搭船回土耳其，那末全部过

错就要落在您身上，而不是落在我身上和波兰人身上。我不打算利用切尔克

斯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打算欺骗他们。如果我不能适当地为他们和我

本人的事业服务，那末我就离开他们。

我已派斯托克去君士坦丁堡。我建议您把您所能给的一切都交给他，并

立即将他遣回。愿上帝保佑您。恳求您什么也不要拖延。一分钟也不要放过，

否则您就会为损失的时间付出重大的代价。

拉品斯基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７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２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３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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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 中 条 约

  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由亨利·璞鼎查爵士签署的、并且像一切

新近与中国订立的条约一样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中国条

约①，从商务观点上看来，是不成功的；现在甚至英国自由贸易派

的著名机关刊物、伦敦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了这一点。这家杂

志曾经是不久以前发生的入侵中国事件的最积极的赞助者之一，

现在它觉得自己应该“抑制一下”某些方面人士所抱的乐观期望。

“经济学家”杂志把１８４２年的条约对于英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看

做是“应该使我们防止错误行动的后果的先例”。这当然是明智的

劝告。但是威尔逊先生为了说明用武力扩大西洋商品在中国的市

场的最初企图遭到了失败而举出的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他说：在璞鼎查订立条约以后的最初三年中，中国市场上由

于投机而发生商品过多的现象，英国商人不注意中国需求的性质，

是造成这次严重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在

１８３６年是１３２６３８８英镑，在１８４２年下降到９６００００英镑。它在以

后四年中的不断迅速增长情况表现为下列数字：

００６

① 即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中英两国缔结的南京条约。——译者注



年代 英 镑

１８４２ ９６９０００…………………………………………………

１８４３ １４５６０００………………………………………………

１８４４ ２３０５０００………………………………………………

１８４５ ２３９６０００………………………………………………

可是，到１８４６年，不仅出口额降低到１８３６年的水平以下，而

且伦敦从事对华贸易的商行在１８４７年危机时期遭到的灾难也证

明：官方报告统计表中所列的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４６年出口的计算价值

同出口的实际价值一点也不符合。由此可见，如果说英国出口商

在卖给中国消费者的商品数量上计算错误，那末他们在商品种类

的选择上也同样有错误。为了证明后一种说法，“经济学家”杂志

援引了前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和广州通讯员温·库克先生的

一段话：

“１８４３年、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当北方各通商口岸刚刚开放的时候，英国

人抱着一种难以言状的跃跃欲试的心情。设非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运

去了大批餐刀和餐叉，并且声明它准备给全中国供应刀类制品。这些商品的

卖价几乎抵不上运费。另一家极有名的伦敦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钢琴，这

些钢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刀类制品和钢琴的遭遇，也光临到毛织品和棉

织品，不过形式没有那么尖锐。当各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曼彻斯特盲目地

做了一番巨大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失败了。从此以后，它就消极等待，只把

希望寄托在偶然性上。”

最后，“经济学家”为了证明贸易的缩减、稳定和增长要取决

于对消费者需求的考察，还从上述那位作者那里引用了１８５６年的

材料：

１８４５年 １８４６年 １８５６年

精梳毛织物（匹）… １３５６９ ８４１５ ７４２８

羽毛布 …………… １３３７４ ８０３４ ４４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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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哔叽 …………… ９１５３０ ７５７８４ ３６６４２

毛织品 …………… ６２７３１ ５６９９６ ８８５８３

印花布 …………… １００６１５ ８１１５０ ２８１７８４

平纹棉布 ………… ２９９８１２６ １８５４７４０ ２８１７６２４

棉纱（磅） ……… ２６４００９８ ５３２４０５０ ５５７９６００

但是，所有这一切论据和例证，除了说明继１８４３—１８４５年之

后市场过于饱和而起的反应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贸易的骤

增为贸易的大大缩减所代替，或者新开辟的市场充斥了剩余的英

国商品，此外，向这个市场抛售商品时，对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

购买力缺乏精确的估计，这种现象决不是对华贸易所特有的。实

际上，这是世界市场历史上一种普通的现象。拿破仑垮台以后，欧

洲大陆开放通商，那时从英国的进口与大陆的购买能力这样大不

相称，以致“由战争转向和平”比大陆的封锁本身具有更大的灾

难性。坎宁承认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也促进了１８２５年商业

危机的发生。为适应莫斯科的气候而定做的商品，当时被运往墨

西哥和哥伦比亚。再说，今天甚至连澳大利亚，尽管它有巨大的

潜力，也没有摆脱一切新市场所共有的命运，那里堆满了商品，既

没有消费者也没有足够的支付手段来吸收它们。中国市场的特点

是：自从它根据１８４２年的条约开放以来，中国的茶叶和丝向大不

列颠的出口额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对中国的进口额，整个说

来却没有变化。这种有利于中国的继续不断增长的贸易差额，可

以说同俄国和大不列颠之间的贸易差额的状况相似；不过在后一

种情况下，是由于俄国施行了保护关税的政策，可是中国的进口

税却比任何一个同英国通商的国家都低。１８４２年以前，中国对英

国的出口总额，大约等于７００万英镑，１８５６年约达到９５０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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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输入大不列颠的茶叶数量，在１８４２年以前从未超过５０００万磅，

在１８５６年，大约增加到９０００万磅。另一方面，英国进口中国丝，

只是从１８５２年起才具有巨大的意义。关于它的增长情况，可以从

下列数字中看出：

１８５２年 １８５３年 １８５４年 １８５５年 １８５６年

丝的进口额（磅） ２４１８３４３ ２８３８０４７ ４５７６７０６ ４４３６８６２ ３７２３６９３

价值（英磅） — — ３３１８１１２ ３０１３３９６ ３６７６１１６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看一看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的变动：

年代 英 镑 年代 英 镑

１８３４………… ８４２８５２ １８３６………… １３２６３８８

１８３５………… １０７４７０８ １８３８………… １２０４３５６

  关于１８４２年市场开放和英国得到香港以后的时期；我们有下

列材料：

年代 英 镑 年代 英 镑

１８４５………… ２３５９０００ １８５３………… １７４９５９７

１８４６…………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４………… １０００７１６

１８４８………… １４４５９５０ １８５５………… １１２２２４１

１８５２………… ２５０８５９９ １８５６………… ２００００００以上

  “经济学家”杂志企图以外国的竞争来解释为什么英国工业

品对中国市场的输入会停滞和相对地减少，并且再一次援引库克

先生的话来加以论证。按照这位权威人士的意见，在中国市场上

进行的正当的竞争使英国人在许多商业部门内遭到失败。他说，美

国人在输出斜纹布和被单布方面胜过了英国人。１８５６年，输入上

海的美国斜纹布是２２１７１６匹，而英国是８７４５匹；美国被单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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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２０匹，而英国是１２４０匹。另一方面，在羊毛商品的贸易方面，

似乎德国和俄国大大地排挤着他们的英国竞争者。我们不需要其

他的证明，仅凭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到：无论库克先生或是“经济

学家”杂志对于中国市场的估计都是错误的。他们硬说英中贸易

有它的特点，其实美国和天朝之间的贸易也带有这些特点。１８３７

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约８６万英镑。

在１８４２年条约订立以后的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２００万英镑

的中国产品，而它以总值９０万英镑的商品来支付中国产品。１８５５

年，上海的进口总额达１６０２８４９英镑（硬币和鸦片不算在内），其

中英国所占份额是１１２２２４１英镑，美国所占份额是２７２７０８英镑，

其他国家所占份额是２０７９００英镑；而上海的出口总额达

１２６０３５４０英镑，其中英国所占份额是６４０５０４０英镑，美国所占份

额是５３９６４０６英镑，其他国家所占份额是１０２０８８英镑。我们只消

把美国对上海的２７２７０８英镑出口额同美国从上海得到的５００万

英镑以上的进口额对比一下。如果美国的竞争仍然使英国的贸易

蒙受若干重大的损失，那末，这表明中国市场要容纳外国的全部

贸易活动是多么有限。

人们用来说明中国进口市场自１８４２年开放以来意义不大的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革命３９０；可是，尽管发生了这次革命，

１８５０—１８５２年对中国的出口，仍然随着贸易的一般增长而增长

了，而鸦片贸易在整个革命时期，不但没有缩减，反而迅速达到

了很大的规模。然而无论如何，这是很明显的：由于最近这次海

盗式的战争和统治王朝遭到的新的屈辱，帝国内部的纷乱不宁对

外国进口所造成的一切障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我们仔细地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得出的结论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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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

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

大宗进口外国货。尽管如此，只要取消鸦片贸易，中国可以在它

对英美贸易大致出超８００万英镑这个数字的范围内逐渐地吸收更

多的英美商品。这是从分析下面这个简单事实而自然得出的结论：

尽管有着贸易顺差，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因为鸦片输入总额

约达７００万英镑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

然而，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用海盗式的

借口经常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他只是

忘记了：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

的金钱，必然会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引起相互冲突和相互消灭。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１０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５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４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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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英国的贸易和金融

１８５８年９月１４日于伦敦

  我们在评论下院委员会关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危机的报告时，首

先指出了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银行法的有害倾向，其次揭穿了所

谓发行银行只要随意扩大或缩减纸币流通就能影响一般价格水平

的错误看法①。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危机的真正

原因呢？委员会宣称，它已“满意地查明，英国、美国和北欧最

近一次贸易危机无疑地主要是由过度投机和滥用信贷造成的”。这

个结论的价值，自然不会因为世人无需下院委员会的帮助就能得

出它，不会因为社会从这个启示中所能吸取的一切教训目前已经

失去任何实际意义，而有丝毫减少。假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而我们根本不想来反驳它，——但是它能解决社会问题，还是只

能改变问题的提法呢？要产生空头信贷制度，总是需要有借款人

和放债人这两个方面。借款人总是想利用别人的资金来做买卖，竭

力使别人冒险而自己发财，——这种意图是这样明显，以致相反

的意图对于我们说来简直不可理解。问题倒不如说是在另一方面，

即怎么可能在所有的现代工业国里，人们竟抵抗不住最明显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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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影响，不顾每隔十年就重复一次的最严重的警告，而周期地

屈从于和自己的资金分手的强烈愿望呢？是什么社会条件几乎有

规律地反复造成这种普遍自欺、过度投机和空头信贷的时期呢？只

要我们对这些社会条件哪怕进行一次细心的观察，我们就会得出

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社会能够控制这些社

会条件，或者是这些社会条件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在前

一种情况下，社会能够防止危机；在后一种情况下，只要这个制

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

更迭一样。

我们认为，不仅最近的议会报告，就连“关于１８４７年贸易危

机的报告”以及所有以前发表的其他类似的报告，都有这样一个

重大的缺点：它们把每一次新危机都解释成第一次在社会地平线

上出现的孤立现象，因而说它仿佛是由只为一个时期即两次震荡

之间的时期所特有的（或者被认为是只为这一个时期所特有的）那

些事件、运动和因素造成的。如果物理学家也采用这种幼稚的方

法，那末甚至彗星的出现也会每一次都使世人惊慌失措了。要想

弄清那些左右世界市场危机的规律，必须不仅说明危机的周期性

质，而且也要说明这种周期性的准确日期。此外，决不能容许每

一次新的贸易危机所固有的特点遮掩所有各次危机共有的特征。

如果我们要在这里给这种研究描绘出一个哪怕是最一般的轮廓，

那就会超出本文的任务。大概谁也不会反对这一点，即委员会不

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也未能正确地提出问题。

委员会为了说明空头信贷制度而提出的那些事实，当然并不

新颖。这个制度本身，在英国是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实现的。空

头信贷是通过空头期票建立的。空头期票主要是在地方股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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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地方股份银行又把它们拿到伦敦的期票经纪人那里去再贴

现。伦敦的期票经纪人只注意银行的背书，而不注意期票本身，他

们所倚靠的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资金，而是英格兰银行给他们提供

的可能性。关于伦敦期票经纪人的原则，可以听听利物浦市银行

前任行长狄克逊先生向委员会叙述的这件趣闻：

“在关于整个这件事情的一次偶然的谈话中，一位期票经纪人指出，如果

没有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市银行也不致于停止支付。在回答这一点时，

我说道，无论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律有什么优点，我都懒得插手去帮助市

银行渡过困难，如果我知道这样会促使现在实行的这种有害的经营制度继续

下去，接着我又加了一句，如果我在接任行长以前对市银行的业务所了解的

情况，抵得上你由于看到市银行的大量贴现期票而应该了解到的一半，你就

永远不会看到我成为股东了。”对这点的回答是：“但是你也不会看到我是股

东；搞期票贴现对我说来非常有利，然而我也不会同意做什么股东。”

在胡乱经营方面首屈一指的，大概是利物浦市银行、格拉斯

哥的苏格兰西区银行以及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的地方银行；委员会

曾极其仔细地研究过它们的业务。格拉斯哥的西区银行，在全苏

格兰有１０１家分行，并且与美国有业务联系，它仅仅为了收取佣

金而接受期票；它在１８５４年把股利从７％提高到８％，在１８５６年

又从８％提高到９％，甚至在１８５７年６月，它的大部资金已经耗

光，它还宣布股利为９％。由它贴现的期票在１８５３年是１４９８７０００

英镑，在１８５７年增加到了２０６９１０００英镑。这家银行在伦敦进行

的再贴现，在１８５２年为４０７０００英镑，在１８５６年增加到了

５４０７０００英镑，虽然该银行的全部资本一共才有１５０００００英镑；它

在１８５７年１１月破产时所有的１６０３０００英镑，只是麦克唐纳、蒙

提思、华莱士和派蒂逊这四家公司的欠款。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

就是根据一种独特的“保证”发放贷款，也就是：给工厂主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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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其保证在于将来出售预定用这笔预支的贷款制造出来的产

品。对于贴现业务的轻率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实看出来：麦

克唐纳公司的期票曾有１２７个不同的人和公司承兑；可是只对３７

个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并且关于其中２１个的反应是令人不满的或

者是很坏的。然而麦克唐纳公司的信用贷款并没有减少。从１８４８

年起，银行的账簿上就玩弄改头换面的把戏，把债务变成了信贷，

把亏损变成了资产。

在报告书中说道：“要理解这种弄虚作假的方法，也许最好是看一看：列

在另一个资产栏中的一项称做斯卡特的债务是如何勾销掉的。这项债务共

１２万英镑，本应列为拒付期票。但是它被用斯卡特的期票承兑人的名字分立

了四五个无担保信用贷款户头。这些户头的贷方记他们各自承兑期票的数

目，并且几个债务人保了７５０００英镑的人寿险。从这笔保险费中，银行付出

了３３０００英镑的保险费。现在这一切都作为资产记在账簿上。”

最后，调查结果表明，银行自己的股东还欠银行９８８０００英

镑。

诺森伯兰和德勒穆地方银行的全部资金只有６０万英镑，可是

这家银行还是把大约１００万英镑借给了无偿还能力的德温特铁厂

公司。虽然这家银行的主要人物，事实上主持银行一切事务的乔

纳森·理查逊先生本人并不是德温特公司的股东，但是他对于这

个没有前途的企业却极其关心，因为他可以从开采铁矿的地区收

取地租。所以，这件事实可以作为股份银行的全部资本完全被行

长用于私人投机目的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委员会报告中这两个揭露的实例，给股份企业的道德原则和

一切事务投上了相当阴暗的影子。显然，这些制度——它们对国

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还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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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

杆，但是它们还没有像中世纪的帮会那样，形成自己团体的良心，

来代替它们那由于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摆脱了的个人责任感。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４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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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印 度 起 义

  在夏季炎热多雨的月份里，印度的战事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了。

科林·坎伯尔爵士在夏初经过一番奋战，掌握了奥德和罗希尔汗

的一切重要阵地以后，非常明智地把自己的军队驻扎下来：让旷野

地带留在起义者手里，而集中自己的力量维持交通线。这个时期，

在奥德只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这就是：霍普·格兰特爵士

出兵夏冈季去营救经过多次推托才在不久以前同英军讲和、而现

在遭到过去的土著同盟者封锁的土著领袖曼·辛格。这次出兵不

过是一次军事漫游，虽然中暑和霍乱也一定会使英军遭受很大的

损失。土著士兵不战而逃，于是曼·辛格就和英军会合了。虽然这

次征讨的轻易取胜还不能说明整个奥德也将同样容易地被征服，

但这仍然说明起义者的士气已丧失净尽。如果说在英军方面重要

的是在热天进行休整，那末对于起义者来说重要的是尽量袭扰英

军。但是土著士兵不去组织活跃的游击战、截断敌人占领的城市之

间的交通、伏击小股敌人、扰乱粮秣的征发、切断粮食的供应（没有

粮食，英国人占领的任何大城市都无法维持），反而满足于征收捐

税和安享敌人留给他们的空闲时间。不仅如此，他们之间似乎还发

生了内讧。他们看来也没有利用这几个星期的安静时间重整自己

的力量，补充弹药，补充已经损失的大炮。这次在夏冈季的溃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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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任何一次失败都更能说明，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领袖缺乏信

心。同时，大多数领袖和英国政府之间都有着秘密的信件来往，英

国政府终于认识到，把奥德的全部土地装进自己的口袋是相当不

实际的，而情愿在适当的条件下把它归还原主。这样，既然英国人

的最后胜利目前已无疑义，奥德的起义看样子将不经过积极的游

击战争阶段而平息下去。一旦大多数地主与英国人达成协议，起义

者的队伍将立即瓦解，其中那些有充分根据害怕政府的人会成为

土匪（ｄａｃｏｉｔｓ），而农民是乐于协助捕捉他们的。

奥德东南部的贾格迪斯普尔密林似乎是这种土匪集聚的中

心。这些难以穿越的竹林和灌木林为阿马尔·辛格率领的一支起

义队伍所占据。阿马尔·辛格对游击战显得相当积极而有经验；总

之，他不消极等待，一有可能就去袭击英军。如果像有人担心的

那样，一部分奥德起义者在阿马尔·辛格还没有被赶出他的据点

以前就同他会合，英军就要面临比最近一个时期更为艰巨的任务。

起义队伍把这些密林作为隐蔽之处已将近八个月了，他们使加尔

各答到阿拉哈巴德的干线大道这条英军的主要交通线受到严重的

威胁。

在印度西部，瓜廖尔的起义者仍遭到罗伯茨将军和霍姆斯上

校的追击。在瓜廖尔被攻占时，退却的军队选择哪个方向是一个很

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整个马拉提人地区和拉吉普坦纳部分地区，只

要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正规部队开到，形成起义的核心，看来就会立

刻爆发起义。瓜廖尔部队向西南方向退却，在当时似乎是实现这一

计划最有利的机动。但是，起义者由于某些根据现有情报还猜测不

出的理由，却选择了西北方向。他们向贾普尔进发，从那里向南折

往乌代普尔，企图达到通向马拉提人地区的道路。但是这一迂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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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使得罗伯茨乘机赶上了他们，并且不费多大力气就把他们完全

打败。这支队伍的残部没有火炮，没有组织，没有弹药，也没有声望

卓著的领袖，因此不大可能引起新的起义。相反地，他们携带的妨

碍他们一切行动的大量抢来的财物，看来已经激起了农民的贪欲。

农民杀死每一个掉队的西帕依，取走他身上的金币。情况既然如

此，罗伯茨将军就可以放心地让农村居民去把这些西帕依全部驱

散。辛迪亚的财宝被他本人的军队抢劫，竟使得英国人免于在一个

比印度斯坦更危险的地区遇到新的起义，要知道，在马拉提人地区

爆发起义会使孟买的军队受到相当严重的考验。

在瓜廖尔附近又发生了新的起义。辛迪亚的一个小藩臣曼·

辛格（不是奥德的那个曼·辛格）参加到起义者方面来，并占领

了不大的鲍里要塞。但是这个要塞已被英军包围，不久必定会被

攻下。

这时，被征服的各州渐渐趋于平定，据传，约·劳伦斯爵士

已使德里四郊完全平静下来，欧洲人可以不带武器和警卫人员而

非常安全地到处游逛。其实这是因为每一个村庄的居民要对本村

发生的任何罪行或暴乱共同负责；英国人组织了宪兵队；更重要

的是到处实行了使东方人产生特别强烈印象的军事法庭的紧急诉

讼程序。不过，这种顺利的情况看来是个例外；因为我们没有听

说其他各地有类似这样的事。罗希尔汗、奥德、班得尔汗以及其

他许多大省份完全平定下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还要英国军队和

军事法庭做不少事情。

但是当印度斯坦的起义缩小到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的时

候，在和阿富汗接壤的遥远地区却发生了将来可能引起很大困难

的事件。在德腊－伊斯马伊耳汉的几个锡克团里发现了刺杀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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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起义反英的密谋。这一密谋蔓延的范围有多么广，还很难说。也

许，这只是在个别锡克人集团中间发生的地方性事件，但是我们

还不能断然肯定这一点。无论如何，这是极其危险的征兆。现在

英军中约有１０万锡克人，而且我们听说过，他们是何等强悍；照

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今天给英国人打仗，而明天也许就会按上

帝的意旨起来反对英国人。他们勇猛、暴躁、变化无常，因此甚

至比其他东方人还要容易出人意料地突然冲动起来。如果他们中

间真正发生起义，那末英国人的确很难支持得住。在印度土著居

民中间，锡克人一向是英国人最难对付的敌人；他们建立过相当

强盛的国家３９１；他们属于婆罗门教的一个特别支派，既仇恨印度教

徒，又仇恨伊斯兰教徒。他们曾看到英国的《ｒａｊ》［“统治”］岌

岌可危；他们也曾为恢复它费了很大力气，而且甚至自信，他们

在这一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他们产生了这种念头，认为

英国的统治由锡克人的统治取代的时机已到，认为应当由一位锡

克皇帝从德里或加尔各答来统治印度，这不是非常自然的吗？可

能这种念头在锡克人中间还很不成熟，可能他们在军队中被安插

得很巧妙，以致他们的力量为欧洲人所抵销，因此任何起义都能

够很容易地被镇压下去；但是，我们认为，凡是读过关于锡克人

在德里和勒克瑙事件后所作所为的报道的人，一定都会看出，他

们中间确实存在着这种念头。

尽管如此，目前英国人毕竟又重新征服了印度。由孟加拉军

哗变掀起的伟大起义，看来是真的平息下去了。但是，这再次的

征服并没有加强英国对印度民心的控制。英军在所谓土著居民暴

虐残杀这种夸大和捏造的传说驱使下所进行的残酷报复，以及整

批和零星地没收奥德王国的企图，并没有使胜利者博得任何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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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感。相反地，他们自己都承认，无论在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

徒中间，对基督徒入侵者的宿仇旧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了。也

许这种仇恨目前还没有力量，但是可怕的乌云既已笼罩着锡克人

的旁遮普，它并不是没有重要意义的。而问题还不止于此。英国

和俄国这两个亚洲大国现在都在争夺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一个

地点，在这里俄国和英国的利益必然要发生直接冲突。这个地点

就是北京。不久，从这里向西横过整个亚洲大陆，将形成这些互

相敌对的利益不断发生冲突的一条线。这样，“西帕依和哥萨克相

遇于奥克苏斯平原”的日子可能确实不会很远了，如果这件事真

正发生的话，那末１５万印度土著士兵的反英情绪将是一个值得严

肃考虑的问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１７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４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１６印 度 起 义



卡·马克思

马志尼的新宣言

１８５８年９月２１日于伦敦

  由于热那亚的“上帝和人民”这家在意大利国土上出版的最

后一家共和派报纸，终于受不住撒丁政府的不断迫害而宣布停刊，

顽强不屈的马志尼在伦敦创办了一家意大利文报纸——取名

《Ｐｅｎ－ｓｉｅｒｏｅｄＡｚｉｏｎｃ》（“思想和行动”）的半月刊。

我们就是从该报的上一期中翻译了他的一篇新宣言，我们认

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使读者能够自己判断聚集在

罗马三执政旗帜下的那部分革命流亡者的生命力和前途。马志尼

并没有研究那些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遭到失败的巨大社会因

素，也没有试图描绘那些在过去十年里无形中成熟起来并且一齐

为新的更强大的运动奠定了基础的真实条件，在我们看来，他又

重新回到他以前的幻想里，给自己提出一个臆造的问题，自然也

就只能得出虚假的解决办法。他仍然认为何以流亡者作为一个团

体未能实现他们想革新世界的意图这个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

义；并且他仍然在兜售医治他们的政治瘫痪症的万应灵药。他说：

“我在１８５２年给欧洲民主派的备忘录中就问过：现在党的口号，党的战

斗口号应当是什么？答复很简单。只有两个字——行动，不过是联合的、全

欧洲的、不断的、彻底的、大胆的行动。你们只有有了对自由的意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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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到自由，而你们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取得这种意识。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

们自己的手里。世界在等待着你们。只要哪里的人民准备起义，准备战斗，并

且必要时为了挽救全体而准备牺牲，只要哪里的人民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

上帝、人民、正义、真理、美德，那里的人民就能率先发动。为了大家而起

义，大家就会跟着前进。全党必需清楚地了解这点。每个人都可以继续探讨

他认为已经略窥端倪的解决办法，但是请他不要带上个人的色彩，不要背离

这支未来的大军…… 我们并不就是民主主义；我们只不过是它的先锋。我

们的任务只是为它扫清道路。我们需要的是群策群力…… 自从这个呼吁发

出后，六年过去了，而情况依旧。党的力量在数量上是增长了，可是党的统

一还没有达到。几个有组织的小集体，以其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和令敌人感到

的恐惧，证实了团结的力量；可是党的大部分党员依然是一盘散沙，因而无

能为力。少数忠心耿耿的人，不能容忍这种可耻的无所作为的情况，像

ｔｉｒａｉｌｌｅｕｒｓ〔自由射手〕那样在整个战线上东攻西打，每个人都冒着自己个人

的风险，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没有对共同目标的理解；他们力量太弱，在

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只是抗议和死亡。主力部队无法去援助他

们；它既无计划，又无资力，更无领袖…… 各国政府的联盟曾一度瓦解。克

里木战争给了各国被压迫人民一个良好的机会，它们理应立刻抓住这个机

会；可是它们由于缺乏组织而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曾看到真正的革命者把

自己国家的解放同某一个认为干预国事和号召起义意味着必然毁灭的人的

假想的计划联系起来。我们曾看到波兰人忘记了萨比斯基以及波兰在基督教

欧洲所完成的历史使命，而给土耳其充当哥萨克。有一些民族，例如罗马尼

亚人，曾幻想他们能够借助外交达到统一，仿佛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哪一个国

家没有经过自己儿女们的斗争就建立起来了。另外有一些民族，如意大利人，

则决定等待奥地利参加斗争，好像奥地利除了武装中立以外还能够采取别的

什么立场。只有希腊投入了战争；可是它没有了解到，在存在着各国政府联

盟的情况下，如果不爆发能够瓦解这些力量的革命，如果希腊人不和斯拉夫

－罗马尼亚人联合起来以便使起义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希腊就不可能有任

何民族运动。我所指责的缺乏组织，缺乏计划的情况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明

显。因此我们的行列中有时到处都是令人窒息的沮丧情绪。孤立无援的单独

一个人，很少经费，甚至毫无经费，怎么能够解决涉及全欧洲的问题呢？只

有联合才能解决这个任务…… １８４８年我们以所有伟大的和神圣的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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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在十个地方举行了起义。自由、团结、人民、联盟、祖国、欧洲——所

有这些当时都属于我们。后来，我们被骗了，不知道被什么怯懦的罪恶的妄

想迷住了心窍，竟让这些运动变成了地方性的运动…… 我们把路易－菲力

浦推翻之后，却重复了那句可以概括他的统治的渎神的话：《Ｃｈａｃｕｎｐｏｕｒ

ｓｏｌ，ｃｈａｃｕｎｃｈｅｚｓｏｉ》〔“人人为自己，人人顾自己”〕。因此我们遭到了失败。

难道我们一点没有从这种痛苦的经验中得到教训吗？难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团结而且只有团结才能产生力量吗？

人是由思想和行动构成的。不见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不

受思想指导和推崇的行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上帝之

所以为上帝，因为他是思想和行动的绝对同一。人之所以为人，只有在不断

努力尽量接近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如果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之

间，个人义务和集体义务之间，著作家和阴谋家或者战士之间划上一条反常

的和荒唐的鸿沟，把我们的党分成思想家和实践家，分成理论家和实行家，我

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我们都宣扬联合，把它当做以我们为先驱的这个

时代的口号，可是我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实际上是和自己的弟兄联合起来共

同行动的呢？我们在口头上都讲忍让、友爱、自由，可是只要我们的同志在

某一个问题上同我们观点不一致，我们就会和他们决裂。我们都热烈赞扬那

些不惜牺牲生命为我们扫清行动道路的同志；可是我们却不沿着他们的足迹

前进。我们都指责小规模的袭击鲁莽轻率，可是我们又不设法进行大规模的

强有力的袭击。我们都叹惜党缺乏经费，可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定期向党

缴纳几文党费的呢？我们说我们的失败是由于敌人有强大的组织，可是我们

当中有几个人试图建立总的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在目前起着重要的作

用，在将来会产生成果——以使我们党无比强大的呢？…… 难道没有办法

使我们党摆脱目前这种可悲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吗？我们都认为思想是神圣

的，它的表现应当是自由的、不可侵犯的；都认为，如果一种社会组织由于

物质上的极端不平等而使工人注定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使他们丧失精神生

活，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毫无可取之处。我们认为，人们的个人生活是神圣

的。我们认为，人们的联合也同样是神圣的；它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特殊使命

的口号。我们认为，国家不应当用强制的办法来实行这种联合，而是应当采

取鼓励的办法。我们热烈期望，有朝一日，生产者将普遍联合起来，工资将

由分享利润来代替。我们相信劳动神圣，并且认为，任何社会，如果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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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愿意自食其力而不可能做到，那就是罪恶的社会。我们相信民族，我们

相信人类……我们所理解的人类，就是自由平等的各民族在这样两个原则上

的联合：内部独立发展以及为了调节国际生活和争取共同进步而互助友爱。

我们认为，为了使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民族和人类能够存在，欧洲地图必须重

画；我们认为必需重新划分领土，以代替维也纳条约所做的任意划分；这次

划分应以语言、传统、宗教的近似为依据，以每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特

点为依据。你们不认为根据这些共同的信念足以建立互助友爱的组织吗？我

不是要你们服从唯一的一种学说，唯一的一种观点。我只是说：让我们一齐

来向否定一切学说的现象作斗争；让我们联合起来，和今天有可能重新征服

欧洲的那种东方的消极无为的原则作斗争，争取第二个马拉松式的胜利。所

有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共和主义的哪一派，只要赞同我上面列举的那些意见，

都应当组织成为一种欧洲的行动党，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波兰、希

腊、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其他被压迫的民族都应当各自建立起这个党的支

部；每个民族的支部都独立存在，设有自己单独的金库；设有中央金库的中

央委员会，应当由各民族支部的代表组成，等等。

党的统一达到后，欧洲问题就会变为从何着手的问题。在革命中也和在

战争中一样，胜利取决于在某一点上迅速地集中尽可能众多的力量。如果党

想使革命取得胜利，它就应该在欧洲地图上选择一个最易于和最利于表现主

动性的地点，把各支部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都投到那里去。罗马和巴黎就是

两个应该开始联合行动的战略据点。法国，由于它的强大的统一，由于对它

的大革命和拿破仑军队的回忆，由于巴黎每次发生的运动对欧洲人心的影

响，迄今还是一个只要一发起行动就一定能唤起所有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国

家，尽管它的每一次真正的革命发动都必然遭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全力攻击。

如果除开这个唯一的例外，那末，今天只有意大利是显然集中着发起行动所

必备的各种条件的国家。不必来谈促使意大利前进的观点的普遍性；在过去

十年中那里就发生过一系列欧洲绝对看不到的出色的反抗行动。意大利民族

的事业就是所有被维也纳分赃所摧毁或者肢解了的各民族的事业。意大利的

起义，由于使奥地利遭受打击，会立刻使那些在这个帝国内部争取摆脱羁绊

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得到行动的机会。分布在帝国境内那些不满情绪极

端严重的地区的意大利军队，会支持他们的运动。奥地利派往意大利的两万

名匈牙利士兵会站在我们起义的旗帜下面。因此，意大利的运动不可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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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的运动。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和它的２５００万人口将保证起义运动能够

坚持足够的时间，使其他民族能够来得及利用它。奥地利和法国，法国和英

国在意大利都没有能使它们采取共同政策的共同利益。由于意大利不推翻教

皇的统治就无法起义，所以它一旦起义，就会解决欧洲良心自由的问题，就

会获得所有珍视这一自由的人的同情。”

对马志尼的宣言的评论由卡·马克

思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２１日写成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５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俄

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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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１８５８年９月２８日于伦敦

  英国政府终于发表了的关于英中条约的正式摘要
３９２
，对于早

已由其他方面传开的消息，大体上很少补充。其实，对于英国有

意义的只有条约中的第一款和最后一款。根据第一款，南京条约

缔结以后所规定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①。这个善

后补充条约曾规定，在香港以及为英国贸易开放的五个中国口岸，

英国领事在遇到装载鸦片的英国船只驶入英国领事裁判权所辖地

区时，必须给中国当局以协助。这样，英国商人在形式上被禁止

输入这种违禁的毒品，而且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一名天

朝海关职员的角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表

面上加于鸦片贸易的禁令而告终，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

那些特别热烈鼓掌欢迎帕麦斯顿施放的广州焰火的英国商界殷切

期望得到的成就。可是，如果我们以为英国正式放弃它对鸦片贸

易的假惺惺的反对行动，不会导致与原来的希望完全相反的结果，

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中国政府请英国政府协助取缔鸦片贸易，也

就是承认了自己不能依靠本身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南京条约的善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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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补充条约是企图借助外国人的帮助来摆脱鸦片输入而作的最后

的也是绝望的努力。既然这种企图遭到了失败——而现在已公开

谈论这次失败——既然英国现在已在法律上认可鸦片贸易，那末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和财政上着想，都将试行一种

办法，即准许在中国栽种罂粟并对外国鸦片征收进口税。不论当

前的中国政府的意向如何，中国政府因天津条约而陷入的情况本

身就向它提出了这个办法。

这种改变一经实行，印度的鸦片垄断以及印度的国库一定会

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

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到目前为止，这一直是约翰牛用假骰

子来进行的一场赌博。因此，约翰牛的算盘完全落空，大概将是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明显的结果。

慷慨的英国对俄国宣布了“正义战争”，在订立和约时，不曾要

求任何军事赔款。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不断声明它同中国处于和平

状态，同时却强迫中国必须偿付这次战争的费用，这些费用，按照

英国自己现任大臣们的意见，是由它自己的海盗行为引起的。不管

怎么样，天朝的百姓将偿付１５００万或２０００万英镑的消息一传来，

甚至对于最清高的英国人的良心都起了镇定作用。“经济学家”杂

志以及一般写作金融论文的作者们，都兴致勃勃地计算着中国白

银对于贸易差额和英格兰银行金银储备状况将发生多么良好的影

响。但是真可惜！帕麦斯顿派的报纸煞费苦心制造出来的那些初

步印象太脆弱了，经不起关于事情真相的消息所带来的打击：

专条规定：“前因粤城大宪办理不善致英民受损”，中国应偿付“商亏银

二百万两，军需经费银二百万两二项”。

这两笔款项总共才１３３４０００英镑，而在１８４２年，中国皇帝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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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偿付４２０万英镑，其中１２０万英镑抵偿被没收的走私鸦片，

３００万英镑折偿军费。由４２０万英镑外加香港，减少到只有

１３３４０００英镑，这毕竟不像是一桩漂亮的买卖；可是，最坏的事情

我们还没有讲呢。中国皇帝说，既然你们不是同中国作战，只是

同广州进行“地方性战争”，那就请你们自己向广东省索取你们尊

贵的军舰逼迫我批给你们的那笔损失费吧。同时，你们那位赫赫

有名的斯特罗本齐将军不妨占领广州作为物质上的保证，并且照

旧使英国武器成为连中国兵勇都会耻笑的笑柄。乐观的约翰牛因

为１３３４０００英镑的小战利品所附带的这些条件而产生的苦恼，已

经发作为大声的呻吟。伦敦有一家报纸写道：

“不仅没有可能将我们的５３艘军舰从中国调回，看到它们满载着几百万

银锭凯旋归来，我们反而必须派遣５０００名士兵去重新占领和守住广州，并帮

助海军去进行我们的副领事所宣布的地方性战争。可是这场地方性战争，除

了把我们的贸易从广州移到其他中国口岸以外，会不会引起其他结果呢？

…… 继续进行战争〈地方性战争〉会不会使绝大部分的茶叶贸易落到俄国

手里呢？欧洲大陆和英国本身会不会依靠俄国和美国来供给茶叶呢？”

约翰牛担心“地方性战争”会影响茶叶贸易，并不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从麦克格莱哥尔的“商业税则”３９３中可以看出：在第一

次对华战争的最后一年内，俄国经由恰克图得到１２万箱茶叶。在

同中国媾和后的一年内，俄国对茶叶的需要减少了７５％，总共只

有３万箱。无论如何，占领广东将使英国人继续耗费钱财，这笔

钱一定会大量增加收支的逆差，以致第二次对华战争未必能弥补

损失，爱默逊先生说得对，在英国人看来这是空前未有的大错。

在第五十一款上载明了英国侵略所取得的另一个大胜利，按

照这一条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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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提书夷字”。约翰牛并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

文件中除去表示“蛮夷”意思的字样就满意了，这在自称“天

朝”的中国当局看来，约翰牛该是多么谦恭啊！

条约中涉及贸易的条款，并未向英国提供它的竞争者没有享

有的任何利益，而这些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诺言，其中

大部分还不如书写条约用的羊皮纸值钱。第十款规定：

“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

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

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

商之区。”

按照这一条款，英国人实际上是被禁止进入全帝国的通商大

动脉，正如“晨星报”３９４所公正地指出的，被禁止进入“英国人能将

自己的工业品销往内地的唯一通路”。如果他们很乖，帮助帝国政

府将起义者逐出目前被他们占领的区域，那时他们或许可以在大

江上航行，但也只限于某几个口岸。至于新开放的海港，如果最初

说的是开放“一切”口岸，那末，现在除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口岸

外，已缩减到开放五个口岸了，按照伦敦一家报纸的说法，这些口

岸“一般都是偏僻的或者位于海岛上”。此外，那种以为贸易的发展

会与所开放的通商口岸数目成正比的欺人之谈，现在已该抛弃了。

请看英国、法国和美国海岸上的港口，其中有多少发展成了真正的

商业中心呢？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在广州经商。

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

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关于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各地贸

易状况的议会蓝皮书援引的下列数字看出来。同时还应该记住，广

州的商品进口额中也包括由广州转往厦门和福州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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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由英国进口的贸易额（美元）对英国出口的贸易额（美元）

广  州 上  海 广  州 上  海

１８４４ １５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５ 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０ ２７７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６ ９９０００００ ３８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０００００ ６４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７ ９６０００００ ４３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０００００ ６７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８ ６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８６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９ ７９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０ ６８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９９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２ ９９０００００ ４６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３ 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４ ３３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１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５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６ ９１０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０ ８２０００００ ２５８０００００

  “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帕麦斯

顿最卑鄙的走卒“每日电讯”３９５所做的结论；同时，这家报纸还嘲

笑“条约中最精彩的一点”，即“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某一位

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

办的舞会呢。”但是，无论约翰牛怎样用这个玩笑来寻开心，可以

肯定地说，如果有谁将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

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

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８００英里。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

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

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

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

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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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自然，这种回顾对于约翰牛

来说是不愉快的。伦敦“泰晤士报”为此深深感到痛心，所以当

它刊登来自圣彼得堡的、过分渲染大不列颠占便宜的消息时，竟

将电报中有关俄国依照条约获得黑龙江流域那一部分故意删去

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５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５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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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

  农奴制问题目前任俄国似乎要发生一个严重的转折；这从沙

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采取这样一个非常措施，即在圣彼得堡召开

一次可说是全体贵族代表会议来讨论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可以最

清楚地看出来。农民事务总委员会３９６的工作已几乎完全失败，只不

过引起了各委员之间的激烈争吵，在这场争吵中，该委员会的主

席康斯坦丁大公是偏袒反对沙皇的旧俄罗斯派的。省贵族委员会

似乎大部分也是利用正式讨论解放农民的预备步骤的机会，一心

来阻挠这个措施。在俄国贵族中当然有一派人是主张废除农奴制

的，但是他们为数甚少，而且在一些最重大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

致。口头上反对奴役，但是只答应在使解放有名无实的条件下给

予解放，这种态度甚至在俄国自由派贵族中似乎也是很流行的。其

实，老农奴主对解放农民采取的这种公开的反抗或缺乏诚意的支

持，完全是很自然的。收入减少，地产跌价，他们作为围绕着中

央暴君旋转的许多小暴君所惯于享有的政治权利受到严重侵

犯，——这就是他们会预料到的、也是很难期望他们会乐于承受

的直接后果。在一些省份里，现在就已经不能用地产作抵押筹得

信用贷款了，因为谁也说不定地产是否不久就会贬值。俄国有很

大一部分地产是抵押在国家自己手中，那些地产的所有者提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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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问题：他们将如何履行对政府的义务呢？许多地主的地产有

私债的负担。许多地主是靠定居在城市里当商贩、手工业者和帮

工的农奴缴纳租赋过日子的。当然，这些收入会随着农奴制的废

除而消失。还有一些小贵族，他们拥有的农奴数目很有限，但是

拥有的土地还要少。如果每一个农奴都领到一块土地（一旦解放

必定如此），那末这些农奴的主人就会变成乞丐了。对于大地主说

来，按照他们的观点，解放农民几乎等于放弃权势地位。如果农

奴被解放，这些地主还能凭借什么去抵制皇帝的专横呢？此外，俄

国如此需要的并且取决于土地实际价值的赋税将从何而来呢？国

有农民又将如何处理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并且构成

了农奴制拥护者们借以藏身的许多坚固阵地。这是像各国人民的

历史一样古老的故事。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

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

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当到了需要进行改革的时候，起初

总是表现得热情洋溢；人们兴高采烈地互相祝贺彼此的善良愿望，

冠冕堂皇地大谈其对进步的普遍热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

一旦到了说话要用行动兑现的时候，有些人就害怕被他们召来的

鬼魂而向后退缩，而大多数人则表示决心捍卫自己实际的或想像

的利益了。欧洲一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压力下或由于战争的

关系才能废止农奴制。普鲁士政府只是在吃到拿破仑铁枷的苦头

以后才敢于考虑解放农民；然而即使那时它对这个问题也解决得

不彻底，以致不得不在１８４８年重新予以解决，并且，这个问题尽

管在形式上已有所改变，仍然有待于在未来的革命中予以彻底解

决。在奥地利，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合法政府，也不是统治阶级

的善良意志，而是１８４８年革命和匈牙利起义。在俄国，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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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和尼古拉并不是由于什么人道观念，而纯粹是为了国家的利

益，才企图用和平方法改变人民群众的状况３９７，但是他们两人都失

败了。必须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以后，尼古

拉背弃了他自己过去提出的解放农奴的计划，而变成了一个最顽

固的保守派。至于亚历山大二世，则是否要唤醒那些沉睡的力量，

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

战争，使俄国人民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的规模之大，

单凭这一件事实就可以想见了：在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这段时期，强迫

流通的纸币从３３３００万卢布增长到大约７００００万卢布，而这全部

增长的纸币数量实际上只是国家预先征收的赋税。亚历山大二世

只是仿效亚历山大一世在与拿破仑作战时的做法，用解放的诺言

鼓舞农民。再说，战争以丢脸的失败告终，至少在那些决不可能

通晓外交秘密的农奴看来是如此。以这种明显的失败和丢脸来开

始他的朝代，并且还公开违背在战时向农民所许的诺言，——这

种做法甚至对于沙皇说来也是太冒险了。

甚至尼古拉本人，不管是否发生东方战争，能否更久地拖延

这个问题，都是令人怀疑的事情。至于亚历山大二世，就无论如

何没有这种可能了；但是他曾认为（而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

向服从惯了的贵族不会违抗他的命令，如果让他们通过各种贵族

委员会在这出大戏中扮演一个角色，他们甚至还会引以为荣的。然

而这种估计落空了。另一方面，农民对沙皇打算给他们做的事情

甚至抱有过分夸大的想法，他们对于自己领主们迟疑不决的做法

已感到不能忍受。好几个省份里发生的纵火事件，就是意义很清

楚的危险信号。其次，大家知道，在大俄罗斯和过去属于波兰的

各省都发生了情景非常可怕的暴动，结果使贵族们从乡村移居到

９２６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



城市，在那里借着城墙和驻防军的保护，才能不怕愤怒的奴隶。在

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二世认为必须召开一次类似贵族会议的集

会。如果这次会议成为俄国历史上一个新的起点，那末结果会怎

样呢？如果贵族们一定要坚持以自己的政治解放作为在解放农奴

问题上向沙皇让步的先决条件，那末结局又将如何呢？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９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５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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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

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日于柏林

  德国作家豪弗在他的一篇故事里描写了一个喜欢说短道长、

专爱无事生非的小城镇，在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它那里最时髦的人

物、实际上在社交界占头把交椅的大红人，原来不过是一只化装的

猴子，因而大为惊愕，失去了它平素那种安然自得的心情①。现在，

普鲁士人民，或者说一部分普鲁士人民，大概正由于一种更不愉快

的发现而感到万分沉痛：他们竟被一个疯子统治了整整二十年至

少，人民已在暗自猜疑，忠实的普鲁士“臣民”被朝廷的一个大规模

骗局巧妙地愚弄了。这种疑窦的产生决不像约翰牛和他的那些滑

头编辑们断定的那样，是由于国王在对俄战争中所采取的做法。恰

恰相反，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愿参加这场可耻的屠杀，倒被公

认为是他可以引以自负的一次最清醒的政治行动。

如果一个人，不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也不论他多么平凡，忽

然被发觉完全不是人们原先所认为的那个样子，那末通常他周围

那些恼怒的和受骗的人们就必然要去翻查他的经历，搜出他的全

部陈年旧账，回想起他的一切反常的行径，把他过去所有荒唐古

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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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的举止一一连缀起来，最后，怀着病态的满足心情得出这样一

个结论，即他们早该看出这种情况才对。因此，人们现在记起来

了（这件事我也记得，可以证实），济克堡的莱茵精神病院的主治

医师雅科比博士突然于１８４８年５月被当时的内阁首相康普豪森

先生召到柏林，去给当时据说正患脑炎的国王治病。据新产生的

内阁的恭顺奴仆们在心腹人士中间私下传说，陛下的神经系统在

三月事件中，特别是由于人民要他站在那些因故意制造的误会而

被杀害的公民的遗体面前，迫使他向这些血迹斑斑、尚未冷却的

尸体脱帽赔罪３９８，而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没有疑问，弗里德里希－

威廉的健康后来复原了，但是不能因此肯定他不会像乔治三世那

样周期性地复发旧病。不过由于大家都知道他时常沉湎于那种曾

使忒拜的一位著名天神的女巫们大发酒疯的纵性狂欲３９９，对于他

偶然做出的一些奇怪举动也就不大理会了。

然而，１８５５年１０月，当他为了给准备在科伦附近修建的莱茵

河的新桥主持奠基典礼而来到莱茵普鲁士的时候，关于他就有许

多奇怪的传闻。他脸皮皱缩，两腿无力，挺着大肚子，一副神色

焦躁不安的样子，就像是他自己的亡魂。在他致词的时候，断断

续续，结结巴巴，时而前言不接后语，简直是狼狈不堪；而王后

紧随在他身边，焦灼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一反往常的习惯，

不接见任何人，不和任何人谈话，没有王后陪伴他哪儿也不去，王

后已经和他寸步不离。在他回到柏林以后，时常传出一些奇怪的。

ｏｎｄｉｔｓ〔传言〕，说他在突然发狂的时候，竟动手打了他的大臣，就

连曼托伊费尔也难幸免。为了安定人心，只说国王得了水肿病。后

来，越来越多地传出他在自己的桑苏西花园里不幸出事的消息，他

时而碰到树上撞伤了眼睛，时而碰在石头上磕伤了腿；而在１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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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开始到处有人暗中传说他时常有疯癫病发作。特别是说他

把自己想像成一名士官，还需要通过普鲁士军曹所说的

Ｕｂｕｎｇｓｍａｒｓｃｈｅ〔机械操练〕。因此他通常独自在他的桑苏西和沙

洛顿堡两处花园里练习跑步，这也就造成了不妙的后果。

现在人们正费尽心思把十年来发生的诸如此类的往事联系起

来。请问，既然现在才证实，至少最近十八个月以来，弗里德里

希－威廉四世尽管有精神病，但仍被留在王位上，既然现在由于

王族成员之间发生了争吵，王后和大臣们假借国王名义玩弄的鬼

把戏才公开暴露出来，那末，在整个那段时期里为什么不可能让

一个疯子当国王来愚弄普鲁士人民呢？因脑软化而引起疯癫的病

人，一般说来直到死以前都常会有神志清醒的时期。普鲁士国王

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的疯癫症的这种特点，为布置骗局提供了有

利的机会。

王后经常守着她的丈夫，抓住他的每一个神志清醒的时期，让

他出现在人民面前，或者让他在公共场合露面，教他演习他应该

扮演的角色。有时她却大大失算。例如，大家都记得，葡萄牙女

王曾在柏林举行婚礼，国王本来说好要作为ｐｅｒｐｒｏｃｕｒａ①公开出

席在教堂举行的结婚典礼。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大臣、侍从武官、

廷臣、外国使节和新娘本人都在等候国王，突然之间，他神经错

乱，以为自己就是新郎，王后拚命设法制止也没有用。他说自己

命运多舛，居然在第一个妻子还活着的时候再度结婚，又说他

（作为新郎）穿着军服出现很不相称，这些不伦不类的话使那些让

他抛头露面的人毫无办法，只好停演这场已经宣布开幕的好戏。

３３６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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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王后做事的大胆。在波茨坦还流传

着一个古老的习俗，按照这个习俗，渔民一年一度要用鱼向国王

缴纳一次古老的封建贡赋。王后想借此机会向这些来自老百姓的

人证明，当时盛传的有关国王的精神状况的流言蜚语是假的，她

竟决定邀请几个为首的渔民出席由国王亲自主持的鱼宴。的确，这

次鱼宴进行得很顺利，国王喃喃地讲了几句事先背熟的话，面带

笑容，举止相当得体。王后深恐好景不常，急于示意客人退席，可

是国王这时却蓦然站了起来，大声要求把他放入煎锅。阿拉伯人

关于人变鱼的故事①由他变成了现实。恰恰是由于王后迫于需要

而大胆采取的这种鲁莽行动，这场喜剧遭到了失败。

不言而喻，没有一个革命家能想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贬低皇

家的尊严。王后是巴伐利亚的一位公主，是臭名昭彰的奥地利的

索菲娅（弗兰茨－豹瑟夫之母）的同胞姊妹，在各阶层人士中从

来也没有想到柏林宫廷奸党的首领就是王后本人。１８４８年以前，

人们都称她为“慈祥的国母”（ｄｉｅｍｉｌｄｅＬａｎｄｅｓｍｕｔｔｅｒ），以为她

对国家事务完全没有影响，而且由于秉性的缘故根本不过问政治。

有人因为听说她暗中信奉天主教而感到不满，还有人因为她是国

王按照她的意思而创立的神秘的天鹅骑士团４００的首领而咒骂过

她，民众对她不满的表现仅此而已。当人民在柏林取得胜利以后，

国王曾请求人民看在“慈祥的国母”面上宽容他，而这一请求打

动了他的听众。可是在反革命得势之后，人民对奥地利的索菲娅

的这位同胞姊妹就逐渐改变了看法。胜利了的人民曾看在这个人

的面上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而现在这个人却完全不理那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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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势的反革命的魔掌夺去了儿子和兄弟的母亲和姊妹们。这个

“慈祥的国母”显然曾赞同这种暴君式的怪僻行为——把几个不幸

的自卫团员（Ｌａｎｄｗｅｈｒｌｅｕｔｅ）在１８５０年国王生日的那一天，即在

他们所犯的保卫人民权利的罪行似乎已被人遗忘的时候，在萨尔

鲁伊处决，而同时她又满怀悲天悯人的虔诚在那些由于袭击手无

寸铁的柏林市民而被击毙的士兵墓前慎重其事地表示吊唁，并且

还做出一些类似的反动气焰嚣张的活动。她同普鲁士亲王夫人的

激烈争吵不久也成了公众议论的话题，不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既

然她没有子女，对国王的法定继承人的目空一切的妻子就会怀恨

在心。这个题目我准备以后再谈。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６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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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４０１

  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曾指出①俄国近年来在东亚细亚，即在太

平洋西岸有着极顺利的进展。今天，我们要请读者注意这同一个

大国在另一方面，即在中亚细亚的同样顺利的进展。

关于两个亚洲大国俄国和英国可能在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

某处发生冲突的问题，关于哥萨克和西帕依在奥克苏斯河两岸发

生冲突的问题，自从１８３９年英国和俄国同时出兵中亚细亚４０２以

来，常常被人们谈论着。这两国军队的第一次远征由于当地恶劣

的自然条件和气候而遭到的失败，有一个时期使人们对议论不感

兴趣。英国曾以成功的然而一无所得的进军喀布尔来弥补自己的

失败。俄国似乎是默默地忍受了自己的耻辱，可是我们就会看到，

它丝毫也没有想到要放弃自己的计划，而且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

目的。当最近一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俄国有可能进攻印度的问题，

又重新提出来了；但是那时大家几乎一点也不知道俄国的先遣部

队已推进到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在哪一个方向进行侦察。印度报纸

偶尔登载一些关于俄国在中亚细亚的征服地的报道，但是人们没

有注意它们。最后，在１８５６年英国—波斯战争时期，整个问题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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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引起了讨论。

但是近来中亚细亚的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在急速地

变化着①。当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在自己的地图上标出莫斯科作为向印

度进军的作战基地时，他只是步彼得大帝的后尘而已。还在１７１７

年，这位深谋远虑的、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

７３６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

① 在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４日“自由新闻”刊载的原文中，文章从开头到“当１８１２

年”这几个字之前是这样的：“兹附上从我所作的关于俄国近来在中亚细亚的

进展的札记中摘录的几段文字。可能，这些材料有一部分对你们是新鲜的，因

为据我所知，在圣彼得堡用俄文公布的、作为这些材料的主要来源的俄国官

方文件，还没有来到英国。

只要注意一下年月日，就会发现帕麦斯顿勋爵的行动与俄国对中亚细亚

的侵略之间的联系。例如：１８３９年俄军向希瓦推进，尽管他们遭到军事上的

失败；１８５４年俄国在希瓦最后固定下来，虽然它只作了简单的军事示威，也

没有发出一枪一炮；１８５６年俄军匆匆通过吉尔吉斯草原向土尔克斯坦东南部

进军，恰巧这时，在印度发生了起义。在俄国官方文件中，只提到已经发生

的事实（ｆａｉｔｓｅｃｃｏｍｐｌｉｓ）；当然，事件的内幕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了，而在

整个这出戏里只不过充当点缀品的武装力量，却被描绘成主要的登场人物。

因为你们已很熟悉这个问题在外交上的全部经过，我在所摘录的文字里就只

限于按俄国自己的说法来叙述事实。我仅就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从军事观

点来看对印度有什么意义，补充了几点看法。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亚历山大二世公布了关于俄国入侵北亚

细亚和中亚细亚的文件，而尼古拉是一直用心良苦地不肯把这些文件公布于

世的。一般来讲，关于亚历山大可以这样说，他做到了他父亲没有做到的事

情，也就是说，让欧洲知道俄国的秘密的‘亚洲’计划，从而使欧洲成为他

在制定这些计划时的公开同谋者。其次，这些文件实质上只有学问渊博的德

国人才能看懂，因为他们珍视亚历山大对发展地理科学的宽容态度。再者，克

里木战争以后，老莫斯科派由于俄国丧失了它的威信而愚顽不化地一再表示

不满。对于这一点，亚历山大就以公布文件来答复他们，从文件中不仅可以

看出俄国最近一年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就，而且公布文件这件事本身就是

一种挑战，就是对‘威信’的坚决肯定；这是尼古拉从来下不了决心去做的

事。”

接下去那一部分文章的标题是：“俄国文件概述”。——编者注



就曾派军队远征希瓦，当然，那次远征是失败了。此后，俄国在

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去破坏土尔克斯坦草原上的安宁，不过这时伏

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地区内却移去了许多哥萨克人，沿乌拉

尔河建立了哥萨克军屯。但在乌拉尔河彼岸，俄国对吉尔吉斯人

的三个汗国或部落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名义上，到１８３３年瓦西里

·彼罗夫斯基将军被派往奥连堡担任总督以前，俄国的商队总是

遭到吉尔吉斯人和希瓦人的抢劫。彼罗夫斯基发现，由于这些游

牧民族的袭击，俄国同亚细亚内地和南部各地区的贸易往来完全

被切断了，因为甚至近几年来护送商队的武装护卫队也不能保护

商队。彼罗夫斯基为了结束这种状态，首先组织了流动纵队来对

付吉尔吉斯人，接着很快就在他们的地域上布置了哥萨克兵哨。他

用这种办法在几年内使吉尔吉斯人屈服于俄国的实际控制和统

治之下，然后便着手实现彼得大帝很久以前制定的征讨希瓦的计

划。

彼罗夫斯基得到俄皇的许可后，组织了一支军队，人数大约

相当于一个步兵师（８０００人），并附有许多半正规的哥萨克骑兵和

非正规的巴什基里亚骑兵和吉尔吉斯骑兵的队伍。征集了１５０００

头骆驼在荒漠的草原上往来运输给养。由于缺水的缘故，没有可

能在夏季进行远征。因此，彼罗夫斯基选定在冬季作战，并在１８３９

年１１月由奥连堡出动。结果如何大家都已知道。暴风雪和严寒摧

毁了他的军队，冻死了他的骆驼和马匹，使他损失惨重，不得不

撤退。虽然如此，这次进军的公开目的还是达到了：当英国还一

直不能替在布哈拉被杀的使节斯托达特和康诺利复仇的时候，希

瓦可汗释放了全体俄国俘虏，并派使节到圣彼得堡去求和。

这时彼罗夫斯基着手开辟一条取道吉尔吉斯草原的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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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科学考察团和工程勘察队就已开始进行工作，

他们在军队的保护下考察了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和咸海以北

的整个区域。对于土壤的特性、修筑道路的最好线路以及开凿大

水井的最适宜的地点，都作了调查。他们把这些水井钻凿或者挖

掘在彼此相隔不远的距离内，在水井四周筑起足以抵御游牧部落

任何袭击的坚固工事，在工事里面留有相当宽阔的地方用以贮藏

大量的粮食。奥克苏斯河上的卡腊布拉克和伊尔吉兹河上的伊尔

吉兹，成了保卫吉尔吉斯草原南部的中心据点；在这两个地方和

乌拉尔河沿岸各城市之间，道路两旁都修筑了小型堡垒，在每相

距１０英里或１２英里①的地方开凿了水井。

在１８４７年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在锡尔河上离河口约４５英

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取名阿腊耳斯克。里面可以

容纳一个营以上的守备部队。阿腊耳斯克马上就成为分布在锡尔

河下游以及与该河邻接的咸海沿岸的广阔的俄国农业移垦区的中

心，这时，俄国便正式占有了咸海和锡尔河三角洲以北的全部地

区。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咸海第一次受到详细的勘察；发现了

一群新的岛屿，它们立刻就被划作不久就要着手建造的咸海汽船

队的主要停泊处。在对着锡尔河河口的一个岛上建立了另一座堡

垒，同时奥连堡和咸海之间的交通线也得到进一步加固并修竣完

工。

１８４２年卸去奥连堡总督职务的彼罗夫斯基，现在又重新回到

自己的岗位上，并于１８５３年春天率领大军向阿腊耳斯克推进。军

队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就穿过了沙漠，然后沿锡尔河向上游

９３６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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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当时还有浅水汽船沿河伴行。俄军来到离河口约４５０英里、

隶属于浩罕可汗的阿克麦吉特要塞时，便把它一举攻了下来，并

立刻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要塞，而且做得非常成功，以致同年１２月

浩罕军队在进攻这个要塞时遭到了惨败。

１８５４年，当欧洲的注意力投向多瑙河和克里木的战事时，彼

罗夫斯基率领了１７０００人的军队，从锡尔河上新建立的作战基地

向希瓦推进。但是希瓦可汗没有坐等他到达奥克苏斯河就派使者

前往俄国军营，双方签订了条约，按照条约，希瓦可汗承认俄国

的最高权力，将宣战权和媾和权让给俄国，把统治本国臣民的无

限权力移交给俄国，俄国永远有权确定商队的线路，规定捐税和

关税，调整希瓦全境的贸易。在希瓦驻有俄国领事，他作为俄国

政府的代表，也负责全权裁决希瓦的一切政治事务。

随着希瓦的归顺，关于征服土尔克斯坦的问题实质上已经解

决；也许现在这个问题在事实上也已经解决了。浩罕可汗和布哈

拉可汗也曾派使节到圣彼得堡；俄国同他们签订的条约虽然没有

公布，但是条约的内容可想而知。这些小国家唯一的力量就在于

它们难以被人攻破，可是目前，至少对俄国来说，这一点已经不

成问题了，所以不论俄国愿意让这些小国家有多大程度的独立，这

种独立终究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因为只要从希瓦或阿克麦吉特派

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到比较富饶的上土尔克斯坦盆地去，就完全可

以镇压任何反抗的企图和横扫全境。应当说，俄国在１８５４年以后

并没有对这些地区置之不理，尽管它行动十分诡密；而既然它在

最近二十五年来在土尔克斯坦迅速地、悄悄地和连续不断地获得

了成就，就很有把握可以预料，它的国旗不久将在兴都库什山和

博洛尔塔格山的山隘上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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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征服地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由于它们而

为进攻印度建立了作战基地的核心；的确，自从俄军这样深入中亚

细亚以后，从北方进攻印度的计划，已经不再是模糊不定的意图，

而是具有相当明确的轮廓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同温带地区为一片

宽阔的、从波斯湾沿岸径直穿过整个大陆而通向黑龙江发源地的

沙漠地带分隔开来。这个沙漠地带——姑且不说黑龙江沿岸地区

——直到最近为止，军队几乎不能通行；唯一可以设想的穿越这个

地带的道路，是由里海的阿斯特拉巴德取道赫拉特到喀布尔，再往

印度河这样一条道路。但是现在俄军驻在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

和奥克苏斯河（阿姆河）下游，而且有了供给军队用水和粮食的军

用道路和堡垒以后，中亚细亚沙漠就不再是军事上的障碍了。俄国

本来只有一条未修好的、由阿斯特拉巴德经由赫拉特通往印度河

的道路，而现在有三条不同的道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准备好供

行军之用。首先是一条穿越赫拉特的老路，在目前局势下这条路不

可能再对俄国封锁起来；其次，是从希瓦到巴耳赫的奥克苏斯谷

地；第三是从阿克麦吉特到霍德仁特的锡尔河谷地，从这里军队可

以通过水源充足和人烟稠密的地区到撒马尔汗和巴耳赫。赫拉特、

撒马尔汗和巴耳赫可以成为攻打印度的一个极好的作战基地。巴

耳赫距离英印帝国的西北前哨白沙瓦总共才５００英里。撒马尔汗

和巴耳赫都隶属于布哈拉可汗，布哈拉可汗现在已经完全依靠俄

国；要是阿斯特拉巴德（它不是已经被俄国人占领，就是随时可能

被他们占领）和巴耳赫将来落在俄国手中，只要俄国决心攻占赫拉

特，赫拉特就保不住。一旦这样的作战基地实际上为俄国所占有，

英国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印度帝国而斗争了。从巴耳赫到喀布尔，不

见得比从喀布尔到白沙瓦更远一些，仅仅这一件事实就已经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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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和印度之间的中立地带现在是多么狭窄。

十分清楚，如果俄国人的进展继续保持着最近二十五年内所

采取的那种速度、那种精力和始终不渝的精神，那末再过十年或十

五年，俄国人就将直叩印度的大门了。他们只要穿过吉尔吉斯草

原，就进入土尔克斯坦东南方那些耕种较好和肥沃富饶的地区，在

征服这些地区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这些地区可以在许多年

内毫不费力地维持一支拥有５万或６万人，完全足够向任何地方，

直至印度河进军的军队。像这样一支军队在十年内就可以征服全

境、成立警卫队保护修筑道路和保护俄国国家农民垦殖广阔的土

地（就像目前在咸海所做的一样）、使周围的国家慑服、准备同印度

作战时所需要的作战基地和交通线。是否会在什么时候进行这种

进军，那要取决于目前只能作为渺茫推测对象的政治条件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８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３日“纽

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７１号，经马克思

补充后又载于“自由新闻”第６卷

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４日第２３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２４６ 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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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如果我们的推测正确无误，那末‘哥萨克同西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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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发生在奥克苏斯河沿岸，而是发生在喀布尔河和印度河沿岸。”——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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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

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２日于柏林

  国王已在今天离开柏林，ｅｎｒｏｕｔｅ〔启程〕赴提罗耳和意大利。

在波茨坦火车站等候给他送行的沉默的人群中，有很多人曾在

１８４０年参加了他的加冕典礼，并且后来在他的第一篇公开的蛊惑

性演说中听到过他郑重其事地宣称，他决不允许一张“高卢纸片在

他和他的人民之间作梗”①。不幸，这同一个人后来不但宣誓要忠

于这张“高卢纸片”——为成文的宪章或宪法起了好一个浪漫的名

称！——而且自己还当上了普鲁士宪法的教父，甚至在某种意义

上正是由于这张捣乱的“纸片”而被赶下了宝座。读者想必会看出

国王给普鲁士亲王的诏书和普鲁士亲王给内阁的诏书之间存在着

的矛盾。国王在他的诏书中说：

“鉴于我目前仍不能亲理国政，特敦请殿下在暂时、临时等等意义上，作

为摄政王代表我行使国王权力，务期竭尽全部德才，仅对上帝负责。”

亲王在他的相应的诏书中称：

“遵照国王的要求并根据宪法第五十六条，本人作为王位的男性直接继

承者承负国家摄政之责，并依照宪法第五十六条，召集王国议会两院会议。”

请看，国王在诏书中表现出他是一个有自主力的人，而且他

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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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愿暂时引退的。可是，亲王却同时抬出“国王的要求”和

“宪法第五十六条”，而宪法第五十六条是以国王患精神病或被俘，

以致不能亲自任命摄政人选为前提的。再者，国王在他的诏书中

要求摄政王在行使他的权力时“仅对上帝负责”，可是这位亲王抬

出了宪法，把全部责任都推给现任内阁。根据摄政王引据的条款，

“王位直接继承者”应立即召集两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有无必

要实行摄政”。为了剥夺议会的上述权力，要强调国王是自愿引退

的，可是为了不致完全依赖于国王的任性，又抬出了宪法。可见，

摄政王提出的论点是有漏洞的，因为他所依据的是两种彼此不相

容的权利。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

“自他〈摄政王〉宣誓〈对联合议会宣誓〉效忠宪法之日起，现任内阁应

对政府的全部行动负责。”

这同“仅对上帝负责”怎么相符呢？承认国王的诏书只是一

个借口，因为同时还召集了议会；而召集议会，也是一个借口，因

为“有无必要”实行摄政的问题不能由议会做出决定。曾在１８５０

年拒绝向宪法宣誓的普鲁士亲王，为形势所迫，处于尴尬境地：他

不仅得承认宪法，而且还得诉诸宪法。不要忘记，从１８４８年秋天

到１８５０年初，专制派，特别是在军队里，曾蓄意有时甚至公开宣

布要以头脑清醒的亲王来代替优柔寡断的国王，这位亲王至少没

有由于头脑特别圆滑而使他的一定的意志力受到压抑，此外，由

于他在三月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他的逃亡英国、人民群众对他的

痛恨，以及他在巴登战役中所立的功劳４０３，他似乎是完全能在普鲁

士主持一个强有力政府的人，就像弗兰茨－约瑟夫、奥当斯之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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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亨索伦领土的南面和西面的邻邦里一样。亲王的确从来没有

改变过他的原则。不过，他，尤其是他的夫人（歌德的学生，一个有

文化修养、虚荣心强和目空一切的人）从王后及其宫廷奸党方面遭

到的蔑视，不能不使他产生多少有点对立的情绪。国王的病症使他

只能是要末让王后秉政，要末自己承认宪法。况且，这个人所抱有

的那种在１８５０年曾成为他的思想负担的顾虑现在已经消除。那

时，他不过是普鲁士军队的最高长官，这支军队只效忠于国王，并

不效忠于宪法。如果他在１８５０年对宪法宣誓，那他就会使自己所

统率的军队受到约束。按照现在的情况，他是可以宣誓的；但是，如

果他愿意，他只要辞退职务，就能够让他的儿子倚仗军队的力量来

推翻宪法。如果还需要其他佐证的话，那末，他哥哥在最近八年统

治时期的例子正好充分证明，宪法对国王的无上权力只是一种纸

上的约束，可是同时，从财政观点来看，宪法简直变成了天赐财源。

请回想一下，在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４８年这段时期内，国王在财政上遇到

多少困难：打算通过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
４０４
借款，结果落空；向路特希尔德

家族借贷几百万美元竟遭到悍然拒绝；１８４７年的小额借款也被联

合议会否决；国库完全空虚。而另一方面，可以把这些同１８５０年即

宪法诞生的第一年在财政方面出现的顺利情况比较一下，当时有

７０００万赤字的三个预算，转眼之间就由两院弥补上了。的确，谁要

是不抓住这样一棵摇钱树，他准是一个大傻瓜！就人民而论，普鲁

士宪法只是给官僚制度的传统力量增添了贵族的政治影响，而对

于王权来说则相反，由于这部宪法，它已经能够举借一笔国债，并

且把年度预算增加一倍以上。

这部宪法的历史本身是近代史上最异乎寻常的篇章之一。起

初，在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０日，康普豪森内阁草拟了一个宪法纲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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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普鲁士国民议会。这个组织的主要工作是修改政府提出的草案。

正当国民议会忙于这项工作的时候，它就被波美拉尼亚的刺刀驱

散了。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国王恩赐了一部御制宪法，然而这不过

是鉴于时代还带有相当革命的色彩而被拿来搪债的临时票据。为

了审查这部宪法，召开了两院会议，而两院所做的这项工作正好

是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进行的。这两院很像是普鲁士式的路易

十八的ｃｈａｍｂｒｅｉｎｔｒｏｕｖａｂｌｅ
４０５
。可是国王还是犹豫不决。这张“纸

片”，虽然有着甜言蜜语，浸透着忠诚的气息，刻着中世纪的图案

花纹，仍然不合国王的口味。国王用尽种种办法使那些宪法兜售

者泄气，而后者却下定决心，不惜蒙受任何屈辱，不怕做出任何

让步，要弄出一部不问内容只求名义的宪法，哪怕卑躬屈膝也要

达到目的。实际上，国王像连珠炮似地发出的左一篇右一篇的咨

文所勾销的，不是负责审查宪法的两院制定的决议，因为两院只

是保持着一种被动的态度，相反地，它所勾销的是国王的大臣们

以国王本人的名义陆续提出的建议。今天，他们提出一个条款，过

两天，当这个条款在两院被通过以后，又发现其中有不足的地方，

于是国王宣布对它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一定要〕加以修改。最后，国王

觉得这套把戏玩腻了，便在１８５０年１月７日的咨文中决定采取一

个最后的和彻底的步骤，试图迫使他的忠实臣民绝望地放弃他们

对宪法的热望。他在一篇专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发出的咨文中

提出了一连串修正案，他以为，这些修正案大概就连两院也无法

消受。然而两院居然把它们囫囵吞下去了，而且做得那么爽快。这

样一来，就只好作罢，颁布宪法。国王的誓词使人感觉出这部宪

法是用怎样滑稽可笑的方法炮制出来的。国王在他“认为有可能

借助宪法进行统治”的条件下接受了宪法，而两院把这个含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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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声明当成了誓言和全数的兑现，广大人民群众则对这项交易

采取了完全冷漠的态度。

这就是这部宪法的历史。关于它的内容，我想在另一篇通讯①

中扼要地向读者介绍一下，因为凑巧碰在一起的情况现在已经使

这“一纸空文”至少在表面上成了那些互相倾轧的政党的行动基

地，而这些政党，在普鲁士也像在别处一样，注定要掀起那迟早

必将登上舞台的普遍运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６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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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普鲁士的摄政

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于柏林

  经过一场严重斗争以后，普鲁士的宫廷事变终于成为ｆａｉｔａｃ

ｃｏｍｐｌｉ〔既成事实〕。普鲁士亲王从国王的普普通通的代理人和代

表一变而成为一国的摄政王。甚至从这出王朝戏的最后一幕中也

可以看出，王后和宫廷奸党是多么不甘心让出自己的权位。他们

的公开代表人物内务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先生，拒绝在国王将王

权让给自己兄弟的法令上签字；他提出辞职，而由冯·弗洛特韦

尔先生继任。另一方面，国王的让位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像法

令中所说的，“只是暂时的，到我本人重新有能力履行国王职责时

为止”，而且保留“亲自处理与我本人有关的王室事务的权力”。前

面一条使摄政王的权力具有临时性质，后面一条是让王后继续把

持王室的钱财出入。这种有条件的让位表明宫廷奸党虽然被迫让

出了这个重要阵地，但仍然立意不就此作罢。的确，谁都知道，上

星期国王得了中风病以后，他的私人医生们已宣布，即使在最好

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保证他哪怕再多活一年了。他们的这一宣

布，对于冯·曼托伊费尔先生下决心倒向另一边和打起普鲁士亲

王的旗号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曼托伊费尔有一点粗浅的近代历史

知识，他懂得马扎里尼的权势比路易十三的寿命长。他知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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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沃虽然由于充当了名为“国王之友”的宫廷奸党的盲目工具，并

且按照王后和约克公爵的指示办事，而大大得罪了王太子，然而，

任凭辉格党的钻营家们怎样巧施诡计，屡发不祥之兆，他还是讨

得了摄政王（后来的乔治四世）的欢心，保住了他的官职。正是

由于曼托伊费尔的这种倒戈行为，才迫使宫廷奸党以及在幕后支

持它的容克们退却。如果不是这样，普鲁士亲王就只能选择一条

出路：或者仅仅满足于挂起一块王权招牌，或者呼吁人民群众予

以干涉，后者无论同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或他自己的原则都是不

相容的。曼托伊费尔的见风转舵使他摆脱了这个左右为难的烦恼

处境。他对这个变节分子是否感恩，有待来日证明。不过，曼托

伊费尔这个名字是同三月革命的失败密切联系着的，他是普鲁士

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的主要策划人，因而他的内阁看来也是对人

民群众的“篡夺行为”的活生生的持续抗议；单单这一点事实，就

很可能使亲王不跟这位《ＭａｎｎｄｅｒｒｅｔｔｅｎｄｅｎＴａｔ》〔“救命恩人”〕

毅然决然地决裂，尽管亲王同他有个人嫌隙。

亲王和国王之间的对照带有霍亨索伦王朝的家传特征。在一

个多多少少有些骄奢淫逸、多多少少迷恋于拜占庭式的神学观念、

多多少少卖弄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小丑式的人物之后，跟着来的

总是一个集军曹、官僚、教师于一身的板面孔的人物。弗里德里

希一世和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二

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之间的对照是这样，弗里德里希－威

廉四世的无伤大雅的奇怪行径和现任摄政王的冷静平庸之间的对

照也是这样。

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而且英国报刊也在大事传播这种看法

——这位摄政王的上台会立刻在普鲁士的外交政策上引起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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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普鲁士摆脱俄国的控制而更向英国靠拢。很可能摄政王本人也

抱有这种想法。他当然从来也没有忘记，尼古拉曾在华沙会议上

对身为普鲁士全权代表和王室近亲的勃兰登堡伯爵横加侮辱，以

致逼得伯爵自杀４０６。与此同时，尼古拉曾强迫——而且是非常无礼

地强迫——普鲁士屈从奥地利的要求，同意让奥地利军队开往汉

堡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并且乖乖地在整个欧洲面前蒙羞受

辱，这就使他对上述的人身侮辱更是痛定思痛。不久，当英国公

布了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的秘密函件时，这位绝非宽宏大量的亲王

再一次为那位已故皇帝的有意的轻蔑态度所震惊：这位皇帝在估

计一旦瓜分土耳其帝国，欧洲各大国可能采取什么态度时，对普

鲁士竟不屑一提。如众所周知，在布拉格举行的一次会见中，普

鲁士亲王在起初采取了一些气势汹汹的步骤以后，对他这位莫斯

科姻兄的专横傲慢报之以执拗的沉默。在对俄战争期间，宫廷奸

党怀疑亲王倒向西方联盟国家，因而对他的私人活动进行周密的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监视〕和刺探，这是偶然在波茨坦的一件轰动一时

的诉讼案中揭露出来的。而亲王则查明了，宫廷奸党的头子们和

国王的宠臣冯·格尔拉赫将军、枢密官尼布尔（一位大历史学家

的儿子）是彼得堡政府的直接代理人，他们经常向彼得堡政府详

细报告内阁中发生的一切情况，并从它那里接受任务，其中甚至

有像王国各地ｃｏｒｐｓｄ’ａｒｍéｅ〔军团〕的部署情况这种问题。随着

尼古拉皇帝的逝世，私人冤仇的起因消失了。再说，看不出亚历

山大二世会像尼古拉那样在他舅父心中引起畏惧的情绪（尼古拉

在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长女结婚以后是很懂得怎样使霍亨

索伦王朝产生这种畏惧情绪的）。也很可能同英国新建立的亲戚关

系会对摄政王的外交政策的倾向有一些影响。但是实际上，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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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决定于亲王个人的好恶，而是决定于他的国家的地位。如

果普鲁士不过是德意志国家之一，那问题的解决倒很简单；可是，

普鲁士不仅仅是奥地利（而奥地利又与俄国为敌）的竞争者，而

且普鲁士王国的大政方针是依靠俄国的援助来霸占全德。正是由

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同俄国结成联盟，普鲁士才得以从瑞典

夺走波美拉尼亚。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同叶卡特林娜缔结联盟，

弗里德里希大帝才能够把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据为己有，才能够得

到波兰自古就有的领土；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如法炮制，收到了同样的效果。正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的

庇护下，普鲁士才得到了莱茵河流域各省，同时得以用损害萨克

森的手段实行扩张。而一旦法国人进犯，普鲁士所必须依靠的又

是俄国。所以，普鲁士国家的地位到底能不能使它的统治者摆脱

俄国的控制，公众在这个问题以及国内政策问题上的期望是否不

致于落空，是很值得怀疑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６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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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普 鲁 士 状 况

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６日于柏林

  如果说一般人对普鲁士宪法一无所知或知道得极少，那末他

们至少可以拿这样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实来自慰：连普鲁士人民自

己也同样茫然无知。就在这个时候，柏林、布勒斯劳、科尼斯堡、科

伦以及自由派的所有其他大小城市的选举委员会，都在忙于翻查

普鲁士宪章的发黄了的篇页，看看从这个神秘的武库中能找出什

么适用于目前情况的合法的进攻武器或防御武器。在最近十年间，

即当这个宪章要人家把它看做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看做最终的

结果，看做最后的决定的时候，大多数普鲁士人对它的态度非常冷

淡，对它并不比对摩拏法典４０７更感兴趣，但是，当一发现这个官方

的废物由于时势关系而变成一把双刃利剑的时候，看来谁都急切

地想认识一下这个“无名宝物”了。另一方面，官方感到非常恼火，

唯恐知识之果在这一次也和在太古时代一样，竟是罪恶之果，并且

对那突然席卷了普鲁士人民的宪法狂热，投以阴郁的、而且我不能

不说是完全有根据的怀疑目光。恰好现在普鲁士亲王在考虑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政变〕可能是他不久将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了。如果选举委

员会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在选出的议院中，由１８４８年国民

议会时代的自由派，即由瓦尔德克、雅科比、洛贝尔图斯、翁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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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希曼之类的人物构成多数，普鲁士亲王恐怕就不得不在那个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间王权似乎获胜的战场上再来一次决战。正在重新

觉醒的人民大众，只要吐口气、哼一下、喊一声，都足以使他不知所

措。如果他真的像自己手下的一部分宫廷奸党建议的那样，去组织

一个俾斯麦－申豪森内阁，从而公然向革命挑战，粗暴地连根扼杀

人们似乎因他执政而产生的些微希望，那末，选出的议院按照宪法

第五十六条和他自己的诏书，就可以将他摄政的“有无必要”问题

提出讨论。这样，在他的统治一开始时，就会对他的执政权是合法

的还是篡夺的问题进行激烈而危险的辩论。另一方面，他哪怕是暂

时地允许运动扩展开来，让它自由地采取明显的形式，那末他的困

难就会更加严重，因为旧的保皇党会翻转来攻击他，说他又启开了

革命的闸门；保皇党人认为，只要让他们在患疯病的老国王的旗帜

下进行统治，他们凭着自己独有的经世治国之才，是能够把革命的

闸门堵住的。君主国的历史表明，在社会革命的时代，对于一个坚

决而果断的，但同时又粗暴而守旧的人说来，最危险不过的是做一

个动摇、软弱而又不讲信义的统治者的继承人。同弗里德里希－威

廉极其相似的詹姆斯一世，经受了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大风

浪，而詹姆斯二世由于抱有那种甚至一度助长查理二世的奇特威

望的关于神授王权的幻想，而遭到了没没无闻的流放。也许，威廉

亲王正是由于本能地预感到他会遇到这类困难，才执拗地反对那

位在１８４７年等级联合省议会的开幕式上曾口出狂言的国王颁布

宪章。国王那时曾经说道：

“我觉得有必要郑重声明，任何人世间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使我把

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天然的、牢固的关系变成条约的、宪法的关系；我永远也

不允许在上帝和我的国家之间插进来一张写满字的纸片，或者说，插进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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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用自己的条文来实行统治并且要用它们来代替过去的神圣信仰的第二

天神。”

我在前一篇通讯①里已经说过，作为目前这部宪法的基础的，

是那由康普豪森内阁起草并经１８４８年的革命的国民议会加工过

的宪法草案，但是在它成为目前这部宪法的基础之前，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

已经毁掉了它原来的样本，并且把它复制成钦定宪章这种歪曲形

式；钦定宪章又由为审查它而召集的两院大删大改了一番，最后

国王发出的无数敕令对这个业经修订过的宪章进行了修改。整个

这一无休无止的过程，就是为了要把这块七拼八凑的东西所具备

的那些令人想起它的革命渊源的特点彻底抹掉。然而这个目的并

没有完全达到，因为所有现成的宪章都必须或多或少仿照法国的

样式，不论你如何摆弄它们，也不能使它们取得任何鲜明的独创

性。所以，如果粗略地读一读１８５０年一月宪法的第二篇，即论述

“普鲁士人的权利”、论述这些普鲁士的所谓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

〔人权〕的那部分，那末乍看起来它那里的条文是相当动听的：

“一切普鲁士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保障个人自由。私人住宅不容侵

犯。任何人应受的合法审判都不得予以剥夺。处刑除由司法官员按合法执行

职务的程序进行外，不得用作威胁的手段。财产不容侵犯。褫夺公权和没收

财产被排除于现行法律之外。除非涉及兵役问题，国家对迁徙自由不得侵犯。

宗教信仰的自由、组织宗教社团和无论在私宅或教堂共同做礼拜的自由，均

予以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享有不依赖于宗教信仰。准许只按照民法

履行结婚手续。科学和科学学说享有自由。开办国民学校以使青年教育有充

分的保证。任何人都有教学和办学校的权利。国民学校的财务由各地基层单

位负责管理。初等国民学校实行免费教育。每一个普鲁士人都有权利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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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和印刷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行使此项权利有关的犯罪案件由

普通法庭审理。一切普鲁士人都有权利举行集会，但只限于室内并且不得携

带武器。他们有权利组织宗旨不与法律相抵触的社团和俱乐部。一切普鲁士

人都有请愿的权利。通信秘密不受侵犯。一切普鲁士人都必须服兵役。武装

力量只能用于法律规定的特殊场合。限嗣继承制由法律加以禁止，现存的封

建财产制应改变为私有财产制。地产允许自由划分。”

可是，如果你从这些写在纸上的“普鲁士人的权利”转过来

看看它们体现在现实中的可怜样子，那末你就会充分认识到——

如果你过去从未有过丝毫认识的话——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

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你每迈一步，甚至只是走动一

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

神的干涉，没有《ｏｂｒｉｇｋｅｉｔｌｉｃｈｅＥｒｌａｕｂｎｉｓ》，即没有当局的许可，

你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

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集会、不能开工厂、不

能迁徙，什么都不能做。至于科学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领主裁判

权、废除等级特权、消灭限嗣继承制和长子继承权，所有这一切

都纯粹是瞎说。在所有这些方面，普鲁士在１８４７年要比现在自由。

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呢？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

到一个重大保留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

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它是弗里德里希二

世的时候制定下来的，而不是随着普鲁士宪法的诞生问世的。这

样，在宪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内容之间就存在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

盾，而事实上后者已使前者成为泡影。另一方面，宪章在一些最

紧要的问题上要人去看构成法，它的含糊不清的原理应该由构成

法加以详细发挥。但这些构成法本身是在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下

制定的。它们取消了甚至在君主专制政体最反动时期都有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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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独立性。宪章还不满足于这

些搅混在一起的溶解剂——旧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还给国王保

留了在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使宪章在任何政治问题上停止生效

的权力。

尽管如此，毕竟存在着两个普鲁士：宪章的普鲁士和霍亨索

伦王朝的普鲁士。各选举委员会现在也就在忙于解决这个矛盾，尽

管选举法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７１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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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普 鲁 士 状 况

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９日于柏林

  两院定于本月２１日举行联席会议，届时亲王将要求它们“承

认摄政的必要性”。不用说，这个要求会马上被同意，而且是俯首

帖耳地同意。可是，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如果说宪法的形式上的

存在是从１８５０年１月３０日开始，那末它作为一个反对王室特权

的有效工具的实际存在则应该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１日算起。同时，

为了打消无益的热情，查封若干家报纸就提上了日程。如果注意

到这些触犯律条的报纸的温顺和善的特点，那只能对此感到莫大

遗憾。这些报纸中最出名的要算“人民报”和“国民报”４０８；后者

曾靠着它那体面的平庸、怯懦的退让和纯普鲁士式热情的洋溢，设

法渡过了反革命大风暴，并且把运动（对运动的危险的极端行动，

它非常明智地未予同情）的可怜的残余，变成了叮当作响的银钱。

经过洪水浩劫之后，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比世界洪水发生以前的

祖先，外貌长得较为悦目，尺寸变得较为适度了。社会的形成过

程也受同一个规律的支配。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禁得出这样一

种结论：如果必须把柏林报界的侏儒看做是德国革命的合法代表，

看做是它的最终的体现者，那末德国革命本身的渺小也就可想而

知了。然而不管怎样，这些报纸的编辑们虽然不是什么英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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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也不是什么普通的战士，但至少是善于推测的能手。他们感到正

在发生某种动乱，作为他们那种冒牌自由主义所必需的背景、并且

赏识他们的货色的那个政治体制，正在迅速垮台。因此，他们为了

使自己的主顾相信他们确实在守着岗位。就大胆地发出些低声的

牢骚和埋怨的叫声。他们当然不咬人，甚至也不汪汪大叫。他们现

时的全部胆量就是把亲王捧上天。他们甚至还像“国民报”最近所

做的那样，劝他任意动用国库；但是——这也是事情最滑稽的地方

——他们对亲王的尚未见诸事实的政绩的那一番吹捧，全都变成

了对曼托伊费尔内阁的旧日施政的谴责。他们预先给亲王以信任，

这使亲王感到恼火；他们事后对内阁表示不信任，这又激怒了内

阁。但是，要想恰当地评价他们，就必须去读他们的大作的原本。用

任何一种别的语言，甚至用至少发着独特的ｏｄｅｕｒｄｅｍａｕｖａｉｓｌｉｅｕ

〔臭气〕的十二月式的法语，也表达不出他们叨念的那套无聊乏味、

又臭又长的废话。也许有人以为他们只是在讲隐语，因为他们是在

同警察捉迷藏；可是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讲的都是他们

所要说的，只不过极巧妙地按照自己的利益把顺逆两种方法配合

起来使用罢了；他们在浩如沧海的白水里只注入微乎其微的一滴

药剂。另一方面，内阁大臣们似乎知道这样一种地质现象：水的不

断作用能把最坚硬顽强的岩石冲毁而化为碎石。使他们恼火的与

其说是这些谨小慎微的聪明人的吞吞吐吐，倒不如说是似乎由这

些人所反映的公众心理的一般状态。所以他们使用那一向近视的

官僚方法，为了打驴背上的袋子——即公众舆论——而去打驴子。

标志着新政权的开端的重新查封报纸，按照保皇党人的说法，是乱

哄哄地表示对亲王寄予希望所应得的回答。官方的自由派说，不，

亲王的政权还没有开始；在他得到两院的承认并宣誓就任摄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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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他对宪法的极大尊重使他不能不允许内阁大臣们——按照

宪章的规定——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但是要知道，在我们一切君主

国的宪法中，——不管它们是照英国式还是照法国式仿造的，——

这种“内阁大臣的责任”是个非常难捉摸的概念。在英国，它似乎是

以最实际、最鲜明具体的形式存在的，而它在那里意味着：在某些

隆重庄严的时刻，要末是由辉格党把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职责移交

给托利党，要末是由托利党把它移交给辉格党。内阁大臣的责任在

这里就是追逐有利可图的职位，这种追逐已经成为议会中各党派

的主要操劳了。担任内阁大臣职务的人在任职期间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他代表立法多数，而立法多数，为了帮助他取得该职位，则听

命于他的党的议会领袖。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最热中于追求的目标

是把内阁大臣的职位变为可以在议会比赛上赢得的奖品。但是到

目前为止，普鲁士内阁大臣的责任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还是一

个谜。宪章第四十四条规定：

“王室内阁大臣是负责任的；王室政府的一切政令，必须由内阁大臣签署

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内阁大臣负有全部责任。”

然而关于这种责任制却没有任何法律。上述条文本身也没有

说明内阁大臣是对谁负责的。实际上，每当两院敢于用投不信任

票来威胁内阁大臣时，他们就干脆告诉两院说，他们对此毫不反

对，因为内阁大臣虽然的确是负责任的，但只是对他们的君王负

责。内阁大臣的责任问题在普鲁士像在路易－菲力浦时代的法国

一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事实上这是整个官僚集团的责任

问题。内阁大臣是这个拥有无限权力、事事都插手的寄生集团的

首领，按照宪法第一○六条，他们所属的下级官吏只能唯他们的

意图是从，下级官吏不得过问内阁大臣的命令是否合乎法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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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是没有责任的。这样，官僚的权威以及随之

而来的执行机关的权威就仍然原封不动，而宪法规定的“普鲁士

人的权利”变成了一纸具文。

即将到来的选举是目前一切政党企图利用的一根杠杆；但是

恰恰是在有关选举的问题方面，现行的钦定宪法已经把自己的革

命渊源的一切痕迹连根铲除了。诚然，为了给官吏们从议会方面

另辟一个收入来源以增加他们微薄的薪俸，关于人民代表领取薪

金这样一条满有平民味道的法律保存下来了。凡年满２５岁的普鲁

士公民都有被选举权这一条也保存下来了。但是，有关选举权和

选举机构方面的安排，不仅把人民的大多数排除在外，而且还使

其余享有特权的一部分遭到官僚集团最肆无忌惮的摆布。选举分

两级。首先选举复选人，然后由复选人选举议员。在初选当中，不

仅不缴纳直接税者都被排除在外，而且全部初选人还要分成三类：

最高、中等、量低税额缴纳者。三类中的每一类都像塞尔维乌斯

·土利乌斯王４０９的特里布斯一样，选举同等数目的议员。然而就是

这个复杂的层层过滤的过程看来还是认为不够，因为官僚集团此

外还得到了把选区任意划分、拼凑、改变、分开、合并的权力。譬

如说，如果疑心某一个城市倾向于自由派，那就可以把它淹没在

乡村选民的大量反动选票中；内阁大臣只凭一纸命令就能把这个

倾向于自由派的城市和反动的农村地区合并成一个选区。这就是

束缚着选举运动的枷锁，只有在大城市里才有可能例外地挣脱这

种枷锁的束缚。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９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８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７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６６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

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实现了。虽然格拉克列亚半岛上顽强而持久

的战斗伤害了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并使它丧失了一块不大的领

土４１０，但是俄国在战争结束后毕竟还是得到不少好处。“病夫”
４１１
的

状况更是大大恶化了；欧洲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无论希腊人或

是斯拉夫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比任

何时候都更认为俄国是自己唯一的保护人。毫无疑问，最近在波

斯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以及克里特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暴

动和阴谋，都有俄国的代理人插手其中；但是土耳其在战争期间

就已表现出来的并且为和约强加于它的义务所加剧了的极端衰竭

和软弱，已足以说明苏丹的全体基督教臣民为什么会普遍地激动

不安。因此，俄国以暂时牺牲一小块领土为代价（因为很明显，俄

国一有机会就要收回这块领土），在实现它对土耳其的计划方面推

进了很远。加紧分裂土耳其和确立自己对于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

保护权，这就是俄国在战争刚开始时竭力追求的目的；而谁能说，

现在俄国不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行使着这种保护权呢？

这样，俄国甚至由于这场对它不利的战争也得到了好处。可

是，俄国还是要实行报复，于是它选定了一个没有人能与它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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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外交领域。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

战争时，俄国则保持中立，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它才插手干预。结

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让俄国得到好处。俄

国这时的处境确是少有的顺利。不稳定的亚洲帝国在一个一个地

变成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所谈的是其中的一个帝国；

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

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

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

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正当英国人在

广州同中国的下级官吏争执不下，并且在英国国内讨论叶总督是

否真是遵照本国皇帝的意旨行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俄国

人已占有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和该河南岸满洲的大部分土地；他

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进行了铁路线的勘查工作并预定了未来的

城市和港口的地点。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当法国希望为自

己捞到一点东西而追随英国的时候，俄国，——尽管它正好在这

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

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挺身出来充当衰弱的中国的秉公

无私的保护人，而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如果我们将

当时所缔结的各项条约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件一目了

然的事实：这次战争不是对英国和法国有利，而是对俄国有利。

各参战国得到的利益（其中也有俄国和美国的份），具有纯粹

商业的性质，而且正如我们以前所指出的①，这些利益大部分都是

虚妄的。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的贸易（除鸦片和若干数量的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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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棉花以外），还是应该像过去一样，主要只限于中国商品即茶叶

和丝的出口，并且这种出口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政府给予多少方

便，不如说是取决于外国的需求。在南京条约订立以前，世界各

国已经设法弄到茶叶和丝，而在这个条约订立以后，由于开放五

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差

不多都没有进行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

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至于在长江上开放贸易，为了

谨慎起见，在中国皇帝还不能完全恢复自己在长江沿岸起义地区

内的权力以前，必须延期，也就是说遥遥无期。但是关于这个新

条约的价值，还产生了另一些怀疑。有人说，英中条约第二十八

条所规定的子口税纯属子虚。过去曾有人认为这种税是存在的，但

是这种意见所持的根据，只是说中国人不很需要英国商品，因此

这种商品根本就不销往内地，然而有些能满足中国人需要的、经

由恰克图或西藏运去的俄国布匹，却甚至锁到沿海各地。人们没

有想到，如果这种子口税是存在的，那末它们也会像适用于英国

商品一样适用于俄国商品。可是，曾被专门派往中国内地的温格

罗夫·库克先生，未能发现这种假想的“子口税”，他在答复人们

公开向他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时承认，他已“痛心地认识到，

我们对中国的不了解实在是极其明显的无知”４１２。另一方面，英国

贸易大臣约·沃·汉利通过报纸回答“是否有材料说明确实存在

着这种内地税”的问题时，十分清楚地说道：“对于你们感兴趣的、

有无关于中国内地税的材料问题，我无法奉告。”这样，约翰牛除

了颇不愉快地意识到额尔金勋爵在要求赔款时未规定付款期限，

并且将战事由广州转到京都只是为了订立一个将使英国军队重新

由京都回到广州去作战的条约以外，脑子里还产生了一种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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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虑，以为英国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来偿付条约中所规定

的赔款，因为第二十八条很可能诱使中国当局对英国制造品规定

７５％的子口税，这种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变为２５％的进口税。

伦敦“泰晤士报”为了不让约翰牛过细考察自己的条约，认为必

须假装遣怒于美国公使，气势汹汹地责骂他把事情弄糟了，虽然

事实上他同第二次英中战争的失败毫不相干。

因此，就英国的贸易来说，和约所带来的只是新的进口税和

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不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是中国人无

法遵守的，因而随时可能成为挑起新战争的借口。英国没有增加

任何新的领土——如果它不给予法国同样的权利，就不能提出领

土要求，可是让法国借助英国进行的战争来在中国沿海得到领土，

对于英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至于俄国，它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

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

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俄国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它

已设法成立了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而我们知道，这种委员会

在俄国手中是什么东西。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

边界上的活动情况，二十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

块一块地割去，直到最近这次战争才打断了它们的活动，所以现

在这项工作又该重新开始了。其次，在条约中有关于调整恰克图

和北京之间的邮政的条款。从前那种不定期的、只为中国当局所

容忍的通信路线，现在要变成定期组织的和法定的通信路线。在

这两个地点之间预定每月有一次邮政交通：而且相距约１０００英里

的路程只需走十五天；此外，在这条路上，每隔三个月将派出一

支商队。无疑地，中国人或者不愿执行或者不能执行这个职务；既

然邮政交通现在已作为权利赋予俄国，其结果是这种交通将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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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俄国人手里，我们曾看到，俄国人怎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

起自己的军事堡垒线①；我们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

路线将穿过戈壁沙漠，那时候关于不列颠统治中国的梦想将完全

破灭，因为俄国军队不论哪一天都能够向北京进发。

不难想像，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将有什么样的结果。请回想

一下君士坦丁堡或德黑兰吧。只要是俄国外交同英国外交或法国

外交交锋的地方，俄国外交总是占上风。俄国公使在几年以后就

能在与北京相隔一个月路程的恰克图拥有足以达到任何目的的强

大军队和一条供这支军队顺利进军的道路，——这样一位俄国公

使在北京将是威风凛凛的，有谁能怀疑这一点呢？

十分显然，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

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

国使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一块与整个欧洲面积相等的领土上（俄

罗斯帝国不包括在内），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

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以这

种方式获得的战略阵地之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阵地之对于欧

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领土尔克斯坦威胁着印度；占领满

洲威胁着中国。而拥有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０人口的中国和印度，现在是亚

洲的举足轻重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１８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８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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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对蒙塔郎贝尔的起诉

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６日于巴黎

  蒙塔郎贝尔伯爵是投到路易－拿破仑的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方面去

的法国第一个比较闻名的人物。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他曾

在众议院代表天主教政党；在共和国时期，他曾属于国民议会中

那个由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组成的反动政党，这个政党为了更有效

地颠复共和国而在表面上接受了共和国，尽管它希望为波旁王朝

的这个或那个支系效劳，实际上却正好为路易·波拿巴效劳，这

位路易·波拿巴在一天早上把他们全部逮捕和遣散，并且承蒙酒

醉酩酊的大兵的恩情掌握了绝对无上的权力。蒙塔郎贝尔遭受到

这次强迫解散之后，加以他过去是一个奥尔良派分子，于是便成

了头一个、并且除开杜班先生这“一个可耻的例外”至今还是唯

一的投向波拿巴营垒的法国议会知名人士。当时整个法国陷于政

治瘫痪的情况下，蒙塔郎贝尔的这一背叛行为是一件具有重大意

义的事实；它对于当时还靠一道由士兵组成的厚墙作为护壁而与

整个法国分隔开来的新政府说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使蒙

塔郎贝尔迷住心窍的，是路易－拿破仑政府的明确的天主教倾向。

据传他还到手了别的更具体的东西。有一个时期，蒙塔郎贝尔以

立法团成员的资格支持政府；他讨好和奉承那个以军事独裁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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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辩论的人；他下流到以能置身于这个幸运的篡位者的傀儡行

列，受他的委托去按照他的意旨通过法律和拨款为荣（正是通过

法律和拨款，而不是议论，即或议论，也只能夸耀他）。但是，蒙

塔郎贝尔这样自愿贬低身价，并未得到任何报偿；他已经尽到了

自己的作用；他已经同先前在政治上的朋友永远分手了；他已经

永远败坏了自己的声誉；他已经再也不能成为一个危险的对手了；

他已经像一只橘子一样被榨干了——为什么还要再对他客气呢？

蒙塔郎贝尔受到冷遇之后，发现路易·波拿巴用以拯救过并且还

在继续用以拯救法国的方法，即迫使所有的人都按照他的意旨行

事，终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不禁把他在众议院中的地位同十年

或二十年以前他在那同一座大厦里通常所占的地位作一番比较；

于是他开始逐渐反对起政府来了。他这样做，曾在一定限度内得

到了容忍；他最初的两三篇演说甚至得到许可予以发表。从那个

时候开始，他和少数曾宣誓效忠政府的共和派议员以及一些心怀

不满的波拿巴分子，便在这个可怜的议会里形成了一种反对派

——这个反对派跟它所属的机构同样可怜。

这种对皇帝的进一步侵犯行为表示反对，看来使蒙塔郎贝尔

在一部分资产阶级中赢得了些许声誉，而他显然想找机会施展某

种大胆而出人意外的手腕来提高这种声誉。他和“记者”杂志４１３有

联系，这个杂志几乎完全是属于布洛利家的，因此它所执行的是

奥尔良派的政策。蒙塔郎贝尔趁布洛利家不在巴黎的空隙，在杂

志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英国议会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的文

章，如果谨小慎微的布洛利父子能当场施以影响，这篇文章是不

会准予以现有形式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蒙塔郎贝尔企图为他

皈依波拿巴进行ａｍｅｎｄｅ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公开的忏悔〕；他把英国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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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捧上了天，借以毫不隐讳地斥责法国当前的政治制度。

“当我的耳朵有时被议会记者的窃窃私议声，有时被那些自命为我们主

人的狂信家或者那些把我们看做牺牲品的伪君子的叫喊声闹得发聋的时候；

当我在一种充满了奴性和腐朽臭味的环境压力下感到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

就赶紧跑开去呼吸一些比较清新的空气，并且到英国的自由之海去洗一个令

人神清气爽的海澡…… 如果在翻开这些篇页的人们中，有谁崇尚那种时髦

〈波拿巴主义的和君主专制的时髦〉，那末我就要坦率地对他们说：停下来吧，

别读下去了；我要写的东西不能博得你们的青睐或者使你们感到兴趣，还是

到你们那悠闲自在的肥沃牧场上去安详地咀嚼吧，不要羡慕那些并不羡慕你

们而要保持权利继续忠于自己的过去、忠于冥思苦索和对自由的憧憬的人们

…… 我离开这个宏伟的场面〈下院的辩论〉时头一次感到浑身激动；任何

人都会这样，只要他认为政府应该高于侍从室，文明民族应该优于一群只供

剪羊毛用的或者在软弱无力的安全庇护下被赶着去默默吃草的绵羊。”

这番话说得很动听，并且的确很响亮。近来听惯了法国报纸

的谩骂和冷嘲热讽的约翰牛，当然十分感激蒙塔郎贝尔对它恭维

备至，以致完全没有想到要察看一下：蒙塔郎贝尔说他要继续忠

于的“过去”究竟是什么。大家知道，蒙塔郎贝尔先生是自愿与

那些正以窃窃私议声和叫喊声使他的耳朵发聋的议会记者、狂信

家和伪君子混在一起的；如果他有意识地沉浸到现在压得他透不

过气来的充满着奴性和腐朽臭味的环境中去，那只有怪他自己。如

果法国现在崇尚的时髦是厌恶任何与缅怀或惋惜过去政治生活相

像的东西，那末蒙塔郎贝尔先生大张旗鼓地投到那宣布了以完全

和彻底破坏“过去政治生活”为基础的新纪元的营垒里去，就是

最先提倡这种时髦的人物之一。至于那些满足于在悠闲自在的肥

沃牧场上安详地咀嚼的人们，蒙塔郎贝尔是不能责备他们的。

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原来正是在需要镇定政治热情和创造这种安宁和悠

闲自在的幌子下进行的；如果蒙塔郎贝尔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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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方面去，那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的确，无论怎样

攻击路易－拿破仑都可以，但是不能指责他在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之后掩

饰了自己的政策或意图。他打算把法国人民变成一群只供剪羊毛

用的或者在软弱无力的安全庇护下被赶着去默默吃草的绵羊，关

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也不曾有过任何误解。蒙塔郎贝尔跟世界上

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很清楚这一点。如果他现在仍然挺身而出，要

我们钦佩他，把他当做一个不羡慕旧日的波拿巴派朋友而继续忠

于自己的过去的人看待，那我们就要问：你指的是哪一个过去，蒙

塔郎贝尔先生？是指你在专制议会里一贯为反动、镇压和僧侣狂

热主义的利益而发言和表决时的过去呢？还是指你在共和国议会

时的过去？你在那里跟你那许多议会里的老朋友阴谋恢复君主专

制，把人民的各种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结社的权利一点一点

地否决掉，亲手为那个冒险家锻造了武器，让他利用这些武器把

你和你的同伙们全都撵出门外。最后，或者是指你在波拿巴的立

法团时的过去？你在那里对这个一帆风顺的冒险家低声下气，心

甘情愿投到他门下去当一名侍从。蒙塔郎贝尔先生，在这三个过

去中，哪一个包含着你对自由的憧憬呢？我们以为：这需要大多

数人好好地“冥思苦索”一番才能弄清楚。同时，路易－拿破仑

的政府以提起公诉来回敬了这个不忠诚的仆人，并且本月份就要

开庭审讯。我们将有机会把蒙塔郎贝尔先生的义愤与波拿巴政府

检察官的义愤加以比较；而且我们甚至现在就可以断定，就诚恳

方面而言，他们两人几乎不相上下。这次审判案本身将在法国轰

动一时，而且不管它的结局如何，都将是第二帝国历史上的一个

重大事件。蒙塔郎贝尔认为有必要这样明目张胆地与现政府决裂

并且引起公诉，这件事实本身就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生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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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醒的重大证明。只是这个阶级的极度冷淡——政治上的贫乏和

智力上的ｂｌａｓé〔衰竭〕才使路易－拿破仑建立了自己的权力。路

易－拿破仑只遭到既不依靠资产阶级又不依靠工人阶级的议会的

反对，而他却拥有资产阶级的消极援助和军队的积极支持。议员

们马上就被击溃了，但是工人阶级只有经过在全法国进行的一个

月斗争以后才被击溃。资产阶级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是心悦诚

服地顺从路易－拿破仑，但是他们毕竟是顺从的，并且把他看做

是社会的救主，因而是不可或缺的人物。现在，看来他们已经逐

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渴望回到那种由他们或者至少是由他

们中的一部分人来管理国家、而讲坛和报刊只为他们的政治利益

和社会利益服务的时期。他们显然又开始对自己和自己管理国家

的能力充满信心，如果事实如此，他们是会找到方法来表现的。因

此，我们可以预期，在法国将会发生一个相当于普鲁士目前所进

行的运动的资产阶级运动，正如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的意大利资产阶级

运动曾经是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先声一样，这个运动也必将是一次新的

革命运动的先声。看来路易－拿破仑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在瑟堡

对一个多年不见的人说道：“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有教养的阶级不

愿意跟着我走，这是他们的过错；但是我有军队，因此我不在乎。”

可是，他很快就会发现，一旦资产阶级群众公开出来反对，军队，

尤其是有他那种军官和将军的军队，会变成什么样子。无论如何，

欧洲大陆看来就要出现一个动乱的时代。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日

左右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８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７６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

新 内 阁

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６日于柏林

  经过再三踌躇以后，新内阁终于组成了。这个内阁最好称做

普鲁士亲王夫人的内阁。它比柏林庸人们所敢于希望的还要更带

有自由主义色彩，而且正如对一个女人的抉择所能预期的那样，在

组织它时很少照顾到各个不同成分的协调一致，而是只求达到一

个主要的目的——暂时博得各方面的欢心。亲王夫人以道地的贵

妇人姿态应酬了每个人：为了天主教徒，她任命了一个信奉天主

教的人①为首相，这在普鲁士是史无前例的；为了那些狂热的新教

徒，把国民教育部交给一位虔诚的福音派②掌管；为了那些有反俄

倾向的人，把陆军部委派给一个曾经完全由于沙皇尼古拉的要求

而被免去这一职务的将军③；为了那些妒恨奥地利的人，把外交部

委派给一位曾因不肯俯首听命于施瓦尔岑堡公爵而辞去这一职务

的人④；为了那些满脑袋官僚政治的人，任命昔日弗里德里希－威

廉三世的一位遗老⑤为内务大臣——这个职位实际上是那包括行

１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弗洛特韦尔。——编者注

施莱尼茨。——编者注

博宁。——编者注

贝特曼－霍尔威克。——编者注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编者注



政（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以至警务在内的整个官僚大军的首脑；为了自由

派，给那位曾在１８４８年革命所产生的第一届内阁中任首相的人①

在内阁中留了一个不管部大臣的位置，这个官职有些像英国政府

中的国务会议议长４１４；为了自由贸易派，把帕托夫先生请进了财政

部；为了保护关税派，让海特男爵仍继续执掌贸易部；为了贵族，

让王室的一位亲王担任内阁首脑，而且内阁中所有属于政治工作

的职位都用贵族来担任；为了资产阶级，把司法、贸易、国民教

育、内务等负责实际工作的各部都给予普通的或有贵族封号的资

产者；为了宫廷奸党的敌人，以同格尔拉赫将军等人有私仇的人

物组成了内阁的大多数；而为了那些生怕任何类似议会的所谓更

换内阁的做法在普鲁士风行起来的保守派，则留用了一些曾经做

过曼托伊费尔的同僚的大臣，这些人都是曼托伊费尔自己挑选的，

他们都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宣布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政变〕的命令上签过名。

可见，新内阁的特征是折衷主义——造成这种折衷主义的原

因是力求面面俱到，然而，这种面面俱到被不肯为之作出任何重

大牺牲的坚定决心所限制。我只想提到新内阁的一个特征，这是

冷静的政治观察家们毫不在意、但柏林的小市民极感兴趣的一个

方面。在新任命的内阁大臣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不令人感到是

对普鲁士王后打出的一张王牌，没有一个人的名字不令人感到是

她那位心怀不善的弟妇为嘲讽她个人而写下的诗句。关于新内阁

人选在柏林较有头脑的那部分人中间所产生的总的印象，我想借

用我的一位柏林朋友的话来描述。正式的公报是发表在“国家通

报”４１５今天的晚报版上，就是说大约在下午６时光景才发表的，但

２７６ 卡·马克思

① 奥尔斯瓦特。——编者注



是在这以前很久，确切的人选名单已在菩提树街
４１６
的人群中间随

意地传阅开了。我在那里遇到了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他是柏林

一个普通的酒店小政客。我问他对新内阁的看法如何，“城里”一

般人对它的看法又如何。然而，在告诉读者他是怎样回答的以前，

我必须先向你们介绍一下柏林的普通的酒店小政客是怎样一种

人。这种人浸透了这样一种思想：柏林是世界第一城市；除柏林

以外，什么地方也找不到《Ｇｅｉｓｔ》〔“精神”〕（这是个无法翻译的

概念，尽管从语源学上讲来，英文的ｇｈｏｓｔ〔鬼魂〕同它是一个字；

法文的ｅｓｐｒｉｔ〔机智〕则完全是另外的东西）；Ｗｅｉβｂｉｅｒ〔白啤

酒〕——外地来的蛮子都不爱喝的一种饮料——就是“伊利亚

特”中所说的甘露，“艾达”４１７中所说的蜜酒。除了具有这些无伤大

体的偏见之外，我们的普通的柏林明星是不可救药的空谈家，喜

欢信口开河、说短道长、醉心于一种在德国被称做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Ｗｉｔｚ

〔柏林式风趣〕的低级幽默，这种风趣与其说是玩弄思想，不如说

是玩弄字眼，它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一点讽刺，有一点

怀疑论，还有大量的粗俗不堪的东西。总之，这种人是人类的不

太杰出的、同时也不太有趣的标本，但毕竟是一种相当有特色的

类型。就这样，我的那位柏林朋友用纯粹柏林式的幽默，引用席

勒“大钟歌”中的这样一节来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还应该ｅｎｐａｓ

ｓａｎｔ〔顺便〕指出一点：我们普通的柏林人通常颂扬的只是歌德，

而引用的只是席勒。

  《ＯｚａｒｔｅＳｅｈｎｓｕｃｈｔ，ｓüβｅｓＨｏｆｆｅｎ，
  ＤｅｒｅｒｓｔｅｎＬｉｅｂｅｇｏｌｄｎｅＺｅｉｔ！
  ＤａｓＡｕｇｅｓｉｅｈｔｄｅｎＨｉｍｍｅｌｏｆｆｅｎ，
  ＥｓｓｃｈｗｅｌｇｔｄａｓＨｅｒｚｉｎＳｅｌｉｇｋｅｉｔ
  Ｏ，ｄａβｓｉｅｅｗｉｇｇｒüｎｅｎｂｌｉｅｂｅ，
  ＤｉｅｓｃｈｏｎｅＺｅｉｔｄｅｒｊｕｎｇｅｎＬｉｅ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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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柔情的苦恼、甜蜜的希望、初恋的黄金时代！眼前是

万里无云的晴空，心头是无边无际的快乐。啊，愿初恋的黄金时

代的花朵，永不雕谢！）①

现在让我们从爱好诗篇的柏林的酒店小政客回到普鲁士的新

内阁上来，并且按照法国的一句古老格言：《àｔｏｕｔｓｅｉｇｎｅｕｒｔｏｕｔ

ｈｏｎｎｅｕｒ》〔“按其德才，予以荣誉”〕，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普鲁士

亲王夫人的密友、首相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亲王身上。他是葡

萄牙女王的父亲，曾经坚决不肯做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国丈。然而

他却是波拿巴的一位近亲。他的母亲是拿破仑新封为王的缪拉特

的同胞姊妹。他的夫人是巴登大公未亡人、出自博阿尔奈家族的

斯蒂凡尼的次女。所以，这位亲王就是使普鲁士王朝、科堡家族

和波拿巴王朝之间的亲戚关系联系起来的一个环节。南德意志的

自由派曾对他极尽诬蔑辱骂之能事，因为他在１８４９年放弃了他在

小小的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邦的王位，并依照家族协定把它卖

给了统治着普鲁士的那一霍亨索伦家族支系。在他做这项交易的

时候，没有一个德意志公国能值它自己三年收入的价钱，而且这

位亲王是最不可能为了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的政治煽动家而继

续维持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国的存在的。此外，在南德意志升

起普鲁士国旗，不仅是巴登和维尔腾堡的末流政治煽动家所嫌恶

的，而且同样也是奥地利所不满意的。这位亲王逊位之后就以将

军身分到普鲁士军队里服役，在杜塞尔多夫——一个绘画、雕刻

和兵营的城市——驻下来。普鲁士王朝的一个旁支从前在这里设

有一个小朝廷。因为杜塞尔多夫的居民参加了１８４８年革命，他们

４７６ 卡·马克思

① 席勒“大钟歌”。——编者注



的行动最高竟发展到在国王路过该城时向他举行群众示威，所以

为了惩罚他们，杜塞尔多夫就被剥夺了在那里设置弗里德里希亲

王朝廷的幸运，而被贬人普通城市之列，必须设法在没有朝廷主

顾的情况下过日子。因此，这位霍亨索伦亲王在杜塞尔多夫的出

现就很可以算是一件大事了。他无需有什么出色的作为，单单是

他来到此地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大出风头，正如歌德关于一位伟

大人物所说过的那样，他是以自己的身分，而不是以自己的行动

来酬答人们的。他的声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从杜塞尔多夫传播开

来。由于他同时既是王族的一员，又是天主教会的信徒，也就为

他完成了其余的一切。对莱茵普鲁士的那部分狂信的居民说来，再

不需要什么别的品德了。可以肯定，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

西里西亚以及波兹南这些地区的势力强大、组织完善的天主教僧

侣，对于一个以罗马天主教信徒为首的普鲁士内阁，将不遗余力

地加以支持。其实这样倒很好。对于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再没有比罗

马天主教僧侣所采取的反对态度为害更大的了。他们由于革命而

获得了大量好处，即赢得了可以同教皇直接来往、可以建立女修

道院和男修道院的权利，还有一点并不次要的，是可以购置地产

的权利。这些圣徒们为了酬答他们所赢得的这些特权，在革命失

败的时候当然是恶狠狠地来打击它。他们充当了反动派的最残暴

的工具，现在最好不要让他们再混入反对派的阵营。关于别的内

阁大臣，我以后还要找机会再谈。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６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４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８９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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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新 内 阁

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９日于柏林

  “日月流转，时间的报复难逃。”①我在前一篇通讯里已经说

过②，新内阁的副首相奥尔斯瓦特先生曾任革命时期第一届正规

内阁的名义首脑。当时对他的任命被看做是反动的征兆；而在十

年以后的今天，这件事却被认为是进步的征兆。上一次，他是那

位被革命风暴从科伦的账房卷到柏林普鲁士国王宝座跟前的谷物

商人康普豪森的继任者。奥尔斯瓦特内阁从１８４８年６月底存在到

同年９月７日。不论他那时可能做些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单是他

的名字列在内阁的名单上，在１８４８年６月就有巨大的意义。他的

前任，康普豪森是莱茵普鲁士人，奥尔斯瓦特是东普鲁士省人；前

者是原无一官半职的商人，后者是国家官吏；前者是资产者，后

者是贵族；前者富，后者穷。可见，情况很清楚：在１８４８年６月

底，即在三月事件以后仅仅过了一个月，普鲁士革命的钟摆就从

西部摇摆到东部，从与法国为邻摇摆到与俄国为邻，从凡夫俗子

一边摇摆到大官僚一边，从资产阶级一边摇摆到贵族一边，从钱

袋上摇摆到爵位头衔上。如果除去他的名字所具有的意义不算，不

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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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奥尔斯瓦特在他的内阁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做了什么重大的事

情。如果你向一个普鲁士人询问前届奥尔斯瓦特内阁的情况，他

很可能活像古迪布腊斯４１８一样，把食指戳在额头上，满认真地擦来

擦去，最后恍然大悟似地说道：“啊，你说的是汉泽曼内阁吧！”的

确，奥尔斯瓦特内阁的灵魂是在这以前参加过康普豪森内阁的财

政大臣汉泽曼。所以，为了说明奥尔斯瓦特作为首相的活动，我

们必须谈谈汉泽曼。

汉泽曼是亚琛的商人，他在１８４７年联合议会上对普鲁士王室

所说的一句后来广泛闻名的话，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信条：“左

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ＩｎＧｅｌｄｓａｃｈｅｎｈｏｒｔｄｉｅ

Ｇｅｍü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ａｕｆ）如果许可ｐａｒｖａｃｏｍｐｏｎｅｒｅｍａｇｎｉｓ〔以小比

大〕，这句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异于西哀士的名言：《Ｌｅｔｉｅｒｓ－éｔａｔ

ｃ’ｅｓｔｔｏｕｔ》
４１９
。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时，即除普鲁士各

大学的讲师以外没有人敢动笔谈论政治的时候，汉泽曼出版了一

本将普鲁士与法国作比较的书４２０，书中充满了对法国的好感，但是

写得非常巧妙，语调非常温和，连普鲁士的书报检查机关也不能

够禁止这一亵渎的对比。当股份公司在德国还ｒａｒａａｖｉｓ〔极其稀

少〕的时候，汉泽曼就雄心勃勃地想成为德国的哈德逊，而且表

明了自己在那种目前盛行于所有文明国家并且甚至已由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之类的机构变成一套制度的交易所投机生意方面是个真

正的行家。当老派的德国人还认为破产有损于一个人的名声的时

候，汉泽曼就想方设法来证明，轮流破产在商业上几乎和轮种在

农业上一样有益。这个人在奥尔斯瓦特名义下的施政，所根据的

是这样一种错误概念，即以为历时几个星期的革命似乎已经充分

动摇了旧的国家基石，王朝、贵族和官僚似乎已经受到足够的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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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资产阶级似乎已经永远取得政治优势，所以这时要做的事只

是把愈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平息下去了。

内阁如此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即打垮那些想打垮现行制

度的人，以致它自己存在了三个月就被打垮了；这些自由派的逢

迎谄媚之徒，被他们背后的、只把他们当做工具使用的宫廷人物

粗暴无比地一脚踢开了。奥尔斯瓦特和汉泽曼结果扮演了上当的

骗子的可怜角色。此外，奥尔斯瓦特还陷于必须对普鲁士的对外

政策负责这样一种极为不妙的处境，因为他一身兼任首相和外交

大臣的职务。如果说内阁的对内政策至少是由被革命成就吓倒的

资产阶级的明显利益所决定，那末对外政策完全是由宫廷奸党所

操纵，奥尔斯瓦特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傀儡。１８５０年６月，他被任

命为莱茵普鲁士省省长，但不久即被威斯特华伦先生免职。威斯

特华伦先生把自由派逐出普鲁士官僚集团，就像苏格兰贵族把农

民 从 领 地 上 赶 出 去 那 样 铁 面 无 情。作 为 下 议 院

（Ａｂｇｅｏｒｄｎｅｔｅｎｈａｕｓ）议员，奥尔斯瓦特仅限于进行微弱到只有政

治上百依百顺的人才能看得出的反对行动。舆尔斯瓦特是东普鲁

士省自由主义的贵族代表人物之一。这种自由主义所包括的内容

是：对反拿破仑战争的怀念和当时最开明的爱国者所抱的志向；某

些被科尼斯堡这个康德哲学大本营几乎视为独有财产的一般观

念；种植谷物的地主和经营谷物出口的滨海城市居民的利益的统

一；最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自由贸易理论，因为普鲁士的这一省份

不是工业区，主要靠向英国出售农产品维持生计。

外交大臣施莱尼茨先生以前在１８４９年就曾经一度担任过外

交大臣的职务，他在短短的任期内密切接近了哥达党４２１；这个党一

旦得势，就要把德意志劈作两半——北部并入普鲁士，南部并入

８７６ 卡·马克思



奥地利。实际上，由这两个大的敌对的君主国分吞整个德意志，正

是哥达党毫不隐讳的目的。如果它真能弄出两个德国，那结果就

会引起你死我活的冲突，造成一次新的三十年战争，最后，两个

敌对的德国互相厮杀的收场将是半个德意志被俄国拿去，另外半

个落到法国手里。

陆军大臣博宁先生，我在前一篇通讯①中已经提到过。这里我

只想再补充一点：他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４２２中任统帅的

时候，与其说他的拿手好戏是迫害丹麦人，不如说是迫害在德意

志旗帜下作战的民主派志愿军。这场战争，如所周知，是现代外

交中的血腥闹剧之一。财政大臣帕托夫先生曾经是康普豪森内阁

的成员。几年以前，在下议院，他曾被Ｋｒａｕｔｊｕｎｋｅｒ〔顽固守旧的

容克地主〕指为革命分子。同时他还受到人身侮辱，结果引起了

他与普费尔伯爵的决斗。这次决斗使他一度成为柏林公众的红人。

如果帕托夫是在英国，那他会成为利物浦财政改革协会会员的。

关于农业大臣皮克列尔伯爵，只有一点可说：他是“亡人遗

信”一书的那位失意作者４２３的侄子。贝特曼－霍尔威克从前做过波

恩大学的学监；学监这种职务实际上就是普鲁士政府在国家学府

中普遍设置的大宗教裁判官。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代，他

们迫害政治鼓动家；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代，他们迫害异

教徒。贝特曼执行的是后一种任务。在革命前，他实际上属于国

王手下的宫廷奸党，只是当这个奸党干得“太过分”的时候，他

才离开了它。

司法大臣西蒙斯和贸易大臣海特男爵是曼托伊费尔内阁中留

９７６新 内 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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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仅有的两位阁员。这两个人都是莱茵普鲁士人，但又都出

生在莱茵河右岸的新教地区。因为新内阁中需要包括一些莱茵普

鲁士人，同时又必须把莱茵的自由派排斥在外，于是这两个人便

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西蒙斯可以拿来夸口的成绩是，他使普鲁士

的法庭堕落到连普鲁士王国最坏的时期都没有达到过的地步。海

特男爵是爱北斐特的富商。他在１８４７年曾这样议论国王：“这个

人时常欺骗我们，以致我们无法再信任他了。”（Ｄｉｅｓ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ｈａｔ

ｕｎｓｓｏｏｆｔｂｅｌｏｇｅｎ，ｄａβｗｉｒｉｈｍｎｉｃｈｔｌａｎｇ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ｋｏｎｎｅｎ）１８４８

年１２月，他参加了ｃｏｕｐｄ’éｔａｔ内阁。目前他是唯一被怀疑利用

职权谋取私利的普鲁士内阁大臣。到处都盛传他经常把国家机密

供给爱北斐特的海特公司利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９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９２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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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普 鲁 士 状 况

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于柏林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曾经指出过新内阁的折衷调和与成分

复杂的性质①。“十字报”
４２４
就新内阁的这种性质发了一大套嘲讽

的议论：

“制度行将改变。但是请问这次改变究竟是怎样一回事？现今被废弃的制

度到底怎样，即将采取的新制度又将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代表这个制度的指

导思想的是谁？是身为内阁首脑的亲王兼天主教徒呢，还是官居宗教和教育

大臣的新教联盟的盟员呢？能够指望曾做过民主派议员的财政大臣同上述人

物团结一致吗？此外，旧普鲁士官僚政治的宿将能够以自己的观点迁就帕托

夫先生的观点吗？”

１１月１２日，全王国举行了Ｕｒｗａｈｌｅｎ（初选）。初选选出的

Ｗａｈｌｍａｎｎｅｒ〔复选人〕将在本月２３日选举议员。谁也不喜欢自己

妻子的适度的贞操或者自己债务人的适度的偿付能力，可是，适

度的自由却是在Ｕｒｗａｈｌｅｒ〔初选人〕中间适度地传布的口号。在

普鲁士社会中迄今站在运动前头并且奉行着可以称做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

ｍｕ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庸俗自由主义〕的政治信条的那部分人身上，什么

品质都有，唯独没有英勇精神。１８４８年，在那不勒斯、巴黎、维

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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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纳爆发革命以前，他们一动也不敢动。但是目前，由于各种情

况的绝妙安排，这些人的处境要求他们为大陆上的政治运动发出

开始的信号。他们由于自己背后有大量的军队监视着，周围有十

二月二日的法国、重新统一起来的奥地利、永远虎视眈眈的俄国

从三方面包围着，因此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不能不感到相当

犹豫。此外，革命在他们头脑里记忆犹新，并且他们认为，不应

该吓唬摄政王，使他不致抛掉他在不久以前得到的立宪主义。于

是一个自由派英雄就恳求另一个自由派英雄来给他帮个忙，就像

有一个丈夫看到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受到一个军官的公开侮辱时对

妻子所要求的那样：“拉住我，”——那位好汉高声喊道—— “不

然我会报复的，那就要发生流血事件。”实际上，这里不可能有任

何幻想。普鲁士的运动，在当地所理解的意义上讲来，只能够存

在于极有限的范围内；只要一越出这个范围，它就要或者开倒车，

或者变为整个大陆的运动。这后一种可能，会使大资产阶级和摄

政王都同样感到可怕。这里有一件事实，可能没有一家报纸会披

露，但是我可以担保它的可靠性。摄政王在最近一次视察布勒斯

劳时，曾在给这个城市的高级官员举行的招待会上非常郑重其事

地宣称：革命的火焰尚未熄灭；欧洲还有新的革命爆发的危险，因

此，中等阶级的义务和利益都要求他们团结在王室周围，要紧的

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严格地保持温和适度，从而根本杜绝无

原则的蛊惑家（ｇ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ｓｌｏｓｅＤｅｍａｇｏｇｅｎ）可能出头的机会。这

跟不久以前一位很有头脑的普鲁士贵族对我说的话完全相符：“你

知道是什么东西使国王发疯的吗？”——他说道，——“是赤色共

和国的魔影。他的兄弟，尽管这是个没有任何幻想、庸庸碌碌、平

凡无奇的迂腐人物，同样也是时时刻刻被这同一个魔影弄得心惊

２８６ 卡·马克思



肉跳。”

总的说来，自由派Ｗａｈｌｍａｎｎｅｒ〔复选人〕在较大的城市获得

了胜利，而臭名昭彰的反动派则在乡村中获得了胜利。选举在乡

村里是怎样组织的，可由这样的事实来判断：县长在自己管区内

私下对Ｕｒｗａｈｌｅｒ（初选人）散发了通知书，要他们选举某人某人。

必须指出，在普鲁士，县长占有极特殊的地位。在普鲁士所有各

省（只有莱茵普鲁士例外），县长都是大地主，他们的地产，正像

英国郡里的治安法官的地产一样，都是在他本人所辖的行政区内。

同时他又是官僚政治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由他所在的地方上选出，

由王室任命，属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①（一种委员制的机构）管辖，这种机

构设于较大一级的行政区的一个中心城市里，但是在他的管区

（普鲁士人称之为Ｒｅｓｓｏｒｔ）内，他是政府的最高代表。可见，这

些县长集Ｋｒａｕｔｊｕｎｋｅｒ（猎狐者）
４２６
和官僚于一身。他们和大多数政

府官吏不同，并不完全靠官薪过活；他们光景最差的也是土地贵

族家庭的非长子，每年向国家领取的１２００元薪俸，其实父兄叔伯

也是能够供给他们的。因此，一般说来，他们的利益，同土地贵

族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比同官僚集团的利益有更密切的关系。

刚刚被推倒的内阁的主要支柱就是他们。他们根本不把自己看做

中央政府的工具，反倒认为政府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服务的

工具。目前，他们对新内阁进行反抗，新内阁没有敢于撤免他们，

这一部分是因为采取这样的坚决步骤会大大推动一切革命倾向，

破坏普鲁士的行政常规；一部分是因为县长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

能够用来约束农村居民，从而造成一种对城市的自由派的均势。到

３８６普 鲁 士 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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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县长被撤免，即波美拉尼亚的克拉索夫伯爵，

因为他在给Ｕｒｗａｈｌｅｒ〔初选人〕的通知书里竟大胆地辱骂内阁。

从１８５２年起，没有公布过任何人口调查的材料；但是由上次

人口调查的数字，完全可以大致了解到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对

比关系。在１７００万居民中间，有１２００万人分散在农村，只有５００

万人集中在城市里，而这些城市绝大部分都只能算做村镇。王国

的９８４个城市中，只有１２个主要城市可以夸耀它们的居民共达

１００万，而５００多个城市居民各不满２５００人。工业人口在普鲁士

省占１１％，在波美拉尼亚占１５％，在波兹南占１８％，在西里西亚

占２３％，在威斯特伐里亚占２６％，在萨克森占２８％，在莱茵普鲁

士占２５％，在勃兰登堡占３７％。不过在这最后一个省份里，几乎

全部工业人口都集中在柏林。王国全部人口的６０％都完全从事农

业，平均每２６３人中间有一人是贵族。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１６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９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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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

  法兰西皇帝刚刚着手实现自己得意的方案，即在全帝国调整

粮食价格的方案。关于这种调整价格的主意，他还在１８５４年由于

对俄国宣战而向立法团所做的一次演说中就已经明确地谈到过

了。当时他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声明值得再提一下，现在我们把它

重述如下：

“我特别建议你们注意巴黎市目前所采用的制度，因为如果这个制度像

我所希望的那样在全法国推行，那末，今后就能防止谷物价格的急剧波动。这

种波动在产品丰富时，使得农业由于小麦价格低廉而停滞不前，在荒年则由

于小麦价格高昂使贫苦阶级遭受沉重的苦难。这个制度就是在所有的大居民

点建立叫面包业银行（Ｃａｉｓｓｅｄｅｌａ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ｉｅ）的信用机关。在产品缺乏的

年代，这些银行就能供应居民比官方市场价格低得多的粮食，而在产品丰富

的年代，粮食价格则稍高于市场价格。因为丰收年成一般总是比歉收年成多，

所以很明白，补偿降低的价格是并不困难的。此外，由于有了信用组织还会

有极大的好处，这些组织不是力图靠提高粮食的价格来得利，而是和所有的

人一样关心粮食价格低廉，因为情况一反前此，这些组织将在丰收的年代获

得收益，而在价格高昂的年代遭受亏损。”

这段话所表明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歉收年代出售粮食要比市

场价格低“得多”，在丰收年代则仅仅“稍”高于市场价格，其中

关于可望的有利的补偿费是推测丰收的年代比歉收的年代多得多

５８６



而得出来的。还在１８５３年１２月根据皇帝的诏书建立起巴黎的面

包业银行的时候，一个４磅重的面包的最高价格规定为４０生丁。

面包房老板有权要求银行补偿自己的损失，银行也发行了由巴黎

市政厅担保的债券来建立这种必要的基金，而巴黎市政厅这方面

则靠新公债和提高巴黎各关卡征收的消费税的办法也建立了保证

金。此外，还有一部分款子是直接由政府从国库资金中拨付的。到

１８５４年年底，巴黎市政厅的这些债务以及由政府拨付的款项总数

已达８０００万法郎。于是政府不得不食言，把一个面包的最高价格

先提高到４５生丁，后来又提高到了６０生丁。这样巴黎居民通过

提高了的消费税必须部分地付出他们在面包价格上节约下来的

钱。而法国其他地方就必须在政府直接资助巴黎市政厅的形式下

缴纳接济首都的普遍的慈善捐。但是这个试验却完全失败了：在

１８５５—１８５７年的歉收年代，巴黎的面包价格高于官方的最高价

格，而在１８５７年和１８５８年的丰收时期却又低于官方的最高价格。

路易－拿破仑对这次较小规模的试验的失败丝毫也不感到难

堪，现在他又根据他自己的指示在全帝国着手组织面包业和粮食

贸易。几星期以前他办的一张巴黎报纸试图使人们相信，所有的

大城市都必须筹设“谷物储备”。并且断定在最坏的歉收年代，谷

物缺少的最大数字等于全体居民二十八天的需要量，而平均的连

续不断的歉收年数是三年。由这些前提得出一个结论：“足够的三

个月的储备，——这就是人的预见性所能做到的。”如果这个措施

只在至少有１０万居民的城市中推行，全法国这样的城市人口（巴

黎不算在内）就有３７７万人，那末，在每人三个月的平均需要量

为４５公斤小麦，而现在小麦的价格每百公升大约是１４法郎的情

况下来推算，这种储备将值３１００万法郎到３２００万法郎！所以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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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８日的“通报”公布了如下的法令：

“第一条：在面包业受各项法令和命令约束的城市中，面包房老板的粮食

储备根据各面包房在三个月期间每天烤面包所需要的谷物或面粉量来规定。

第二条：自本日起的一个月内，各省省长向各地方自治机关了解情况以

后，应该决定储备物是面粉还是谷物，并且规定应该完成储备的期限和确定

可以交给公共仓库保管的那一部分储备的数量。”

这个法令还附有一份“面包业受约束”，因而必须建立储备的

城市的名单。除了巴黎和里昂（这两个城市已经有了储备，因而不

受这个法令的支配）以外，法国所有比较重要的城市都列入了这个

名单。整个名单包括的城市不下１６１个；其中有马赛、圣昆廷、木

兰、卡昂、昂古列姆、第戎、布尔日、伯桑松、埃夫勒、沙特尔、布勒斯

特、尼姆、土鲁斯、波尔多、蒙彼利埃、勒恩、图尔、格勒诺布尔、圣亚

田、南特、奥尔良、翁热、里姆、夏龙、麦茨、利尔、杜埃、瓦朗西恩、博

韦、阿拉斯、圣奥梅尔、加来、梅尔河岸布伦、斯特拉斯堡、牟罗兹、

卢昂、哈佛尔、马康、勒芒、亚眠、阿勃维尔、土伦等。根据最近的统

计这１６１个城市的全部居民目前大约有８００万人！因而粮食储备

整个说来应该是５５０万公升，其价值是７０００万—８０００万法郎。农

商大臣在将法令送发各省省长时通知他们：虽然他们“不应强迫面

包房老板立即完成此项法令给予面包房老板的义务”，但是他们应

当“规定完成这种义务的合理期限”。他容许各省长根据各地区的

条件自行决定储备谷物或者储备面粉。然后他又补充说，上述措施

推行得不管如何广泛，将来还要更加扩大推行。

“省长先生，政府没有夸大我所说明的这一措施的重要性。政府知道，法

令涉及到的只是小部分居民，因此现在政府在研究扩大这一法令的有效范围

的可能性。许多村、镇的居民都是自己烤面包，并且从自己的收获中留出供

他们一家全年所需的一定数量的小麦。政府干预他们的经济是徒劳无益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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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但是，在许多省的主要城市和更多的专区首府及县城，甚至在一

些人烟稠密的乡村里，食用的面包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面包房老板做出来的，

而他们不是任何规定的对象，也没有任何储备的义务。不能使这些地方的面

包房老板也服从这个制度，使他们也遵守这个有预见性的有益法规吗？政府

似乎觉得，它对这一点的规定是不会遇到任何严重的反对的。”

可是，当上述法令在法国所有其他的地方（不包括一些小村

庄在内）实行以前，大臣就要各省长同那些还不受该法令约束的

那些地方的地方自治机关共同商讨问题。然后，大臣通知各省长

应该如何进行储备：

“面包房老板必须尽可能地利用他们店铺里的零星房屋，因为更便于对

它们进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看管〕。但是，你们应当建议地方自治机关设立一些

公用仓库给面包房老板使用，以便按一定的收费价目接受他们自己无法储存

的储备。我不怀疑，地方当局的开明的协作会更有助于这一工作的完成。”

然后，大臣谈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从哪里取得钱来贯彻

这个法令：

“说到必要的资金的问题，我相信面包房老板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取得他

们所需的数额，这种投资前提供营业上的利益，能获得的合法利润是这么多，

以致面包房老板要想获得贷款未必会有什么困难，特别是在目前贷款利息这

么低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希望所有各市镇的富人都协助面包房老板，那末，我

们是否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好意呢？难道他们不能在建立起来的储备中为他

们垫出来的款项找到可靠的保证，并且是保证增值而不是在价格中贬值吗？

如果你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那末我就很幸运了。我问自己，如果需

要，难道地方自治机关不能效法ＣａｉｓｓｅｄｅＰｕｒｉｓ筹措现金贷给面包房老板

吗？为了鼓励和便于获得这种贷款，并使它通过流通增多起来，可以赋予指

定储备粮食的谷仓以海关仓库（ｍａｇａｓｉｎｓｇéｎéｒａｕｘ）的性质，这样就可以使

它们能够发行一些使我们的金融机关特别是法兰西银行愿意接受的提货

单。”

大臣在通告中最后指示，各省长应于二十天内向他报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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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法令中的第二条；应于一个月内汇报，

不受该法令约束的城乡地方自治机关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目前我们不打算研究公共谷仓问题；但是这个经济上的ｃｏｕｐ

ｄ’éｔａｔ①的巨大意义是无需详细论述的。大家知道，目前法国的谷

物价格极其低廉，因此在农民中间出现了一些不满的迹象。拿破

仑试图通过建立三个月的粮食储备造成人为的需求，来人为地提

高价格，从而把法国这一农业国的嘴封起来。另一方面，他把自

己说成似乎是城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先知，虽然他扮演这一

角色并没有得到特别成功，因为他的法令的最显著的效果将是工

人们为自己的面包不得不付出比以前更贵的价钱。“财产的救主”

向资产阶级表明，甚至不必通过他那讽刺性的立法机构的正式干

预，只要他个人一道简单的命令就可以自由掌握资产阶级的钱袋，

支配地方自治机关的财产，违反贸易进程，使资产阶级的金融业

务服从于他个人的妄想。

最后，问题还必须从纯粹波拿巴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考察。在

整个法国将会需要作为公共谷仓的大量的建筑物；这里将为投机

和盗窃开辟多么新的活动场所！粮食贸易也得到意外的流转。多

么大的利润将落到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２８
和皇帝陛下的其他投机公司！

总之，我们相信，戴皇冠的社会主义者在提高粮价上比他在试图

降低粮价上会获得更大的成就。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１９日

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１５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５０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９８６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

① 直译是：政变；这里是：改革。——编者注



卡·马克思

普 鲁 士 状 况

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３日于柏林

  今天是选举日。复选人（人数决不能算多）规规矩矩地聚集起

来，作为扰嚷不休的大众的代理人履行了选举手续。从一度可能成

为潘多拉的盒子４２６的选票箱里跳出来的，是一种最温和的自由主

义，穿上官僚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自我否定的自由

主义。本市当选者的头衔本身就足以证明他们不可能怀有恶意。他

们 当 中 有 一 个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ｅｎｅｒｄｉｒｅｋｔｏｒ（税 务 督 办），一 个

Ｏｂｅｒｂüｒｇｅｒｍｅｉｓｔｅｒ（市长），一个内阁大臣，一个前内阁大臣，一个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ｐｒａｓｉｄｅｎｔ（高等审判厅厅长），一个ＧｅｈｅｉｍｅｒＡｒｃｈｉｖｒａｔ

（皇家档案官），一个ＧｅｈｅｉｍｅｒＲａｔ（枢密官）。选出来辅助这一群

官僚和“枢密”大员的是两个资产者：一个是莱麦尔先生，保守派兼

御用出版商；另一个是费特博士，也是出版商，是由于信奉犹太教

而被金融界推选出来的，因为这里的金融界，也和任何地方的金融

界一样，绝大部分是属于犹太血统。然而，可以肯定地说，１８４８年

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雅科比、翁鲁、瓦尔德克、洛贝尔图斯、施泰

因、埃尔斯纳等人，——总之，就是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在通讯中①

０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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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们说过很可能在大城市当选的那些人，——的确在初选人集

会上起了主导作用，许多竞选纲领都是他们草拟的，而且在布勒斯

劳、科足斯堡、马格德堡、埃尔宾，这些地方的省议会里都给他们准

备好了议席。这种突然的ｃｈ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ｄéｃｏｒａｔｉｏｎ〔改换场景〕是

从何而来的呢？他们谦虚地谢绝了给他们准备的这一切荣誉。有

些人这样做完全不是出于自愿，只是在同Ｐｏｌｉｚｅｉｄｉｒｅｃｔｏｒ〔警察厅

长〕进行了一番令人不快的而且远非自愿的谈话以后才决定割爱

的。其他人则是屈服于目前支配着一切的、心情焦躁的那部分资产

阶级的压力之下。但是，警察厅长、候选人、选民，全都是在突然改

变了的情势的强烈影响下行动的，或者毋宁说，情势并没有改变，

而是笼罩着这些人的幻想的云雾被一阵雷雨冲散了。如法国人所

说，ｌａ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éｔａｉｔｄｅｓｓｉｎéｅ〔情况明朗化了〕。政府充满了恐

惧，而这种恐惧心理本身驱使它不顾一切地蛮干起来。内务大臣弗

洛特韦尔先生发出了一封通知书，这样的通知书在任何一种文字

中也没有见过：文理不通、措词混乱、论据荒谬，然而还是充分明显

地表达出了怒气。你们当然知道，在法国对报纸提出官方警告是什

么意思。那末，弗洛特韦尔的通知书就是对选民的一个普遍警告，

而且还有发给警察的密令做后盾。这封通知书直截了当地提到那

些曾任１８４８年国民议会议员的激进分子的竞选演说、竞选纲领和

告选民书。由于大资产阶级想以温和适度来攻克堡垒，而比较倾向

于民主的人民大多数懂得，目前政治主动权操在大资产阶级手里，

所以内阁的这一暗示立即生了效，再度中兴的ｇｒａｎｄｓａｉｒｓ〔奢华场

景〕被丢开了，选举被套进了政府的框框。然而，当你被人粗暴地从

美梦中推回到现实里来的时候，你是不会感到快意的。受到关照的

那些人、演说和纲领，在其最大胆的翱翔中都极严格地恪守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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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理智的界限”，所以连心情焦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也对政府的焦

躁表现感到恼怒。政府借以推行这套新的自由制度的方式显得相

当粗暴；因此在广大公众中发出了隐隐的失望的怨声，而旧宫廷奸

党的报刊则开始纷纷嘲讽新内阁，说它终于表现出了《Ｓｅｌｂ

ｓｔｂｅｓｉｎｎｕｎｇ》〔“明智”〕。那时倒霉的弗洛特韦尔就把他在几个星

期以前秘密发给县长们的另一封通知书公布了，这封通知书警告

他们不得支持任何持极端意见的候选人。为了给这种不合时宜的

做法捧场，内阁的喉舌“普鲁士报”４２７对这个过去的指示做了如下

的评论：

“目前选举有一个特点非常令人欣慰：所有各党派都在君主立宪的基础

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们的各种政治纲领的分

歧。政府所采取的进步的但是坚定而又温和的政治路线，将以达到这种团结

为其主要宗旨。政府决不容许自己由于过分的希望和要求而放弃自己的既自

由又温和的原则。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容许一个并不想无条件承认宪法的

基础、而只是在宪章符合其本身利益的限度内承认宪章的合法性的党独占

‘保皇党人’的称号。政府认为，说大多数土地所有者属于那个党是不正确

的”云云。

其实，内阁在这里是枉费心机。亲王在Ｓｔａａｔｓｒａｔ〔国务院〕中

介绍他儿子时发表了一篇反动的演说，在共济会会员大会上发表

了另一篇反动的演说，向Ｔｒｅｕｂｕｎｄ（一种普鲁士的奥伦治会组

织）４２８发出了反动的号召，他并没有因此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

他由于在内阁治理下事态的发展而大发雷霆，这却把内阁吓坏了。

弗洛特韦尔的第一封通知书是对资产阶级的一个善意警告，要他

们切记不可使亲王刚到手的立宪主义受到考验。当内阁大臣们由

于这个步骤而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牢靠的时候，他们就打电报给普

鲁士亲王夫人，亲王夫人立即从科布伦茨赶到柏林，ｃｏｕｐ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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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ｇｕｅｔｔｅ〔魔杖一挥〕就使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上一年，

亲王夫人在魏玛、卡尔斯卢厄、科布伦茨这三个地方轮换居住。只

是在决定摄政问题的时候，她到柏林去了一次。由于所有当时给

国王看病的医生都不肯明确表示国王的疾病能否治好，王后通过

克莱斯特－雷措夫先生找到了一位名叫贝格尔的军医，要他签署

了一项表明国王能够恢复健康的文件。于是亲王夫人就假装生病，

把这同一位医生找来，要他诊治，以赞誉和优礼迷惑他，当她觉

得他已经上了套以后，就直截了当地问他：难道像他这样一个学

问高超、心地纯正的人，真的相信他自己所做的关于国王健康状

况的声明吗？愚蠢的贝格尔承认说，纯粹是王后的眼泪迫使他做

出这个声明的。亲王夫人听后一摇铃，立刻跑进来两名侍从，这

位军医迫于服从当然的尊长，只好把刚才被套出来的供状不仅口

头重复一遍，而且还亲笔写了下来。当亲王夫人这样达到自己的

目的以后，她被逐出了柏林。在她丈夫立为摄政王以后，她自愿

继续留在科布伦茨。威廉亲王也像其他庸碌之辈一样，以夫人才

智超过自己而苦恼，虽然他需要人牵引，但又不喜欢看到牵引者

的手。所以他的妻子只好以转弯抹角的方式来影响他。这两个人

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极其冷淡和正式的。威廉亲王在年轻的时候

曾热恋布罗克豪斯女士，并且想要娶她。但是由于他父亲的阻挠，

这位女士在巴黎衔恨而死。霍亨索伦家族的这个性情倔强的后裔

被迫娶了魏玛公主；他为了报复，在婚后的头几年里毫不隐讳他

对弗××克女士的深情。可见亲王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关系决不是

亲密和睦的，亲王夫人为了要在柏林建立自己的内阁，最好的办

法就是她本人躲在科布伦茨。

同时，王后也玩弄了一下Ｏｅｉｌｄｅｂｏｅｕｆ纪事
４２９
的读者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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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诡计。你们或许已经在报纸上读到，国王和王后离开柏林

的时候，王后的皮包在莱比锡被偷了；无所不能的德国警察费尽

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抓到窃贼。不知什么原因，这个皮包忽然

出现在摄政王的写字台上。在皮包里发现了他的妻子亲王夫人同

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的大批来往信件。有写给拉提博尔Ｇｅｒｉｃｈｔｓ

－ｐｒａｓｉｄｅｎｔ〔高等审判厅厅长〕温采尔的信，他是在柏林刚刚当选

的一位议员，是曼托伊费尔当政时期下议院中的反对派成员之一；

还有写给普鲁士天主教反对派首脑赖辛施佩格的信以及写给其他

人的信，——这些信中全都充满着矫揉造作的自由主义和统一德

国的渴望。大家都知道，亲王本来已经被赤色共和国的魔影弄得

心神不安，现在又由于发现他自己的妻子同革命家关系如此亲密，

就更加心惊胆战了。此外还使用了其他种种手段。我之所以记述

这一段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ｓｃａｎｄａｌｅｕｓｅ〔丑闻〕——我可以担保这件事的真

实性——是因为在君主国家里，往往在革命还没有采取民众骚动

的形式以前，王朝的腐败就已宣布它的来临。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１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０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９６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一八五八年的欧洲

  １８５８年下半年，欧洲的政治生活显得特别活跃。从１８５１年１２

月２日到今年年中，就政治方面来说，欧洲大陆好像裹上了一件

尸衣。统治者由于依靠自己的军队在巨大的革命冲突中取得了胜

利，就有可能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地颁布和取消法令，遵守或者

破坏法令。各地的代议机关都变成了空架子，几乎任何地方的议

会反对派都不能存在下去，报刊堵上了嘴。如果不是突然爆发的

此起彼伏的骚动：米兰起义、萨累诺登陆４３０、夏龙叛乱①、谋杀路

易－拿破仑②，如果没有翁热等地的某些政治审判案（在审判中，

以往的革命精神短时间地、付出很大代价地表现出来，威胁地宣

布它的存在），那末可以认为，１８４８年的经验使欧洲大陆放弃了涉

及政治的任何念头，到处都认为军事专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是唯一

适当的政体。甚至在英国，政治改革气氛也日益低落。英国议会

全神贯注于法律、贸易和行政的立法，而后者必然趋向于集中。复

活群众政治运动的企图终于完全破灭，争取改革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１８５７年帕麦斯顿的普选中遭到彻底失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而

宪章运动也处于完全破产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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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各国中，俄国第一个从这种政治昏睡状态中苏醒过来。

虽然在克里木战争结束时领土没有多大的损失，就东方来说甚至

也无损于威望，但是毕竟伤了俄国的自尊心。第一次迫使它放弃

了无论如何决不让出兼并的领土的原则。它的最有组织的部门

——军事部门的一切行政制度彻底地破产和崩溃了。尼古拉二十

五年来夜以继日地苦心经营的事业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堡的

废墟中。就国内当前的政治条件来说，除了实行霸权的和极端官

僚化的制度外，是不可能实行别的行政制度的。为了给一个比较

适当的制度奠定基础，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重新求助于解放农奴

的主张。他不得不和两个凶恶的敌人——贵族和官僚制度本身进

行斗争，他打算违背这个制度本身的意愿来改革它，而这个制度

又应该成为实现他的计划的工具。除了到至今连考虑自己政治地

位的权利都被剥夺的俄国农奴、商人这些死气沉沉的群众的消极

的传统奴隶性中寻找支持以外，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支持。为

了使他们的支持成为现实，他必须制造一种社会舆论，至少应该

创办报刊之类的东西。为此放松了检查，容许展开文雅的、善意

的、有礼貌的讨论，甚至允许对官员们的行为进行轻微的客气的

批评。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说（法国除外），现在俄国容许自

由议论的程度是可笑的和微不足道的，但是了解尼古拉俄国的人

们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农奴制的废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

一些困难，但与此同时，俄国社会上比较有学识的人士觉醒起来

参加政治生活又完全是一种吉兆。

普鲁士的政治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国王暂时退位不管国事之

后不久就表明：他的精神失常已不可救药，他的兄弟迟早要被任

命为掌握全权的摄政王。无人在位的这个间隙时期为展开鼓动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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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基础；这个借要求确定摄政为名的鼓动，事实上是反对当时

不得人心的内阁的。两个月以前，终于确定了摄政，撤换了内阁

成员，选出了新的议院，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政治运动一下子为自

己扫清了道路，几乎一个不留地从立法部门赶走了原有的大部分

人员。普鲁士社会生活目前的这种活跃状态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

这个问题本报已作了分析①，这里我们仅仅指出政治活跃已经开

始这一事实。

德国其他地方已不能不觉察到这个运动的存在。的确，在那

些小邦中它已使人有所感觉：随着这个运动在普鲁士采取更为明

确的形式，在这些邦中，内阁的改组、各政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政

治上的动荡也无疑地加剧了。这个运动不仅在德意志的一群小君

主国中、而且在奥地利也日益成为极易感觉得到的了。现在奥地

利立宪党不可能使政府做第二次设立代表机关的试验，因此，把

这个问题诉诸舆论的唯一手段就是赞扬在普鲁士“恢复了健全的

立宪政体”。普鲁士在奥地利和德国南部突然享有这样大的声望，

简直是奇怪的事情。然而，不管这个运动采取什么形式，重要的

是这个运动甚至在奥地利也已经发生了。

意大利是激起运动的另一策源地。在同俄国缔结和约之后比

较平静下来的政治狂热病，由于波拿巴主义阴谋的助长而不可避

免地笼罩了这个易于激动的民族。在伦巴第，旧的反对烟草垄断

的运动重新又展开了。帕尔马公爵夫人不顾在皮阿琴察有奥地利

的驻防军，竟允许里斯托丽扮演一个鼓吹同亚述大进行神圣战争

的犹滴，来鼓动反对奥地利人４３１。法国占领军在罗马的处境就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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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教皇政府的处境一样困难。甚至那不勒斯也在准备起义，而且，

撒丁的维克多－艾曼努尔也指示他的将军们做好准备，因为可能

在春天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嗅到火药味了。

甚至在法国也弥漫着这种新的潮流。蒙塔郎贝尔反对波拿巴

主义的文章４３２，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重新积极起来的明显表现。现在

已经知道，不仅蒙塔郎贝尔又写了另外一篇论文，而且路易－拿

破仑的前大臣法卢先生也准备发表激烈的文章来反对现存制度。

蒙塔郎贝尔的审判案已经成为法国议会著名议员对统治制度的庄

严抗议，成为他们仍然力求恢复议会体制的声明。布洛利、奥迪

隆·巴罗、维尔曼以及其他许多这类人物都出席了法庭审判，贝

利耶代表他们全体发了言，由于律师在法庭辩护时在某种程度上

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他慷慨激昂地说：

“不，我们任何时候也不会因为任何代价而背弃我们的过去。你们对我国

的估计太低了。先生们，你们认为我们国家是易变的和不稳定的。既然如此，

你们为什么又确信这个国家并不希望有一天会回到它所喜爱的、并且实行了

半世纪的那种体制呢？是的，我们由于进行长期的斗争、受到艰苦的考验、忍

受失望的痛苦而过多地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尽管如此，一旦祖国向我们召唤，

我们就一定会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会像往日那样热情、顽强和无私地把

自己献给祖国，而在临死前我们要高呼：‘自由和法兰西！’”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法庭外面强大的道义力量的支持，发言

者决不敢这样向当前法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公开地宣战。最后，我

们看到，甚至在英国，主张改革的鼓动也重新展开了。而且，归

根到底是这样：只要议会还没有通过这样一种改革来大大改变各

政党的力量对比，从而破坏尊严的但是软弱无力的不列颠宪法的

基础，这个问题就一直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向议会提出。

但是，在这个几乎在欧洲各国都是相同的、到目前为止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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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和谐地展开的运动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呢？当１８４８年

的火山爆发突然在惊慌失措的欧洲自由资产阶级眼前喷出一个为

争取自身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武装工人阶级的巨大怪影的时

候，把安全地握有自己的资本看得比直接掌握政权重要得多的资

产阶级，宁可牺牲它过去所争取的这个政权和一切自由，以便万

无一失地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承认自己政治上不成熟和

没有能力管理国家事务，甘心屈从于军事官僚专制制度。于是，开

始了工厂、矿山、铁路和轮船的忙乱建设，开始了有名无实的股

份公司、欺骗和证券投机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２８
的时代，也是欧洲资

产阶级竭力用经济上的胜利来弥补自己政治上的失败、以个人的

富裕来弥补他们集体的衰弱的时代。但是，随着资产阶级财富的

增加，它的社会实力增大了，它的利益也相应地扩大了；资产阶

级又开始感到了加在它身上的政治桎梏。目前在欧洲展开的这个

运动，正是这种感觉的自然结果和表现。由于十年来工业的发展

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每个资产者重新恢复起来的统治工人的信心，

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这种感觉。１８５８年的情况在很多方面同１８４６

年相似，１８４６年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政治上也开始活跃了起来，也

出现了许多拥护改革的执政者，而在两年之后，他们束手无策地

被自己为之开辟道路的革命洪流冲击到一边。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２３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５１４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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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普 鲁 士 状 况

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４日于柏林

  在前一篇通讯中①我告诉过你们，弗洛特韦尔先生对资产阶

级发出的不要把“再度中兴”这场戏演得太过分的秘密警告，使大

选发生了多么突然的变化。由于这个缘故，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完全

绝迹了。另一方面，下层阶级则无需任何警告，因为他们都自愿地

而且相当轻蔑地拒绝了行使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投票权。由于选举

法的规定，只要头等选民和二等选民像目前这样采取共同行动，下

层阶级投的选票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诚然，有少数几个地方，例如

柏林，工人阶级的一小部分纳税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可以有把握地

说，他们是按照雇主的ｍｏｔｄ’ｏｒｄｒｅ〔命令〕行动的。连伦敦“泰晤士

报”的“本报通讯员”（他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ｃｏｕｌｅｕｒｄｅｒｏｓｅ〔玫

瑰色的〕）也不得不在英国的这家大报上承认：广大群众所抱的消

极态度，在他刚强的心里也引起了沉重的忧虑。所以，这次选举总

的说来是带有内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性质的。“十字报”的那一班

人好像魔杖一挥都不见了。其中有两个大头子甚至不得不重新回

到他们往常发号施令的法院里去，而有些人得以当选，完全是由于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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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对手的宽宏大量。他们的行列受到多大的损失，单从这样一

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在７７名县长当中只有２７名重新当选。总之，

这一班人将只能作为决不是很重要的少数重新登台。

但是普鲁士的立宪主义本性脆弱，以致它为自己所取得的巨

大胜利吓倒了。因为选举所产生的两院代表着内阁的自由主义，那

末很显然，内阁也就代表着新选出的两院的自由主义，并且由于

这个简单的过程而在实际上变成为党派内阁，议会内阁，也就是

恰恰变成为那种不应该有的讨厌东西。因此，内阁大臣们不得不

立刻在“国家通报”上抗议给他们造成的这种新处境。他们这些

由亲王挑选的谋臣，忽然间好像变成了民选的国家执行机构，要

靠人民赋予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他们在抗议中——“国家通报”上

刊登的他们那篇原则性的声明只能叫做抗议——以冠冕堂皇的词

句断言，议会内阁或党派政府在普鲁士是根本行不通的；国王，按

照上帝的意旨，应该永远是唯一的权力的源泉；内阁大臣们不能

事奉二主；人民按照内阁的意旨进行了选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

现在不应该是人民要大臣们听从两院的领导，而应该是内阁要两

院服服帖帖地跟着政府走。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内阁是议会政府，同时又不是议会政府。

它通过选举排挤掉了王后手下的宫廷奸党，但它已迫不及待地要

毁掉自己借以爬上台去的阶梯。由于国王还活着，由于王后还在

玩弄计谋，而且在他们的旗帜后面还隐藏着强大的有组织的集团，

所以亲王只有选择一个自由主义的内阁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而

这个内阁又只有求诸普选才能站稳脚跟。由于选民附和了自上而

下地对他们所唱的调子，内阁成了党派内阁，而亲王就成了资产

阶级的独裁者。可是，忽然间，一心想做禀承天命的普鲁士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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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者的亲王，意识到事态使他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他在气

恼而又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竟以为用几句话就能够把事实勾销，用

些半训诫半威吓的词句就能够改变他执掌政权的实际条件，选举

的把戏一结束，他就能够重新摆出普鲁士国王的传统姿态。他和

他手下的那班人幻想能够哄骗国民，其实只是暴露出他们自己居

心不良，串演着ｍａｌａｄｅｍａｌｇｒéｌｕｉ①的荒缪绝伦的滑稽戏。他们极

力要扼止政治上的活跃，其实这样做只是使政治上的活跃摆脱他

们的控制。亲王在国务院所做的演说，也应该认为是对内阁抗议

书的一个补充，这篇演说全文发表了，因为王后手下的宫廷奸党

曾抓住其中某些个别字句不肯放松。

可以说，亲王和内阁大臣们一样，也是在最尖锐的内在矛盾

当中转圈子。他选择了一个新内阁，因为他认为解散旧内阁不是

什么真正的变化。他想要点新东西，但这新东西必须只是旧东西

的翻版。他谴责上届政府强加于这个国家的市政法，因为它把城

市自治消灭得一干二净；但是他不想改变它，因为这种改变在目

前人们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可能引起危险的后果。他建议只用和平

方法来扩大普鲁士的势力，因此认为必须扩大那本来已经是致命

累赘的军队。他承认，要扩军就需要钱；虽然自从革命以后曾举

借过一笔国债，但国库却仍然毫不理会对它提出的要求。他宣布

增立新税，同时痛斥近十年来普鲁士债务的大量增长。正像他的

内阁大臣们不愿做合乎选民理想的内阁大臣但却希望有合乎自己

尺度的选民一样，他这位摄政王需要钱来养兵，但是对有钱的人

连听也不要听。他的演说中可以认为是明确反对前届政府的唯一

２０７ 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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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就是他对宗教虚伪所进行的攻击。这是他有意同王后为难，

但是为了不致使公众也胆大妄为起来，他这位信奉新教的亲王同

时命令警察驱散了柏林的自由天主教徒的一次集会。

你们会同意，这样一种模糊不清的、自相矛盾的、自杀性质

的政策，即使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够危险的；而目前的情况又决不

是一般的情况。在法国有爆发革命的危险，为了抵住法国的革命，

普鲁士政府在国内必须无后顾之忧才行。延缓法国革命的唯一指

望就是爆发一场欧洲大战。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俄国、法国、撒

丁将结成一伙反对奥地利。那时，普鲁士为了不致成为大伙的替

罪羊，就必须准备好进行一场解放战争，即争取德意志独立的战

争，因为如果它敢于同本国臣民作战，它将会像在１８０６年一样，

被一拳打倒４３３。普鲁士政府完全意识到，法国革命或欧洲大战会使

它陷入什么样的困难境地。它也知道，欧洲目前正在这两个路口

上徘徊。但是，另一方面，它知道，如果完全听任人民运动自由

发展，那末这样从外部防止了的那种危险就会从内部发生。纸面

上对人民让步，而在实际上把它们化为乌有——这是耍把戏，一

种跟德国人民玩起来可能很危险，而可怜的普鲁士政府连尝试一

下的胆量都没有的把戏。为什么不可以，譬如说，让大资产阶级

欣然以为由摄政王提名的内阁事后是经过他们选举的呢？因为就

连对人民大众让步的表象也是有损王朝尊严的。对内政策是如此，

对外政策也是如此。再没有哪个国家比普鲁士更害怕欧洲大战的

了。然而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一次小战争，譬如，为了什列斯维

希—霍尔施坦而同丹麦打一仗，或者为了争夺德意志的霸权而同

奥地利刀枪往来一番，可能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消遣，并且能够用

抛洒一点民众鲜血的低廉代价为政府树立威望。但是在这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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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又不是同时能够做到的。在丹麦问题的背后站着俄国，而

奥地利本身则无异于欧洲的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现状〕。可见，正如在宪

法方面的让步会为革命铺平道路一样，一场小冲突会招致欧洲大

战。因此，你们可以相信，普鲁士对丹麦发出的好战叫嚣，最终

将归结为在“国家通报”上的纸上抗议而已。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４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２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１７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０７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伊奥尼亚群岛问题

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１７日于伦敦

  威廉·赫德逊·格恩赛先生，别名华盛顿·格恩赛，由于从

英国殖民部图书馆中盗窃了伊奥尼亚群岛首席专员约翰·杨格爵

士致前届帕麦斯顿勋爵政府的两个密件（一个写于１８５７年６月

１０日，另一个写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１８日）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

案子刚刚由中央刑事法庭在马丁男爵的主持下进行了审理并以宣

布被告无罪而结束。这次审判无论从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来看都

是饶有趣味的。应该注意的是，荷马专家格莱斯顿先生刚刚离开

伦敦去完成他所负的奠定伊奥尼亚群岛和平的特别使命时４３４，在

“每日新闻”上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放出的斯基台人的箭一样，出

现了约翰·杨格爵士的密件。约翰·杨格爵士在密件上建议放弃

对该群岛的保护权，将该群岛交给希腊，然而预先要割下它最好

的一块地（科尔富岛）并将它并入大不列颠的殖民地。人们无不

大为惊讶。仇视秘密外交的那部分伦敦报刊，对得比勋爵内阁揭

露外交阴谋内幕的大胆措施表示祝贺，而天真热情的“晨星报”甚

至宣称联合王国开始了国际政治的新纪元。然而，动听的赞扬声

立即被尖锐而愤恨的批评声压倒了。反内阁的报刊狠狠地抓住了

这一“故意铸成的大错”（这是它们对这一措施的称呼）。它们说，

５０７



这个措施的目的不是别的，首先是想取消格莱斯顿先生在政治上

的独立性并使他从议会舞台上暂时引退；而同时，它们说，这是

用完全不择手段的无耻奸诈伎俩，使得格莱斯顿先生自己的手下

人不得不以公布一个立刻使他无论对行将举行的外交谈判的对

方，还是对英国舆论和欧洲国际法都处于尴尬境地的文件，来阻

碍他完成所负的使命。“泰晤士报”、“地球报”、“观察家报”和反

内阁的小报写道，得比内阁为了毁害过于轻信的敌手，毅然做出

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异于背叛的鲁莽事情。当伊奥尼亚人不仅知

道了不列颠早已事先做出决定，而且有威望的伊奥尼亚爱国人士

已经由于他们同意支解七个岛屿的计划这一事实被泄露而被弄得

声名狼籍时，格莱斯顿先生怎么能进行谈判呢？当欧洲一定会对

这种破坏维也纳条约的行为（按照维也纳条约，英国决不是科尔

富岛的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七个岛屿的保护者，而且该条约已把

欧洲地域区划图永远固定下来）提出抗议时，他怎么能进行谈判

呢？这些报纸文章出现以后，俄国和法国的确提出了抗议。

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顺便〕指出，维也纳条约，这部唯一在欧洲得到

承认的国际法法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突出的ｆｉｃｔｉｏｎｅｓｊｕｒｉｓｐｕｂ

ｌｉｃｉ〔国际法假象〕之一。这个条约的第一条说的是什么呢？说的

是永远推翻波拿巴王朝的法兰西王位；然而现在高踞法兰西王位

的是第二帝国的奠基人路易－拿破仑，欧洲所有君主都承认了他，

同他称兄道弟，他受到了欧洲君主的厚待和膜拜。另一条规定，比

利时永久被赏赐给荷兰；可是十八年来，比利时与荷兰分立不仅

是ｆａｉｔａｃｃｏｍｐｌｉ〔即成的事实〕，而且是法定的事实。其次，维也纳

条约规定，让１８４６年并入奥地利的克拉科夫永远成为独立共和

国；条约最后的、然而同样重要的一个条款，是被尼古拉并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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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帝国的波兰应该成为只是通过罗曼诺夫王朝同俄国保持君合

国关系的独立的立宪王国。这样，这部欧洲ｊｕｓｐｕｂｌｉｃｕｍ〔国际

法〕的圣书便一页一页地被撕掉了，只有在一方的利益和另一方

的软弱决定有必要时，它才被引为根据。

得比内阁对于它是应该接受一部分报刊给它的不应得的赞

扬，还是应该反驳另一部分报刊给它的不应受的诽谤，显然犹豫

不决。然而经过一星期的犹豫之后，内阁决定采取后者，并且正

式宣布约翰·杨格爵士的密件是在内阁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

的，目前正在对这一犯罪行为的肇事人进行调查。终于发现肇事

人是威廉·赫德逊·格恩赛先生；他被中央刑事法庭审讯，罪状

是盗窃密件。结果得比内阁成为斗争的胜利者，此后这一诉讼案

件也就失去它的政治趣味了。然而由于这一诉讼案件，大不列颠

和伊奥尼亚群岛之间的关系又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但是约翰·

杨格爵士的计划并不是他个人幻想的产物，关于这一点，他的前

任亨利·华德爵士１８５０年４月１３日致伊奥尼亚议会的公开信的

如下一段就可令人信服地证明：

“我并未受权代表不列颠国王来谈论那在祝词中只是模模糊糊说到其前

景的遥远未来，即希腊民族的彼此隔离的人们又能取得欧洲列强的同意而联

合成一个强大帝国。但是我不难说出我自己的意见〈他在代表不列颠国王说

话〉，如果这种事情是人力所及的，那末英国的君主和议会都将同样赞助伊奥

尼亚人重新取得将在世界政治中占有应得地位的新的强国的成员资格。”

就在这时，大不列颠对群岛所抱的人道感情，却表现为亨利

·华德爵士以真正奥地利式的残酷性镇压了当时群岛上所发生的

起义。２０万居民中有８０００人被处绞刑，被判受鞭笞、监禁和放逐；

妇女和儿童被鞭打得皮开肉绽。为了不使人疑心我夸大其词，我

７０７伊奥尼亚群岛问题



来引证一家英国报纸，即“纪事晨报”于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５日发表

的一段话：

“战地法庭按照首席专员大人的命令所使用的骇人听闻的刑罚，使我们

不寒而栗。在许多情况下，倒霉的犯人不经任何审理即被判处死刑、流放和

体刑，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根据战时法律用速审方法判刑。２１个人被判死刑，

很多人遭到其他刑罚。”

然而英国人夸口说他们用自由的宪法使伊奥尼亚人得到了幸

福，使他们的物质资源发展到使希腊本土的悲惨经济状况相形见

绌的水平。说起宪法，那末格雷勋爵当他受托从事整个大不列颠

殖民帝国的宪法交易时，曾认为不便于不给伊奥尼亚群岛以宪法；

但他只不过把英国许多年以前用欺骗手段从伊奥尼亚群岛夺走的

东西还给了他们而已４３５。

依照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起草的、俄国１８１５年在巴黎签字的

条约，对伊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交给了大不列颠，但明文规定大

不列颠应恪守俄国于１８０３年给予该群岛的宪法。可是第一个英国

首席专员托马斯·梅特兰爵士就废除了这一宪法，而代之以另一

部使他享有无限权力的宪法。１８３９年，伊奥尼亚人穆斯托克西迪

斯骑士在他的按照下院决定于１８４０年６月２２日出版的

《Ｐｒｏｍｅｍｏｒｉａ》中肯定说：

“伊奥尼亚人没有希腊乡镇甚至在土耳其暴政时期通常享有过的特权，

即选举他们自己的官员的特权和实行自治的权利，而是服从警察派给他们的

官员。他们被剥夺了每个岛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所保有的极为有限的自行支配

自己收入的权利，为了使他们更加处于从属地位，这些收入被移交给国库管

理。”

至于开发物质资源，那末指出下面一个情况就够了：英国，这

个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竟恬不知耻地给伊奥尼亚人加上出口税

８０７ 卡·马克思



的负担，——这是似乎只有在土耳其的财政法典上才可能有的野

蛮手段。例如，群岛的主要贸易产品葡萄干就被课以２２１
４
％的出

口税。

一个伊奥尼亚人说道：“可以说是各岛之间主要通道的海峡，如今被关卡

封锁了，因为在每个港口对各岛彼此间交换的一切种类的货物都要课过境

税。”

但还不止于此。在英国统治的头二十三年当中，捐税增加了

两倍，而支出则增加了四倍。后来对捐税有所缩减，可是以后于

１８５０年形成了赤字，其数值等于以前全部捐税的一半，这从下表

中可以看出：

年份 每年捐税额 支出

（单位：英镑）

１８１５ ６８４５９………………………… ４８５００

１８１７① １０８９９７……………………… ８７４２０

１８５０ １４７４８２………………………… １７００００

  总之，对他们自己的产品课出口税，在各岛之间课过境税，捐

税增加和开支多得无力负担——这就是约翰牛赏赐给伊奥尼亚人

的经济福利。按照他的在印刷所广场４３６上的神托的说法，约翰牛侵

占殖民地的唯一目的，是用国民自由的原则来教育它们；但是，如

果我们看看事实，我们就会看到，伊奥尼亚群岛的例子，就和印

度和爱尔兰一样，仅能证明：约翰牛要自己国里自由，就得到国

外去奴役别国人民。因此，就在他义愤填膺地痛斥巴黎的波拿巴

间谍制度的同时，他自己却在都柏林采用这个制度。

９０７伊奥尼亚群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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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诉讼案在法律上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这样一点：格恩

赛的辩护律师承认了盗窃十份密件副本的事实，但是以格恩赛并

没有把它们用于个人目的的意图，证明当事人无罪。如果偷窃罪

只能根据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的意图来定罪，那末刑事法在这方面

就会走入绝路。坐在陪审席上的尊敬的公民们未必打算在财产法

中实行这种革命；他们的裁决只是想表明：公众的文件是财产，但

不是政府的，而是公众的财产。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１７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６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２６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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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爱尔兰的惶恐

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２４日于伦敦

  目前的英国内阁是由一个已经瓦解的政党组成的，像这样的

政府，要抛弃自己旧日的原则，总是要比断绝自己旧日的联系更

为容易。得比勋爵在搬进唐宁街之后，对于过去曾使他的名字在

爱尔兰成为街谈巷议资料的错误，无疑已下了决心要加以改正；至

于他那以反复无常闻名的爱尔兰首席检察官怀特塞德先生，一定

已毫不犹豫地否认了把自己和奥伦治会分会结合在一起的誓

言４３７。但是问题在于：得比勋爵的上台同时就是向统治阶级的某一

集团发出信号——赶紧扑向前去夺取由于另一集团被迫下台而刚

刚腾出的职位。得比组阁的意思就是，全部政府职位应由杂七杂

八的这样一伙人去分，这伙人还由一个已失去任何意义的政党名

称结合在一起，还照旧打着一面破烂不堪的共同的旗帜，尽管在

事实上，他们除了对往事的回忆，派系的倾轧，而主要的是坚决

要求分享新职位所提供的尘世福利的决心以外，再没有任何共同

之处。这样一来，埃格林顿勋爵，这位渴望在唯利是图的英国复

活骑士精神的唐·吉诃德，便应该在都柏林堡就任爱尔兰总督的

崇高职位，而以狂热拥护爱尔兰地主制度闻名的纳斯勋爵，则应

该 成为他的内阁总理。不言而喻，这可 尊敬的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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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ｃａｄｅｓａｍｂｏ①，在离开伦敦时，曾得到他们的上司的坚决劝告，要

他们抛弃自己的怪癖，讲究礼貌，不要用任何出人意外的狂妄举动

惊扰自己的主人。我们并不怀疑，埃格林顿勋爵越过海峡的道路铺

满着善良的愿望，并且他曾以对总督佩带的小饰物的幻想安慰他

的孩童般的头脑；而纳斯勋爵在到达都柏林堡时，也是一心只想看

到大规模的清扫领地、焚烧农舍和将农舍的可怜住户予以无情驱

逐的工作在以应有的速度进行而已。但是，既然党的关系迫使得比

勋爵把不合适的人安插到了不合适的位置上，这同一种党的关系

立即又使这些人陷入了尴尬的处境，不管他们的个人愿望如何。在

这以前，奥伦治会由于自己的令人厌烦的忠诚曾受到官方的谴责；

政府本身曾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并且极不客气地

向这个组织宣称，世界上谁也不再需要它，它应该完全消逝。但是，

托利党内阁一上台，声名狼籍的埃格林顿和纳斯一搬进都柏林堡，

这些本来感到垂头丧气的奥伦治会会员又充满希望了。太阳又开

始为这些“真正的托利党人”照耀了；他们觉得，他们又将像在卡斯

尔里时期那样在国内为所欲为，他们复仇的日子已经大大临近了。

他们一步一步地迫使唐宁街的那些昏庸、软弱、因而也是冒失莽撞

的代表从一个尴尬的境地进到另一个尴尬的境地，终于在一天早

上，世界为总督发表的公告所震撼了；这个公告宣布爱尔兰处于所

谓戒严状态，并用１００英镑和５０英镑的悬赏办法把间谍、告密人、

伪证人和挑衅者的职业变成为绿色艾林②的最赢利的职业。悬赏

破获秘密社团的告示刚一贴出，就有一个名叫奥沙利文的恶棍，基

拉尼的一个药房学徒，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和基拉尼、肯梅尔、班特

２１７ 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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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和斯基别林等地的几个青年人，说他们是一个大阴谋的参加者，

同活跃于大西洋彼岸的海盗暗中勾结，像布莱特先生那样，不仅想

“使英国机关美国化”，而且要把爱尔兰并入模范共和国。于是，克

黎郡和科克郡的密探就忙碌起来了，开始夜间捕人，进行秘密调

查；对阴谋分子的搜捕从西南扩展到东北；在莫纳根郡演了不少滑

稽剧，拜尔法斯特的惊慌不安的居民亲眼看到几十个教员、职员和

店员被押着从大街走过，被关进了监狱。由于诉讼程序蒙上了神秘

的色彩，事情被弄得更糟了。被捕者没有一个得到保释，夜间搜捕

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全部侦查都严守秘密，据以进行逮捕的证件

通常谁也未曾见到过，法官奔忙于自己的法庭和都柏林堡的接待

室之间。拜尔法斯特市的被告辩护人雷先生曾经这样谈到拜尔法

斯特的情形：“我觉得，最近一周来，英国宪法已经离弃了拜尔法斯

特城。”这句话对于整个爱尔兰也完全适用。

但是从这一切叫嚷和这一切神秘色彩下面愈来愈明显地透露

出政府的不安来。政府对来自它那些轻信的爱尔兰代理人的压力

做了让步，而这些代理人原来又只不过是奥伦治会会员手中的玩

物，现在政府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荒唐的处境而不致同时丧失自

己的名誉和地位了。起初政府宣布，从西南到东北密布在整个爱

尔兰境内的危险阴谋来自企图使爱尔兰美国化的凤凰俱乐部４３８。

后来，阴谋似乎变成了里本运动４３９的复兴；而现在这又是某种完全

新的、完全无人知晓的、因而还要更可怕的东西了。政府被迫运

用了什么样的诡计，可以从政府机关报都柏林“每日快报”４４０所使

用的手法看出来；这家报纸每天都要编造各种关于谋杀、武装抢

劫和夜间集会的谣言以飨读者。但使这家报纸感到莫大遗憾的是，

被杀死的人竟常常从坟墓中爬出来，并且就在这家报纸上抗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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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部这样摆布他们。

可能确有凤凰俱乐部这样的组织存在，但无论如何，既然政

府认为可以把这只凤凰扼杀在它自己的灰烬里，它的意义是微不

足道的。至于里本运动，那末这个运动从来没有依靠过阴谋分子。

当在十八世纪末，信奉新教的“黎明伙伴”联合起来反对爱尔兰

北部的天主教徒时，与之相对立产生了“护教派”的团体４４１。当

１７９１年，“黎明伙伴”溶合于奥伦治会会员中时，“护教派”便变

成了里本派。最后，在我们的时代，由于英国政府已公开同奥伦

治会决裂，使里本派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里本派的团体已自行解

体了。的确，埃格林顿勋爵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可能使里本运动复

活，就同目前都柏林的奥伦治会会员想安置英国军官去领导爱尔

兰警察并用自己的拥护者去充实爱尔兰警察的企图也会使里本运

动复活一样。目前，在爱尔兰，除了农业地区的社团外，没有任

何秘密社团存在。但是，谴责爱尔兰产生出这种社团并不比谴责

森林长出蘑菇更合逻辑。爱尔兰的地主们已联合起来残酷无情地

反对贫穷的佃户，或如他们所说的，进行经济上的实验——清除

国内的多余人口。他们打算像有的女仆消灭害虫那样毫不客气地

消灭爱尔兰的小佃农。这些被弄得走投无路的不幸的人们想要进

行微弱的反抗，才组成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只能进行个人复仇

行动的秘密社团。

但是，如果说政府想要在爱尔兰揭露的阴谋只是奥伦治会会

员的纯粹虚构，那末，由于政府所悬的赏金，这个幻想的果实可

能取得极为具体的形式。比较起来，募兵人员的先令和杜松子酒

所具有的引诱王国平民参加皇家军队的力量，还不如为揭发爱尔

兰秘密社团而悬的赏金所具有的建立那些所要加以揭发的社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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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每个郡内都立即出现了一批叛徒，他们冒充革命代表在农

业地区四处游荡，招募革命党，要他们宣誓，然后告发这些受骗

者，把他们送上绞架，并把沾满鲜血的钱放进腰包。为了使读者

对这一帮告密人和政府赏金对他们的影响得到一个概念，只要把

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的这样一段话摘引在

下面就够了：

“当我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的时候，在休尔河畔的卡里克和克郎梅尔间

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谋杀案。有位××先生对××先生怀有不共戴天之

仇，他用每人两基尼的代价雇了四个人去杀死地。休尔河两岸都有由卡里克

通往克郎梅尔的道路；他在每条路上布置了两个人，因此他的受害者是逃脱

不掉的。这样，那个不幸的人就遭到了暗杀，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震惊了全

国，以致政府悬赏５００英镑来捉拿每一个凶手。你们信不信，竟是这个收买

四个凶手的恶棍亲自出来告发了他们，后来凶手被处决了，而我在都柏林堡

的我的办公室里亲手把２０００英镑交给了这个人面野兽。”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３０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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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

（一）

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于柏林

  俄国革命的伟大“首倡者”（用马志尼的说法）亚历山大二世

皇帝，又向前跨出了一步。１１月１３日，掌管废除农奴制事务的御

前总委员会４４２终于签署了一封给皇帝的奏折，其中陈述了建议据

以实行农奴解放的基本办法。这封奏折的基本原则如下：

第一篇，农民立即停止为农奴，而进入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

的状态。这种状态应延续十二年，在此期间，他们享有帝国所有其

他纳税臣民所享有的一切人身权和财产权。农奴的依附关系及其

一切后果，永远被废除，对过去的主人不付任何赔偿；因为如奏折

中所说，农奴的依附关系是沙皇波利斯·戈东诺夫任意推行的①，

６１７

① 这种说法决不正确。波利斯·戈东诺夫（１６０１年１１月２日敕谕）剥夺了农民

在帝国土地上自由迁徙的权利，把他们固定在他们由于出生或居住所隶属的

领地上。在他几位继承者的统治下，贵族对农民的权力迅速扩大，不久所有的

农民便真正成为农奴。但是这仍然只是贵族方面非法的越权行为，到１７２３年

彼得大帝才使它合法化。农民没有摆脱把他们束缚在领地上的羁绊，现在又

被变成贵族地主的个人财产；地主获得权利把他们单个地或成批地，随着土地

或不随着土地出售，由于这个缘故，他本人便开始向政府对农民及其赋税负



后来由于滥用职权才成为普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既然

是由君主的意志产生的，也就可以由君主的意志废除。至于为废

除它而偿付赎金的问题，用奏折中的话来说，这种用缴钱换取权

利的办法，会构成俄国历史上真正可耻的一页，因为这些权利是

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

第二篇，农民在负有暂时义务的十二年当中，仍然继续固定

在领地上；但是如果地主不能供给他至少５俄亩土地自己耕种，他

可以自由离开领地。如果他能找到人耕种他的份地，并替他向官

府完纳赋税，他也可以同样自由离去。

第三篇和第四篇，每个村社得保有社员的住房及其庭院、畜

舍、菜园等等，但每年须向地主缴纳这些财产估价的３％的租金。

村社有权迫使地主接受由两个地主和两个农民组成的混合委员会

对这些财产进行估价。只要村社愿意，它可以付清估价，把自己

的家园赎回归自己所有。⒇

第五篇，地主应该给予农民的份地是这样规定的：在固定于

领地上的每个农奴平均有６俄亩以上的地方，每个成年男性农民

可分得９俄亩耕地；在土地较少的地方，把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二

分给农民；在固定于领地上的农民太多，这三分之二的土地不能

使每个成年男性农民至少分得５俄亩的地方，把土地划分成５俄

亩一块的份地，而那些抽签没有抽到份地的农民，可向村政府领

取身分证，随意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去。至于柴草，地主应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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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 责。后来，叶卡特林娜二世大笔一挥又把新得到的西部和南部各省中的四五

百万比较自由的农民变成了农奴。但是，在俄国的官方文件中是不便提到有

关彼得一世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这种事实的，于是要倒霉的波利斯·戈东诺

夫来为他的所有继承者的罪孽负责。



照事先规定的价钱由自己的树林子里向农民提供。

第六篇，为了这些利益，农民应该给地主服以下的徭役：为

领到的每一俄亩份地，要给地主做１０天用马的工和１０天不用马

的工（如果领到９俄亩份地，一年就得出１８０天工）。按照这个标

准，每个地方行政区（省）的农民徭役的价值可以用货币定出来，

因为一天徭役的价值只等于自由工人一天劳动的价值的三分之

一。在过了头七年以后，这种徭役的七分之一，此后每过一年又

有七分之一，可以折成谷物代役租。

第七篇，家务农奴，即那些不是固定于一定领地，而是固定

于地主宅邸或服侍地主本人的农奴，必须为他们的主人服务十年，

但是领取薪资。不过他们可以随时赎买自己的自由，男子须缴３００

卢布，女子须缴１２０卢布。

第九篇，地主仍然是村社的首脑，有权否决村社的决议，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准许向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混合委员会提出申诉。

这个重要文件的内容就是这样，它间接地反映出了亚历山大

二世对俄国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问题的观点。我省略了专门谈村

社组织的第八篇，以及只不过说明有关这种改革的官方文件应该

采取的法定形式的第十篇。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这封奏折

实质上只不过是总委员会今年春天向帝国各地各种贵族会议提出

的纲领的继续和发展。那个纲领——它的十条完全相当于奏折中

的十篇，——实际上只是一个纲要，草拟它的目的在于向贵族指

出行动的方向，并指望他们对它加以补充。但是，贵族愈深入这

个问题，他们的反感就愈大；极有意义的是，八个月以后，政府

不得不自己来充实这个纲要，制定出那个本来是设想为贵族的自

发行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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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述文件的来历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来看它的内容。

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的“８月４日”（１７８９年）还没有

来到，因而他们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末

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４４３。的确，

请设想一下，亚历山大二世竟宣布了“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

予以剥夺的权利”！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１８４６年，罗马教皇发

起了自由主义运动４４４；１８５８年，俄国的专制君主，道地的ｓａｍｏｄｅｒ

ｊｅｔｚｖｓｅｒｏｓｓｉｉｓｋｉ①，又宣布了人权！我们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

言将像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同样广泛的反应，并

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

这封奏折中所涉及的头一个当事人就是贵族。如果贵族不肯

庆祝自己的８月４日，那末政府十分坦率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将

被迫这样做。奏折的每一篇对于贵族说来都包含着痛心的物质损

失。贵族运用他们的活人资本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农奴租出去，或

者让他们出门随意谋生而缴纳一定的年金（ｏｂｒｏｋ②）。这种做法再

好不过地既满足贵族的腰包，又符合俄国农奴的漂泊生活方式。这

是贵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第一篇就规定要毫无补偿地取消它。

不仅如此。根据第二篇，地主不能分给５俄亩耕地的每个农奴，可

以自由行使权利，去他所想去的地方。根据第三篇至第五篇，地

主对他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土地失去自由处理的权利，而被迫把它

分配给农民。的确，农民现在也占有着这些土地，但是还是处在

地主的控制之下，并且必须执行完全由地主所规定的各项徭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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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后土地实际上应该属于农民，他们成为土地的永久持有者，他

们获得完全赎买自己家园的权利，他们的徭役虽然规定得很多，但

毕竟是要由法律加以严格限定的；更糟的是，农民可以按照（对

他们）很有利的价格通过赎买来摆脱这些徭役。甚至ｄｖｏｒｏｖｙｅ①，

即地主家中的仆役，也应当领取工钱，并且如果愿意，可以赎买

自己的自由。还要更糟糕的是，农奴应该获得与所有其他公民一

样的权利，这就是说，他们将有他们至今从来不知道的控告主人

和在法庭上作证反对主人的权利；虽然地主在其领地上仍然是农

民的首脑，对他们保有一定的司法权利，可是使大部分俄国贵族

得以积蓄金钱去供养巴黎时髦女郎和在德国温泉疗养地肆意赌博

的横征暴敛将要大大地缩减。然而，为了判断这种收入的缩减可

能对俄国贵族发生的影响，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财政状况吧。俄

国所有土地贵族向各信用银行（由国家设立）借了共计４亿银卢

布的债款，为此给这些银行抵押了大约１３００万名农奴。俄国农奴

总数（不包括国有农奴）为２３７５万人（按１８５７年人口调查）。显

然，银行的主要债务人是较小的农奴主，而较大的农奴主则很少

负债。１８５７年的人口调查表明，大约有１３００万名农奴属于拥有

１０００名农奴以下的地主，而其余的１０７５万名农奴则属于拥有

１０００名农奴以上的地主。由此可见，后者大致是俄国贵族中不负

债的，而前者则是负债的。这种算法也许不十分精确，但是一般

说来可以认为是相当正确的。

按照１８５７年的人口调查，拥有１个到９９９个农奴的地主是

１０５５４０人，而拥有１０００个农奴以上的贵族则不超过４０１５人。这

０２７ 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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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见按照最低的估计，俄国全部贵族中有十分之九都对信用

银行，也就是说对国家负有大量债务。但是，大家知道，俄国贵

族此外还欠了私人、银行家、商人、犹太人和高利贷者许多的债，

并且大多数贵族负债都非常沉重，以致对他们的地产只保有名义

上的所有权。那些还在与破产进行挣扎的贵族，被最近这场战争

的沉重牺牲完全拖垮了，因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仅要担负沉重

的捐税，出人出钱出徭役，而且还无处销售他们的产品，于是不

得不按极端苛刻的条件去借债。而如今要他们毫无补偿地把大部

分收入完全放弃，并且对剩下的部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加以处理，

即不仅要缩减它，而且今后还要把它继续保持在缩减的限度以内。

对于像俄国这样的贵族说来，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很容易预料

到的。除非他们愿意看到他们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完全垮台或立即

破产，而在将来溶化在那个完全仰赖政府来决定等级和地位的官

僚贵族阶级中，他们就一定要对这个解放农民的企图进行反抗。他

们的确也在进行这种反抗；显然，如果他们目前的合法的反抗对

君主的意志无能为力，他们将不得不诉诸别的更有效的手段。

１２７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



（二）

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于柏林

俄国贵族对沙皇解放农民计划的抗拒，已经开始以消极的和

积极的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亚历山大二世在巡游各省时亲自向贵

族发表演说，有时用温和口吻呼吁以仁爱为怀，有时用劝说方式

多方开导，有时则声色俱厉地威胁命令，但是这些演说的效果如

何呢？贵族像奴隶那样俯首帖耳地聆听这些演说，然而他们的内

心感觉是：这位特地来向他们大声疾呼、哄骗劝导、说服告诫、威

胁命令的皇帝，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位能为所欲为的全能的沙皇了。

因此，他们便敢于根本不做任何答复，不附和沙皇的意见，并且

在他们的各种委员会中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即一再拖延，也就是

说，做出在实质上是否定的答复。他们使皇帝无路可走，只好像

罗马教会那样：ｃｏｍｐｅｌｌｅｉｎｔｒａｒｅ〔强迫进门〕。但是这种单调沉闷

的、执拗的缄默终于被圣彼得堡的贵族委员会大胆地冲破了，该

委员会采纳了委员普拉东诺夫先生所起草的一个实际上等于“权

利请愿书”４４５的文件。贵族公然要求召开贵族议会，来与政府共同

解决不仅是这一个巨大的迫切问题，而且要共同解决所有一切政

治问题。尽管内务大臣兰斯科伊先生拒不接受这个文件，他把它

退回给贵族，并且愤怒地向他们指出集会呈递请愿书不是贵族份

内的事情，他们只应该限于讨论政府给他们提出的问题；但是这

并没有什么效果。舒瓦洛夫将军以委员会名义转入进攻，威胁要

亲自把文件呈交皇帝，从而迫使兰斯科伊先生收下了它。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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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８年的俄国贵族就正如１７８８年的法国贵族一样，宣布了

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ｄｅｓＥｔａｔｓＧéｎéｒａｕｘ〔三级会议〕的口号，或者用俄国人

的话来说，宣布了ＳｅｍｓｋｉＳａｂｏｒ或ＳｅｍｓｋａｊａＤｕｍａ①的口号。这

样，贵族在为了私利而企图完整地保存金字塔的陈旧社会基础的

同时，自己攻击了它的政治重心。此外，ｅｓｐｒｉｔｄｅｖｅｒｔｉｇｅ〔谬误精

神〕——年老的法国侨民这样称呼时代精神——如此强烈地感染

了他们，以致大部分贵族都被卷入资产阶级开办联合股份公司的

狂热中，而在西部各省，小部分贵族还尽力表明自己在领导和保护

时髦的文字宣传。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大胆的倾向有个大致的概念，

只需要指出这么两点：在１８５８年，发行的日报已经增加到１８０种，

可是还有１０９种新报纸宣布将于１８５９年出版。另一方面，在１８５７

年创办了１６个公司，其资本为３０３９０００００卢布，而在１８５８年从１

月到８月又增添了２１个新公司，其资本为３６１７５０００卢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实行的改革的另一面。

不应该忘记，俄国政府曾经多次在农民眼前造成自由的ｆａｔａｍｏｒ

－ｇａｎａ〔幻景〕。亚历山大一世在他统治初期，曾号召贵族解放农

民，但是没有成功。在１８１２年号召农民参加ｏｐｌｃｈｅｎｉｅ②（民兵）时，

曾允许他们以废除农奴依附身分来酬答他们的爱国行为，这个许

诺虽是非正式的，但是得到了皇帝的默许；当时曾说，对于保卫住

神圣俄罗斯的人，决不应再以奴隶视之。甚至在尼古拉统治时期，

也曾有一系列敕谕限制贵族对农奴的权利：允许农奴（１８４２年的

敕谕）与其主人签订有关服役期限的契约（这便间接地允许农奴起

３２７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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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控告主人）；以政府名义（１８４４年）保证农民履行契约所规定的

义务；保证农奴（１８４６年）在他们所依附的领地需要拍卖时有权赎

买自由；允许依附于这种领地上的农民（１８４７年）在该领地一出售

时立即把它全部买下来。使政府和贵族都大为吃惊的是，突然发

觉，农奴对此很有准备，真的接二连三地买起领地来了；不仅如此，

在许多情况下，地主只是虚有其名的所有者，因为是他自己的农奴

出钱帮他摆脱了债务，这些农奴当然采取了各种预防办法来为自

己确实保证自由和领地的所有权。当这些情况一经发现，被农奴这

种机灵和干练的表现以及西欧１８４８年的革命爆发吓得魂不附体

的政府，不得不寻找补救办法来阻止实行那势必逐渐把贵族撵出

领地的法令。但是要废止敕谕已经为时太晚，因此另一道敕谕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便把以前只属于村社的购买权扩大到每一个

个别的农奴。这个措施不仅破坏了一个个村子的以及一县境内数

个村子之间的那种在此以前使农奴能够为购买领地筹集资本的联

合，而且，它还附了一些特别的条件。农奴可以购买土地，但是不能

购买依附于土地之上的人；换句话说，农奴在购买他们所附属的领

地时，并没有购买他们自己的自由。恰恰相反，他们仍然是农奴，而

且全部交易只有得到原来地主的同意才能有效！除此以外，有许多

所谓按照自己农奴的信托而持有地产的贵族，由于那同一道敕谕，

得到权利并且受到鼓励去破坏这种信托关系，收回对地产的全部

所有权；同时还无条件禁止了农奴在法庭上进行任何诉讼。从那时

起，农奴除小学以外都不得进其他任何学校，对解放的一切希望似

乎都破灭了，但是上一次战争又迫使尼古拉采取普遍武装农奴的

措施，并且像往常一样，以使他们摆脱农奴依附身分的诺言来推行这

项措施，——政府委托自己的下级官吏在农民中广泛散布了这些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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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自然，在这一切之后，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认真着手解放

农民。他努力的结果，他的计划要点，既然已经成熟，现在公布出来

了。十二年的考验将伴随着沉重的徭役，而以后会进入何种状态连

政府也不敢详细描写，对于这样的考验，农民会说些什么呢？对于

组织村社管理机构、法庭和警察来消除俄国每个村社自古固有的

全部民主自治机关，以便仿照１８０８—１８０９年的普鲁士乡村立法建

立一套地主世袭政权的体系４４６，——这种体系是那全部生活都由

村社管理、毫无个人土地私有观念、认为村社就是自己赖以生存的

土地的所有者的俄国农民所极端厌恶的，——农民会说些什么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自从１８４２年以来，农奴反对地主及管家

的起义已经变成一种流行的现象，甚至按照内务部的官方统计，每

年大约有６０名贵族死于农民之手，在上次战争期间，起义有很大

的发展，而在西部各省起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政府（那里曾经策划

密谋，一俟外国敌人——英法军队逼近国境，就开始起义！），那就

未必可以怀疑，即使贵族不反对解放农民，企图实现委员会的建议

也会成为在俄国农村居民中爆发大规模起义的信号。但是，贵族必

定要反对；皇帝在国家大计和权宜办法之间、在对贵族的畏惧和对

愤怒的农民的畏惧之间徬徨，必然会踌躇不前；而由于怀着巨大期

望而愤激到极点的农奴，认为沙皇是在他们一边，但是被贵族束住

了手脚，这时必然要开始起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１７９３年

就会来到，这些半亚洲式农奴的恐怖统治将是历史上空前的现象，

然而它将是俄国徬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最终将以真正的普遍

的文明来代替彼得大帝所推行的虚假的文明。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和３１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７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３５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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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普 鲁 士 状 况

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１日于柏林

  你们当然知道德国有句谚语：“如果周围空无一物，皇帝也失

去自己的权力。”（《Ｗｏｎｉｃｈｔｓｉｓｔ，ｈａｔｄｅｒＫａｉｓｅｒｓｅｉｎＲｅｃｈｔｖｅｒ－

ｌｏｒｅｎ》）既然连皇帝这样的大人物都受这条空无一物的规律的支

配，本报通讯员当然更无法逃避这条规律了。如果没有事件，就没

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那迫使我好几个星期停止从“精神之都”、从

这个即使不是世界力量的中心至少也是《Ｗｅｌｔｇｅｉｓｔ》〔“世界精

神”〕的中心寄发通讯的极重要的原因。普鲁士运动的第一阶段以

大选告终，第二阶段以议会明天开幕开始。同时，我在前几篇通

讯①中就这个国家的状况所做的估计（我从寄给我的一批美国出

版的德文报纸上看到，许多美国的条顿子孙剽窃了我的这些看法，

而对他们的高见的来源未做应有的说明），已经完全为拖着懒散步

伐进展的局势所证实了；说到这局势，我简直不能说它是在进展，

而是最好像人们永远记得的那位迂腐的约翰逊博士在这种情况下

所会说的那样，说它是用腹部贴地，不用脚，而像虫子一样地蠕动。

德国的里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都长；但德国人用以计程的步子却短

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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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多。正因为如此，德国人在他们的神奇故事里总是幻想有这样的

宝靴：它能使穿着它的幸运儿一步跨出一里远。

人们对这个国家过去十年的历史的评论一向是很片面的（这

是德国人最爱用的字眼，他们都像布利丹的烦琐动物一样，为了

面面俱到，以致总是停步不前），所以我们不妨谈一些一般的看法。

当那位缺乏头脑的国王初登宝座的时候，他满脑袋都是浪漫派的

幻想。他想既当禀承天命的国王，同时又当人民的国王；既维持

万能的官僚政治，又在自己周围拥有一批独立的贵族；既当和平

的使者，又当兵营的统帅；既提倡中世纪式的民权，又抵制现代

自由主义的一切热望；既复兴宗教信仰，又夸耀他的臣民智力高

度发展，——总而言之，他想既扮演中世纪的国王，同时又作为

普鲁士国王这样一个十八世纪的怪胎来行事。但是从１８４０年到

１８４８年，所有一切都与此背道而驰。Ｌａｎｄｊｕｎｋｅｒ〔容克地主们〕本

来寄厚望于“政治周刊”的戴王冠的撰稿人４４７（“政治周刊”当时

天天鼓吹必须给普鲁士那种借助教书先生、军曹、警察、税吏和

饱学官僚来实行的平凡无奇的政治制度中加进富有诗意的贵族统

治），但是只得满足于国王的暗中同情，而得不到他的实际让步。

资产阶级还太软弱，不敢进行积极的活动，只得跟随在黑格尔门

徒所领导的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后面。

在以前任何时期，哲学批判都没有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位

的头八年中那样大胆、有力和盛行；威廉四世想用中世纪神秘主

义代替弗里德里希二世搬运到普鲁士来的“肤浅的”唯理论。这

一时期的哲学之所以强大有力，完全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实际上的

软弱；他们既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向过时的制度进攻，就必须让

那些在思想领域进攻这种制度的大胆的理想主义者占先。最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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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浪漫派国王本人毕竟和他所有的前人一样，实际上只不过是他

枉费心机企图用过去时代的美妙情感加以点缀的那个最平庸的官

僚政府的工具而已。

革命，或者毋宁说是它所产生的反革命，把整个局面彻底改

变了。Ｌａｎｄｊｕｎｋｅｒ从国王个人的奇怪想法中取得了实际利益，把

政府不只抛回到了１８４８年以前，１８１５年以前，而且甚至抛回到了

１８０７年以前所处的状况。羞怯的、浪漫主义的想望结束了，代之

而起的是普鲁士上议院；死手权４４８恢复了；地主裁判权在庄园里空

前盛行；免税又重新成为贵族的标志；警察和政府官员在贵族面

前要毕恭毕敬；一切高官要职都奉献给土地贵族和阀阅名门的苗

裔；旧派的开明官吏都被扫光，而代之以俯首听从食利者和地主

的奴才；革命所争得的一切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

自由、宪制代议权——虽然保留下来了，但只是作为贵族阶级的

特权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如果说在过去的时期资产阶级扶植了

哲学运动，那末现在贵族已把它连根铲除而代之以虔诚主义。凡

是开明的教授都被赶出大学校门；ｖｉｒｉｏｂｓｃｕｒｉ〔蒙昧主义者〕、亨

格施坦堡、施塔尔ｔｕｔｔｉｑｕａｎｔｉ〔之流）掌握了普鲁士所有的教育

机构，从乡村小学校起直到柏林的高级师范学院为止。警察和行

政机构不是被摧毁了，而是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简单工具。连工业

自由也遭到攻击；由于专利权制度变成了一种庇护、恫吓、贿赂

的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大城市的手工业者又被重新赶进行帮、行

会以及其他各式各样属于过去时代的陈旧形式之中。这样，国王

在他专制统治的头八年里梦寐以求而不得实现的那些最大胆的幻

想，由于革命而全部实现了，并且在１８５０—１８５７年这八年期间，

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可以感觉得出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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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革命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错觉，

反革命打消了他们的政治要求。这样，资产阶级就被赶回去干他

们唯一在行的事情——商业和工业，而且我认为，在最近十年当

中，相对地说，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在这方面都没有获得德国人

特别是普鲁士人那样巨大的进步。如果你十年以前到过柏林，现

在你会认不出它来了。它已经从一个严肃的阅兵场变成了喧闹的

德国机器制造业中心。如果你乘车到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

公国去走一遭，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郎卡郡和约克郡。普鲁士虽

然还抬不出一个伊萨克·贝列拉来自夸，但它却有成百成千个梅

维森，他们控制着各种各样的ＣｒéｄｉｔｓＭｏｂｉｌｉｅｒｓ
２８
，这种银行在普

鲁士比德意志联邦议会中的王公数目还要多。

拚命追逐财富、向前进取、开发新矿山、建设新工厂、修筑

新铁路，尤其是向股份公司投资和做股票投机生意，这样一股狂

潮盛极一时，社会上所有各个阶级，从农民起直到一度位列ｒｅｉｃｈ

ｓ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ｅｒＦüｒｓｔ
４４９
的头戴王冠的国君，都沾染上了这种风

气。所以，你们看到，资产阶级为自己所处的巴比伦俘虏的境遇

而哭泣、而垂头丧气的时候，正是他们变为国内的实际力量，而

高傲的贵族从骨子里变成唯利是图的、做银钱生意的股票投机家

的时候。如果你需要一个表明思辨①哲学如何变成商业投机的例

证，那就请看１８５７年的汉堡。难道这些善于思辨的德国人那时没

有表现为讹诈舞弊的能手吗？可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这种上升

运动（它是靠物价的普遍上涨，因此也是靠官僚统治者固定收入

的普遍下跌而加强的），自然伴随着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工人阶级

９２７普 鲁 士 状 况

① 原文为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这个词还含有“投机”的意思。——译者注



的集聚。过去八年里，小资产阶级的破产是在全欧洲到处可以看

到的普遍现象，但没有一个地方像德国这样突出。这个现象还需

要什么解释吗？我可以简单地回答：看一看那些昨天还是穷光蛋

今天却是百万富翁的人吧。如果一个囊空如洗的人一夜之间变成

了百万富翁，那必然要有一千个拥有一千元的人在一日之内沦为

乞丐。这种变化，神奇的交易所转瞬之间就能办到，完全不用依

赖现代工业的缓慢集中财富的方式。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和

工人阶级的集聚，在普鲁士最近十年当中是跟资产阶级的成长同

时发展起来的。

虽然我还没有结束我的Ｒｕｎｄｓｃｈａｕ〔综合观察〕（“新普鲁士

报”这样称呼这种回顾式的评论），可是这篇通讯现在就该寄出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１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２月１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５４８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０３７ 卡·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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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摘自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４５０

Ⅰ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１ 生  产

  （ａ）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

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

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一种十八世纪鲁滨逊式故事的毫无想像

力的虚构，这种鲁滨逊式的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

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

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

系的ｃｏｎｔｒａｔｓｏｃｉａｌ〔社会契约论〕
４５１
，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

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式故事的美学的

错觉。这倒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

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

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

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

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

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

３３７



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

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

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

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

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十八世纪对立，作为贵族比

较多地站在历史的见地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

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

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

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

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

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

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

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ξω πιιó ①，不仅是一种合群

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

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

在地具有社会力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

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

无需多说。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

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

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

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

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这种观念对亚当或普罗

４３７ 卡·马克思

① 社会动物（亚里士多德“政治论”第１卷第１章）。——编者注



米修斯已经是现成的，后来它就被付诸实行等等。再没有比这类

想入非非的ｌｏｃ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

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

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

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

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

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

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

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

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

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

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

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

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

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

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

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

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

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下来的劳

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

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

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

就是说，如果我们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下来的劳

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的话。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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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看来，就表现为历代政府的恶意窜改。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那末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

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是它们

的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

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要留到别处（后面）再说。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

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

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

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

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如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

作４５２），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好像应当包括：

（１）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

要说明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实际上归纳

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

（２）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

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要把这些在斯密那里作为ａｐｅｒｃ， ｕ〔提示〕

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各个民族的发展

过程中生产率程度不同的各个时期——这种研究超出本题应有的

范围，但就属于本题范围来说，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是要谈

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

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

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

［Ｇｅｗｉｎｎ］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Ｇｅｗｉｎｎｅｎ］为要务的时候。

６３７ 卡·马克思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

一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条件如离海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

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

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但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谈的并不是这一切。

相反，照他们的意见，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４５３），

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而独立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

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一般〕的

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

识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像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

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与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

系，下面这一点总应该是一开始就明白的：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

上分配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

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

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

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租税生活

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或者靠

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

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

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１）所有制，（２）司法、警察等等

对所有制的保护，对此要极简单地答复一下：

ａｄ〔关于〕（１）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

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

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

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还把对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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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无所有作为条件。）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

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

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所有制形式下能更

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

何所有制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

不到任何社会，那末，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据为己有的占有，

是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ｉ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ｏ〔自相矛盾〕。

ａｄ〔关于〕（２）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

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

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

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

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射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

模糊地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

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

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

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

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

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２ 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观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

并列的几个项目。

８３７ 卡·马克思



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

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

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

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创造出适

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

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

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

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

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因为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

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

体化，在人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居于支配

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

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性来媒介。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分量）；交换决定个人对于分配

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

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

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

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

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

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

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

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

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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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同他们站在同一个见地上，或者是在他们之下。最庸俗不过

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做目的本身。

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那种把分配当

做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的经济见解。或者是这样的责备，

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理解。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

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丛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

这里的问题是要把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ａ）［生产和消费］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个人在

生产当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和消耗这种能力，

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耗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

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

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

形状和特性，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因此，生产行

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

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

的消费，称做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起来

是斯宾诺莎的命题：《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ｅｓｔｎｅｇａｔｉｏ》
４５４
。但是，提出生

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

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

对的对立面，我们且观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

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吃喝是消费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产

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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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

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

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

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

——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

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而为一和消费同生产合而为一的这种

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的直接两立。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

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

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

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

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ｆｉｎｉｓｈ〔完成〕。一条

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δ áμι〔可

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

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

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１）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

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

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

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

才使产品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ｓｔｒｏｋｅ〔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

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２）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

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

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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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末，同样显而

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

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

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

（１）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

费；因而，生产在这方面创造出、生产出消费。

（２）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

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

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

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

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

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

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

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３）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在

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之后，——如果停

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

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

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

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

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１）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

（２）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３）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做

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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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

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

（１）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

生产的消费。政治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生产的消费，可是还作

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

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于

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

（２）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

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

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

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

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在经济学中

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３）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直接是生产；而且生产

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

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

想像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

而且，两者的每一方当自己实现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

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在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

品的时候，在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毁掉的时候；

在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达

到完美的程度的时候；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

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

产出消费，是在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的时候，然后是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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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做需要创造出来的时候。这第三项

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经济学在论述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

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时，曾多次加以解释。

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同一

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４５５这样做过，而

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萨伊就是个例子；他的说法是，就

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ｉｎ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ｏ〔一般〕来说，也是这样。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
４５６
，

因为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还要创造生产

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而且把社会当做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观

察，是把它作不正确的观察，思辨式的观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

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是：

如果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或者许多单个个人的活

动，它们无论如何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

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费，作为必

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

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

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因消费了它而

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把自己再生产的

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

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

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末直接占有产品

也不是他的目的。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插进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

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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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处于生产之旁和生产之外

呢？

（ｂ）［生产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

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

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

资本。说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１）当做生产

要素；（２）当做收入源泉，当做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利

息和利润，就它们作为资本增殖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自

身的生产的要素来说，本身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

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

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同样，工资也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一处作

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

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

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后，地租——我们

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的前提，是作为生

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资的

前提不是通常的劳动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

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

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

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

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

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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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简直是幻觉。

因此，像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

只有生产，他们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本

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

的表现。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

律决定他在生产中——指他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的地

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

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作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

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

就整个社会来看，从一方面说，分配似乎先于生产，并且决

定生产，似乎是先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

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

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

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

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久

属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 ［当做］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

而把它像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

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仿佛离开

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

是 （１）生产工具的分配，（２）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

（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

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

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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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

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

定了。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

且ｐａｒ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

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

那些把生产当做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

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

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

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

为生产的前提，那末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

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

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

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们对于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

前提，对于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了。它们在生产内部

被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

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

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

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

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分析。

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样给予

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

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

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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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

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

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

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

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

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

例如，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

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在日

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

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省服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土

地所有权的集中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

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劫掠生活。但

是要能够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劫

掠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方式。例如，劫掠一个ｓｔｏｃｋ－ｊｏｂｂ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劫掠一个游牧民族一样。

奴隶直接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但是奴隶受到剥夺的国家的生

产必须安排得容许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

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

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于一定家庭。这

些法律，只有当大土地所有权适合于社会生产的时候，如像在英

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土地所有权，但经营

的是小规模农业，因而大土地所有权就被革命摧毁了。但是，土

地析分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

法律，土地所有权却又集中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

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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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最后，交换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

既然交换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

闻的媒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当然

也就当做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首先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

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

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

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企业家

之间的交换，从它的组织方面看，既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

是生产行为。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

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外，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１）如

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

成果，也就没有交换；（２）私的交换以私的生产为前提；（３）交换的

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

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

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

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

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

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

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

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

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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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

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

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

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

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３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观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

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产部

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

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

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

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

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

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

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末

这是整体的一个浑沌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

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

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

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整体的浑沌

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第一条道路

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纪的经

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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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

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

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

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

了。后一种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

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

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

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

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

具体的再现。因而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

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

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

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

提的；也是以某种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它只能作

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总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相

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

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

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那样的世界才是现实的世界——

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

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

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

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

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

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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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

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

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

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

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

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

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Ｃ，ａｄéｐｅｎｄ〔要看情况而定〕。比如，

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

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

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有这样的家庭和氏族，它们还只是占有，而

没有所有权，这倒是对的。所以，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简单

的家庭的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权方面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

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

为关系的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

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

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

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

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

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

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

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

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

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

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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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

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

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

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

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

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

个别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

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做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

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

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

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

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

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

前提——只是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

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

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

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

队中得到充分发展。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

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

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

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作为

劳动一般——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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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

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

看成存在于货币中的物［ａｌｓＳａｃｈｅａｕβｅｒｓｉｃｈｉｍＧｅｌｄ］。同这个观

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

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

然只是局限地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学

派相对立的重农学派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做创造财

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

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

相应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ｐａｒｅｘｃｅｌ

ｌｅｎｃｅ〔主要是〕土地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

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

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

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

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

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远，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

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就可想见了。这会造成一种

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

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

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

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

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

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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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

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具体的劳动总体的精神结果。对

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

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

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

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

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

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

动”、“劳动一般”、ｓａｎｓｐｈｒａｓｅ〔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

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

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

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

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

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在俄罗斯人

那里，比如说，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了。但是，首先，是野蛮人

具有适应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适应一切，是大有区别

的。并且，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

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的状态，

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

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

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

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

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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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

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

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

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

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

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

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

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

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

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

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

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真理这

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ｃｕｍｇｒａｎｏｓａｌｉｓ①来理解。这些范

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

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谓的历史发展

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

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

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

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

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δ áμι〔在

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

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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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把

自己神话化而同过去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前一个社会，即它

还得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

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

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

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

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

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

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

具有决定的意义。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

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

切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

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

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

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

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

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以畜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处于真正发展的起点之外）。

在他们中间出现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决定

了。它是公有的，这种形式依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多少而或多或少

地遗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

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的民族那里，像在古代社会和

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

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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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像中世纪那样工业在

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

资本——只要不是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

等，也带着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

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于

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

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

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

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

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

们的相互关系。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

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

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

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

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

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

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

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决定的。作

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

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

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

８５７ 卡·马克思



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ｐａ

ｎｉｅｓ〔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曾以特权的、

有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

国民财富这个概念，在十七世纪经济学家看来，无形中是说财

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

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

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

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１）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

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

（２）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

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城市和乡

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的）。

（３）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

产”阶级。税。国债。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

（４）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

（５）世界市场和危机。

４．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

 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

 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

 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１）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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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

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２）历来的观念的历史编纂法同现实的历史编纂法的关系。特

别是所谓文化史，旧时的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

来的历史编纂法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

等等）。哲学的。）

（３）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

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４）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唯物主义

的关系。

（５）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

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６）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

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现代艺术等等。这种

不平衡在理解上还不是像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那样如此重要

和如此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

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

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

产的关系。

（７）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

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

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８）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

族等。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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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

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

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

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

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

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

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

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

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

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

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

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 ［神

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

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

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
４５７

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一切神话都是在想像中和通过想像以

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因此，随着自然力

在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４５８还

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

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

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

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

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

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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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

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

“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

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

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

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

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

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

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

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

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

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

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

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

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

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底至

９月中旬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新时代”

第２３—２５期（第１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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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马克思被邀请作为伦敦的外国流亡革命人士的正式代表，出席１８５６年４

月１４日为纪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ａｐｅｒ》）创刊四周年

而举行的宴会。他利用请他第一个讲话的机会，作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

历史使命的演说。马克思参加“人民报”的创刊纪念会这件事明显地说明

了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同英国宪章派保持着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力

想在思想上影响英国无产阶级并且帮助宪章运动的领袖，以使英国工人

运动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复兴起来。

“人民报”是宪章派的周报，１８５２年５月由革命的宪章运动的领袖之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６

年１２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常为该报撰稿，同时还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

帮助。该报除了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为它撰写的文章外，还从“纽约每

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上转载他们的重要文章。在

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

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

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１８５８年６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

手中。——第３页。

２ 好人儿罗宾是英国民间故事中庇护人们和为人们帮忙的幻想人物，是莎

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４页。

３ １７９３年约克公爵被任命为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英军总司令，并奉英国政府

之命前往弗兰德攻占敦克尔克。在对敦克尔克进行软弱无效的围攻之后，

１７９３年９月６—８日，联军在冈德斯霍特战役中被法国革命军击败。英

军仅仅由于约克公爵在法军进攻时没有应战，仓皇退却，才免于全军复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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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成立后，在１７９９年，约克公爵作为英俄联军总司

令被派往荷兰（当时的巴达维亚共和国），英、俄联军中的英国军团在这

年８月底在赫耳德登陆。由于公爵指挥无能，联军在１０月被法国人击

溃。——第７页。

４ 马克思在这里引的是科贝特的文章“科克伦·约翰斯顿先生”（《Ｍｒ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载于１８０６年７月５日“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

第１０卷第１期。马克思在写关于约克公爵的文章时还利用了科贝特的其

他文章。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 （《Ｃｏｂｂｅｔｔ’ｓＷｅｅｋ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

ｇｉｓｔｅｒ》）是从１８０２—１８３５年在伦敦出版的激进派周报。——第７页。

５ 阿尔克马降约是１７９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在约克公爵指挥的第二次反法同盟

的军队在荷兰失败后签字的（见注３）。除了规定释放八千名法国和荷兰

战俘以外，联军还必须撤出自己在荷兰的军队。——第８页。

６ 阿德里安堡和约是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１８２９年

９月缔结的和约。——第９页。

７ 福克斯集团（ＣｏｔｅｒｉｅＦｏｘ’）——这是马克思对以查理·詹姆斯·福克斯

为首的、人数不多的辉格党贵族“左”派的称呼。这个派别是在法国资产

阶级革命胜利后由于辉格党分裂而形成的。福克斯的拥护者代表英国工

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反雅各宾战争，拥护英国议会改革。——第１０

页。

８ 出售军官官衔证书的制度是十七世纪末叶在英国产生的，后来得到国王

批准。１７１９—１７２０年正式规定了军衔价格，这种价格后来曾几次审查和

调整。这一制度一直存在到１８７１年，它保障了英国贵族在军队中的垄断

地位。——第１０页。

９ “国王之友”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人们对国王乔治三世的政策的拥护者的称

呼。乔治三世力图加强国王的特权，把政治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把辉

格党排除在国家管理之外。国王为此利用了辉格党中由于工商业资本的

利益同地主寡头政体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产生的危机。“国王之友”曾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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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了政权。——第１０页。

１０ 指匿名小册子“内阁和反对派对约克公爵殿下的行为实录”１８０８年伦敦

版（《ＡＰｌａｉ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ＨｉｓＲｏｙａｌＨｉｇｈｎｅｓｓｔｈｅＤｕｋｅｏｆＹｏｒｋ》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０８）。——第１０页。

１１ “纪事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

１７７０年到１８６２年在伦敦出版；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

派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１１页。

１２ 马克思引用的是威廉·科贝特的文章“约克公爵”（《ＤｕｋｅｏｆＹｏｒｋ》），

载于１８０８年８月２０日“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第１４卷第８期。——

第１１页。

１３ 白厅（ＷｈｉｔｅＨａｌｌ）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在那里有许多政府机关，其

中有英军总司令部、海军部和其他的部（财政部、外交部等等）。——第

１３页。

１４ 卡列班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中半人半怪的角色。——第１６页。

１５ “撒丁”这篇论文是马克思为“人民报”撰写并且同时在“纽约每日论坛

报”上发表的论文之一。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是一家美国报

纸，１８４１—１９２４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

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

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

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

之一。马克思于１８５１年８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１８６２年３月，继

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

约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先从曼彻斯特寄到伦敦，马克思通常在它

们上面注上寄往纽约的日期；因此，文章上面的日期有时与它们的写作

日期不符。马克思在有些文章上还注上巴黎或柏林等字样。马克思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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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

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

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

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

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

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

有些文章不署作者的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从１８５５年年

中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在该报发表时都没有署名。有时编辑

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

议。从１８５７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

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写稿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

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

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

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包括的这段时期中所写

的文章，遭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大肆窜改以致歪曲原意的，本

卷没有收入。——第１７页。

１６ 教皇党人和保皇党人 是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罗马教皇和德国皇帝进行

斗争期间在意大利成立的两个政党。教皇党人是教皇的拥护者，是意大

利城市中的商业手工业阶层的上层。保皇党人主要是拥护皇帝的封建贵

族的代表人物。

法国和奥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 是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

权的战争（１７０１—１７１４）和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１７４１—

１７４８）。头一次战争的结果，萨瓦公国得到了西西里岛、蒙费拉托以及米

兰公国的一部分土地；萨瓦大公于１７１３年取得了国王的称号。１７１８年，

西西里被西班牙人夺去，但是萨瓦公国于１７２０年获得了撒丁作为赔偿；

同年，在萨瓦、皮蒙特、撒丁的领土上建立了撒丁王国（或称皮蒙特王

国），撒丁王朝的代表成了国王。由于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撒

丁王国从奥地利那里得到了帕维亚公国的大部分以及奥地利在意大利

的部分领地。——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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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指皮蒙特的首相兼外交大臣卡富尔伯爵为１８５６年巴黎会议起草的一份

备忘录，其内容是关于在奥法占领各省和那不勒斯王国（双西西里王

国）境内的意大利人民的贫困状态。卡富尔未能在会议上宣读这份备忘

录，他于４月８日发表严厉谴责奥地利在亚平宁半岛上的统治的演说

时，向会议参加者叙述了它的内容。皮蒙特的代表在１８５６年３月２７日

和４月１６日致会议主席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的照会中，提出

了削弱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影响、消除奥地利对意大利领土的占领、停止

在那不勒斯王国实行反动和恐怖政策的问题。尽管法、英、俄三国代表

赞同皮蒙特的备忘录，但是意大利问题在巴黎会议上并未得到实际解

决。——第１７页。

１８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英国辉格党政府（当时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

大臣）口头上支持在意大利（包括皮蒙特）实行温和的自由主义的改革，

但是无论在１８４８年或者１８４９年，都没有帮助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统治北

部意大利的斗争。——第１７页。

１９ １８４９年４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把远征军开往意大利，目的是干涉罗马

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在残酷的搏斗以后，法国军队于１８４９年

７月３日进入罗马，在那里一直驻留到１８７０年。——第１９页。

２０ 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称为凯恩、拉姆别萨和贝耳岛的狱卒，是指波拿

巴在执掌法国政权之后就开始大批逮捕和放逐共和派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的参加者。

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

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而常常造成大批死亡，故有“不流血的

断头台”之称。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是在北非一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的法国的感化移民区，１８５１—１８６０年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

贝耳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１８４９—１８５７年是监禁政治犯的地

方；参加１８４８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也被囚禁在这里。—— 第１９、

４３９页。

２１ 关于奥地利蒙受的损失，是马克思的讽刺话。在１８５６年的巴黎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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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英两国代表赞同皮蒙特的备忘录（见注１７），但是这两个国家并

不想稍微认真地阻止奥地利在意大利和巴尔干所实行的政策。对这点的

证明，是奥地利、法国、英国于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５日在巴黎共同签订了关

于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的协定。——第２０页。

２２ 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奥意战争当中，撒丁国王查理－阿尔伯特于１８４９年

３月２３日在诺瓦拉（意大利北部）战役中一败涂地。查理－阿尔伯特害

怕人民的愤怒，当即在战场上把王位让给儿子维克多－艾曼努尔，并逃

出意大利。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于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６日同奥地利人签订

了停战协定，而于８月６日缔结了和约。——第２０页。

２３ 大概是指路易·波拿巴为他的堂弟拿破仑亲王所筹划的与撒丁国王维

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女儿克洛蒂尔达缔结婚姻一事。婚礼于１８５９年

举行。——第２０页。

２４ 古希腊德尔斐城阿波罗神庙里的德尔斐神谕 以预卜希腊各城邦的内外

政策而驰名，并对这种政策起很大的影响（卜辞由女巫宣布，但是编写

卜辞的是洞悉希腊事态的祭司）。更古老的所谓特罗芬尼神谕未曾享有

这种威信。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英国议员们的发言不仅对于确定

英国的对外政策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没有独创性，只不过反映了帕

麦斯顿强迫议会接受的政策而已。——第２０页。

２５ 马克思引证的是皮蒙特的代表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６日的照会 （见注

１７）。——第２１页。

２６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１７８５年创刊于

伦敦。——第２３页。

２７ 马克思指的是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ＤＲｉｃａｒｄｏ

《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第一版于１８１７

年在伦敦出版。——第２３页。

２８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动产信用公司，全称Ｓｏｃｉé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１８５２年

１１月１８日的法令所批准。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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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

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

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

票，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

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的。因此，同

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

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股票。该银行

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受它的保护。１８６７年，该银行

破产，１８７１年停业。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新型金

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

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建立了类似的机关。——第２４、２１８、２５７、３１３、３７９、

４６４、５２１、５４１、６８９、６９９、７２９页。

２９ 小拿破仑 是维克多·雨果在１８５１年法国立法议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

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１８５２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

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ｌｅＰｅｔｉｔ》）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第２７页。

３０ 十二月十日会（ＤｉｘＤéｃｅｍｂｒｅ）是波拿巴派的秘密会社，成立于１８４９年，

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阀的代表人物等组成；它的成员帮助

了路易·波拿巴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该会

因此而得名）。后来，该会成员是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和组织者。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７３—１７６页）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

的评述。——第３０页。

３１ 弗伦特运动 是１６４８—１６５３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贵族资产阶级运动。

运动的贵族首领依靠自己的侍从和外国军队，利用这一时期发生的农

民起义和城市的民主运动来为自己谋利益。——第３０页。

３２ “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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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的简称，

１７８９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

机关报。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该报反映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即所谓秩序党

的观点。１８５１年政变以后，是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第３１

页。

３３ “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是法国的日报，１７８９—１９０１年

在巴黎出版；从１７９９—１８６９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第３２页。

３４ 马克思指的是傅立叶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

（《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ｑｕａｔｒｅ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ｄｅｓｄｅｓｔｉｎéｅｓ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初版

于１８０８年在巴黎出版。——第３８页。

３５ 为了使英格兰银行不致破产，英国皮特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规定银行

券的官定行市，并准许该行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银行券兑换黄金在

１８１９年才恢复。——第４０页。

３６ 文章中指的是１８５６年夏季马德里的革命事变。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的西班牙

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以这些事变结束的。１８５６年７月，西班牙的反

动派和教权派把埃斯帕特罗的进步派内阁弄下了台，组成了奥当奈尔将

军的保守派内阁。反动势力的这次进攻引起了一场新的革命，革命遭到

奥当奈尔的残酷镇压。——第４１页。

３７ 指路易·波拿巴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举行的政变。第二帝国的波拿巴政

体即由此肇始。——第４２页。

３８ １８４３年，温和派领袖之一纳尔瓦艾斯将军利用了人们对军事独裁者、王

国摄政埃斯帕特罗领导的进步派内阁的普遍不满，同孔查将军等人一起

举行了反革命兵变。在把埃斯帕特罗赶下台以后，纳尔瓦艾斯组成了一

个新内阁，随后担任了新内阁首脑，西班牙的十年反动统治时期从此开

始。——第４２页。

３９ 艾阿库裘派（Ａｙａｃｕｃｈｏｓ）——１８２４年１２月西班牙军队在秘鲁的艾阿库

袭平原会战失败以后，人们给镇压美洲西班牙殖民地起义者的战争的参

加者埃所帕特罗及其他西班牙将军起的绰号。在埃斯帕特罗摄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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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１—１８４３），他所领导的受到英国支持的军人集团的成员也被称为艾

阿库裘派。——第４２页。

４０ 指英国和法国围绕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及其妹玛丽－路易莎－费

南达公主的婚姻问题而进行的外交斗争。英国最初打算让伊萨伯拉嫁给

同英国宫廷关系密切的科堡亲王列奥波特，让她的妹妹嫁给法国国王路

易－菲力浦的幼子蒙潘西埃公爵；可是过了一些时候，英国又不得不放

弃这个打算，而坚持让玛丽－路易莎－费南达嫁给列奥波特亲王，让伊

萨伯拉嫁给西班牙波旁家族的代表人物——唐·恩利科。由于憎恨后者

同进步党有联系，伊萨伯拉女王的母亲玛丽－克里斯亭娜（马克思称她

为蒙尼奥斯夫人，因为她同奥古斯丁·费南多·蒙尼奥斯公爵有门户悬

殊的夫妇关系）同路易－菲力浦联合了起来，结果在１８４６年１０月，不

顾英国提出的外交要求，伊萨伯拉同唐·恩利科的哥哥唐·弗朗西斯科

·德·阿西斯订了婚，玛丽－路易莎－费南达同蒙潘西埃公爵订了

婚。——第４２页。

４１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事件。西

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期望在１８２２年７月７日拿下革命的马德里的企图

失败以后，秘密请求神圣同盟帮助他镇压革命。按照神圣同盟的维罗那

会议决定，由法国给斐迪南以援助。法国远征军于１８２３年进入西班牙，

在这个国家恢复了专制制度；法国军队在西班牙留驻到１８２８年。——

第４４页。

４２ Ｍｏｄｅｒａｄｏｓ（温和派）是西班牙的君主立宪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

派贵族的利益。这个党派是由于自由党分裂而产生的；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第

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自由党分裂为右翼和左翼，右翼是温和派，左

翼是激进派，主张最大限度地限制王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ｓ（进步派）是西班牙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形成于十九世

纪三十年代；进步派依靠的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军

官，他们的基本要求是有限的君主制。——第４４页。

４３ 指的是１８５４年６—７月马德里所发生的事件。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西班牙第

四次资产阶级革命即从此开始。１８５４年７月１７日，死硬的保皇派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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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派里奥斯－伊－罗萨斯进入里瓦斯公爵领导的新内阁，引起了一场新

的大起义。结果，伊萨伯拉女王被迫于７月１９日撤销了因镇压起义而有

“榴霰弹内阁”之称的里瓦斯内阁。７月３１日，埃斯帕特罗受命主持新

内阁。——第４４页。

４４ “日报” （《Ｇａｃｅｔａ》）是西班牙的报纸“马德里日报” （《Ｇａｃｅｔａｄｅ

Ｍａｄｒｉｄ》）的简称。该报创刊于１６６１年，从１７６２年起为政府的正式的

机关报。——第４４页。

４５ 大概是暗示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埃斯帕特罗曾因为同卡洛斯派斗争有功

而获得卢恰纳伯爵的封号；另一件是他曾得到一个与他不相称的“革命

之剑”的绰号，这个绰号从１８４３年政变（见注３８），即埃斯帕特罗的进

步派内阁被所谓温和派的反动内阁代替的时候起在人民中间流

行。——第４６页。

４６ “新闻报”（《ＬａＰｒｅｓｓｅ》）是１８３６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国资产阶级日报，

在五十年代反对第二帝国的政体。——第４６页。

４７ 指埃斯帕特罗在１８５６年７月１４日奥当奈尔举行政变以后所采取的两

面派的叛卖立场。埃斯帕特罗在政变的第一天就发表宣言，呼吁人们停

止斗争并支持奥当奈尔的政策，同时他又到马德里的街头号召起义者批

抗反动势力。可是由于他既不站在政变派一边，又不站在起义者一边，经

果无论在自己的拥护者当中还是在首都革命群众当中都完全失去了政

治信任和威望。——第４８页。

４８ “马德里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Ｍａｄｒｉｄ》）是西班牙的报纸，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在

马德里出版。——第４８页。

４９ 马克思把支持斐迪南七世的弟弟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的反

动潮流称为卡洛斯派。卡洛斯派依靠反动的贵族、教权派和巴斯克、纳

瓦腊、旧加斯梯里亚、阿腊贡、卡塔卢尼亚某些地区的落后农民的支持，

在１８３３—１８４０年发动了长期浴血内战。唐·卡洛斯在１８３３年以西班牙

王位归属者自居而争夺国王之女伊萨伯拉二世的王位，发动兵变反对伊

萨伯拉二世之母、女摄政王玛丽－克里斯亭娜。女摄政王不得已而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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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的支持，对他们许以一系列的让步。卡洛斯派战争实际上变成了

封建的卡洛斯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的斗争。这场战争于１８４０年也

是以卡洛斯派的失败而告终。——第４９页。

５０ “先驱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是英国一家具有保守倾向的日报，

１７８０—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９页。

５１ 指１８４８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和１８４９年５月德勒斯顿的街垒

战。——第５０页。

５２ 指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场民

族解放斗争是同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同时展开的。

反对外国掠夺者的战争提出必须在西班牙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作为迫切

任务，因此动员了西班牙社会的一切阶层，并同西班牙第一次资产阶级

革命结合了起来。这场斗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他们用游击战顽强地反

抗侵略者，同时还为取得土地而斗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软弱而夺取了

运动领导权的自由派贵族，仅限于在１８１２年通过了一个温和的资产阶

级自由主义宪法（即所谓加迪斯宪法，这个宪法是由议会在加迪斯市开

会通过的，故以该市命名）。宪法对王权加以限制，宣布最高权力属于国

民，把立法权转交给由普选（家庭佣工不能参加）产生的一院制议会。议

会获得了国内外政策方面的广泛权利。宪法规定实行地方自治、累进税、

普遍兵役制；各省都成立地方国民军，改组整个司法系统。宪法在西班

牙国内事务方面实行民主化，同时却保留了西班牙对殖民地的统治。西

班牙人民的斗争在打垮拿破仑第一的政治军事计划方面起了相当大的

作用。拿破仑第一于１８１２年在俄国被击败以后，被迫从西班牙撤出自己

的军队。马克思把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叫做“具有民族性质和王朝性质”的

运动，意思是指，这一斗争既为了反抗外国的占领，同时也为了打击国

王查理四世的宫廷奸党。查理四世被迫于１８０８年３月让位于其子斐迪

南七世。斐迪南七世的统治权得到了议会附有某些限制条件的承

认。——第５１页。

５３ 指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的西班牙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的口号是：召

开议会，取消宗教裁判，承认在１８１４年斐迪南七世从法国回到西班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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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废除的１８１２年宪法。但是运动仅限于实行了一系列反教权的以及

某些其他的改革。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群众的退出。资产阶级

没有向他们保证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第５１页。

５４ １８０８年５月２日在马德里爆发了反对法国占领者的人民起义。这次起

义遭到驻西班牙法军总司令缪拉特的残酷镇压。有一千多名西班牙人被

屠杀。——第５２页。

５５ 在十九世纪，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划为十七个军区。每个军区的长官叫做

镇守司令（因此而有镇守司令区的名称）。镇守司令作为国王的代表而在

自己的军区总揽全部军政大权。——第５２页。

５６ 指１８１４年３月斐迪南七世从法国回到西班牙以后开始的残酷的封建专

制反动时期。反动时期的特点是，军事密谋层出不穷，西班牙政府软弱

而不稳定。１８１４年至１８１９年期间西班牙更换了二十四个内阁。

１８３３年到１８４０年的王朝战争——见注４９。——第５２页。

５７ 为个人本身利益而蓄谋推翻圣路易斯专政的奥当奈尔将军和杜耳塞将

军，利用国内经济困难、政府的反动政策和宫廷奸党的统治所引起的普

遍不满，于１８５４年６月２８日在马德里卫戍部队中发动了兵变，并战胜

了政府军。但是奥当奈尔深知只靠纯粹的宫廷革命是不可能得到西班牙

城市居民支持的，不得已而于７月７日在曼萨那累斯发表了被称为“曼

萨那累斯纲领”的宣言。这个纲领包括了人民的某些要求：消灭宫廷奸

党，召集已被解散的议会，减低赋税，成立国民军等等。人民群众被吸

引加入斗争，便造成了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在这

次革命中，以埃斯帕特罗为首的进步党于１８５４年上台执政。——第５２

页。

５８ 克罗亚特兵主要是从克罗地亚人和某些其他斯拉夫人以及匈牙利人中

募集来的。克罗亚特兵是拉德茨基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中的一部分队

伍。拉德茨基的军队参与了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革命的镇压。

马克思把朱阿夫兵叫做波拿巴的非洲军队。朱阿夫兵是由阿尔及利

亚人和一部分欧洲人编成的法国殖民军。朱阿夫兵在法国人于１８３０年

发动的、断断续续历时四十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掠夺战争中以残暴闻

６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名。

弗兰格尔将军指挥下的军队曾于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参与柏林的反革命

政变和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行动。马克思把他们叫做“波美拉尼亚军

队”，看来是指１８４８年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军区总司令的弗兰格尔出生于

波美拉尼亚而言。——第５３页。

５９ 马克思讽刺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波拿巴集团在准备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

日政变时，用来在军官在士兵当中招募拥护者的方法。路易·波拿巴在

圣摩尔、萨托里等地以共和国总统的身分举行招待会和阅兵式的时候，

大摆酒筵，用腊肠、冷盘禽肉、香槟酒等等款待军官和士兵。送钱也是

收买军队所使用的办法之一。——第５３页。

６０ 麦克格莱哥尔最著名的统计学著作有：“各国资源和统计”１８３５年伦敦

版（《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和

“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１８４１—１８５０年伦敦版

（《Ｃｏｍｍｅｒｅｉｃｉａｌ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ｏｆ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１—１８５０）。——

第５６页。

６１ 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是英国的最高法院之一，在１８７３年司法改

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领导，具权限是审理有关

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这个法院的权限在许多场合

下同其他高等法院的权限分不清。同其他法院所应用的英国普通法

相反，大法官法庭的诉讼程序是根据所谓“正义法”进行的。——第５７

页。

６２ 指１８４７年７月—１８４８年１月法国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一运动是

１８４８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在１８４３年缔结的单独联

盟，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

教徒的特权。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四十年代中在大部分的州和

瑞士议会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１８４７年７月

瑞士联邦议会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１１月初向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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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开始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

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

联合议会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

摆脱财政困难，于１８４７年４月在柏林召集的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

合会议。联合议会是在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召开的。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

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议会拒绝对借款作保证。国王

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６月解散了联合议会，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情

绪，加速了德国的革命。

西班牙的婚姻——见注４０。

马克思把当时统治着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

丹麦同德意志联邦之间的长期斗争叫做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纠纷。

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夕，在这两个公国的德意志居民间发生了反对丹麦和这

两个公国实行统一宪法的运动，宪法草案是１８４８年１月２８日颁布的。

这个运动就其目的来说，是分立运动，没有超出温和自由派反对立场的

范围，是为了在德意志北方再建立一个德意志邦——反动普鲁士的卫

星国。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期间，情况起了变化。在德意志的革命事件

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运动具有革命的、解放的性

质。争取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从丹麦分离出来的斗争成了德意志一

切进步力量争取德意志国家的民族统一的斗争的组成部分。——第６０

页。

６３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８１５—

１８７０年在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它在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６１页。

６４ “国民议会报”（《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

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在巴黎出版。——第６２页。

６５ 法国１８３０年的七月资产阶级革命对德国的社会政治生活起了相当大的

影响，推动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德意志的许多邦（不伦瑞

克、萨克森、库尔黑森等）宣布了宪法。但是，正像法国的新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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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年宪章”）是资产阶级上层——金融贵族同土地贵族的妥协

一样，德意志邦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同君主制和贵族的妥协。——第

６２页。

６６ 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第６５页。

６７ １８５６年春天罗尼河和卢瓦尔河盆地水灾期间，拿破仑第三为了追求声

望，曾到受灾的省份，乘坐小船经过一些被淹的城市和乡村，并且对灾

害的损失给以资助。当时拿破仑第三在给公共工程大臣的一封信中提出

了各种措施，在他看来，这些措施能够阻止类似的自然灾害再次发

生。——第６６页。

６８ 马克思讽刺地把欧洲国家为和平调解普鲁士和瑞士在１８５６年秋发生的

所谓纽沙特尔冲突问题的会议方案称为第二次巴黎会议。在１７０７—

１８０６年，纽沙特尔公国及其领地瓦兰壬（德国叫法是诺恩堡和瓦连迪

斯）是普鲁士所属的一个小邦。１８０６年，拿破仑战争期间，纽沙特尔并

入法国。１８１５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它参加了瑞士联邦，成为它

的第二十一州，但同时保持对普鲁士的藩属关系。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９日，纽

沙特尔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普鲁士的统治，宣布成立共和国。但

是根据英法俄１８５２年５月２４日签订的协定，普鲁士王对纽沙特尔的权

利重新得到承认。１８５６年９月，公国爆发了保皇党人的起义，起义者为

瑞士政府逮捕。普鲁士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在答复这一点时要求普

鲁士王放弃对纽沙特尔的权利。欧洲国家关于纽沙特尔会议预定在

１８５７年３月在巴黎召开（于３月５日召开）。这个建议是法国政府提出

的，因为这一冲突有在法国边境引起战争的危险。

那不勒斯问题是由皮蒙特的代表在１８５６年的巴黎会议上为使会议

的参加者注意那不勒斯王国（双西西里王国）实行的恐怖政策而提出

来的。法国和英国在会上谴责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对内政策的办法，它

们担心，统治着王国的极端的反动会引起爆发革命运动。它们在１８５６

年５月给那不勒斯政府的照会中要求改变它的政策，但是得到了否定的

回答。１０月，法国和英国从那不勒斯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并使自己的

舰队——法国在土伦的舰队和英国在马尔他群岛的舰队做好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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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但是英国和拿破仑第三发生了意见分歧，拿破仑第三企图在那不

勒斯王国复辟波拿巴王朝，所以那不勒斯的远征没有实行。——第６９

页。

６９ 马克思把１８５６年巴黎会议上和会议后围绕着在土耳其最高当局统治下

的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多瑙河公国合并的问题展开的外交斗

争叫做多瑙河问题。法国想以波拿巴王朝的代表人物来领导这两个公

国，建议把它们合并成一个罗马尼亚国家，由一个属于在欧洲居统治地

位的王朝之一的外国亲王统治。支持法国的有俄国、普鲁士和撒丁。土

耳其由于害怕罗马尼亚国家会力图推翻奥斯曼帝国的压迫，因而反对两

个公国合并，支持土耳其的有奥地利和英国。会议仅仅认为必须弄清楚

（通过在公国举行御前会议的选举）罗马尼亚居民自己对合并问题的态

度。选举举行了，但是由于作弊，反对合并的人被选入了莫尔达维亚的

御前会议；这引起了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反对，它们要求宣布

选举无效。因为土耳其迟迟不作答复，这些国家就在１８５７年８月同它断

绝了外交关系。这次冲突在拿破仑第三的调停下解决了，他说服英国政

府不要阻挠法国的计划，这些计划对英国也是同样有利的。公国的选举

被宣布无效，但是新的选举的举行并没有解决公国合并的问题。这个问

题到１８５９年才由罗马尼亚人自己解决了。

贝萨拉比亚问题——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５６年巴黎条约签订以后的外

交斗争，这一斗争是由于确定条约未明确划定的俄土在贝萨拉比亚（它

的一部分从俄国划归土耳其）的边界以及确定多瑙河三角洲和河口的岛

屿之一的所有权而造成的纠纷所引起的。奥地利借口由于重新划定在贝

萨拉比亚的边界而发生的困难，拖延从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撤走自己

的军队，这就阻挠了关于这两个公国的合并问题的解决。

关于那不勒斯问题和关于新的巴黎会议，见注６８。——第７１页。

７０ 指从１８１０年延续到１８２６年的西班牙在南美和墨西哥的殖民地争取独

立的战争。由于这次战争，西班牙失去了墨西哥和自己的南美殖民地，这

些殖民地成了独立的共和国。——第７２页。

７１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于１６００年创立，是英国在印度推行殖民政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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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中叶最后完成的对印度的占领，是英国资本家以公司的名义

进行的，这个公司一开始就拥有同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公司

还得到了它在印度侵占的领土的管理权、民政机关的人事任命权和收税

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在十

九世纪，公司的贸易活动逐渐失去其意义。１８１３年的特许状取消了它同

印度贸易的垄断权；它只保留有茶叶贸易的垄断权和同中国贸易的垄断

权。根据１８３３年的特许状，公司失去了一切贸易特权，包括同中国贸易

的垄断权在内。英国人在印度占有的领土的管理权，公司一直保持到

１８５８年，当时公司已经被最后撤销，管理印度的权力直接转归王

国。——第７３页。

７２ １８５１年在中国爆发了一个强大的农民战争性质的反封建的解放运动。

这个运动从南方的广西省开始，后来扩展到华中各省，几乎席卷了整个

长江中下游地区。１８５１年１月，起义者建立了以南京为中心的太平天

国，于是整个运动就叫做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杀死统治中国的满族封

建主，取消捐税，消灭大封建主所有制。这次起义还具有农民运动特别

是东方农民运动特有的宗教色彩，打击支持满清王朝的佛教僧侣和寺

院。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制度和异族侵略者的广泛斗争

开了一个头，但是它并没有消灭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在太平天国内部

形成了同统治阶级妥协的封建上层，这是运动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革

命遭到的主要打击是英美法三国的公开干涉（最初这几个强国打着“中

立”的幌子援助满清王朝），它们的武装力量协同中国封建主们的军队，

于１８６４年把太平军起义镇压下去了。——第７４页。

７３ 马克思讽刺地暗指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马志尼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失败以后为了唤起意大利人民举行起义来反对奥地利的和其他的

压迫者以及争取统一意大利而写的许多宣言。马志尼的“世界主义新天

主教思想”的宣言，正如马克思所评述的，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自

己的理论观点的模糊、矛盾和资产阶级局限性，远离人民群众的马志尼

看不到在意大利所必须依靠的真正革命力量。由于他不了解意大利被压

迫的农民就是这种力量，他在自己的宣言中把整个的人民当做抽象的范

畴来号召，而没有考虑到组成人民的那些阶级的实际要求和利益。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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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五十年代在马志尼领导下组织的一切密谋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都失败

了。——第７６页。

７４ 指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的英国—波斯战争，这场战争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

亚洲实行侵略性的殖民政策的一个阶段。英国和波斯之间的外交关系在

１８５５年末破裂，表面上的原因是英国驻德黑兰公使与波斯的萨德拉萨

姆（首相）由于一个波斯臣民——英国使节的秘书而发生了争执。波斯

统治者要想侵占赫拉特公国的企图成为挑起战争的口实。这个公国的主

要城市，即作为通商要道的枢纽和重要战略据点的赫拉特，在十九世纪

中叶曾经是波斯和阿富汗之间发生纷争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前者有

俄国扶助，后者有英国撑腰。波斯军队在１８５６年１０月攻占了赫拉特，英

国殖民者利用这一点进行武装干涉，其目的是奴役阿富汗和波斯。他们

在１１月１日向波斯宣战以后，就把军队开往赫拉特。但是１８５７—１８５９

年在印度爆发的民族解放起义，使英国不得不赶紧与波斯缔结和约。按

照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波斯于１８５７年３月放弃了自己对赫拉特的一切

要求。１８６３年赫拉特被并入阿富汗的艾米尔的领地。

延迟了两个月才发表马克思这篇文章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

在文章中补充了有关战争的事实以及文章写成后所发生的事实。——

第７７页。

７５ 指英国在波斯湾强占领土。——第７８页。

７６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１８４３

年创办于伦敦；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８０页。

７７ “铁路、矿山和公共工程问题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ＣｈｅｍｉｎｓｄｅＦｅｒ，ｄｅｓ

Ｍｉｎｅｓｅｔ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ｕｘＰｕｂｌｉｃｓ》）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１８４２年起在巴黎

出版。——第８２页。

７８ 法国临时政府于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６日批准对各种直接税每法郎追加４５生

丁，使主要纳税者——农民大为不满。资产阶级共和派实行这一政策的

结果，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的总统选举中投票选举

路易·波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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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厂是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结束后立即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指示

建立起来的。建立国家工厂的目的是要使路易·布朗组织劳动的思想在

工人中丧失信用，另外是想利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厂的工人

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因为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挑拨性的计划没有成

功，而国家工厂的工人反而更加受到革命的感情的熏陶，资产阶级政府

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取消国家工厂（如减少工人人数，把他们派到

外省去从事公共工程的工作等）。这种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

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原因之一。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

１８４８年７月３日下令解散国家工厂。——第８４页。

７９ 马克思大概是指与１８５６年１月７日在巴黎举行的法国著名共和派雕塑

家大卫·丹热的葬礼有关的事件。当时人们都在传抄据说是诗人贝朗热

所写的一首革命歌曲的歌词。参加葬礼的学生们在人群中看到了贝朗

热，就高呼“自由万岁！”向他致意。法国青年反波拿巴情绪的这一公开

表现，在葬礼结束后引起了一系列捕人事件，并且还成了政府在以后进

行迫害的原因。——第８５页。

８０ “比利时独立报”（《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ｂｅｌｇｅ》）是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３１年

在布鲁塞尔创刊；它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８８页。

８１ “纽约每日论坛报”在下面又附加了这样一段话：“还有一点，我们在这

里，在美国可以完全相信，即当这座欺诈大厦轰隆一声倒塌的时候，它

会把我们也埋葬在它的瓦砾之下。我们夸耀我们的繁荣，但是这种繁

荣是建筑在沙土上的。我们不过是欧洲的一个殖民地和附属国。只要

拿破仑下台，这一事件就不仅会从华尔街证券投机商人的柜子中、尤其

会从美国劳动者工作的工厂和家庭里，使人深刻地感觉得到。”——第

８９页。

８２ 康波福米奥和约是１７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签订的。它结

束了开始于１７９２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对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奥地利

的战争。按照和约，由于法军胜利而退出该同盟的奥地利，在亚得利亚

海岸上获得威尼斯共和国的六部分领土（连同威尼斯市在内）和属于威

尼斯共和国的伊斯的利亚半岛和达尔马戚亚的部分地区；伊奥尼亚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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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威尼斯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的海岸上的领地划归法国。

重申了康波福米奥和约条件的吕内维尔和约，是在第二次反法同盟

的军队战败以后，法国和奥地利于１８０１年２月９日签订的。——第９０

页。

８３ 按照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的普勒斯堡和约，奥地利承

认法国对部分意大利领土（皮蒙特、热那亚、帕尔马、皮阿琴察等等）的

强占，并将其在亚得利亚海岸的领地——威尼斯、伊斯的利亚半岛和达

尔马戚亚让给意大利王国（也就是让给做了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仑第一），

奥地利只保留的里雅斯特。

按照法国和奥地利于１８０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在维也纳签订的、名为雪

恩布龙和约的一项条约（签字地点在维也纳的雪恩布龙要塞），奥地利把

的里雅斯特和克莱纳、克伦地亚部分地区、克罗地亚部分地区、阜姆、伊

斯的利亚半岛及其所属岛屿、还有奥地利在沙瓦河右岸到波斯尼亚边界

的所有领地，让给法国。因此，亚得利亚海的达尔马戚亚沿岸所有地区

都从奥地利转入法国之手。——第９０页。

８４ 按照１８１５年英、法、俄、普、奥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滑铁卢之战前数日

在维也纳会议上签订的条约，伦巴第、威尼斯以及某些意大利的公国又

再次划归奥地利。——第９０页。

８５ 马克思把１８３３年在的里雅斯特成立的轮船公司称为奥地利的劳埃德。

劳埃德原是伦敦的一个咖啡馆的老板，英国第一家海船保险公司就是在

这家咖啡馆里组织起来的（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后来，欧洲各国

很多保险轮船公司也都用劳埃德的名号。——第９１页。

８６ 斯特拉本“地方志”第３卷。——第９９页。

８７ 乌斯考克人（塞尔维亚文是逃亡者的意思）是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在

十五世纪后半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被土耳其人占领后逃到亚得利

亚海的达尔马戚亚海岸。乌斯考克人组成了特殊的秘密武装团体——义

勇队，于十五至十六世纪间同土耳其人进行了斗争，他们在当地居民支

援下，在陆地和海上袭击土耳其人。乌斯考克人在亚得利亚海地区的活

动也破坏了威尼斯的海外贸易。乌斯考克人的斗争是被征服的人民对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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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者和本地地主进行的民族的、宗教的和阶级的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至今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人民的民歌里还保存着对乌斯考克人的英勇善

战及其丰功伟绩的记忆。——第１００页。

８８ 马克思指的是沙·弗·博丹－博普雷所写的“关于威尼斯湾东岸停泊

场、港口和锚地的报告”（《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ｓｕｒｌｅｓｒａｄｅｓ，ｐｏｒｔｓｅｔｍｏｕｉｌ－ｌａｇｅｓ

ｄｅｌａｃｏｔ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ｇｏｌｆｅｄｅＶｅｎｉｓｅ》）。这篇报告发表于１８４９年巴黎

出版的“水文年鉴”第２卷（《Ａｎｎａｌｅｓ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ｓ》Ｔ２，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９）。——第１０１页。

８９ 纽沙特尔问题——见注６８。——第１０４页。

９０ 指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于１４７６年３月２日在格兰桑（瓦得州）、１４７６年

６月２２日在穆尔顿（夫赖堡州）同瑞士人会战的多次失利，以及１４７７年

１月５日在南锡城（法国东北）会战中的失利，大胆查理的军队在该

地被瑞士人、洛林人、亚尔萨斯人和德意志人的军队击溃。—— 第

１０５页。

９１ 按照１８１５年的维也纳条约，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所谓瑞典波美拉

尼亚划归普鲁士。——第１０６页。

９２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１４１４—１４１８）是在德意志皇帝西吉兹蒙特积极推动

下召开的，其目的是为了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情况下巩固天主教会的

已经动摇的地位。——第１０８页。

９３ 胡斯派是１４１９—１４３４年期间捷克人民反对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的民

族解放战争的参加者。胡斯派运动的思想上的鼓舞者是捷克的伟大爱国

者、学者和捷克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杨·胡斯（约１３６９—１４１５），这个

运动就是因他而得名。在这次战争期间，以农民和平民的部队为主力的

胡斯派的军队，击退了由教皇和德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

征讨。只是由于捷克的贵族和市民阶级分子同国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

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十六世纪欧洲宗

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１０９页。

９４ 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而得名）是捷克胡斯派的民族解放运动

５８７注  释



和宗教改革运动（见注９３）中的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波尔派的要求

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第１０９

页。

９５ 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以其缔结联盟地点普鲁士城市施马尔卡尔登而得

名）是若干新教诸侯和许多帝国城市的联盟。产生于１５３１年初，其目的

是要保卫宗教改革事业，反抗以皇帝查理五世为首的天主教诸侯。

１５４６—１５４８年，皇帝和联盟之间进行了战争，结果是查理五世胜利，施

马尔卡尔登联盟瓦解。１５５５年新教徒才战胜了查理五世。——第１０９

页。

９６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的三十年战争是第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它是由新教

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而引起的。在捷克发生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

制度的压迫和天主教反动进攻的起义是这场战争的开端。后来，参战的

欧洲各国形成了两个阵营。罗马教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以及德意志的天主教诸侯联合在天主教旗帜下反对新教国家：捷克、丹

麦、瑞典、荷兰共和国以及若干接受了宗教改革的德意志邦。新教各国

受到法国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敌人的支持。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

场所，是战争参加者的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在第一阶段带有反

抗欧洲封建专制反动势力的性质，但后来，特别是从１６３５年起变成了相

互竞争的外国掠夺者对德意志的一系列的入侵。战争于１６４８年以签订

使德国在政治上分散性更加巩固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而告终。——第

１０９页。

９７ 三十年战争期间，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于１６３１年同瑞典结成联

盟，但是作战很勉强。由于害怕波美拉尼亚会被自己的姻亲、领导新教

国家联盟的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二世阿道夫夺去，乔治－威廉不久就拒绝

援助他。１６３５年，他背弃了瑞典，而同德国皇帝缔结了和约。——第１０９

页。

９８ １７０１—１７１４年，为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以法国、西班牙为一方，

以英国、荷兰、奥地利、普鲁士及以德意志皇帝为首的其他若干德意志

邦为另一方，进行了战争。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开始时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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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王位的各种追求者之间的王朝战争，后来实际上变成了瓜分西班牙

领土的战争，变成了法国和英国为争夺海上和殖民地的霸权的第一次大

规模冲突。战争的结果是西班牙帝国部分地被瓜分了：它在尼德兰和意

大利的领地割给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直布罗陀和梅诺尔卡岛割给

了英国等等。由于这场战争，法国的海上和殖民地势力被削弱了。法国

在北美的领地也转到了英国的手里。英国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

争中获利最大。——第１１０页。

９９ 普鲁士参加了北方战争，站在俄国一边，反对瑞典，１７２０年同瑞典签订

了和约。按照和约，普鲁士取得了瑞典波美拉尼亚的一部、波莫瑞湾中

的乌泽多姆岛和沃林岛。

波兰（波兰贵族共和国）曾于１７７２、１７９３、１７９５年三次被俄国、普

鲁士、奥地利瓜分。俄国分得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土地。普

鲁士和奥地利分得了波兰本土和乌克兰西部。

在１８１５年的维也纳会议上（这个会议确定了战胜拿破仑的各国对

欧洲的瓜分），普鲁士取得了北萨克森、波兹南、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

俄国取得了波兰王国，包括一部分以前算作普鲁士领地的波兰土

地。——第１１０页。

１００ 英国人是在１８５６年１０月挑起了同广州的中国当局的冲突。英国领事

巴夏礼制造冲突的借口是：中国地方当局逮捕了中国走私船“亚罗号”

的船员，而这艘船悬挂的是英国国旗。这次冲突发生后，英国驻华全权

公使约翰·包令野蛮地下令炮轰广州，而事先并未警告。这就揭开了

１８５６—１８５８年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的序幕。——第１１２页。

１０１ 指１８４３年１０月８日签订的英中条约。这个条约是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

英中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的补充。不平等的掠夺性的南京条约是英国

殖民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１８３９—１８４２）结束后强加于中国的。这次战

争使落后的封建的中国开始变为半殖民地国家。条约规定开放厦门、宁

波、广州、福州和上海等五个中国港口同英国通商。在这些港口，外国

商人有无限的贸易权利、居住自由等等。条约还规定中国要付出巨额赔

款，把香港永久割让给英国，并实行对英国人有利的新关税。按照１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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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善后补充条约，英国人又设法使中国做出了新的让步：在开放的通

商港口设置特殊的侨民居住区（租界）的权利；治外法权，即外国侨民

不受中国法庭审判；中国承认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即其他强国从中国方

面获得的特权也自然为英国所享有。

这里指的是善后补充条约的第九款。按照这一条款的规定，同英国

人有联系的中国人不受中国当局的审判（见本卷第１４９页）。——第

１１２页。

１０２ 第一次鸦片战争（１８３９—１８４２）以后，英国人同中国政府的主要争执问

题是英国商人要求给他们以在广州城内贸易和居住的权利，因为南京

条约第二款没有明文规定把这种权利给予外国人。英国人的这种强求

同下面这一情况也有联系，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还无法在

北京设置外交代表，以致一切对华外交事务都只有通过广州这一个城

市来办理。由于中国居民反对让外国人进入广州城，这个问题曾几次被

提出。１８４６年４月，英国同中国当局达成了协议，广州被宣布为对外

国人开放的城市。但是由于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运动，此事未做最后决

定。１８４７年，英国人使用威胁手段，迫使中国当局答应两年以后开放

广州。但是当１８４９年香港总督文翰要求实现这一条件时，却由于害怕

人民起义，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要求。——第１１５页。

１０３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美国过去的奴隶主威廉·沃克进行了一系

列冒险远征活动，企图征服中美洲各国。１８５５，在尼加拉瓜共和国发生

内乱的时期，沃克在混战一方支持下占领了共和国的主要城市——格

拉纳达，不久即自封为尼加拉瓜总统，在那里进行独裁统治，并企图恢

复奴隶占有制。沃克在对洪都拉斯进行冒险远征时被俘，于１８６０年被

枪决。沃克是夺取尼加拉瓜政权的美国大财阀万德比尔特和摩尔根的

工具。他们打算通过这个国家的领土开凿一条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联结

起来的运河。——第１１６页。

１０４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

级的喉舌；从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１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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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１８３９—１８４２）的借口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对英国

鸦片走私贸易采取了严禁措施。林则徐要求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把鸦片

存货交出，并下令将这批鸦片投入海中。英国人就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军

事行动。——第１１７页。

１０６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５７年初，位于长江中游的中国最富饶的中原地区被太

平军占领这一情况（见注７２）。——第１１７页。

１０７ 这里讲的是所谓纽沙特尔冲突（见注６８）。——第１１８页。

１０８ １３８６年６月９日，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交战于森

帕赫（琉森州）。结果瑞士军队战胜。

１３１５年１１月１５日，瑞士民军同列奥波特·哈布斯堡的军队会战

于莫尔加顿，瑞士人战胜。

穆尔顿和格兰桑——见注９０。——第１１８页。

１０９ １７９８年法国执政内阁的军队占领了瑞士，在此宣布成立完全依附于法

国的海尔维第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根据１７９８年４月１２日通过的宪法

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加剧了已经发展资产阶级关系的进步各州同社

会经济关系落后的所谓旧森林州的斗争。恩格斯所说旧森林州的三次

起义，是指这些州在１７９８年４月、５月和８月反抗法军的行动。由于

瑞士人在这几次起义中都遭到了失败，各旧州被迫投降并加入了海尔

维第共和国。

在以吕内维尔和约（见注８２）告终的法国对第二次反法同盟的战

争（１７９８—１８０１）期间，瑞士成为主要战场之一。——第１２２页。

１１０ 指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法国殖民者为了征服阿尔及利亚而在

这个国家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法军入侵阿尔及利亚引起了阿拉伯居

民长期的顽强的反抗。法国人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进行战争。到１８４７年，

阿尔及利亚基本上被占领了，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

未停止。——第１２４页。

１１１ 提罗耳起义——提罗耳（奥地利西部）农民对法国军队进行的游击战

争，爆发于１８０９年４月。由于没有得到奥地利军队的充分支持，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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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８１０年被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镇压下去。

西班牙游击战——见注５２。

巴斯克的卡洛斯派暴动——见注４９。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的北高加索山区人反对沙皇俄国的战

争，是由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和当地封建主在沙皇政府支持下实行的

压迫所引起的。山区人进行的基本上属于解放斗争性质的运动，同时也

具有某些反动的性质。运动的首领一般都是穆里德派信徒。这是伊斯兰

教的反动教派中最狂信和好战的一派。依靠伊斯兰教僧侣和利用山区

人的不满，穆里德派信徒纠集了相当可观的反对沙皇军队的力量。三十

年代中，他们在达格斯坦和彻岑建成了一个以沙米尔为首的宗教性的

军事国家组织。土耳其和英国就企图利用沙米尔所领导的运动来达到

它们的侵略目的——使高加索脱离俄国。同盘踞在山区城堡中的沙米

尔斗争非常困难，这个斗争延续了几十年。在克里木战争结束的时候，

俄国军队才陆续击败沙米尔的力量，于１８５９年８月拿下他们的最后

退守地——古尼布堡垒。促使沙米尔失败的，是在穆里德派中形成了

新的封建贵族，开始脱离沙米尔的农民受到了他们的压迫。——第

１２５页。

１１２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加的。——第１２７页。

１１３ 锡克教派是十六世纪旁遮普地区产生的宗教派别。锡克教徒关于人类

平等的教义（旨在调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成了从十七世纪末叶展开的

农民反对印度封建主和阿富汗掠夺者的斗争的思想体系。后来，锡克教

徒中分化出封建的上层，它的代表领导着这个在十九世纪初包括整个

旁遮普和一系列邻近地区的锡克教徒国家。——第１２７页。

１１４ 古利斯坦条约是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俄历１２日）签订的。这个条约结

束了１８０４—１８１３年俄国和波斯的战争。条约正式规定把下列各地区划

入俄罗斯帝国：达格斯坦、格鲁吉亚连同舒拉格尔省、依麦列梯亚、古

里亚、明格列里亚和阿布哈兹，此外还有卡拉巴赫、干扎、舍金、希尔

万、杰尔宾特、库宾、巴库等诸汗国以及塔雷什汗国的北部。俄国享有

在里海保持舰队的特殊权利；条约还规定双方商人可以进行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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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第１２８页。

１１５ 土库曼彻条约是１８２８年２月２２日（俄历１０日）在土库曼彻村签订的。

这个条约结束了波斯的沙赫为夺取外高加索的俄国土地而引起的

１８２６—１８２８年的俄波战争。条约规定了俄国和波斯的新的国境线，基

本上是以阿腊克斯河为界。埃里温汗国（跨阿腊克斯河两岸）和纳希切

万汗国的领土划归俄国。规定俄国商船可以自由航行千里海和俄国有

在里海拥有舰队的特殊权利。俄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以及同波斯贸易

往来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条件。——第１２８页。

１１６ 在波斯王位的继承人阿巴斯－米尔扎于１８３３年１０月死去以后，他的

儿子、已被任命为阿捷尔拜疆统治者的穆罕默德－米尔扎被宣布为他

的继承者。在穆罕默德的年迈的祖父费特赫－阿里－沙赫于１８３４年

１０月死去以后，有好几个人出来争夺王位。英国公使坎伯尔想使新的

沙赫依靠英国，于是供给穆罕默德从塔夫利兹向德黑兰进军所需的军

费，帮助他登上王位。穆罕默德－沙赫的军队是由英国军官林赛指挥

的。——第１２８页。

１１７ 指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英国人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

英国阿富汗战争。１８３９年８月喀布尔被占领，但是由于该地在１８４１年

１１月爆发了起义，英国人被迫于１８４２年１月开始向印度撤退，后来变

为仓惶溃退。４５００名英国兵和１２０００名随军服务人员中只有一人逃到

了印度边界。——第１３２页。

１１８ 关于赫拉特，见注７４。——第１３３页。

１１９ 指１８３９年１１月奥连堡军事总督瓦·阿·彼罗夫斯基将军率领远征队

进攻希瓦汗国一事。这支由五千人组成的、带有若干大炮和粮秣车队的

远征队对于冬天穿越荒原的困难是没有准备的；人员由于大批患病

而折损达半数，彼罗夫斯基未到希瓦即被迫返回奥连堡。——第１３６

页。

１２０ 英军和法军于１８５４年１１月５日（俄历１０月２４日）在因克尔芒附近击

败俄军。俄军的失利，原因在于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零散地使用兵力，

１９７注  释



哥尔查科夫将军所部在战事正酣之际停止作战，总司令缅施科夫公爵

领导不坚强。

西帕依——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法国、英国、葡萄牙殖民者在印度本

地人中间招募的雇佣兵。英印军中的西帕依被英国人用来征服印度和

维持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的政权。——第１３８页。

１２１ 在马克思的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中，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路易斯的预算”。

这篇文章的草稿有两部分，马克思把其中一部分标作“乔·路易斯爵士

的预算”，另一部分标作“直接税和间接税”。——第１４０页。

１２２ “爱丁堡评论”（《Ｔｈ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自由派的政治刊物，

发行于１８０２年至１９２９年，在五十年代每三个月出版一次，该刊物有自

由主义倾向。——第１４０页。

１２３ 自由贸易派主张自由贸易和国家不干涉国内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

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形成了所谓曼彻斯特学派，即反映工业

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领导自由贸易派运动的是１８３８年

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

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

党。——第１４１页。

１２４ 指克里木战争结束以后于１８５６年３月签订和约。——第１４２页。

１２５ 联合内阁即阿伯丁内阁（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参加该内阁的有辉格党人、皮

尔派和急进派的代表，因此有人讽刺它，把它叫做“群贤内阁”。——

第１４３页。

１２６ 皮尔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联合在罗·皮尔周围的一些温和的托利党

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大土地占有者和大金融家的政治统治的前提

下在经济方面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１８４６年，皮尔为了工业

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结果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

不满并导致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１８５０年皮尔死后，皮尔派

便成为一个没有明确纲领的政治集团。皮尔派参加了阿伯丁的联合

内阁（１８５２—１８５５）。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皮尔派加入了自由

２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党。

１８５２年２月，皮尔派支持帕麦斯顿修改政府的民军法案，从而促

使罗素勋爵政府的垮台。同年１２月，他们反对得比的预算，迫使得比

政府辞职。１８５５年２月，当激进派罗巴克恢复成立塞瓦斯托波尔陆军

生活状况调查委员会，迫使阿伯丁倒阁以后，皮尔派便襄助帕麦斯顿上

台执政，并表示同意加入他的内阁。但是不久以后，皮尔派的领袖们

——格莱斯顿、悉尼·赫伯特和詹姆斯·格莱安（他们已经是内阁的阁

员），对于帕麦斯顿未能阻挠罗巴克的委员会的成立感到不满，便提出

辞呈，这时帕麦斯顿就立即撤换了他们，并任用了辉格党的代表。——

第１４５页。

１２７ 习艺所是英国于十八世纪开办的；根据１８３４年通过的新的“济贫法”，

习艺所就变成了济贫的唯一形式；习艺所具有苦役监狱式的特点，人民

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穷人的巴士底狱”。——第１４７页。

１２８ 马克思把英国人于１８５６年１０月对广州的轰击称为广州屠杀（见注

１００）。——第１４９页。

１２９ “中华之友”（《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ａ》）是１８４２—１８５９年在维多利亚

（香港）出版的英国官方报纸“大陆上中华之友”（《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Ｃｈｉｎａ》）的简称。——第１５０页。

１３０ “最大多数人们的最大利益”或“最大多数人们的最大幸福”，是英国资

产阶级社会学家、功利主义理论家边沁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所阐述的主

要原理。功利主义（主张“利益”或“效益”是唯一道德基础的学说）

的纯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伦理学，力图证明在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

的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有可能达到普遍的“幸福”与“和谐”。——

第１５０页。

１３１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派于１８１６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

协会得到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

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在工业上的优势进而达到经济

上政治上的统治。——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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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指英国第二次选举改革，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了为争取第二次选举

改革的议会斗争。——第１５３页。

１３３ 马克思是指英军于１８５５年６月１８日（俄历６日）和９月８日（俄历８

月２７日）两次突袭塞瓦斯托波尔工事的第三号棱堡（即所谓大凸角

堡）未成而言。马克思暗指下面这一事实：在突袭凸角堡的时候，英国

军队对自己的最高指挥失去了信心，害怕俄军的霰弹火力，所以有很多

次不是在进攻中不肯前进，就是临阵逃脱。

１８５５年１１月，曾参与固守土耳其卡尔斯要塞并负责领导其防务

的英军，在经过长久围困以后，把它拱手交给了穆拉维约夫将军指挥下

的俄军。——第１５５页。

１３４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５５年底英国和美国因在中美洲互相竞争而发生的冲

突。冲突的起因之一，是英国企图在对克里木战争保守中立的美国招募

志愿兵补充自己的军队。两国的关系还在更早的时候就由于对克雷顿

－布尔韦尔条约的解释发生分歧而紧张起来了。克雷顿－布尔韦尔条

约是英美两国在１８５０年为了确定对原拟在尼加拉瓜境内开凿的连结

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运河的管理办法而签订的。１８５５年，美国政府为了

对付英国想在中美洲莫斯基托海岸扎根立足的企图，而对同年５月拿

下尼加拉瓜并自封为该共和国总统的美国冒险家威廉·沃克给以支

持。英国方面提出了强硬抗议，美国以威胁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回答。然

而这个冲突在１８５６年１０月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了：即美国政府对沃

克的冒险活动给以事后的谴责，而英国政府由于考虑到英国资产阶级

同美国的密切经济联系，放弃对莫斯基托海岸的领土要求。

远征那不勒斯——见注６８。

和波拿巴的表面争吵——马克思说的是１８５６年巴黎会议以后英

国和法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英法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是这

一时期法国同俄国有所接近。但是英法的分歧性质并不严重，也不能引

起什么严重后果，因为英国政府正忙于镇压１８５７年爆发的印度民族解

放起义。

对波斯的侵犯——见注７４。

在中国的大屠杀——马克思说的是１８５６年１０月英军炮轰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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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见注１００）。——第１５５页。

１３５ 老贝利是伦敦新门监狱的中心堡的名称。中央刑事法庭设于此

处。——第１５５、４８１页。

１３６ 邦迪埃拉兄弟是意大利人，是奥地利军队中的军官和争取意大利摆脱

奥地利压迫的斗士。他们在１８４４年６月前往卡拉利里亚发动反对那不

勒斯波旁家族和奥地利统治的起义，但是由于被人出卖而被处死。詹姆

斯·格莱安此时正任英国内务大臣，他有命令给英国邮政主管机关：把

意大利流亡革命者的信件交由警察机关拆阅，以便将其内容转告奥地

利政府。英国广大民主阶层对此行为深感愤怒，认为邦迪埃拉兄弟就是

因此牺牲的，因为这两个人是“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同流亡在英国

的马志尼保持着联系。——第１５７页。

１３７ 在马克思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里，本文的标题是“帕麦斯顿和普选”。——

第１６１页。

１３８ “尸首贩子”是对在英国偷掘死尸售与解剖所的人的称呼。在这种做法

特别流行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爱丁堡市人威廉·伯克一案是非常

出名的。伯克为了出售死尸，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人憋死而不露任何犯罪

的痕迹。——第１６１页。

１３９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英国首相和其他某些内阁大臣的官邸所

在地；英国政府的同义语。——第１６２页。

１４０ “笨拙”（《Ｐｕｎｃｈ》）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

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ｒ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的简称，１８４１年起在

伦敦出版。

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

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

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首领，而他则是该行会的

创建者和活动家。他对人说，当他在埃及旅行的时候，发现了埃及人智

慧的秘密，并且他在自己的行动中以他身上所体现的全能全知的大科

夫塔的精神作为准绳。——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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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蓝皮书（ＢｌｕｅＢｏｏｋｓ）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文件的总称。

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

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这里所说的蓝皮书，标题为“关于

在中国发生的侮辱事件的函件。１８５７年奉女王陛下之命提交下院”，

１８５７年伦敦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ｓｕｌ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ｂ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ｆ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１８５７》 ［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７）。——第１６３页。

１４２ 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４日，路易·波拿巴以一项咨文提交国民议会，咨文中提

出了在国内恢复普选权的蛊惑性要求。在国民议会否决了波拿巴内阁

为此而提出的法律草案以后，路易·波拿巴于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实行

了政变。——第１６５页。

１４３ １８１７年，利物浦领导的托利政府（卡斯尔里任外交大臣，西德默思任

内务大臣，帕麦斯顿任掌管军事财政的军务大臣（不在内阁大臣之列））

为了制止争取选举改革和反对谷物法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停止实行人

身保护法，并慌忙地实行了所谓“禁口法”（Ｇａｇｇｉｎｇａｃｔ）。按照此项法

律，集会权受到限制，激进派的俱乐部被封闭，市政府官员有权禁止激

进主义的小册子出版和流传。

人身保护法（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Ａｃｔ）是１６７９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按

照此项法律，每一逮捕令必须有理由，被捕者应该在短期（三天至二十

天）内由法庭审讯，否则应该予以释放。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叛国罪的

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

曼彻斯特大屠杀——马克思说的是１８１９年８月１６日英国军队对

手无寸铁的群众大会参加者实行的血腥镇压。这次争取选举改革和反

对谷物法的群众大会是在曼彻斯特附近圣彼得广场举行的。当时的人

们仿照滑铁卢会战的叫法，把这一事件叫做彼得卢大惨案。

英国在１８１５年实行的谷物法对谷物规定了高额的进口税，而且在

国内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８０先令的情况下禁止谷物入口。谷物法非常

严重地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对于工业资产阶级也是不利的，因

为它使劳动力涨价，缩小国内市场的容量，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

法经过大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而于１８４６年废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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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页。

１４４ 指太平军起义（见注７２）。——第１６７页。

１４５ 马克思指的是路易·波拿巴在准备和实行１８５１年政变时期所采用的

蛊惑手段（参看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六、七两

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１９１—２２７页）。——第１６９

页。

１４６ 指英国议会于１８３２年６月实行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是反对土地贵

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

路。争取改革的斗争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被自由资产阶

级所欺骗，没有获得选举权。——第１６９页。

１４７ 正统派是法国于１７９２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

系的拥护者。在１８３０年，该王朝第二次颠覆以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

党。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拥护在１８３０年七月

革命到１８４８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的幼系，奥尔良公爵。在

第二共和国时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他们与正统派联合起来，组成所谓秩

序党。——第１７０页。

１４８ 马克思摘引的是伦敦“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上的一篇

文章。——第１７１页。

１４９ 暗指关于安泰的神话。——第１７１页。

１５０ 指罗素参加了根据奥地利的倡议于１８５４年１２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有

俄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土耳其代表参加的会议。１８５５年３月，会议

变成了国际性的代表会议，它一直开到１８５５年６月。维也纳代表会议

的目的，就是制定一项准备据以开始克里木战争参战国之间的和平谈

判的协定。罗素曾打算促使奥地利赋予他那关于限制俄国黑海海军的

提议以最后通牒的形式，但未得伦敦内阁的赞同。俄国拒绝了西方各国

的这项要求，因此谈判遭到失败。结果罗素只好退职，帕麦斯顿从而实

现了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破坏他的对手的威信。——第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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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 宣誓法（ＴｅｓｔＡｃｔ）公布于１６７３年，它要求一切公职人员承认英国国

教会的信条。它于１８２８年废除。

市镇机关法（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是于１６６１年通过的，它要求担任

各选职（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的人承认英国国教会的信条。它于

１８２８年废除。

议会改革法案——见注１４６。

苏格兰市政法（１８３３年）和英格兰市政改革法（１８３５年）给各大

城市（除伦敦以外）规定了城市自治的统一系统。市政机关在苏格兰是

由年收入不少于十英镑的房主选举的，在英格兰是由全体纳税人选举

的。由于这些法律，辉格党的资产阶级在许多大城市中获得了政权。

教会什一税是爱尔兰当地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从十六世纪起被迫向

英国国教会缴纳的税，它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由１８３８年的法律予以

废除。但是这种“废除”只涉及到它的征收形式：取消实物租以后，教

会靠增加爱尔兰农民的租金，继续以特殊的货币租的形式得到收入。

非国教徒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英国各宗教教派

的教徒。允许非国教徒在他们自己的教会里举行结婚仪式的非国教徒

法案，是由罗素于１８３４年提交下院的。——第１７２页。

１５２ 印花税（ｓｔａｍｐｄｕｔｙ）和广告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ｄｕｔｙ）是英国于１７１２年

施行的对报刊征收的两种捐税，其目的是增加国家收入并与反对派的

刊物进行斗争。印花税和广告税使报刊价格极为昂贵，限制报刊的销

路，使它们不能与广大群众见面。这些捐税逐渐增加，以致成为新兴的

工业资产阶级的主要障碍，议会在他们的压力下只好在１８３６年降低印

花税，而在１８５５年予以废除。广告税是在１８５３年废除的。对于少数高

价刊物说来，废除这些捐税是不利的，因为这些捐税的废除引起大量廉

价刊物的出现，这就造成了与旧报刊的竞争并且减少了它们的收

入。——第１７３页。

１５３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１８３８年创立的。同

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见注１４３），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

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

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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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

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１８４６年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

过而告结束。——第１７３页。

１５４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这样一段话：“为了同中国保持基督教

的和贸易的联系，最好是我们避免参与这一冲突，使中国人不致觉得所

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们。”——第１７８页。

１５５ “佩斯劳埃德氏报”（《ＰｅｓｔｅｒＬｌｏｙｄ》）是匈牙利的自由派的报纸，匈牙

利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１８５３年１９４４年在布达佩斯用德文每天出版

两次。——第１７９页。

１５６ “晨邮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７２年至１９３７

年在伦敦出版，在十九世纪中叶是纠集在帕麦斯顿周围的辉格党右翼

分子的机关报。——第１８１页。

１５７ 马克思在阐述曼彻斯特选举结果这个问题时，利用了恩格斯在１８５７年

３月１１日、２０日、特别是３１日的信件。——第１８１页。

１５８ １８５７年３月１８日科布顿在曼彻斯特的选民大会上坚持工业资产阶级

的利益，尖锐地批评了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他对中国

和波斯的侵略政策。同时，科布顿对鲍勃·娄以及其他受到政府支持的

议会候选人作了否定的评价。——第１８２页。

１５９ 马克思暗指伊索寓言“乌鸦和狐狸”。——第１８２页。

１６０ 约翰·福斯泰夫是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中

的人物，是吹牛、贪吃、酗酒、淫荡的典型。——第１８３页。

１６１ 廉价报刊的议会教父们是马克思对那些在议会内外积极参加争取取消

印花税和广告税（见注１５２）的宣传的曼彻斯特资产阶级激进派（包括

布莱特）的称呼。——第１８４页。

１６２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ｉａｎ》）是英国资产阶级报纸，

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后来是自由党的机关报，１８２１年在曼彻斯特

创办。——第１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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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 布莱特作为英国自由贸易论者的领袖，反对英国参加克里木战争。自由

贸易论者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一样，认为英国不必采用战争手段，只

要通过自由贸易就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取得经济上和政

治上的霸权。——第１８４页。

１６４ 长期议会的余党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独立党的拥

护者，新教教会的信徒。１６４８年底长老会信徒被赶出下院以后，他们

仍留在下院中，但是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１６５３年４月２０日，克伦威

尔驱散了长期议会的余党。——第１８４页。

１６５ 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１８５０年６月２５日下院会议上对帕麦斯顿

的称呼。帕麦斯顿在这次会议上在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很傲慢的话：

《ｃｉｖｉｓｒｏｍａｎｕｓｓｕｍ》（“我是罗马公民”），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

欢迎。帕麦斯顿认为派英国海军去希腊保护一个原籍葡萄牙的英国臣

民——商人唐·帕西菲科（他的住宅在雅典被焚毁）是正当的。帕麦斯

顿宣称，正如罗马公民的公式《ｃｉｖｉｓｒｏｍａｎｕｓｓｕｍ》保证了古罗马公民

的威信和尊严一样，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安

全无恙。——第１８５页。

１６６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３９—１８４２年的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见注１０１）。英国

军舰于１８３９年９月就来到广州，但是在１８４０年６月英国舰队开到中

国之前，军事行动只是一些个别的规模接触。——第１８６页。

１６７ 指１８４２年的南京条约（见注１０１）。——第１９０页。

１６８ 这里讲的是中国的太平军起义（见注７２）。１８５１年太平军建立的“太平

天国”的元首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他被太平军立为“天王”。

１８５３年３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即以南京作为天国首都。——第１９１

页。

１６９ “新闻报”（《ＴｈｅＰｒｅｓｓ》）是英国的一家周报，托利党机关报，１８５３年

至１８６６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９２页。

１７０ “观察家”（《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１８０８年

至１８８１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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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 群贤内阁——见注１２５。——第１９３页。

１７２ 指克里木战争中的事件。１８５４年４月，英法航空中队轰炸了敖德萨，但

是这种军事行动更多地带有示威性质，城市很少受到损害。当时执政的

皮尔派受到议会反对派和英国报纸的严厉批评，被指责在作战时优柔

寡断。——第１９５页。

１７３ “太阳报”（《ＴｈｅＳｕｎ》）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从１７９８年至

１８７６年在伦敦出版。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９４年

在伦敦创刊，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

第１９５页。

１７４ 关于罗素在维也纳的外交使命——见注１５０。——第１９５页。

１７５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做的截至１８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

的半年报告”１８５７年伦敦版（《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 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 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５６》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７）。——第１９７页。

１７６ 正义法院——见注６１。——第１９７页。

１７７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英国人炮轰广州（见注１００），英国海军一共只损失三

人。——第１９８页。

１７８ 马克思引证的是１８５２年１１月奈斯密斯工程师写给工厂视察员莱·霍

纳的信，这封信曾发表在：《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ｔｏ

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ｍｅ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ｇｎ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６》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７。——第２０５页。

１７９ 禁止在棉纺织厂、毛纺织厂、亚麻纺织厂和丝织厂雇用９岁以下童工的

法律，由议会于１８３３年通过。——第２０８页。

１８０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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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无俸法官”（《ＧｒｅａｔＵｎｐａｉｄ》）是英国对担任调解法官之职，官衔虽

高但不领一文薪俸的人的谑称。——第２１３页。

１８２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２１８页。

１８３ 在马克思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里，本文的标题是“中国—波斯（之

战）”。——第２２８页。

１８４ 这里讲的是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英国对波斯的战争（见注７４）和１８５６—１８５８

年的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这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代表同广州

中国当局发生冲突（见注１００）。在中国的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到１８５８

年６月，以掠夺性的天津条约告终。——第２２８页。

１８５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

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由欧洲教官进行过部分改编

的、武器精良的土耳其军队，起初对集中在多瑙河地区（锡利斯特里亚、

苏姆拉、瓦尔那等地附近）的未受充分训练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有力的

抗击。但是，１８２９年６月１１日（俄历５月３０日）的胜利进攻把土耳

其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土耳其同意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阿

德里安堡和约。——第２２８页。

１８６ 路·爱·诺兰“骑兵之历史与战术”（ＬＥＮｏｌａｎ《Ｃａｖａｌｒｙ；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Ｔａｃｔｉｃｓ》。该书在１８５１年出第一版。——第２２９页。

１８７ １８０６—１８１２年俄土战争的导火线是法国利用土耳其违反过去俄土条

约的某些条款而挑起的俄土冲突。在几年之中交战双方各有胜败。１８１１

年米·伊·库图佐夫被任命为多瑙河军团总司令。在此以后，战局发

生了对俄国有利的变化。俄土两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第

２２９页。

１８８ 阿尔纳乌特人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２３０页。

１８９ 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４日（俄历１０月２３日），俄军由于丹年别尔格将军指挥

无方，在沃耳特尼察（多瑙河左岸的一个村庄）为土耳其人战败。

１８５４年１月６日（俄历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２５日）在切塔特村的一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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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俄军把土军赶至卡拉法特，而自己也蒙受了很大损失。

在长久围困土耳其要塞卡尔斯的时期（１８５５年６—１１月），俄军于

９月２９日（俄历１７日）对要塞进行了突袭。这次突袭由于围攻者力量

不足以及被围者事先得知准备突袭的消息，结果没有成功。要塞的守军

到１１月２４日（俄历１２日）才向俄军投降。

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６日（俄历１０月２５日），俄军在印古耳河一战中遇

到了优势的土耳其军队，遭受了巨大损失，撤出了明格列里亚。——第

２３０页。

１９０ 土耳其称苏丹治下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的臣民为“背教

者”。——第２３０页。

１９１ 指太平军起义（见注７２）。——第２３３页。

１９２ Ｐｏｌａｃｏｓ（波拉科斯派）是从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４年在西班牙当政的一个政

治集团。波拉科斯派所借以维系的，与其说是政治信仰，倒不如说是亲

属关系。波拉科斯派这个名称也用于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西班牙革命以前同

政府首脑萨尔托里乌斯在一起的那一班人。——第２３５页。

１９３ 指法国立法团１８５７年５月２８日通过的法令。——第２４１页。

１９４ Ｂｕｒｅａｕｘ（委员会）是为了对问题进行初步讨论而由法国立法团的主席

从立法团代表中组成的。通常有几个委员会，其成员定期地更换。——

第２４３页。

１９５ 指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的英国—波斯战争（见注７４）。——第２４９页。

１９６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２５１页。

１９７ １８４３年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西北部同阿富汗接壤的信德省。在英国

阿富汗战争（１８３８—１８４２）时期（见注１１７），东印度公司用威胁和暴

力的手段使信德的封建统治者同意英国军队通过他们的领地。英国人

利用这个机会，于１８４３年要求当地封建主自认是东印度公司的藩属，

并在摧残了起义的俾路支各部族（信德的土著居民）后宣布整个信德地

区并入英属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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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遮普（印度西北部）是经过英国人同锡克教徒的战争（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年、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而被征服的。１８４５年，英国殖民者利用锡克

贵族叛变分子挑起了同锡克教徒的冲突，于１８４６年使锡克国变成了自

己的藩属。１８４８年锡克教徒举行起义，可是于１８４９年被完全征服。旁

遮普被占领后，整个印度就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第２５１页。

１９８ １８５６年，英国驻印当局不顾签订过的条约，宣布废黜奥德（印度北部

的一个公国）的土著执政者，而将其领土并入东印度公司直接管辖地区

之内（见本卷第５０２—５０７页）。——第２５１页。

１９９ 这里讲的是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的起义，即印度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

英国统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起义。在起义以前已经发生过一连串武

装反抗英国殖民者的事件，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所有各阶层居民普

遍痛恨残酷的殖民剥削方法：赋税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致印度农民

被掠夺一光，某些封建领主阶层被剥夺了领地；对尚保持独立的印度地

区实行吞并政策；在收税时使用刑罚，殖民当局采取恐怖手段；殖民者

粗暴地破坏自古以来的传统的风俗。起义是１８５７年春季在隶属孟加拉

军、驻扎在印度北部的所谓西帕依部队（见注１２０）中爆发的（从１８５６

年年中起就已开始准备）。孟加拉军的西帕依部队掌握着这一地区的最

重要的战略据点，掌握着大部分的大炮，于是成了起义的军事核心。主

要是从印度教徒高级种姓（婆罗门、拉吉普特人等等）和伊斯兰教徒中

募集来的西帕依军队，总的说来反映着西帕依士兵的父老兄弟——印

度农民的不满，同时也反映着印度北部（特别是奥德）同西帕依军官们

有密切关系的某些封建贵族的不满。这次以推翻外国统治为目的的人

民起义规模巨大，席卷印度北部、中部的最大地区，其中主要的有德里、

勒克瑙、康波尔、罗希尔汉、中印度和班得尔汗。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

民和城市贫穷手工业者；但是领导权却掌握在封建主的手里。这些封建

主绝大多数在１８５８年殖民当局保证绝不侵犯他们的领地以后出卖了

起义。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起义者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共同的行动

计划，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局面、居民种族复杂

以及印度人的宗教和种姓界限所造成的。英国人在同起义斗争时成功

地利用了这一点，大多数印度封建主教积极地帮助他们镇压起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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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英国人在军事技术上占有相当的优势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的印度起义没有直接触及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英国人

设法使旁遮普、孟加拉和印度南部没有发生起义），但它震撼了全印度，

迫使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行政制度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印度起义同

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它削弱了英国殖民者在那

里的阵地，就中把他们对阿富汗、波斯以及其他许多亚洲国家的侵略计

划推迟了几十年。——第２５２页。

２００ 莫卧儿是十六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１５２６年

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大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自称缽谛沙

赫，大莫卧儿是欧洲人给他们的称号。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

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

词的由来（《Ｍｏｏ 》与《ＭｏＨｏ 》〔蒙古人〕谐音。——译者注），

这个名称成了对印度北部伊斯兰教徒的习惯叫法。莫卧儿帝国的势力

扩展得很大，在十七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但

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的加强，以及

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大莫卧儿帝国便衰落下

去，到十八世纪的上半世纪实际上已完全瓦解。

这里指的是亚格伯二世的儿子大莫卧儿巴哈杜尔－ 沙赫二

世。——第２５３页。

２０１ 指的是威廉堡。这是加尔各答的一个英国城堡，建于１６９６年，为纪念

当时英国国王奥伦治的威廉三世而命名。英国人在１７５７年征服孟加拉

以后，把政府机关设在这个城堡里，城堡的名字被用来指“孟加拉管区

政府”，后来就指“印度英政府”。——第２５３页。

２０２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２５５页。

２０３ 马克思提到不久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风潮时，指的是１８５６年西班牙的

革命（见本卷第４１—５３页）和１８５７年意大利发生的反对奥地利压迫和

某些意大利公国的封建君主制政府的革命浪潮。——第２５８页。

２０４ 拉吉普特人是印度的高级种姓之一，也是印度的一个民族，主要居住在

拉吉普坦纳（现名腊贾斯坦）。孟加拉管区也有很多拉吉普特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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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比哈尔。拉吉普特人被认为是属于刹帝利武士等级的。在莫卧儿

帝国，拉吉普特人作为军人很受重视，因为他们具有民族团结性，而在

雇佣的莫卧儿军队中通常是缺乏这种团结性的。从阶级方面看，他们一

般都属于“殷实”农民这一中间阶层。英国人很乐意接受拉吉普特人加

入孟加拉军的西帕依部队。

婆罗门在古印度被认为是僧侣等级。从种姓制度形成的时候起，婆

罗门就在种姓等级中占据最高地位，是印度四个最古老的种姓之一；后

来，像其他印度种姓一样，除僧侣之外，还包括各种不同职业和不同社

会地位的人，连沦为贫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包括在内。

孟加拉的西帕依军队（与孟买和马德拉斯的西帕依军队不同）招募

的主要是属于高级种姓的印度教徒，所以在孟加拉军中有很多婆罗门

和拉吉普特人。——第２６０页。

２０５ 驻扎官官邸是英籍驻扎官（印度公国的政治顾问）的驻在地，此处专指

奥德驻扎官的驻在地。——第２６１页。

２０６ 指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西班牙人民反抗法国占领的独立战争。——第２６１

页。

２０７ 马克思大概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英国下院议员在议会夏季会议期间，

常不履行其议员职责，而去作各种消遣和料理私事。因此演说者时常不

得不在几乎空洞的会场上发表演说。——第２６３页。

２０８ 指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

ｄｅｌａｇｒａｎｄｅｕｒｄｅｓＲｏｍａｉｎｓｅｔｄｅｌｅｕｒｄéｃａｄｅｎｃｅ》），爱 · 吉

本 的“罗 马 帝 国 的 衰 亡 史”（Ｅ Ｇｉｂｂｏｎ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前 者 第 一 版 作 者

匿名，于１７３４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后者第一版于１７７６—１７８８年在伦

敦出版。——第２６４页。

２０９ 指托利党，即英国大土地贵族和大金融贵族的党。托利党于十七世纪成

立后，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英国国家制度中的保

守和腐败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

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它的议会垄断权。托利党的议会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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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是１８３２年的改革，这次改革让资产阶级的代表

人物进入议会。１８４６年由于废除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谷物法，削弱了

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党内的分裂。五十年代中叶托利党

党内在其阶级成分方面发生了分化和改变的过程（这反映了土地贵族

与资本巨头结合的过程），因此，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

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第２６４页。

２１０ １７７３年以前，东印度公司在其印度的领地内有三个省督，分别驻在加

尔各答（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每一省督下面设一由公司职位较

高的职员组成的参事会。按照１７７３年“改进东印度公司行政管理法

令”，加尔各答省督（已称为孟加拉总督）下面设立由四人组成的参事

会。总督和参事会的参事已经不是由公司任命，而通常是由英国政府指

名委任，任期五年；任期届满以前只能按公司参事会提名由国王免职。

参事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如果其参事的票数各半，则总督的一票具

有决定意义。总督应该对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民政和军事管

理，同时对现在归他管的马德拉斯省和孟买省，在有关进行战争和签订

和约问题上享有最高监督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后几省才能独立行

事。按照１７８４年法案，孟加拉参事会的参事减至三人，其中包括总司

令。根据１７８６年的补充法案，总督获得在特殊情况下行动不受参事会

限制的权利以及担任总司令职务的权利。按照１８３３年的法案，孟加拉

总督成为印度总督，同时仍然是孟加拉省督；其下所设参事会的成员重

新增至四人，同时可把总司令加进去作为参事会的第五个成员。总督及

其参事会获得对整个不列颠治下的印度颁布法律的权利。孟买和马德

拉斯政府则失去这一权利；其省督下面的参事会应由两人组成。按

１８５３年法案，除了组成具有执行机关职能的所谓小参事会的四个参事

之外，规定设立具有立法职能的扩大参事会，其中应包括总督、总司令、

孟加拉主审法官和最高法院中的一名法官。印度总督下设参事会的这

一情况一直保持到１８５８年。——第２６５页。

２１１ 札吉达尔是大莫卧儿帝国的伊斯兰教封建贵族的代表。他们曾得到暂

时使用的大片领地（札吉），因此，他们必须服兵役和提供一定名额的

军队。札吉达尔为自己的利益从居住在其札吉上的农民身上征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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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并利用他们的徭役劳动。在大莫卧儿帝国瓦解时期，札吉达尔变成

了世袭的封建领主。

伊纳达尔是特殊封建赏赐（伊纳）的所有者。伊纳主要分给印度教

徒和伊斯兰教徒神职人员以及宗教和慈善机关。在印度南部，村杜的上

层代表人物有时也获得伊纳。伊纳完全或部分地免纳税赋，并且可

以世袭。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伊纳达尔是指免纳土地税的土地所有

者。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自

由所有者”。自由农向贵族缴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并且有权自由支

配自己的土地。——第２６６页。

２１２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２６９页。

２１３ 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是根据１７８４年的“改进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在印度

领地的行政管理”法令成立的。督察委员会由国王委派枢密院的六个委

员组成。督察委员会主席由内阁大臣担任，实质上他是印度事务大臣和

印度的最高统治者。督察委员会设在伦敦，它的决议通过由东印度公司

三个董事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传达到印度。因此，由于１７８４年的法令，

设立了一套通过督察委员会（英国政府）和董事会（东印度公司）

管理印度的双重性制度。督察委员会于１８５８年撤销。—— 第２６９

页。

２１４ 锡克教徒——见注１１３。——第２７０页。

２１５ １８５４年１０月初，巴黎谣传联军攻下了塞瓦斯托波尔。这个谣言上了法

国、英国、比利时、德国的官方报刊。可是过了几天以后，法国报纸就

不得不进行辟谣。——第２７３页。

２１６ “孟买时报”（《ＴｈｅＢｏｍｂａｙＴｉｍｅｓ》）是孟买出版的英文日报，１８３８年

创刊。——第２７３页。

２１７ “国家报”（《ＬｅＰａｙｓ》）是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９年于巴黎创办。在

第二帝国时期（１８５２—１８７０年）是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半官方机关报；该

报有一个小标题“帝国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Ｉ’Ｅｍｐｉｒｅ》）。——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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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 见注６９。——第２７７页。

２１９ 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在德意志广大社会阶层普遍要求统一的影响下，甚至

反动的普鲁士内阁也采取了某些改组软弱无力的德意志联邦的措施，

企图在同奥地利争夺对德意志各邦的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尼古

拉一世不顾看到普鲁士战胜奥地利而强大起来，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把奥

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大公和普鲁士首相勃兰登堡伯爵邀到华沙。在这

次称作华沙会议的会晤中（参加会晤的还有普鲁士国王威廉以及奥地

利国王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尼古拉一世坦率地表明，他最坚决地支

持奥地利反对普鲁士。——第２７８页。

２２０ “多瑙河之星”（《Ｌ’ＥｔｏｉｌｅｄｕＤａｎｕｂｅ》）是罗马尼亚自由派纸，１８５６

年至１８５７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２７９页。

２２１ 指１８５７年８月２０日的下院的会议。——第２８７页。

２２２ 多瑙河地区的纠纷——见注６９。——第２８９页。

２２３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百年以来是在丹麦国王统治

之下的。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

典诸国，同丹麦的代表共同签订的有关丹麦君主国完整的伦敦议定书，

承认这两个公国有自治权，但仍处于丹麦国王的最高统治之下。可是，

丹麦政府不顾伦敦议定书，于１８５５年颁布了宪法，宪法取消了在丹麦

治下的这两个德意志公国的独立和自治。为此，德意志国会于１８５７年

２月发表公告，抗议在这两个公国里实行丹麦宪法，但公告上却误写为

霍尔施坦和劳恩堡（另一个在丹麦统治下的德意志公国），而没有提什

列斯维希。丹麦政府利用这一点，准备把什列斯维希并入自己的领土。

结果不仅招致了不愿同霍尔施坦人分离的什列斯维希人的抗议，而且

也引起了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的抗议，它们认为丹麦的行动破坏了伦

敦议定书。——第２９０页。

２２４ 文中所讲的不确切。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签订的伦敦议定书，承认格留克

斯堡的克里斯提安（后来的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为无子女的丹麦国王

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者。——第２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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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印度刑罚的调查”一文在马克思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上注明是他在８月

２８日写成的，但不知为何原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却把它发表

在编辑部在本文中谈到的马克思写于９月４日的“印度起义”（见本卷

第３０８—３１２页）一文之后。——第２９１页。

２２６ “东印度（刑罚）”１８５５—１８５７年伦敦版（《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ｔｏｒｔｕ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１８５７）。——第２９１页。

２２７ “马德拉斯用刑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报告”，１８５５年伦敦版（《Ｒｅｐｏｒｔｏｆ

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ｅｇｅｄ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ｏｒｔｕｒｅａｔ

Ｍａｄｒａ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第２９１页。

２２８ 收税官是英国在印度的官员。他握有无限权力，一身兼任地方总收税

官、行政长官和首席法官之职。作为收税官，他可以把欠税者送交法庭；

作为法官，他可以对欠税者作出判决；作为行政当局的代表，他可以执

行判决。——第２９１页。

２２９ 莱特即印度农民；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

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

村社农民。在从１７９３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

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以稍有改变的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

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十九

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

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的英国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

税。根据“莱特瓦尔”制，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

者。由于实行这一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

无力缴纳的地税；由于欠税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

者手里。——第２９２、３０８、５９０页。

２３０ 阿格拉曼特——摩尔国皇帝，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一

个人物。阿格拉曼特在同查理大帝打仗时围困了巴黎，把自己的一大部

分人马集结在巴黎城下。但是不久在围城的军营内就发生了争执与纠

纷，这成了表示内讧的典故。马克思把德里的英国军营同阿格拉曼特的

军营相比，就是指这一步而言。——第２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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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乡下佬”（《ＴｈｅＭｏｆｕｓｓｉｌｉｔｅ》）是自由派的日报。从１８４５年起在印度

用英文出版，最初在米拉特，后来在阿格拉和安巴拉发行。——第３０１

页。

２３２ 指１８５３年关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法律。根据该法律，公司在印度的

垄断权受到某些削减。在印度公司的统治权越来越多地被划归英国国

王。公司董事们被剥夺了任命官员的权利，董事人数由２４人减到１８

人，其中６人由国王任命；督察委员会主席（见注２１３）时的地位与印

度事务大臣的地位相当。然而公司的股东却可以靠印度的捐税取得固

定的红利。——第３０４页。

２３３ 关于孟买和马德拉斯参事会，见注２１０。——第３０６页。

２３４ 也许指的是１８５２年的英缅战争，由于这次战争，缅甸的勃固省被并入

东印度公司的领地。——第３０７页。

２３５ 在万第（法国西部一省份），法国保皇党人利用落后的农民，于１７９３年

发动了反革命变乱。这次变乱为共和国军队平息。共和国军的士兵被称

为“蓝制服”（一般对于所有的国民公会拥护者也都是这样称呼）。

西班牙游击队——见注５２。

拉亚契奇和耶拉契奇的军队中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参加过对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革命运动的镇

压。资产阶级化了的匈牙利贵族拒绝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民

族独立要求，结果使得奥地利反动势力能够为了本身的利益利用塞尔

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部队来镇压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起义。

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５日命令，为对付具有

革命情绪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主要由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被

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卡芬雅克将军是陆军部长，他亲自领

导了对工人的镇压。

波拿巴的秘密组织——十二月十日会（见注３０）的会员是对共和

派，尤其是对１８４８年革命参加者进行大规模镇压的积极组织者。路易

·波拿巴当选总统以后和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在法国都实行

过这种镇压。——第３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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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 柴明达尔——在大莫卧儿帝国时代是指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

间的封建领主。他们的世袭土地持有权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己向

被压迫农民征收的租税中抽出一定份额交给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

词还被用来指孟加拉的土地税大包税主。１７９３年英国政府用“永久柴

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税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们作为

英国殖民当局的阶级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

略经改变后也在印度某些其他地区实行起来。——第３１０、４１２页。

２３７ 在１８４５年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时期，佩利西埃将军（后来升为法国元

帅）下令把藏在山洞里的一千个起义的阿拉伯人用烟熏死。——第

３１０页。

２３８ 这里是指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的著作“高卢战记”（《Ｃｏｍｍｅｎ－

ｔａｒｉｉｄｅｂｅｌｌｏＧａｌｌｉｃｏ》）。此处所叙述的事情见第八册，这一册是凯撒的

朋友、曾在他手下任执政官的奥·希尔提乌斯写的（他为凯撒续写了关

于高卢战争的纪事）。——第３１１页。

２３９ 马克思指的是德意志帝国国会于１５３２年在累根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

刑律（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ｓＣａｒｏｌｉｎａ）。刑律的特点是惩罚极端残酷。

威·布莱克斯顿“英国法律释义”第１—４卷（Ｗ 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ＶｏｌＩ—ＩＶ）。初版于１７６５—

１７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１１页。

２４０ 札格纳特（印度的叫法是札干纳特）是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

身。祭祀札格纳特的著名的地方是卡塔克城（印度东部）附近普里小镇

上的一座庙。这座庙的祭司们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从群众的朝圣活

动（他们借此机会怂恿住在庙里的妇女卖淫）以及为纪念札格纳特而举

行的盛大庆典中获得大笔收入。拉特雅德拉节招徕的朝拜者特别多。届

时，札格纳特的神像被放在一辆庞大的车上拉着游行，狂热的信徒往往

如疯似狂地投身于车轮之下。——第３１１页。

２４１ 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第三幕第六场奥斯明的咏叹调。——第３１１

页。

２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４２ 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指的是该报常任通讯员匈牙

利作家兼记者弗朗茨·普尔斯基。他在１８４８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以后流

亡美国。他给该报写的主要是国际问题的述评。——第３１８页。

２４３ 廓尔喀人（或称廓尔克赫人）是构成尼泊尔居民主要成分的民族。一部

分廓尔喀人住在印度——北方邦（过去的英属印度时代的联合省）和同

尼泊尔毗邻的西孟加拉各区。——第３１９页。

２４４ 马克思指的显然是“加尔各答日报”（《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ｔｔａＧａｚｅｔｔｅ》）——自

１７８４年在孟加拉出版的一家英文报纸，它是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官方喉

舌。——第３１９页。

２４５ 穆哈莱姆是伊斯兰教的阴历正月；这个月的最初十天被认为是哀悼忌

期，纪念传说中的教主侯赛因的殉难。在此期间，人们举行通常带有自

我折磨性质的宗教礼仪。穆哈莱姆节的第一天就是新年元旦。——第

３２０页。

２４６ 马拉提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民族。从十七世纪

中叶起，这个民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异族统治，他

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

建立了一个马拉提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

侵略战争的道路。十七世纪末，马拉提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十

八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提王

国的强大联盟。马拉提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窟汗人进行斗争，

１７６１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马拉提封建主的

内部纠纷而弄得精疲力尽的诸马拉提王国，在１８０３—１８０５年英国—马

拉提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

这里指的是马拉提王公土卡吉二世霍尔卡尔和阿里·扎·吉阿吉

·辛迪亚。——第３２１页。

２４７ 阿富汗惨剧——见注１１７。——第３２２页。

２４８ 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时利用了恩格斯在１８５７年９月２４日的信中向他提

供的有关印度起义经过的材料。——第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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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９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本文开始处附加了这样一句话：“昨天我们

收到了１０月７日以前的一批伦敦报纸。”——第３２７页。

２５０ 达普（两河流域）——此处指的是印度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的地

区。——第３３１页。

２５１ 桑塔尔人是印度的一个民族，祖先是德拉维达人。桑塔尔人居住在西孟

加拉、比哈尔和北奥里萨等地的山区。——第３３１页。

２５２ “印度之友”（《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Ｉｎｄｉａ》）是英国报纸，１８１８年创刊于塞腊

姆普尔（孟加拉）；在五十年代，每周出版一次，该报具有资产阶级自

由派倾向。——第３３３页。

２５３ “军事旁观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是英国的军事周报，从１８５７年

至１８５８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３３页。

２５４ “孟买信使报”（《ＴｈｅＢｏｍｂａｙＣｏｕｒｉｅｒ》）是英国政府的报纸，东印度

公司的机关报；１７９０年创刊。——第３３５页。

２５５ 马克思做的这个表，大概是与本文一起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但

编辑部却把它单独排在同一号报纸的第６页上。——第３３６页。

２５６ 在马克思的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中，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英国的金融危机。

皮尔法暂停生效”。——第３４５页。

２５７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这样一句话：“‘富尔顿号’带来的消

息，即我们通过电报收到并于今晨发表在本报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看

法。”——第３４５页。

２５８ “地球报”（《ＴｈｅＧｌｏｂｅ》）是一家英国报纸“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的简称，１８０３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

该党执政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１８６６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

报。——第３４８页。

２５９ 明辛街（ＭｉｎｃｉｎｇＬａｎｅ）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

心地。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８２７年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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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伦敦。——第３４９页。

２６０ “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１８５５年至

１８６５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发行于伦敦。——第３５０页。

２６１ 确立了共同关税线的德国各邦于１８３４年成立了关税同盟。这个同盟

是由于必须建立全德市场而产生的，它逐渐地包括了除奥地利和某

些小邦以外的德国各邦。普鲁士在同盟中起着领导作用。——第３５１

页。

２６２ 马克思指的是拿破仑第三于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１０日签署了一项法令，废除

了１８５６年９月８日和１８５７年８月２２日的关于禁止谷物、面粉以及其

他食品出口的法律。——第３５１页。

２６３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弄错，在

我国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有些哲学家像我们的‘泰晤士报’和‘独立

报’的同仁那样，认为只要人民假装高兴并三呼万岁，灾难就能避

免。”——第３５１页。

２６４ 因克尔芒——见注１２０。——第３５２页。

２６５ 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２５日（俄历１３日），俄军和英法联军于巴拉克拉瓦附近

会战；在这次会战中，英军尽管处于有利的地势，但是由于指挥失误，

英军遭到很大损失，英军的轻骑兵全部复没。——第３５３页。

２６６ “孟买日报”（《ＴｈｅＢｏｍｂａｙＧａｚｅｔｔｅ》）是英国在印度出版的报纸；创

办于１７９１年。——第３５４页。

２６７ “北不列颠每日邮报”（《Ｎｏｒｔｈ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是英国资产阶级的

报纸，１８４７年创办于格拉斯哥；它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

３６２页。

２６８ 马克思指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图克所写的总称为“价格史”

的一系列著作：“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１７９３—１８３７年”年１８３８年伦敦

版 第１— ２卷（《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７９３ｔｏ１８３７》Ｖｏ１ Ⅰ—Ⅱ，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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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货币流通状况，１８３８年、１８３９年”１８４０年伦敦版（《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１８３８ａｎｄ

１８３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

１８４８年 伦 敦 版（《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８３９ｔｏ１８４７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以

及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写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６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

币流通状况”１８５７年伦敦版第５－６卷（《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ｅＹｅａｒｓ１８４８—１８５６》Ｖｏ１

Ⅴ—Ⅵ，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７）。——第３６３页。

２６９ 伦巴特街是伦敦的一条街名，大银行和贴现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

同义语。英格兰银行只贴现各家银行的第一流期票，而伦巴特街则贴现

一切期票，并且这里的贴现率，即所谓的市场贴现率，一向高于英格兰

银行的贴现率。——第３７２页。

２７０ 马克思引用恩格斯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１７日的信（未用原话），文中还利用了

信中的其他事实。——第３７３页。

２７１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７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３７５页。

２７２ “舆论报”（《Ｏｐｉｎｉｏｎｅ》）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８年创办于都灵，是

卡富尔的自由保皇派的机关报。——第３７８页。

２７３ 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土地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１８５２年

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发放以不动产作抵

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五十年）。ＣｒéｄｉｔＦｏｎｃｉｅｒ

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

Ｃｏｍｐｔｏｉ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ｃｏｍｐｔｅｄｅＰａｒｉｓ（巴黎全国贴现局）成立

于１８４８年。起初它贴现有两个背书的期票并发放以存放在公共仓库中

的商品作抵押的贷款。在拿破仑第三时代成了股份公司（从１８５３年

起）并取得发放以法国无期证券、工业股份公司或信用股份公司的股票

或债券作抵押的贷款的特权。——第３７９页。

２７４ 军人餐厅（ＭｅｓｓＨｏｕｓｅ）是勒克瑙城驻防部队用作军官俱乐部和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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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所。——第３８１页。

２７５ 阿尔马河会战——俄军同法军、英军遇于阿尔马河，时间是在１８５４年

９月２０日（俄历８日）。这次会战获胜的是联军，因为他们人数多并且

在军事上占着相当的优势，此外还因为俄军指挥不当。——第３８６页。

２７６ 乌古蒙寨和拉埃桑特庄是滑铁卢村的外围据点，在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

滑铁卢会战中是联军的良好的天然壁垒。这两个阵地的守军尽管人数

很少（乌古蒙只有七个连和一个营，拉埃桑特只有一个营），却表现了

堪称典范的顽强死守的精神。结果法军没有能够拿下乌古蒙寨，只是经

过长时间的苦战，他们才攻下了拉埃桑特。——第３８７页。

２７７ １８１２年９月７日（俄历８月２６日）博罗迪诺会战时，拿破仑的军队损

失一半左右，库图佐夫的军队损失三分之一以上。——第３８７页。

２７８ １８３２年１０月，英、法以及一部分比利时军队封锁了荷兰的港口，围困

了安特卫普城堡，企图迫使尼德兰履行１８３１年伦敦条约关于承认比利

时独立和把安特卫普割让给比利时的条款。荷兰人守卫城堡表现得很

坚定顽强，只是在城堡仅剩下一片瓦砾以后，才在１８３２年１２月底把它

交出。

在围困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义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威尼斯时，海瑙将军指

挥下的奥地利军队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马尔格腊堡垒。堡垒的守军奋力

防守，抵御了长期的围困，只是在１８４９年５月堡垒内部所有工事被破

坏，大部分大炮被摧毁以后，才将堡垒交出。——第４０５页。

２７９ １８１３年初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德俄军队包围了法军占领的但泽城，但是

在该城外围遇到组织得异常坚强的抵御。该城被围十一个半月。在此期

间，法军在拉普将军指挥下抵住了三次正规的围攻。法军折损计１９０００

人，联军折损计１００００人。——第４０５页。

２８０ 这里指的是克里木战争中的事件。在联军１８５５年６月１８日（俄历６

日）对塞瓦斯托波尔阵地第三号棱堡（所谓大凸角堡）的未成功的突袭

当中，温德姆指挥英军一个旅，但是行动非常迟缓，而且在战事正酣的

时候曾两次极其可疑地跑到后方去，据说是为了请求援军（见本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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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４１６页）。——第４０６页。

２８１ １８３３年的议会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停止了它作

为贸易组织的活动。议会只给该公司保留了行政职能，把它的特许状的

有效期限延长到１８５３年。——第４０８页。

２８２ “凤凰”（《ＴｈｅＰｈｏｅｎｉｘ》）是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报纸，发行于加尔各

答。——第４１０页。

２８３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４１１页。

２８４ 英军总司令腊格伦公爵在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２５日（俄历１３日）的巴拉克拉

瓦会战中，命令军队骑马冲击俄军炮台，致使英军轻骑兵复没。这件事

在英国曾轰动一时。事后，腊格伦公爵企图为自己辩解，硬说这应当归

咎于诺伦上尉，因为他好像误传了腊格伦公爵的命令。可是要查明这件

事却十分困难，因为诺伦在命令下达后几分钟就阵亡了。——第４１５

页。

２８５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４１７页。

２８６ 指路易·波拿巴在１８４０年８月６日企图实行政变。他利用波拿巴主义

情绪在法国相当活跃的情况，同一小撮密谋分子在布伦登陆，以图在当

地驻军中发动兵变。这一企图终于全部失败。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于１８４６年逃往英国。——第４１７页。

２８７ “旁观者”（《ＬｅＳｐｅｃｉａｉｅｕｒ》）是法国“国民议会报”（见注６４）１８５７年

９月至１８５８年１月在巴黎出版的报纸。

“卢瓦尔河上的灯塔”（《ＬｅＰｈａｒｅｄｅｌａＬａｉｒｅ》）是法国的一家日

报，从１８１５年起在南特出版。——第４２０页。

２８８ “纽约每日论坛报”在马克思文章中的这段话的后面附加了这样一段：

“又如现在在巴黎的一位美国知名人士在一封由‘阿非利加号’轮船寄

来的信中写道：‘法国人自己的心里都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前些日子，我

曾和一个朋友谈话，她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头脑清楚的女人；她ｓｏｔｔｏ

ｖｏｃｅ〔低声〕告诉我，她接触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在心惊胆战地担心着即

将发生的事情，担心着不堪设想的复仇之日的到来。她告诉我，ｍｏ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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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ｉéｔé〔当铺〕的收入大大减少，事实越来越明显：人民已经没有

什么东西可以当卖了。在她和她的朋友们看来，这肯定是最终灾难临近

的征兆。’”——第４２０页。

２８９ 指一项称为嫌疑犯处治法（ｌｏｉｄｅｓｓｕｓｐｅｃｔｓ）的社会治安法律。该法律

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９日由立法团通过。它使政府和皇帝有无限的权力把

一切有敌视第二帝国体制嫌疑的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任

何地方，甚至驱逐出法国领土。——第４２０页。

２３０ 指所谓的十二月十日会（见注３０）。——第４２１页。

２９１ 在古罗马，皇帝私人警卫部队的军人称为御用军人，享有特权地位。马

克思把拿破仑第三所依靠的那些法国军阀叫做御用军人（见本卷第

４２８—４３１页）。——第４２１页。

２９２ 把法兰西帝国全境划为五个军区的命令是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７日颁布的。

这些军区的行政中心是：巴黎、南锡、里昂、土鲁斯和图尔。被任命为

各军区长官的是：马尼扬、巴拉盖·狄利埃、博斯凯、卡斯特朗和康罗

贝尔等五名元帅。马克思称这些军区为帕沙辖区，是借用了早在１８５０

年共和派报纸给军区取的别名；这个别名的用意是强调当时任各军区

长官的反动将领的无限权力无异于土耳其帕沙的独裁大权。１８５８年任

命佩利西埃为主帅统辖所有军区一事，只是拟议，并未付诸实行。——

第４２１页。

２９３ 马克思在这里援引的是曾经流行一时的约翰·班扬的小说“天路历

程”。——第４２１页。

２９４ 指路易·波拿巴曾于１８３６年１０月３０日企图实行政变。为此，他曾在

斯特拉斯堡市警备团中组织了密谋活动。结果密谋全部失败。波拿巴被

逮捕并流放到美国。——第４２１、４４４页。

２９５ １８５５年３月，路易·拿破仑曾打算前往克里木加强军事行动，加速攻

占塞瓦斯托波尔，以平息军队和本国所发生的不满情绪。但此行并未实

现。——第４２２页。

２９６ 外侨管理法案（又名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是帕麦斯顿在法国政府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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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８日向下院提出的（帕麦斯顿表示自己打算提出此项

法案是在２月５日）。按照这一法案，凡居住在联合王国境内者，不论

英国人或外国侨民，如组织或参与旨在刺杀英国人或其他国家任何人

的密谋活动，应交由英国法庭审判并予严惩。在广大群众抗议的压力

下，下院否决了这一法案，帕麦斯顿亦被迫辞职。——第４２２页。

２９７ 埃斯潘纳斯将军按照法国统帅部的命令，于１８５４年７—８月率领远征

军侵伐占据着土耳其属地多布鲁甲（位于顿河下游和黑海之间的地区）

的俄军。但是，埃斯潘纳斯未与俄军交战，却因军中发生霍乱时疫，全

军死亡一半以上，而使这次侵伐以狼狈的退却告终。——第４２８页。

２９８ 马克思把路易·波拿巴称做萨托里英雄。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当时任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举行

总阅兵，并为此在那里大摆酒宴。路易·波拿巴当时准备实行政变，企

图从而收买军队；他设法争取到骑兵队在检阅时向他高呼“皇帝万

岁！”——第４２８、５４５页。

２９９ 热月九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２８日）在法国发生了反革命政变，结果推

翻雅各宾政府，建立起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第４２９页。

３００ 皇宫（ＰａｌａｉｓＲｏｙａｌ）是巴黎的一座宫殿，自１６４３年起为路易十四的宫

邸，自１６９２年成为波旁王朝奥尔良系的财产。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作

为拿破仑第三的叔叔，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日罗姆·波拿巴和他的儿

子约瑟夫·波拿巴（拿破仑第三的儿子出生以前，曾立为法国皇太子）

的王府。

这里暗指日罗姆·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４３０页。

３０１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４３２页。

３０２ 指１８５６年１０月英国代表和中国广州地方当局之间发生的冲突。在这

次冲突中，中国方面的主要人物是总督叶名琛，他反对英国人的非法要

求。这一冲突成为帕麦斯顿政府在中国发动第二次掠夺性的鸦片战争

的借口。政府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很受贪求新的销售市场的英国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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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欢迎，这就使得英国贵族寡头政治的代表人物帕麦斯顿能够在

将近十年（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年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年）的时间内操纵了资产阶级

英国的国内外政策。

烧炭党人是意大利的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的参加者。这个政治团体

产生于十九世纪初，它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烧炭党人所抱的

目的是驱逐外国掠夺者和限制专制政治。

关于帕麦斯顿的辞职，见注３０９和２９６。——第４３２页。

３０３ 在英国议会里，按照久已形成的传统，执政党的内阁阁员坐在下院议长

（主席）右边的席位上，而身为反对党的前内阁阁员则坐在对面，即议

长左边的席位上。——第４３２页。

３０４ 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１８２９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

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

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四倍。英国

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

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４３３

页。

３０５ 指争取选举法改革的斗争。１８３２年英国议会进行了选举法改革（见注

１４６）。——第４３３页。

３０６ 凯普莱脱族和蒙太玖族是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两个

敌对的家族。——第４３３页。

３０７ 指１８４５年科布顿进行的反谷物法的宣传鼓动。他的宣传鼓动促使皮尔

的托利内阁下台。受命组织新内阁的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勋爵请科

布顿担任贸易副大臣，科布顿拒绝了这个提议。由于辉格党的内部矛

盾，罗素未能组阁。１８４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托利党人重新上台执政。——

第４３３页。

３０８ 多布（Ｄｏｗｂｉｇｇｉｎ的简称）是一个参加过克里木战争的年轻军官、英国

陆军大臣潘缪尔勋爵的侄子的名字。潘缪尔在发给克里木的英国司令

部的一封电报中写过“请照顾一下多布”这句话，这句话被作为陆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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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不关心国家军务的证明而在英国盛传开来。——第４３３页。

３０９ 在意大利革命家奥尔西尼谋杀路易－拿破仑以后，法国外交大臣瓦列

夫斯基伯爵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０日向英国政府发出紧急照会，他在照会

中代表法国政府以强硬的口吻对英国准许法国政治流亡者避难表示不

满。瓦列夫斯基在照会中公然示意必须对此采取适当对策。瓦列夫斯基

的照会使帕麦斯顿借此向下院提出了取缔阴谋活动法案（见注

２９６）。——第４３５页。

３１０ 自由派议员米尔纳·基卜生于１８５８年２月二读取缔阴谋活动法案过

程中提出的修正案，责备帕麦斯顿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强硬照会未给

以应有的回答。修正案实际上是对政府投下的不信任票；下院以多数票

通过修正案以后，否决了这个法案，结果迫使帕麦斯顿政府辞职。——

第４３５页。

３１１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附加了以下这段话：“这样一来，欧洲一切国

家的首都都松了一口气；每一个自由党人都充满信心地感到，现在距离

人民胜利地站起来的日子，要比一个月以前近得多了。为了证明这一

点，我们来引证英国一位杰出的演说家、英国最有前途的国家活动家之

一、很久以来一直是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密友、牛津大学的代表人物格

莱斯顿先生的一段话。在导致帕麦斯顿内阁倒台的历时很长的辩论中，

格莱斯顿说：

‘我们的时代是争取自由的艰苦时代。我们生活在十九世纪。我们

谈论着进步；我们相信我们正在前进；然而，细心观察过近几年的欧洲

事变进程的人不能不注意到，虽然也确实存在着运动，但这是走下坡路

的、开倒车的运动。有少数地方还存在着和盛行着我们所赞同的制度；

但这些都是占次要地位的地方，就其物质意义而论，真可以说是欧洲的

穷乡僻壤，当然我相信它们的精神意义能保证这些地方长期繁荣和幸

福。而今天落在英国肩上的责任空前重大。如果确实要让英国和它的原

则、它的法律、它的执政者来担负起这种责任，那末我要说，作为自由

的主要支柱的下院所批准的任何法案，倘若想在我们同那些企图用镇

压手段巩固自己地位的人之间建立起道义上的合作，则对于世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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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神圣的自由事业将是一个打击，并将把这种事业置于困难境地。

（暴风雨般的掌声）’

应该注意的是：得比勋爵坚持邀请格莱斯顿先生在他的内阁中担

任要职；最近以前不曾有过、不久的将来也不会有不愿意让格莱斯顿先

生分担一部分最重大的责任的首相。”——第４３５页。

３１２ 指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侵略战争期间，法国殖民主义者对阿拉伯民

族的兽行（见注１１０）。——第４３６页。

３１３ “皇帝拿破仑第三和英国”１８５８年巴黎版（《Ｌ’ＥｍｐｅｒｅｕｒＮａｐｏｌéｏｎⅢ

ｅｔｌ’Ａｎｇｌｅｔｅｒｒ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８）。这本抨击性的小册子是路·埃·拉

·格隆尼埃尔写的，并且是匿名出版的。——第４３６页。

３１４ 指１８４７年初在比桑歇城（法国中部安德尔省）发生的政府军队镇压袭

击了投机商的粮仓的饥饿工人（四围乡村的居民）的事件。比桑歇事件

引起了政府的残酷镇压：有几个直接参加事件的人被处死，其他许多人

被判服苦役。——第４３６页。

３１５ １８４７年８月，法国元帅普拉兰公爵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位显要人物

的罪行引起了法国社会各界的忿怒。公爵在妻子安葬几天以后，突然死

亡，法国报界认为这是自杀。——第４３６页。

３１６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是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４１年创刊。１８５０年该

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

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４４０页。

３１７ “有思想的军队”（《ｂａｉｏｎｎｅｔｔｅ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ｅｓ》）一语，被认为是法国保

皇党将军尚加尔涅的说法。１８４９年，法国制宪议会主席、资产阶级共

和派马拉斯特预感到来自波拿巴分子的威胁，请求尚加尔涅派兵保护

议会，尚加尔涅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喜欢有思想的军队。他以此使人

明白，军队不应该根据政治的动机来行动。马克思在这里是暗中讽刺具

有波拿巴主义情绪的法国军队，这支军队实际上在第二帝国的政治中

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第４４０页。

３１８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利用了恩格斯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７日的信。——第

３２８注  释



４４１页。

３１９ 指所谓外侨管理法案（见注２９６）于１８５８年２月被英国下院否决，以

及接着而来的从道义上支持拿破仑第三的制度并且赞同第二帝国的对

外政策的帕麦斯顿政府的辞职。——第４４４页。

３２０ 指法国和比利时于１８５６年９月２２日签订、１０月１１日批准的协定。协

定限制了比利时对被控图谋杀害或杀害外国皇帝或皇族的政治流亡者

给以避难的权利。——第４４４页。

３２１ 暗指１８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拿破仑观念”（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ｕｉ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Ｄｅｓ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９）一书。书

中颂扬拿破仑政治的原则、拿破仑第一的帝国秩序，并把皇帝本人写成

一个理想人物。——第４４４页。

３２２ “大陆评论”（《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周刊，１８５８

至１８５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４４页。

３２３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现代军队的大炮史”１８４８年巴黎版（Ｌｏｕｉｓ－

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ｕｃａｎｏｎｄａｎｓｌｅｓａｒｍéｅｓｍｏｄｅｒｎｅ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８）。——第４４６页。

３２４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路易·波拿巴被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第

４４６页。

３２５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世界报”（《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ｘ，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是法国教权派报纸，

１８３３年创办于巴黎；该报在五十年代支持波拿巴的政策。——第４４７

页。

３２６ 指阿基里斯。根据希腊神话，只有他一个人能治好他使海格立斯的儿子

泰列夫遭受到的创伤。——第４４８页。

３２７ 古罗马集会场上的一个地方叫做ＬａｃｕｓＣｕｒｔｉｕｓ（库尔戚乌斯谷）。据传

说，这里由于地震而塌陷成一个坑，只是当一个罗马青年库尔戚乌斯牺

牲自己，跳进坑去以后，这个坑才闭合起来。——第４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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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 指路易·波拿巴曾参加英国政府为镇压宪章派而征募的特别巡警（警

察）队。这些巡警队在破坏１８４８年４月１０日宪章派为向议会递交第三

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而举行的游行示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

用。——第４４８页。

３２９ 朱·马志尼“致路易·拿破仑”１８５８年伦敦版（ＪＭａｚｚｉｎｉ《ＴｏＬｏｕｉｓ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８）。——第４５０页。

３３０ 马克思指１８４９年罗马共和国三执政（马志尼、萨菲、阿尔美里尼）的

政策的温和的、不彻底的性质。他们对农民采取的措施，虽然也带有进

步的意义，但是实际上并未改变农村的土地关系，也没有使意大利农民

的困难处境真正得到改善。——第４５０页。

３３１ 指杜罗·德·拉·马尔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

１— ２卷（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Ｒｏ－

ｍａｉｎｓ》Ｔ 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和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

（《 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ｇｒａｎｄｅｕｒ ｄｅｓＲｏ －

ｍａｉｎｓｅｔｄｅｌｅｕｒｄéｃａｄｅｎｃｅ》）。第 一 版 作 者 匿 名 于１７３４年 在

阿姆斯特丹出版。——第４５０页。

３３２ 约·列列韦尔“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１８４４年巴黎

版］（ＪＬｅｌｅｗｅｌ《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éｔａ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Ｉ’ａｎｃｉｅｎｎｅ

ＰｏｌｏｇｎｅｅｔｏｕｔＩ’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ｏｎｐｅｕｐ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第４５１

页。

３３３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玛丽安娜）是法国一个秘密的共和组织的名称，成立于１８５０

年；该组织以反对拿破仑第三为目的。——第４５２页。

３３４ 路易·波拿巴为了取得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信任，参加了在

教皇庇护八世死后所组织的反对罗马教皇世俗权力的密谋。１８３１年初

在摩地那、罗曼尼亚、帕尔马由此而爆发的起义，被奥地利的军队和意

大利各国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第４５４页。

３３５ 关于雨果的小册子，见注２９。——第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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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６ “诚实的不列颠人报”（《ＴｈｅＴｒｕｅＢｒｉｔｏｎ》）是１７９２年在伦敦创办的英

国日报；它在十九世纪初同政界有密切联系。——第４６０页。

３３７ 皇家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１８７３年改革后成为高等法院的分

院。皇家法院审理刑事的和民事的案件，它有权重新审理下级法院的

判决。——第４６０页。

３３８ “汉堡记者”（《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是德国报纸“汉堡公正记

者和学术日报”（《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ｐａｒｔｅｉ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ｅｎ》）的简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该报每

天出版，倾向于反动的君主专制。——第４６３页。

３３９ 暗指法国实行路易－拿破仑所倡议的野战炮兵新体制。按照这个体制，

各种炮均代之以轻型的十二磅炮，即所谓路易－拿破仑的榴弹炮，这种

炮可以发射不大的炮弹。——第４６４页。

３４０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４６９页。

３４１ 指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１１７）。——第４７０页。

３４２ Ｂ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Ｄｕｋｅ》 Ｖｌ１Ⅰ—Ⅲ，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第

４７６页。

３４３ 指的是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１８５３年４月提出并由下院通过的有关预

算的提案。——第４７８页。

３４４ 理查·普莱斯“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

国债”１７７１年伦敦版（ＲＰｒｉ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ｒｙＰａｙ

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ｎｎｕ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Ｗｉｄｏｗｓ，ａｎｄｆｏｒＰｅｒ

ｓｏｎｓｉｎＯｌｄＡｇｅ；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ｓｓｕｒ

ａｎｃｅｓｏｎ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１）。——第

４７９页。

３４５ 指“通报”上发表的法国陆军上校们为庆贺拿破仑第三于１８５８年１月

１４日被刺遇救而写的祝词。祝词中充满了对英国的威胁。——第４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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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 “权力报”（《ＬｅＰｏｕｖｏｉｒ》）是法国波拿巴派的报纸，１８４９年创办于巴

黎，从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１年用这个名称发行。——第４８２页。

３４７ “纽约先驱报”（《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ｅｒａｌｄ》）是美国的日报，共和党的

机关报，在１８３５年至１９２４年发行于纽约。——第４８３页。

３４８ 布伦远征（Ｅｘｐé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Ｂｏｕｌｏｇｎｅ）——见注２８６。——第４８３页。

３４９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做的截至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

的半年报告”１８５７年伦敦版（《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

ｔｏＨｅｒＭａｉｅｓ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７》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７）。——第

４８８页。

３５０ 恩格斯指的是缅甸人所广泛采取的一种用于城市和营垒周围的最古老

的防御工事。——第４９７页。

３５０ 法国所占领的西班牙要塞巴达霍斯和圣塞瓦斯田先后被威灵顿所统率

的英军于１８１２年４月６日和１８１３年８月３１日攻下。——第４９９页。

３５２ 指印度总督坎宁勋爵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３日的公告。根据此项公告，奥德

王国的全部土地，包括参加印度起义的塔鲁克达尔（大封建地主）的土

地，均由英国当局予以没收，归英国政府所有。但是英国政府为了笼络

塔鲁克达尔，改变了坎宁公告的意思，允许塔鲁克达尔的地产不受丝毫

侵犯。在此以后，塔鲁克达尔们就背叛了起义，投靠了英国当局。

马克思在“奥德的兼并”和“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

（见本卷第５０２—５０７页和第５１６—５１９页）等文中详细地评论了这一公

告。——第４９９页。

３５３ 虽然英勇而顽强地同英军作战的锡克军队有良好的组织，但锡克人却

于１８４５年１２月１８日在菲罗兹普尔附近的穆得克村，于１８４５年１２月

２１日在菲鲁兹沙赫尔，于１８４６年１月２８日在卢迪阿纳附近的阿利瓦

尔村被英军战败。由于这几次败仗，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的第一次英锡战争，

锡克人打输了。锡克人战败的原因是其最高指挥部的叛卖行为。——

第５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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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４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５０２页。

３５５ 马克思援引的是印度总督坎宁勋爵１８５８年３月３日的公告。——第

５０２页。

３５６ 奥德原属莫卧儿帝国，但在十八世纪中叶，奥德的莫卧儿总督实际上已

经成为独立的统治者。自１７６５年起，英国人把奥德变成一个附属的

（臣服于英国人的）公国，奥德的实际政权遂落入英国驻扎官的手中。然

而为了掩饰这种局面，英国人常常称奥德的统治者为国王。——第

５０３页。

３５７ 根据１８０１年东印度公司同奥德的纳瓦布所签订的条约，印度总督威尔

斯里借口纳瓦布未偿债务，兼并了他的一半领地，其中包括果腊克普

尔、罗希尔汗和恒河、朱木拿河两河之间的某些地区。——第５０３页。

３５８ 英印总督及其参事会——见注２１０。——第５０６页。

３５９ 马克思文章中的这一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的，编辑部指

的是１８５８年６月５日该报所发表的印度总督坎宁和奥德首席专员乌

特列姆之间就坎宁关于奥德的公告的来往信件。——第５１６页。

３６０ 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整个印度均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与东印度公司有从

属关系的有克什米尔公国、拉吉普坦纳公国、海德拉巴公国一部分、迈

索尔公国和其他一些较小的公国。——第５１６页。

３６１ 柴明达尔——见注２３６。

塔鲁克达尔——见注３５２。

谢尔达尔——锡克大封建主。——第５１６页。

３６２ 指１７９３年印度总督康沃利斯所公布的“永久柴明达尔”法。根据这一

法律，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几乎全部土地均被宣布为柴明达尔所

有（见注２３６）。——第５１７页。

３６３ 督察委员会主席埃伦伯勒勋爵在其１８５８年４月１９日的电报中对印度

总督坎宁勋爵关于奥德的公告持有不同意见（见注３５２）。

埃伦伯勒勋爵由于他的电报没有取得英国政界的赞同，而被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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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第５１９页。

３６４ “财产的救主”是１８４９年７月法国各城市市政委员会给路易·波拿巴

的祝词中对他的称呼。——第５２０页。

３６５ “世纪报”（《Ｌｅｓｉèｃｌｅ》）是１８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反映了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小资

产阶级观点；在五十年代该报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报纸。——第５２１页。

３６６ “费加罗报”（《Ｆｉｇａｒｏ》）是法国保守派的报纸，１８２６年在巴黎断断续

续地出版，在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波拿巴主义倾向。——第５２２页。

３６７ 暗指英国首相同时兼任财政大臣。——第５３８页。

３６８ 包括了宪章派各项要求的人民宪章，是１８３８年５月８日作为准备提交

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公布的。宪章包括了以下六点，普选权（赋予年满

２１岁的男子），议会每年选举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

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

的请愿遭到议会的拒绝。

对英国下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于１８５８年由议会废除。——第

５３８页。

３６９ 这里是指１８４６年在奥地利的加里西亚省发生的乌克兰农民反对波兰

地主的反封建运动。当时，奥地利当局散播了挑拨性的流言蛮语，说奥

皇本来打算废除徭役制而波兰地主（在加里西亚基本上是统治阶级）却

反对这样做，利用了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阶级之

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奥地利政府在头几天听任农民去攻打和消

灭波兰地主，可是后来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第５４０页。

３７０ “同盟报”（《Ｌ’Ｕｎｉｏｎ》）是法国教权主义君主派的日报。从１８４８年

至１８６９年以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第５４０页。

３７１ 这里说的是１８５８年３月由得比内阁提交议会、同年７月由议会通过的

法案。该法案名为“改进印度的行政管理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印度

转归国王统治，而东印度公司则予解散，以３００万英镑作为对股东的补

偿。撤销的督察委员会主席由印度事务大臣取而代之，印度事务大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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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设一谘询机关——印度事务参事会。印度总督改称副王，其实只是在

伦敦的印度事务大臣意志的执行者。

马克思在“关于印度的法案”这篇论文中对该法案做了批评性的分

析（见本卷第５５８—５６１页）。——第５４７页。

３７２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５５３页。

３７３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５５８页。

３７４ 指１７７３年的“改进东印度公司行政管理法令”。该法令缩减了参加决定

公司事务和选举董事会的股东的人数。根据该法令，参加股东大会（股

东会）而有表决权者只限于持有股票一千英镑以上的人。第一届印度总

督及其参事会成员任期各五年，期满以前只能经公司董事会提名由国

王免职。后来总督及其参事会则应由公司任命。根据１７７３年的法令，在

加尔各答设立最高法院，其中包括一名最高法官在三名助理。——第

５５８页。

３７５ 印度事务大臣及其参事会——见注３７１。——第５５９页。

３７６ 《Ｃｉｖｉｓｒｏｍａｎｕｓｓｕｍ》——帕麦斯顿在下院就商人帕西菲科一案发言后

所得的译名（见注１６５）。——第５６１页。

３７７ “索美塞特报”（《ＳｏｍｅｒｓｅｔＧａｚｅｔｔｅ》）是英国周刊“索美塞特邯报”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ＣｏｕｎｔｙＧａｚｅｔｔｅ》）的简称，１８３６年创办于汤顿。——第５６２

页。

３７８ 马克思指的显然是他在１８５８年７月１６日写的第一篇有关布尔韦尔－

利顿夫人的文章，但该文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第

５６３页。

３７９ 埃克塞特会堂（ＥｘｅｔｅｒＨａｌｌ）是伦敦斯特伦街上的一座建筑物。

１８３１年至１９０７年英国国教会福普派的中心组织就设在这里。——第

５６５页。

３８０ “心理学医学和精神病学杂志”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Ｍｅｎｉ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是由福布斯·温斯劳医师自１８４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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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８８３年在伦敦出版的杂志，其间曾中断过一个时期。——第５６６

页。

３８１ “精神病委员会委员向大法官呈递的年度报告”１８５２、１８５４、１８５７年

［１８５３—１８５８年伦敦版］（《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ｉｎ

ＬｕｎａｃｙｔｏｔｈｅＬｏｒｄＣｈａｎｃｅｌｌｏｒ》１８５２，１８５４，１８５７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３—

１８５８］）。——第５６８页。

３８２ “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疯人病院状况的报告”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伦敦版

（《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ＬｕｎａｔｉｃＡｓｙｌｕｍ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第５７０页。

３８３ “特别委员会关于银行法的报告”第１—２册１８５７年 ［伦敦版］（《Ｒｅ

－ 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ＢａｎｋＡｃｔｓ》 Ｐ Ⅰ—Ⅱ，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７）。——第５７４页。

３８４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５８４页。

３８５ 指１８５８年６月英、法、俄、美在天津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些

条约结束了１８５６—１８５８年同中国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条约为外国

在长江、满洲、古湾和海南岛上开放了新的通商口岸，还开放了天津港

口；准许在北京派设常驻的外国外交代表，外国人有权在中国自由行动

和在内河航行；保障传教士的安全。——第５８４页。

３８６ 马丁，罗·蒙哥马利“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１８４７年伦敦版第

２卷（Ｍａｒｔｉｎ，Ｒ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ｏ１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７）。——第５８５页。

３８７ “商人杂志”（《Ｔｈｅ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是弗·汉特创办的“商

人杂志和商业评论”（《Ｔｈｅ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Ｒｅ

ｖｉｅｗ》）的简称。１８３９年至１８５０年用该名称在纽约出版。——第５８５

页。

３８８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加的。——第５８８页。

３８９ “君士坦丁堡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ｐｌｅ》）是一家土耳其报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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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６年起用法文出版，由土耳其政府给予津贴，是一个半官方报纸，同

时也是法国影响在土耳其的传播者。每月出版六次。——第５９６页。

３９０ 指中国的太平军起义（见注７２）。——第６０４页。

３９１ 锡克国是印度的一个封建国家，十八世纪末诞生于旁遮普境内。十九世

纪初在朗吉特·辛格治理下达到了极盛时期。朗吉特·辛格征服了旁

遮普所有的小邦以及一系列邻近地区。在他统治时，锡克国的版图从萨

特里日河延伸到开伯尔山口，北起小西藏，南到信德边界线。朗吉特·

辛格在国内建立了强有力的军事组织。锡克军队被认为是印度最好的

军队。十九世纪中叶，经过两次英锡战争（１８４５—１８４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锡克国丧失了独立；旁遮普被英国人兼并。——第６１４页。

３９２ 指天津条约（见注３８５）。——第６２１页。

３９３ 马克思指的是这本书：约·麦克格莱哥尔“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

条例、资源和贸易”１８４１—１８５０年伦敦版（Ｊ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１—１８５０）。——第６２３

页。

３９４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

机关报，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６２４页。

３９５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是１８５５年在伦敦创办的一家英国日

报；该报在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第６２５页。

３９６ １８５７年１月３日亚历山大二世成立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由奥尔洛夫

大公担任主席，从１８５８年１月起该委员会改称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

秘密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农奴制的改革，康斯坦丁大公只是该委员会

的委员。——第６２７页。

３９７ 马克思指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于１８０３年２月２０日颁布的法令：“地主释

放农民必经双方同意并缔结合同”，以及尼古拉一世于１８４２年、１８４４

年、１８４６年、１８４７年颁布的各项指令（见本卷第７２３—７２４页）。——

第６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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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８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８日在柏林，正当王宫前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被驱散时，军

队突然开了两枪。普鲁士军事当局的这种挑衅行为遂成了全城进行武

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

行巷战中，柏林居民有四百多人被打死，一千多人被打伤。起义的人民

接管了王宫的警备事宜以后，在３月１９日早晨强迫国王出来在阳台上

对牺牲的战斗者的尸体脱帽行礼。——第６３２页。

３９９ 根据希腊神话，狄奥尼苏斯由于忒拜国王班突士不承认他是神，要对班

突士进行报复，就把忒拜居民中所有的妇女都带到塞塔隆山上去，她们

在那里被灌醉以后，跳起了酒神节的狂舞。这些酒醉发狂的女人乱撕乱

扯地杀死了班突士。——第６３２页。

４００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竭力想恢复反动的封建王朝的气派，于１８４３年

颁布法令重建天鹅骑士团——中世纪的宗教骑士团。这种团体创于

１４４３年，在宗教改革时期衰落下去。但是，普鲁士国王的这种打算始

终未能如愿。——第６３４页。

４０１ 本文标题是根据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加的。从马克思在１８５８年１０

月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也在１１月２４日的“自由新

闻” （《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只是文章的首尾有所改

动。——第６３６页。

４０２ 指瓦·亚·彼罗夫斯基在１８３９年组织的旨在征服希瓦但终告失败的

一次远征（见注１１９）以及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见注１１７）。恩格斯

在讲到英国军队的种种失败时，看来是指英印军队在进军喀布尔时所

遭遇的困难。——第６３６页。

４０３ 普鲁士亲王是最仇视人民的反动宫廷奸党头子之一；在德国１８４８年三

月革命的日子里曾逃往英国。在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任

镇压起义的普鲁士军队总司令。——第６４４页。

４０４ Ｓｅ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海外贸易公司）是１７７２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

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

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的经纪人的作用，１９０４年正式改为普

鲁士的国家银行。——第６４５页。

３３８注  释



４０５ 《Ｃｈａｍｂｒｅｉｎｔｒｏｕｖａｂｌｅ》（“无双议院”）是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１６年由极端反

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第６４６页。

４０６ 在１８５０年１０日举行的所谓华沙会议（见注２１９）期间，尼古拉同普鲁

士代表首相勃兰登堡伯爵谈话时声色俱厉，语含威胁。勃兰登堡伯爵从

华沙回来后即暴卒。人们认为他的死因是由于受到了沙皇的侮辱以及

因普鲁士国家地位低落而焦虑不安所致。——第６５０页。

４０７ 摩 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诫律集成，规定每个印度人按照婆罗门教义

应尽的义务。在印度传统上，认为这些戒律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

拏之手。——第６５２页。

４０８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民主派日报，１８５３年起在柏

林出版。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日报，从１８４８

年至１９１５年以此名称在柏林出版；在五十年代倾向于自由派。——第

６５７页。

４０９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公元前六世纪）据说是古罗马社会制度的改革

者。这次改革结束了氏族制度，完成了向奴隶占有制国家的过渡。根据

这次改革，能携带武器、过去分为贵族和平民的罗马居民，按财产多寡

划分为五个基本等级。每一个等级有一定数量的军事单位——百人团。

百人团同时也是政治单位。百人团会议具有特殊意义。每个等级有多少

个百人团，在会议上就分得多少票。这个制度使最富有的等级在决定最

重大的政治问题时占优势地位。以前罗马人分成部落特里布斯（每一特

里布斯包括一百个氏族），这时改为按地区分的特里布斯了。——第

６６０页。

４１０ 格拉克列亚半岛即所谓克里木半岛上西自因克尔芒到巴拉克拉瓦的那

一部分；格拉克列亚半岛是因塞瓦斯托波尔被围而开辟的重要作战地

区之一。马克思在提到从俄国夺走的那一块不大的土地时，是指俄国按

照１８５６年的巴黎和约被迫放弃的贝萨拉比亚部分。——第６６１页。

４１１ １８５３年１月９日尼古拉一世在同英国驻彼得堡公使汉·西摩尔会晤

时这样称呼土耳其，尼古拉一世曾建议俄英瓜分土耳其帝国。不愿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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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强而只关心保护弱小的奥斯曼帝国的英国，拒绝了这个建

议。——第６６１页。

４１２ 乔·温·库克“中国：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泰晤士报’特约中国通讯”１８５８

年伦敦版第２７８页（ＧＷ Ｃｏｏｋｅ《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ｎａ《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ｓ１８５７—５８》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８，

ｐ２７３）。——第６６３页。

４１３ “记者”（《Ｌ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ｔ》）是法国天主教月刊；从１８２９年起在巴

黎出版；在五十年代是奥尔良派的机关刊物。——第６６７页。

４１４ 英国自十六世纪设置的国务会议（后来的枢密院）议长，作为荣誉职保

留在内阁之中，类似不管大臣；任此职者对于国政不起任何作用。——

第６７２页。

４１５ “国家通报”（《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是德国日报“普鲁士王国国家通

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的简称。该报是普

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于１８５１年至１８７１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

行。——第６７２页。

４１６ 菩提树街（ＵｎｔｅｒｄｅｎＬｉｎｄｅｎ）是柏林市的主要大街之一。——第６７３

页。

４１７ “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诗，据说是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荷马所

写。

“艾达”是一部收有七至十三世纪时期冰岛神话和英雄诗歌的集

子，是世界史诗中最伟大的遗产之一。——第６７３页。

４１８ 古迪布腊斯是英国诗人巴特勒的同名讽刺长诗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

是喜好无意义的谈论和争辩，并善于用不切实际的一般性论断“证明”

最荒谬的论点。——第６７７页。

４１９ 《Ｌｅｔｉｅｒｓ－éｔａｔｃ’ｅｓｔｔｏｕｔ》）（“第三等级就是一切”）——这里是套用

艾·约·西哀士于１７８９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发表的小册子“什么

是第三等级？”（《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ｅｔｉｅｒｓ－éｔａｔ？》）中的“什么是第三

等级？——一切”一语。——第６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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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 大卫·汉泽曼“普鲁士与法兰西” （Ｄ 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 《Ｐｒｅｕβｅｎｕｎｄ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第一版于１８３３年出版。——第６７７页。

４２１ 哥达党成立于１８４９年６月。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

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

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实行全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

右翼自由主义者。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力求把整个德国统一在

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第

６７８页。

４２２ 指普鲁士于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年对丹麦进行的战争。普鲁士战败，被迫同丹

麦缔结和约（１８５０年）。按照和约的条件，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仍旧

完全归丹麦统治。——第６７９页。

４２３ 指德国作家皮克列尔－穆斯考。１８３１年他在斯图加特出版了“亡人遗

信”（《ＢｒｉｄｅｆｅｅｉｎｅｓＶｅｒｓｔｏｒｂｅｎｅｎ》）一书。——第６７９页。

４２４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反动透顶的德国日报“新普鲁士

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的通行的名称，该报从１８４８年６月

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新普

鲁士报”在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第６８１页。

４２５ 马克思把德文Ｋｒａｕｔｊｕｎｋｅｒ（顽固守旧的容克地主）译作英文ｆｏｘ－

ｈｕｎｔｅｒ（猎狐者），是因为猎狐狸是英国地主的传统消遣方式。——第

６８３页。

４２６ 潘多拉的盒子是装满罪恶和纠纷的盒子。这是一个文学典故，源出于古

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潘多拉由于好奇，打开了装着各种各样祸害

的盒子，并把这些祸害散布出来。——第６９０页。

４２７ “普鲁士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德国日报“普鲁士总汇报”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的简称。该报是政府的机关报，

１８５３年至１８５９年用此名称在柏林出版。——第６９２页。

４２８ Ｔｒｅｕｂｕｎｄ（忠实者联盟）是１８４８年底普鲁士保皇派在柏林建立的反动

沙文主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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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伦治会是反动的恐怖组织，是１７９５年爱尔兰的大地主和新教僧

侣为了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成立的。它纠集了社会上一

切阶层的反动透顶的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有计划地挑唆新教徒反对爱

尔兰天主教徒，在新教徒聚居的北爱尔兰影响特别大。它的命名是为了

纪念镇压过１６８８—１６８９年爱尔兰起义的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第

６９２页。

４２９ 马克思指的是杜沙尔－拉弗斯的作品“客厅纪事”（《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ｓｄｅ

Ｉ’Ｏｅｉｌ－ｄｅ－Ｂｏｅｕｆ》）。该书于１８２９—１８３３年在巴黎分八卷出版。Ｏｅｉｌ

ｄｅｂｏｅｕｆ直译是：公牛的眼睛。凡尔赛宫中法国国王寝室前面的大客厅

即以此命名。——第６９３页。

４３０ 米兰起义（１８５３年２月６日）是意大利革命者马志尼的拥护者发动的，

并得到匈牙利革命流亡者的支持。起义者大多数是意大利的爱国工人，

以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为目的。但是，起义是根据密谋策略组织

的，并没有考虑到现实状况，很快就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

中对这次起义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

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９—６０２、６２４—６２６页）。

萨普里（萨累诺省）登陆是意大利革命民主主义者卡·皮萨康率领

下准备在意大利南部举行起义的一支不大的队伍在１８５７年６月底举

行的。这支军队没有能够与农民群众建立联系，没得到他们的支持，被

那不勒斯军队歼灭了。——第６９５页。

４３１ 恩格斯指的是著名意大利悲剧女演员里斯托丽在意大利的演出，她在

贾科美蒂编的“犹滴”一剧中扮演圣经上的女英雄犹滴。据圣经上的传

说，为了拯救自己的人民，犹滴杀死了和罗孚尼——亚述人的统帅，使

犹太人能把敌人逐出国境。剧终时里斯托丽唱了一支圣歌，歌中有这样

一句话：“让他们知道，要是外国人威胁祖国，战争是神圣的。”意大利

的爱国者以人声沸腾的、显然是反对奥地利占领者的游行示威来响应

这支圣歌。当女演员在帕尔马巡回演出的时候，帕尔马公爵夫人说帕尔

马没有外国人，准许演唱整个这支圣歌。这个剧引起了观众的狂喜；此

后，无论里斯托丽演什么剧，群众都要求她演唱“犹滴”中的这支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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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演唱都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第６９７页。

４３２ 指蒙塔郎贝尔的论文“英国议会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Ｕｎｄéｂａｔｓｕｒ

１’Ｉｎｄｅａｕ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ｇｌａｉｓ》），这篇文章曾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５

日“记者”（《Ｌ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ｔ》）杂志，新合订本第９卷。—— 第６９８

页。

４３３ 指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附近被击溃，结果普鲁士向拿

破仑法国投降。这次败绩彻底暴露出霍亨索伦封建君主国的社会政治

制度的腐朽性。——第７０３页。

４３４ 在从１８１５年起受英国保护的伊奥尼亚群岛，和在希腊本土一样，争取

与希腊合并的民族运动在五十年代逐渐高涨。１８５８年１１月，格莱斯顿

带着特别使命被派往伊奥尼亚群岛。虽然科尔富岛（伊奥尼亚群岛的主

岛）立法议会一致表示赞成与希腊合并，英国政府仍把这个问题的解决

拖延了许多年。只是在１８６４年伊奥尼亚群岛才被移交给希腊。

马克思所以称呼格莱斯顿为“荷马专家”，大概是因为格莱斯顿是

当时刚出版的“荷马与荷马时代的研究”（《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Ｈｏｍｅｒａｎｄｔｈｅ

ＨｏｍｅｒｉｃＡｇｅ》 Ｏｘｆｏｒｄ，１８５８）一书的作者。——第７０５页。

４３５ １７９９年俄国海军上将费·费·乌沙可夫的舰队从法国人手里解放了

伊奥尼亚群岛。乌沙可夫宣布群岛成立共和国并制定了宪法，该宪法给

予伊奥尼亚群岛以广泛自治。１８０７年群岛重新交由法国统治，而拿破

仑实际上废除了这部宪法。１８１５年群岛转交给英国；英国确定了对群

岛的保护制度，在那里制定了新宪法，该宪法授予驻该群岛的英国代表

——首席专员以无限权力。由于群岛对外国统治不满的日益加深，英国

政府（当时格雷在政府中担任陆军和殖民大臣职务）被迫于１８４９年在

那里进行了改革，稍微扩大了地方自治和伊奥尼亚人的选举权。——

第７０８页。

４３６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总编辑部所在地。——第

７０９页。

４３７ 马克思暗示得比于１８３０—１８３３年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期间，曾对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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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采取高压政策的事。根据１８３３年得比通过议会实行的暂停行使宪

法保障法令（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ａｃｔ），爱尔兰禁止自由集会，宣布戒严，设立军

事法庭，并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ＨａｂｅａｓＣｏｒｐｕｓＡｃｔ）。

奥伦治会分会——见注４２８。——第７１１页。

４３８ 凤凰俱乐部是爱尔兰的秘密社团，由１８４８年后被粉碎的爱尔兰革命俱

乐部产生的；它的主要成员是小职员、店员和工人。该社团同侨居美国

的爱尔兰革命者有关系。１８５８年，由于芬尼亚社领袖斯蒂芬斯的宣传，

俱乐部的大多数成员都加入了秘密的芬尼亚兄弟会。——第７１３页。

４３９ 里本运动（来自英文ｒｉｂｂｏｎ——带子）是十八世纪末在北爱尔兰产生

的爱尔兰农民运动。爱尔兰农民结成秘密组织，并以佩带绿布条作为参

加这些组织的标志。里本运动是人民对英国大地主的专横和暴力驱逐

佃农的一种反抗形式。里本派袭击地主庄园，谋杀他们最仇恨的大地主

和管理人。但是，里本派的活动没有任何共同的行动纲领，纯粹是地方

性的，分散的。——第７１３页。

４４０ “每日快报”（《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是英国政府的日报，从１８１５年在

都柏林发行。——第７１３页。

４４１ “黎明伙伴”（Ｐｅｅｐ－ｏ’－Ｄａｙｂｏｙｓ》）是反动的新教（长老会的）组织

成员的名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在北爱尔兰产生，目的是反对天主教

徒。这些组织的成员，得到大地主的公开支持；为自身利益而挑拨和鼓

励爱尔兰人宗教摩擦的英国政府也在暗中支持他们。他们通常在黎明

时分（“黎明伙伴”由此得名）闯进天主教徒家中，借口搜查武器而进

行捣毁。当时根据法律，天主教徒是禁止持有武器的。

“护教派”（《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组织成员的名称，产

生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其目的是抵抗“黎明伙伴”。——第７１４页。

４４２ 指的是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见注３９６）。——第７１６页。

４４３ 马克思提到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事件。１７８９年８月３日夜

间，法国立宪会议在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庄严地宣布废除一

系列当时实际上已被起义农民取消了的封建义务。但是随后颁布的法

９３８注  释



律只无偿地废除了个人徭役。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法国立宪会议于１７８９年８月２０日通过的。

宣言的主要一点就是宣布自由、财产等等是人的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

利。——第７１９页。

４４４ 罗马教皇庇护九世为了防止人民运动的发展，在１８４６年当选以后，随

即出面倡导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特赦部分政治犯，废除书报预检制

度，等等）。——第７１９页。

４４５ 马克思指的是“圣彼得堡省世袭领地地主农奴管理条例，圣彼得堡贵族

委员会拟订”。马克思把这份大约于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５日出现的文件比做

１６２８年５月２８日英国议会向国王查理一世呈递的“权利请愿书”，其

内容是要求大人限制国王的权力。——第７２２页。

４４６ １８０７年在普鲁士曾实行一次改革，它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但

保留一切义务和地主对农民的法庭和警察权力。尽管这次改革很不彻

底，但是地主们竭力阻挠它的实现，百般反对在农村中实行自治的改

革。在１８０８年，他们获得了占有农民土地的权利。虽然在１８１１年曾允

许农民有权赎买封建义务，实际上农民由于苛刻的赎买条件并不总能

利用这种权利。在普鲁士，农民摆脱农奴依附身分的过程拖延了许多

年。——第７２５页。

４４７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柏林政治周刊”（《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是极端反

动的报纸，出版于１８３１年至１８４１年；该报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

廉（１８４０年即位为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支持和庇护。——

第７２７页。

４４８ 死手权是中世纪的封建主在农奴死收其财产的权利。由于在实际上农

奴所占用的土地和财产在他死后留在他的继承人手中，所以继承人应

以实物或现金向封建主缴纳一笔极沉重的贡赋，即所谓死手（ｍａｉｎ

ｍｏｒｔｅ）。——第７２８页。

４４９ Ｒｅｉｃｈｓ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ｅｒＦüｒｓｔ（帝国直隶诸侯）是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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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罗马帝国存在时期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德意志邦君。当时普鲁士国王

也属于这类邦君。——第７２９页。

４５０ 本文是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这批手稿到现

在为止只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１９３９年用原文发表

过一次。编者在发表时加上了这样一个标题：《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Ｒｏｈｅｎｔｗｕｒｆ）》。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年８月底至９月中所写的“导言”是一篇没有完成

的“总导言”草稿，“总导言”是为他计划中的一部经济学巨著而作的。

马克思打算在这部经济学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问题，

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一巨著计划的要点，马克思在

“导言”里已经提出来了。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

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

本论”。上述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就像是这两部著作的草稿。“导言”是

１９０２年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的。１９０３年在柏林由“新时代”杂志

（《ＮｅｕｅＺｅｉｔ》）用德文发表；１９２２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卡·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第一次用俄文刊载了这一著作。——第７３３

页。

４５１ 指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这个理

论见让·雅·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１７６２年阿姆斯

特丹版（ＪＪ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ＤｕＣｏｎｔｒａｔｓｏｃｉａｌ；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ｕｄｒｏｉｔ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６２）。——第７３３页。

４５２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分册“生

产”（ＪＳｔＭｉｌ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１Ｉ，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８ＢｏｏｋＩ，《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第７３６页。

４５３ ＪＳｔＭｉｌ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１Ｉ，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８ＢｏｏｋＩ，《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第７３７页。

４５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ｅｓｔｎｅｇａｔｉｏ——规定即否定。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诺莎

的这一命题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用这个说法来

表示“限制即否定”（见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５０封信）。——第

１４８注  释



７４０页。

４５５ 这里特别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卡·格律恩。马克思在“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批判了他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观点。（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６１０—６１４页）——第７４４页。

４５６ 亨·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年巴黎版第１４４—１５９页

（ＨＳｔｏｒｃｈ《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ｅｖｅｎ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４，Ｐ１４４—１５９）。——第７４４页。

４５７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见注２８。——第７６１页。

４５８ 法玛是罗马人对希腊的传闻女神俄萨的称呼，象征传播迅速的流

言。——第７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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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１８５６年４月——１８５９年１月）

１８５６

４月１４日 马克思应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ａ

ｐｅｒ》）编辑部的邀请，参加了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会。

他被邀请第一个讲话，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

史使命的演说。马克思指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没有最

后完成，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革

命和无产阶级胜利。４月１９日“人民报”发表了马克

思的演说记录。马克思曾继续以写文章和提意见来经

常帮助该报编辑琼斯。

１８５６年４月下半月—
１８５７年３月

马克思继续进行他在１８５６年２月开始的关于十八世

纪英俄关系的研究工作。他从英文、德文和法文的外交

文件和历史文献中做了摘要，特别是摘录了莫特利、赛

居尔、博伊尔等人的著作。

４月１６日 马克思在研究德国产生新的革命高潮的前景时，进一

步发挥了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他在给恩

格斯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

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去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寄给恩格斯一批资料，其中包括“伊戈尔远

征记”。

４月２５日左右 马克思就上院关于将约克公爵纪念伦敦滑铁卢广场迁

走问题进行的辩论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以公爵的生平

３４８



活动为例抨击了英国上层贵族社会的寄生性和腐朽

性，文章标题是“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载于４

月２６日“人民报”。

４月２６日 马克思把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翰·米凯尔从德国

的来信转寄给恩格斯。米凯尔在信中请马克思就无产

阶级政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对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

谈谈他的看法；同时米凯尔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即无产

阶级应该避免使用一切可能吓退资产阶级的手段。

５月初 马克思收到阿道夫·哈马赫尔从科伦写来的一封信，

信中以科伦、爱北斐特和佐林根的工人的名义向马克

思致意。由于科伦和杜塞尔多夫的工人组织之间发生

了意见分歧，哈马赫尔请求马克思从伦敦派一位代表

去就地商讨莱茵省的工人运动问题。马克思打算给科

伦方面写信，并且为了保密起见，预备通过自己的夫人

转寄。

５月５日至１５日之间 马克思把有关科苏特的材料寄给了丹第城前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伊曼特。伊曼特在他发表于某些地方报纸

上的文章中利用了这部分材料。

５月中旬 恩格斯到爱尔兰旅行。他游历了都柏林、高尔威、里美

黎克、特勒利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他指出，由于英国人

进行的掠夺性战争和他们对爱尔兰施行的殖民政策，

爱尔兰人民到处陷于破产和贫困。

５月１６日左右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撒丁王国的国内外政策的文章。

文章标题是“撒丁”，发表于５月１７日“人民报”和５

月３１日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约自５月１８日至
６月３日

马克思患重病，有时不能工作；医生劝他到伦敦以外的

地方去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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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３日 恩格斯从爱尔兰回到曼彻斯特，写信给马克思。信中深

刻地描述了爱尔兰的状况，称爱尔兰为“英国的第一个

殖民地”。

６月 马克思研究了法国股份银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活动，

并写了三篇论文。第一篇论文的标题是“法国的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发表于６月７日“人民报”。全部文章后来

以同一标题载于６月２１日、２４日和７月１１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

６月—９月 恩格斯读了法国军事作家巴赞库尔以波拿巴主义的观

点撰写的新书“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战局”，

并做了摘录，标题是：“圣阿尔诺”。

６月７日左右—７月
中旬

马克思同皮佩尔一起离伦敦赴赫尔，又从赫尔到曼彻

斯特去看恩格斯。

６月２８日—８月２日“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Ｔｈｅ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

和伦敦“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这两家报纸

以“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为题刊登了马克思搜集的并

附以说明和注释的外交信件和文件。马克思计划撰写

一本有关十八世纪英俄关系的书，本来预备以这些文

件的发表作为开端。但马克思后来停止发表“内幕”，因

为编辑部对文稿加以歪曲和任意删节。

约７月初 马克思事先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作了研究，然后在

给米凯尔的信中详细地论述了德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

性质和动力问题。马克思说明，在未来的革命中，农民

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同盟军。他坚持必须同资产阶级进

行无情的斗争。米凯尔在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们中间传

阅了马克思的信。

７月２５日—８月初 由于马德里发生了七月革命事件，马克思写了两篇描

述和评价１８５６年西班牙革命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载

５４８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于８月８日和１８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８月初 恩格斯的表兄弟埃·布兰克建议为因参加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而在德国被通缉的恩格斯向普鲁士当局

申请赦免，恩格斯予以回绝。

８月下半月 恩格斯到伦敦探望在英国小住的母亲。

１８５６年８日１６日—
１８５７年４月１日

伦敦报纸“自由新闻”以“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为题，

发表了马克思为计划撰写的关于十八世纪英俄关系一

书所做的长达五个印张的序言。同第一次在“设菲尔德

自由新闻报”和“自由新闻”上发表的“内幕”不同，

这次刊登得比较完全。序言的很大部分包括外交信件、

文件和历史论文。马克思计划用二十个印张的篇幅撰

写的这本著作没有完成。

８月３１日左右 马克思从威·沃尔弗那里得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

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德国无产阶级诗人格奥尔

格·维尔特在哈瓦那逝世的消息。

９月８日左右—１２月 马克思因夫人患病和迁移新居而忙于家务，这占去马

克思很多时间，所以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

很少。

９月中旬 马克思收到德纳退回来的恩格斯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

文章十五篇和马克思本人所写的关于多瑙河各公国的

文章三篇。这些文章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该

报编者、泛斯拉夫主义者古罗夫斯基的影响下未予发

表。

９月２２日 马克思同美国普特南出版公司的代表奥姆斯特德会

见。会见时在座的有德国诗人、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斐·弗莱里格拉特，马克思在伦敦与弗莱里格拉特经

常往来。奥姆斯特德请马克思针对巴赞康尔的那本书

撰文论述克里木战争，并写一些关于“攻堡战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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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军事题目的文章。此外他还请马克思撰写关于不

久前逝世的亨·海涅的文章。

９月２６日左右—
１０月１７日左右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发生危机，马克思最初就这个

题目写了四篇文章。其中三篇作为社论发表于１０月９

日、２７日和１１月１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一篇作为

通讯以“欧洲的金融危机”为题于１０月１５日发表。

９月２６日 恩格斯告诉马克思，他打算为格奥尔格·维尔特写一

篇追悼文，交给一家柏林报纸发表。他谈到自己对日益

临近的经济危机的征兆和前景的感想，推测危机将在

１８５７年夏天爆发。

１０月 鉴于经济危机日益临近，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经

济学，特别着重研究了白银问题。

１０月初 马克思迁往伦敦比较适合于健康的地区居住。住址是：

汉普斯泰德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花园，格拉弗

顿坊９号。

１０月３日以后 马克思收到德国流亡者理·莱茵哈特从巴黎寄来的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年度报告，并在写文章时加以利

用。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下半月
—１８５７年３月

马克思研究了波兰的历史，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

命中的波兰问题特别注意，他得出结论说，从１７８９年

起，所有革命的强烈程度和生命力，都可以根据它们对

待波兰的态度相当准确地衡量出来；他读了梅洛斯拉

夫斯基的“波兰在欧洲均势中的作用”一书和列列韦尔

的“波兰史”第１卷、“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

民的历史”。

１０月３０日左右 恩格斯写完了论巴赞库尔那本书的文章，文章标题是

“圣阿尔诺”。马克思对这篇文章评价很高，并把它投给

纽约杂志“普特南氏月刊”（《Ｐｕｔｎａｍ’ｓＭｏｎｔｈ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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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但是文章未予发表。

１０月３０日 鉴于英国政府准备出兵远征波斯湾，夺取哈腊克（哈尔

格）岛，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波斯的文章，他在文章中

揭露了英国在亚洲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纽约每日论

坛报”编辑部对文章大加删节，直到１８５７年１月７日

才作为社论刊登出来。

１１月７日左右和
１１月２１日左右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欧洲金融和

贸易危机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１１月２２日和１２月

６日在该报发表。

１１月下半月 恩格斯为了准备给“普特南氏月刊”写一组文章而研究

了有关海军方面的文献，读了威·詹姆斯的“英国海军

史”一书，这主要是为了写“攻堡战舰”这个题目。

１１月１７日 恩格斯告诉马克思一系列事实，这些事实证明欧洲金

融危机的尖锐化，法国危机的迫近，拿破仑第三的冒险

政策和正在法国形成的有利于发动革命的条件，以及

无产阶级政党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

１１月底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奥地利的经

济论文。文章标题是“奥地利的海外贸易”，于１８５７年

１月９日和８月４日先后发表。

１２月２日左右 鉴于普鲁士同瑞士之间因纽沙特尔问题发生了冲突，

马克思研究了普鲁士的历史。他把自己对普鲁士历史

的许多批评意见告诉了恩格斯，并就这方面的问题写

了一篇文章，文章标题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发

表于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３日“人民报”和１８５７年１月９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８５７

１月—２月 马克思写文章（没有写完）批驳布鲁诺·鲍威尔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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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国和英国的小册子。同时马克思还研究了俄国

的历史，并做了９７３年至１６７６年的俄国历史事件一览

表，读了拉勒斯泰德的“斯堪的那维亚，它的忧患和希

望”一书。

１月—３月 恩格斯为营业所的工作所累，差不多根本没有时间为

“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

马克思研究了雷尼奥的“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

史”，并做了摘录。

１月７日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寄去一篇关于英中

在广州发生冲突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详细地分析了作

为在中国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的中国走私船

“亚罗号”事件。文章作为社论于１月２３日在该报发

表。

１月１０日左右 恩格斯就纽沙特尔问题所引起的普鲁士和瑞士的冲

突，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山地战的文章。

文章作为社论于１月２７日在该报发表。

１月下半月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第二篇关于山地战的

文章。马克思写了一篇金融论文。两篇文章都没有发

表。

１月２０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纽约每日论坛报”约有三个星期

没有刊登他和恩格斯所写的文章。

１月２７日左右—
２月初

鉴于英国和波斯发生战争，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

报”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对波斯的侵略计划的文章；恩格

斯写了一篇展望英波战争的文章；两篇文章都作为社

论于２月１４日和１９日在该报发表。

２月５日 马克思收到米凯尔的信，信中约请他为汉堡杂志“世

纪”（《Ｄａｓ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撰稿。但马克思因该杂志具

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而予以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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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６日 马克思写信给德纳，要求解释“纽约每日论坛报”很少

刊登他的文章的原因，并表示打算脱离该报。

２月中旬—７月初 马克思继续研究经济方面的文献，特别是图克的刚刚

问世的“价格史”第５卷和第６卷、麦克劳德的“银行

业务的理论与实践”，并从这些著作中做了摘录。

２月２０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题为“英国的新

预算”的文章。文章于３月９日在该报发表。

２月２７日 马克思写了“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一文。文

章载于３月１６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３月—７月 马克思由于夫人健康状况大大恶化以及物质生活条件

极端困窘，只能勉强从事工作。由于没有钱而付不出房

租。４月间马克思自己也病了。

３月６日—４月７日 由于英国进行新的议会选举，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

报”写了五篇文章：“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

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顿、布莱特和基

卜生的失败”和“选举的结果”。文章于３月２５日、３１

日，４月６日、１７日、２２日在该报发表。

３月１８日左右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俄国对华贸

易的文章。文章于４月７日作为社论发表。

３月２１日 马克思接到德纳于３月５日的来信。德纳在信中请马

克思不要脱离“纽约每日论坛报”，他答应马克思每周

只照付一篇文章的稿酬，不论它发表与否；其余的文章

则发表后才付稿酬。这样，该报编辑部就把马克思的稿

酬折掉了一半。马克思由于物质生活状况困难，被迫同

意这些条件。

３月２２日左右 马克思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中在广

州发生冲突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４月１０日在该报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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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初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文章，论述英国

人因英中冲突而派兵征讨中国的可能性；他在文章中

阐释了在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的起因和过程。文章作为社论于４月１７日在该报发

表。

４月７日和１０日 由于公布了１８５６年度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马克思

写了“工厂工人状况”和“英国工厂制度”两篇文章。

他在文章中揭露了英国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文

章载于４月２２日和２８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月１４日和２８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新选出的下

院的文章，其中谈到曼彻斯特学派、辉格党和托利党，

还写了一篇关于奥地利的文章。两篇文章都没有发表。

４月１６日左右 恩格斯应病中的马克思的请求，写了一篇关于克里木

战争结束后俄国军队实行改革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

发表于５月６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４月２１日 马克思接到德纳于４月６日的来信。德纳在信中约请

马克思为他所筹划的一部百科辞典—— “美国新百科

全书”——撰稿，要马克思撰写军事方面以及某些其他

方面的条目。马克思先同恩格斯研究以后，复信表示同

意。

４月底—１０月 恩格斯由于长久患重病，因此对于马克思为“纽约每日

论坛报”撰写军事评论文章不能给予经常的帮助。

５月 马克思学习瑞典文和丹麦文。

５月１、１２和１５日 马克思写了三篇金融论文，论述英国皇家银行的投机

活动和法国的股份银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其中一篇以

“英国的金融舞弊”为题，作为通讯发表于５月１６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另外两篇则作为社论于５月３０日

和６月１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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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０日左右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波

斯和中国”一文。文章于６月５日在该报发表。

５月２３日 马克思收到德纳在５月８日的来信。信中附有“美国新

百科全书”第１卷《Ａ》字头的军事条目单子，并请马

克思特别注意“军队”和“炮兵”这两条；德纳还要马

克思以英美读者易于接受的方式撰写有关美学的条

目。他询问马克思是否同意供给关于欧洲工商界名人

的稿子。马克思向恩格斯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

５月２６日 马克思写了对奥当奈尔在西班牙参议院就西班牙

１８５４年革命时期的事件所做的演说的批评意见。马克

思的这些批评意见以“有趣的揭露”为题，载于６月

１２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５月２８日 恩格斯把他要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Ａ》字头

军事条目单子寄给马克思。

５月底—６月 由于德纳要求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关于美学的条

目，马克思研究了弗·费舍、Ｅ 弥勒等人的著作。

１８５７年６月—
１８５８年２月

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马克思为了给“美国新百科

全书“写稿，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进行了许多搜集

资料的工作。他研究了古代的（埃及和亚述的、古希腊

罗马的）军事史，并从威金逊、克劳塞维茨、施洛塞尔、

缪弗林等人的著作中做了札记和摘录。

６月上半月 恩格斯到伦敦。

６月２日和１２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新的法兰西银行法的文章；由于

英国和波斯的战争结束，他又写了一篇关于３月４日

在巴黎签订的英波和约的文章。前一篇作为社论，后一

篇以“与波斯签订的条约”为题作为通讯，载于６月２０

日和２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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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９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文章。他在自己

的笔记本上注明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英国的伪善”。文

章没有发表。

约６月２７日 马克思收到德纳寄来的“美国新百科全书”《Ｂ》字头

所需条目的单子。

６月２９日 马克思把德纳于６月１１日的来信转寄给恩格斯。德纳

在信中不主张写“关于堡垒和战舰”的文章，因为“普

特南氏月刊”的新编辑部不保证刊登这种文章。德纳还

退回了恩格斯就巴赞库尔那本书所写的、未被编辑部

采用的文章“圣阿尔诺”。

６月３０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印度军队起

义的文章。从这篇文章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大

组文章论述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这篇文

章作为社论于７月１５日发表。

７月 马克思撰写一篇经济论文，反驳庸俗经济学家、主张

阶级利益和谐的“理论家”巴师夏和凯里。论文没有

完成。

１８５７年７月—
１８５８年３月

为了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稿，恩格斯研究了吕斯托

夫、凯、若米尼、克劳塞维茨以及其他人的著作，并做

了摘录。

７月１０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关于欧洲局势的文章。文中特别阐释

了法国财政状况的问题。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７月２７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７月１０日左右—２４日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第一批《Ａ》字头条

目。马克思于７月２４日将它们寄往纽约。这些条目于

１８５８年发表。

７月１４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他的健康状况恶化表示

非常担心，劝恩格斯立即放下营业所的工作，到海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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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还劝他停止为百科全书撰稿。

７月１７日—８月１４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五篇关于印度起义的

文章。这些文章都作为通讯于８月４日、１４日、１８日

和２９日发表。标题是：“印度起义”、“印度问题”、“印

度起义的现状”、“印度起义”；其中一篇无标题。

７月２４日—２８日 马克思为了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稿而搜集有关西班

牙舰队的资料；关于这个问题他做了大量的摘录，并把

这些摘录寄给恩格斯。

７月２８日—１１月６日 恩格斯在利物浦附近的滑铁卢、威特岛和泽稷岛等地

海滨疗养。

８月 恩格斯着手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军队”条。

８月上半月 马克思因恩格斯患病而研究了法、英、德等国的最新医

学文献资料，以寻求对恩格斯所患病症的说明和治疗

方法。

８月７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印度起义”一文。文

章没有发表。

８月１０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阿富汗”和“攻

击”两个大条目以及差不多所有其余的《Ａ》字头条目；

所有这些条目都寄给了马克思，以便寄往纽约。这些条

目于１８５８年发表。

８月１１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文论述欧洲列强围绕着

莫尔达维亚的选举问题所进行的外交斗争。文章标题

是“东方问题”，于８月２７日发表。

８月中旬 从美国回来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战友康拉德·施拉姆拜访了马克思。

８月２１日 马克思就帕麦斯顿在下院的演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

写了一篇欧洲政治形势述评。述评作为社论于９月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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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表。

８月２６日 马克思把德纳拟出的“美国新百科全书”《Ｂ》字头所

需条目的单子寄给了恩格斯。

８月２８日—１０月３０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八篇文章，论述印度

起义、英国驻印当局对印度人民实行的压迫政策和东

印度公司。其中七篇作为社论于９月１５日、１７日、２１

日，１０月３日、１３日、２３日和１１月１４日发表；一篇

作为通讯，以“印度起义”为题，于９月１６日发表。

８月底—９月中旬 马克思着手写作他的经济学巨著，草拟了这一著作的

“导言”。“导言”简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之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

系和法的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其他等等关系之间的辩

证联系问题。马克思在“导言”中还简单地说明了自己

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的实质。他在“导言”的末尾拟

出了他的整个经济学著作计划的基本要点。“导言”没

有写完。

９月—１０月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了不下十八个条目，其

中包括“阿尔及利亚”条；马克思也在同时给百科全书

写完了“舰队”条和九篇军事活动家的传记以及革命家

罗·勃鲁姆和约·贝姆的传记；所有这些条目差不多

都是同恩格斯合写的。条目于１８５８年发表。

９月８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法国的银行

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９月２６日在

该报发表。

９月１５日—１０月２３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

坛报”写了两篇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和五篇关于波拿

巴的财政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发表。

９月２１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交战”这一大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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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于１８５８年发表。

９月２４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军队”条。在这一

条以及其他军事条目中，恩格斯第一个从唯物主义立

场阐释了军事学术的全部历史，远起上古时代，近至与

他同时的资产阶级军队。该条于１８５８年发表。

９月２５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他所写的“军队”条给予

很高的评价，同时提醒恩格斯注意某些在条目中没有

阐明的问题。

１８５７年１０月—
１８５８年２月底

马克思详细地研究了普遍的经济危机的发展，搜集了

大量有关英、美、德、法以及其他国家的危机过程的材

料。马克思做了摘录、剪报，在报刊文章中标划重点，

同时准备了专题笔记本，记录这些国家的危机所引起

的主要过程和现象；他同恩格斯在通信中讨论了危机

问题，恩格斯向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曼彻斯特的危机发

生过程及其后果的材料。

１０月 马克思写了“货币”这一章，揭露了蒲鲁东关于在商品

生产条件下实行“劳动货币”制的思想的空想性质，阐

释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学说的基本原理。

１０月初 马克思到圣黑利厄尔（在泽稷岛）去看恩格斯，并探望

正在患结核病的康拉德·施拉姆，这时施拉姆的经济

极为困难。马克思答应介绍他为美国报刊写通讯稿。

１０月６日 恩格斯把“美国新百科全书”的《Ｃ》字头所需条目的

单子寄给马克思。

１０月６日—２９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屡次谈到哈尼在泽稷的生活

情况和康拉德·施拉姆的健康状况。恩格斯在圣黑利

厄尔居住时常常同他们见面。

１０月２６日 马克思收到德纳于１０月１３日的来信。信中说，由于经

济危机的影响，“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解聘了除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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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和布·泰勒以外的所有欧洲通讯员；要求马克思

每周只写一篇文章，同时最近时期主要写关于印度战

争和关于危机的稿子。

１８５７年１１月—
１８５８年１月初

马克思在报纸上非常注意厄·琼斯的政治活动。琼斯

由于希望在议会中获得席位，越来越向资产阶级激进

派让步。马克思打算去拜访琼斯，向他敲一下警钟，但

是，由于他继续发表机会主义的言论，马克思放弃了自

己的打算。

１８５７年１１月—
１８５８年６月

马克思写了内容广博的“资本”这一章，在其中相当详

细地分析了资本的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并粗略地阐释

了他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原理。在“资本”这一章的开头，

马克思草拟了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计划，他准备在这部

著作中考察如下几个问题：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

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

１１月６日 恩格斯经过长时间的海滨疗养以后回到曼彻斯特。

１１月６、１３和２７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三篇关于英国经济危

机的文章。两篇作为社论于１１月２１日和１２月１５日

在该报发表，一篇作为通讯，以“英国贸易的震荡”为

题于１１月３０日发表。

１１月１５日 恩格斯把自己对于经济危机发展过程的观察告诉了马

克思，他谈到经济危机在英国的表现、危机对人民群众

的革命化的影响，他说革命已经在望，因此正在加紧研

究军事。

１１月１６日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写了一篇关于印度民族解放

起义的主要中心之一——德里城被英军攻占的文章。

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１２月５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１月２４日以后 马克思从伊曼特那里得到消息说，在科伦审判案中被

判处监禁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贝克尔和赖夫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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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消息又说毕尔格尔斯、诺特容克和勒泽尔还要在

狱中监禁一年。

１１月２６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关于炮兵史的一个大

条目。这一条以“炮兵”为题于１８５８年发表。

１２月４、１８和２５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三篇关于欧洲危机的

文章。这些文章作为社论于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２２日和１８５８

年１月５日、１２日在该报发表。

１２月１１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国的生

产和在英国日益临近的工业危机的文章。文章没有发

表。

１２月１８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想同恩格斯合写一本

论危机的小册子，计划到１８５８年春天用德文出版。

１２月２１日 马克思接到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

（《Ｄｉｅｐｒｅｓｓｅ》）编辑麦克斯·弗里德兰德通过拉萨尔

转来的约稿信。弗里德兰德约请马克思从伦敦给该报

寄发通讯。由于该报赞同帕麦斯顿的政策，马克思没有

答应写政论文章。

１２月２５日 马克思把自己关于法国危机发展的结论写信告诉恩格

斯。

１８５８

１月上半月 马克思在探讨利润问题时，重新读了黑格尔的“逻辑

学”。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如果有时间，他“很

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

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常人

的理智都能够理解”。

１月４日和１４日 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印度起义第

二个大中心——勒克瑙的围困和强攻的文章。前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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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论，后一篇以“勒克瑙的解救”为题，作为通讯

于１月３０日和２月１日在该报发表。

１月７日左右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英国的贸易”一文，

文章于２月３日发表。

１月７日 恩格斯写完了“美国新百科全书”的《Ｃ》字头所需的

第一批条目。这些条目于１８５９年发表。

１月８日—２８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了约十一个条

目。这些条目于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发表。

１月２２日 马克思写了“即将发行的印度公债”一文。该文发表于

２月９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月２３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德纳要求给百科全书写一篇关于

印度起义历史的小条目。但是由于缺乏资料，马克思不

主张恩格斯写这一条；恩格斯在回信中建议以后再写

这个条目。

１月２９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请他解释各种企业中资本周转

的问题和资本周转对利润和价格的影响问题。

１月２９日—５月 马克思读了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

的哲学”一书，并在给恩格斯和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予

以批评；认为这本书是用老黑格尔主义的精神写的，是

“非常幼稚的粗糙的作品”。

２月２日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温德姆

将军在印度战败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２月２０日在

该报发表。

２月５日—２６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四篇文章，论述拿破

仑第三的国内政策、波拿巴政府的财政措施和法国的

经济危机、英法联盟。三篇文章作为社论于２月２２日、

３月１２日和１５日发表，一篇作为通讯，以“御用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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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为题于３月１２日发表。

２月１０日 马克思收到弗莱里格拉特转交来的一位参加过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住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弗里德里

希·康姆从纽约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在纽约建立

了一个由三十人联合组成的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康姆

寄来一份协会的章程，并向马克思询问欧洲共产党，

特别是德国共产党的状况，同时还向马克思索寄最近

五年中发表的共产主义文献和若干份共产主义者同

盟章程。马克思准备在未从恩格斯、沃尔弗、弗莱里格

拉特和伊曼特那里把康姆了解清楚以前，不作答复。

２月２２日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托他打听有无可能在柏林出

版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打算分别出版自己

的论著，因为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来写成整整一部

书；马克思把自己写作的总计划告诉了拉萨尔，同时还

告诉他，同意每星期为维也纳的“新闻报”写一篇关于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金融和贸易的文章。

３月初 马克思为了探讨工业再生产的周期而研究机器磨损问

题，特别是阅读了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业的经济”，请

恩格斯说明机器设备更新的间隔时间平均有多久。

３月２日 马克思提醒恩格斯注意他们的信件被警察偷看。

３月４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地解释了生产过程中

机器设备的折旧问题。

３月９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迪斯累里在

下院的演说的文章；文章没有发表。

３月１１日—４月２２日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七篇关于拿破仑第三

的国内政策和关于英法联盟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时

代的表征”、“波拿巴目前的状况”、“佩利西埃在英国的

使命”、“马志尼和拿破仑”、“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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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联盟”，这些文章先后于３月３０日，４月１日、１５

日、２７日，５月８日、１１日发表；还有一篇没有标题

的文章，于４月３０日发表。

３月下半月—４月 马克思的肝炎发作，因此不能够从事自己的政治经济

学著述。

３月２９日 马克思得到拉萨尔的通知说，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答应

印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头两分册。

４月２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明了他的经济学著作的详

细计划。著作将包括六册：“（１）资本；（２）土地所有

制；（３）雇佣劳动；（４）国家；（５）国际贸易；（６）世

界市场。

一、资本共分四篇：（ａ）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

的题目）。（ｂ）竞争……（ｃ）信用……（ｄ）股份资本

……”第一册第一篇“资本一般”将包括三章：１ 价

值、２ 货币、３ 资本。

４月１５日和５月８日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英国军队攻

占勒克瑙的群情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４月３０日和

５月２５日在该报发表。

４月２０日和３０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迪斯累里先生的预

算”和“几份重要的英国文件”两篇文章，文章于５月

７日和２０日在该报发表。

４月２９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在俄国开展的农奴解

放运动的重要意义。

５月６日—２４日左右 马克思到曼彻斯特与恩格斯同住。马克思为了恢复健

康而从事体育锻炼和骑马活动；他同时也从事“资本”

这一章的写作。

５月１４日和２５日 由于印度总督坎宁勋爵宣布没收参加印度起义的奥德

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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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论述奥德王国的被兼并和印度土地占有制的文

章。文章作为社论于５月２８日和６月７日在该报发

表。

５月２７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论述波拿巴的财政手腕和法国加强军

事专制的文章；文章未加标题载于６月１１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

５月底—７月６日 恩格斯写了三篇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这些文章都作

为社论发表于６月１５日、２６日和７月２１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

５月３１日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托拉萨尔告诉出版商敦克

尔，他由于患病，延期交出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第一分册

的稿子，他保证将加紧进行工作；在同一封信里，马克

思还谈了他对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

的哲学”一书的意见，指出该书的重要缺点。

６月—８月初 马克思因夫人和女儿爱琳娜患病，非常需要钱。经过弗

莱里格拉特帮忙，用恩格斯出面的期票弄到一笔钱以

后，立即送夫人到兰兹格特去疗养和休息几个星期。

６月上半月 马克思为他在１８５７年８月和１８５８年６月之间所写的

经济学文稿编制索引。

６月８、１１和１８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三篇关于英国的文

章。两篇作为通讯，以“英国的贸易状况”和“英国政

府和奴隶贸易”为题，于６月２１日和７月２日发表，一

篇作为社论于６月２４日发表。

６月２１日左右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完“骑兵”这一大条目。

这个条目于１８５９年发表。

６月２３日 马克思就布莱特在下院的演说写了一篇关于印度税收

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发表于７月２３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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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底左右 马克思在弗莱里格拉特的住所同匈牙利革命家克拉普

卡会见。

７月２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魏德迈从美国写来的信。魏德迈向马克思

介绍纽约的阿尔勃莱希特·康普，还述说了美国工人

运动的状况以及在美国成立无产阶级常设机构的困

难。

马克思同时也收到了康普从纽约写来的信。康普

向马克思介绍了他和弗里德里希·康姆共同创立的德

国共产主义协会。康普请求把在美国宣传科学共产主

义所必需用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这一著作，以及若

干份“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ｕｅ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Ｒｅｖｕｅ》）寄给他，并

要求同协会保持经常的联系。

７月９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下院通过的关于取消东印

度公司在印度的最高权力的法案。文章作为社论发表

于７月２４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７月１４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把自己研究比较生理学、物

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情况告诉马克思。恩格斯得

出结论说，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越来越证明用辩证唯

物主义的态度研究自然界是正确的。恩格斯在以后几

年仍继续研究自然科学。

８月初—１１月中旬 马克思从事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第一分册的写作，他重

新写了货币这一章。为了写这一章，他读了麦克拉伦的

刚刚问世的著作“货币流通史大纲”。

８月６日和１０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１８４４年罗

伯特·皮尔的银行法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８月２３

日和２８日在该报发表。

８月１７日和２０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中国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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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奴隶买卖的文章；文章没有发表。

８月３１日—９月２８日 马克思写了四篇关于对华鸦片贸易史和关于天津和约

的文章。三篇文章作为社论，另外一篇以“中国和英国

的条约”为题作为通讯，先后载于９月２０日和２５日，

１０月５日和１５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９月１４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英国的贸易和金

融”一文。文章于１０月４日在该报发表。

９月１７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印度起义的

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１０月１日在该报发表。

９月２０日和２１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论述对华条约的

文章和一篇批评马志尼的新宣言的文章。前一篇没有

发表。马克思批评宣言的那一篇以“马志尼的新宣言”

为题载于１０月１３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０月１日、１２月
２９日和３１日

马克思写了三篇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的文章。一

篇作为社论，其他两篇以“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为题，

作为通讯，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９日和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７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１０月２日—１２月４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十篇关于普鲁士国内

政策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

“普鲁士的摄政”、“普鲁士状况”、“新内阁”，先后于１０

月２３日、２７日，１１月３日、８日、２４日、２７日和１２

月３日、１３日、２７日发表。

１０月７日 恩格斯就琼斯走上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密切合作的道路

一事，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

级化，揭示了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根源。恩格斯

把英国工人运动中宪章运动的低落和机会主义的暂时

胜利，直接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同英国占

有广大殖民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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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８日—２１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通信中讨论大陆上无产阶级运

动的前景。

１１月２日左右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对蒙塔郎贝尔的起

诉”一文。文章于１１月２４日在该报发表。

１８５８年１１月中旬—
１８５９年１月２１日

马克思写了新的一章：“商品”，修改了货币这一章，对

全部手稿进行整理和最终定稿；他给这批稿子加上标

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册。资本。第

一篇。资本一般”，然后寄交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第一

分册从原定的五六个印张扩充为十二个印张，并且不

像预计的那样包括三章，而是两章：“商品”和“货币

或简单流通”。第三章“资本一般”，马克思决定在第二

分册里发表。

１１月１９日左右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法国波拿巴

政府的粮食价格调整计划的文章；文章作为社论于１２

月１５日在该报发表。

１１月底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文章，对１８５８

年欧洲的社会政治运动做了总结；同时他指明了欧洲

的普遍政治觉醒的征兆。文章作为社论于１２月２３日

在该报发表。

１２月１４日和２１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英中和约的

文章和一篇关于布坎南的信件的文章。两篇文章都没

有发表。

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１７、２９日
和１８５９年１月１１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下面几篇文章：“伊

奥尼亚群岛问题”、“爱尔兰的惶恐”和“普鲁士状况”，

这些文章先后于１８５９年１月６日、１１日和２月１日在

该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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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三  画

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１７８３—１８０１、

１８０４—１８０６）。——第７、９、４３２、４３５、

４５７、４８０、５５９页。

大卫·丹热，比埃尔·让（Ｄａｖｉｄｄ’Ａｎ－

ｇｅｒｓ，ＰｉｅｒｒｅＪｅａｎ１７８８—１８５６）——著

名的法国雕塑家，左派共和主义者，

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１

年十 二月 二日 政 变 后 被 逐 出 法

国。——第８５页。

大 胆 查 理 （Ｋａｒｌｄｅｒ Ｋüｈｎｅ １４３３—

１４７７）—— 勃 艮 第 公 爵 （１４６７—

１４７７）。——第１０５页。

大莫卧儿——见巴哈杜尔－沙赫二世。

大莫卧儿王朝（ＧｒｅａｔＭｏｇｕｌｓ）——印度

钵谛沙赫的王朝（１５２６—１８５８）。——

第１２７、２５９页。

土孔尼（Ｔｕｋｏｎｙ）（又名塞里姆－阿加Ｓｅ

ｌｉｍ－ａｇａ）——在土耳其的匈牙利流亡

者。——第５９４、５９７页。

四  画

文翰，赛米尔·乔治（Ｂｏｎｈａｍ，Ｓａｍｕｅｌ

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３—１８６３）——英国殖民官

员，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任香港总督，同时负

责处理对华外交事务并监督对华贸易。

——第１１５、１７７页。

丹纳尔，路易莎·克里斯亭娜（Ｄａｎｎｅｒ，

Ｌｕｉｓ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１８１５—１８７４）——女伯

爵，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门户悬

殊的配偶。——第２９０页。

邓达斯，亨利（Ｄｕｎｄａｓ，Ｈｅｎｒｙ１７４２—

１８１１）——英国国家活动家，曾任苏格

兰检察长（１７７５—１７８３），内务大臣

（１７９１—１７９４），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

席（１７９３—１８０１），陆军大臣（１７９４—

１８０１），海 军 首 席 大 臣 （１８０４—

１８０５）。——第７页。

扎莫伊斯基，弗拉基斯拉夫（Ｚａｍｏｊｓｋｉ，

Ｗｌａｄｉｓｌａｗ）——伯爵，波兰大地主，曾

参加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起义；起义被镇压

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君主主义保守派

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克里木战争时企

图组织波兰军团参加反对俄国的战

争。——第５１２、５１５页。

孔查，曼努埃尔·古蒂埃勒斯·德·拉

（ｃｏｎｃｈａ，Ｍａｎｕｅｌ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ｄｅｌａ１８０８—

１８７４）——西班牙将军，属于温和派；

１８４３年反埃斯帕特罗密谋的参加者，镇

压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组织

者之一。——第４２、５０页。

比埃里，朱泽培·安得列阿（Ｐｉｅｒｉ，Ｇｉｕ－

ｓｅｐｐｅＡｎｄｒｅａ１８０８—１８５８）——意大利

革命家，因与奥尔西尼共同谋刺拿破仑

第三而被处死。——第４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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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埃特里，比埃尔·玛丽（Ｐｉｅｔｒｉ，Ｐｉｅｒｒｅ

Ｍａｒｉｅ１８０９—１８６４）——法国政治活动

家，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第４１９、４３８页。

日拉丹，艾米尔·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ｄ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断续

担任“新闻报”编辑；在政治上毫无原

则。——第８１页。

日罗姆——见波拿巴，日罗姆。

日罗姆·拿破仑——见波拿巴，日罗姆。

戈东诺夫，波利斯（ ， １５５１

左右—１６０５）——俄国沙皇（１５９８—

１６０５）。——第７１６、７１７页。

戈登，亚历山大（Ｇｏｒｄｏ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英国上校，阿伯丁勋爵之子。——第９

页。

戈登，阿瑟·查理·汉密尔顿（Ｇｏｒｄｏ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１８２９—

１９１２）——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后

为自由党人；１８５４—１８５７年为议会议

员；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９０年历任英国各殖民

地总督；阿伯丁勋爵之子。——第１９４

页。

戈登，詹姆斯·威洛比（Ｇｏｒｄｏｎ，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１７７３—１８５１）—— 英国上

校，１８０４—１８０９年为约克公爵的军务秘

书。——第９页。

戈登，约翰（Ｇｏｒｄｏｎ，Ｊｏｈｎ）——英国少

校，１８０１年在多米尼加岛驻军中供

职。——第９页。戈登，罗伯特（Ｇｏｒ

ｄｏ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９１—１８４７）——英国外交

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１８２８—１８３１）和

驻维也纳（１８４１—１８４６）的特派大

使。——第９页。

巴哈杜尔－沙赫二世（Ｂａｈａｄｕｒ－ＳｈａｎⅡ

１７６７—１８６２）——印度大莫卧儿王朝最

后一个钵谛沙赫（１８３７—１８５８）；从１８４９

年起靠英国人供养，实际上被剥夺了政

权；１８５７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被起义

者重新立为皇帝；１８５７年９月德里陷落

后 被 英 军 逮 捕 并 流 放 到 缅 甸

（１８５８）。——第２５９、３２３、３３４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者。——第７３４

页。

巴罗，阿道夫（Ｂａｒｒｏｔ，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０３—

１８７０）——法国外交家，１８４５年任驻埃

及总领事。——第２４９页。

巴罗，奥迪隆（Ｂａｒｒｏｔ，Ｏｄｉｌｏｎ１７９１—

１８７３）——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２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

派首领；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０月

领导为各个君主专制集团的反革命联

盟所支持的内阁。——第２５６、６９８页。

巴罗什，比埃尔·茹尔（Ｂａｒｏｃｈｅ，Ｐｉｅｒｒｅ

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２—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动

家，法学家，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

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１年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阁。——第

４２１页。

巴纳德，亨利·威廉（Ｂａｒｎａｒｄ，Ｈｅｎｒ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９—１８５７）—— 英国将军，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参加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７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指挥一支围攻

德里的英国军队。——第２６９、２７３—

２７６、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６、２９７—２９９、３２８页。

巴夏礼，斯密斯（Ｐａｒｋｅｓ，ＨａｒｒｙＳｍｉｔｈ

１８２８—１８８５）——英国外交家；任驻广

州领事时制造了成为第二次对华鸦片

战争（１８５６—１８５８）序幕的英中冲突；驻

广州的三个欧洲监察员之一（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１８６１），驻 上 海 领 事

７６８人 名 索 引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驻 日 公 使 （１８６５—

１８８３）。——第１１２—１１４、１４９、１５０、

１６４、１７６—１７７页。

巴尔贝斯，阿尔芒 （Ｂａｒｂèｓ，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９—１８７０）——法国革命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

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法国１８４８年革

命的积极活动家。——第３页。

巴拉盖·狄利埃，阿希尔（Ｂａｒａｇｕａｙｄ’

Ｈｉｌｌｅｒｓ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７８）——法国

元帅，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

后来转向波旁王朝；第二共和国时期为

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４３０页。

五  画

瓦扬，让·巴蒂斯特·菲利贝尔（Ｖａｉｌ－

ｌａｎｔ，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Ｐｈｉｌｉｂｅｒｔ１７９０—

１８７２）——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曾

任陆军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９）。——第４２９

页。

瓦吉德·阿利－ 沙赫 （ＷａｊｉｄＡｌｉ－

ｓｈａｈ）—— 奥 德 国 王 （１８４７—

１８５６）。——第５０３页。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Ｗａｌｄｅｃｋ，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 Ｆｒａｎｚ Ｌｅｏ

１８０２—１８７０）——德国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

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派领

导人之一；后为进步党人。——第６５２、

６９０页。

瓦尔德斯（Ｖａｌｄｅｚ）—— 西班牙将军，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革命的参加者。——第

４５、４６、５４５页。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

约瑟夫·科伦纳（Ｗａｌｅｗｓｋｉ，Ａｌｅｘａｎ－

ｄｒｅ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ｏｌｏｍａ １８１０—

１８６８）——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

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

爵夫人的儿子；曾参加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

波兰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曾任

外交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６０）；主持过巴黎会

议（１８５６）。——第１９、４３５页。

包 令，约 翰 （Ｂｏｗｒｉｎｇ，Ｊｏｈｎ１７９２—

１８７２）——英国政治活动家，边沁的信

徒，自由贸易派，高级殖民官员！１８４７—

１８５２年任驻广州领事，１８５４—１８５７年

任香港的总督、总司令和海军副司令，

同时负责处理对华外交事务并监督对

华贸易；促成１８５６—１８５８年第二次对

华鸦片战争的爆发。——第１１３、１４９—

１５３、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４，１７６、３１０页。

边沁，耶利米（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ｅｒｅｍｙ１７４８—

１８３２）——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

利主义理论家。——第１５０页。

白金汉公爵，亨利·斯泰福（Ｂｕｃｋｉｎｇ—

ｈａｍ，ＨｅｎｒｙＳｔａＨｏｒｄ１４５４ 左 右—

１４８３）——英国封建主，曾助理查三世

登上王位，后叛变被处死。——第１６１

页。

汉利，约瑟夫·沃讷（Ｈｅｎｌｅｙ，Ｊｏｓｅｐｈ

Ｗａｒｎｅｒ１７９３—１８８４）——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５２、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第６６３页。

汉特，弗里曼（Ｈｕｎｔ，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８０４—

１８５８）——美国政论家，“商人杂志和商

业评论”的出版者。——第５８５页。

汉泽曼，大卫（Ｈａｎｓｅｍａｎ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９０—

１８６４）——德国大资本家，莱茵省自由

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９月任

普鲁士财政大臣，实施同反动派妥协的

叛卖政策。——第６７７、６７８页。

加内特，耶利米（Ｇａｒｎｅｔｔ，Ｊｅｒｅｍｉａｈ１７９３—

１８７０）——英国记者，“曼彻斯特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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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办人之一，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６１年任该

报编辑。——第１８４页。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Ｇａｒｎｉｅｒ

－ Ｐａｇèｓ，Ｌｏｕｓｉ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８０３—

１８７８）——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

委员。——第２６４页。

加尔涅－帕热斯，埃蒂耶纳·约瑟夫·路

易 （Ｇａｒｎｉｅｒ－Ｐａｇèｓ，ＥｔｉｅｎｎｅＪｏｓｅｐｈ

Ｌｏｕｉｓ１８０１—１８４１）——法国政治活动

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３０年革命

后领导共和党反对派；众议院议员

（１８３１—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 第

２６４页。

叶名琛（卒于１８５９年）——中国国家活动

家，曾任两广总督（１８５２—１８５７）。——

第１１２—１１７、１５９、１７７、６６２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 Ⅱ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俄国女皇（１７６２—１７９６）。

——第１１０、１６７、６５１、７１７页。

古 列 阿， 伊 格 纳 西 奥 （Ｇｕｒｒｅａ，

Ｉｇｎａｃｉｏ）—— 西 班 牙 将 军，进 步

派。——第４６页。

古 斯 达 夫 二 世 阿 道 夫 （Ｇｕｓｔａｖ Ⅱ

Ａｄｏｌｆ１５９４—１６３２）—— 瑞 典 国 王

（１６１１—１６３２）。——第１０９页。

卡 杜 达 尔， 若 尔 日 （Ｇａｄｏｕｄａｌ，

Ｇｅｏｒｇｅｓ１７７１—１８０４）——法国政治活

动家，保皇党人，１７９３年万第的反革命

暴动的参加者，朱安党人的首领；多次

试图在法国发动保皇暴动；１８０４年因在

巴黎策划保皇政变而被处死。——第

４５９、４６０页。

卡龙赫－伊－费诺勒特，埃乌谢比奥（Ｃａ

－ｌｏｎｇｅｙＦｅｎｏｌｌｅｔ，Ｅｕｓｅｂｉｏ１８１４—

１８７４）——西班牙将军；曾参加卡洛斯

派战争，站在女王伊萨伯拉二世方面；

１８５４年为潘普洛纳镇守司令。——第

２３５页。

卡耳马尔（Ｋａｌｍａｒ）——在土耳其的匈牙

利流亡者。——第５９４、５９７页。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Ｋａｒｌ－Ｌｕｄｗｉｇ－

Ｊｏｈａｎｎ１７７１—１８４７）——奥地利大公，

元帅和军事作家；在历次对法战争

（１７９６、１７９９、１８０５和１８０９）中任总司

令；曾任陆军大臣（１８０５—１８０９）。——

第１２４页。

卡尔斯从男爵，威廉——见威廉斯，威廉

·芬威克。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Ｃａｖａｉｇｎａｃ，Ｌｏｕｉｓ

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０２—１８５７）——法国将军和

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１８３１—

１８４８）；１８４８年５月起为陆军部长，极端

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任

政府首脑（１８４８年６—１２月）；在第二共

和国时期和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

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 第

２５６、３０８、４２９页。

卡洛斯，唐（Ｃａｒｌｏｓ，Ｄｏｎ１７８８—１８５５）

——斐迪南七世之弟，西班牙王位追求

者；曾领导反动的封建教权派发动内战

（１８３３—１８４０）。——第４９、５１、５２页。

卡 德 威 尔，爱 德 华 （Ｃａｒｄｗｅｌｌ，Ｅｄ

ｗａｒｄ１８１３—１８８６）——英国国家活动

家，最初归属托利党，继而成为反尔派

领袖之一，后来是自由党人；曾任贸易

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６１），爱尔兰事务大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１），殖 民 大 臣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６）和陆军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４）。——

第１９４、５７５页。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

（Ｃａｓｔｌｅｒｅａｇｈ，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ｅｗａｒｔ１７６９—

１８２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

９６８人 名 索 引



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０５—１８０６、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外交大臣（１８１２—１８２２）；

以自杀终，——第６０、１６５、４３５、４５７、

７１２页。

卡斯特朗，艾斯普里·维克多·伊丽莎白

·博尼法斯（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ｅ，ＥｓｐｒｉｔＶｉｃｔｏｒ

 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Ｂｏｎｉｆａｃｅ１７８８—１８６２）——

法国元帅，１８５０年起任里昂卫戍司令，

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年任里昂军区司令。——

第４３０、４４０页。

卡桑尼亚克——贝格朗尼埃·德·卡桑

尼亚克，阿道夫。

卡波第斯特里亚，约翰（Ｋａｐｏｄｉｓｔｒａｓ，

Ｉｏａｎｎｅｓ１７７６—１８３１）——伯爵，希腊国

家活动家，１８０９—１８２２年在俄国任职，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工作；

１８１５—１８２２年任俄国外交副大臣，

１８２７—１８３１年任希腊总统。—— 第

７０８页。

印范泰，法孔多（Ｉｎｆａｎｔｅ，Ｆａｃｕｎｄｏ１７８６—

１８７３）——西班牙将军，进步派；曾任

议会议长（１８５４—１８５６），陆军大臣

（１８６０—１８６３、１８６５—１８６８）。——第４４

页。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

（Ｌａｎｓｄｏｗｎｅ，ＨｅｎｒｙＰｅｔｔｙ－Ｆｉｔｚ－ｍａｕ

ｒｉｃｅ１７８０—１８６３）—— 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１８０６—

１８０７），枢密 院院长 （１８３０—１８４１、

１８４６—１８５２），不管部大臣 （１８５２—

１８６３）。——第６、１０、１６页。

兰斯科伊，谢尔盖·斯切潘诺维奇

（ ， １７８７—

１８６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保

守派；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６１），参

加过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的工作。——第

７２２页。

尼耳，詹姆斯·乔治·斯密斯（Ｎｅｉｌｌ，

ＪａｍｅｓＧｅｏｒｇｅＳｍｉｔｈ１８１０—１８５７）——

英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镇压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在

康波尔大肆进行残暴活动。——第３３１

页。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Ｎｉｅｂｕｈｒ，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Ｇｅｏｒｇ１７７６—１８８１）——德国

杰出的古代史专家。——第６５０页。

尼布尔，马尔摩斯·卡尔斯顿·尼古劳斯

（Ｎｉｅｂｕｈｒ，ＭａｒｋｕｓＣａｒｓｔｅｎＮｉｋｏ－Ｌａｕｓ

１８１７—１８６０）——普鲁士官吏，弗里德

里希－威廉四世的亲信；曾任枢密院秘

书（１８５１—１８５７）；巴托尔德·格奥尔格

·尼布尔之子。——第６５０页。

尼 古 拉 一 世 （ Ⅰ １７９６—

１８５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２５—

１８５５）。——第１２８、２１１、６２５、６２８、６２９、

６３７、６５０、６７１、６９６、７０６、７２３、７２４页。

尼科尔森，约翰（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Ｊｏｈｎ１８２１—

１８５７）——英国将军，１８４２年参加第一

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参加第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１８５７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在攻打德里

时指挥一支英国军队。—— 第３２３、

３２８、３３３页。

皮尔，罗伯 特 （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因他的名字而被称为皮尔派）的

领袖；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相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和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

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第１４０、１４１、

１４３、１５７、１９３、３３９—３４３、３４９、３５０、

４３２、４３３、５４４、５７４—５７８、６０６、７１５页。

皮克列尔，埃尔德曼（Ｐüｃｋｌｅｒ，Ｅｒｄｍａｎｎ

生于１７９２年）——１８５８年起任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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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臣。——第６７９页。

卢兰，古斯达夫（Ｒｏｕｌａｎｄ，Ｇｕｓｔａｖｅ１８０６—

１８７８）——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曾任国民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

（１８５６—１８６３），国务会议议长（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法兰西银行董事长（１８６４—

１８７８）。——第４３１页。

卢 梭，让 · 雅 克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

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

思想家。——第７３３页。

卢森堡王朝（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ｅｒ）——所谓的神

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王朝（１３０８—１４３７年

断续在位），１３１０—１４３７年兼领捷克王

位，１３８７—１４３７年 兼 领 匈 牙 利 王

位。——第１０８页。

圣西门，昂利 （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

主义者。——第３１页。

圣茹斯特，路易·安都昂（Ｓａｉｎｔ－Ｊｕｓｔ，

Ｌｏｕｉｓ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７６７—１７９４）——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第３１页。

圣莱昂纳兹——见萨格登，爱德华。

弗格森，罗纳德·克罗弗德（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ＲｏｎａｌｄＣｒａｕｆｕｒｄ１７７３—１８４１）——英

国将军，议会议员，曾在下院抨击约克

公爵的舞弊行为。——第１５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Ⅰ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奥地利皇帝（１８４８—

１９１６）。——第２７９、６３４、６４４页。

弗兰格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Ｗｒａｎｇｅ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Ｅｒｎ

ｓｔ１７８４—１８７７）——普鲁士将军，反动

军阀的著名代表人物；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参

加柏林的反革命政变和解散普鲁士国

民议会。——第５３页。

弗兰克斯，托马斯·哈特（Ｆｒａｎｋｓ，Ｔｈｏ－

ｍａｓＨａｒｔｅ１８０８—１８６２）——英国将军，

参加过第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和对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

民族解放起义的镇压。——第４７０—

４７３、４７５页。

弗洛特韦尔，爱德华·亨利希（Ｆｌｏｔｔ－

ｗｅｌｌ， Ｅｄｕａｒｄ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８６—

１８６５）——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财

政大 臣 （１８４４—１８４６），内 务 大 臣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第６４８、６７１、６９１、

６９２、７００页。

弗里德思希第一（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Ⅰ１３７１—

１４４０）——１３８９年起为纽伦堡军政长

官；１４１５—１４４０年为勃兰登堡选帝侯；

霍亨索伦王朝的创建人。——第１０８、

１０９页。

弗里德里希一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Ⅰ１６５７—

１７１３）——１６８８年起为勃兰登堡选帝侯

弗里德里希第三，后为普鲁士国王

（１７０１—１７１３）。——第１０５、１１０、６４９

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Ⅱ ｄｅｒ《Ｇｒｏβｅ》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 普 鲁 士 国 王 （１７４０—

１７８６）。——第１０７、１２１、６５１、６５５、７２７

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Ⅰ１６８８—１７４０）——普鲁士国

王（１７１３—１７４０）。——第６４９、６５１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Ⅱ１７４４—１７９７）——普鲁士国

王（１７８６—１７９７）。——第６４９、６５１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Ⅲ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

王（１７９７—１８４０）。—— 第６４９—６５１、

６７１、６７７、６７９页。

１７８人 名 索 引



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Ⅳ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

国王（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５４０、６３２—

６３５、６４３—６４６、６４８—６５０、６５３、６７５、

６７９、６９３、６９６、７０１、７２８页。

弗雷德里克七世（ＦｒｄｄｅｒｉｃｋⅦ１８０８—

１８６３）—— 丹 麦 国 王 （１８４８—

１８６３）。——第２９０页。

弗雷德里克－斐迪南（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Ｆｅｒｄｉｎ

－ ａｎｄ １７９２—１８６３）—— 丹 麦 亲

王。——第２９０页。

布朗，汉弗利（Ｂｒｏｗｎ，Ｈｕｍｐｈｒｙ）——英

国企业家，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董

事之一（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因舞弊被判

罪。——第５６、２１３—２１７页。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５—１８８１）—— 法国革命

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

密谋活动的组织者，１８３０年革命的积极

参加者；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站在法国无产

阶级民主运动极左翼的立场，曾多次被

判处徒刑。——第３页。

布腊沃，穆里洛，璜（Ｂｒａｖｏ，ＭｕｒｉｌｌｏＪｕａｎ

１８０３—１８７３）——西班牙政治活动家，

属于 温 和 派；政 府 首 脑 （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第２３６页。

布洛利，阿尔伯（Ｂｒｏｇｌｉｅ，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２１—

１９０１）——公爵，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

家和历史学家，曾为天主教杂志“记者”

撰稿，后历任部长职务。—— 第６６７

页。

布洛利，阿希尔·沙尔·莱昂·维克多

（Ｂｒｏｇｌｉｅ，ＡｃｈｉｌｌｅＣｈａｒｌｅｎｓＬéｏｎｃｅＶｉｃ

ｔｏｒ１７８５—１８７０）——公爵，法国国家活

动家，内阁首相（１８３５—１８３６），立法议

会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１），奥尔良派，阿尔

伯·布洛利之父。——第６６７、６９８页。

布鲁姆，亨利·彼得（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ｅｎｒｙ

Ｐｅｔｅｒ１７７８—１８６８）——男爵，英国法学

家和文学家；二十至三十年代为辉格党

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４年任大法

官，曾促进１８３２年选举改革的实

施。——第４３３、５４４页。

布律恩，吉约姆·玛丽·安（Ｂｒｕｎｅ，Ｇｕｉｌ

ｌａｕｍｅＭａｒｉｅＡｎｎｅ１７６３—１８１５）——法

国元帅，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

者；１７９９年指挥驻荷兰的法国军

队。——第８页。

布莱 特，约 翰 （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１８１１—

１８９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

同盟创始人之一；从六十年代初为自由

党左翼领袖；曾多次担任自由党内阁的

大臣。—— 第１７３、１８１—１８５、５３９、

５４７—５４９、５５２、７１３页。

布阿泰尔，散伏里安（Ｂｏｉｔｔｅｌｌｅ，Ｓｙｍ－

ｐｈｏｒｉｅｎ约生于１８１４年）——法国上

校，曾 任 巴 黎警 察 局 长 （１８５８—

１８６６）。——第４４４、４４６—４４７页。

布尔韦尔－利顿，爱德华·乔治·利顿

（Ｂｕｌｗｅｒ－Ｌｙｔ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ｅＬｙｔ

ｔ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７３）——英国作家和政治

活动家，早年为辉格党人，１８５２年起为

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殖民大臣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第１４８、１５７、５３９、

５６２—５６７页。

布尔韦尔－利顿，罗西娜（Ｂｕｌｗｅｒ－Ｌｙ－

ｔｔｏｎ，Ｒｏｓｉｎａ１８０２—１８８２）——英国小

说家，爱德华·乔治·利顿·布尔韦尔

－ 利顿之妻。—— 第５６２—５６７、５７０

页。

布尔韦尔－利顿，爱德华·罗伯特（Ｂｕｌ－

ｗｅｒ－Ｌｙｔｔ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３１—

１８９１）——英国外交家和诗人；曾任印

２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度总督（１８７６—１８８０），驻巴黎大使

（１８８７—１８９１）；爱德华·乔治·利顿·

布尔韦尔－ 利顿之子。—— 第５６２、

５６４—５６６页。

布里尔顿（Ｂｒｅｒｅｔｏｎ）——驻印度的英国官

吏，旁 遮 普 卢 迪 阿 纳 区 专 员

（１８５５）。——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布里格斯，约翰（Ｂｒｉｇｇｓ，Ｊｏｈｎ１７８５—

１８７５）——英国将军，１８０１—１８３５年在

东印度公司任职；自由贸易派，关于印

度和波斯译著甚多。——第５５０页。

布罗费里奥，安吉洛 （Ｂｒｏｆｆｅｒｏ，Ａｎ

ｇｅｌｏ１８０２—１８６６）——意大利政治活动

家，诗人和政论家；１８４８年起为皮蒙特

众议院议员；民主反对派的领袖；加里

波第的拥护者。——第２０页。

布莱克斯顿，威廉（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２３—

１７８０）——英国法学家，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

辩护人。——第３１１页。

六  画

米涅，克劳德 埃蒂耶纳（Ｍｉｎｉé，Ｃｌａｕｄｅ 

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０４—１８７９）——法国军官和军

事发明家，曾创制一种新型步枪。

——第４１５页。

米洛，莫伊斯（Ｍｉｌｌａｕｄ，Ｍｏｉｓｅ１８１３—

１８７１）——法国银行家和记者，曾创办

许多家报纸和银行。——第４６７页。

米尔纳 基卜生——见基卜生，托马斯 米

尔纳。

米勒斯，茹尔 伊萨克（Ｍｉｒèｓ，ＪｕｌｅｓＩｓａａｃ

１８０９—１８７１）——法国银行家，“立宪主

义者报”等报纸的所有人。——第４３１

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 莫里斯（Ｔａｌ－

ｌｅｙｒａｎｄ－ Ｐéｒｉｇｏ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ａｕ

ｒｉｃｅ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著名的法国

外交家，曾任外交部长（１７９７—１７９９、

１７９９—１８０７、１８１４—１８１５），法国出席维

也纳会议的代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以自私

和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 第１７１、

４５４、４５７、４５８、４６３页。

达尔豪西侯爵，詹姆斯 安得鲁 拉姆西

（Ｄａｌｈｏｕｓｉｅ，Ｊａｍｅｓ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ａｍ

ｓａｙ１８１２—１８６０）——英国国家活动家，

曾任印度总督（１８４８—１８５６），执行殖民

主义掠夺政策。——第２９２、２９５、５０３、

５０６、５０７、５５１、５６０页。

迈奥尔，爱德华（Ｍｉａｌｌ，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０９—

１８８１）——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１８５２—１８５７、

１８６９—１８７４）。——第１８１页。

列 奥 波 特 一 世 （Ｌｅｏｐｏｌｄ Ⅰ １６４０—

１７０５）——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１６５７—１７０５）。——第１１０页。

列 列 韦 尔， 约 阿 希 姆 （Ｌｅｌｅｗｅｌ，

Ｊｏａｃｈｉｍ１７８６—１８６１）——杰出的波兰

历史学家和革命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

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

之一。——第４５１页。

多 德，乔 治 （Ｄｏｄｄ，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８—

１８８１）——英国政论家，编著甚多，主

要是关于工业问题；曾为各种参考性出

版物撰稿。——第２１３页。

多斯特－ 穆竿默德 （Ｄｏｓｔ－Ｍｕｈａｍ

ｍａｄ１７９３—１８６３）——阿富汗的艾米尔

（１８２６—１８６３）。——第１３２页。

成吉思汗（１１５５左右—１２２７）——著名的

蒙古族征服者，蒙古帝国的创建

者。——第５２８页。

艾 克 罗 伊 德，爱 德 华 （Ａｃｋｒｏｙｄ，

Ｅｄｗａｒｄ）——英国厂主，自由党人，议

会议员。——第１８３页。

吉本，爱德华（Ｇｉｂｂｏｎ，Ｅｄｗａｒｄ１７３７—

３７８人 名 索 引



１７９４）——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

有卷次繁多的“罗马帝国的衰亡

史”。——第２６４页。

吉兹公爵——见洛林的昂利第二。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Ⅲ１７３８—１８２０）——英

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第１０、１１、

６３２页。

乔治四世（ＧｅｏｒｇｅⅣ１７６２—１８３０）——英

国摄政王（１８１１—１８２０），英国国王

（１８２０—１８３０）。——第１５、６４９页。

乔治－ 威廉 （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５９５—

１６４０）——勃兰登堡选帝侯（１６１９—

１６４０）。——第１０９页。

伍 德，查 理 （Ｗｏｏ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０—

１８８５）——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年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年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年任海军首席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６年

任印度事务大臣，１８７０—１８７４年任掌玺

大臣。——第３４２、５７５页。

伍德伯恩（Ｗｏｏｄｂｕｒｎ）——英国将军，

１８５７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

义。——第２７１页。

伏恩，约翰 路德（Ｖａｕｇｈａｎ，ＪｏｈｎＬｕｔｈｅｒ

生于１８２０年）——英国将军，曾参加镇

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 度民 族解 放起

义。——第２７２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 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１７７８）（真姓为阿鲁埃

Ａｒｏｕｅｔ）——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讽

刺作家，历史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

蒙运动的卓越代表；反对专制制度和天

主教。——第２６３页。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

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

主阶级的思想家。——第２６４、７３４页。

亚历山大一世 （ Ⅰ １７７７—

１８２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０１—

１８２５）。——第１１０、１２８、６２８、６２９、６５１、

７２３页。

亚历山大二世 （ Ⅱ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１）——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５５—

１８８１）。——第６２７、６２９、６３０、６３７、６５０、

６９６、７１６、７１８、７１９、７２２、７２３、７２５页。

安 森，乔 治 （Ａｎ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７—

１８５７）——英国将军，曾任驻印英军总

司令（１８５６—１８５７）。——第２５９页。

安凡丹，巴特尔米 普罗斯比尔（Ｅｎｆａｎ－

ｔｉｎ， Ｂａｒｔｈｅｌｅｍｙ Ｐｒｏｓｐｅｒ １９７６—

１８６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

门亲信门徒之一；在圣西门死后为圣西

门学派之领袖。——第３１页。

安得列，厄内斯特（Ａｎｄｒéｅ，Ｅｒｎｅｓｔｅ）——

法国股份银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董事

之一。——第３１６页。

安得列奥西，安都昂 弗朗斯瓦（Ａｎｄｒé－

ｏｓｓｉ，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７６１—

１８２８）——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拿破仑

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曾任驻伦敦大

使 （１８０２），驻维也纳大使（１８０６—

１８０９）和驻君士坦丁堡大使（１８１２—

１８１４）；原系意大利人。——第４５７、４６１

页。

伊安（Ｈｙｅｎｎｅ）——法国军官，因与法国

记者昂利 潘恩决斗而出名。——第５２２

页。

伊文思，乔治 德 雷希（Ｅｖ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ｅｄｅ

Ｌａｃｙ１７８７—１８７０）——英国将军，克里

木战争的参加者，自由派政治家，议会

议员。——第２８３、２８７、２８８、４４７页。

伊丽莎白（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１８０１—１８７３）——普

鲁士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之

妻。——第６３２—６３５、６４５、６４８、６７２、

４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６９３、７０１—７０３页。

伊 萨 伯 拉 二 世 （Ｉｓａｂｅｌｌａ Ⅱ １８３０—

１９０４）—— 西 班 牙 女 王 （１８３３—

１８６８）。——第４２、５１—５３页。

伊 斯马伊耳一世 （ＩｓｍａｉｌⅠ １４８７—

１５２４）——波斯的沙赫（１５０２—１５２４），

沙发维德王朝（１５０２—１７３６）的创建

者。——第１２７页。

伊斯马伊耳－帕沙（Ｉｓｍａｉｌ－Ｐａｓｈａ）——

土耳其将军，原系切尔克斯人，曾在切

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第５１１、５１５

页。

休伊特（Ｈｅｗｉｔｔ）——英国将军，１８５７年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为米拉特守军指

挥官。——第３２３页。

华德，亨利 乔治（Ｗａｒｄ，Ｈｅｎｒ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７—１８６０）——英国殖民官员，曾任

伊奥尼亚群岛首席专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５），

锡兰总督（１８５５—１８６０）和马德拉斯总

督（１８６０）。——第７０７页。

托特列本，埃杜阿尔德 伊万诺维奇

（ ， １８１８—

１８８４）——杰出的俄国军事工程师，将

军，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

保卫战的组织者之一。——第３５２、４０５

页。

西哀士，艾曼纽尔 约瑟夫（Ｓｉｅｙèｓ，Ｅ

ｍａｎｕｅｌ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４８—１８３６）——法国

神甫，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

动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

６７７页。

西塞罗（马可 土利乌斯 西塞罗）（Ｍａｒｃ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杰

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折衷主

义哲学家。——第１０７页。

西马糜各厘（Ｓｅｙｍｏｕ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１８０２—

１８８７）——英国海军上将，１８５４—１８５６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第二次对华鸦片战

争期间（１８５６—１８５８）任海军司令。——

第１１２—１１６、１５９、１６４、１７６、１７７页。

西吉兹蒙特（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１３６８—１４３７）——

德国皇帝（１４１１—１４３７），卢森堡王朝末

代皇帝。——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西斯蒙第，让 沙尔 列奥纳尔 西蒙 德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学

家，批评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第１００页。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 阿丁顿（Ｓｉｄｍｏｕｔｈ，

Ｈｅｎｒｙ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１７５７—１８４４）——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

财政大臣（１８０１—１８０４），任内务大臣时

（１８１２—１８２１）对工人运动实行镇压措

施。——第１６５、４６０页。

西莫尼奇，伊万 斯切潘诺维奇（ ，

１７９２—１８５５）——俄国

将军，曾任驻德黑兰公使（１８３２—

１８３９）。——第１３１页。

西蒙斯，路德维希 （Ｓｉｍｏｎｓ，Ｌｕｄｗｉｇ

１８０３—１８７０）——德国法学家，反动分

子；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

于 右派，曾任 司 法 大 臣 （１８４９—

１８６０）。——第６８０页。

七  画

沃克，威廉 （Ｗａｌｋ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２４—

１８６０）——美国冒险家，曾进行多次以

征服包括尼加拉瓜在内的中美国家为

目的的远征活动。——第１１６页。

沃 森，亨 利 （Ｗａｔｓｏｎ，Ｈｅｎｒｙ１７３７—

１７８６）——英国工程师，上校，１７６４年

起在东印度公司供职，担任孟加拉的总

工程师。——第５８６页。

沃尔波尔，斯宾塞 霍雷修（Ｗａｌｐｏｌｅ，

５７８人 名 索 引



ＳｐｅｎｃｅｒＨｏｒａｔｉｏ１８０６—１８９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６—１８６７）。——

第５６７页。

沃德尔，圭利阿姆 劳埃德（Ｗａｒｄｌｅ，Ｇｗｙｌ

ｌｙｍＬｌｏｙｄ１７６２左右—１８３３）——英国

上校，议会议员，１８０９年曾在下院揭发

约克公爵的舞弊行为。——第１２、１３、１５

页。

沃德豪斯，约翰（Ｗｏｄｅｈｏｕｓｅ，Ｊｏｈｎ１８２６—

１９０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曾任驻彼

得堡公使（１８５６—１８５８），爱尔兰总督

（１８６４—１８６６），掌 玺 大 臣 （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殖民大臣（１８７０—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２）。——第５４４页。

沃龙佐夫，米哈伊尔 谢明诺维奇

（ ， １８７２—

１８５６）——公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元

帅；１８４４—１８５４年为高加索驻军总司令

和高加索总督。——第１９５页。

沃戈里德斯（博戈里迪），亚历山大（Ｖｏ－

ｇｏｒｉｄｅ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ｓ１８２３左右—１９１０）

（常被称为阿列科－帕沙）——土耳其

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原系保加利亚

人，１８５６—１８６１年任驻伦敦大使馆参

赞，１８７６—１８７８年任驻维也纳大使，

１８７９—１８８４年任东鲁美利亚总督。——

第２７９、２８１页。

沃戈里德斯，尼古拉（Ｖｏｇｏｒｉｄｅｓ，Ｎｉｋｏ

ｌａｓ１８２１—１８６３）——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为莫

尔达维亚的卡马康（代理国君），原系保

加利亚人；亚历山大 沃戈里德斯之

兄。——第２７７—２８１页。

沃戈里德斯，斯蒂凡（博戈罗夫，斯托伊

科）（Ｖｏｇｏｒｉｄｅｓ，Ｓｔｅｆａｎａｋｉ（Ｂｏｇｏｒｏｗ，

Ｓｔｏｉｋｏ）１７７５—１８５９）——１８２１—１８２２年

为莫尔达维亚的卡马康（代理国君），原

系保加利亚人；亚历山大 沃戈里德斯

和尼古拉 沃戈里德斯之父。——第２７９

页。

克 莱，威 廉 （Ｃｌａ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１—

１８６９）——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辉 格 党 人，议 会 议 员 （１８３２—

１８５７）。——第１４０页。

克莱斯特－雷措夫，汉斯 胡果（Ｋｌｅｉｓｔ－

Ｒｅｔｚｏｗ，ＨａｎｓＨｕｇｏ１８１４—１８９２）——

普鲁士政治活动家，保守党极右派的首

领，“新普鲁士报”的创办人之一。——

第６９３页。

克美蒂，迪约尔吉（Ｋｍｅｔｙ，Ｇｙｏｒｇｙ１８１０—

１８６５）——土耳其将军，原系匈牙利人，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革

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并加入土耳其国

籍；克里木战争期间先在多瑙河

（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后在高加索（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第４１１

页。

克拉克，乔治（Ｃｌｅｒｋ或Ｃｌａｒｋ，Ｇｅｏｒｇｅ１

７８７—１８６７）——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

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财政部秘书长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１８４５）、贸易副大

臣和造币厂厂长（１８４５—１８４６）。——第

１９４页。

克拉索夫，卡尔 莱茵霍尔特 阿道夫

（Ｋｒａｓｓｏｗ，Ｋａｒｌ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２—

１８９２）——伯爵，普鲁士的县长，议会

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０、１８５０—１８５１、１８５１—

１８５２），属于右派，１８５２—１８６８年任施特

拉尔宗德行政区长官。——第６８４页。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 威廉 弗雷德里克

韦利尔斯（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１８００—１８７０）——英

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

人；曾任爱尔兰总督（１８４７—１８５２），残

６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酷地镇压１８４８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

（１８５３—１８５８、１８６５—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第１９、１５９、１７５、１９５、５４６

页。

克里斯亭娜——见玛丽－克里斯亭娜。

克兰沃斯男爵，罗伯特 蒙西 罗尔夫

（Ｃｒａｎｗｏｒｔｈ，ＲｏｂｅｒｔＭｏｎｓｅｙＲｏｌｆｅ１７９０—

１８６８）——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法学家，

辉格党人，曾任大法官（１８５２—１８５８和

１８６５—１８８６）。——第１４８页。

克兰里卡德侯爵，乌利克 约翰 德 巴勒

（Ｃｌａｎｒｉｃａｒｄｅ，ＵｌｉｃｋＪｏｈｎｄｅＢｕｒｇｈ

１８０２—１８７４）——英国外交家和国家活

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驻彼得堡大使

（１８３８—１８４１），掌 玺 大 臣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第６、１６、４３４、５６２页。

里德，托马斯（Ｒｅｅｄ，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９６—

１８８３）—— 英国将军，参加过镇压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第２９８、２９９、３２８页。

里奥斯－伊－罗萨斯，安东尼奥（Ｒｙｏｓｙ

Ｒｏｓａｓ，Ａｎｔｏｎｉｏ１８１２—１８７３）——西班

牙政治活动家，属于温和派，议会议

员，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６）。——第４４

 页。

里子公爵，托马斯 奥斯本，１６８９年起受封

为卡马登侯爵，１６９４年起受封为里子公

爵（Ｌｅｅｄｓ，ＴｈｏｍａｓＯｓｂｏｒｎｅ１６３１—

１７１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１６７４—１６７９和１６９０—１６９５），

１６９５年议会控告他有贪污罪行。——第

５５８页。

里斯托丽，阿黛拉伊德（Ｒｉｓｔｏｒｉ，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１８２２—１９０６）——著名的意大利女演员

——第６９７页。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亚历山大 米哈

伊洛维奇（ ，

１７５３—１８４０）—— 俄国将

军，１７９９年任驻瑞士的俄国军队指挥

官；１８３０年起为国家参议院议员。——

第１２２页。

怀特塞德，詹姆斯（Ｗｈｉｔｅｓｉｄｅ，Ｊａｍｅｓ

１８０４—１８７６）——爱尔兰法学家，托利

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首席检察官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６）。——第１５７、７１１

页。

肖尔，约翰 廷马斯（Ｓｈｏｒｅ，ＪｏｈｎＴｅｉｇｎ

ｍｏｕｔｈ １７５１—１８３４）—— 印 度

的英国总督（１７９３—１７９８）。——第５０３

 页。

杜班，安得列 玛丽 让 雅克（Ｄｕｐｉｎ，

Ａｎｄｒé Ｍａｒｉｅ 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８３—

１８６５）——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派，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和立法议会议长（１８４９—１８５１）；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６６６页。

杜罗 德 拉 马尔，阿道夫 茹尔 塞扎尔

奥古斯特（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Ａｄｏｌｐｈｅ

ＪｕｌｅｓＣéｓａｒ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７７７—１８５７）——

法国诗人和历史学家。——第４５０页。

杜耳塞－伊－加腊伊，多敏古（Ｄｕｌｃｅｙ

Ｇａｒａｙ，Ｄｏｍｉｎｇｏ１８０８—１８６９）——侯

爵，西班牙将军，属于温和派，曾领导

１８５４年马德里的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１８５６年镇压过群众的革命行动。——第

５０页。

杜尔哥侯爵，路易 费里克斯 埃蒂耶纳

（Ｔｕｒｇｏｔ，ＬｏｕｉｓＦéｌｉｘ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７９６—

１８６６）——法国外交家，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曾任

外交部长（１８５１—１８５２），驻西班牙大使

（１８５３）。——第４２页。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昂利 沙尔。

７７８人 名 索 引



亨格施坦堡，恩斯特 威廉（Ｈｅｎｇｓｔｅｎ－

ｂｅｒｇ，ＥｒｎｓｔＷｉｈｅｌｍ１８０２—１８６９）——

德国神学家，反动分子，柏林大学教

授。——第７２８页。

辛普森，詹姆斯（Ｓｉｍｐ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７９２—

１８６８）——英国将军，１８５５年任克里木

驻军参谋长（２—６月），后任总司令（６—

１１月）。——第４１１页。

辛迪亚，阿里 扎 吉阿吉（巴吉拉特

拉奥）（Ｓｉｎｄｈｉａ，ＡｌｉＪａｈＪａｉａｊｉ（Ｂａ－

 ｇｉｒａｔＲａｏ）约生于１８３５年）—— 马拉

 提人，１８５３年起为印度瓜廖尔公国的国

君；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

站在英国人一边。——第３２１、６１３页。

李比希，尤斯图斯（Ｌｉｅｂｉｇ，Ｊｕｓｔｕｓ１８０３—

１８７３）——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

的创始人之一。——第２３１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之

一。——第２３、７３３、７４６、７４７页。

李斯特尔，赛米尔 康利弗（Ｌｉｓｔｅｒ，Ｓａｍｕｅｌ

Ｃｕｎｌｉｆｆｅ１８１５—１９０６）——英国工业家

和发明家。——第２０６页。

邦迪埃拉兄弟，阿提利奥（１８１０—１８４４）和

埃米利奥（１８１９—１８４４（Ｂａｎｄｉｅｒａ，Ａｔ

ｔｉｌｉｏｅｄＥｍｉｌｉｏ）——意大利民族解放运

动活动家，“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奥

地利舰队的军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

发动起义被处死（１８４４）。——第１５７页。

贝多，玛丽 阿尔丰斯（Ｂｅｄｅａｕ，Ｍａｒｉｅ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１８０４—１８６３）——法国将军和

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

会的副议长；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

后被驱逐，１８５９年回国。—— 第４４０

 页。

贝林，弗兰西斯（Ｂａｒｉｎｇ，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７９６—

１８６６）——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１８３９—１８４１年任财政大臣，

１８４９—１８５２年任海军首席大臣。——第

５７５页。

贝尔纳，西蒙 弗朗斯瓦（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生于１８１７年）——法国政

治活动家，共和派；曾流亡英国；１８５８

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行刺拿破

仑第三的同伙犯，但被英国中央刑事法

庭宣布无罪。——第４８１、４８２页。

贝尔蒂埃，路易 亚历山大（Ｂｅｒｔｈｉｅｒ，Ｌｏｕｉ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７５３—１８１５）——法国元帅，

曾在拿破仑第一的军队中任参谋长

（１７９９、１８０５—１８０７、１８１２—１８１４）；拿

破仑帝国倒台（１８１４年）以后转向波旁

王朝。——第４３０页。

贝尔蒂埃，让 加布里埃尔（Ｐｅｌｔｉｅｒ，Ｊｅａｎ

Ｇａｂｒｉｅｌ１７６５左右—１８２５）——法国政

论家，保皇党人；１７９２年八月十日革命

后流亡伦敦，在伦敦出版过多种期刊；

激烈地反对拿破仑第一，因此受到刑事

究办。——第４５８、４６０、４６２页。

贝列拉，艾米尔（Ｐéｒｅｉｒｅ，Ｅｍｉｌ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５）——法国银行家，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代表；１８５２年与其弟伊萨克 贝

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第３１、３８、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６、２２７、

２５８、３１６、４６５页。

贝列拉，伊萨克（Ｐéｒｅｉｒｅ，Ｉｓａａｃ１８０６—

１８８０）——法国银行家，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代表；１８５２年与其兄艾米尔 贝

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第２７、３１—３３、３８、６５、２１８—

２２１、２２３—２２７、３１５、３１６、４６５、７２９页。

贝 利，亨利 詹姆斯 （Ｂａｉｌｌｉｅ，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英国政府官员，印度事务督

８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察委员会秘书。——第５０５页。

贝利耶，比埃尔 安都昂（Ｂｅｒｒｙ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７９０—１８６８）——法国律师和

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

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正统主义者。——

第４３８、６９８页。

贝瑟耳，理查，威斯特柏立男爵（Ｂｅｔｈｅｌ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ｏｎ Ｗｅｓｂｕｒｙ １８００—

１８７３）——英国国家活动家，自由党人；

曾任副首席检察官（１８５２—１８５６）、首席

检察官（１８５６—１８５８、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大

法官（１８６１—１８６５）。——第１５７页。

贝特曼－霍尔威克，摩里茨 奥古斯特

（Ｂｅｔｈｍａｎｎ－ Ｈｏｌｌｗｅｇ，ＭｏｒｉｔｚＡｕ

ｇｕｓｔ１７９５—１８７７）——普鲁士法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之一，普鲁士

议会第一议院议员，后为第二议院议员

（１８４８—１８５５）；曾任宗教、教育和卫生

大臣（１８５８—１８６２）。——第６７１、６７９页。

麦克尼耳，约翰（ＭｃＮｅｉｌｌ，Ｊｏｈｎ１７９５—

１８８３）——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德黑兰

公使（１８３６—１８４２）。——第１３１页。

麦克马洪，玛丽 埃德姆 巴特里斯 莫里

斯（Ｍａｃ－Ｍａｂｏｎ，ＭａｒｉｅＥｄｍｅＰａｔｒｉｃｅ

Ｍａｕｒｉｃｅ１８０８—１８９３）——法国反动的

军事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克

里木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阿尔及利亚总

督（１８６４—１８７０）；１８７０年率１０万法军在

色当投降；领导过对巴黎公社的凶恶镇

压；１８７３—１８７９年为第三共和国总

统。——第４４０页。

麦 克 格 莱 哥 尔，约 翰 （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

Ｊｏｈｎ１７９７—１８５７）——英国统计学家，

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

的创办人，并为该行董事之一（１８４９—

１８５６），在统计学方面著作甚多。——第

５６、６２３页。

麦克唐纳，雅克 埃蒂耶纳 约瑟夫 亚历

山大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Ｊａｃｑｕｅｓ ｔｉｅｎｎｅ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１７６５—１８４０）——法

国元帅；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

者；在征讨意大利和瑞士时任法军总司

令；在拿破仑退位后为波旁王朝效力；

１８１６年至１８３０年历任宫廷要职。——第

１２２页。

劳伦斯（Ｌａｗｒｅｎｃｅ）——印度的一个英国

军官。——第２７３页。

劳伦斯，弗伦奇（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Ｆｒｅｎｃｈ１７５７—

１８０９）——英国法学家，１７９６年起为议

会议员。——第４６０页。

劳伦斯，亨利 蒙哥马利（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Ｈｅｎｔｙ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１８０６—１８５７）——英国军

官；曾任尼泊尔驻札官（１８４３—１８４６），

旁遮普英国当局首脑（１８４９—１８５３），奥

德首席专员（１８５７），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任勒克瑙英军

指挥官。——第２５３、２７１、３０３、３２５、４００、

４０１页。

劳伦斯，约翰 勒阿尔德 麦阿尔（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 Ｊｏｈｎ Ｌａｉｒｄ Ｍａｉｒ １８１１—

１８７９）——英国负责殖民事务的高级官

员；曾任旁遮普首席专员（１８５３—

１８５７）、印度总督（１８６４—１８６９）。——第

３０９、３２８、３３０、４７１、６１３页。

劳伦斯，乔治 圣帕特里克（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ｉｎｔ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１８０４—

１８８４）—— 英国将军，参加过镇压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曾任

拉吉普坦纳驻札官（１８５７—１８６４）。——

第３３６页。

苏尔特，尼古拉 让（Ｓｏｕｌｔ，ＮｉｃｏｌａｓＪｅａｎ

１７６９—１８５１）——法国元帅和国家活动

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曾任首相

（１８３２—１８３４、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和１８４０—

９７８人 名 索 引



１８４７）。——第２４２页。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 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７３０—

１８００）—— 伟大的俄国统帅。—— 第

１２２、１２３页。

坎宁，乔治 （Ｃａｎｎ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７０—

１８２７）——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１８２２—１８２７）， 首 相

（１８２７）。——第４３３、６０２页。

坎宁，查理 约翰（Ｃａｎｎｉｎｇ，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ｏｈｎ

１８１２—１８６２）——伯爵（１８５９年受封），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

派；曾任邮政大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５），印度

总督（１８５６—１８６２）；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组织者。—— 第

４９９、５０２、５０３、５１６、５１８、５１９页。

坎伯尔（Ｃａｍｐｂｅｌｌ）——英国军官，曾参

加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

义。——第４７４页。

坎伯尔，乔治（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２４—

１８９２）——１８４３—１８７４年断续担任英国

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后为议会议员

（１８７５—１８９２）；自由党人，关于印度著

述甚多。——第５５１页。

坎伯尔，科林，克莱德男爵（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ｏｌ

ｉｎ，ＢａｒｏｎＣｌｙｄｅ１７９２—１８６３）——英国

将军，后升元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参加第

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１８５４—１８５５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

民族解放起义时期任英军总司令。——

第３３２、３８１—３８６、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５、４０６、

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６、４６９—４７４、４９５、

４９７、４９８、５００、５２４、５２７—５２９、５５３—

５５６、６１１页。

八  画

金，彼得 约翰 洛克（Ｋｉｎｇ，Ｐｅｔｅｒ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１８１１—１８８５）——英国政治活动

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后为自由党人，议

会议员。——第５３９页。

欧文（Ｏｗｅｎ，Ｗ Ｄ ）——英国皇家银行

董事之一（１８４９—１８５４、１８５５—１８５６），

因舞弊被判罪。——第５６页。

欧斯曼，若尔日 欧仁 （Ｈａｕｓｓｍ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ｅｓ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０９—１８９１）——法国

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１８５１年十

二月二日政变参加者，塞纳省省长

（１８５３—１８７０）。——第４６８页。

雨果，维克多 （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伟大的法国作家。——第４５６

页。

帖木儿（１８３６—１４０５）——中亚细亚的统

帅和征服者，统治毛危兰纳赫尔、花刺

子模和霍拉桑的帖木儿王朝（１３７０—

１５０７）的创建者。——第５２８页。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６

８９—１７５５）——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

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资

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君主立宪

制的理论家。——第２６４、４５０页。

舍 伐 利 埃， 米 歇 尔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Ｍｉｃｈｅｌ１８０６—１８７９）——法国工程师，

经济学家和政论底，圣西门的追随者；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积极支持并

宣传拿破仑第三的经济政策，曾长期为

“辩论日报”撰稿。——第３１页。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 艾释黎 库伯

（Ｓｈａｆｔｅｓｂｕｒｙ，ＡｎｔｈｏｎｙＡｓｈｌｅｙＣｏｏｐｅｒ

１８０１—１８８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四

十年代时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慈善家

集团；１８４７年起为辉格党人。—— 第

１６１、５６５页。

尚博尔，昂利 沙尔（Ｃｈａｍｂｏｒｄ，Ｈｅｎｒｉ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２０—１８８３——伯爵，波旁王

０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法

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亨利五世。——第

４３０页。

尚加尔涅，尼 古 拉 安 德 奥杜 尔

（ Ｃｈａｎｇａｒｎｉｅｒ，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Ａｎｎｅ

Ｔｈéｏｄｕｌｅ１７９３—１８７７）——法国将军和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

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和驱

逐，１８５９年回国。——第４４０、４４４页。

法卢，阿尔弗勒德（Ｆａｌｌｏｕｘ，Ａｌｆｒｅｄ１８１１—

１８８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

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１８４８年解散国

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

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

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６９８页。

法 夫 尔，茹 尔 （Ｆａｖｒｅ，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从

五十年代末起是资产阶级共和反对派

领袖之一；１８５８年曾为奥尔西尼做辩护

人；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任“国防政府”的外

交部长；同梯也尔一起领导了反对巴黎

公社的斗争。——第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１页。

法尔孔，安东尼奥（Ｆａｌｃｏｎ，Ａｎｔｏｎｉｏ）——

西班牙将军，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西班牙革命

的参加者。——第４１、４８页。

阿尔古伯爵，安都昂 莫里斯 阿波利奈尔

（Ａｒｇｏｕｔ，ＡｎｔｏｉｎｅＭａｕｒｉｃｅ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ｒｅ

１７８２—１８５８）—— 法国国家活动家，

１８３０—１８３４年历任内阁大臣，１８３４—

１８５７年任法兰西银行董事长。—— 第

２４１、２４２页。

阿尔巴，扎科博 路易斯（Ａｌｂａ，Ｊａｃｏｂｏ

Ｌｕｉｓ１８２１—１８８１）——公爵，西班牙贵

族，欧仁妮 蒙蒂霍的姐妹之夫。——第

４３页。

阿尔勃莱希特第三（ＡｌｂｒｅｃｈｔⅢ１３５０左右

—１３９５）—— 奥地利大公 （１３６５—

１３９５）。——第１１８页。

阿尔勃莱希特第三阿基里斯（ＡｌｂｒｅｃｈｔⅢ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１４１４—１４８６）——勃兰登堡选

帝侯（１４７０—１４８６）。——第１０７页。

阿尔勃莱希特－弗里德里希（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５５３—１６１８）——普鲁士公爵

（１５６８—１６１８）。——第１１０页。

阿伯丁伯爵，乔治 戈登（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ＧｅｏｒｇｅＧｏｒｄｏｎ１７８４—１８６０）——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从１８５０年起为

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２８—

１８３０、１８４１—１８４６）和联合内阁首相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第６、９、１６、１４５、

１５９、１９３、５４３页。

阿格索侯爵，昂利 卡尔丹 让 巴蒂斯特

（Ａｇｕｅｓｓｅａｕ，ＨｅｎｒｉＣａｒｄｉｎ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４６—１８２６）——法国外交家，１８０３—

１８０５年任驻哥本哈根公使。——第４６３

页。

阿 米 塔 季，埃 耳 卡 纳 （Ａｒｍｉｔａｇｅ，

Ｅｌｋａｎａｈ）——英国议会议员，曼彻斯特

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１８１页。

阿列克塞 米哈伊洛维奇 （Ａ

１６２９—１６７６）——俄国沙皇

（１６４５—１６７６）。——第６２５页。

阿希伯纳姆，托马斯 （Ａｓｈｂｕｒｎｈａｍ，

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０７—１８７２）——英国将军，

１８５７年奉命率兵侵华；由于印度民族解

放起义爆发，被调往印度。——第２５４

页。

阿罕默德－沙赫 杜兰尼（Ａｈｍｅｄ－Ｓｈａｈ

Ｄｕｒｒａｎｉ１７２４—１７７３）——阿富汗的沙

赫（１７４７—１７７３），阿富汗国家和杜兰尼

王朝的创建者。——第１２７页。

阿森西奥（Ａｓｓｅｎｓｉｏ）——西班牙政治活动

１８８人 名 索 引



家，议会议员，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西班牙资

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第４６页。

阿马尔 辛格（ＡｒｍａｒＳｉｎｇｈ）——库埃尔

辛格之兄弟；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

解放起义时期在库埃尔 辛格（死于

１８５８年４月）死后领导奥德的起义

者。——第６１２页。

杰科布，乔治 勒 格兰德（Ｊａｃｏｂ，Ｇｅｏｒｇｅ

ｌｅＧｒａｎｄ１８０５—１８８１）——英国上校，

后升将军；１８５７年参加英国对波斯的战

争，参加过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

解放起义。——第２８７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 味吉尔 马洛）（Ｐｕｂ

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 Ｍａｒｏ 公 元 前 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４５１

页。

林则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中国国家活动

家；１８３９年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和负责

查禁鸦片贸易的钦差大臣。——第５９０

 页。

林德赫斯特男爵，约翰 辛格尔顿 柯普利

（Ｌｙｎｄｈｕｒｓｔ，Ｊｏｈｎ 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Ｃｏｐｌｅｙ

１７７２—１８６３）——英国国家活动家，法

学家，托利党人，曾任大法官（１８２７—

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１８４６）。——

第１４８、１５１、１５２页。

拉普，让（Ｒａｐｐ，Ｊｅａｎ１７７２—１８２１）——

法国将军，拿破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

者；１８１３年１月至１８１４年１月担任处于

俄、普军包围下的但泽守军的指挥

官。——第４０５页。

拉欣顿，查理 曼纳斯 （Ｌｕ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ｎｎｅｒｓ）——英国政治活动

家，皮 尔 派，议 会 议 员 （１８５４—

１８５７）。——第１９４页。

拉品斯基，泰奥菲尔（Ｌａｐｉｎｓｋｉ，Ｔｈｅｏｐｈｉｌ

１８２７—１８８６）—— 波兰上校，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改名泰菲

克－贝伊投入土耳其军队供职，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在切尔克西亚同俄国作战。——

第５９３—５９９页。

拉布谢尔，亨利 （Ｌａｂｏｕｃｈｅｒｅ，Ｈｅｎｒｙ

１７９８—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１、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殖 民 大 臣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第１６４页。

拉特兰德公爵，查理 谢西尔 约翰 曼纳

斯（Ｒｕｔｈｌ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ｅｃｉｌＪｏｈｎＭａｎ

ｎｅｒｓ１８１５—１８８８）——英国贵族，托利

党人。——第５３８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Ｒａｄｅｔｚｋ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６—１８５８）——奥地利元帅，１８３１年

起任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军队的指挥

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残酷镇压意大利的革

命民族解放运动；１８５０—１８５６年任伦巴

第—威尼斯王国总督。——第２０、５３页。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Ｒａｓｐａｉｌ，Ｆｒａｎ

ｃｏｉｓ１７９４—１８７８）——卓越的法国学者，

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社会主义者，靠

近革命无产阶级；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命

的参加者；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５５年后转

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第３页。

罗，约翰（Ｌａｗ，Ｊｏｈｎ１６７１—１７２９）——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在

法国担任财政大臣（１７１９—１７２０）；以发

行纸币进行投机活动，结果惨败，因此

而出名。——第３１、３６、４０、３１５页。

罗素，威廉 霍华德（Ｒｕｓｓｅｌ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ｏｗａｒｄ１８２０—１９０７）——英国记者，

“泰晤士报”的军事通讯员。——第４９５、

４９７、５２６、５２７页。

罗 素，约 翰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曾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

２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６６），外交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枢密院院长（１８５４—１８５５）；１８５５

年为出席维也纳会议的英国代表。——

第６、１４５、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９、

１７０—１７３、１９５、３４２、４３２—４３４、５６０页。

罗斯，休 亨利（Ｒｏｓｅ，ＨｕｇｈＨｅｎｒｙ１８０１—

１８８５）——英国将军，后升元帅，克里

木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

族解放起义的镇压者之一；曾任驻印军

队司令（１８６０—１８６５），驻爱尔兰武装部

队司令（１８６５—１８７０）。——第４７１、４７４、

５２９、５５５、５５６页。

罗斯 德 奥兰诺，安东尼奥（Ｒｏｓｄｅ

Ｏｌａｎｏ，Ａｎｔｏｎｉｏ１８０８—１８８６）——西班

牙将军，属于温和派，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资

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第４３页。

罗林森，亨利 克雷斯威克（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

ＨｅｎｒｙＣｒｅｓｗｉｃｋｅ１８１０—１８９５）——英

国历史学家，东方学家，在波斯做过军

官；曾任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１８６８—１８９５），驻德黑兰公使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２４７页。

罗宾逊，斯密斯（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ＳｍｉｔｈＰ）

——反谷物法同盟名誉书记。——第

 １８４页。

罗巴克，约翰 阿瑟 （Ｒｏｅｂｕｃｋ，Ｊｏｈｎ

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０１—１８７９）——英国政治活动

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

员。——第１５７、１７０页。

罗伯茨，亨利（Ｒｏｂｅｒｔｓ，Ｈｅｎｒｙ１８００—

１８６０）—— 英国将军，曾参加镇压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第６１２、６１３页。

罗伯逊（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英国驻上海领事

（１８５６）。——第７４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１７５８—１７９４）——十八世纪

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

各宾派领袖，革命政府首脑（１７９３—

１７９４）。——第４５３页。

罗曼诺夫王朝（ ）——俄国沙皇和

皇帝的王朝（１６１３—１９１７）。——第１９、

７０７页。

帕麦尔，约翰 霍尔斯莱（Ｐａｌｍｅｒ，Ｊｏｈｎ

Ｈｏｒｓｌｅｙ１７７９—１８５８）——英国金融家，

１８３０—１８３２年任英格兰银行经理，

后在财政机关担任各种职务。——第

 ３２页。

帕麦尔，朗德尔（Ｐａｌｍｅｒ，Ｒｏｕｎｄｅｌ１８１２—

１８１２—１８９５）——英国国家活动家，早

期依附于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派，后

来是自由党人，曾任大法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４、１８８０—１８８５）。——第１９４页。

帕麦尔、威廉（Ｐａｌｍ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２４—

１８５６）——英国医生，为谋取保险赔偿

费而毒死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被

判处绞刑。——第５８６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 Ｈｅｎｒｙ Ｊｏｈｎ Ｔｅｍｐｌｅ

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家，初

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

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

１８５１），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第

１７、２０、１３１、１４０、１４４—１４７、１５２、１５３、

１５４—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６、１８１—

１８３、１８５、１９２—１９５、２４６、２４７、２６３、

２７９、２８４、２８６—２８９、３４２、４２２、４３２—

４３５、４４７、４７６、４８０、４８３、４８４、４９９、

５０５、５０６、５３８、５４３、５４４、５６０、５６１—

５６５、６２１、６２５、６３７、７０５页。

帕托夫，艾拉兹穆斯 罗伯特（Ｐａｔｏｗ，

Ｅｒａｓｍｕ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４—１８９０）—— 男

３８８人 名 索 引



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曾任商业、工

业和公共工程大臣（１８４８年４—６月），财

政大臣（１８５８—１８６２）。——第６７２、６７９

页。

帕金顿，约翰 索美塞特（Ｐａｋｉｎｇｔｏｎ，Ｊｏｈｎ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１７９９—１８８０）——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

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２），

海军首席大臣（１８５６—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

１８６７），陆军大臣（１８６７—１８６８）。——第

１５７、４３４页。

帕尔马公爵夫人——见波旁的路易莎，玛

丽亚－泰莉莎。

帕兰杜尔 辛格（ＰａｒａｎｄｕｒＳｉｎｇｈ）——印

度的拉扎。——第３３６页。

帕拉福克斯－伊－梅耳西，霍赛（Ｐａｌａｆｏｘ

ｙＭｅｌｃｉ，Ｊｏｓé１７７６—１８４７）——西班牙

将军，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独立战争的参加

者，领导过萨拉哥沙保卫战（１８０８—

１８０９）。——第４６页。

奈斯密斯，詹姆斯（Ｎａｓｍｙｔｈ，Ｊａｍｅｓ

１８０８—１８９０）——英国工程师和发明

家。——第２０５页。

奈穆尔公爵夫人——见奥尔良的玛丽。

彼拉多，本丢（Ｐｉｌａｔｕｓ，Ｐｏｎｔｉｕｓ约卒于公

元３７年）——犹太的罗马总督（２６—

３６）。——第６１页。

彼得一世（ Ⅰ１６７２—１７２５）——１６８２

年起为俄国沙皇，１７２１年起为俄国皇

帝。——第１１０、１２８、２７９、６３７、６３８、７１６、

７１７、７２５页。

彼罗夫斯基，瓦西里 阿列克谢也维奇

（ ， ｅ １７９５—

１８５７）——俄国将军，奥连堡军事总督

（１８３３—１８４２、１８５１—１８５７）；１８３９—

１８４０年率军远征希瓦。—— 第１３６、

６３８—６４０页。

波立特，威廉 约翰 弗雷德里克（Ｐｏｗｌｅｔ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ｏｈ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英国政治

活动家，皮尔派，议会议员。——第１９４

页。

波特尔，约翰（Ｐｏｔｔｅｒ，Ｊｏｈｎ）——英国自

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三度任曼彻斯特

市长。——第１８３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日罗姆（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éｒｏｍｅ１７８４—

１８６０）——拿破仑第一之弟，威斯特伐

里亚国王（１８０７—１８１３）。—— 第４２１、

４３０页。

波拿巴，约瑟夫 沙尔 保尔，拿破仑亲王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Ｊｏｓｅｐ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ａｕｌ，ｌｅ

Ｐｒｉｎｃ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１８２２—１８９１）——日罗

姆 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第三之堂

弟。——第４２、４３８页。

波拿巴王朝（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法兰西帝国

王 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１８１５、１８５２—

１８７０）。——第７１、８４、２７８、６７４、７０６页。

波旁王朝（Ｂｏｕｒｂｏｎ）——法国的王朝

（１５８９—１７９２、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

１８３０）。——第６６６页。

波旁的路易莎，玛丽亚－泰莉莎（Ｌｏｕｉｓｅ

ｄｅＢｏｕｒｂｏｎ，Ｍａｒｉｅ－Ｔｈéｒèｓｅ１８１９—

１８６４）——帕尔马公爵夫人，帕尔马公

国摄政（１８５４—１８５９）。——第６９７页。

佩蒂（Ｐｅｔｉｔ）—— 巴黎检察长的助手

（１８５６）。——第８８页。

佩顿，约翰 斯泰福（Ｐａｔｏｎ，ＪｏｈｎＳｔａｆ－

ｆｏｒｄ１８２１—１８８９）——英国军官，后升

将军；曾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英国对锡

克人的战争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和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参加过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

民族解放起义。——第３２８页。

佩利西埃，让 雅克 （Ｐｅｌｌｉｓｓｉｅｒ，Ｊｅａｎ

４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９４—１８６４）——法国元帅；三

十年代初参加了征服阿尔及利亚，以极

端残酷出名；１８５５年５月—１８５６年７月任

克里木驻军总司令；因攻克马拉霍夫冈

而受封为马拉霍夫公爵；曾任驻英大使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第４２１、４３０、４４０、

４４６—４４８、４８１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倾

向于古典学派，曾抨击李嘉图的货币

论。——第３６３页。

图尔，伊什特万（Ｔüｒｒ，Ｉｓｔｖáｎ１８２５—

１９０８）（又名阿罕默德 基阿米耳－贝

伊）——流亡土耳其的匈牙利军官；曾

参加克里木战争，站在联军一边；参加

过切尔克斯人反对俄国的战争。——第

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６—５９８页。

图尔内桑，奥古斯特（Ｔｈｕｒｎｅｙｓｓｅｎ，Ａｕ

ｇｕｓｔｅ）——法国股份银行ＣｒéｄｉｔＭｏ－

ｂｉｌｉｅｒ的董事之一。—— 第３１４—３１６

 页。

图温奈尔，爱德华 安都昂（Ｔｈｏｕｖｅｎｅｌ，Ｅ

ｄｏｕａｒｄ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８１８—１８６６）——法国

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１８５５—１８６０），外 交 大 臣 （１８６０—

１８６２）。——第２７７、２７８、５９７页。

九  画

娄，罗 伯 特 （Ｌｏｗｅ，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１１—

１８９２）——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治家，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

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副大臣（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财政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３），内务

大臣（１８７３—１８７４）。——第１６４、１８２页。

品得（Ｐｉｎｄａｒ约公元前５２２—４４２）——古

希腊抒情诗人；曾写了许多庄严的颂

诗。——第１６１页。

咸丰（１８３１—１８６１）——中国皇帝（１８５０—

１８６１）。——第５９０页。

施，威廉（Ｓｈｅ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４—１８６８）——

爱尔兰法学家，自由党人，议会议

员，——第１５７页。

施塔尔，弗里德里希 尤利乌斯（Ｓｔａｈ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０２—１８６１）——德国

极端反动的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０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 第

 ７２８页。

施泰因，马克西米利安（Ｓｔｅｉｎ，Ｍａｘｉｍｉ－

ｌｉａｎ１８１１—１８６０）—— 奥地利军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时任革命军

参谋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改名

费哈尔特－帕沙；曾在切尔克西亚同俄

国作战（１８５７—１８５８）。——第５１５、５９３

页。

施泰因，尤利乌斯（Ｓｔｅｉｎ，Ｊｕｌｉｕｓ１８１３—

１８８９）——西里西亚的教员，政论家，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第６９０

 页。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 卡尔洛维奇（亨利

希） （ ，

（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俄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

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古典派的摹仿者。——第７４４页。

施莱尼茨，亚历山大（Ｓｃｈｌｅｉｎｉｔｚ，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１８０７—１８８５）——伯爵，普鲁士国

家活动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８４９—１８５０、１８５８—

１８６１）。——第６７１、６７８页。

施瓦尔岑堡，费里克斯（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

Ｆｅｌｉｘ１８００—１８５２）——公爵，奥地利反

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１８４８年１０月

维也纳起义被镇压后担任首相和外交

５８８人 名 索 引



大臣。——第６７１页。

约翰－ 西吉兹蒙特 （Ｊｏｈａｎｎ－Ｓｉｇｉｓ

ｍｕｎｄ１５７２—１６１９）——勃兰登堡选帝

侯（１６０８—１６１９）。——第１１０页。

约翰 西塞罗 （ＪｏｈａｎｎＣｉｃｅｒｏ１４５５—

１４９９）——勃兰登堡送帝侯（１４８６—

１４９９）。——第１０７页。

约翰斯顿，安得鲁 詹姆斯 科克伦（Ｊｏｈｎ

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ｒｅｗＪａｍｅｓＣｏｃｈｒａｎｅ生于

１７６７年）——英国上校，曾任多米尼加

岛总督（１７９７—１８０３）。——第７—１０页。

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Ｙｏｒｋ，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６３—１８２７）——

英王乔治三世之次子，１７９５年起为元

帅；曾任英国军队总司令（１７９８—１８０９，

１８１１—１８２７）。——第６—１６、６４９页。

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Ｊｏａｃｈｉｍ－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１５４６—１６０８）——勃兰登堡选帝

侯（１５９８—１６０８）。——第１１０页。

约阿希姆第一 奈斯托尔（ＪｏａｃｈｉｍⅠ

Ｎｅｓｔｏｒ１４８４—１５３５）——勃兰登堡选

帝侯（１４９９—１５３５）。——第１０７、１０９

 页。

约阿希姆第二 赫克脱（ＪｏａｃｈｉｍⅡＨｅｋ

ｔｏｒ１５０５—１５７１）—— 勃 兰 登 堡 选

帝侯（１５３５—１５７１）。——第１０７、１０９

 页。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Ⅰ１６００—１６４９）——

英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６５３

 页。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Ⅱ１６３０—１６８５）——

英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第６５３

 页。

查理五世（ＫａｒｌⅤ１５００—１５５８）——西班

牙国王（１５１６—１５５６），所谓的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１５１９—１５５６）。—— 第１０９、

３１１页。

查理十世（ＣｈａｒｌｅｓＸ１７５７—１８３６）——

法国国王（１８２４—１８３０）。——第２９０

 页。

查理－阿尔伯特（ＣａｒｌｏＡｌｂｅｒｔｏ１７９８—

１８４９）—— 撒 丁 国 王 （１８３１—

１８４９）。——第２０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

同盟的创立者之一，议会议员。——第

１４８、１５２、１５７、１６２、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

１８１—１８４、１９４、４３３页。

科德林顿，威廉 约翰 （Ｃｏｄｒｉｎｇｔ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ｏｈｎ１８０４—１８８４）——英国将

军，曾任克里木英国驻军总司令

（１８５５—１８５６）。——第４１１页。

科堡家族（Ｃｏｂｕｒｇ）——德国的一个公爵

家族，比利时、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

家的王朝或属于这个家族，或和这个家

族有关系。——第６７４页。

科尔萨科夫——见里姆斯基－科尔萨科

夫，亚历山大 米哈伊洛维奇。科苏特，

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ｊｏｓ

（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２—１８９４）——匈牙利民族

解放运动的领袖，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

府首脑；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

第１７９、５９３、５９７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从

１８０２年起办“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

报”。——第１、１２、３１１页。

派西沃，斯宾塞（Ｐｅｒｃｅｖａｌ，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７６２—

１８１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

６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０２—１８０６年任首席检察官，１８０７—

１８０９年任财政大臣，１８０９—１８１２年

任首相。—— 第１５、４３２、４５７、６４８

 页。

洛克 金——见金，彼得 约翰 洛克。

洛贝尔图渐，约翰 卡尔（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经济

学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

思想代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是温

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国民议会

中间派左翼的领袖，后来成为普鲁士

“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

者。——第６５２、６５３、６９０页。

洛林的昂利第二，吉兹公爵（ｈｅｎｒｉⅡｄｅ

Ｌｏｒｒａｉｎｅ， ｄｕｃ ｄｅ Ｇｕｉｓｅ １６１４—

１６６４）——法国的弗伦特党活动家之

一。——第３０页。

哈丁，亨利 （Ｈａｒｄｉｎｇｅ，Ｈｅｎｒｙ１７８５—

１８５６）——子爵，英国元帅和国家活动

家，托利党人；曾任印度总督（１８４４—

１８４８年１月），英军总司令（１８５２—

１８５６）。——第５０７页。

哈维，阿弗里德（Ｈｅｒｖｅｙ，Ａｌｆｒｅｄ）——英

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议会议员。——

第１９４页。

哈德逊，乔治（Ｈｕｄ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１）——英国企业家，最大的铁路业

主，托利党人，议会议员。——第２１３、

６７７页。

哈 蒙 德，艾 德 蒙 （Ｈａｍｍｏｎｄ，Ｅｄ

ｍｕｎｄ１８０２—１８９０）——英国外交家，曾

任外交副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７３）。—— 第

１５９、４５８页。

哈尔科特，弗兰西斯 维农（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ＦｒａｎｃｉｓＶｅｒｎｏｎ）——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议会议员。——第１９４页。

哈弗洛克，亨利（Ｈａｖｅｌｏｃｋ，Ｈｅｎｒｙ１７９５—

１８５７）——英国将军，第一次英国对阿

富汗的战争（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和第一次英

国对锡克人的战争（１８４５—１８４６）的参

加者；１８５７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

义。——第３０２、３０３、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３、３２５、

３２６、３３０、３３１、３５３、３８２、３８５、５２８、

５５６页。

威勒尔（Ｗｈｅｅｌｅｒ）——东印度公司的副董

事长（１７７３—１７８０）。——第５８６页。

威勒尔，休 马希（Ｗｈｅｅｌｅｒ，ＨｕｇｈＭａｓｓｙ

１７８９—１８５７）—— 英国将军，１８３８—

１８３９年参加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

争；参加过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曾任康波

尔驻防军指挥官（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参加过

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

义。——第３０２、３２５、４０４、４０６页。

威 尔 逊，阿 奇 戴 尔 （Ｗｉｌｓｏｎ，Ａｒｃｈ

ｄａｌｅ１８０３—１８７４）——英国将军，印度民

族解放起义时期在围困和强攻德里时

（１８５７）任指挥官，在围困勒克瑙时

（１８５８）任炮兵指挥官。——第３２３、３２８、

３５４、３５９、５２８页。

威尔逊，詹姆斯（Ｗｉｌ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５—

１８６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杂

志的创办人和编辑，议会议员，１８５３—

１８５８年任财政部秘书长。—— 第１４７、

４８３、４８４、５７５页。

威尔逊，乔治（Ｗｉｌ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０）——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

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主席（１８４１—

１８４６）。——第１８４页。

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Ｎ 死于１８５７年）——英

国上校，参加过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４１５、４１６

 页。

７８８人 名 索 引



威尔斯里侯爵，理查 科利（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Ｃｏｌｌｅｙ１７６０—１８４２）——英国

国家活动家，曾任印度总督（１７９８—

１８０５），外交大臣（１８０９—１８１２），爱尔

兰 总 督 （１８２１—１８２８、 １８３３—

１８８４）。——第５０３、５０４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Ⅰ１７９７—１８８８）——

普鲁士亲王，摄政王（１８５８—１８６１），普

鲁士国王（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第５４０、６３５、６４３—

６４５、６４８—６５３、６５７—６５９、６８２、６９２—

６９４、６９６、７０２、７０３页。

威廉四世（ＷｉｌｌｉａｍⅣ１７６５—１８３７）——

英国国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７）。——第５０５

 页。

威廉斯，威廉 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ｅｎｗｉｃｋ，Ｂａｒｏｎｅｔｏｆ

Ｋａｒｓ１８００—１８８３）——英国将军，１８５５

年克里木战争时期领导过卡尔斯的防

御战；议会议员（１８５６—１８５９），曾任乌

里治守军指挥官（１８５６—１８５９）。——第

１５７、４１１页。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１７９９—１８７６）——普鲁士反动的

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０—

１８６８）。——第６４８、６７８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 威尔斯里（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 １７６９—

１８５２）——英国元帅，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曾任首相（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外交

大臣（１８３４—１８３５）。——第４３２页。

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 威廉（Ｂｒａｎｄｅｎ－

ｂｕ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２—

１８５０）——伯爵，普鲁士将军，普鲁士

反动内阁的首脑（１８４８—１８５０）。——第

６５０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１８７１年受封）（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

ｏｆＢｅａｃｏ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

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

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８—

１８６８），内 阁 首 相 （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第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６、

１５７、１７０、１９２、１９５、２６３—２６７、２８８、

２８９、４３３、４７６—４８０、５３８、５３９、５７５页。

英格利斯，约翰 艾尔德利 威尔莫特（Ｉｎ

ｇｌｉｓ，Ｊｏｈｎ Ｅａｒｄｌｅｙ Ｗｉｌｍｏｔ １８１４—

１８６２）—— 英国将军，曾参加镇压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第４００、４０１、４０３—４０５页。

范科特兰特，亨利 查理（ＶａｎＣｏｒｔ－

ｌａｎｄｔ，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５—１８８８）——

英国将军，１８３２年至１８３９年在锡克军队

中供职，曾站在英军方面参加第一次和

第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参加过镇压１８５７—

１８５９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第

２８６、３０１、３１８、３３０页。

范斯特罗本齐，查理 托马斯（Ｖａｎ

Ｓｔｒａｕｂｅｎｚｅ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８１２—

１８９２——英国将军，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在克

里木战争中担任英军一个旅的指挥官，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在第二次对华鸦片战争

中担任英军指挥官。——第６２３页。

十  画

海涅，亨利希（Ｈｅｉｎ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７９７—

１８５６）——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

第４５页。

海特男爵，奥古斯特（Ｈｅｙｄｔ，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０１—１８７４）——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

活动家，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

臣（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８６２年）。——第６７２、

８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６７９、６８０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５５９、６７３页。

夏 龙－ 奥 伦 治 世 家 （Ｃｈａｌｏｎｓ－

Ｏｒａｎｉｅｎ）——始于十四世纪的伯爵家

族。——第１０５页。

爱里 斯，亨 利 （Ｅｌｌｉｓ，Ｈｅｎｒｙ１７７７—

１８５５）——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德黑兰

公使（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后任大使（１８３５—

１８３６）。——第１３１页。

埃尔斯纳，卡尔 弗里德里希 摩里茨（Ｅｌ

ｓｎｅｒ，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９—

１８９４）——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

动家，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议

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时是

“新奥得报”编辑之一。—— 第６９０

 页。

埃利奥特，威廉（Ｅｌｌｉｏｔ，Ｗｉｌｌｉａｍ）——英

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１８０２）。——

第４５７页。

埃伦伯勒男爵，爱德华 罗（Ｅｌｌｅｎｂｏｒｏｕｇｈ，

ＥｄｗａｒｄＬａｗ１７５０—１８１８）——英国法

学家，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曾任

首席检察官（１８０１—１８０２），皇家法庭首

席法官（１８０２—１８１８）。——第４６２页。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 罗（Ｅｌｌｅｎｂｏｒｏｕｇｈ，

ＥｄｗａｒｄＬａｗ１７９０—１８７１）——英国国

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

印度总督（１８４２—１８４４）；１８４６年任海军

首席大臣，１８５８年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

会主席；埃伦伯勒男爵之子。—— 第

２７６、４３３、４９９、５０３、５１９、５６０、５６１页。

埃梅里奥，莫里斯 茹利安（Ｅｍｅｒｉａｕ，Ｍａｕ

ｒｉｃｅＪｕｌｉｅｎ１７６２—１８４５）——法国海军

上将，地中海战舰队指挥官（１８１１—

１８１４）。——第１００页。

埃格林顿伯爵，阿契波德 威廉 蒙哥马利

（Ｅｇｌｉｎｔｏｎ，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ｏｎｔ

ｇｏｍｅｒｉｅ１８１２—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第７１１、７１２、

７１４页。

埃斯科苏拉－伊－莫罗格，帕特里西奥

德 拉（ＥｓｃｏｓｕｒａｙＭｏｒｒｏｇｈ，Ｐａｔｒｉｃｉｏｄｅ

ｌａ１８０７—１８７８）——西班牙作家和国家

活动家，１８５６年任埃斯帕特罗内阁的内

务大臣。——第４５页。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维多利亚公爵

（Ｅｓｐａｒｔｅｒｏ，Ｂａｌｄｏｍｅｒｏ，ｄｕｑｕｅｄｅｌａ

Ｖｉｔｔｏｒｉａ１７９３—１８７９）——西班牙将军

和政治活动家，进步派领袖，１８４１—

１８４３年任西班牙摄政，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任

政府首脑。——第４２、４４—４６、５３、２３５

页。

埃斯潘纳斯，沙尔 玛丽 埃斯普里（Ｅｓ

ｐｉｎａｓｓ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ｒｉｅＥｓｐｒｉｔ１８１５—

１８５９）——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之一；１８５４年率兵远征多布鲁甲；１８５５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任内务和公安大臣

时（１８５８）实行恐怖统治。——第４２８、

４４０、４４４、４４６、４６５、５０１页。

俾斯麦，奥托 冯 申豪森（Ｂｉｓｍａｒｃｋ，Ｏｔｔｏ

ｖｏｎＳｃｈｏｎｈａｕｓｅｎ１８１５—１８９８）——公

爵，普鲁士和德意志国家活动家，普鲁

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人物；曾任驻彼得堡

大使（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和驻巴黎大使

（１８６２），普鲁士首相（１８６２—１８７１），德

意志帝国首相（１８７１—１８９０）；以反革命

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

死敌，曾制订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

（１８７８）。——第６５３页。

班迪亚，亚诺什（Ｂａｎｇｙａ，Ｊáｎｏｓ１８１７—

９８８人 名 索 引



１８６８）——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匈

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

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同时也

是秘密警探；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

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在切尔克斯

人对俄战争时作为土耳其奸细在高加

索进行活动（１８５５—１８５８）。——第１７９、

５０８、５０９、５１３、５１４、５９２—５９７页。

格林，乔治 格伦费耳（Ｇｌｙｎ，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ｅｎ

ｆｅｌｌ１８２４—１８８７）——英国银行家，自由

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部秘书长

（１８６８—１８７３）。——第４７９页。

格雷，亨利 乔治（Ｇ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２—１８９４）——伯爵，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１８３５—

１８３９），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４６—１８５２），

查理 格雷之子。——第１５２、１５８、５３８、

５４３、５４６、７０８页。

格 雷，查 理 （Ｇｒｅ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６４—

１８４５）——伯爵；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第４３２页。

格莱安，詹姆斯 罗伯特 乔治（Ｇｒａｈａｍ，

Ｊａｍ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Ｇｅｏｒｇｅ１７９２—１８６１）——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皮尔

派；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１—１８４６），海军

首 席 大 臣 （１８３０—１８３４、１８５２—

１８５５）。——第１５７、１７０—１７３、１９４页。

格兰特，詹姆斯 霍普（Ｇｒａｎｔ，ＪａｍｅｓＨｏｐｅ

１８０８—１８７５）—— 英国将军，１８４０—

１８４２年参加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和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参加英

国对锡克人的战争；参加过镇压１８５７—

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４１６、

４７０、４７３、４７４、５５４、６１１页。

格朗尼埃 德 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ＧｒａｎｉｅｒｄｅＣａｓｓａｇｎａｃ，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８０６—

１８８０）——法国记者，无原则的政客；

１８４８年革命前是奥尔良派，后为波拿巴

主义者；立法团代表（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立

场极右；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

第４３１、４５４页。

格伦维耳，威廉（Ｇｒｅｎｖｉｌｌ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５９—

１８３４）——男爵，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曾任外交大臣（１７９１—１８０１），

内阁首相 （１８０６—１８０７）。—— 第１０、

４５６、４６１页。

格 尔 拉 赫， 列 奥 波 特 （Ｇｅｒｌａｃｈ，

Ｌｅｏｐｏｌｄ１７９０—１８６１）——普鲁士将军，

四十年代时是反动宫廷奸党的首领；

１８５０年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的将军衔侍卫长。——第６５０、６７２页。

格兰维耳伯爵，乔治 鲁森－高尔（Ｇｒａｎ－

ｖｉｌｌｅ，ＧｅｏｒｇｅＬｅｖｅｓｏｎ－Ｇｏｗｅｒ１８１５—

１８９１）——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的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５１—１８５２、１８７０—１８７４、１８８０—

１８８５），枢密院院 长 （１８５２—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６），殖民大臣

（１８６８—１８７０、１８８６）。——第１５９、２６２

页。

格劳修斯，胡果（Ｇｒｏｔｉｕｓ，Ｈｕｇｏ１５８３—

１６４５）——荷兰学者，法学家，资产阶

级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第

２４８页。

格莱斯顿，威廉 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Ｅｗａ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十

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

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１８５９—１８６６）和首

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８８０—１８８５、１８８６、

１８９２—１８９４）。——第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４—

１４７、１５７、１５９、１７０、１９４、１９５、４７７、

５４７、５６１、５７５、７０５、７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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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乔治 温格罗夫（Ｃｏｏｋｅ，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ｎｇｒｏｖｅ１８１４—１８６５）——英国自由

主义历史学家和记者，１８５７年为“泰晤

士报”驻中国通讯员。——第６０１、６０３、

６０４、６６３页。

库埃尔 辛格 （ＫｕｅｒＳｉｎｇｈ死于１８５８

年）——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

义时奥德的起义者领袖之一。—— 第

３３６页。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 德米特利也维奇

（ ， １７９３—

１８６１）——公爵，俄国将军，曾任多瑙

河俄军司令（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克里木驻军

总司令（１８５５年２—１２月），波兰王

国总督（１８５６—１８６１）。—— 第２１０

 页。

朗比尔 辛格（ＲａｎｂｉｒＳｉｎｇｈ——出生于克

什米尔的印度拉扎；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

民族解放起义时期站在英国人一

边。——第３３３页。

朗格维尔世家（Ｌｏｎｇｕｅｖｉｌｌｅ）——法国的

公爵家族（１５０５—１６７２）。——第１０５

 页。

特纳，詹姆斯 阿斯皮纳耳（Ｔｕｒｎｅｒ，Ｊａｍｅｓ

Ａｓｐｉｎａｌｌ１７９７—１８６７）——英国政治活

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曼彻斯特

商会主席。——第１８３页。

泰 特，威 廉 （Ｔｉｔ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８—

１８１３）——英国建筑学家，自由党人，

１８５５年起为议会议员。——第５６７页。

翁鲁，汉斯 维克多（Ｕｎｒｕｈ，Ｈａｎｓ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６—１８８６）——普鲁士工程师，资产

阶级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

议会中间派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第二

议院议员，属于左派；以后是进步主义

者政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成为民族自

由主义者。——第６５３、６９０页。

索菲娅，奥地利大公夫人（Ｓｏｐｈｉｅ，Ｅｒｚｈｅｒ

ｚｏｇｉｎｖｏｎ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１８０５—１８７２）——

奥地利皇帝弗兰茨－ 约瑟夫一世之

母。——第６３４页。

乌沙尔，让 尼古拉（Ｈｏｕｃｈａｒｄ，ＪｅａｎＮｉｃｏ

ｌａｓ１７４０—１７９３）——法国将军，１７９３年

指挥法国北方军团击溃约克公爵的英

国军队。——第７页。

乌特勒姆，詹姆斯（Ｏｕｔｒａｍ，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３—

１８６３）——英国将军，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任

勒克瑙驻札官；１８５７年英国对波斯战争

时期曾担任英军指挥官；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

任奥德首席专员；参加过镇压１８５７—

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３３０、

４００、４０６、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３、５１８、

５１９页。

纳那 萨希布（ＮａｎａＳａｈｉｂ约生于１８２５

年）——印度的封建主，最后一个派施

华巴吉 拉奥二世（马拉提国的统治者）

的养子，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

义的领袖之一。——第３０２、３０３、３３０、

５２４页。

纳斯，理查 萨斯威尔 伯克，美奥伯爵

（Ｎａａ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ｕｔｈｗｅｌｌＢｏｕｒｋｅ，Ｅａｒｌ

ｏｆＭａｙｏ１８２２—１８７２）——英国国家活

动家，保守党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印

度总督（１８６９—１８７２）。——第７１１、７１２

页。

纳迪尔－ 沙赫 （Ｎａｄｉｒ－Ｓｈａｈ１６８８—

１７４７）——波斯的沙赫（１７３６—１７４７），

大军阀，１７３８—１７３９年对印度进行掠夺

性的征伐。——第１２７页。

纳集尔－埃德－丁（Ｎａｚｉｒ－ｅｄ－Ｄｉｎ死于

１８３７年）—— 奥 德 国 王 （１８２７—

１８３７）。——第５０５页。

纳皮尔，查理 詹姆斯（Ｎａｐ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９８人 名 索 引



Ｊａｍｅｓ１７８２—１８５３）——英国将军，参

加过反拿破仑第一的战争，１８４２—１８４３

年指挥驻印军队攻占信德，１８４３—１８４７

年为信德执政者。——第１３８、２７０、２８４、

３８２、４１１页。

纳尔瓦艾斯，拉蒙 马利阿，瓦伦西亚公爵

（Ｎａｒｖáｅｚ，ＲａｍóｎＭａｒｉａ，ｄｕｑｕｅｄｅＶａ

ｌｅｎｃｉａ１８００—１８６８）——西班牙将军和

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温和派的领袖，政

府 首 脑 （１８４４—１８４６、１８４７—１８５１、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 １８６４—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

１８６８），残酷镇压群众的革命活动。——

第４２—４４、２３５、２３６、２４０页。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 佩勒姆 费恩斯 佩

勒姆 克林顿（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ＨｅｎｒｙＰｅｌ

ｈａｍ ＦｉｅｎｎｅｓＰｅｌｈａｍ Ｃｌｉｎｔｏｎ１８１１—

１８６４）——英国国家活动家，皮尔派，曾

任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４），陆军

大臣（１８５４—１８５５），殖民大臣（１８５９—

１８６４）。——第１５９页。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ⅠＢｏｎａ

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 国 皇 帝

（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第３１、４２、９０、

９２、９８—１０２、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５、３１１、３２３、

３２４、４０５、４３０、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９、４５６—

４６３、６０２、６２８、６３７、６７４、６７８页。

拿破仑第二——见雷希施塔特公爵，约瑟

夫 弗朗斯瓦 沙尔 波拿巴。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Ⅲ 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８０８—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皇

帝（１８５２—１８７０）。——第１９、２０、２６、３０、

３１、３２—３６、３８、４０、４２、４３、５３、５５、

６０—６２、６５、６６、６９、７１、７９、８２、８４、

８８、１５５、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０、１９５、２１８、

２２１、２２６，２２７、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９、２５６—

２５８、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９、３０８、３１５、３５１、

３７５—３７７、３７９、４１７—４２３、４２８—４３２、

４３４、４３５、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０—４４４、４４６—

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６、４６０、４６５—４６８、

４８１—４８７、４９９、５０２、５２０—５２２、５４０、

５４１、５４５、５４６、６４４、６６６—６７０、６７４、

６８６、６８９、６９５、６９８、７０６、７０９页。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约瑟夫 沙尔

保尔。

马丁，詹姆斯 （Ｍａｒｔｉ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１５—

１８８６）——男爵，英国法学家；１８５７年

任首席检察官，１８５８年主持中央刑事法

庭。——第７０５页。

马丁，罗伯特 蒙哥马利（Ｍａｒｔｉｎ，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１８０３左右—１８６８）——英

国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著名的东方旅

行家。——第５８４、５８５页。

马尼扬，贝尔纳 比埃尔（Ｍａｇｎａｎ，Ｂｅｒｎａｒｄ

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９１—１８６５）——法国元帅，波

拿巴主义者，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

组织者之一。——第４３０页。

马志尼，朱泽培 （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

领袖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

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

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第６１、

４５０—４５５、６１６、７１６页。

马多斯，帕斯库阿耳（Ｍａｄｏｚ，Ｐａｓｃｕａｌ

１８０６—１８７０——西班牙政治活动家和

作家，进步派；１８５４年任议会议长，１８５５

年任财政大臣，参加过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革

命。——第４５页。

马森纳，安得列（Ｍａｓｓéｎａ，Ａｎｄｒé１７５６—

１８１７）——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各次

征伐的参加者之一，１８１４年转向波旁王

朝。——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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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扎里尼，朱利奥 雷蒙多（Ｍａｚｚａｒｉｎｉ，

ＧｉｕｌｉｏＲａｙｍｏｎｄｏ１６０２—１６６１）——法

国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１６４３年起任

首席大臣，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实际上

是法国的统治者；执行巩固法国专制制

度的政策。——第６４８页。

马尔波罗公爵，约翰 丘吉尔（Ｍａｒｌｂｏｒ

ｏｕｇｈ，Ｊｏｈｎ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１８５０—１７２２）——

英国统帅，１７０２—１７１１年西班牙王位继

承权战争中任英军总司令。——第１２１、

４１１页。

马尔格累夫伯爵，乔治 奥加斯特斯 菲普

斯（Ｍｕｌｇｒａｖｅ，Ｇｅｏｒｇｅ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Ｐｈｉｐｐｓ

１８１９—１８９０）——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皇室司库

（１８５３—１８５８），后历任英国殖民地总

督。——第１６４页。

马尔科姆，约翰（Ｍａｌｃｏｌｍ，Ｊｏｈｎ１７６９—

１８３３）——英国外交家，东印度公司官

员，曾任驻德黑兰公使（１７９９—１８０１、

１８０８—１８０９、１８１０），孟买省督（１８２６—

１８３０），关于印度著述甚多。——第７７、

页。

马拉霍夫公爵——见佩利西埃，让 雅

 克。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 霍华德 哈里斯

（Ｍａｌｍｅｓｂｕｒｙ，ＪａｍｅｓＨｏｗａｒｄＨａｒｒｉｓ

１８０７—１８８９）——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的著

名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５２和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掌玺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１８７４—１８７６）。——第６、１５９、４３５、５４２—

５４５页。

“铁人”弗里德里希第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Ⅱ，ｄｅｒ

《Ｅｉｓｅｒｎｅ》１４１３—１４７１）——勃兰登堡

选帝侯（１４４０—１４７０）。—— 第１０８

 页。

十 一 画

曼 辛格（ＭａｎＳｉｎｇｈ）——奥德王国的大

封建地主，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

起义时做了英国殖民者的邦凶。——第

６１１、６１３页。

曼 辛格（ＭａｎＳｉｎｇｈ）——印度的拉扎，

１８５８年８月依附起义者，但在１８５９年初

背叛了起义，出卖了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的著名领袖唐蒂亚 托庇。—— 第６１３

页。

曼涅，比埃尔（Ｍａｇｎｅ，Ｐｉｅｒｒｅ１８０６—

１８７９）——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

义者，曾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６０、

１８６７—１８６９、１８７０、１８７３—１８７４）。——

第６９、４６５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 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ｆｅｌ，

ＯｔｔｏＴｈｅｏｄｏｒ１８０５—１８８２）——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１８５０）和首相

（１８５０—１８５８）。——第６３２、６４８、６４９、

６５８、６７２、６７９、６９４页。

康德，伊曼努尔（Ｋａｎｔ，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

１８０４）——杰出的德国哲学家，十八世

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

始人。——第６７８页。

康诺利，阿瑟（Ｃｏｎｏｌｌｙ，Ａｒｔｈｕｒ１８０７—

１８４２）——英国军官，１８４０年任驻希瓦

公使，在布哈拉被逮捕和杀死。——第

６３８页。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 ，

１８２７—１８９２）—— 俄国大

公，尼古拉一世之子，海军元帅，领导

海军系统（１８５３—１８８１）和舰队（１８５５—

１８８１）；１８５８—１８６１年作为农民事务总

委员会委员参加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的准

备和实行；１８６２—１８６３年任波兰王国总

３９８人 名 索 引



督。——第６２７页。

康沃利斯，查理（Ｃｏｒｎｗａｌｌ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３

８—１８０５）——侯爵，英国反动的政治活

动家，曾任印度总督（１７８６—１７９３、

１８０５）；任爱尔兰总督期间（１７９８—

１８０１）镇压了１７９８年爱尔兰起义。——

第５１７页。

康罗贝尔，弗朗斯瓦 塞尔坦（Ｃａｎｒｏ－

ｂｅｒｔ，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１８０９—

１８９５）——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之一；克里木战争时期任驻克里木法军

总司令（１８５４年９月—１８５５年５月）。——

第４３０、４４７页。

康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

ｄｏｌｆ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茵

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６

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

叛卖政策。——第６３２、６４５、６５４、６７６、

６７７、６７９页。

章格 巴哈杜尔（ＪａｎｇＢａｈｄｕｒ１８１６—

１８７７）——１８４６年起为尼泊尔的执政

者；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

期站在英国人一边，参加镇压起

义。——第３１９、４７１页。

基佐，弗朗斯瓦 比埃尔 吉约姆（Ｇｕｉｚｏｔ，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

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

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期

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

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３１、

４３１、４４２页。

基卜生，托马斯 米尔纳（Ｇｉｂｓｏｎ，Ｔｈｏ－

ｍａｓＭｉｌｎｅｒ１８０６—１８８４）——英国政治

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后成为

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第１７３、１８１—１８３、

４３５页。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Ｋｉｒｃｈｍｎｎ，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０２—１８８４）——德国法学家和哲学

家，激进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国民

议会议员，属于中国派左翼。——第６５３

页。

清 朝—— 中 国 满 清 王 朝 （１６４４—

１９１１）。——第２３３页。

许乃济——中国国家活动家，１８３４年任广

东按察使，１８３６年提出过一项查禁鸦片

走私的计划。——第５８９页。

勒奈，朗贝尔 阿梅德（Ｒｅｎéｅ，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ｍéｄéｅ１８０８—１８５９）——法国政论家，

波拿巴主义者，１８５６年起为“立宪主义

者报”和“国家报”的发行负责人。——

第４８１页。

勒诺（Ｒｅｎａｕｄ死于１８５７年）——英国军

官，参加过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

解放起义。——第３０２页。

勒库尔布，克劳德 雅克 （Ｌｅｃｏｕｒｂｅ，

Ｃｌａｕｄ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５９—１８１５）—— 法

 国将军，十八世纪末的革命战争和拿破

仑第一各次征伐的参加者。——第１２３

页。

张伯伦，尼维尔 博尔兹（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

ＮｅｖｉｌｌｅＢｏｗｌｅｓ１８２０—１９０２））——英国

将军，后升元帅，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

的战争（１８３８—１８４２）和第二次英国对

锡克人的战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的参加者，

指挥过旁遮普的非正规军（１８５４—

１８５８），镇压过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

解放起义；１８７６—１８８１年任马德拉斯军

队司令。——第２９８、３２８、４７１、４７４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５

６４—１６１６）——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６、１０、１５２、１６１、２１７、４５８、７６１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 乔治 杰弗里 斯密斯

４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ｒｄＧｅｏｒｇｏＧｅｏｆ

ｆｅｒｙＳｍｉｔｈＳｔａｎｌｅｙ１７９９—１８６９）——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十九世纪

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第１４５、１４８—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４、１９３、

３８８、４３２—４３５、４７８、４８２、５１８、５５８、

５５９、５６３、７０５—７０７、７１１、７１２页。

理查三世（ＲｉｃｈａｒｄⅢ１４５２—１４８５）——

英国国王（１４８３—１４８５）。——第１６１

 页。

培尔西尼，让 日尔贝尔 维克多（Ｐｅｒ－

ｓｉｇｎｙ，Ｊｅａｎ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８—

１８７２）——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波

拿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９—

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

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４、

１８６０—１８６３）、驻伦敦大使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３３、４２１、４４６

页。

莫尔尼伯爵，沙尔 奥古斯特 路易 约瑟

夫 （Ｍｏｒｎｙ，Ｃｈａｒｌｅ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Ｌｏｕｉｓ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１—１８６５）——法国政治活动

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第三之同母

异父兄弟；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

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５１年１２月

—１８５２年１月），立法团议长（１８５４—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１８６５）驻俄大使（１８５６—

１８５７）。——第３８、２２０、４２１、４３５、４４３、

４４４页。

莫卧儿——见大莫卧儿。

莫里哀，让 巴蒂斯特（Ｍｏｌｉèｒｅ，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１６２２—１６７３）（真姓为波克兰Ｐｏ

ｑｕｅｌｉｎ）——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

３１１、７０２页。

莫扎特，沃尔弗干格 亚马多（Ｍｏｚａｒｔ，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Ａｍａｄｅｕｓ１７５６—１７９１）——

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第３１１页。

敏托伯爵，吉伯特 埃利奥特（Ｍｉｎｔｏ，

ＧｉｌｂｅｒｔＥｌｌｉｏｔ１７５１—１８１４）——英国国

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驻维也纳公

使（１７９９—１８０１），印度总督（１８０７—

１８１３）。——第１７、４６１页。

梅里，安东尼（Ｍｅｒｒｙ，Ａｎｔｈｏｎｙ）——英

国外交家，１８０２年任驻巴黎公使。——

第４５７、４５８页。

梅森，乔治 亨利 蒙克（Ｍａ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ｎｒｙＭｏｎｃｋ１８２５—１８５７）——英国军

官，周德普尔驻札官，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

度民族解放起义时被击毙。——第３３６

页。

梅特兰，托马斯（Ｍａｉｔｌａｎｄ，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５９

左右—１８２４）——英国将军，曾任马尔

他总督（１８１３—１８２４），伊奥尼亚群岛首

席专员和地中海英国武装部队司令

（１８１５—１８２４）。——第７０８页。

梅维森，古斯达夫（Ｍｅｖｉｓｓｅｎ，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１５—１８９９）——德国银行家和政治活

动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业股

份公司。——第７２９页。

十 二 画

莱麦尔，格奥尔格 恩斯特（Ｒｅｉｍｅｒ，Ｇｅｏｒｇ

Ｅｒｎｓｔ１８０４—１８８５）——德国出版商，保

守派，普鲁士议会议员。——第６９０页。

黑格尔，乔治 威廉 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ｒｏ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探讨了

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第７２７、７５１、

 ７５２页。

博丹－博普雷，沙尔 弗朗斯瓦（Ｂｅａｕ－

ｔｅｍｐｓ－ Ｂｅａｕｐｒé，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ａｎｃ， ｏｉｓ

５９８人 名 索 引



１７６６—１８５４）——法国工程师，水文地

理学家。——第１０１页。

博宁，爱德华（Ｂｏｎｉｎ，Ｅｄｗａｒｄ１７９３—

１８６５）——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曾任陆军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４、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第６７１、６７９页。

博斯凯，比埃尔 约瑟夫 弗朗斯瓦

（Ｂｏｓｑｕｅｔ， 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Ｆｒａｎ

ｃｏｉｓ１８１０—１８６１）——法国元帅，资产阶

级共和派，后来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

参加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克里木战争。——第

４３０页。

琼斯，约翰（Ｊｏｎｅｓ，Ｊｏｈｎ１８１１—１８７８）——

英国军官，在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

族解放起义时期指挥一个旅。—— 第

５５４页。

琼斯，哈福德 布莱杰斯（Ｊｏｎｅｓ，Ｈａｒ－ｆｏｒｄ

Ｂｒｙｄｇｅｓ１７６４—１８４７）——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德黑兰公使（１８０７—１８１１）。——

第７８页。

凯里，亨利 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庸俗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资本主义的辩护人，资本主义

社会阶级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创始

者。——第７３４、７３６页。

凯伦，约翰 康拉德（Ｋｅｒｎ，ＪｏｈａｎｎＣｏｎｒａｄ

１８０８—１８８８）——瑞士政治活动家和外

交家，曾 任 驻 巴 黎 公 使 （１８５７—

１８８３）。——第４４４页。

凯撒（凯尤斯 尤利乌斯 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 公 元 前１００左 右—

４４）——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

家。——第９９、３１１页。

凯麦隆，休 英内斯（Ｃａｍｅｒｏｎ，Ｈｕｇｈ

Ｉｎｎｅｓ）——英国皇家银行经理（１８４９—

１８５５），曾因舞弊被判罪。——第５６、５７、

２１４—２１６页。

腊格伦男爵，菲茨罗伊 詹姆斯 亨利 索

美塞特（Ｒａｇｌａｎ，ＦｉｔｚｒｏｙＪａｍｅｓＨｅｎｒｙ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１７８８—１８５５）——英国元帅，

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任克里木驻军司令。——

第４１１页。

普切塔——见蒙尼奥斯 木纳温特，霍

 赛。

普莱斯，理查（Ｐｒｉ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２３—

１７９１）——英国激进派政论家，经济学

家和道德论哲学家。——第４７９、４８０

 页。

普拉兰，沙尔，舒阿泽尔公爵（Ｐｒａｓｌ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ｕｃ ｄｅ Ｃｈｏｉｓｅｕｌ １８０５—

１８４７）——法国贵族，因杀妻而出名，被

捕后服毒自杀。——第４３６页。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普鲁士亲王夫人——见奥古斯塔－玛丽

－路易莎－卡塔雅娜。

普鲁士王后——见伊丽莎白。

普鲁士的阿尔勃莱希特——见阿尔勃莱

希特－弗里德里希。

普罗克希－奥斯顿，安东（Ｐｒｏｋｅｓｃｈ－Ｏｓ

－ｔｅｎ，Ａｎｔｏｎ１７９５—１８７６）——伯爵，

奥地利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使臣

（公使） （１８５５—１８６７），后为大使

（１８６７—１８７１）。——第２７９页。

普拉斯，昂利（Ｐｌａｃｅ，Ｈｅｎｒｉ）——法国金

融家，股份银行Ｃｒé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的董事

之一。——第３１、３１５页。

普拉东诺夫，亚历山大 普拉东诺维奇

（ ， ）——

俄国少校，县贵族会会长；１８５８年在准

备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的彼得堡贵族委员

会中担任副主席。——第７２２页。斯密，

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７３３、７３６、

６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７５４页。

斯密斯，约翰 马克 弗雷德里克（Ｓｍｉｔｈ，

ＪｏｈｎＭａｒｋ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１７９０—１８７４）——

英国将军，军事工程师，议会议员。——

第２８９页。

斯密斯，罗伯特 维农（Ｓｍｉｔｈ，ＲｏｂｅｒｔＶｅｒ

ｎｏｎ１８００—１８７３）——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印度事务督

察委员会主席（１８５５—１８５８）。—— 第

２６９、２７１、４３３页。

斯利曼，威廉 亨利（Ｓｌｅｅｍ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ｅｎｒｙ１７８８—１８５６）——英国殖民官

员，军官，后升将军，１８４３—１８４９年在

瓜廖尔、１８４９—１８５４年在勒克瑙任驻札

官。——第５０７页。

斯迈思，约翰 乔治 （Ｓｍｙｔｈｅ，Ｊｏｈｎ

Ｇｅｏｒｇｅ）——英国政治活动家，上校，皮

尔派，议会议员。——第１９４页。

斯坦利，爱德华 亨利，得比伯爵（１８６９年

受封）（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ＨｅｎｒｙＥａｒｌｏｆ

Ｄｅｒｂｙ１８２６—１８９３）——英国国家活动

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

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大臣

（１８５８、１８８２—１８８５），印度事务大臣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外交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１８７４—１８７８），爱德华 得比之子。——

第４３３、４３４页。

斯 托 克， 弗 朗 契 舍 克 （Ｓｔｏｃｋ，

Ｆｒａｎｃｉｓｚｅｋ）——波兰流亡者，土耳其军

队中的军官。——第５０９、５９３、５９５页。

斯托达特，查理（Ｓｔｏｄｄａｒｔ，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０６—

１８４２）——英国外交家和军官，１８３８年

被任命为驻布哈拉公使，在布哈拉被逮

捕和杀死。——第６３８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著

名理论家之一。——第７３６页。

斯图亚特，唐纳德 马丁（Ｓｔｅｗａｒｔ，Ｄｏｎａｌｄ

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２４—１９００）——英国军官，后

升元帅，参加过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

民族解放起义，参加过第二次英国对阿

富汗的战争（１８７８—１８８０），曾任驻印度

武装部队总司令（１８８１—１８８５），印度事

务参事会参事（１８８５—１９００）。——第

３２１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Ｓｐｉｎｏｚａ，

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１６３２—１６７７）——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

者。——第７４０页。

斯蒂凡尼－路易莎－阿德里安娜，父姓博

阿尔奈（Ｓｔéｐｈａｎｉｅ－Ｌｏｕｉｓｅ－Ａｄｒｉｅｎｎｅ，

ｇｅｂＢｅａｕｈａｒｎａｉｓ １７８９—１８６０）——

１８１１年起为巴登大公夫人。——第６７４

页。

斯特拉木（Ｓｔｒａｂｏｎ约公元前６３—公元

２０）——右希腊最大的地理学家和历史

学家。——第９９页。

斯特腊特弗德 德 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服特弗德 坎宁（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ｄｅ

 Ｒｅｄｃｌｉｆｆｅ，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Ｃａｎｎｉｎｇ１７８０—

１８８０）——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君士坦

丁堡公使（１８１０—１８１２、１８２５—１８２８），

后为大使（１８４１—１８５８）。——第２４６页。

斯特罗本齐——见范斯特罗本齐，查理

托马斯。

惠特洛克，乔治 柯尔尼希（Ｗｈｉｔｌｏｃｋ，

ＧｅｏｒｇｅＣｏｒｎｉｓｈ１７９８—１８６８）——英国

将军，１８１８年起在东印度公司供职，参

加过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

起义。——第５２９、５５５页。

惠特沃斯，查理（Ｗｈｉｔｗｏｒｔｈ，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５２—１８２５）——英国外交家，曾任驻

巴黎大使（１８０２—１８０３），爱尔兰总督

（１８１３—１８１７）。——第４６１—４６３页。

７９８人 名 索 引



温采尔，奥古斯特 （Ｗｅｎｚｅｌ，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９９—１８６０）——普鲁士司法官员，议

会议员（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属于左派。——

第６９４页。

温德姆，威廉（Ｗｉｎｄｈａ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５０—

１８１０）——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陆军大

臣（１７９４—１８０１）。——第４５６、４６１页。

温德姆，查理 阿什（Ｗｉｎｄｈａｍ，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ｓｈ １８１０—１８７０）—— 英 国 将 军，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参加克里木战争；曾任驻

拉合尔英军指挥官（１８５７—１８６１），镇压

过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 度民 族解 放 起

义。——第４０６、４１１—４１６、４６９页。

温斯劳，福布斯（Ｗｉｎｓｌｏｗ，Ｆｏｒｂｅｓ）——

英国医生和记者，“心理学医学和精神

病学杂志”编辑。——第５６６页。

费边（昆图斯 费边 马克西姆）（Ｑｕｉｎｔｕｓ

ＦａｂｉｕｓＭａｘｉｍｕｓ公元前２７５左右—

２０３）——古罗马统帅，因在第二次布匿

战争时采取观望战术，避免进行决战而

有缓进者之称。——第７页。

费特，摩 里 茨 （Ｖｅｉｔ，Ｍｏｒｉｔｚ１８０８—

１８６４）——德国出版商，自由派，普鲁

士议会议员。——第６９０页。

费特赫－阿利－沙赫（Ｆｅｔｈ－Ａｌｉ－Ｓｈａｈ

１７６２—１８３４）——波斯的沙赫（１７９７—

１８３４）。——第７８页。

费鲁赫汗（ＦｅｒｕｋｈＫｈａｎ）——波斯外交

家，１８５７年英波条约的签字人；曾任驻

伦敦公使（１８５７）。——第２４６、２４８页。费

兹帕特里克，理查（Ｆｉｔｚｐａｔｒｉｃｋ，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４７—１８１３）——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

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爱尔兰

事务大臣（１７８２），陆军大臣（１７８３、

１８０６—１８０７）。——第１０页。

雅科比，卡尔 维干德 马克西米利安（Ｊａ

ｃｏｂｉ，ＫａｒｌＷｉｇ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１７７５—

１８５８）——德国精神病医师。——第６３２

页。

雅科比，约翰（Ｊａｃｏｂｙ，Ｊｏｈａｎｎ１８０５—

１８７７）——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

国民议会左派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为

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七十年

代归属社会民主党。——第６５２、６９０

 页。

舒瓦洛夫，彼得 巴甫洛维奇（ ，

生于１８２４年）——彼得堡

省贵族会会长，准备１８６１年农民改革

的彼得堡贵族委员会主席。——第７２２

 页。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派，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４９—１８６７年曾多次任财政部长，

１８５２—１８６０年任皇廷事务大臣。——第

２２０、４２１、４３０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３８页。

斐 迪 南 二 世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Ⅱ １８１０—

１８５９）—— 那不勒斯国王 （１８３０—

１８５９），由于１８４８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

“炮弹国王”的诨号。——第１９页。

斐 迪 南 七 世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Ⅶ １７８４—

１８３３）——西班牙国王（１８０８和１８１４—

１８３３）。——第４３、５１、５２页。

斐迪南亲王——见弗雷德里克－斐迪南。

菲力浦，奥尔良公爵（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ｄｕｃｄ’

Ｏｒｌéａｎｓ１６７４—１７２３）——法国的摄政

王（１７１５—１７２３）。——第４０、３１５、４５３

页。

菲力浦逊，格里哥里 伊万诺维奇

８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３）——俄国将军，参加过征服高加

索。——第５０８、５９５页。

菲利莫尔，约翰 乔治（Ｐｈｉｌｌ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

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８—１８６５）——英国法学家，

自由派政治活动家，皮尔派，议会议员

（１８５２—１８５７）。——第１９４页。

菲利莫尔，罗伯特 约瑟夫（Ｐｈｉｌｌｉｍｏｒｅ，

Ｒｏｂｅｒｔ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０—１８８５）——英国法

学家，辉格党人，后为皮尔派；议会议

员（１８５２—１８５７）；约翰 乔治 菲利莫尔

之弟。——第１９４页。

菲茨罗伊，亨利（Ｆｉｔｚｒｏｙ，Ｈｅｎｒｙ１８０７—

１８５９）——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派，后

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副大

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第５６７页。

十 三 画

雷，约翰（Ｒｅａ，Ｊｏｈｎ１８２２—１８８１）——

爱尔兰政治活动家，“青年爱尔兰”社的

成员。——第７１３页。

雷希 伊文思——见伊文思，乔治 德 雷

希。

雷希施塔特公爵，约瑟失 弗朗斯瓦 沙尔

波拿巴（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ｄｔ，Ｊｏｓｅｐｈ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８１１—１８３２）——拿

破仑第一和玛丽亚－路易莎之子；曾被

波拿巴派提为法国王位继承者。——第

４４６页。

雷纳尔，沙尔 弗雷德里克（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éｄéｒｉｃ１７６１—１８３７）—— 伯

爵，法国外交家，１８０２年任驻下萨克森

公使，原系德国人。——第４６３页。

塔索，托尔克瓦托（Ｔａｓｓｏ，Ｔｏｒｑｕａｔｏ

１５４４—１５９５）——著名的意大利诗人，

“解放了的耶路撒冷”—— 诗的作

者。——第４４１页。

塔尔迈尔（Ｔｈａｌｍａｙｒ）（又名艾敏－阿加

Ｅｍｉｎ－ａｇａ）——在土耳其的匈牙利流

亡者。——第５９４页。

道光——中国皇帝（１８２１—１８５０）。——第

１９０页。

蒙蒂霍，欧仁妮（Ｍｏｎｔｉｊｏ，Ｅｕｇéｎｉｅ１８２６—

１９２０）——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之

妻。——第４２１页。

蒙尼奥斯夫人——见玛丽－克里斯亭娜。

蒙尼奥斯 本纳温特，霍赛（普切塔）

（ＭｕｎｏｚＢｅｎａｖｅｎｔｅ，Ｊｏｓé （Ｐｕｃｈｅｔａ）

１８２０—１８５６）—— 西 班 牙 斗 牛 士，

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

加者，马德里人民群众的领导者之一，

１８５６年六月事件中领导马德里的工人

武装队伍；在战斗中牺牲。——第４５、５０

页。

蒙克里夫，詹姆斯（Ｍｏｎｃｒｅｉｆｆ，Ｊａｍｅｓ

１８１１—１８９５）——英国法学家，议会议

员；曾任苏格兰检察长（１８５１—１８５２、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 １８５９—１８６６、 １８６８—

１８６９）。——第１５７页。

蒙 塔 郎 贝 尔，沙 尔 （Ｍｏｎｔａｌｅｍｂｅｒ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８１０—１８７０）——法国政治

 活动家和政论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派，天

主教党的首领；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

时支持路易 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

的反对者。——第３５、３６、６６６—６６９、６９８

页。

摄政王——见威廉一世。

塞西杰尔，弗雷德里克，切耳姆斯福德男

爵（Ｔｈｅｓｉｇｅ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ＢａｒｏｎＣｈｅｌｍｓ

ｆｏｒｄ１７９４—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

家，托利党人，１８４０年起为议会议员，曾

任首席检察官（１８４５—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大

法官（１８５８—１８５９、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９９８人 名 索 引



第１５７页。

塞万提斯 德 萨维德拉，米格尔（Ｃ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ｄｅ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１５４７—

１６１６）——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

家。——第４７９页。

塞尔维乌斯 土利乌斯（Ｓｅｒｖｉ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公

元前５７８—５３４）—— 罗马第六个皇

帝。——第６６０页。

塞拉诺－伊－多敏格斯，弗朗西斯科（Ｓｅｒ

－ｒａｎｏｙＤｏｍíｎｇｕｅ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１８１０—

１８８５）——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陆军大臣（１８４３），１８５６年政变的参加

者，外交大臣（１８６２—１８６３），政府首脑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１８７１、１８７４），王国摄政

（１８６９—１８７１）。——第４２、２３８页。

塞弗尔－帕沙（Ｓｅｆｅｒ－Ｐａｓｈａ）——切尔克

西亚王公；听命于土耳其，曾参加俄土

战争（１８２６—１８２８）；１８５５—１８５９年领导

了切尔克斯山民同俄国作战。—— 第

５０８、５１３、５１４、５９３、６９４、５９７页。

塞巴斯提昂尼，奥拉斯 （Ｓéｂａｓｔｉａｎｉ，

Ｈｏｒａｃｅ１７７２—１８５１）——伯爵，法国

 元帅，外交家；１８０１—１８０２年在土耳其、

埃及和叙利亚任拿破仑第一的外交使

节；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２），驻

伦敦大使（１８３５—１８４０）。——第４６１

 页。

福克斯，威廉 约翰逊（Ｆｏｘ，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ｏｈｎ

ｓｏｎ１７８６—１８６４）——英国政治活动家，

传教士，政论家，自由贸易派，后来属

于自由党，议会议员。——第１８１页。

福克斯，查理 詹姆斯（Ｆｏｘ，ＣｈａｒｌｅｓＪａｍｅｓ

１７４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１７８２、

１７８３、１８０６）。——第１０、４３２页。

杨 格， 约 翰 （Ｙｏｕｎｇ，Ｊｏｈｎ １８０７—

１８７６）——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伊

奥 尼 亚 群 岛 首 席 专 员 （１８５５—

１８５９）。——第７０５、７０７页。

詹姆斯，爱得文 约翰（Ｊａｍｅｓ，ＥｄｗｉｎＪｏｈｎ

１８１２—１８８２）——英国律师，议会议员，

曾做过贝尔纳的辩护人。——第４８２页。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Ⅰ１５６６—１６２５）——

英国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第６５３

 页。

詹姆斯二世（ＪａｍｅｓⅡ１６３３—１７０１）——

英国国王（１６８５—１６８８）。—— 第４５８、

６５３页。

瑟美列，贝尔塔兰（Ｓｚｅｍｅｒｅ，Ｂｅｒｔａｌａｎ

１８１２—１８６９）——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１８４８）和革命

政府首脑（１８４９）；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

利。——第１８０页。

路易十三（ＬｏｕｉｓＸＩＩＩ１６０１—１６４３）——

法国国王（１６１０—１６４３）。——第６４８

 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ＸＩＶ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６２、７８、

４５３、４５８页。

路易十八（ＬｏｕｉｓＸＶＩＩＩ１７５５—１８２４）——

法 国 国 王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

１８２４）。——第４３、４２７、６４６页。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３３、４０、４２、４３、

２４１、２４３、２５６、２６４、３７５、４２９、４３０、

４３６、４５３、４６５、５０２、６５９、６６６页。

路易斯，乔治 康瓦尔（Ｌｅｗｉｓ，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ｒｎｗｅｌｌ１８０６—１８６３）——英国国家活

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１８５０—

１８５２），１８５２年至１８５５年为“爱丁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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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出版者和编辑；财政大臣（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内务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１），陆军

大臣（１８６１—１８６３）。——第１４０、１４１、

１４４—１４６、４３４、４７７、４７９、５７５页。

路加德，爱德华（Ｌｕｇａｒｄ，Ｅｄｗａｒｄ１８１０—

１８９８）——英国将军；在英国对波斯战

争期间（１８５６—１８５７）任参谋长；参加

过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

义。——第４７３、５５５页。

路特希尔德，詹姆斯（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Ｊａｍｅｓ

１７９２—１８６８）——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

行长。——第３１页。

路特希尔德家族（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ｓ）——金融

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

第７０、２４３、３８０、６４５页。

奥托，路易 吉约姆（Ｏｔｔｏ，ＬｏｕｉｓＧｕｉｌ－

ｌａｕｍｅ１７５４——１８１７）—— 法国外交

家，曾任驻伦敦公使（１８００—１８０２），驻

维也纳大使（１８０９—１８１３）。——第４５７、

４５８、４６０页。

奥克兰伯爵，乔治 伊登（Ａｕｃｋｌ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Ｅｄｅｎ１７８４—１８４９）——英国国

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多次担任内阁大

臣，１８３６—１８４２年任印度总督。——第

１３１、５０５、５０７页。

奥尔良王朝（Ｏｒｌéａｎｓ）—— 法国王朝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第４４３、４４４、４９９、

５０２、５２１页。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

奥尔良的玛丽，奈穆尔公爵夫人（Ｍａｒｉｅ

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ｄｕｃｈｅｓｓｅｄｅ Ｎｅｍｏｕｒｓ

１６２５—１７０７）——朗格维尔公爵昂利第

二之女。——第１０５页。

奥尔洛夫，阿列克塞 费多罗维奇（ ，

１７８６—１８６１）——公

爵，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

１８５６年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

国家参政院和大臣委员会主席（１８５６）；

１８５８年任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反对

废除农奴制。——第１７页。

奥尔西尼，费利切（Ｏｒｓｉｎｉ，Ｆｅｌｉｃｅ１８１９—

１８５８）——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

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的杰出活动家之

一；因行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第

４３２、４３６—４３９、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４页。

奥尔棱普子爵，约翰 查理 斯宾塞（Ａｌ

ｔｈｏｒｐ，Ｊｏｈ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７８２—

１８４５）——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１８３０—１８３４年任财政大

臣。——第１５页。

奥尔斯瓦特，普道夫（Ａｕｅｒｓｗａｌｄ，Ｒｕｄｏｌｆ

１７９５—１８６６）——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与资产阶级相接近的自由派贵族的代

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１８４８年６—９

月），不管部大臣（１８５８—１８６２）。——第

６７２、６７６—６７８页。

奥尔德利的斯坦利男爵，爱德华 约翰 斯

坦利（ＳｔａｎｌｅｙｏｆＡｌｄｅｒ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Ｊｏｈ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１８０２—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

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

贸易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５８），邮政大臣

 （１８６０—１８６６）。——第３８８、３８９、３９１

 页。

奥当斯 博阿尔奈（ＨｏｒｔｅｎｓｅＢｅａｕｈａｒｎａｉｓ

１７８３—１８３７）——拿破仑第三之母，荷

兰国王路易 波拿巴之妻。——第４５６、

６４４页。

奥当奈尔，列奥波多，吕逊纳伯爵（Ｏ’Ｄｏｎ

－ｎｅｌｌ，Ｌｅｕｐｏｌｄｏ，ＣｏｎｄｅｄｅＬｕｃｅｎａ

１８０９—１８６７）——西班牙将军和反动的

国家活动家，温和派的领袖之一；古巴

总督（１８４３—１８４８），１８５４年利用国内革

命危机建立了军事专政；曾以陆军大臣

１０９人 名 索 引



身分领导了镇压１８５４—１８５６年资产阶

级革命；历任政府首脑（１８５６、１８５８—

１８６３、１８６５—１８６６）。——第４１—４６、４９、

５０、５２、５３、２３５、２３６、２４０页。

奥当奈尔，恩利克 霍赛，比斯巴尔伯爵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ＥｎｒｉｑｕｅＪｏｓé，Ｃｏｎｄｅｄｅｌａ

Ｂｉｓｂａｌ１７６９—１８３４）——西班牙将军，

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独立战争的参加者；以毫

无原则著称；在反动时期（１８１４—

１８２０）同自由派保持联系，向政府出卖

过革命者。——第４３页。

奥古斯塔－玛丽－路易莎－卡塔琳娜（Ａｕ

－ｇｕｓｔａ－Ｍａｒｉｅ－Ｌｏｕｉｓ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１８１１—１８９０）——普鲁士亲王威廉之

妻。

——第６３５、６７１、６７４、６９２—６９４页。

奥地利的阿尔勃莱希特——见阿尔勃莱

希特第三。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ＷｉｌｌｉａｍⅢｏｆＯｒａｎｇｅ

１６５０—１７０２）——尼德兰总督（１６７２—

１７０２），英国国王（１６８９—１７０２）。——第

１０５页。

奥维尔斯顿男爵，赛米尔 琼斯 劳埃德

（Ｏｖｅｒｓｔｏｎｅ，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ｎｅｓＬｏｙｄ１７９６—

１８８３）——英国银行家，辉格党人，对

罗伯特 皮尔的财政政策，特别是皮尔

的１８４４年英格兰银行法，起主要

影响。—— 第３３９、３６９、５７４、５７５

 页。

十 四 画

豪弗，威 廉 （Ｈａｕ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２—

１８２７）——德国小说家。—— 第６３１

 页。

玛丽－ 克里斯亭娜（Ｍａｒｉ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１８０６—１８７８）——西班牙王后（１８２９—

１８３３），斐迪南七世之妻，王国摄政

（１８３３—１８４０）。——第４２、４３、５２、１２６、

２３５页。

玛蒂尔达，波拿巴公主（Ｍａｔｈｉｌｄｅ，Ｂｏｎａ

－ｐａｒｔｅ１８２０—１９０４）——日罗姆 波拿

巴之女，拿破仑第三之堂妹。——第４３８

页。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６４５、６７３、６７５

页。

蒲鲁东，比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的思

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第３１、７２４、７５８页。

赫伯特，悉尼（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ｉｄｎｅｙ１８１０—

１８６１）——英国国家活动家，初期是托

利党人，后为皮尔派；曾任海军部秘书

长（１８４１—１８４５），军务大臣（１８４５—

１８４６和１８５２—１８５５） 和 陆 军 大 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０）。——第１５７、１９４、１９５页。

维尔曼，阿伯尔 弗朗斯瓦（Ｖｉｌｌｅｍａｉｎ，Ａ

ｂｅｌ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７９０—１８７０）——法国政

治活动家和作家，自由派，曾任国民教

育 大 臣 （１８３９—１８４０、 １８４０—

１８４４）。——第４３１、６９８页。

维克多－ 艾曼努尔二世（Ｖｉｃｔｏｒ－Ｅ

ｍａｎｕｅｌⅡ１８２０—１８７８）——撒丁国王

（１８４９—１８６１），意大利国王（１８６１—

１８７８）。——第２０、３８０、６９８页。

维莱什（Ｖｅｒｒｅｓ）——在土耳其的匈牙利

流亡者。——第５９７页。

维伊奥，路易 弗朗斯瓦 （Ｖｅｕｉｌｌｏｔ，

Ｌｏｕｉ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８１３—１８８３）—— 法

 国记者，天主教的狂热支持者，“世界

 报”的主编（１８４８—１８６０）。——第４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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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国

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４９３页。

十 五 画

潘缪尔男爵，福克斯 莫尔（Ｐａｎｍｕｒｅ，Ｆｏｘ

Ｍａｕｌｅ１８０１—１８７４）——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人；曾任军务大臣（１８４６—

１８５２），陆军大臣（１８５５—１８５８）。——第

４３３页。

墨尔本子爵，威廉 拉姆（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ａｍｂ１７７９—１８４８）——英国国

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

（１８３０—１８３４）和首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

１８４１）。——第４３２页。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 谢尔盖也维奇

（ ， １７８７—

１８６９）——公爵，俄国军事和国家活动

家，１８５３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

使，曾任俄国克里木陆海军总司

令（１８５３—１８５５）。——第２７７、４４７

 页。

德朗格尔，克劳德 阿尔丰斯（Ｄｅｌａｎｇｌｅ，

Ｃｌａｕｄｅ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法

国法学家和反动的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７年

至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以前任检察长；帝国

法庭庭长，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任内务大

臣。——第４３７页。

十 六 画

默西，德（Ｍｅｒｃｙ，ｄｅ）——法国军官，１８５８

年因凶杀本团的一名军官而被军事法

庭判处死刑。——第５２２页。

默里，查理 奥加斯特斯（Ｍｕｒｒａ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１８０６—１８９５）——英国外交

家，曾任驻埃及总领事（１８４６—１８５３），

驻德黑兰公使（１８５４—１８５９）。—— 第

２４９、２８７页。

霍格，詹姆斯 威尔（Ｈｏｇｇ，ＪａｍｅｓＷｅｉｒ１

７９０—１８７６）——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

党人，后为皮尔派；议会议员；１８４６—

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是东印度公司

董事会董事长；印度事务参事会参事

（１８５８—１８７２）。——第１７５、１９４页。

霍策，弗里德里希 （Ｈｏｔｚｅ，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３９—１７９９）——奥地利元帅。——第

 １２２页。

霍纳，莱易纳德（Ｈｏｒｎ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１７８５—

１８６４）——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

家，曾任工厂视察员（１８３３—１８５６），维

护工人利益。——第１９８页。

霍姆斯，约翰（Ｈｏｌｍｅｓ，Ｊｏｈｎ１８０８—

１８７８）——英国上校，后升将军，参加

过第一次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１８３８—

１８４２）和对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

起义的镇压。——第６１２页。

霍尔卡尔，图卡吉（Ｈｏｌｋａｒ，Ｔｕｋａｄｊｉ约生

于１８３６年）——马拉提人，印度印多尔

公国的国君，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

放起义时期站在英国人一边。——第

３２１页。

霍亨索伦王朝（Ｈｏ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勃兰登

堡选帝侯（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国王

（１７０１—１９１８）和德国皇帝 （１８７１—

１９１８）的王朝。——第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７１１１、

６４４、６４９、６５０、６５６、６７４、６９３页。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卡尔－安东（Ｈｏ

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Ｓｉｇｍａｒｉｎｇｅｎ，Ｋａｒｌ—Ａｎｔｏｎ

１８１１—１８８５）——亲王，普鲁士将军，曾

任首相（１８５８—１８６２）。——第６７１、６７４、

６７５页。

霍克斯柏里，罗伯特 班克斯 詹金森

（Ｈａｗｋｅｓｂｕｒｙ，ＲｏｂｅｒｔＢａｎｋｓＪｅｎ－ｋｉｎ

ｓｏｎ１７７０—１８２８）——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０１—１８０３、

３０９人 名 索 引



１８０９），内务大臣（１８０４—１８０６、１８０７—

１８０９），首相（１８１２—１８２７）。——第４５７、

４５８、４６０、４６１页。

鲍切尔，乔治（Ｂｏｕｒｃｈｉｅｒ，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２１—

１８９８）—— 英国军官，曾参加镇压

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第３２８页。

璞鼎查，亨利（Ｐｏｔｔｉｎｇｅｒ，Ｈｅｎｒｙ１７８９—

１８５６）——英国外交家和将军，１８４１—

１８４２年任驻华公使，１８４２年第一次对华

鸦片战争时任英军司令，１８４３年任香港

总督，１８４７—１８５４年任马德拉斯总

督。——第１８９、６００页。

诺兰，路易斯 爱德华（Ｎｏｌａｎ，ＬｅｗｉｓＥｄ

ｗａｒｄ１８２０左右—１８５４）——英国军官，

在印度服役，曾参加克里木战争，著有

骑兵方面的书籍甚多。——第２２９页。

诺思科特，斯泰福 亨利（Ｎｏｒｔｈｃｏｔｅ，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８—１８８７）——英国

国家活动家，皮尔派，后属保守党，议

会议员（１８５５—１８５７、１８５８—１８８５）历

任内阁大臣。——第１９４页。

诺塞达尔，康迪多（Ｎｏｃｅｄａｌ，Ｃáｎｄｉｄｏ

１８２１—１８８５）——西班牙政论家，属于

温和派，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

（１８５６—１８５７）。——第２３６页。

穆勒，约翰 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

ａｒｔ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

古典派的摹仿者。——第５７７、７３６、７３７

 页。

穆苏卢斯－帕沙（康斯坦丁）（Ｍｕｓｕｒｕｓ－

Ｐａｓｈａ（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１８０７—１８９１）——

土耳其外交家，曾任驻伦敦公使，后为

大使（１８５１—１８８５）；原系希腊人。——

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穆罕默德 阿利－沙赫（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Ａｌｉ－

Ｓｈａｈ）—— 奥 德 国 王 （１８３７—

１８４２）。——第５０５页。

穆斯托克西迪斯，安得列阿斯（Ｍｕｓ－

ｔｏｘｙｄｅｓ，Ａｎｄｒｅａｓ１７８５—１８６０）——希

腊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从事伊奥尼亚群

岛历史的研究。——第７０８页。

赖辛施佩格，奥古斯特（Ｒｅｉｃｈｅｎｓｐｅｒｇｅｒ，

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０８—１８９５）——德国法学家

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是普鲁

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从１８５２年

起为普鲁士议会中的天主教议员的领

袖。——第６９４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 奥古斯特

（Ｌｅｄｒｕ－ 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Ａｕ

ｇｕｓｔｅ１８０７—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

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

之一，“改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

府委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

议会中领导山岳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

威游行后流亡英国。——第３３页。

十 七 画

缪拉特，约阿希姆（Ｍｕｒáｔ，Ｊｏａｃｈｉｍ１７６７—

１８１５）——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各次

征伐的参加者，１８０８年任驻西班牙的法

军指挥官；那不勒斯国王（１８０８—

１８１５）。——第５２、６７４页。

十 八 画

额尔金伯爵，詹姆斯 布鲁斯（Ｅｌｇｉｎ，Ｊａｍｅｓ

Ｂｒｕｃｅ１８１１—１８６３）——英国外交家，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和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作为特

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曾任印度

总督（１８６２—１８６８）。——第２５４、６６３

 页。

魏格林，托马斯（Ｗｅｇｕｅｌ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英国商业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

４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５７年是英格兰银行经理。——第５８０

 页。

萨西，赛米尔 西尔韦斯特尔 德（Ｓａｃｙ，

Ｓａｍｕｅｌ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ｅｄｅ１８０１—１８７９）——

法国政论家，１８２８年起参加“辩论日

报”编辑部。——第４３１页。

萨伊，让 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

ｔｅ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第７４６页。

萨顿，约翰 亨利 曼纳斯（Ｓｕｔｔｏｎ，Ｊｏｈｎ

ＨｅｎｒｙＭａｎｎｅｒｓ）——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派，议会议员（１８４７—１８５７）。

——第１９４页。

萨格登，爱德华 圣莱昂纳兹男爵（Ｓｕｇ－

ｄｅ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ａｒｏｎ，

ＳｔＬｅｏｎａｒｄｓ１７８１—１８７５）——英国法

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５２年

任大法官。——第４３３页。

萨德勒，约翰 （Ｓａｄｌｅｉｒ，Ｊｏｈｎ１８１４—

１８５６）——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

家，议会中爱尔兰集团的领袖之一，梯

培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１８５３年

任财政副大臣，因梯培雷里银行在１８５６

年破产自杀。——第３２、５５页。

萨瓦王朝（Ｓａｖｏｙｅｎ）——意大利的王朝之

一，从１７２０年至１８６１年统治撒丁王国，

从１８６１年至１９４６年统治意大利联合王

国。——第１７—２１页。

萨瓦亲王奥伊根 （Ｅｕｇｅｎ，Ｐｒｉｎｚｖｏｎ

Ｓａｖｏｙｅｎ１６６３—１７３６）——奥地利统帅

和外交家。——第１２１页。

萨尔托里乌斯，费南多 路易斯 霍赛，圣

路易斯伯爵（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ＦｅｒｎａｎｄｏＬｕｉｓ

Ｊｏｓé，ｃｏｎｄｅ ｄｅ Ｓａｎ Ｌｕｉｓ １８２０—

１８７１）——西班牙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

政论家，温和派领袖之一，曾任内务大

臣（１８４７—１８５１），政府首脑（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十 九 画

庞培（格奈尤斯 庞培 马格努斯）（Ｇｎａｅｕｓ

Ｐｏｍｐｅｉｕｓ Ｍａｇｎｕｓ 公 元 前 １０６—

４８）——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第９９页。

５０９人 名 索 引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人民报”（《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

出版。——第６５７页。

“人民报”（《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ａｐｅｒ》）——

第３页。

“十字报”（《Ｋｒｅｕｚ－Ｚｅｉｔｕｎｇ》）——见

“新普鲁士报”。

三  画

“上帝和人民”（《ＤｉｏｅＰｏｐｏｌｏ》）——热

烈亚出版。——第６１６页。

“大陆评论” （《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伦敦出版。——第４４４页。

“大陆上中华之友”（《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ｎｄ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Ｃｈｉｎａ》）——香港出版。——第１５０、

５８５页。

“乡下佬”（《ＴｈｅＭｏｆｕｓｓｉｌｉｔｅ》）——米拉

特、阿格拉、安巴拉出版。——第３０１页。

四  画

“凤凰”（《ＴｈｅＰｈｏｅｎｉｘ》）——加尔各答

出版。——第４１０页。

“太阳报” （《ＴｈｅＳｕｎ》）—— 伦敦出

版。——第１９５页。

“中华之友”（《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Ｃｈｉｎａ》）——见

“大陆上中华之友”。

“比利时独立报” （《Ｌ’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ｂｅｌｇｅ》）——布鲁塞尔出版。——第８８

页。

“心理学医学和精神病学杂志”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伦 敦 出

版。——第５６６页。

五  画

“东方新闻报” （《ＬａＰｒｅｓｓｅｄ’

Ｏｒｉｅｎｔ》）——君士坦丁堡出版。——第

５９３—５９７页。

“北不列颠每日邮报”（《Ｎｏｔｈ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格拉斯哥出版。——第３６２

页。

“立 宪 主 义 者 报” （《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巴黎出版。——

第６１、４３１、４４２、４８１、４８２、５４０页。

“加尔各答日报”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Ｇａｚｅｔｔｅ》）——第３１９页。

“世纪报” （《ＬｅＳｉèｃｌｅ》）——巴黎出

版。——第５２１页。

“世界报”（《Ｕｎｉｖｅｒｓ》）——见“宗教、哲

学、政治、科学和文学世界报”。

“汉 堡 记 者”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见“汉堡公正记者

政治和学术日报”。

“卢瓦尔河上的灯塔”（《ＬｅＰｈａｒｅｄｅｌａ

Ｌｏｉｒｅ》）——南特出版。——第４２０页。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Ｓｔａａｔｓ

ｕｎｄＧｅｌｅｈｒｔ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ｉｓｃｈｅｎｕｎｐａｒｔ

６０９



ｅｉ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ｅｎ》）——第４６３页。

六  画

“权力报”（《ＬｅＰｏｕｖｏｉｒ》）——巴黎出

版，——第４８２页。

“同盟报” （《Ｌ’Ｕｎｉｏｎ》）——巴黎出

版。——第５４０页。

“印度之友”（《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ｄｏｆＩｎｄｉａ》）——

塞腊姆普尔出版，——第３３３、３３５页。

“先驱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Ｈｅｒａｌｄ》）——

伦敦出版。——第４９、３４８页。

“自由新闻”（《Ｔｈ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伦

敦出版。——第３５０、５９４页。

“多瑙河之星” （《Ｌ’Ｅｔｏｉｌｅｄｕ

Ｄａｎｕｂｅ》）——布鲁塞尔出版。——第

２７９、２８０页。

“地球和旅行家”（《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

－ｌｅｒ》）——伦敦出版。——第３４８、４０７、

７０６页。

七  画

“每日快报”（《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Ｅｘｐｒｅｓｓ》）——

都柏林出版。——第７１３页。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伦

敦出版。——第６２５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伦

敦出版。——第１１７、２９８、３００、３３１、３４８、

４８２、７０５页。

“君士坦丁堡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Ｃｏｎｓｔａｎ－

ｔｉｎｏｐｌｅ》）——第５９６页。

八  画

“邮报”（《Ｐｏｓｔ》）——见“晨邮报”。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柏

林出版。——第６５７、６５８页。

“国家报” （《ＬｅＰａｙｓ》）—— 巴黎出

版。——第２７５页。

“国家通报”（《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

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国 民 议 会 报”（《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巴黎出版，——第６２页。

“孟买日报”（《ＴｈｅＢｏｍｂａｙＧａｚｅｔｔｅ》）——

第３５４页。

“孟买时报”（《ＴｈｅＢｏｍｂａｙＴｉｍｅｓ》）——

第２７３、２７４页。

“孟买信使 报” （《ＴｈｅＢｏｍｂａｙ

Ｃｏｕｒｉｅｒ》）——第３３５页。

“孟 加 拉 日 报” （《ＴｈｅＢｅｎｇａｌ

Ｇａｚｅｔｔｅ》）——见“加尔各答日报”。

“佩斯劳埃德氏报”（《ＰｅｓｔｅｒＬｌｏｙｄ》）——

布达佩斯出版。——第１７９页。

“宗教、哲学、政治、科学和文学世界报”

（《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ｒｅｌｉｇｉｅｕｘ，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ｅｔ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巴黎出版。——第４４７、

４８１、４８２、５２１、５４０页。

九  画

“祖国报”（《ＬａＰａｔｒｉｅ》）——巴黎出版。—

第４３９、４８２、４８３、４８７、５４０页。

“观察家”（《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ｒ》）——伦敦出

版。——第１９２页。

“观察家报”（《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伦敦

出版。——第７０６页。

“纪事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伦敦出版。——第１１、３４８、７０８页。

“总汇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巴

黎出版。——第３２、４１、４２、６５、６６、８３、

２２１、２２６、４１８—４２１、４３０、４３６、４３９、

４４０、４４２、４４７、４５６、４５９—４６６、４６８、

４８２、６８７页。

“军事旁观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伦敦出版。——第３３３页。

“思 想 和 行 动” （《Ｐｅｎｓｉｅｒｏ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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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ｚｉｏｎｅ》）——伦敦出版。——第６１６页。

“政 治 周 刊”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

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 见“柏林政治周

刊”。

“柏林政治周刊”（《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

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第７２７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ｅｔ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巴

黎出版。——第３１、４３、４５、７８、４２０、４３１

页。

“政治纪事报”（《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见“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

“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Ｃｏｂｂｅｔｔ’ｓ

Ｗｅｅｋｌ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第１１、

１２页。

十  画

“记者”（《Ｌ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ｔ》）——巴黎

出版。——第６６７页。

“旁观者”（《Ｌ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ｅｕｒ》）——巴黎出

版。——第４２０页。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出

版。——第２３、２４、５９、７８、１１２、１１６、

１５３、１５８、１６３、１８２、１９２、２４７、２５５、

２６０、２６９、２８９、２９８—３００、３１０、３１１、

３２４、３４１、３６１、３７２、３８９、３９１、４０７、

４０９、４１４、４２０、４７６、４９５、４９９、５００、

５０２、５２６、５３９、５４０、５６２、５６３、６０１、

６２６、６６４、７００、７０６页。

“爱丁堡评论” （《Ｔｈ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Ｒｅｖｉｅｗ》）——第１４０、４３３页。

“纽约先驱报” （《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ｅｒａｌｄ》）——第４８３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第１４８、２７９、５９２—５９４

页。

“马德里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Ｍａｄｒｉｄ》）——

第４８页。

“马德里日报”（《ＧａｃｅｔａｄｅＭａｄｒｉｄ》）——

第４４页。

“索美塞特郡报”（《ＳｏｍｅｒｓｅｔＣｏｕｎｔｙＧａ－

ｚｅｔｔｅ》）——伦敦出版。——第５６２页。

“通报”（《ＬｅＭｏｎｉｔｅｕｒ》）——见“总汇

通报”。

“铁路、矿山和公共工程问题报”（《Ｊｏｕｒ

－ｎａｌｄｅｓＣｈｅｍｉｎｓｄｅＦｅｒ，ｄｅｓＭｉｎｅｓｅｔ

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ｕｘＰｕｂｌｉｃｓ》）—— 巴黎 出

版。——第８２页。

十 一 画

“晨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伦敦出版，——第１９５、３３０、５６２页。

“晨邮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ｔ》）——伦

敦出版。——第１８１、１９２、１９５、２８４、３４９、

５６２页。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伦

敦出版。——第６２４、７０５页。

“曼彻斯特卫报”（《Ｔｈｅ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Ｇｕａｒｄ

－ｉａｎ》）——第１８４页。

“笨拙，或伦敦喧声”（《Ｐｕ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第１６３、４３６页。

“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 （《Ｔｈｅ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Ｍｏｇａｚ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纽约出版。——第５８５页。

十 二 画

“普鲁士报”（《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

见“普鲁士总汇报”。

“普鲁士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出版。——第６９２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Ｋｏｎｉｇｌｉｃｈ－

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Ａｎｚｅｉｇｅｒ）——柏

林出版。——第６７２、７０１、７０４页。

“费加罗报” （《Ｆｉｇａｒｏ》）——巴黎出

８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版。——第５２２页。

十 三 画

“新闻报” （《ＬａＰｒｅｓｓｅ》）——巴黎出

版。——第４６、８１页。

“新闻报”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伦敦出

版。——第１９２、２７５页。

“新普鲁士报” （《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柏林出版。——第６８１、

７００、７３１页。

“诚实的不列颠人报” （《ＴｈｅＴｒｕｅ

Ｂｒｉｔｏｎ》）——伦敦出版。——第４６０页。

十 四 画

“旗帜报”（《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伦敦出

版。——第３４９页。

十 五 画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ｅ》）——见“纽约每

日论坛报”。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

敦出版。——第８０、３５０、４６８、４８３—４８７、

５３６、６００、６０１、６０３、６０４、６２２页。

十 七 画

“舆论报”（《Ｏｐｉｎｉｏｎｅ》）——都灵、佛罗

伦萨、罗马出版。——第３７８页。

二十一画

“辩论日报”（《Ｄéｂａｔｓ》）——见“政治和

文学辩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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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画

土伦——第６８７页。

土鲁斯——第４２、８２、６８７页。

土尔盖河——第１３５页。

土尔克斯坦—— 第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９、６３７、

６３８、６４０、６４２、６６５页。

上海—— 第７４、１８９、２３３、６０１、６０３、６０４、

６２４、６２５、６６３页。

下新城（高尔基）——第１６８页。

大西洋——第７１３页。

小亚细亚——第９３页。

千岛群岛——第１６８页。

广东——第２３３、６２３页。

广西——第２３３页。

广州——第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７、１４６、１５３、１５８、

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４、１７６、１７７、１９４、２３３、３１０、

４３２、５０２、５８９、５９０、６０１、６２３—６２５、６６２、

６６３页。

士麦那（伊斯密尔）——第９１、９６页。

四  画

巴黎——第２０、２１、２５、３５、４２、４３、５９、６０、

６５、６７、６９、７１、７８、８１、８５、８８、１７０、２４１、

２４３、２４６、２８７、２９０、３７６、３７７、４２８、４３２、

４３７、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２、４５７、４６０、４６１、４６８、

５０８、５２２、５４０、５９４、５９７、６６７、６８２、６８６、

６８７、６９３、７０８、７０９、７２０页。

巴登——第６７４页。

巴希——德里郊区。——第３００页。

巴库——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巴耳赫（伐齐腊巴德）—— 第１３４、１３５、

１３７、６４１页。

巴伊亚——第３７４页。

巴格达——第２４６页。

巴特那——第３０３页。

巴士拉——第７７、２４７页。

巴雷利——第３００、５２４、５２９、５５３、５５４页。

巴达霍斯——第４９９页。

巴塞罗纳——第４１、４５、４８—５１、８２页。

巴拉克拉瓦——第３５３、３８６、４１１、４１５页。

巴腊克普尔——第２５２、４１７页。

巴腊特普尔——第３０２页。

巴斯克地区（巴斯克）——第４８、４９页。

比哈尔—— 印度的州。—— 第３１９、３３１、

５５５页。

比都尔——第３０２、３１９、３３０、４１５页。

比桑歇——第４３６页。

比达索阿河——第４２页。

比利牛斯山——第４２、８２页。

比利牛斯牛岛——第４２、２６１页。

木兰——第６８７页。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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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尔坦——第３３６页。

木尔西亚——第４１、４８页。

木尔西亚——西班牙的一个省。——第４８

页。

木尔加布河——第１３４页。

太平洋——第７３、６３６页。

切塔特——第２３０页。

切尔西——第９页。

切尔克西亚——第１７９、１８０、５０８—５１４、

５９２—５９８页。

牙买加岛——第５４２页。

文迪亚山脉—— 印度的山。—— 第３０１、

５５５页。

牛津——第１４页。

戈壁——沙漠。——第６６５页。

中亚细亚——第１３４、６３６、６３７、６６５页。

韦斯卡——第４９页。

什列斯维希——第６０、２９０、６５０、６７９、７０３

页。

厄尔谢朗施——第３８０页。

厄尔布尔士山脉——第１３３页。

五  画

布伦——第６８７页。

布什尔——第７７、１３３、１３７、１３９、２２９、２３１、

２４６、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３、２８７页。

布尔日——第６８７页。

布拉格——第６５０页。

布哈拉——第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７、６３８页。

布来洛夫（布来拉）——第９６页。

布达佩斯——第３５１页。

布克萨尔——第５５４页。

布勒斯特——第６８７页。

布鲁塞尔——第２７９、４３５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６２５、６８２、

６９１页。

布伦特弗德——第５６４、５６６页。

布加勒斯特——第２７８、２８０页。

卡易——第６８７页。

卡耳皮——第３３０、４６９、４７１、５２９、５５３、

５５５页。

卡尔斯——第１５５、２３０页。

卡拉奇——第３３６页。

卡赖尔——第１７１、１７３页。

卡塔罗（科托尔）——第９９页。

卡尔纳耳——第３００页。

卡利亚里——撒丁岛上的居民点。——第

３２３页。

卡迪博纳——山口。——第１２１页。

卡塔黑纳——第４８页。

卡尔尼奥拉（克腊伊纳）——第１０２页。

卡尔斯卢厄——第６９３页。

卡腊布拉克——第６３９页。

卡塔卢尼亚——第４１、４８、４９页。

汉堡——第１０３、３５１、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３、３７４、

３７８、４２３、４６３、６５０、７３０页。

汉威耳——在伦敦近郊。——第５６５、５７０

页。

加来——第６８７页。

加迪斯——第４８页。

加兹尼——第１３４、１３７页。

加拉兹——第９６、１０３页。

加尔各答——第７８、１３８、２５２、２５３、２６０、

２７０、２７５、２８６、３０６、３０７、３２６、３２９、

３３０、３３５、３３８、３８１、４０９、５０３、５２４、

５５９、５９１、６１２、６１４页。

加利西亚——第４９页。

加济普尔——第３２０页。

加利福尼亚——第６７、７１、３９５、５３４、５７８

页。

加斯梯里亚——第４２、４８页。

旧加斯梯里亚——第４９页。

圣亚田——第３７６、６８７页。

圣昆廷——第６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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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哥达——山口。——第１２２页。

圣奥梅尔——第６８７页。

圣多明各（海地）岛——第３１１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４３５、５６３、

５８４、６２６、６２７、６３７、６３８、６４０、６５０页。

圣塞瓦斯田——第４９９页。

尼姆——第６８７页。

尼泊尔——第２６２、３１９、３２６、５０３、５５４页。

尼马奇——第３００、３０１页。

北京——第１６６、１６８、１８９、１９１、２３３、５８８、

６１５、６２５、６６２、６６４、６６５页。

北希尔兹——第３６３页。

古巴——岛。——第１７８、５４５页。

古姆提河——第３８１、４７０、４７３页。

古扎拉特——第３０３页。

弗兰德——第７、９、１１页。

瓦兰壬——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瓦尔那——第９６、２３０页。

瓦拉几亚——第２８０、２８１、５３３、５９８页。

瓦朗西恩——第６８７页。

瓦伦西亚——第４１、４８页。

瓦伦西亚——西班牙的一个省。——第４８

页。

瓦瑞克郡——英国的郡。——第２０３页。

东印度——第２９１、３４３、３６９、３７０、５３１

 页。

东普鲁士省——第６７６、６７８页。

卢昂——第８３、３７６、６８７页。

卢迪阿纳——第２９４、２９７、３０１页。

卢瓦尔河——第６６页。

皮劳尔——第２６０、２９７页。

皮蒙特——第１７—２２、２７７、２７８、６９８、７０３

页。

皮腊诺——第９６页。

皮阿琴察——第２０、６９７页。

生河——第３１９页。

白沙瓦——居民点和公国。—— 第１２７、

１３７、１３９、２６２、２８５、３０３、３０９、３２８、

６４１页。

瓜州——第１９０页。

瓜廖尔—— 居民点和公国。—— 第２６１、

２８９、３３１、５５５、５５７、６１２、６１３页。

印度河——第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８、３０９、６４１、

６４２页。

印度洋——第９３、９６、９７页。

印多尔——第２８５、３００、３０１、３２０、３３１页。

印古耳河——在高加索。——第２３０页。

印度斯坦——第３８２、３８５、４７１、５００、５１７、

６１３页。

丘克斯贝里——第５６、２１３、２１４页。

幼发拉底河——第２４７页。

六  画

达翁——爱尔兰的郡。——第２０３页。

达普——恒河和朱木拿河两河流域。——

第３００、３３１、４１２、５２４、５５４、５５５页。

达乌尔山——第２３４页。

达尔马戚亚——第１００—１０３页。

伊朗——高原。——第１３４、１３９页。

伊宗察河——第９８页。

伊利里亚——第９９、１０１页。

伊皮罗斯——第９６、９９页。

伊斯法罕——第１３４页。

伊尔吉兹——炮台。——第６３９页。

伊尔库茨克——第１６７页。

伊奥尼亚群岛——第５３５、７０５—７０９页。

伊斯的利亚半岛——第９１、９９、１０１—１０３

页。

安巴拉——第２５２、２６０、２９７页。

安特林—— 爱尔兰的郡。—— 第２０３

 页。

安特卫普——第９８、４０５页。

安达鲁西亚——第４８、２３８页。

亚眠——第４５６、４６２、６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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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琛——第４６７、６７７页。

亚平宁半岛——第１８页。

亚平宁山脉——第２０页。

亚历山大里亚——第９３、９６页。

亚得利亚海——第２０、９０—９３、９５、９６、

９８—１０３页。

亚克萨尔特——见锡尔河。

西藏——第６６３页。

西莱丁——第３７３页。

西诺普——第９６页。

西里西亚——第１０７、６５１、６７５、６８４页。西

伯利亚——第１６３、１６７、６１５、６３６、６４２、

６６５页。

西北各省——第２６２、３０１、３３１、５５０页。

多瑙河——第９３、１０３、１２３、４６７、６４０、６６２

页。

多瑙河各公国——见瓦拉几亚和莫尔达

维亚。

多米尼加岛——第９页。

多布鲁甲——第４２８、４４０页。

多耳普尔——第３３６页。

多尔塞特郡——英国的郡。—— 第２０３

 页。

米兰——第１９、６９５页。

米拉特——第２５２、２５３、２７１、２７４、２９７、

３００、３１０、３２３、４７１页。

米尔扎普尔——第３０３、３２０、３３１页。

朱木拿河——第２５３、３００、３２０、３２９—３３１、

３３４、４６９、４７１、４７４、５５４、５５５页。

朱利恩阿尔卑斯山脉——第１２３页。

休斯特尔（休希特尔）——第１３４、１３７页。

托列迈达——第９６页。

华沙——第４６０、５０２、６５０页。

匈牙利——第６２页。

好望角——第９３、２８６、５６０页。

艾兹卢艾尔特——第５６５页。

舟山岛——第１８６、１８９页。

汕头——第６６３页。

地中海——第２５、９６页。

伏尔加河——第１３６、６３８页。

伍斯特——第３７３页。

因克尔芒——第１３８、３５２、３５３、３８６、４４７

页。

迈索尔——第３０３、３１０页。

吉尔吉斯草原——第６３７、６３８、６４２、６６５

页。

考文垂——第２０３页。

牟罗兹——第８３、８８、３７６、６８７页。

牟尔豪森——见牟罗兹。

刘伊斯——第４３３页。

兴都库什山脉——第１３３、６４０页。

长江——第１８９、１９１、６６３页。

七  画

贝云——第４３、８２、２３７页。

贝鲁特——第９６页。

贝耳岛——在比斯开湾。——第１９页。

贝腊尔——印度的州。——第２６６页。

贝汉普尔——第２５２、３２０页。

贝阿伐尔——第３３６页。

贝拿勒斯——第２７０、３０２、３０３、３１０、３１９、

３２０、３３１页。

贝加尔湖——第１６７、６２５页。

里姆——第６８７页。

里昂——第８３、３７６、４３０、４４０、６８７页。

里海——第１２８、１３３—１３７、２５０、６４１页。

里士满——第５６５页。

里巴瓦（里巴亚）——第１６８页。

里格港——第７７页。

里斯本——第９３页。

里约热内卢——第３７４页。

苏格兰——第３４５、３４９、３６１、３６４、６０８

 页。

苏黎世——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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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耳坦普尔——第４７１、４７２页。

苏伊士运河——第９３、９６页。

苏伊士地峡——第５６０页。

克黎——爱尔兰的郡。——第７１３页。

克里木——第９、２１０、３５４、３８６、４１１、６４０

页。

克什米尔——第３３１页。

克拉科夫——第７０６页。

克伦地亚——第１０２页。

克里特岛——第６６１页。

克拉克曼楠——英国的郡。——第２０３

 页。

克利斯提阿纳（奥斯陆）——第２８９页。

杜埃——第６８７页。

杜塞尔多夫——第６７４、６７５页。

坎大哈—— 居民点和公国。—— 第１２７、

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７页。

坎纳腊——第２９５页。

坎德什——第３２１页。

坎特伯雷——第９页。

那不勒斯——第１７、１９、６８２、６９８页。

那格普尔——居民点和印度的州。——第

３０３、３２０、３２１、５２９页。

希瓦——第１３４—１３７、６３８、６４０、６４１页。

希梅——第３８０页。

希卡普尔——第３３６页。

利尔——第３７６、６８７页。

利木赞——第８页。

利物浦——第１６１、１６２、１７３、１８４、３４５、

３４８、６０８页。

但泽——第３６８、３６９、４０５页。

伯尔尼——第１０５页。

伯里克——第３６３页。

伯桑松——第６８７页。

沙特尔——第６８７页。

沙捞越——第２３２页。

沙洛顿堡——第６３３页。

麦茨——第６８７页。

麦克尔士菲尔德——第３５０页。

沃耳特尼察——第２３０页。

伶仃岛——第５８８页。

怀布里奇——第１３页。

吕内维尔——第９０、９８页。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第９３、９６、

２４６、２４８、２７７、５０８—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５、

５９２—５９９、６６５页。

八  画

阿仁——第８２页。

阿腊——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阿马——爱尔兰的郡。——第２０３页。

阿姆河——第１３４、１３７、６３６、６３９—６４１

 页。

阿拉斯——第６８７页。

阿拉伯——第７７页。

阿瓦赫——第３３６页。

阿克顿——第５６５页。

阿格拉——第２５２、２７３、３００—３０２、３１８、

３２１、３２５、３２９、４７０页。

阿腊贡——第４９页。

阿纳帕——第５０９、５１１、５９７页。

阿尔马河——第３８６、４１１页。

阿利瓦尔——第５００页。

阿利康特——第４９页。

阿利普尔——第２９９页。

阿尔托纳——第３６７、４６３页。

阿耳尼克——第３６３页。

阿耳西拉——第４９页。

阿勃维尔——第６８７页。

阿迪斯康——第３０５页。

阿得雷德——第３４３页。

阿速夫海——第６８页。

阿腊克斯河——第１３５页。

阿尔巴尼亚——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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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明尼亚——第１３６页。

阿尔及利亚——第１２４页。

阿拉哈巴德——第２５２、３０２、３１０、３２６、

３３１、４１６、４７０、６１２页。

阿卡浦尔科——第７２页。

阿扎姆加尔——第４７０页。

阿斯土里亚——第４９页。

阿斯特拉罕——第１３５—１３８页。

阿斯特拉巴德——第１３４—１３９、６４１页。

阿尔卑斯山脉——第１２３页。

阿克麦吉特（彼罗夫斯克）——第６４０、６４１

页。

阿腊耳斯克炮台——第６３９页。

阿希佩拉哥群岛——在爱琴海。——第９６

页。

拉合尔——第２５３、２７３、３００、３３５、３３６页。

拉纳克——英国的郡。——第２０２页。

拉费尔——第４４６页。

拉曼彻——第４８页。

拉埃桑特——第３８７页。

拉忠克腊——第４１页。

拉姆别萨（拉姆别兹）——第１９页。

拉吉普坦纳——第２６０、２６１、５２９、５５７、６１２

页。

拉科鲁尼亚——第４９页。

拉芒什海峡——第２５６、４８３页。

波拉（普拉）——第１０１—１０３页。

波河——第２０、１２３页。

波兰——第１００、１０７、１１０、２１０、２１１、６２９、

６５１、６６５、７０７页。

波兹甫——第１０７、６７５、６８４页。

波斯湾——第７７、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７、１３８、

２８７、６４１页。

波尔多——第４３、９５、３７６、６８７页。

波茨坦——第６３４、６５０页。

波罗的海——第１０６、３６７页。

波斯尼亚——第６６１页。

波美拉尼亚——第１０６、１０７、６５１、６８４页。

罗马——第１９、９９、４３９、４４６、４５０、６９７

页。

罗马尼亚——第２７８页。

罗曼尼亚——第９６页。

罗文尼奥（罗文尼）——第９６页。

罗希尔汗——第２８９、３００、３２９、３３５、４７１、

４７３、４７４、５００、５２３、５２８、５２９、５５４、

５５５、５５７、６１１、６１３页。

罗契得尔——第１８１页。

直布罗陀——第５３５、５３６页。

直布罗陀海峡——第９３页。

法夫——英国的郡。——第２０３页。

法特普尔——第３０２、３１９、３３０页。

法扎巴德——第３３０页。

法提哈巴德——第３０１页。

佩斯——今布达佩斯东岸地区。——第９４

页。

佩斯里——第２０３页。

佩囊布库——第３７４页。

孟买——第２５３、２６１、２６２、２６９、２８５、３０６、

３０７、３２１、３３１、３３５、５２４、５５０页。

孟加拉——印度的管区。——第２５２、２５９、

２６７、２７１、２８５、３０３、３２０、３３１、４０６、

５１７、５２５、５５０、５５１、５９０页。

孟买管区——第２６１、２６７、２７１、２８５、３０３、

３２０页。

吴淞——第１８９页。

吴淞江——第１８９页。

昂茹——第５４１页。

昂科纳——第２０、１０２页。

昂古列姆——第６８７页。

阜姆（里耶卡）——第９０、９６页。

杰卢姆——第３０３页。

果腊克普尔——第４７１、５２３、５２４、５５５页。

冈德斯霍特（昂德斯科特）——第７页。

周德普尔——第３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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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马——第２０页。

昌巴耳河——第３３６页。

易北河（拉巴河）——第１０６页。

肯梅尔——第７１２、７１３页。

的里雅斯特——第９０—９６、１０２、１０３、２３３、

３７８页。

门的内哥罗——第６６１页。

图尔——第６８７页。

九  画

南京——第１８９—１９１、２３３页。

南特——第９５、３７６、６８７页。

南希尔兹——第３６３页。

南安普顿——第７６页。

哈安——第４８、２３８页。

哈卡——第４９页。

哈马丹——第１３７页。

哈佛尔——第９５、３７６、６８７页。

哈特福——第５６４页。

哈腊克（哈尔格）岛——第７７—７９、１３１

 页。

哈得兹菲尔德——第１８１页。

科克——爱尔兰的郡。——第７１３页。

科伦——第６３２、６５２页。

科列龙河——第２９４页。

科尔富岛——第７０５、７０６页。科摩林角

——第３３１页。

科拉普尔——第３２０页。

科布伦茨——第６９２、６９３页。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６５２、６７８、

６９１页。

威尔士——第５７、２０３、４９１、５６８、５６９页。

威尼斯——第１７、９０—９３、９６、９８、１００—

１０２、３９３、４０５页。

威尔特郡——英国的郡。——第１９４、２０３

页。

威斯特伐里亚——第１０７、３６８、４２１、４３０、

６７５、６８４、７２９页。

勃艮第——第１０５、１１８页。

勃兰登堡——第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１、６８４

页。

施特廷（兹杰辛）——第３６８、３６９页。

施梯里亚——第１０２页。

香港—— 第１１２、１４９、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３、

１７６、１８６、２３１、２３３、５３６、６０３、６２１、６２３

 页。

信德——第２５１、３２０、３３５、３３６、３８２页。

恒河——第２８９、３０２、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６、３３０、

３３１、４１２、４７０、４７１、５２４、５５４页。

柏林——第５９、６０、１０４、３６８、４３５、６３２—

６３５、６４３、６５２、６７３、６７６、６８４、６９２—

６９４、７００、７０３、７２８、７２９页。

红海——第９３、９６页。

威海——第１３５、１３７、６３９、６４２页。

品迪——第３０９页。

恰克图——第１６７、１６８、６２３、６６３—６６５

 页。

约克郡——英国的郡。——第２０２、２０３、

５６７、５７０、７２９页。

郎卡郡——英国的郡。——第１９８、２００、

２０２、２０３、３７３、７２９页。

耶兹德——第１３４页。

济克堡——第６３２页。

拜尔法斯特——第７１３页。

十  画

马康——第６８７页。

马赛——第９４、９５、２８３、３７６、３７８、６８７

页。

马拉加——第４８页。

马尔瓦——第３２１页。

马德里——第４１—４５、４８—５０、５３、３５１、

４３５、４６６页。

马里恩堡——第３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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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德堡——第６９１页。

马尔他岛——第９１、５３５、５３６页。

马德拉斯——第２７３、２９３、３０６、３０７、５２４、

５５０页。

马德拉斯管区——第２６１、２８５、２９１、２９２、

３０３页。

马拉巴尔海岸——第２９５页。

马尔格腊堡垒——第４０５页。

特鲁韦耳——第４９页。

特拉比曾德（特拉布松）——第９６、５１４

 页。

埃及——第９１、９３、９４、２４９、２８６、４６１、

５３２、５３４页。

埃夫勒——第６８７页。

埃布罗河——第２５页。

埃尔宾（埃尔布隆克）——第６９１页。

埃尔斯伦（埃尔祖鲁姆）——第１３１页。

埃斯特勒马杜腊——第４９页。

海利贝里——第３０５页。

海德拉巴——印度的公国。—— 第３２０、

３２１页。

海德拉巴——海德拉巴公国的一个居民

点。——第３０３页。

海德拉巴——信德的一个居民点。——第

３３６页。

乌古蒙——第３８７页。

乌里治——第４１１页。

乌代普尔——第６１２页。

乌拉尔河——第１３５、６３８、６３９页。

乌拉尔山脉——第７２页。

格兰桑——第１１８页。

格拉斯哥——第５６、２０２、３４３、３４９、６０８

页。

格拉纳达——第４８页。

格劳宾登——第１２２页。

格腊西阿——巴塞罗纳城郊。——第５０

页。

格罗斯特郡——英国的郡。——第２０３

 页。

格勒诺布尔——第６８７页。

格拉克列亚半岛——第６６１页。

纽约——第４２３、４５１、５８３页。

纽沙特尔——第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１页。

纳瓦腊——第４２、４８、４９页。

纳哥德——第３３６页。

纳西腊巴德——第３０１、３３６页。

爱尔兰——第１９、１７２、２０３、３４９、４７８、５０３、

７０９、７１１—７１５、７４７页。

爱丁堡——第３５０页。

爱北斐特——第６８０页。

伦敦——第５５、５６、５９、６４、７０、８０、１０４、

１４４、１４７、１７２、１７３、２３３、２７３、２７９—

２８１、３０５、３４３、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８、３６３、

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７、４２３、４４７、

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０、４６１、５０５、５０８、５６３、

５６４、５６６、５７３、５８２、５９２、６０１、６０８、

６１６、７０５、７１２页。

伦巴第——第１７、２１、１００、６９７页。

伦弗鲁——英国的郡。——第２０２页。

哥本哈根——第２９０、３７４、４６３页。

哥格拉河——第５２９页。

班达——第３３６、５２９页。

班特里——第７１３页。

班加罗尔——第３１０页。

班得尔汗——第２８５、２８９、４７４、５００、５２３、

５２９、６１３页。

班诺尼亚——第１０１页。

索里亚——第４１页。

索尔福——第１８１页。

索恩河——第４３６、４３９页。

索恩河岸夏龙——第４３６、４３９、４４２、６８７、

６９５页。

索美塞特（索美塞特郡）—— 英国的

郡。——第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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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冈季——第６１１页。

夏哈巴德——印度的州。——第３２０页。

夏贾汉普尔——第３００、５５４页。

库希斯坦——第１３４页。

桑苏西——第６３２、６３３页。

敖德萨——第９２、１９５页。

旁遮普——第２５１、２５３、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７、

２７１、２８５，２９５、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３、３２０、

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５、３３６、４７１、５０１、５５０、

６１５页。柴郡——第２０３页。

珠江——第１１２、１４９、１９０、５８８页。

高加索——第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６、２１２页。

恩巴河——第１３５页。

热那亚——第３９３页。

翁热——第３５、６８７、６９５页。

俾路支——第１３５页。

十 一 画

基拉尼——第７１２页。

基台尔明斯特——第１６４页。

莫斯科——第１３８、６３７页。

莫纳根——爱尔兰的郡。——第７１３页。

莫尔加顿——第１１８页。

莫尔珀思——第３６３页。

莫尔达维亚（莫尔多瓦）——第２７７、２７９—

２８１、２８９、５３３页。

康波尔——第２８９、３０１—３０３、３１８、３１９、

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０、４０２、４０４、４０６、４１２、

４１６、４６９—４７２、５０３、５２９、５５５页。

康瓦尔——英国的郡。——第２０３页。

康帕尼亚——第４５０页。

康波福米奥——第９０、９８页。

勒恩——第６８７页。

勒芒——第６８７页。

勒克瑙——第２５２、２６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０３、

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３、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０、３３１、

３８１、３９８、４００、４１２、４６９—４７５、４９５、

４９６、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３、５０７、５２３、５２４、

５２６—５２８，５５３、５５４、５５６、６１４页。

密西西比河——第１３６页。

密多塞克斯——英国的郡。——第５６９页。

第戎——第６８７页。

第纳普尔——第３０３、３２０、３３０、３３１、５５４、

５５５页。

章普尔——第４７０页。

得比郡——英国的郡。——第２０３页。

梯维尔顿——第４４７页。

果翁岛——第４９页。

曼彻斯特——第１６５、１７１、１８１—１８５、３４３、

３６３、３７３页。

崇明岛——第１８９页。

悉尼——第３４３、４９１页。

设刺子——第１３４、１３９、２４７页。

戚利（策列）——第９４页。

盖提夫——第７７页。

十 二 画

黄海——第１８９页。

黄埔岛——第５８６、５８８页。

斯基别林——第７１３页。

斯特拉斯堡——第４２１、４４４、６８７页。

斯堪的那维亚——第２５８、２８９页。

斯德哥尔摩——第３６７、３６８、３７４页。

普伦贝尔——第４２页。

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第９０、９９页。

莱比锡——第６９４页。

莱茵河——第６２、１２２、３６８、６３２、６５１、６８０

页。

莱茵省——第８７、１０７、６３２、６７５、６７６、６７８、

６８０、６８３、６８４、７２９页。

莱茵普鲁士——见莱茵省。

莱斯河——在瑞士。——第１２３页。

喀布尔—— 居民点和公国。—— 第１２７、

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７、６３６、６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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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布尔河——第１３８、６４２页。

喀琅施塔得——第１６８页。

提朗——爱尔兰的郡。——第２０３页。

提罗耳——第１２２、６４３页。

都灵——第４３５页。

都柏林——第７０９页。

博韦——第６８７页。

博罗迪诺——第３８７页。

博洛尼亚——第２０页。

博洛尔塔格（克孜拉尔特）山隘——第６４０

页。

博斯普鲁斯海峡——第５１２、５１４页。

菲盖腊斯——第４９页。

菲律宾群岛——第７２页。

菲罗兹普尔——第２５３、３２８页。

菲鲁兹沙赫尔——第５００页。

厦门——第１８６、６２４页。

雅西——第２７９页。

黑海——第６８、９３、９６、１００、３７８页。

黑龙江——第１６８、２３４、６２５、６２６、６４１、

６６２、６６５页。

黑龙江沿岸地区——第６４１、６６４页。

森帕赫——第１１８页。

须德海——第７页。

喜萨尔——第３０１、３３０页。

喜马拉雅山脉——第５５５页。

温德海——见波罗的海。

费拉拉——第２０页。

凯恩——第１９、２８１、４３９、４６４页。

散德兰——第３６３页。

腊万纳——第９８页。

腊古扎（杜布罗夫尼克）——第９６页。

异他海峡——第９３页。

堪察加——第１６８页。

温顿——第１６４页。

敦克尔克——第７页。

十 三 画

奥德——第２５１、２５２、２６１、２６６、２８９、３０２、

３０３、３１９、３２５、３２９、４０５、４０６、４６９—

４７３、４９７、５００、５０２—５０７、５１６—５１９、

５２３、５２９、５５４、５５５、５６１、６１１—６１４页。

奥尔丹——第１８１页。

奥尔良——第６８７页。

奥连堡——第１３６、１３７、６３８—６３９页。

奥克苏斯——见阿姆河。

奥维耶多——第４９页。

奥得河——第１０６页。

奥郎加巴德——第２７１、２８５、３２０、３２１页。

奥斯特尔利茨（斯拉夫科夫）——第１０１

页。

塞纳——法国的省。——第４６８页。

塞维尔——第４１、４８页。

塞尔维亚——第６６１页。

塞美林山隘——第１０３页。

塞浦路斯岛——第９３页。

塞贝尼科（希贝尼克）——第１０３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２７３、２７５、２８３、３５２、

３５３、３５９、４０５、４２１、４２２、４４７、６６１、

６９６页。

贾普尔——第６１２页。

贾郎达尔——第２９７页。

贾巴耳普尔——第３３６页。

贾格迪斯普尔——第５５４、５５５页。

雷瓦——第３３６页。

雷乌斯——第４９页。

塔布——第８２页。

塔耳瓦腊——德里郊区。——第３３４页。

塔夫利兹（大不里士）——第１３７页。

新堡——第３６３页。

新加坡——第１６３、２３２、５３５、５３６页。

新奥尔良——第１３６页。

滑铁卢——第６０、３８７、４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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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西——第２８５、２８６、５２９页。

瑟堡——第６７０页。

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第１２１页。

十 四 画

维也纳——第５９、９０、９４、９９、１２３、１７２、

１９５、４３５、４３９、５６３、５８２页。

维尔腾堡——第６７４页。

维阿马拉——阿尔卑斯山的山口。——第

１２３页。

维卡耳瓦罗——第５３、２３７、２３８页。

赫尔（哈尔）——第１４０页。

赫耳德——第７、８页。

赫拉特—— 居民点和公国。—— 第７８、

１２７、１３１—１３９、２４６、２４８、２６２、２８７、

６４１页。

赫罗纳——第４１、４９页。

赫克谢姆——第３６３页。

蒙古——第１６７页。

蒙德马松——第８２页。

蒙默思（蒙默思郡）——英国的郡。——第

２０３页。

蒙彼利埃——第４２、６８７页。

福州——第６２４页。

满洲——第２３４、６６５页。

十 五 画

德干——第３２１页。

德里——第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９、２７０、

２７３—２７６、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７—

３０２、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８—３２１、３２３—３３０、

３３２—３３５、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７、４０６、４１６、

４６９、４７１、４７４、４９９、５００、５２３、５２６、

５２８、５５３、５５５、５５６、６１３、６１４页。

德勒穆——第３６３页。

德黑兰——第７８、７９、１３１、１３４、１３７、２４８、

２４９、６６５页。

德腊－伊斯马伊耳汗——第６１３页。

撒丁——见皮蒙特。

撒马尔汗——第１３４、１３７、６４１页。

鲁贝——第３７６页。

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半岛——第９３页。

潘普洛纳——第４１、２３５页。

墨尔本——第３４３、４９１页。

缅甸——第２６１、４９７页。

鞑靼海峡——第６２５页。

十 六 画

霍尔施坦——第６０、２９０、６５０、６７９、７０３

页。

霍德仁特——第６４１页。

霍拉桑——第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８页。

诺瓦拉——第２０、５０２页。

诺里奇——第５７２页。

诺定昂——第２０３页。

诺定昂郡——英国的郡。——第２０３页。

锡兰岛——第１５８、２５４、２８６、３３７、３３８、

３９２、３９７、５３５页。

锡尔河——第１３３—１３５、６３９—６４１页。

锡尔萨——第２８６、３０１页。

锡塔普尔——第４７４页。

锡亚耳科特——第３０３页。

穆尔顿——第１１８页。

穆得克——第５００页。

穆特拉——第３２９页。

穆罕默腊（侯腊姆夏赫尔）——第２２９、

２３１、２４６、２４７页。

泽稷岛—— 诺曼底群岛之一。—— 第

４５９—４６１页。

鲍里要塞——第６１３页。

澳门——第５８６、５８８页。

默豪——第２８５、３０１、３２０、３２１页。

十 七 画

戴文郡——英国的郡。——第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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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画

萨拉（萨达尔）——第９６页。

萨克森——第１０７、６５１、６８４页。

萨加尔——第２８５、３０３、３３１、４７１页。

萨西亚——第３０１页。

萨塔腊——印度的居民点和公国。——第

２６６、３０３页。

萨累诺——第６９５页。

萨尔特——法国的省。——第８５页。

萨拉哥沙——第２５、４１、４５、４９、２８９页。

萨尔鲁伊——第６３５页。

萨罗尼加——第９６页。

萨特里日河——第２６０页。

镇江——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谟拉达巴德——第３００页。

魏玛——第６９３页。

十 九 画

庞达普尔——第３０３页。

１２９地 名 索 引



译 后 记

  本卷“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一文，是在莫斯

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所出“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文版两卷集的

基础上校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十二篇文章，是在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

年所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文集的基础上校订的，其中七篇

的标题，是根据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因此与旧题不同：“鸦片

贸易史”两篇文章，旧题为“贸易还是鸦片？”和“鸦片贸易”，现

在是根据马克思在１８５８年的笔记本中的标题改正的；“中国和英国

的条约”一文，旧题为“中英条约”，现在采用了马克思原来所用

的标题。此外，“英中冲突”一文旧题为“划艇亚罗号事件”，“英

中条约”一文旧题为“贸易与条约”，“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旧

题为“俄国与中国”，“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旧译为“英人对

华的新侵略”，现在的标题都是俄文第二版编者所加的。

马克思的遗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是在徐坚的译

文的基础上根据１９６１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院所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十三卷校订的。原译者徐

坚也参加了校订工作。

参加本卷翻译工作的有冯世嘉、孙家衡，参加本卷校订工作的有

杜章智、吴达琼。部分地参加了译校工作的有张企、孙岷、毕克、

杨兴锐、周亮勋、张钟朴、王锡君、罗焚、麦明尧、于华、陈立

敬、蔡恺民、郑原安、董荣卿、钱文干、周裕昶等。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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